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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序 

«法国革命史》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奥 
•古斯特 • 马丽 • 米涅的一部重要的历史箸作。原书出版于1824 
年5月，距法国大革命为时不久，因此能以较近的距离，丰富的 
史实和生动的文字来叙述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过程，成为后来硏 
究法国革命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人民为了摆脫 
封建制度的枷锁，于17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起义，攻占了巴 
斯底狱。全国城乡也相继燃起革命的烽火。法国人民终于推翻波 
旁王朝，废除封建特权，处死国王和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次法国革 
命的目的是推翻腐朽沒落的封建专制制度，革命的决定力量是广 
大人民群众，而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启蒙 
运动的思想武器，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了赍产阶级的专政。 
在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发展到它的顶峰，后来拿破仑又有力地维 
护资产阶级所取得的主要胜利成果，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某些 
成果。拿破企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的影响下，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 
拉丁美洲爆发了爭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爭。欧洲的封建制度受到 
了致命的打击，处于风雨飘搖之中。这次革命有着如此深远的历史 
意义 ，“以至螯个 I 9 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 
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① 

①《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 
卷，第334页 9 



但是，以沙俄为首的欧洲大陆反动势力进行垂死掙扎，他们同 
英国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与革命的法国进行较量。1815年，拿 
破企被反法同盟的百万军队所击败，反动的波旁王朝卷土重来。复 
辟以后，法国的阶级斗爭仍然十分尖锐。广大人民坚决反对复辟 
王朝，资产阶级力图重新掌权。 

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遭到欧洲反动势力的镇压以后，对于法 
国大革命中所经历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引起了一系列 爭论： 法国 
大革命是必然产生的吗？它为法国造成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后 
果？复辟的王朝能否经久 不垮？ 資产阶级能否重新夺取 政权？ 新兴 
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最终战胜沒落的封建 制度？ 对于这些问题， 
当时法国社会上曾有过极为不同的回答。波旁王朝的御用文人恶 
毒地攻击法国大革命，公然为死于断头台上的路易十六扬幡招 
魂，为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歌功颂德。一些资产阶级人物虽然反 
对复辟王朝，但对法国大革命缺乏认识，认为它象自然灾害一样, 
难以驾驭。当时的历史学界对刚刚发生的革命尙缺乏硏究，除了 
筒单的史实记载和个人回忆录外，以反对封建制度的观点系统地、 
淸晰地评述这次伟大历史事件的著作则寥寥无几。 

1824年出版的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提出了新颖的看法，震 
动了舆论界 o 它明确指出：法国“革命不可避免”，波旁王朝复辟是 
历史的 “倒退”。 米涅（17% — 1884) 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埃克斯 
域。他早年爱好文学，1820年开始硏究历史，1822至1824年在 
巴黎专题讲授历史，同时搜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材料。1823年夏， 
他用四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这部历史著作，其政治目的就是为推翻 
复辟王朝和资产阶级重新掌权制造舆论。这是预报1830年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只海燕，是一部符合反封建历史潮流的著作。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米涅曾积极参加革命组织的秘密活动，反对 
复辟王朝，幷因此受到法庭的审讯。1830年七月革命时，他曾参 



加过街垒战。他是复辟时期反对封建复辟的历史学者。思格斯曾 
经指出 :“在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我仍然比较軎欢米涅 。”① 

米涅是最早以阶级斗爭观点考察历史的历史学者之一，他在 
<法国革命史》中以阶级斗爭的观点叙述了历史的演变。关于这一 
点，列宁曾经 指出： “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 
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亊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 
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 ® 米涅认为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就是 
阶级斗爭史，法国大革命本是一场阶级斗爭,这次斗爭的结果必将 
引起社会制度的变革，同时，复辟和反复辟的斗爭也必然尖锐地进 
行。米涅明确指出，法国革命所经历的时期“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 
的几个阶级爭夺政权”③的年代。他还指出，“两个敌对阶级在准 
备国內战爭和国外战爭”。米涅对封建制度进行尖锐的批判，说明 
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和腐朽的封建~贵族之间的生死斗爭。这场 
阶级大搏斗是必然的，“不可能回避 革命' 要推翻搖搖欲坠的封 
建王朝，必须采取革命暴力的手段。 

米涅看到了这场阶级斗爭的历史意义，他说 •.“ 斗爭旣已开始， 
必定是某种制度的胜利。”这次法国大革命是“一代人所仅见的伟 
大革命”/在革命时期，旧社会被摧毁了，而在帝国时期，则建立了 
新社会弋革命的法兰西反对欧洲反法同盟的战爭“巩固了革命的 
胜利幷且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作者充分肯定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 
新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他高度赞扬拿破仑的立法活动， 
称他的立法“髙于所有的欧洲社会”。作者还指出，拿破企在他占 
领的国家和地区破坏了封建基础，“给欧洲大陆以一个很大的推 
动。”在十九世纪初欧洲的历‘史条件下，米涅对于新旧社会制度变 


①恩格斯致斐迪南 • 多梅拉 • 纽文胡斯马克思思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36卷，第427页。 

③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 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 5 S 7 页。 
⑧本译序引文除注明出者外，均引自本书 * 



革的这种鲜明的立场是适应当时时代要求的。 

米涅在该书中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当时法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 
爭。他指出，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垂死掙扎，“僧侶利用內讧来反 
对革命，贵族则发动欧洲来反对革命”，王党分子在旺代等地区举 
行叛乱，这些国內的反革命势力受到欧洲封建“宮廷的庇护甚至支 
持”。国內外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妄图扑灭法国大革 
命。米涅一针见血地揭露沙俄爭夺世界霸权的政治野心•/‘自从彼 
得一世统治以来，……它在不间断地追求这种霸权”。沙俄充当世 
界宪兵干涉法国大革命的目的，旣是妄图在法国复辟封建制度，更 
是为了对外扩张，称霸欧洲。但是，在法国王党分子和欧洲反动势 
力的联合进攻面前，“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抵 
抗 5 ”。作者正确地指出，必须镇压王党叛乱，“旺代之战是革命中 
不可免的事件' 他生动地描绘督政府时期拿破仑 •波拿 巴军队 
中士兵们警吿王党分子的情节。米涅明确宣布，波旁王朝复辟是 
“倒退运动”，今后必须“满足引起法国革命的需要”，即资产阶级的 
“政治自由”和“物质福利”。作者对1814年初的战爭作了具体分 
析，指出反对沙俄为首的第六次反法同盟的战爭，是法国为了“保 
卫祖国的毎一寸土地”的斗爭。他还指出波旁王朝虽然暂时复 
辟，这场斗爭必将导致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腐朽的封建制 
度。 

但是，由于米涅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其阶级局限性，法国革命 
史》—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米涅认为由于利己之心和收入差异而出现不同阶级。他不了 
解也无法阐明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眞正经济根源。马克思指出， 

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①阶级仅是 i 

參# ••參 •■毒 ••儀 

① 马 克思： 《马克思致约 • 魏德迈》，《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 》， 人民出版社1972 年 
版，第4卷，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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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伟大的创举力， 《 列 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0页。 
毛主席 •_« 矛盾论 》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293页。 
马 克思：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h 《马克 思思格斯选集 h 人民出版社1972年 


版，第4卷，第 332—333 页 


个历史的范畴，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幷且不可能永远存在。“所谓 

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 
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 
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 
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當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 
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 
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这就是阶 
级的实质和产生阶级斗爭的经济根源。同时，阶级又是一个社会范 
畴，阶级的关系还表现为政治和思想上的斗爭。因此，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法国的阶级斗爭必然导致大革命，以实现社会制度的 
更替。 

米涅无法认识阶级斗爭的客观规律，他竟然将资本主义制度 
吹捧为永恒的自然形式，他认为革命所建立的是“自由政体”，“完 
善的社会制度”。米涅根本不认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 
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⑧ 米涅的资产 
阶级的眼光看不到资本主义剝削的实质。他将资产阶级说成是整 
个第三等级利益的代表，从而否认当时广大劳动群众和资产者之 
间的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是 
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资本主义仍是一个剝削制度。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无产阶级必将奋起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 

斗争必然要导致手 7 f 吩竿 f 琴”，幷且“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增不 

一切阶级和进人过渡” 。③总之，资本主义的灭士“ 

• 肇 ♦導 拳 •舉 


①⑤⑧ 







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规律。 

在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上，米涅的资产阶级本性暴露无遗。 
他竟然说攻克巴斯底狱时起义群众处死顽抗的王党分子是“不讲 
人道' 广大群众反对封建王室的斗爭是“骚动”。9月2日，巴黎 
群众在狱中处死一千多名反革命分子是“肆意杀人”的“滔天罪 
行' 他虽然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巴贝夫的革命活动，但他竟将巴贝 
夫密谋称为“这次荒唐的尝试带有明显的狂热色彩，引起了深刻的 
恐慌”。从这些评价中，我们淸楚地看到了米涅的资产者的阶级面 
孔。马克思主义认为，巴贝夫等人的著作是“在现代一切大革命 
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① 

米涅虽然看到一个个掌权的政治派別的失败，一个个新的政 
治派別的登台执政，但是，他远不了解法国革命中君主立宪派被吉 
伦特派所代替，后者又败于雅各宾派手中等事实，恰恰说明由于人 
民群众的推动，使得这次革命一个阶段比另一个阶段更为前进，更 
为彻底。法国大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达到雅各宾专政的顶峰。 
马克思在《路易 • 陂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书中正确 指出： “在第 

一次法国革命中，字字率统洽以后是亨诊穿麥的 统治; 亨尽亭平统 
治以后是甲专亭平•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 • iiii 更 
先进的党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 
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 
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 
行进。”⑧ 

作者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 < 法国革命史》—书中到处流露, 

①马克思和恩 格斯: 《共产党宣言 h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972年 
版，第1卷，第281页。 

⑧马 克思： 《路易 •波傘 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1卷，第625页^ 



比比皆是。他用“强烈的自尊心”解释罗伯斯比尔的政治作用，并 
以“不走运”解释路易十六反革命阴谋的败露。米涅在评论拿破仑 
时说，他制定宪法是“出于自己的权势欲”，进行“战爭是他的癖 
好”。米涅的上述观点表明，他强调的是人们的思想动机、“运气' 
欲望等等。他无法认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出版于一百五十多年前。它终究是一部 
资产阶级的作品，冇其阶级局限性。同时，它也无法吸收百多年来 
关于法国革命史的硏究成果。尽管如此，米涅的《法国革命史》一 
书，对于我们硏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过程、硏究阶级斗爭学说的发 
展史，是有一定参考价値的。 

郭华榕 

一九七七年四月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卷，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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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法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结果、革命的进程。一历代君主政体的 1 

形式。——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即位时法国思想、 

财政、政权和公众的需要等方面的情况。——路易十六的性格。 

——莫尔帕任首相；他的策略。——他任用平民出身的人和有志改 
革的人士当 大臣； 他的目的何在。——社尔果，马尔泽布，內 克尔； 

他们的 计划； 他们遭到宮廷和特扠等级的反对；他们的失败。— 
莫尔帕去世。——玛丽 • 安托瓦內特王后的影响。——朝廷宠臣接 
替了平民出身的大臣。——卡隆和他所推行的制度；布里安，他的 
性格，他的尝试。——财政困难 I 显贵会议的反对；髙等法院的反 
对 I 外省的反对。一布里安的免职；內克尔第二次任大臣。一三 
级会议的召开 Q ——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我在这里扼要地谈一下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如同英国革 
命开创了新政体的纪元那样，在欧洲开创了新社会的纪元。法国 
革命不但改換了政权，而且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內部生活。当 
时，中古时代的社会形态依然存在。国土分割成了互相敌对的一 
些省份•，人们分属于敌对的阶级。贵族虽然还保留着爵位，但已失 
去了全部权力；人民毫无权利；王权则毫无限制，由于权臣 橫行， 
由于种种特殊的制度和各个集团特权的存在，法国陷于一片混乱 
之中。革命改变了这一无法无天的局面，建立了一个公道的幷更合 
乎时代精神的秩序。革命以法律代替了专橫跋扈，以平等代替了 
特权 〖革命 使人们摆脫了阶级的区分，使国土消除了省份之间的壁 
垒，使工业不再受行会和行会监督的限制，使农业摆脫了封建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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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免除了什一税的重压，财产不再容许任意指定预备继承人， 
革命把一切都复归于一个等级、一个法律、一个民族。. 

为了进行这样巨大的改革，革命要克服许多阻力，因此在它带 
2 来的长远利益之外，也曾有过一些暂时的过激行动。特权等级曾 
想压制革命•，欧洲也曾试图阻止它；而在它被迫进行斗爭时，它旣 
未能量力而行，也未能在取得胜利时适可而止。內部的反抗，导致 
了人民大众的最髙主权，而外来的侵略，则导致了军事统治。尽管 
产生了无政府状态，尽管 e 生了专制主义，但目的是达到了：在革 
命的过程中旧社会被摧毁了；在帝国时期建立了新社会。 

当改革已势在必行，实行改車的时机又已成熟时，就什么也不 
能加以阻挡了 ，一 切事物都将促成改革的到来。假如人们能互相谅 
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別人，另一些人则虽然匮 
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 
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也就沒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 
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为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但 
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沒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 
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作出牺牲的人总是不 
肯牺牲，要別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 
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之外，还未 
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在回顾从召开三级会议到1814年这一重要时期的历史时，我 
想在叙述革命的过程中同时说明革命的各种各样危机。我们将看 
到，是谁的过错使革命在大好形势下开始后，又急转直下走下坡路， 
革命是怎样把法国变成共和国的，而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又是怎样 
建立起帝国的。这几个阶段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几个阶 
段的一些事件，就是有那么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1要说事情只能 
有这样一种结局，別无其他，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 



旣然有引起革命的原因，有为革命所利用、所掀起的狂热，革命就 
必然有那样的过程和结果。在讲到革命史实之前，让我们先看看 
是什么导致了三级会议的召开，因为三级会议是其他一切的导线。 
在叙述革命的酝酿阶段时，我想指出当时革命已不可避免，而只能 
因势利导。 

法国君主政体，从它建立以来，旣沒有固定的形式，也沒有固 
定的和公认的公法为依据。最早几个朝代，王位是选举的，国民是 
享有主权的，国王仅仅是一个军事首领，在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方 
面，他要服从公议。国民选¥他们的元首，然后他们在“三月校场”，3 
在国王的主持下行使立法权；在司法会议上，在国王派去的一名官 
员的领导下行使司法权。到了封建制度时期，这个有国王的民主政 
治就被有国王的贵族政治所代替。主权又回到上面去 了：贵 族剝夺 
了平民的主权，随后不久国王又剝夺了贵族的主权。在这时期，君 
主变成世袭的了，但世袭的幷不是王位，而是领地占有者的地 
位；在贵族的大片领地之內，或在诸侯会议上，立法权属于贵族； 
在贵族领主载判所內，司法权属于封臣。总之，权力进一步集中 
了，由大多数人转到少数人手中，又由少数人转到一个人手中。经 
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法国的国王摧毁了封建的大厦，幷在大厦 
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地位。他们侵入领地，征服了封臣，取消了 
诸侯会议，取消或接管了领主栽判所；他们取得了立法权，幷派法 
律学家在卨等法院代表他们行使司法权。胃 

由于国王们急需征收额外斌税而召集的、包括全国三个等级， 
僧侶、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的三级会议，从来也不是固定性权力 
机关。在君主的大权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三级会议，先是被 
国王所控制，后来竟被取消了 ^国王们扩张王权的计划所遭到的最 
有力最顽固的反对，多半不是来自三级会议——因为三级会议的 
权限和命运掌握在国王手里，而是来自贵族，因为贵族先是想保住 



自己的主权不受国王的侵犯，后来则想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从 
菲利普-奥古斯特起一直到路易十一，贵族们为保扠而进行了斗 
爭；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则为爭作王国政府的大臣而进行了斗 
學。投石党之乱①是贵族政治的最后一个战役。在路易十四时期， 
君主专制终于建立起来，幷在无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从路易十四到革命爆发，法国的政体不仅是专制的而且是很 
橫暴的；因为君主有权做的事比他们通常做的事要多得多。对于 
滥施淫威的遏制力量是很薄弱的。国王可以用“密札”随意监禁或 
(流放任何人，用充公的办法处置任何财产，用税捐征收任何人的收 
入。当然某些集团是有它们的自卫手段的，那就是它们的特扠，但 
这些特权也很少受到尊重。高等法院有同意或拒绝注册新税令的 
特权，但国王可以亲临高等法院组成御临法院强迫它进行注册，幷 
以流放令处分法院成员。贵族的特权是享受免税，僧侶的特权是要 
別人给予馈赠；有几个省实行包税制，还有些省是税捐自行摊派。 
这些就是在法国所能见到的一些微弱的保障，而就是这些保障，也 
都是有利于地位优越的阶级而不利于人民。 

此外，这个唯王命是从的法国是组织得很坏的；分配的不公 
平，使得法国社会上的弊病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整个民族分成三个 
等级,每个等级又再分成许多阶层，人民备受专制压迫与社会不平 
等之苦。贵族分成几类，一是宮廷权贵，靠着国王的恩宠度日，也就 
是靠人民供养，他们得到的是某几省的军区长官或高级军职•，另外 
一类是暴发戶新贵族，他们充当行政长官，被授与巡按使之职，占 
据各种文官职位；还有一类是穿袍贵族，执掌司法，而且只有他们才 
可以担任此职•，最后还有一类是地主贵族，他们运用在政治权利被 


① 投石党之乱(投石党运动)亦称“福隆德”运动。福隆德 （ fronde ) 是一 种投石 
器，在巴黎禁止使用，违者被捕入狱。1648年巴黎群众用以射击马扎然拥护者的住宅, 
因此，“ 槭隆德 "有硖坏秩序、反对当局的*思。一译者 



取消后仍然保有的封建私法，对农村进行压迫。僧侶分成两个阶 
层，一个是收入丰厚的主教和大修道院长，一个是穷苦的布道传敦 
者。第三等级，旣受宮廷压榨，又受贵族欺凌，也分成许多按照各 
自利益组成、但互相敌对的行会。第三等级仅拥有将近三分之一 
的土地，而靠着这点土地，还要向领主缴纳封建地租，向教会缴什 
一稅，向国王缴赋稅。尽管它作出这样多的贡献，却享受不到任何 
政治杈利，不得参与政事，也不得担任公职。 

由子路易十四过久过猛地使用君主专制这个机器发条，使它 
张而不弛，最后这些发条损坏了。路易十四对于他年轻时经历过的 
民众骚乱很是气忿，同时他禀性专断霸道，所以他当政后对于一切 
反抗或反对活动都采取无情镇压的手段——比如贵族的叛乱、高 
等法院的“进谏”、新教徒提倡的被教会视为异端邪说、被王朝视为 
叛逆行为的信仰自由。路易十四把贵族召到宮廷中来，使他们得到 5 
享乐和宠信，作为他们服从的代价。髙等法院原来一直是王权的 
3：具，而当它想成为王权的平衡力量时，国王骄橫地加以压制，使 
它沉默了将近六十年。最后，南特敕令①的废除又进一步加强了 

专制暴政。一个专横暴虐的政府当然不愿有人反对它，它只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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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护它、效法它。在行政方面实行压制之后，路易十四又在信仰 
方面进行迫害；当他找不到政治上的反对者的时候，便在宗教的尽； 
对派中寻找迫害的对象。路易十四的无限大的扠力，在国 ，是用 
于镇压异教徒，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就去反对欧洲各国。在进行压 
迫时，总有些野心家为之出谋划策，也有些急先锋为之效力，压迫 
愈是得手也就愈加大胆；法国的创伤完全被掩盖在桂冠之下，法国 


①南特敕令 ( L^dit de Nantes ), 1兕8年4月埸日亨利四 ffi ： 所頒布 a 敕令 
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新教徒获得信仰和做礼拜的自由 3 路易十四亲政后； 为： 了把 
他的专制扠力推行到宗教信仰方面，于1685年皮除南特教令）井驱遂和处死新教隹洛 
教士。-译者 



的呻吟被淹沒在凯歌声中。但是，到了后来，有才千的人都死了， 
也就沒有什么胜利可言了，工业外迁了，钱财不见了，人们淸楚地 
看到，专制主义为了取得胜利而耗尽了它的力量，早已播下了失败 
的种子。 

路易十四之死成了反抗的 信号： 从排斥异教突然变为不信宗 
教，从崇尙服从变为崇尙明辨是非。在摄政时期，第三等级壮大起 
来了，它的财力和知识都增多了，这是由于贵族失去了人们的尊 
重，教会失去了影响的缘故。在路易十五时代，王朝政府继续进行 
那种劳民伤财而成就微小的战爭,幷且同舆论进行暗斗，同髙等法 
院进行明爭。政府內部也陷于混乱，政权落在路易十五的情妇们 
手中，以至完全衰落,结果反对派日益得势。 

高等法院改变了地位和体制。它们把王朝授予的权力转而用 
以对付王朝。但到了由于它们共同努力终于使贵族衰败不振的肘 
候，它们象所有取得胜利以后的同盟者一样，又分崩离折了。王权 
的愿望是摧毁髙等法院这个已经无用而且已变得很危险的工具， 
而高等法院却想控制王权。这场在路易十四时代于国王有利、在路 
6 易十五时代于国王利弊参半的斗爭，直到革命爆发以后，卞吿结 
束。髙等法院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起工具作用。它的特殊权能和 
它那集团的名利心都使它要抑强扶弱。它先后交替地帮助了王室 
反对 贵族，又帮助了国民反对王室。这就是它在路易十五和路易 
十六时期颇得人心之处，尽管它只是出于对抗心理才攻击宮廷的。 
但舆论幷不要追究它的动机；舆论所赞扬的不是它的名利心而是 
它的反抗能力；舆论支持它是因为舆论得到它的维护。受到这方 
面鼓舞而胆大起来的高等法院，对王权当局来说，是很可怕的。在 
宣布那位最专横的、最为人所服从的国王的遗嘱无效之后,在起来 
反对七年战爭之后，在得到财政监督权幷消灭了耶稣会教士那股 
势力之后，高等法院的反抗十分有力和频繁，以致到处都要同它踫 



面的官廷方面，也领悟到要不制服它就得听从它。于是宮廷就执 
行了大法官莫普提出的使法院解体的计划。这个大胆的大法官的 
建议，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把王冠从法院档案室里取出来”，用一 
个忠诚的法院来代替那个经常作对的高等法院，幷使法国各地的 
高等法院，凡是效法巴黎高等法院的，都遭受同样的命运。 

但是，那时已经不是搞政变的时候了。独断专行已经非常不 
得人心，所以国王虽想硬干，但毫无信心，更何况还遭到宮廷內部 
的反对。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势力，即舆论的势力，它虽沒有 
得到承认，但是很有影响，它所作出的判断已开始具有权威性。一 
向毫无地位的平民，逐渐恢复他们的 权利； 他们不直接参加政权， 

但对政权是起作用的。这样的进程，是一切上升势力的进程；这些 
势力在被纳入政府之前，从外部监督政府;然后从有监督权逐渐变 
为有参与权。第三等级即将分享统治权的时期，终于到来。他们 
在別的时期作过一些尝试，但是沒有收效，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在 
那些时期，他们刚刚摆脫了依附的地位;他们还沒有建立优势和取 
得实力，而取得权利是要靠实力的。因此，他们在历次起义中和三 
级会议中都只是第三个 等级； 他们什么都参加，但什么也得不到。 

在封建暴政时期，他们曾为历代国王出力去反对领主；在大臣专权 7 
和强征赋稅时期，他们曾为贵族出力去反对国王；在前一种情况 
下，他们只不过是王室手中的工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只不过 
是贵族手中的工具。斗爭在和他们无关的领域之內进行，斗爭所 
追求的利益也幷不是他们的利益。在投石党事件中，当贵族被彻 
底挫败的时候，他们放下了武器，这证明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多么 
次要。 

最后，在一个世纪的绝对服从之后，第三等级又重新登上舞 
台，这次是为他们自己而斗爭了。历史不会重演，贵族固然不能从 
失败中重振声成，君主专制同样也不能从失敗中东山再起。官廷 



将另外有个对手，因为对手总是会有的，扠位总是有人竞逑的。第 
三等级 ，它 的力量—— 财富、 毅力和见识日益增长，注定是要打倒 
和剝夺宮廷势力的。高等法院幷不能构成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集 
团，在这场新的斗爭中它能影响权力的转移，但不能将权力抓在自 
己 手中。 

官廷本身也助长了第三等级的发展，而且帮助第三等级取得 
一个主要手段，那就是见识。最专制的君主也曾赞助提倡思考的 
运动，结果非其所望地建立了公众舆论。原来是想鼓励人们歌功颈 
德的，结果却为人们提出指责准备了条件；因为，为了要人说些对 
自己有利的话而引人思考，而后却又不许人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 
西，是办不到的。等到颈歌唱完了，人们就要开始辩论是非了，于是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就继十七世纪的文学家而兴起。无论是宗教，法 
律，还是当代的弊病，一切都成了他们硏究和思考的对象。他们掲 
开了权利问题，阐述了时代的需要，指出了种种不公平的地方。于 
是，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说服力的公众舆论，政府受到它的攻 
击而不敢加以压制。舆论把它所攻击的人都转变过 来了： 侍臣们 
由于趋时，当权派迫于时势，都服从它的判断，因此可以说，正如哲 
学的时代之脫胎于艺术的时代一样，革新的时代是脫胎于哲学的 
时代的。 

这就是路易十六于1774年5月11日即位时法国的情况。不 
论是红衣主教弗勒里的修修补补财政部，或是修道院长泰雷的破 
产财政部，都沒有使财政得到恢复；政府威信扫地；高等法院毫不 
容让；公众舆论气势压人；这就是新朝代从以前各朝代继承下来的 
8 困难局面。在几个君主之中，路易十六，以他的胸怀和品德来讲, 
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君主。人们对独断专橫的政治威到厌倦 
了，他就情愿放弃这种专橫的做法；人们对路易十五宮廷的荒淫 
挥霍威到忿恨，而他性行端方，自奉甚俭 •, 人们要求作些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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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的改革，他也能体察公众的需要幷立意要给予满足。但是，改 
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 
特权阶层服从 改革； 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 
旣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橫暴戾的君王。他缺乏一种极端坚 
强的意志，只有这样的意志才能完成国家的重大变革，想要缩小 
自己的权力的君王和想扩大自己的权力的君王一样，都必须有这 
样的意志。路易十六头脑淸楚，心地正直、善良，但是性格不够坚 
定，在他的所作所为中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他的改革计划所遇到 
的阻力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他未能加以克服的。因此，正如一 
个拒绝改革的君主遭到毁灭的结局那样，他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 
了。他的朝代，一直到召开三级会议的时期，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 
而无结果的朝代。 

路易十六即位后，任用莫尔帕为首相，这个选择突出地反映了 
他的统治的优柔寡断的特点。路易十六年纪很轻，感到自己责任重 
大和才疏学浅，就想依靠这个七十三岁的有经验的老人，这个人在 
路易十五当政时曾因触犯国王的情妇们被罢官。但是，这个老人 
幷不是什么贤人，而只是一个佞臣，他对路易十六的影响败坏了国 
王的一生。莫尔帕幷不多为法国的利益和他主子的荣誉操心，他 
一心一意只想博得国王的恩宠。由于他住在凡尔赛宫，他的一套 
房间是和国王的一套房间相通的，又主持各部会议,他的影响使路 
易十六变得思想不稳定，性格不果断；他使国王慢慢习惯于采取一 
些折衷调和的措施，习惯于经常改变方法，习惯于用权不求彻底， 
尤其是习惯于什么也不自己动手，都叫別人去做。莫尔帕有任用 
大臣之权。这些大臣靠他保护，就象他靠国王保护一样。由于害 
怕失去国王的信任，他不让有后台有势力的人物进入他的內阁，而 
任用一些新人，这些人要有他的支持，才可以站得住脚，才可以进 
行改革。他先后罗致到玫府中来的有•.社尔果、马尔泽布和內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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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每人按他所硏究的特殊方面在相当的政府部门试行改革。 

马尔泽布出生于一个穿袍贵族家庭，他继承了法官的品德，而 
沒有继承法官的偏见 3 他不但思想最为自由，而且胸怀也最为高尙。 
他想给每个人以应有的权利 ：给被 吿人以有人为之辩护的权利，给 
新教徒以信教自由，给作家以言论出版自由，给一切法国人以人身 
安佥；他建议取消拷打逼供、恢复南特敕令、取消国王的密札和新 
闻出版检査。杜尔果见解坚定而深远，性格刚毅，精力过人，试图 
实行一套更为广泛的计划。他邀请马尔泽布同他合作，一道来建 
立一个使得政府的团结和全国的平等得以恢复的行政制度。这个 
品德高尙的公民经常为改善人民的命运而操心〗他一个人在进行 
着后来革命所进行的一切 工作： 取消一切奴役，取消一切特权。他 
建议沁 除农民的徭役，取消省界的壁垒，撤除贸易的內地关卡，工业 
所受的阻碍，而最主要的是使贵族和僧侶以同第三等级一样的税 
率纳税。对于这个伟大的大臣——马尔泽布曾有一句 评语： “他有 
培根①的头脑而又有洛皮塔尔⑧的善心”——想通过省议会的途 
径，使国民逐渐参加政治生活，幷使他们为三级会议的恢复作好准 
备。假如他能继续做下去的话，他或许已用颁布政令的办法完成了 
革命。但是在有人享受特权和大众受到奴役的制度下，一切为公众 
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都是行不通的。杜尔果因为试图改革，使內 
臣们很不高兴；由于取消徭役、行会监督、国內关卡，而使高等法院 
不悅；由于他的品德，他在路易十六跟前得勢，而使莫尔帕这位高 
年重臣惊惶不安。路易十六尽管也说，唯独杜尔果和他自己是想 
要为人民谋利益的，但还是把杜尔果抛弃不用了。 

1776年，社尔果的财政总监职位被前任圣多明各财政督察克 


①培根 （ 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前驱者。 
一 1 译者 

@洛皮塔尔 U 505 — 1573), 主张宗教容忍和司法改革的大臣。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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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尼所代替，六个月之后，克呂尼又被內克尔所代替。內克尔是个 
外籍人、新教徒、银行家，他当高级行政官的才能大于作为政治家 
的才能，所以他所设想的改革方案要比杜尔果的范围小些，但是他 
的做法比较稳健和缓。官廷因为要弄到钱而任命他为大臣，而他10 
利用宮廷要钱的机会为人民爭取一些自由。他通过恢复秩序来恢 
复财政，他使各省适当地分担一些省行政工作。他的主张是明智和 
正确的，这些主 张是： 紧缩开支，量出为入；在平时靠税收以供开 
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预征捐税时，才发行公偾；税则应由省级会 
议来制定；建立公布收支数目的制度以利公债的发行。这个制度是 
按公债的特点而建立的，发行公偾，先要有信用，这就要求行政公 
开；同时这个制度也是按捐税的特点而建立的，课税需要国民同 
意，这就要求分享政权。政府在缺钱时，如果是向公偾认购者要 
钱，就应向他们交代收支情况；如果是向纳税者要钱，则应准许他 
们参政。因此，发行公偾导致了收支情况报吿书，征税导致了三级 
会议，报吿书把当局置于舆论的管辖之下，三级会议把当局置于人 
民的管辖之下。但是，尽管內克尔进行改革沒有杜尔果那样操之 
过急，尽管他鸯主张匡救时弊，而不是象他的前任那样要消弭一切 
弊病，內克尔也幷不比他的前任更为幸运。他紧缩开支，使內臣 
们很不高兴；各省的省级会议遭到高等法院的反对，后者想独占对 
抗专制的权能；而首相看到他有一点声望，也耿耿于怀。1781年， 
在发表了那份有名的财政“报吿书”不到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离 
开他的职位，但是“报吿书”却使法国国民忽然间对国家事务的知 
识开了窍，幷使专制政府从此永难再兴。 

內克尔引退后不久，莫尔帕也死了。王后代替了他，成为路易 
十六的左右手，同时她还继承了老首相对国王的一切影响。这个善 
良的但是软弱的国玉需要有人引导。他的妻子年靑貌美、活跃、野 
心勃勃，很能驾驭他，但是，可以这样说，她这个玛丽 • 特蕾西亚的 


13 



女儿，有些地方很象她的母亲，又有些地方很不象她的母亲。她旣耍 
掌权，却又很轻浮，她抓到了权只不过是为了再拱手授予那些造 
成国家和她自己灭亡的男人们。莫尔帕对那些宮廷內臣是疑忌 
的，总是任用一些平民出身的大臣，尽管后来他又不支持他们；但 
〗】 是，好事虽沒有做成，坏事也沒有发展下去。他死了之后，宮廷內 
臣就代替了平民出身的大臣，由于內臣们的过错，以前想用改革来 
避免的危机，现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种用人的不同，是十分明 
显的；正是这种不同和随之而来的人事变动，带来了政权制度的改 
变。革命就在这个时期萌发；改革的被弃置和混乱局面的再现，加 
速了革命的到来,增强了革命的势头。 

卡隆是由巡按使提升到财政总监的。这个大臣职位，在当时是 
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当的。內克尔有过两个后任，但都沒有能维持 
下去，于是在1783年找到了这个卡隆。卡隆是个有魄力、有才能、 
有口才、工作能力强、头脑灵活而富于想象的人。或者由于他想错 
了，或者由于他用心如此，他在行政方面采取了一套完全和他的前 
任相反的制度。內克尔提倡节俭，而卡隆则宣扬阔绰；內克尔是被 
內臣们搞垮的，而卡隆则想靠这些人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他的一 
套诡辩之得到支持，是他肯花钱換来的 ：他以 笙歌宴乐来使王后就 
范，以各种津貼来博取大领主们的拥戴，他使财政活跃起来，用他 
那套多样而又熟练的理财手腕使人相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裝 
出偾务到期就能付还的样子，甚至是资本家也都受了他的迷惑。到 
了和平时期，他还发行公债，他把內克尔的贤明措置给政府留下 
的一点信用都搞光了。至此，他已失去了一项他沒有能够好好利用 
的条件，而为了延长他的祿位，他只得依靠征税。但是，向谁去征 
稅呢？ 人民是再也沒有能力纳税了，特权阶层是什么也不肯拿出 
来的。伹是，问题总得解决才成。于是，卡隆把他的希望更多地寄 
托在一个新花样上，那就是1787年2月22日在凡尔赛举行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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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会议。但是，对于一个建立在铺张糜费上的制度来说，向別人求 
救的时候也就是垮台的时候。一个靠花钱上台的财政大臣，到了 
向人家伸手的时候，是不能继续干下去的。 

政府在上层社会里选择的显贵们，组成了一个咨询会议。它 
旣不是独立机构，也沒有正式任命。这是卡隆为了避开高等法院 
和三级会议，想与之打交道的一个比较能服从的会议，所以他以为 
这个会议今后会比较顺从。但是，会议的成员都是有特权的人，是 
不肯作出牺牲的；而当他们看到这个诛求无已的政府造成巨额亏 i 2 
空时，就更加不愿意了。会议异常惊骇地获悉，在几年之內公偾已 
高达十六亿四千六百万，而且政府每年都有一亿四千万的财政赤 
字。这一事实的暴露成了卡隆垮台的信号。他倒台了，代替他的 
是他在显贵会议中的政敌桑斯城的大主教洛梅尼 • 德•布里安。 

新大臣以为大多数显贵是忠于他的，因为他们曾支持过他反对卡 
隆。但是特权阶层对布里安幷不比对他的前任更愿作出牺牲；他 
们帮他攻击了卡隆，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却不支持他的个人 
名利欲望，这对他们是无关重要的。 

有人怪这位桑斯城的大主教缺乏计划，但他是不会有什么计 
划的。 W 要继续卡隆的挥霍，是不可能了；再要重复內克尔的简政， 
也已不是时候。节省开支在前一时期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方剂，现在 
却不灵了。此时应该征税，可是髙等法院反对；应该举债，可是信用 
扫地； 应该要特权阶层作出牺牲，可是他们又不愿意。这个毕生想 
要入阁拜相的布里安，地位旣困难，能力又薄弱，他什么办法都尝 
试过了，却什么也搞不成功。他是一个活跃的人，但无实力；敢 
作敢为，但无恒心。要做什么之前很大胆，做起来之后又很软弱，他 
常游移不决，谋事不周，举棋不定，所以处处失败。他只有一些迫不 
得已的主意可出，但也不能就其中之一作出决定而予以贯彻。 

显贵会议幷不那么顺从，而且还很吝啬。会议在通过建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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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会议、制定小麦贸易规章、取消徭役和墦加印花税之后，于1787 
年5月25日闭幕。与会者在全国各地传播了他们所发现的 情况： 
王室要钱用、大臣们失职、官廷的挥霍和人民的无法救治的穷苦等 
等。布里安在未能取得这个会议的支持后，只好又采取征税的手 
段，这是一个时期以来已不采用的办法。他请求高等法院注册两 
项 敕令： 印花税敕令和土地献纳金敕令。但是髙等法院当时正处 
在力量壮大、名利心炽热的时期，政府的财政困难给它提供了扩张 
U 势力的大好机会，因而它拒绝注册。于是高等法院的成员都被流 
放到特鲁瓦，而当他们对流放生活厌倦了时，布里安把他们召回， 
条件是要他们接受敕令。但这只是敌对行动的暂时停止罢了；不 
久由于王室需钱用就使斗爭变得更为尖锐和激烈了。这位大臣另 
外还得要钱，因为他能否保住他的职位关键在于他能否接连举偾 
直达四亿四千万的总额，这是非获得注册不能取得的。 

布里安料想高等法院会反对注册敕令。于是想使敕令在高等 
法院的御临法院上获得注册；为了缓和司法界和舆论界的不满，在 
当天的会议中宣布恢复新教徒的权利，路易十六还答应每年公布 
一次财政收支，答应五年內召开三级会议。但这些已经不够了，所 
以髙等法院还是拒绝注册，幷且起来反对政府的暴政。高等法院 
的几个成员，包括奥尔良公爵，遭到放逐。高等法院通过一项决 
议，对密札提出抗议，要求召回它的成员。决议被国王否定之后， 
髙等法院仍维持原议。斗爭愈演愈烈。巴黎的司法界得到法国整 
个司法界的支持，幷得到舆论界的鼓励。法官们宣布了国民的权 
利，宣希了他们自己无权受理税务案件。他们由于自身利益所系， 
变得开明了；幷由于受到迫害而变得慷慨好义了，于是起来反对无 
故拘留，幷要求经常召开三级会议。在这次勇敢的行动之后，他们 
还宣布法院成员是不能罢免的，宣布谁都沒有资格篡夺他们的职 
能。这一 大胆的 宣言发表之后，两个高等法院成 员被捕 (他们是德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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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姆斯尼尔和古瓦斯拉尔），法院进行了改革，此外还建立了“全 
能法院 ”①。 

布里安体会到高等法院的反对已变为有计划的了，他每次要 
求注册临时税令或要求准他举债，都遭到反对。流放只是个治标 
办法，只能屛除反对派而不能根绝反对派。于是他打算只许这个 
机构行使司法职能，他和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一道来执行这个计 
划。拉穆瓦尼翁是个搞政变的人物。他有胆量，不但有莫普那样 
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而且还比他更愼重，更诚挚。但是，他对政府 
的力量和当时的可能性估计错误。莫普曾用更換高等法院成员的 
办法改变了髙等法院；拉穆瓦尼翁则要使高等法院解体。莫普的 M 
办法即使能做到，也不过是取得暂时的喘息时间。解体的方法，却 
是一劳永逸之计，因为这样就可摧毁高等法院的权力，而不是象前 
者那样只想把它踢开，但是莫普的改革沒有能坚持下去，而拉穆瓦 
尼翁的改革也未能生效。尽管如此，后一改革开始时还是相当顺 
利的。同一天，法国所有的法官都被流放了，以便让新的司法机构 
建立起来。掌玺大臣剝夺了巴黎髙等法院的政治职权而把这个职 
权授予有各部大臣参与的“全能法院' 掌玺大臣缩小了髙等法院 
的司法权能，而把这些权能交给管辖范围扩大了的“大司法区”®。 
但是，舆论大哗，司法界所在区夏特莱区举行了抗议，外省都起 
来造反，“全能法院”旣沒有组成，’也沒能起作用。多菲內省、布 
列塔尼省、普罗旺斯省、佛兰德省、朗格多克省和贝亚恩省，都 
发生了骚动，政府遭到的反对幷不是仅仅来自高等法院一个方面， 

它还遇到了更为猛烈、更为普遍的反对。贵族、第三等级、各省 


①“全能法院 ” （cour pl ^ niere ), 由各亲王和国王的高宫大吏组成。 一 

译者 

⑧“大司法区 bailliage), 或译御史裁判院，是以国王名义裁判重大粜件的 
裁判机构.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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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级会议、直至僧侶都起来反对它。布里安因为急于要钱用，召 
开了一次僧侶的特別会议，会议立即给国王上书请求取消“全能 
法院”幷迅速恢复三级会议，因为今后只有三级会议才能克服财 
政上的混乱，担保公偾的发行和结束这些权力之爭。 

桑斯城大主#:布里安由于和高等法院发生了 爭执， 把财政困 
难暂时搁下了，但是又制造了政权困难。到政权困难中止时，财 
政困难文出现了，这就决定了他的引退。布里安得不到税收，得不 
到公偾，旣不能借助于“全能法院”，又不愿召回流放的高等法院 
成员，就试行最后一着，答应召开三级会议。但是，这一着更加速 
了他的末日的到来。让他当财政大臣，原是为了克服财政困难，可 
是财政困难更大了；原是为了要他弄钱的，可是钱也沒弄到手。尤 
有甚者，他激怒了全国，使国家机关起来造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为弄钱而不得不使用那个在宮廷看来是最坏的 办法： 召开三级会 
议； 1788年8月25日，他垮台了。他垮台时，国家发行的公偾停 
止付息，这就是国家破产的一个开始。这个大臣是名声最坏的 S 
个，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财政大臣。由于他继承了过去所遗留下来 
的过错和难局，他用了各种办法，来应付他所遭到的困难，但都无 
15济于事。他试图搞阴谋，使用高压手段，放逐高等法院成员，停止法 
院的职权，破坏它的组织，结果，一切都成了阻力，什么都不能帮 
助他克服面难。掙扎了许久之后，他在烦闷中和精疲力竭中一- 
我不敢说是在綠碌无为中——倒下去了，即使他更坚强些，再聪 
明些，即使他是黎歇留或絮利，他也是要倒台的。谁也不可能找到 
钱了，谁也不可能进行压迫了。若是为他辩护，应该说，他所沒能 
摆脫的困难地位，幷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 
一地位而已。他是由于卡隆的过错而完蛋的，而卡隆则曾利用內 
克尔所树立起来的信用而挥霍滥用。卡隆毁坏了信用，布里安想 

j . - • , . 、 

用暴力去裱复这个信用，因而毁坏了政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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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会议变成了唯一的统治方法，国王的最后手段。高等法 
院和国王的重要陪臣于1787年7月13日提出要求召开三级会 
议•，多菲內省的各等级在维齐耶域举行的大会上、僧侶在巴黎举行 
的大会上也都提出了这种要求。各省各等级为三级会议的召开作 
了精神准备，那些显贵人物是三级会议的先驱者。国王在1787年 
12月18日答应了五年之內召开三级会议之后，又在1788年8月 
8曰规定了 1789年5月1日为三级会议开幕日期。內克尔又被 
起用了，髙等法院恢复了，“全能法院”被解散，“大司法区”被撤 
销，各省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这位新复职的大臣，为代表的选举和 
会议的举行作了一切安排。 

反对派原来一直是意见一致的，到了这个时候,却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布里安掌政时期，政府曾遭到所有国家机构的反抗，因为 
政府曾想压迫它们。內克尔当政时期，政府同样也遭到这些机构 
的抵制，因为它们想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把人民置于从属地 
位。政府虽已从一个专制的政府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但其他 
国家机构还是一样的反对它。高等法院过去进行斗爭是为了维护 
它的权威，而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贵族过去和第三等级联合，是为 
了反对政府，而不是为了人民。这些集团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各抱 
各的希望，高等法院希望能象在1614年那样控制三级 会议； 贵族 
希望恢复它失去的势力，因此，司法界建议1789年的三级会议应 
以1614年的三级会议为榜样，而舆论就抛弃了司 法界； 同时，贵族 
不同意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名额，而这两个等级之间就发生了 16 
分裂。 

从当时人们的见识、进行改革的需要和第三等级的壮大来看， 
双倍名额是势在必行的。双倍名额已为各省的集会所接受。布里 
安在离开大臣职位之前，曾咨询过一些著作家，问他们三级会议怎 
样组成最为合适，会议应当如何举行才最恰当 P 后来有不少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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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人民说话的，其中有西哀耶斯的名著 《 第三等级》和当特莱格 
的名著<三级会议舆论一天比一天表现得强烈，內克尔旣想满 
足舆论的要求，但又不敢这样做，他希望三个等级和解，从而使自 
己能得到各方面的赞同，他在1788年11月6日召开了第二次显 
贵会议，以便讨论三级会议的组成和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他以 
为可以使会议通过第三等级的双倍名额;但会议拒绝了。于是，他 
不得不置显贵们的反对于不顾，作出他本来自己就可以作出的决 
定。內克尔沒有能通过事前解决一切困难的途径避免爭论。他在 
第三等级双倍名额的问题上，沒有取得主动权，正如后来在按等级 
表决或按人数表决的问题上也沒有取得主动权一样。到了三级会 
议召开时，这个关系到政府和人民的命运的第二个问题，因为受到 
压力而未能解决。 

不管怎样，內克尔由于沒能使显贵们通过第三等级的双倍名 
额，只好在各部会议上来通过这个决议。国王在11月27日的声明 
中决定，三级会议的代表人数不应少于一千人；第三等级的代表应 
等于贵族代表和僧侶代表的总和。內克尔还得到同意把教区司铎 
归入僧侶等级，把新教徒归入第三等级。各旧司法区议会为选举事 
宜而开会；各方面都在进行活动，使自己的人充当代表和照自己的 
意向草拟陈情书。在选举中，髙等法院的影响很小，宫廷则毫无影 
响。贵族虽然推选了几个颇孚民望的代表，但大多数是忠于他们的 
利益的，而且是旣反对第三等级又反对王室大家族的寡头政治的。 
僧侶等级选了一些卫护特权的主教和修道院长，还有一些赞助人 
民事业(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的教士，最后，第三等级挑选了一 
17些有见识的、意志坚定和见解相互一致的人。贵族代表中有贵族二 
百四十二人，高等法院成员二十 八人； 僧侶代表中有大主教或主教 
四十八人，修道院长或司教长三十五人，教区司铎二百零八人；最 
后，第三等级的代表中有教士二人，贵族十二人，行政官吏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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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旧司法区议会成员一百零八人，律师二百一十二人，医生十六 
人，商人和农民二百一十六人。三级会议开幕日期定为1789年5 
月5 L 1 。 

革命就这样发生了。宮廷曾企图加以阻止，嗣后又企图加以 
扑灭，但都无济于氓。在莫尔帕的引导之下，国主任命了几个出身 
平民 的大臣，试行了某些改革；在王后的影响下，他又任命了一些 
宮廷贵族当大臣，作了某种树立国王权威的尝试。但是，高压沒有 
奏效，改革也同样无法实施。当国王在节约开支方面倚靠宮廷，在 
税收方面倚靠高等法院以及在发行公侦方面倚靠资本家全部落空 
以后，他只好寻找新的纳税人，向特权等级求援。他要求那些有势 
力的贵族和僧侶参与国事，但遭到 拒绝。 这时候，他才开始转向全 
体国民，于是3开了三级会议。国王遇事先同宮廷內臣商议，然后 
同国民商议，只是在受到前者的拒绝时，才向国民发出呼吁，因为 
他对干国比的参予和支持怀有疑虑。他宁! Sa 开一些孤立无助因 
而力 ffc 薄弱的特別会议，而不喜欢召开代表各方面利益因而力量 
集中的全体会议。直到这个重大时期为止，政府的需求年年增加， 
反抗的势力年年扩大。反对派由高等法院波及贵族，由贵族而僧 
侶，以至通过此三者而及于全体国民。这些阶层不管是哪一个，只 
耍是王朝政莳一向他们征询意见就开始表示反对，后来所有这些 
反对力 ft 都同全国的反对势力合流，或者在全国的反对面前沉默 
无言。三级会议只不过是将业已成熟的革命公布于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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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1789年5月5日到8月4日夜 


三级会议开幕。——宮廷，大臣和各个集团对三级会议的态 
度。——代表资格的审査。 一 按等级表决和按人数表决的问题。 

— 城市平民代表自行组成国民议会。——宮廷关闭三级会议会 
场；网球场內的宣誓。——僧侶的大多数和第三等级代表的联合。 

——6月23日由国王主持的会议，会议的失败。——宮廷的计谋； 

7月]2日、13日、14日的事变；內克尔被免职；巴黎 起义； 国民自 
卫军成立；包围和攻陷巴斯底狱。一7月14日以后发生的事情。 

-一一8月4日夜颃布的各项法令。——这次革命的性质。 : 

v ■ 

三级会议定千1789年5月5日开幕，开幕前一天举行了宗教 
仪式。国王及其家族，各部大臣以及三级会议的代表，列队从圣母 
院教堂前往圣路易大教堂聆听开幕式弥撒。这是很久沒有举行的 
国家盛典，人们重睹此种情景，无不为之心醉。整个仪式有如盛大 
节日。许多人从各地涌向凡尔赛;天气异常晴朗，场面装饰得极其 
华丽。乐队的行进，国王的敦厚和踌躇满志的神情，王后的雍容华 
贵以及各个等级共同怀有的高贵 E 望，使人人感到兴奋。在这里 
勉强还能看到1614年(那一次三级会议）的仪礼服式，那样的等级 
序列。僧侶们身穿长袍大氅，头戴方形帽，或者穿紫袍，套白色教 
衣，走在最 前列； 其次是贵族，他们都穿着黑色礼服，齐膝上衣, 
金边袖口，花边领结，亨利四世式有白羽毛的卷边帽；最后是较为 
寒素的第三等级，着黑衣和短外套，纱领结，帽子上沒有羽毛，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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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饰带。在教堂里，三个等级代表的座位也各自分开。 

次日，由国王主持的会议在梅尼大会堂举行。僧侶代表坐在 
右方，贵族代表坐在左方，平民代表坐在大厅的后面正对着国王的 
位置。多菲內的代表，克雷比昂伐洛瓦的代表（其中有奥尔良公 
爵）和恶罗旺斯的代表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內克尔进入大厅时，19 
也受到热烈欢迎。凡是对三级会议的召开有过贡献的，都受到公 
众的赞扬。当代表们和大臣们坐定后，国王驾到，后面簇拥着王 
后，王子和大批随从。大厅上响起热烈掌声。路易十六登上王座； 
当他戴上帽子时，三个等级的人们也都戴上了帽子。平民们一反 
旧例，毫不迟疑地照着僧侶贵族的样子去做，第三等级讲话时必须 
免冠下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此时全场寂然无声，靜候国王致开 
幕词。人们渴望知道，朝廷对待各个等级的眞正意向何在。它是 
要把这个新的国民会议纳入旧的框子里去呢，还是要赋予它以国 
家需要和严重局势要求于它的任 务呢？ 

“诸位先生们，”国王激动地说，“我殷切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 
到了，现在在我的周围，是我荣幸地统领的国家的各方代表。自从 
上次三级会议召开以后，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召幵这样 
的大会似乎有点过时，但我仍然坚持要恢复旧传统，因为王国可以 
从中吸取新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为国家开辟新的幸福源泉。”开头 
这句话确实很鼓舞 人心。 但后面讲的就尽是说明国库空虛，宣布 
减少支出的话。国王沒有明智地向各等级指出应当遵循的道路，而 
是要求各等级协调一致，表示要钱，表示害怕革新，诉说精神上的 
不安，而不提怎样克服。但是，当他结束致词，讲了很能说明他的 
意图的下面儿句话时，听众却报以热烈掌声。 他说： “人们所能期 
望的一切，从最小利益到公众的幸福，都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关切。 
诸位先生们，我希望会议能够和衷共济，希望这个时期对于王国的 
繁荣幸福将永远成为不能忘怀的时期，这是我衷心的愿望，最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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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祷；达是我，由于我的正直意图和对人民的爱所期待得到的 
报偿。” 

20 接着掌玺大臣巴朗登致词 •， 他的讲话纯然是对三级会议和国 

王的德政的颂扬。在做了冗长的开场白之后，他终于接触到当前 
的问题。他说:“国王陛下同意把人数最多的、主要负担捐税的等级 
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但是这决不是说改变旧有的议事方式。当 
然，按人数表决的方式，由于只能产生一种结果，似有能使普遍的 
耍求上达的优点，但是国王的意 旨是： 这种新方式必须经过三级会 
议自愿同意和国王批准方能采用。不过，无论对这个问题应持什 
么态度，无论对讨论的不同对象应如何加以区別，人们不应对三个 
等级经过努力最终能够在税收问题 k 取得协调一致表示怀疑。”在 
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幷不排斥按人数表决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可 
以更加迅速得到解决，而在政治上则赞成按等级表决，因为这样做 
十分有利于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达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税，而不 
容许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实行改革。掌玺大臣为三级会议确 
定权限的做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朝廷的意图。他把三级会议的 
任务局限在下列范围內：讨论税收问题，幷进行表决；讨论一项 
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给以种种限制；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 
的改革。其他改革则一槪排除。最后他 说:“ 正当的要求都已经答 
应了。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怨言，国王幷不介意；国王宽大为怀，甚 
至对那些虛妄的流言蜚语一一有人想利用它把君主政体的不可移 
易的原则改換成有害的空想一-一国王也都加以宽宥了。诸位先生 
们，你们要愤然屛弃这些危险的改革，公众利益的敌人想要把这些 
东西和好的、必要的改变混为-谈，而惟有这种改变，才能促成这 
一次的更新，这是国王的第一个愿望。” 

这完全是对于国民的愿望的无知，或者可以说是公开的对抗。 
平民代表们咸到不满，于是傾向于內克尔，希望他可能讲的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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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 o 此人是平民出身的大臣，由于他的努力，才使第三等级代表 
名额增加一倍。人们希窠他赞成按人数表决，因为若按人数表决， 
第三等级就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內克尔却以财政总监的 
身分和小心谨愼的姿态讲话。他的演说历时三小时，尽是谈财 
政预算；当他在使人们听得厌烦了之后开始讲到众人关心的问题 
时，却又模棱两可，旣不得罪宮廷，也不得罪人民。 

政府本应更好地理解三级会议的重要性。单只这次三级会议 
的召开本身就预示了一场大革命。全国人民对它寄予希望。因为 
会议的恢复，正値王朝处境毎况愈下，舍此不能改革国政，舍此 
不能解决国家的需要。当时的困难局面，任务的性质，成员的选 
择，这一切都表明代表们不是作为纳税人而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 
会议的。使法国获得新生的权利，是公众给他们的，是委托书所 
赋予的，他们应当在这种空前广泛的权限中和公众的鼓励下找到 
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力量。 

国王参加会议是很重要的。他本可以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 
幷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如果在已经作了一些改 
变的 情况下 ，他坚定地但也是正当地把新秩序固定下来；如果在已 
经实现了法国人民的愿望的情况下，他确定公民的权利、三级会议 
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如果他放弃自己的专断，放弃对贵族的特殊 
待遇，放弃给予各个不同集团的特权；如果他把公众所要求的、后 
来为制宪会议所实施的各种改革加以完成，那么，他亲自主持会议 
的这一决定本来是可以防止后来爆发的不幸的纠纷的。一个国王 
同意让別人分掌自己的权利或者毅然放弃眼看要丢失的东西，那 
是罕见的。但路易十六，如果不那么为周围的人所左右而按照他 
个人的意志行事的话，是可能这样做的。但此时国王的顾问们已 
陷于极大的混乱之中。三级会议开会时，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沒 
有任何防止纷爭的准备。路易十六在以內克尔为首的內阁和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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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及几个亲王领头的官廷势力之间游移不定，无所适从。 

滿足于取得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名额的內克尔，只是害怕国 
22王的优柔寡断和宮廷的不满。他沒有充分估计危机的严重性，他 
认为这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因而等待事变发生了才采取 
行动，幷且夸口不须事先早做准备也能应付裕如。他感觉到原有 
的三级机构已无法维持，咸觉到因为三个等级都拥有抗拒之权，所 
以三个等级的存在对于各项改革的实施以及行政工作的进行是一 
种障碍。他在经受过这种三方面来的反对之后，希望减少等级，仿 
效英国的政体，使僧侶和贵族合幷为一个上议院，第三等级自成一 
个下议院。他沒有看到，一旦斗爭已经开始，进行干预就已无济于 
事了，折中办法是任何人都不会接受的；较弱者拒不听从,较强者 
则®量一番，都会拒绝接受这种折中办法的。只有在一方取得 
胜利之后，另一方才能做出让步。 

宮廷方面根本不想把三级会议制度固定下来，而是要取消它。 
宵廷宁愿让一些贵族集团与一个常设的国民会议分享权力，偶尔 
进行反抗。三个等级分开，对它是有利的，它想在它们之间制造纷 
爭，阻止它们采取行动。三级会议由于本身组织上的缺陷，从来沒 
有取得任何成果。官廷方面希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而第一第 
二等级也根本不愿对第三等级的改革要求让步。僧侶要保持他们 
的特权和豪奢，他们预料他们的牺牲比他们得到的好处要多。至于 
贵族方面，虽然正在重新取得久已失去的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也 
幷不是不知道他们对人民作出的让步将超过他们从王权中得到的 
东西。当一场新的革命起来以后，收获最大的可以说惟有第三等 
级。第一第二等级不得不同宮廷联合起来反对第三等级，正如以 
前他们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宫廷一样。推动这个立场改变的 
R 是利害关系，他们与宫廷站在一边，幷无效忠之意，正如他们曾 
为人民说话但心目中也幷无公众利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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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使贵族和僧侶保持这个立场，付出任何代价也是在所 
不惜的。这两个等级的代表成了关切和拉拢的对象。在波利尼亚 
克伯爵夫人家里，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是一些著名人物。贵族代 
表和僧侶代表中的主要成员也被接纳了。通过这个会，德佩雷姆 
斯尼尔和当特莱格这两个贵族被收买了，这两个人以前在高等法 
院中，或在三级会议开会之前是最热情的维护自由的人，从此以 
后，变成了公开的反对派；通过这个会，还规定了三个等级的代表 
的不同服饰；总之要千方百计把三个等级分开，开始甩繁文缛节， 
后来用阴谋诡计，最后则使用武力。宮廷对往昔的三级会议念念 
不忘 :它以 为可以使现在的三级会议遵循过去的老样，可以用军队 
控制巴黎，用贵族的代表控制第三等级的 代表; 它以为可以通过分 
裂三个等级来掌握三级会议，而且以为为了分裂三个等级,可以恢 
复抬高贵族压低平民的旧传统。就这样，他们以为经过第一次会 
议，沒有作出任何许诺，就把一切给挡回去了。 

5月6日，三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贵族和僧侶的代表分別到 
各自的议院，自行召开会议。第三等级由于拥有双倍的代表人数， 
被允许使用三级会议的会场，因为这是最大的会议厅，在那里等候 
第一第二等级的 代表； 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暂时的，认为直到僧侶 
和贵族同他们联合时为止，他们的成员是临时性的代表，都采取一 
种观望等待的态度。接着开始了一场决定革命是要发生还是要被 
遏止的値得纪念的斗爭。法国的整个前途系于三个等级是分裂还 
是联合这一 "点上 。这一 ■重要 问题是由于审查代表资格而引起来 
的。第三等级代表们不无理由地主张共同审查，因为，即使不同意 
三个等级在一起开会，无可否认，每一个等级对于审査別的等级的 
代表资格都是感兴趣的；相反，特权等级则主张旣然各个等级分开 
存在，审查也应当分別进行。他们觉察到，只要这一次共同行动了， 
以后就再也不可能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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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等级的行动极为审愼、老练，而且很有毅力。他们是经历 
了多次幷非沒有风险的努力、一系列缓慢的不起决定作用的成就 
以及经常有反复的斗爭，才达到目的的。他们开始时有意地按兵 
不动，这是最聪明最稳妥的做法，因为，在某些场合，只要善于等 
待，就能赢得胜利。第三等级內部意见是一致的，他们构成了三级 
24会议代表的 半数； 贵族的內部有倾向于平民的反对派，僧侶中的大 
多数倾向于平民，这些人中有儿个主教是和平的朋友，足人数众多 
的教区司铎的朋友，而这个教士阶层，就相当于整个教会中的第三 
等级。所以拖延下去就会使各等级重新联合，这正是第三等级所 
希望而为主教们所害怕的>这个情况使主教们在5月13日自愿充 
当调停人。然而这种调停攰不会有效梁的，因为贵族根本不会同 
意按人数表决，而第三等级则根本不会同意按等级表决。这样，调 
停会议一直开到5月27日，毫无结果，被贵族中断，贵族坚持要分 
开审查代表资格。 

在贵族作出这一敌意的决定的第二天，第三等级决定宣布自 
己是代表全国的议会 ，以和平的上帝和公众的利益的名义， 邀请僧 
侶们同他们联合。宵廷方面为这一行动所震惊，出面干涉，使会议 
复会。他们派出了 一批调停人，其任务是调解三个等级之间的纠 
纷；內阁则负责调整调停人本身的分歧。这样一来，三级会议从属 
于一个委员会，而委员会的最高裁决权则属于国王。但是后来几 
次会议的结果也幷不比以前的会议好些。这样拖了很久三个等 
级谁也不愿 让步，贵族终于又把它中断，重申了他们的主张。 

五个星期过去了 ，琰 判毫无结果。第三等级看到，由于特权等 
级拒绝联合，第三等级本已取得国民的信任，因此自行召开国民议 
会的时候已经到来，若再迟延，就会遭致国民的反对。于是决定采 
取行动，幷使用了前一时期的策略和坚决方针。米拉波宣布，有一 

位巴黎的代表踅提出一个建议。于是西哀耶斯-'个性情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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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足智多谋见称，比谁都能出主意的人——指出，妥协已无可 
能，审查是刻不容缓的事，要求共同审 査是正 当的。他促使议会宣 
布，它将邀请贵族和僧侶的代表到三级会议的会议厅去参加审查。 
不过，审查势在必行，不论有沒有这两部分人参加都要举行。 

继普遍审查之后，又采取 r w —个更为有力的措施。第三等 
级在审奄结束后，于6月17日，在西哀耶斯倡议下，单独组成国民 
议会。这是一个果敢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人数众多的唯一拥有 
合法权利的第三等级宣吿自己是法兰西的代表人，在另外两个等 25 
级的代表受过审査以前他们不承认这两个等级。他们解决了那些 
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幷且把 n 个等级的会议改变为人民的会议。 
在政治权利方面等级制度不复存在了，这是走向废除君主政体中 
的等级的第一步。6月17日的这个値得铭记的决定，导致了 8月 
4曰夜的 法令； 但是，人们已经大胆决定了的东®必须加以保卫， 
値得忧虑的是这样一个决定是否能够维持得住。 

国民议会的第一个决议是一个行使主权的行动。国民议会宣 
布立法权不可分，从而把特权等级——可以这样说——置于自己 
的统领之下。剩下要做的是限制宮廷的税收。它宣布这种税收为不 
合法，但在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准许暂时征收，议会解散时停止征 
收，它维持原有的公债，保障资本家的偾权，成立一个日用必需品 
麥员会，以供应人民需®。 * 

这些坚 决的、有远见的措施得到全国国民的热烈拥护。宫廷 
方面威到在三个等级中造成分裂的目的沒有达到，必须改用其他 
手段。看来只有运用国王的权威，才能维持等级制度了。他们让 
路易十六出巡马尔利，使他听不到內克尔的谨愼溫和的建议，利用 
这个机会，迫使他采纳含有敌意的计策。这位君主是对好的坏的 
劝吿都能接受的，在他周围，是一批党同伐异的宮廷贵族，他们正 
以宗教的名义，恳求他为了他的王位而制止平民等级的叛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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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就听任摆布，应允了一切。人们决定让他威 r - 十足地到国民 
议会去，宣布撤销一切决议，以国王的权威下令三个等级分开，亲 
自确定三级会议应当施行的各项改革。从这时起，搞密谋的顾问 
们，掌握了王朝政府，已不是暗中策划，而是公开行动了。掌玺大 
臣巴朗登、阿图瓦伯爵、孔代亲王、孔蒂亲王等人执行了早已商定 
的计划。內克尔失去一切势力，他曾建议国王采用一个调解的方 
案，这个方案在斗爭还沒有达到激烈程度时本来是能够实现的，但 
26是到这时候已经不行了。內克尔建议召开一次由国王主持的新的 
会议，以达成协议，在增税问题上按人数表决，在有关特殊利益和 
特权的问题上按等级表决。这个办法，因为它给予贵族和僧侶以 
阻止废除旧弊病的权利，倾向于维持旧制度，因此对第三等级是 
不利的，而这一办法实行以后，在下一届三级会议，就会建立上下 
两院。內克尔喜欢采取折中方案，他想通过逐渐的让步，来完成本 
来应当用一次行动来实现的政治变革。现在，使全部权利归于全 
体国民或者让全体国民取得这些权利的时候已经到来。內克尔所 
设想的召开由国王主持的会议的计划已经不够用，于是就由那班 
新的顾问把他的计划改变成为一次政变，这些人认为国王的严令 
足以镇慑议会，人民也将因为国王应允了某些改革而感到满足。他 
们不知道，如果发生不服从国王命令的事，就会使王朝濒临绝大的 
险境。 

政变通常总是以出人意外的方式爆发，使所要打击的人措手 
不及。但这次政变不是这样。这次政变的准备工作却帮助了对方 
来阻止政变的成功。他们害怕僧侶的大多数承认国民议会幷加入 
国民议会，而为了防止这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他们不是提前召开 
国王主持的会议，而是关闭三级会议的会场，使会议中断。这是一 
个不适当的笨拙的做法，其借口是国王出席会议需要作一些布置。 
当时三级会议的主席是巴伊，这位品德高尙的人物,沒有费什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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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获得了初生的由事业的一切柒誉。他是巴黎的第一个代表， 
现在扭任国民议会的第一个主席，后来又成为巴黎的第一个市长。 
他很受亞己人的爱戴和敌人的尊敬，他虽是最善良最有道德的人， 
却最敢于担当风险。当6月20日夜晚，掌玺大臣吿诉他耍中断会 
议时，他表现忠于国民议会而不怕违背宮廷的命令。第二天，到规 
定时间，他来到会场，发现会场已布满军队，他对这种橫暴行为提 
出抗议。这时代表们纷纷到来，喧嚷声越来越大；大家表示不顾一 
切坚决继续幵会。有些人极端忿激，主张到马尔利去，就在国王的 
窗戶下面开会。有人叫嚷要到网球场去 开会； 这个提议立刻被接受 27 
了，于是代表们排着队前往网球场。巴伊走在他们的最前面 •，第 三 
等级代表们情绪高昂地跟着他；有些士兵也前来给他们充当 守卫； 
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庭院里，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站立着，举起手，心 
中充满神圣的职责感，共同宣 誓:非 待产生法兰西宪法，决不解散。 

继6月20日在全体国民面前所作的这一庄严誓约之后，6月 
22日，又取得了一个巨大胜利。一直沒有固定场所的国民议会， 
这时不能在网球场开会了，那些亲王们派人守住这个地方，不许占 
用，议会于是迁移到圣路易教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僧侶的大多 
数，在一场最富于爱国精神的迁移过程中，加入了国民议会。至 
此，意在恫吓国民议会的一些措施，反提高了它的勇气，阻止不成， 

反而加快了它的进展。这样，宮廷方面策划的6月23日由国王主 
持的会议，在其尙未举行之前，就遭到了双重的挫折。 

军队终于开来了， 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把三级会议会场团团 
围住；大门只给代表们开放，其他人不准进出。国王由大批人马簇 
拥着威严十足地出现在会场上。这时 ，一 反常态，迎接他的是一片 
黯然的沉寂。他用一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发表演说，宣布了他要采 
取的一些而这些措施都是为公众舆论和国民议会所排斥的， 

这就使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国王抱怨说，官廷本身引起了纷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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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谴责国民议会的行动，认为这只是第三等级的行动，他撤销议会 
的全部决定，命令保留三个等级，强迫执行一些改革措施，但又加 
以种种限制，严令三级会议必须接受，否则解散议会；他威胁说如 
果他再遇到国民议会的反抗，王国就要采 取断然 处置。这一显示 
权威的举动根本不合时宜，也幷非出于国王的本意。然后，路易十 
六离开会场，命令代表们散会。僧侶和贵族们遵命离去，平民代表 
则屹然不动，保持沉默，怒形于色，不愿离开座位。这种情景经历 
了一些时间，忽然米拉波打破沉寂，说 道：“ 诸位先生们，我承认，如 
果说专制主义给予我们的东西不是永远危险的话，诸位刚才听到 
的，可能是救国之道。这种令人屈辱的专制是什么?是扬威耀武， 
是侵犯国家的庙堂，其目的是命令你们大家必须满足!谁下的这个 
28 命令？是受你们委托的那个人。是谁给你们以那些强迫性的法律？ 
是受你们委托的那 个人。 他才是应当从你们、从我们接受这些东 
西 的人； 诸位先生们，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职责；二千五 
百万国民只能从我们得到希望，得到幸福，因为幸福应当为所有的 
人所同意，由所有的人来给与，被所有的人所接受。但是现在你们 
讨论的自由被束缚了；有一支军队驻扎在议会周围了！国家的敌人 
在 哪里? 在我们的大门口有个喀提林 ® 吗？我请求你们大家保持你 
们的尊严，保持你们的立法权，以此来信守你们庄严的 誓约； 非待 
宪法制定完成，你们不能离开这里。” 大司仪 官看到国民议会不散 
会，重申了国王的命令。米拉波叫道 :“去 吿诉你的主人，说我们来 
到这里是受命于人民，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走。”西哀耶斯镇 
定地补 充道： “你们昨天怎么样，今天就怎么样，大家讨论吧 i ”整个 


①喀提林-—罗马共和国末期骑士民主派。他曾提出反对元老寡头政治和取 
消馈务的号召，受到域乡下层平民的支持。从公元前65年起连续竞选执政宫，未成。 
公元前63年秋密谋起义，在伊达拉里亞建立一支起义队伍，但起义很快被元老派镇压 
下去，公元前62年， 喀提林被杀。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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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充满了豪情和信心，开始 r 讨论。根据卡睦的提议，议 
会坚决维持所有的决议，同时，根据米拉波的提议，议会决定，议员 
有不受侵犯之权。 

在这一天，王室的 r 威丧失了。法律的创议权和道义的力量 
由王室转移到国民议会一边。那些通过他们的顾问们策划挑起 
反抗的人，却不敢惩罚这种反抗。上午內克尔波免职的决定已经 
做出，到晚上王后和路易十六又要求他留下。这位财政总监曾经 
反对召开由国王主持的会议，而由于他拒不参加，重又取得了国民 
议会的信任——他曾经因态度暧昧而失去了这种信任 o 对他来说， 
失宠的时候也正是他深得人望的时候，他于是变成了国民议会的 
同盟者，国民议会表示支持他。毎一个时代，都应当有一个人出来 
当首领，幷以这个人的名字作为一个党派的旗帜•，当国民议会需要 
对宫廷作斗爭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內克尔。 

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原已在圣路易教堂加入国民议会的一部 
分僧侶再度前来参加；过了几天，贵族代表中有四十七人——其中 
有奧尔良公爵——也来参加，宮廷方面终于被迫要求贵族的大多 
数和僧侶的大多数终止业已无济于事的分裂。6月27日，全体成29 
员都参加了讨论；三个等级之分在法律上不复存在，事实上也已消 
失。他们原来即&在共同集会的会议厅里也是分开来坐的，现在 
终于混合在一起了；在全国人民的权威面前，宫廷贵族的专橫跋扈 
的威风也被一扫而光了。 

宮廷贵族在阻止国民议会成立的企图失败以后，只好参加会 
议，以便左右议会的讨论。这时他! n 仍然可以以谨愼和诚实态度 
改正自己的错娛，使人们忘却他们对国民议会的 攻击。 有些时候， 
人们主动地作出一些贡献，而有些时候，又只得接受他人的贡献。 

在三级会议开幕的时候，国王本来可以自己来制定宪法，现在他却 
要接受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而即使他波迫处于这样的境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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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定能够改善这种处境的。但是，路易十六的顾 R 们，从突然遭 
受挫败而感到的惊慌中恢复过来以后，决定如使用威吓无效，则 
使用刺刀。他们对国王说，为了对忖人们对命令的蔑视、为了保住 
他的王位、为了维持王国的法律、乃至为了他的人民的最大幸福， 
他必须使议会服从他；他们还吿诉他，国民议会现在设在凡尔赛这 
个邻近巴黎的城市，这两个城市都是拥护国民议会的，应当用武力 
控制它们；应当把国民议会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予以 解散； 还吿 
诉他，这是一个紧急的决定，目的是把国民议会在其形成过程中加 
以扼杀；为了执行这个决定，有必要马上命令军队对国民议会进行 
威吓，幷控制凡尔赛和巴黎的局势。 

当这些阴谋在暗中进行时，代表们正在讨论立法问题，准备制 
定为人们迫切要求、不容一再拖延的宪法。从巴黎和国內各主要 
城市给他们送来了大批的请愿书，赞扬他们的明智，鼓勋他们为法 
兰西更生的事业而不断努力。正在这时，大批军队开到，凡尔赛宛 
如一座大 兵营； 会议大厅四周都是守卫的士兵，禁止市民 入內； 巴 
黎被各种军队包围住，看来是准备在必要时予以封锁或围困。大规 
模的军事部署在进行着，从边境调来了炮兵铁甲车，外籍军团(这 
支绝对服从的军队）也出现了，这一切预示着某种凶险的图谋。 
一时众议纷纭，人心浮动；国民议会想要劝导国王，要求他把军队 
30调走。根据米拉陂的提议，7月9日国民议会上书国王，措词恭敬 
而语意坚决，但沒有结果。路易十六宣称，是需要派兵还是需要撤 
兵，只有他是唯一能做出最后决定的人。他诡称派兵是为了防止 
骚乱，保护议会；他还示意议会迁移到诺雍或苏瓦松，这就是说，把 
它置于两支军队之间，使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巴黎处于大动乱酝酿阶段；这个大域市对国民议会表示一致 
拥护。全国代表所面临的危险，巴黎本身的危难，加之生活必需品 
匮乏，使全城马上就要发动一场起义。资本家由于切身利害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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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破产的恐惧，开明人士和整个中间阶级出于爱国精神，平民为生 
活所迫，都把他们的苦难归咎于特权阶级和宮廷贵族.悪求变革。 
所有这些人，都热烈拥护 革命。 因之这个法国首都的沸腾的情景是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它改变原米那种由于屈从而保持的靜止和沉 
默状态，好象被新的局面所惊醒，而沉浸在自由与狂热之中。出 
版界进行了宣传鼓动，报纸派专人采访报道了国民议会的情况。 
公共场 所和广场上， 冬们 对关心的问题议论纷纷。特別是在巴 
黎罗亚尔宮区，也召开了&都的议会。公园里经常聚集着人群， 

似乎经久不散而且不断增加。一张桌 f 便是讲台，来一位公民便 
是演说家。有人谈论祖国的危难，有人大声疾呼主张抵抗，此时， 
根据罗亚尔宮区集会上的动议，人们冲了阿贝义监狱，法兰西近卫 
军团中一些因拒不对民众开枪而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的士兵，被 
放了出来。这次骚乱之后，沒有再发生其他的乱子；为了营救这批 
士兵，派了代表向国民议会请愿、，议会请求国王宽宥，于是把这批 
人重新监禁，然后予以赦免。但是这支最整齐最勇敢的部队变成 
为人民事业的同情者。当宮廷在凡尔赛，在塞夫勒，在巴黎练兵 
场，在圣德尼布置了军队，满以为可以实现它的计划的时候，巴黎 
的情况就是这样。 

7月11日，宮廷方面开始行动，流放內克尔，撤換各部大臣 ， M 
指派布罗伊元帅、拉加利索尼埃尔、拉沃居永公爵、布勒德义男爵 
和富隆分別接替皮塞居尔、蒙莫兰、拉呂泽尔內、圣普里厄斯特和 
內克尔的职务。7月11日，黾期六，內克尔在午餐时接到了国王 
的谕令，要他立即离幵本国。內克尔镇定自若，继续用餐，也不 
把他接到的谕令吿诉任何人，然后同內克尔夫人坐上马车，说是要 
到荃多昂去，实际是前往布魯塞尔去了。 

第二天，7月12日，星期天，下午四时左右，巴黎的人得悉內 
克尔被罢官幷已离境流放国外。达件事在巴黎被看作是一桩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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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柚以前早已有所觉察的阴谋。不多时，全城震动，到处都聚集着 
一些人，有一万多人涌到罗亚尔宮区，由于听到这个消息而表示愤 
慨，准备有所行动，但又不知如何着手。有个名叫卡米尔 • 德穆兰 
的非常勇敢的靑年，他是人群中经常演说的一个。他跳上桌子，拿 
着手枪，喊道 ，公 民们，一刻也不能迟延了，內克尔被免职，这是一 
次警钟，要发生屠杀爱国者的圣巴泰勒米日①事 件了！ 今天晚上， 
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要从练兵场里开出来杀 我们！ 我们只有 
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 I ”人群用欢呼声支持他，他提议加戴帽 
徽，以便于互相识別和自卫。“你们要绿色还是要红色?绿色表示希 
望，红色表示辛辛纳杜斯®的自由秩序。”人群回答道 •.“ 要绿色 I 要 
绿色 I ”那演说家走下桌子，在自己帽上贴了一片树叶，大家仿效 
他；宮苑中的栗子树叶差不多摘光了。这队人闹哄哄地来到了雕 
刻师居尔蒂斯的住所。 

人们拿了內克尔和奥献良公爵的半身雕像-因为传说后者 

也已被流放——还在半身雕像上加了黑纱，把它抬起。队伍走过 
圣马丹街，圣德尼街，圣奧诺雷街，越来越壮大，遇到每一个人，都 
叫他脫帽。一队骑马的巡逻队在街上出现，游行者就让他们当护 
卫队，这样，一直走到旺多姆广场，人们抬起两个半身像绕着路易 
十四的铜像转。一队德意志皇家部队开过来，要把游行队伍驱散， 
但是被一阵石子打得四处奔逃。群众继续行进，来到路易十五广 
32场，但是队伍在这个地方遭受到朗贝斯克亲王的龙骑兵的袭击。他 
们抵抗了一阵，接着就被冲散，一个抬半身像的人和一名近卫军团 
士兵被打死，人群四处逃散，一部分奔向沿岸街，一部分向林荫大 
道退却，其余的人经过图尔南大桥跑进了社伊勒里宫苑。朗贝斯克 


0圣巴泰勒米日 （ Samt - Barthdemy ) 大屠杀，指1572年8月24日法国国王査 
理九肚屠杀新教徒的事件。一译者 

山辛辛纳杜斯 ( Cincinnatus ), 罗马历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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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率领龙骑兵，手执马刀，追赶到杜伊勒里宮苑，对赤手空拳的、 
不厲于游行队伍而只是在那里散步的人群进攻，一位老人被砍伤； 

人们用椅子抵御，有的人占据土墩；一时群情忿激，在社伊勒里宮 
苑，在罗亚尔宮区，在城厢內外，到处是“拿起武器”的喊声。 

近军团，如前所述，是同情人民的，因此他们被禁闭在营房 
里。即使是这样，朗贝斯克杂王仍怕他们有越轨行动，派了六十名 
龙骑兵驻守在安丹街该军团的营房对面。近卫军团的士兵们本来 
对于受到禁闭极为不满，看到这些外籍军队——不久以前，他|门还 
同这些人发生过一次冲突——更为气愤。他们®开枪射击，军官 
们用威胁和劝吿极力加以阻止。当他们之中有人报吿杜伊勒里宮 
苑发生残杀事件，一名同伴被打死时，他们诚什么也不听了。他们 
拿起枪，拆毁栅栏，在营房进口处面对龙骑兵摆开阵势，喊道：“你 
们是什 么人？ ”回答是“德意志皇家军队。”“你们是第三等级一边的 
吗7 ”“谁给我们下命令，我们就是谁的一边于是近卫军向对方开 
了一排枪，打死两人，打伤三人，余者逃走。接着近卫军以进攻步 
伐，刺刀向前.前进到路易十五广场，停 住杜伊 勒里宫和田园大街之 
间的地方，也就是处于民众与官军之间的地方，整整一夜都保持着 
这个阵地。练兵场的士兵立刻奉命前进，等到他们到达田园大街， 

就遭到近卫军开枪射击。上级 恶他们 战斗，他们不服从，“小个子瑞 
士兵”首先抗命，其他士兵跟着，军官们无可奈 M ， RW 下令撤退， 
倒退到夏洛宮的大门口，从那儿很快又回到练兵场去。近卫军团的 33 
反叛以及首都外籍军队的抗命，使宮廷方面的计划遭到挫败。 

那天晚上，人民涌到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分区集合，武装公 
氏。儿位选举人到市政厅开会，由他们掌搌大权。在起义的这些 
n 子里，他 ff 1以他们的勇气、识见和积极活动为 Q 己的同胞和自由 
事业作出了最大贡献；但是在起义初始的混乱局面中，也不大可能 
柯人听他们的。当时人声鼎沸，乱到板点，毎个人都很激动。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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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公民之外， 111 有一些可疑分子，他们把起义当作制造混乱和 
趁火打劫的借口。政府雇用的公共工程工人中，大部分是沒有固 
定住所的流浪者。他们烧毁城门，在街上橫冲直撞，抢了几家店 
铺•，被称为强盗的就是这伙人。7月12日到13日的一夜是在乱哄 
哄和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內克尔的出走使首都为之哗然，对于凡尔赛和国民议会产生 
的影响也不小。在那里也同样引起了吃惊和不满的情绪。代表们 
一大早就来到三级会议的会场，他们脸上阴沉忧郁，一方面由于沮 
丧，但更多的是出于愤懣。一位议 员说： “会议开始时，在沉闷中宣 
读了几份赞同议会决议的致词，听的人都漫不经心，都在想自己 
的。”穆尼埃发了言；他揭露了全国拥戴的几位大臣如何被免职，继 
任者如何选定；他建议向国王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收回成命，让 
国王看到采取暴力措施的危险性和派兵镇 ffi 可能引起的种种不 
幸，幷且正吿国王，议会郑重表示反对卑劣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听 
到这话，迄今还是抑制着的议会的感情立即爆发，掌声不绝，高呼 
赞成。接着，內克尔的朋友拉利-托朗达尔面带忧郁的神色，站出 
来要求发言，他发表了长篇雄辩的演说，赞扬那位被流放的大臣。 
议会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他的讲话；他的痛苦和众人的忧伤互相 
咸应，內克尔的事业就是祖国的事业。贵族本身也和第三等级的 
34成员一致行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把危险看作是共同的危险，也许是 
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指责宮廷的所作所为他们就会和宮廷一样遭 
到同样的责难，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大溜。 

贵族议员维里欧伯爵作出了榜样，他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是 
为了宪法，让我们制定宪法吧。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联系，重申光荣 
的6月17日决议，幷予以批准和 确认； 我们要为著名的6月20日 
决议同心协力。让我们全体宣誓，是的，全体，不分等级，一致忠于这 
些著名的决议，现在只有这些决议能棰救王国了。”拉罗什富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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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补充说 :“宪 法一定要制定，否则我们就将完蛋。”可足，当有人向 
议会报吿巴黎起义，起义后的激烈行为，城门被焚毁，选举人在市 
政厅集会，整个首都陷于混乱，以及公民们准备遭到军队的袭击或 
肉相残杀的时候，议会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大厅里只有一个呼声： 
“让我 ( n 忘记那暂时的分裂吧1为了拯救祖国，让我们团结起来共 
同努 力吧！ ”于是立即向国王派出了一个由八十人组成的.包括全 
体巴黎议员在內的代表团，为首的是议会议长维埃纳大主教。代 
表团将向国王陈述首都和王国面临的危险以反撒走军队、把城防 
责任交给域市民兵的必要性;如果国王接受这些翦求，就派代表去 
巴黎宣布这一令人宽慰的消息。但是代表团不久便带着不能令人 
满意的答复回来了。 

这时议会已经看到，它只能侬靠自己的力量，宮廷决定的方针 
已经迠 不可挽回了。议会幷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它立即一致通 
过关于现任大臣和国王的全体顾问的责任的规定，不论他们是什 
么身分，厲于哪个等级；议会投票表决，对內克尔和被黜的大臣们 
表示同情，声明它将继续坚持要求撤走军队，建立民兵;议会宣布 
偾权人的权益必须以法兰西正直精神加以维护，幷维持过去通过 
的一切决议。除此之外，议会还采取了一项同样必要的措 施：因 
为怕人们在夜间用武力关闭三级会议的会议厅，解散议会，议会35 
决定昼夜不停地开会，一部分议员夜间出席，另一部分议员淸晨前 
往接班。为了使尊敬的维埃纳大主教不致因连续担任主席而过于 
劳累，指定了 一位副主席在这段特殊时期协助他。当时选择了拉法 
耶特，由他主持夜间的会议。会上沒有讨论犮言，议员们坐在自己 
的席位上，默不作声，表现得沉着而坚定。议会通过这些动议和决 
记，通过这种公开表示的同情，通过这种普遍一致的热情、坚定的 
盘志和毫不动搖的行动，越来越显得有能力克服它的危机和完成 
兌的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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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7月13日，巴黎的起义更加走上正轨了。从早上起，公 
民们就到市政厅去；人们把市政厅和所有教堂的警钟都敲晌;鼓手 
们走遍大街小巷石集公民开会。人们在公共广场集合；纷纷组成了 
以罗亚尔宮区志愿兵、社伊勒里宮区志愿兵、巴索什区志愿兵、阿 
格布斯区志愿兵命名的国民自卫军。各区分別集会；每区选出二 
百人担任该区的警卫。唯独武器缺乏•，于是到处搜罗，把凡有可能 
找到武器的地方都找了；人们把军械修造厂和磨刀铺里的武器拿 
走，开给一纸收据。人们到市政厅去索取武器；一直聚集在那里的 
选举人回答说沒有，可是怎么说也沒 有用； 人们不顾一切，非要得 
到武器不可。于是选举人把巴黎市长弗勒塞尔先生请来，因为只有 
他了解首都的军事情况，而以他的声望，可能在困难情况下有点帮 
助。他在鼓掌声中到来，他说 •.“ 我的明友们，我是你们的父母官； 
你们会满意的。”在市政厅成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处理公安问题。 

这时有人报吿，藏有许多谷物的一所修道院遭到破坏,有人冲 
进王家储藏库夺取旧武器，军械修造厂也遭到抢劫。人们害怕群 
众的过火行为；群众已经激发起来，似乎难以约束他们的狂热举动 
了。但是人民处在奋发和无私的阶段。他们解除了那些可疑分子 
36 的武装；从修道院取来的小麦都存入仓库；不抢劫任何一家商店； 
在域门口截住的满载食品、家具、餐具的马车和大车被带到格雷弗 
广场①，那里成了一个大堆栈。广场上不时地聚集了许多人，总是 
喊着同一个 口号： “我们要武 器!” 将近一点钟了。市长宣布从夏 
尔维尔兵工厂运来的一万二千枝步枪即将到达，另有三万枝随后 
运到。 

这个保证使人民的情绪暂时稳定下来，常设委员会就更加从 
容地组织民兵。民兵计划的拟制从起草、讨论、通过、印刷到张贴 


①以前是刑场，现在是市政厅广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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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用了不到四个小时。人们决定，在未发生新的情况以前，巴黎 
的国民自卫军人数为四万八千人。号召全体公民报名参军；毎个 
区设一个营，每个营有 0 己的 首领； 人们请奧蒙公爵 椬任这 支国民 
军的指挥官，公爵 要求二 十四小时以后答复。答复之前，先任命拉 
萨尔侯爵为第二司令官。绿色徽章改为红蓝两色徽章，后者是城 
徽的颜色3这一切都是在几小时內完成的。各区都对常设委员会 
所采取的新措施表示拥护。夏特莱区和王宮里的僧侶，医科学校 
的学生，站岗的士兵以及更起作用的法兰西近卫军士兵，都为国民 
议会服务。巡逻队开始组成幷在街上到处走动。 

人民焦急地等待市长的许诺兌现 •，天 快黑了，枪支还沒有到， 

人们怕官军会在夜里发动一次袭击。城门附近的民众截获了五千 
公斤秘密运出巴黎的火药。听到这个消息，人们认为自己被出卖 
了。可是过了不久，运来了贴有“炮兵”标签的一些木箱。看到这些 
木箱，骚乱就平 息了； 大家嫫拥着这些木箱走到市政厅，满以为木 
箱装的是大家盼望的从夏尔维尔兵工厂运来的步枪；打开一看，却 
满满地裝着旧衣和木块。人们高呼被出卖了，大家对委员会和市 
长发出怨言，幷加以威胁。市长表示歉意，声明他是受人欺骗了； 
为了爭取时间，或者也许是为了摆脫群众，他叫大家到沙特勒伊去 
找武器。可是那里根本沒有武器，他们回来时就更加怀疑和忿怒。 
委员会看到，要武装巴黎和解除人民的疑虑，除了铸造长矛以外， 37 
沒有別的办法 •，于 是下令制造五万支长矛。人们立即行动起来。为 
了避免头一天夜里的过火行为再度发生，全域灯火不灭，巡逻队在 
四面八方加紧巡逻。 

次曰一早，前一天晚上沒有找到武器的民众就到委员会来要 
武器，他们责备委员会拒不发给武器和前一天晚上的失败。委员 
会派人找了，但是白费力气;夏尔维尔沒有运来武器；沙特勒伊也 
沒有；甚至军械库也是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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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民众对任何辩解都听不进去，他们越来越认为自己是 
被出卖了，他们成群结队涌向荣誉军人院，因为那里有一个大武器 
库。他们对驻扎在练兵场的军队毫无惧怕，尽管院长松伯勒伊苦 
苦劝阻，他们还是闯进荣誉军人院，找到了二万八千枝藏在 地窖里 
的步枪，他们把这些枪枝全部拿走，还拿了刀、剑、大炮，然后欢喜 
若狂地把它们都运走了。大炮裝在城厢入口处、社伊勒里宮、塞纳 
河岸和几座桥上，用以保卫首都，防御官军的随时入侵。 

就在这一天上午，人们发出警报说驻在圣德尼区的军团已经 
出发，巴靳底狱的大炮正在对准圣安东街。委员会连续派人侦察， 
布置一些公民保卫城区的这一侧，派代表去同巴斯底狱要塞司令 
谈判，嬰求撤 除太炮 ，幷且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次警报、这个堡 
垒所 W 起的恐惧、人们对这个堡垒所卫护的恶势力的僧恨、在起义 
时占领这个重迆据点及不使它落在敌人手中的必要性等等，把人 
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巴斯底狱方面来了。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巴 
黎全城只有一个 口号： 到巴斯底去〖到巴斯底去1从各区来的一 
队队民兵扛着步枪、长矛、大刀向巴斯底狱进发。巴斯底狱周围的 
人群已经很多；要塞岗啃密布，吊桥悬起，好象处在战爭时期一样。 

圣路易文化区的一位名叫社里奥•德 • 拉罗西埃尔的代表要 
38求同耍塞司令德洛內谈话。双方晤面之下，他要求司令改变炮口方 
向。司令回答说，大炮是一向安在炮楼 上的； 他无权把炮卸 下来； 而 
且，鉴于巴黎人对此感到不安，他已经叫人把大炮后撤了几步，拉 
出了炮眼。杜里奥好不容易才深入到要塞里面，了解要塞的情况对 
巴黎城来说是否如司令所说的那样令人安心。在往前走的时候，他 
发现有三门大炮对准通向要塞的所有街道，准备消灭进攻要塞的 
人。约四十名瑞士兵和八十名荣誉军人守护着大炮。社里奥以荣 
tf 和祖国的名义敦劝他们和要塞参谋部不要与人民为敌；官兵异 
口同声地发誓，如果不是遭到攻击，决不使用他们的武器。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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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里 奧整上炮楼；从邡儿，他看到大批人从四面八方涌来，荃安东 
区的人成群结队向前挺进。外面的人不见杜里奥回来已经焦躁不 
安，高喊翦人。杜里奥为了使人民放心，就在堡垒的边沿露面，他 
受到军械库公园里发出的掌声的欢迎。他走下来，和自己的人会 
合，把他执行任务的结果吿诉大家，然后到委员会去。 

但是群众急不可耐，要求堡垒投降。不时可以听到人群中发 
出这样的 喊声： 拿下巴斯底狱，拿下巴斯底狱 ！有两个人比別人 
更加坚决，一下子从人群中走出来，向一队卫兵冲过去，用斧子砍 
大吊挢的铁链。士兵们高声叫他们后撤，威胁着要朝他们开枪；可 
是他们继续砍，很快就把铁链砍断，放下吊桥，和人群一起冲过桥 
去。他们进到第二座吊挢，也想把它放倒。这时守备部队朝他们开 
了一排火枪，把他们驱散。他们又卷土重来，连续好几个小时，他 
们集中全力攻第二座吊桥，要塞不断开火阻止他们接近。被这阵 
顽抗激怒了的群众试图用斧子劈开大门，同时火烧守备队；可是守 
备部队打了一发开花弹，这对围攻者是致命的一击，杀伤了其中的 
许多人。众人的士气更加高涨；在英勇顽强的埃利和于兰两人的39 
带动下，他们继续坚持包围要塞。 

市政厅的委员会忧心忡忡。在委员会看来，包围巴斯底狱似 
乎是一件胆大妄为的事。它一个又一个地接到堡垒墙下发生不幸 
事件的消息。它处在两种危险之中，一方面，如果军队胜利了，它 
就面临来自军队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来自民众的危险，他们要求 
委员会供给军火以便继续包围荽塞。由于军火缺乏，委员会拿不 
出来，人们就会说委员会背叛。委员会两次派代表谈判停止敌对行 
动幷要求要塞司令把守卫要塞的任务交给公民；但是在一片喧嚷、 

混乱和火枪声中，代表团无法讲话。委员会派出了第三个代表团， 
g 己备了 一面旗，一面鼓，使其更易为人辨识，但结果还是不好，双方 
都不肯听他们的话。市政厅的议会作了一些尝试，进彳 f 了活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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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民众对它有疑虑。那位市长尤其不得人心。有人说：“今夭一 
天，他就骗了我们好几次。”另一个说：“他说要开一条战壕，那只是 
为他爭取时间而使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罢了。” 一个老头儿 高呼： 
“弟兄们，跟这些叛徒一起能千出什么名堂？走吧，跟我来；不到两 
个小时巴斯底狱就可以拿下来。” 

当法兰西近卫军团带着大炮出现的时候，要塞已被围攻四个 
多小时了。他们一来，战斗顿时改观。守备部队本身也督促要塞司 
令投降。倒霉的德洛內见情势不妙，想把堡垒炸毁，使自己葬身在 
堡垒和市区的瓦砾之中。他绝望地朝前走，手里拿着一根点燃了 
的火绳向炸药走去。守备部队自己逮捕了他,在炮座上树起白旗， 
枪口朝天，炮口向下，以示停止抵抗。可是进攻的人继续进攻，高 
喊着•.“放下吊 桥！” 一个瑞士军官从城墙的枪眼內向外喊话，要 : 求 
投降，嬰求按照两军作战的传统不失体面地离开要塞。人群高喊： 
“不行1 不行！ ”这个军官提出如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就放 
下武器。冲在最前面的人回 答说： “放下吊桥，保证沒有你们的 
事。”对方得到这个保证以后，就把门打开，放下吊桥，围攻者冲进 
如了巴斯底狱。走在群众前头的那些人想把司令、瑞士人和残废军 
人救出来，以免遭到报复•，但是民众高叫:“把他们交给我们，把他 
们交给 我们； 他们向自己的公民开火，应该绞死他们 I ”要塞司令、 
几个瑞士人和残废军人被怒火不平的群众从他们的保护者手里拖 
出来，不讲人道地处死了。 

常设委员会不知道战斗的结局。会议厅里挤满了人，都怒不可 
遏，威胁着市长和选举人。弗勒塞尔开始为自己的地位感到不安， 
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成了谴责和强烈威胁的对象。人们强迫他 
离开委员会会议厅到市国民议会去，那里聚集着人数众多的公民。 
人们从四面八方高喊 :“叫 他来，叫他跟我们走 I ”弗勒塞尔 答道: 
“这可太过分了；旣然他们要这么干，就走吧，要我到哪里就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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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 可是他刚到议会大厅，群众的注意力就被格雷弗广场上传来 
的喊声转移了；人们听到：“胜利！ 胜利！ 自 由！” 这 S 人是巴斯底狱 
的征服者，有人报告他们到了。不一会，他们步入大厅，威风凜凜， 

神气十足。其中最为出众的人被高高举着，戴上桂冠。簇拥着他们 
的有一千五百多人，眼睛发红，头发蓬乱，佩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互相拥挤，踩得地板咯咯作响。一个人拿着巴斯底狱的一串钥匙 
和一面旗帜，另一个人把巴斯底狱的规章挂在刺刀上，还有一个人 
的样子就更可怕了，他那一只沾了血的手舉着要塞司令的领扣。巴 
斯底狱征服者的队伍就是以这种气槪，进入了市政厅的大厅—— 
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把广场和河诗挤得水泄不通——向委员会报 
齿他们胜利的消息，幷决定其余的俘虏的命运。有几个人想把这 
些人交给委员会去判决，其他人却喊道:“不要对这些俘虏宽大!不 
要对这些朝公民开火的人 宽大！ ”可是总指挥拉萨尔，圣梅里的选 
举人莫罗和勇敢的埃利终于说服群众，同意一槪给予赦免。 

但是现在该轮到倒霉的弗勒塞尔了。有人说在德洛內身上搜 
到的一封信，证实了弗勒塞尔有背叛行为，这是人们早就怀疑了 
的。信中，弗勒塞尔对德洛內说•.“我用帽徽和诺言来哄住巴黎人； 41 
你要坚持到今天晚上•，援军就会到来。”民众挤在办公室周围。最溫 
和的一派主张把他抓起来，关到夏特莱监狱里，可是另外一些人反 
对，说应该把他带到罗亚尔宫区去审判。后一种主张成了大家一 
致的要求。各方面都在喊 :“到 罗亚尔宮区去 t 到罗亚尔宮区去 I ” 

弗勒塞尔相当镇靜地回答说，好吧，先生们，到罗亚尔宮区去。”说 
完这话，他就走下台来，穿过人群，众人让开一条路，跟着他走，沒 
有对他采取任何暴烈举动。可是走到佩勒蒂埃街的拐角处，一个 
陌生人迎面走上去，用手枪把他一枪打死，倒在地上。 

巴黎人民在经历了武装自己、骚动、战斗、复仇、杀人这些场面 
以后，估计当夜敌人完全可能发起进攻，于是为还击敌人做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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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全城居民开始在城里构筑工事。人们统街垒，掘战壕.挖了铺 
路的石块、造长矛、造子弹；妇女们把石块搬到屋顶以备砸死 敌兵； 
国民自卫军各自分配了防地，巴黎就象一个巨大的工场 ，一 个宽阔 
的军营，这一整夜人们是在枕戈待旦、等候战斗中度过的。 

正当巴黎的起义表现得这样斗志昂扬，持续不断与节节胜利 
之时，凡尔赛在做什么呢？宮廷正在准备实现它的与首都人民为 
敌、与国民议会为敌的阴谋。7月14日到15日的夜晚，是预定的 
执行时间。首席大臣布勒德义男爵答应三天后恢复王权。集结在 
巴黎域下的军队的指挥官布罗伊元帅被授予生杀大权。7月13日， 
重申了 6月23日的宣言，国王在迫使国民议会通过这个宣言之 
后，解散了议会。这个宣言印了四万份，准备散发到 全国； 还印制 
了一亿多张国库券以应急需。官廷远远沒有因为巴黎的运动而有 
所收敛，反而更坚持原来的看法。直到最后一刻，官廷还把这看成 
是一场暂时的、容易扑灭的骚乱，旣不相信它会持续下去，也不相 
信它会取得成功。在宮廷看来，一个由市民掌权的城市是抵抗不 
了一支军队的。 

42 议会对这些阴谋计划都很淸楚。两天来.，它一直在不安和惊 

慌中继续开会。巴黎发生的事情它大部分不知道。一会儿听说巴 
黎举行了总起义，巴黎的群众将要向凡尔赛进发 ，一 会儿又听说军 
队将要对巴黎采取行动。有人觉得已经听到了炮声， te 耳朵贴在 
地上听听是不是眞的。7月 I 4 日晚上传说国王将乘夜出走，把议会 
留下，听任外籍军团来摆布。这后一种恐惧幷不是沒有根据的•，有 
一辆车套好了马一直在等候着，卫兵们几天沒有脫靴子。而且，在 
橘子园里发生了眞正令人担心的 场面： 向外籍军队发了酒，给他 
们以鼓励，准备派他们出征。一切都表明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 

尽管面临着愈益严重的危险，议会仍然表现得很坚定幷继续 
贯彻他们最初的决议。第一个起来要求撤军的米拉波提议再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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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表 团。 代表团刚要出发，从巴黎来了一位议员诺阿耶子爵，他 
向议会报吿了起义的进展，宣讲了荣誉军人院被抢，人民武装起 
来，巴 斯底狱 被围的情况。另一位名叫溫普芬的议员又补充了他 
个人 所经历 的危险，幷且断定，人民由于处境危险是会越来越激忿 
的。议会提议建立通讯联络，毎隔半小时通一次消息。 

这时，由巴黎市政厅委员会派到国民议会来的代表，伊萨尔的 
两位选举人加尼尔和邦卡尔，证实了国民议会方才听到的一切消 
息都是确凿的。他们把选举人关于建立良好秩序和保卫 t 都的决 
议告诉了国民 议会； 他们说巴斯底狱墙下发生了不幸事件，委员会 
派出代表到翦塞司令那里去谈判未能收效，守备部队开了火，使要 
塞周围布满尸体。听到这些叙述，国民议会中发出了愤怒的喊声，人 
们立即又派了第二个代表团向国王报吿这些沉痛的消息。晚十时， 

第一个代表团回来了，带来的答复幷不能令人满意。-王听了这 
些预示着将会发生更严重事件的不祥的消息，似乎有些震动。他4 3 
这时对于別人让他采取的决定作了些斗爭。他对议员 们说: “你们 
把巴黎发生的不幸事件吿诉我，使我的心都要碎了。不可能相信， 
给军队下达的命令就是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你们都知道我对你 
们的前一个代表团所作的答复;我沒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答复， 

就是答应把练兵场的军队撤离巴黎，和命令军官们在国民自卫军 
中担任头头指挥他们。要挽回人们所处的危急处境，这样的措施 
是不够的；因此国民议会很不满意，也很不放心。 

过了 一会儿，奧尔梅松和迪波尔的代表来向议会报吿，巴斯底 
狱已经攻陷，弗勒塞尔和德洛內已被处死。国民议会想派遣第三 
个代表团去见国王幷再次要求撤军。克莱蒙-多奈尔说 :“不 ，让他 
们去想一个夜晚吧；作为国王，也应当同其他的人一样，为取得 
教训而付出代价。”议会就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一夜。早上，任命 
了一个新的代表团去吿诉国王，若再继续拒绝，可能产生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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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代表团正要动身的时候，米拉波拦着他们，喊遒 :“你 们要对 
国王说明白，吿诉他，包围我们的外籍兵昨天受到了那些王族和男 
女宠臣的访问、慰劳和煽动，收了他们的礼物•，吿诉他，整夜里，这 
批刮足了钱财喝足了酒的外国雇佣兵，在他们所唱的肆无忌惮的 
歌曲中已经扬言要奴役法兰西，他们的残暴的欲望就是毁灭国民 
议会 •，告 诉他，就在他的王宮里，侍臣们正和着这野蛮的音乐跳舞， 
这就是圣巴泰勒米日大屠杀的前奏！吿诉他，他的祖宗，那个举 
世闻名的、他想奉为典范的亨利①，还曾放过了运进巴黎——他亲 
自围攻的反叛的巴黎——的粮食，而现在他那帮凶残的顾问却派 
人把商家运到忠诚的饥饿的巴黎去的面粉拦截回去。” 

但与此同时，国王到国民议会里来了。管国王服装的利昂古 
尔公爵利用接近国王的机会在夜里把法兰西近卫军团叛变和巴斯 
44底狱被攻陷的消息吿诉了国王。国王的顾问们一直把他蒙在鼓里， 
这时他听到这消息就惊奇地 说道： “是一场叛乱吗？” 利昂古尔公 
爵回答说 ：“不 ，陛下，是一场革命 。”这位杰出的公民把宮廷的阴谋 
计划、人民的恐惧、人民的愤慨、军队的恶劣布置等等使他处于危 
险境地的事情，给他叙述了一番，幷且说服他到议会去说明自己的 
意图，使议会放心。这个消息起初使议会感到高兴。但是米拉波 
齿 诉他的同事们，不应过早地表示欢迎。 他说： “等 国王陛下把別 
人为他传达的良好意图亲自吿诉我们再说吧。我们的弟兄在巴黎 
流血。一个不幸的人民，它选出的代表对待君王的态度，首先应该 
是一种无言的尊敬；人民的沉默是给国王的教训。”于是议会又恢 
复了它三天以来的阴郁态度。国王不带卫兵，只有他的兄弟们跟 
着。最初，迎接国王的是一片寂靜；但是，当他说他和国民是一体， 
他信任臣下对他的爱戴和忠心，已命令军队撤离巴黎和凡 尔赛； 当 

①指法王亨利三世。在胡格诺战争的第三阶段中，1589年，亨利三世联合那伐 
尔王围攻天主教联盟所据守的巴黎。——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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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了下列动人 的话： “唉，我是发自內心地信任你们”时，全场鼓 
掌，议员们不约而同地全体起立，幷且送他到凡尔赛宮。 

这个消息使凡尔赛和巴黎欣喜若狂，定了心的人民立即由怨 
恨转为感激。路易十六淸醒过来，感到亲自平息首都的骚乱，重新 
取得首都人民的爱戴幷且和人民的力量和解，对他是多么重要。他 
逍人通知议会，他要召回內克尔，幷说他第二天就要到巴黎去。议 
会指派了一个一百人的代表团在国王之前到达首都。代表团受到 
热烈欢迎。巴伊和拉法耶特是代表团成员，前者被任命为巴黎市 
长，后者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指挥。他们之所以得到人民的奖 
赏，在巴 伊来说 ，是由于他长期担任议会议长的艰难职务；在拉法 
耶特，则是由于他光荣的爱 B ] 行动。拉法耶特是华盛顿的朋友，是 
美国独立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他在回国后第一个提出三级会议 
这个名称的，他和贵族中的少数人一起加入国民议会，从此成为最 
热情的范命拥护者之一。 

7月27日，这两名新官率领市政府人员和巴黎的围民0卫军 45 
迎接围王。巴伊对国 王说： “陛下，我把属于陛下的、善良的巴黎的 
钥匙献给陛 下:这 是呈献给亨利四世的同一串钥匙;他重新征服了 
他的 人民； 而在这里，是人民重新征服了他们的君主。”国王从路易 
十五广场到市政厅穿过夹道欢迎的国民自卫军队伍，队伍有三、四 
排，拿着步枪、长矛、镰刀和木棍。脸上还有一些阴沉的表情，人们 
只迠不时重复着高喊：“国民 万岁！ ”但是当路易十六从车上下来， 
从巴伊手里接了三色徽章，不带卫兵而由群众围着，信心十足地走 
进市政厅的时候，到处爆发了掌声和“国王万岁”的喊声。彻底和解 
了；路易十六受到了最大的爱戴。他批准了新官吏的任命，同意了 
人民的选择，然后返回凡尔赛。鉴于前不久的混乱局面，人们对他 
的这次出行不免有些担心。国民议会在巴黎大街迎候他，陪同他到 
凡尔赛官，王后带着她的孩子们迎上来，扑到他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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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革命的大臣们和所有搞阴谋而未遂的人都离开了宮廷。 
阿图瓦伯爵和他的两个儿子、孔代亲王和孔蒂亲王、波利尼亚克一 
家，带着大批随从离开了法国。他们在都灵住下，不久，卡隆前来 
和阿图瓦伯爵、孔代亲王会合，充当了他们的代理人。第一批流亡 
就这样开始了。流亡国外的岽王们很快就在国內挑起內战，幷策 
划组织欧洲反法同盟。 

內克尔胜利地归来。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有类似经 
历的人是很少的。他作为国家的首相，为了国家而受辱，为了国家 
的事业而重被召回，当他从巴塞尔到巴黎时，一路上到处受到公众 
的感谢和欢迎。他进入巴黎的那一天，巴黎象过节日一样。但是， 
他声望最高的那一天却几乎成了他的末日。民众始终对参与7月 
14曰阴®的那些人恨之入骨，他们以毫无转圜佘地的极端坚决态 
度处决了新任大臣富隆和他的侄儿贝蒂埃。內克尔对这件事咸到 
46 很生气，同时又怕有些別的人也将因此成为牺牲品，尤其想营救曾 
在布罗伊元帅手下当过巴黎军队司令官的、已经被俘的贝桑伐尔 
男爵，因此要求实行大赦，幷且得到了选举人大会的同意。在这群 
众普遍存有戒心，情绪奋激的时刻，这种宽大做法是不愼重的；內 
克尔不了解人民；他根本不知道人民是多么容易怀疑自己的首领 
和打碎他们的偶像。人民认为有人想减轻人民的敌人所受的惩 
罚。各区举行了集会，人们猛烈抨击了一个区级议会所宣布的大 
赦的非法性，选举人也自动收回成命。劝吿人民要冷靜，提醒他们 
要宽大为怀，这可能是应该的•，可是最好的办法不是赦免被告者， 
而是成立一个能使被吿者免受民众的死刑判决的法庭。在某种情 
况下，看起来最不人道的东西反倒是最人道的。內克尔不但沒有 
达到目的，反使人民起来反对他，使各区和选举人 对立； 从此，他开 
始和革命作对，他原以为自己能成为革命的领导人，因为他曾一度 
是革命的英雄。伹是当革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 ，一 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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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在革命时期是无足轻重的•，不是让运劫带动着前进，就是被运 
动抛弃•，他必须走在前头，否则就完蛋。沒有任何时候比现在 s 淸楚 
地看出英雄人物是受着形势的支配：在一切革命中都会涌现许多 
领袖人物，而当革命需要服从的时候，它只承认独一无二的领袖。 

7月14日的影响是巨大的。巴黎的运动传到 各省； 各省人民 
效法首都人民，到处组织市政府来实行自治，成立国民自卫军以自 
卫。权力和武力完全易手；王朝由于失败而失去了它们，国民得到 
了它们。只有新的官吏才是强有力的，令出必行的；旧官吏成了不 
信任的对象。在各城市，人们情绪激愤地反对旧官吏，也反对特权 
等级，颇有理由地认为这些人是刚刚在进行的变革的敌人。在乡 
村，人们纵火焚毁城堡，农民烧掉领主们的租契。在胜利的时刻， 

人们不滥用权威那是少见的。要平息人民的情绪，重要的是制止 
这种对权力的滥用，使人民在要求取消特权的同时不把特权和所47 
有权混为一谈。等级不存在了；专橫跋扈被打掉了，伴随它们的不 
平等也应当取消。必须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建立新秩序；这些初歩 
工作只用了 8月4日的一个夜晚就完成了。 

议会向人民发布关于恢复秩序的公吿。把夏特莱监狱改为审 
判7月14日阴谋分子的法庭的决定，使群众感到满意，因此也有 
助于秩序的恢复。现在该采取一项更为重要的措施了 •_ 废除各种 
特权。8月4日晚4若阿耶子爵发出了 信号： 他提议对封建特权进 
行赎买幷股除人身劳役。这个动议是使一切特权等级作出牺牲的 
开端，他们爭先恐后竞相提出献纳和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这种情 
况带动了各个方面；几个小时之內一切滥用权威的弊端都被废止。 
夏特莱公爵建议免除什一税，把它改成货币税；夏尔特主教建议取 
消狩猎特权；维里欧伯爵建议取消贵族领主养信鸽的特权。还有 
各项建议，如废除贵族领主裁判权，废除卖官鬻爵的恶政，废除 
免税特权和租税的不平等，废除僧侶的临时收入、罗马教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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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岁教礼”和神职人员的名目繁多的与沒有名目的俸金等等，都 
一个接着一个提出幷且通过了。继个人作出牺牲，接踵而来的是团 
沐、城市和各省作出牺牲。行会监督和监工制度也取消了。多菲內省 
代表布拉孔侯爵以该省的名义郑重宣吿放弃自己的特权。其他各 
将议员也效法多菲內省，各城市又以各省为榜样。为纪念这一天、 
议会铸了一枚纪念章，授予路易十六以 法兰西食由再造者的 称号。 

当时，一个革命的敌人把这一夜称为剝夺所有权的圣巴泰勒 
米口，其实这主要是制止滥用权威的圣巴泰勒米日。这是扫除封 
辻残余的一夜，它把人们从奴隶制度的残余中解放出来，把土地从 
贵族领主的所有权中解放出来，把平民的所有权从占夺猎获物、强 
征什一税中解放出来。它废除了作为私权残余的贵族裁判权，从 
而建立了公权制度；消灭了买卖法官职位的制度，就预示着免费诉 
讼制度的到来。这一夜是从一切厲于个人的制度到一切应属于国 
民的另一制度的过渡。这一夜改变了王国的面貌，它使全体法国 
48 人获得平等；毎个人都能就业，都有获得财产的希望，都可以经 
普工商业。总之，8月4 F 1 之夜是一次茧命，它是7月14日起义 
的结果，它和了月 i 4 n —样重荽。革命使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 
正象起义使人民成了政府的主人一样；它使人民有可能废除旧宪 
法和准备制定新宪法。 

革命的进展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果； 
如果它沒有遭受攻击，就不会搞得这样迅速，这样全面。每一次拒 
绝对它都是一次取得成功的机会；它挫败了阴谋，抵制了权势，战 
)性了暴力；到这个时候，专制君主政体的整个庙堂已经由于它的 
首领们的过错而倒塌了。6月17日取消了三个等级，三级会议变 
成国民议会； 6月23 口是王权的精神力量的终结； 7月14日是王 
权的物质力量的终结；议会继承了前者，人民继承了后者；最后 ， S 
月4日成了这场首次革命的补充。这个时期和其他时期相比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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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丼 芘著的不间；短时 N 里，力量变換了位置，初歩的变革全部完 
成。下®这个时期则是讨论和建立新制度，是国民议会解体后变 
成制宪议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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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789 年 8 月 4 日夜到10月 5—6 H 


制宪议会的状况。一高级僧侶和贵族派；莫里和卡扎莱斯。 

——內阁和两 院派： 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耳。一平民派；巴纳 
夫、迪波尔和拉梅特的三巨头同盟；平民派的 地位； 西哀耶斯的影 
响；这个时期的议会首脑米拉波。一对奥尔良派的正确看法。 

制宪的讨 论： 人权宣 T ? i 立 法议会 的永久性和单 一性； 国王的否决 
权，否决权所 UI 起的会外骚动。——宮廷的计谋；禁卫军的宴会； 

10月5曰 一6 曰 暴动； 国王返 N 巴黎。 

由 ffc 秀国民组成的国民议会，目的纯正，一意谋求全民的利 
益，而 a 非常英明。但是，它幷不是沒有派別、沒有分歧的；总的说 
49 来，国 K 议会旣不是受一种思想支配，也不是由一个人领导，但是， 
制定决议和确定人们的声望的却是议会全体，它是一贯按照一种 
自由的，甚至往往是自发的信念作出这种决定的。下面就谈谈议 
会中意见分歧和利益矛盾的情况。 

议会中有宮廷派，即特权派，这一派总是先保持沉默，到最后 
才参加局部的讨论。这一派的人在等级相爭时期是反对各等级共 
同开会的。尽管贵族阶级最后暂时与平民派合作了，他们的利益 
和国民的利益毕霓还是对立的。因此，除了进行笼络的那几天以 
外，在议会中形成右 M 的贵族和高级僧侶始终反对平民派。这些反 
对革命的人旣不能以放弃特权的行动来制止革命，又不能以参加 
革命来推迟車命，但是，他们却想尽一切办法反对一切改革。他们 


54 



中的主要发言人有两个，这两个人，论出身和地位幷不是他们中间 
的第一流人物，但是都有过人的天才。这就是莫里和卡扎莱斯，可 
以说前者代表僧侶，后者代表贵族。 > 

特权阶级的这两个发 言人， 秉承他们不相信改革能够持久的 
那一派的授意，尽力采取攻势而不采取守势；在任何讨论中，他们 
的目的与其说是指导议会，毋宁说是在破坏它。他们都善于在自 
己所担任的角色中玩弄诡计，施展个人 特长： 莫里发言冗长，卡扎 
莱斯强词逼人。莫里在讲坛上保持了他那布道家和学院院士的作 
风，他在立法问题上喋喋不休，有时连他自己都不理解，他很少会 
抓住一个问题的要点，甚至抓不住对他那一派有利的要点。他表 
现了大胆、机智和变化多端，伶牙俐齿，或者说非常悄皮，但是， 

从沒有深刻的说服力、果断和眞正的雄辩。莫里谈话象士兵作战 
一样 J 隹也不能象他那样喜好长时间地进行反驳，谁也不能象他那 
样引经据典，用诡辩代替正确理由，以演说形式代替內心活动。虽 
然他很有才干，却缺少使他的天才发生活力的诚实。卡扎莱斯与 
莫里相反；他思想锐敏，心地正直；他的演说流利自然，特別生动； 

他的态度坦率，他毫不修饰词藻，在一个问题上，总是站在对他那 5 0 
一派有利的一面，而把浮夸的一面留给莫里。他的眼力明确，富于 
热情，而且善于运用他的天才，唯一的缺慽是立场 不对； 至于莫里， 
除了思想荒谬，还有与他的事业不可分割的错误。 

內克尔和各部大臣也成一派，这一派比前一派的人数少，因为 
这是一个溫和派。当时法国分为两大派，即反对革命的旧特权阶级， 
和全心热望革命、支持全国人民普遍利益的人们。在他们之间还 
不容有一个自命为调停人的派別。內克尔公开赞成英国式政府，所 
有出于信仰或抱负而同意他的主张的人，都站到他这方面。其中 
有穆尼埃，穆尼诶是一个思想坚定、禀性刚强的人，他把这种制 
度看成典型的代议制政体；拉利-托朗达耳也属于这一派，他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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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一样坚定，幷且更能令人信服•，此外，还有穆尼埃和拉利的朋 
友和合作者克莱蒙-多奈尔，最后，还有少数贵族和一部分主教， 
这些人的希望是 ：只要 內克尔 f 为主张被采纳，他们就可以成为上院 
议员。 

这一派后来被称为王政派，它的首脑主张以调和手段进行革 

• * • 

命，企图把现成的英国式代议制政体原封不动地搬到法国来。不 
论什么时候，他们都想使最强者和最弱者和解。7月14日以前， 
他们要求官廷和特权阶级来满足平民； 7月14日以后，他们要求 
平民与宮廷和特权阶级和解。他们认为，应该使毎个人都在政府 
中起一份作用，沒有地位的派別就是反对派,必须为它们建立一个 
合法地位，否则就会与他们发生永无休止的斗爭。但是，他们却沒 
有看到，他们的见解在这种排他性的思想盛行的时刻是不很适宜 
的。斗爭旣已开始，必定是某种制度胜利，而不是导致和解。这是 
由单一的议会代替三个等级的胜利，要破坏这个单一的议会来建 
立两院制是非常困难的。溫和派幷未能使宮廷同意建立这样的政 
51府，他们更不会使国民同意，在宫廷看来，这种政府过于平民化， 
而在国民看来，它又太贵族化了。 

议会中其余的人是国民派。象罗伯斯比尔、佩蒂翁、比佐这些 
主张在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后，再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人还沒有引起. 
人们的注意。在那个时期，这一派中最激烈的人是迪波尔、巴纳夫 
和亚历山大 • 拉梅特，他们组成了一个三头同盟，由迪波尔拟定主 
张，巴纳夫出面支持，最后由拉梅特指导执行。这里有一种非常値 
得注意的东西，就是一个中等阶级出身的律师、一个髙等法院人员 
出身的省议员和一个宮廷贵族出身的上校紧密联合，表现了当时 
的平等精神，他们都能撇开本等级的利益，而为公共利益和人民利 
益共间合作。这一派的立场起初比革命已经达到的地步还先进。7 
月14日是中等阶级的胜 利:制 宪议会是它的议会，国民自卫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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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武装力量，市政府是它的人民政权。米拉波、拉法耶特和巴伊 
就依靠这个阶级，一个成了护 R 官，另一个成了将军，第三个成了 
市长。迪波尔、巴纳夫和拉梅特这一派是有原则的，他们支持当时 
革命的利益；但是，由于这一派的成员是一些年轻人，有强烈的爱 
国精神，他们以高尙的品质、伟大的天才和杰出的作风共谋国是， 
他们除热望自由以外，也有志于担任高级职位，所以，从一开始他 
们就有些冒进，超越到7月 M 日革命的前面。这一派，在议会中依 
靠极左派代表的支持；在议会外有政治俱乐部的拥护；在国民中有 
参加7月14日革命幷且不准资产阶级独享革命成果的那部分人 
援助。这一派领导着那些沒有领袖、有意参加政府而还未能进入 
政府的人，这一派仍然是革命第一阶段的人。但是，他们在中等阶 
级中形成了一个民主反对派，他们仅仅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与中等 
阶级首脑的意见不同，而在大部分问题上是与他们一致的。与其 
说这是党派分歧，不如说是他们之间奉行爱国主义的竞爭。 

迪波尔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引导政治热情的成熟经验是在 
髙等法院反对政府和他领导过的一部分斗爭中取得的。他知道，52 
人民一旦获得自己的权利，就会认为天下太平，安于现状，然后热 
情便低落下去。为了推动那些在国民议会、市政机关和国民自卫 
军中担任领导的人继续前进，为了防止群众的行动转趋松懈，防止 
将来可能有一天还会需要的人民趋于渙散，他创立了著名的俱乐 
部联合会。这个组织象所有能够大规模发动国民的组织一样，有 
利也有弊。当合法当权者一意孤行时，这个组织就给当权者以限 
制，当革命受到各方面打击、只有付出最大努力才能挽救的时 
候，它又给革命以莫大的力量。此外，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幷沒估计 
到这个组织的各种影响。对创始人来说，这个组织不过是在群众 
活动将要减缓或停止的时候，用来使群众的活动不停顿，使它恢 
复活动的一个齿轮，他们幷不认为是为群众而工作。在国王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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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瓦伦事件发生之后，极端平民派就变得非常严酷和非常可怕了， 
因此他们放弃了这一派，幷且依靠议会中的大多数和中等阶级来 
反对它，米拉波死后，中等阶级还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中。在这个 
时期，他们应该迅速奠定立宪革命，因为拖延就会导致共和革命。 

我们已经说过，就整体来说，议会具有大量正义的、久经锻炼 
的、甚至有高尙意志的人。他们的领导是两个在第三等级之外、而 
为第三个等级所赞成的人。如果沒有修道院长西哀耶斯，制宪议会 
的行动就可能不那样一致，而沒有米拉波，制宪会议的行动就可能 
不会那样坚决。 

有些人在宗教狂热的那几个世纪里能开创教派，而在一个哲 
学昌明的世纪里则又能以见解高强而出类拔萃，西哀耶斯便属于 
这些人中的一个。独居靜思和哲学著作使他很早就成熟了，他的思 
想新颖、坚定，但有些过于武断。社会是他硏究的主要对象；他观察 

t 

社会的发展，分析各方面的力量。在他看来，政府的性质主要是时 
代问题，而不是权利问题。在他那淸晰的头脑中，现时的社会、社 
会的划分、社会的关系、社会的权能和活动，都是井井有条的。虽 
53然西哀耶斯表现很冷淡，却有追求眞理的热情，以及当人们发现眞 
理以后的激情•，所以，他绝对坚持自己的见解，对他人的主张则非 
常漠视，因为他认为那些主张太不全面；在他看来，片面的眞理等 
于谬论。矛盾使他气愤，他不常发表意见，却希望能完全为人所了 
解，然而他不能使人人都了解他。他的信徒把他的学说传给別人， 
这就使他有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使他成了受人崇拜的偶像。他确 
立了政治科学的权威；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人人都想参与制 
定或讨论宪法，宪法就会象丘比特的米纳瓦①或者象古代法律一 
样从他的脑袋里完整地产生出来。但是，他的方案除去稍经修改 
以外，一般都被采用了， 在各委员会里，他的弟子比同事还多。 

①丘比特的米纳瓦，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一译者 
58 



米拉波在讲坛上获得了西哀耶斯在各委员会所获得的同样威 
望。这是一个只要遇到机会就可以成为伟人的人。在罗马共和国 
鼎盛时代，有过格拉古兄弟①;在罗马衰亡时候，有过一个喀提林， 
在投石党时代，有过一个叫雷斯的红衣主教，而在君主政体沒落的 
时候，象他这样的乱世奇才，由于热情洋溢、才气纵橫以及力任艰 
危，奋不顾身的素养，自然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惊人的活力必须发 
挥，革命使他得到了这个机会。米拉波是一贯反对专制政权的，谴 
责他越轨的贵族轻视他，激怒了他，使他脫离了贵族；机智、大胆、 
敢说敢作的米拉波意识到革命将是他的事业和生命。他满足了他 
那个时代的主要需要。他具有一个维护民权的政论家所应有的思 
想、言论和行动。在危险的情况下，他有着左右议会的带动力；在 
不顺利的讨论中，他的一句话就可以结束爭辩，就可以压倒人们的 
野心，使对方哑口无言，击破竞爭者的计划。这个强有力的人，在 
混乱中从容不迫，他有时激烈，有时和落，在议会中具有最高的权 
威。他很快地就确立了很高的声望，幷且一直保持到最后;而当他 
进入三级会议时，沒有人理踩他，在他死后，却由议会和法国举行 
国葬，入先贤祠。沒有革命就沒有米拉波的幸运，因为只具有伟人54 
的天才是不够的，还必须生逢其时。 

有人说，奧尔良公爵也有一派，但是他在议会里幷沒有多大勢 
力；他附和大多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追随他。这一派的某些人对 
他个人的忠诚，他的姓名，宮廷对他的疑惧，他的主张使他获得的 
声望，別人对他期望甚殷但幷未为他搞过什么阴谋活动——这一 
切都扩大了他好乱的名声。他旣沒有阴谋家的优点，也沒有这种人 
的缺点；他的钱和他的名望对群众运动可能有些帮助，沒有他群众 
运动也能爆发，群众运动有另一种目标，不能提髙他个人的地位。 

①格拉古兄弟 （ies Gracques ) ,公元前】33年到前】22年古罗马的两个保民 
官，主张实行土地法案，粮食法案等，为豪门贵族所激烈反对，后均被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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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伟大的革命归功于某些卑劣的阴谋手段，好象在那样的时刻 
一国人民可以做一个人的工具，这也是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 

议会已经获得一切权 力：各 自治市区归它管辖，国民自卫军归 
它指挥。为了便于工作和满足工作要求，议会分设了几个委员会。 
王权虽然在法律上还存在，但可以说不起作用了，实际上已经无人 
服从王权，而且必须由议会代替国王行事。同时，议会在负责筹备 
工作的委员会以外任命了一些可以在议会外执行有利于监察的其 
他委员会。有一个粮食委员会负责供应食粮，在饥荒年月这是十 
分重翦的；一个负责与各自治市和各省联系的联络委员会;一个调 
查委员会，负责接受对7月14曰的阴谋者的吿发。但是议会特別 
注意的是由于过去的危机而中断的财政工作和宪法工作。 

暂时满足了国库需要之后，议会虽然掌有最高权力，却仍然要 
通过谢核陈情书来征求委托人的意见。然后，议会就根据规定有 
系统地硏究了自由讨论的方式和范围，给法国提供一部符合正义 
和需要的宪法。_国在独立的时候曾经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事情总足这样开始的。已经摆脫了奴役的人民，甚至在未建立政 
府之前就要宣布自己的权利。曾经参加过这次革命和在革命中通 
55力合作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宣言来作为我国制定宪法的 
前奏。这当然会使法律家和哲学家的议会威到满意，因为这个议 
会不受任何限制，幷且可以按作为十八世纪人类社会基础的根本 
的和绝对的槪念行事，因为议会是师法十八世纪的。虽然 这个宣 
赏只包括一些一般原则，虽然它只罗列一些通过宪法而变成法律 
的原则，却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幷使公民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地 
位。议会根据拉法耶特的建议，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只因巴黎 
的起义和8月4日的法令才迫使这次讨论 中断； 现在议会又重新 
讨论，作出决定，确立了作为新法律基础的、以人类名义掌握权利 
的原则^ 



这些原则被通过了，议会着手组织立法机构。这是一件最重 
要的事；它必须确定议会的职能及其与国主的关系。在这次讨论 
中，议会只是要决定立法机构的未来的地位。至于已经拥有制宪权 
的议会，它本身不受自己的决议的限制，又沒有任何中间权力可以 
中止成阻桡它完成自己的使命。仍足，末来的会议要采取何种讨 
论 形式？ 是一院制，还是分为 两院？ 如果采取后一种形式，第二院又 
将是怎 样的？ 要成立一个贵族议会，还是一个居间协商的参 议院？ 
最后，不管是什么样的议会，是常川开会的还是定期的议会？国王 
是否和议会共同享有立 法权？ 这就是在9月间使议会和巴黎咸到 
不安的难题。 

人们如果注意到议会的主张及其对于王权的看法，就不难了 
解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了。在议会看来，国王只是一个国民的 
此袭代理人，他无权召集国民代表，无权支配国民代表，也无权 
免除这些代表的职务。因此，议会不承认国王有立法和解散议会 
的权力。议会还认为立法机关不应受国王支配。此外，议会担心 
如果准许政府对议会影响过大，或者在不使议会处于经常开会状 
态，国王可能乘他独掌政权的时机而侵占其他的权力，甚至破坏新56 
制度。因此，人们想以一个一贯存在的议会来对付一个经常掌政 
的当权者，于是公布立法议会为长期的。关于 i 义会的一院制或两 
院制的爭论最为激烈。內克尔、穆尼埃、拉利-托朗达耳除了希望 
有一个由平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之外，再成立一个由国王根据人 
民推荐而任命的其他议员组成的参议院。他们认为这是可以限制 
单一议会的权力、以及阻止它实行暴政的唯一方法。他们得到了 
与他们想法一致或希望参加参议院的某些人的_护。大部分贵族 
都不同意成立一个贵族院，而希望组织一个由他们选举议员的贵 
族议会。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穆尼埃派不同意恢复等级的提案， 
而贵族则不同意注定贵族失败的参议院。大部分僧侶和平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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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致赞成单一的议会。在平民派看来，建立终身立法者是不合 
法的，因为平民派认为上院将成为宮廷和贵族的工具，因此也是 
苻危险的，或者，与平民一起开会是毫无益处的。所以，贵族派由 
于不满，而国民派基于绝对的正义精神同样否决了成立上院的 
提案。 

议会的这一决定受到了很多攻击。拥护贵族院的人把革命的 
所有危害都归咎于沒有上院，好象不管有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都会 
阻止革命的进程似的。这决不是宪法使议会具有这样的性质，而 
是党派之爭所引起的结果。上院在宮廷和国民之间能起什么作用 
呢？ 说它表示拥护宮廷，它却旣沒有指导宫廷，也未能挽救宮廷； 
说它拥护国民，它却未曾增加国民的力量，在这两种情况下，取消 
上院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期，人们的前进很快，一切停留 
的东西都是不需要的。在英国，即使贵族院很顺从，它的职权在革 
命危机时期也曾被中止过。这些不同的制度都各有其0己的时代： 
革命时期都是一院制，而在革命结束时期却成立了两院。 

国王的批准权在议会中引起了激烈的爭论；在议会外引起了 
57强烈的不满。这是关系到君主在制定法律时的作用问题。几乎所 
有的议员都同意这 一点： 他们决定承认国王有批准或批驳法律的 
权利；不过，有些人主张这种权力是无限的，另一些人却主张这 
种权力是暂时的。实际上，这是一而二，二而一，因为国王不可能 
无限期地加以拒绝，虽然“否决”权是绝对的，只是暂时的停止而 
已。但是，这种仅仅给予个人的、制止全国人民意志的特权，看来 
有些过分，尤其是超过议会的权力更为议会所不容。 

巴黎还未从7月14日的动荡中淸醒过来，它还处在平民政权 
的初期，因此它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经受着混乱。在困难的情况 
下，曾经代替临时市议会的选举人大会已经被撤換了。各区任命的 
一百八十名人员都自任为市立法者和市代表。他们在制定市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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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方案时，人人都想发号施令，因为在法国，热爱自由几乎就是追 
求权力。除了市长以外，各委员会也各自为政，市代表大会反对 
各委员会，各区则又反对市代表大会。六十个区，每个区都自行立 
法，幷把执行权交给本区的委员会。区委员会都把市议会的代表 
看作它们的属下，幷且认为有权撤销市议会的决议。任命者对代 
表具有最高权力的想法发展得很快。所有未参加政权机构的人都 
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士兵在奧拉图瓦尔区，成衣匠在科洛纳德区， 

假发师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区，仆人在卢佛宮区，都分別进行了讨 
论。特別是在罗亚尔宮花园的讨论最为热烈。人们在这些地方硏 
究着国民议会爭论的內容，幷且评论着这些讨论。由于粮食缺乏， 
也发生了一些群众性骚动，这也是相当危险的。 

在开始讨论“否决”权的时候，巴黎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对 
赋予国王这一权力极为担心，好象自由的命运完全系于这一决定， 

好象只要有了“否决”权就会使旧制度复辟似的。不了解权力的性 
质及其范 ffl 的人民群众信任议会，主张议会有权决定一切，他们58 
不相信 圆王， 认为国王不能作任何事情。留给宮廷的一切工具仿 
佛都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罗亚尔宫区骚动起来，有人给穆 
尼埃那样的议会代表写了不少恐吓信，因为他们表示货成绝对“否 
决 ”权； 说他们这样是不忠实的行为，将罢免他们的代表资格，幷 
且谈论着要到凡尔赛去。罗亚尔宮区方面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要市 
议会宣布代表可以罢免，幷且永远厲于选举人团。市议会很坚决 
地拒绝了罗亚尔宮区方面的要求，幷采取了防止闹事的措施。国 
民自卫军支持议会，表现十分好，拉法耶特得到国民自卫军的信 
任，国民卫军开始有了组织，穿上了军装，仿照近卫军的榜样，学 
会了遵守纪律，幷且自动地学会了尊重秩序和遵守法纪。但是，组 
成国民自卫军的中等阶级还未单独掌撞政权。7月14日应征的群 
众还沒有完全解散。外面的骚乱使关于“否决” 权 的爭论变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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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烈；本来十分简单的问题从此成了特別重大的问题， 政府鉴 
于决定绝对“否决”权会引起不利的后果，又认为事实上无 限的否 
决权 和搁置 的否决权完全 一样，所以决定赋予国王以后一种而放 
弃前一种。议会宣布•.国壬有在两届立法议会期间有效地延期批准 
的“否决”权，人们对这一决定都感到满意。 

官廷乘巴黎骚动的机会施展了另一些阴谋。早就有人教唆国 
王了。因此国王开始否决了 8月4日的法令， 虽然这 些法令是他为 
制定宪法应该立即签署公布的。国王根据议会提出的意见批准这 
些法令之后，却又在权利宣言上制造了同样的难题。宮廷的企图是 
使人认为路易十六是受议会压力被迫服从一些他不愿同意的措施 
的。宮廷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它当时的处境，幷且一直想恢复它的 
旧0的权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国王出走，而且必须使这一出走合 
法化。它认为在议会跟前和巴黎附近是任何事情也作不出来的。 

59 6月23日，王权失败了，7月14日，军事机构垮台了，现在只有采 
取內战的方式。使国王决士出走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到 
了最后关头，人们才劝他出走，但是由于国王的优柔寡断，这个计 
划未能实现。他们本来打算逃到梅斯去，在布耶侯爵的军队里，在 
那里号召贵族们、效忠王室的军队和髙等法院的成员集结到国王 
周 围来； 在那里宣布议会和巴黎为叛乱，要求或强迫它们服从； 
即使不能恢复旧专制制度，至少也要维持6月23日宣言的限度。 
另一方面，宮廷希望国王离开凡尔赛，使他能够有所作为，拥护革 
命的人却有意把国王引到巴黎去；奥尔良派（如果说有这样一派 
的话)应当设法威胁国王出走，因为它希望议会能任命它这一派的 
首脑为王国的“临时摄 政”； 最后，沒有粮食的人民希望国王住在 
巴黎； 以便能够消除或者至少减轻饥荒。这一切因素都已具备，只 
待暴动时机的到来了。宮廷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宮廷以预防巴黎暴动为借口，便向凡尔赛调动军队，增加了禁 



卫眾，调来了龙骑兵和佛兰德旅团，这种军事调动引起了更强烈的 
恐 m ， 人们 瑤传： 将要发生反革命政变，不久国王就耍出走，议会 
就耍被解散。在卢森堡公园、罗亚尔宮花园、爱丽舍田园大街，人 
们都看到了穿着从未见过的军装、有黑色或黃色帽徽的军队，革命 
的敌人显出久已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的喜悦。宫廷的行动证实了人 
民所怀疑的东西，也揭露了这一切阴谋布置。 

凡尔赛宮以恐慌不安的心情接待了佛兰德旅团的军官，为他 
们大摆宴席，甚至允许他们参加王后举办的娛乐。为了确保他们的 
忠诚，国王的禁卫军设宴招待他们。驻守在凡尔赛的龙骑兵和猎兵 
的军官、瑞士近卫军、瑞士百人卫队和宪兵队的军官，以及国民自 
卫军參谋部人员都应邀出席宴会。他们选择歌剧大厅为宴会地点， 
这是宮廷举行最隆重宴会的御用大厅，自从国王的二弟结婚以来， 
仅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用过一次。国王的乐师也奉命 6 0 
参加宴会，禁卫军也是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宴会。宴会中，人们热情 
地为国王家人的健康干杯；但是，国民的健康却被忽视或置之脑 
后。在上第二道菜的时候，佛兰德旅团的卫兵、瑞士近卫军和龙骑 
兵被引进大厅，叫他们亲眼看看这种情景，幷分享一下宾客们的欢 
乐。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忽然有人通报国王驾到。国王身穿猎装， 
由怀抱王子的王后伴同着走进宴会厅。大厅里响起了尊敬和效忠 
的喊声，人们拔剑出鞘，为国王家人健康干杯；当路易十六走出大 
厅时，乐队高奏“啊，理查 I 啊，我的国王，举肚都离弃了你1……”① 

的乐曲。这时的场面很耐人寻味 •. 枪骑兵进行曲和狂饮使在座的 
客人忘记了一切拘束。冲锋号响了，客人们东倒西歪，象冲锋似的 
登上回廊，就在这时候给他们分发了白色帽徽，据说三色帽徽被抛 
在地上践踏了，然后这一群人分散在宮中走廊里，宮女们在那里向 


①当时法国作曲家格雷特里所作歌剧 “狮心 王理査”中的插曲。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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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祝贺，幷为他们佩带彩带和帽徽。 

这就是有名的10月1日宴会，宮廷在3日又轻率地举行了一 
次这样的宴会。人们对宫廷这种必然招致灾难的无知是不胜惋惜 
的，宮廷的命运已经注定，它不能承担、也无力改变这个命运。集 
结军队不仅不能防止巴黎的进攻，反而招来了巴黎的进攻。宴会 
未能坚定士兵的忠诚，反而加深了人民的不满。要自卫，何须这 
样狂热，要出走，更不用如此排场；但是，宮廷在实现自己的计划 
上，从来沒有采取过适当的措施，要不然就是只采取一些不彻底的 
措施，而且总是一拖再拖，直至时机丧尽才作出决定。 

宴会的消息在巴黎引起了最大骚动，从4日起，流言蜚语、反 
革命的煽动、对阴谋的担心、对宮廷的怨愤、对饥荒的日益恐惧，一 
切都预示着暴动的 来临； 民众已经在注视着凡尔赛。5日，暴动 
以锐不可当之势爆发了，面粉的极端缺乏成了暴动的信号。有一 
个年轻姑娘闯进军营，抢了一面鼓就在大街上敲起来，一边喊着 
“要面包！要面包! ”不久就有一大群的妇女围上来。她们结队向 
61 市政厅进发，队伍越走越扩大，她们冲幵市政厅门前的骑马的卫 
兵，冲了进去，要求面包和 武器； 结果，她们砸开门，抢走了武器， 
敲起了警钟，准备向凡尔赛进发。成批成批的人立即表示了同样 
的愿望，到处喊起:“到凡尔赛去1 ”的口号。妇女们在一位攻陷巴 
斯底狱的志愿军马伊亚引导下走在前面。民众、国民自卫军、法兰 
西近卫军要求跟她们同去。司令拉法耶特长时间劝阻无效，他的 
毅力，他的声望，都未能战胜群众的坚强意志。他对群众讲了七小 
时，要他们留下。最后，由于拖延太久,群众不耐烦了，就不再听他 
的，要擅自行动。这时候，他感到他有责任领导群众，以便控制他 
们，正如他起初有责任制止他们一样，在他得到市政厅批准出发 
的命令以后，于傍晚七时下令出发。 

凡尔赛的骚动虽不十分剧烈，但也确有其事。国民自卫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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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方面旣激动又气愤。禁卫军的两次宴会，王后对宴会的称赞 
—— 她说： “我对星期四这一天感到非常满意。”——以及国王连批 
准人权宣言都加以拒绝和有意拖延时间，再加上缺乏粮食，这一 
切都引起人民代表的戒惧和怀疑，首先揭发禁卫军宴会的佩蒂翁， 
在一位保王派议员鼓动下，又作了进一步揭发，幷且指出了罪魁。 
米拉波激动地大声说•.“我们要明确地宣布，除了国王，其余的人都 
是臣民，都要负责任，我可以找出证据。”这几句指着王后说的 
话，迫得右派方面哑口无言。在这种对立的讨论前后，关于批准权 
和巴黎饥荒的问题都沒有十分认眞讨论。当有人通知说马伊亚率 
领的妇女群众到来的时候，议会才终于向国王派了一个代表团，要 
求他无条件地批准人权宣言，幷且要他竭尽全力加速供应啟都的 
粮食。 

由于这些妇女们把所有给国王报信的人都挡住了，所以她们 
的突然出现，使官廷大为震惊。凡尔赛的军队拿起武器在王宮周 62 
围守卫；可是这些妇女幷不是准备动武的。领头的马伊亚让她们 
以请愿者的身分出现，她们也就以这种态度向议会和国王先后陈 
诉了她们的苦情。因此在这个骚动的夜晚的头几小时是相当平靜 
的。但是，在这支混杂的队伍和已成为众怒之对象的禁卫军之间 
是很难不发生乱子和敌对行动的。禁卫军就驻扎在国民自卫军和 
佛兰德旅团对面的官堡里。在两者相隔的中间，站满了妇女和巴斯 
底狱的志 E 军。这样的接近不可避免地要出乱子，果然就发生了 
爭吵，接着便是一片混乱和战斗。一个禁卫军军官用军刀砍了一 
个巴黎士兵，他自己的胳臂也中了一枪。国民自卫军采取了反对 
禁卫军的立场；局势相当严重，要不是黑夜来临，天又降雨，以及禁 
E 军首先接到停火继而又接到撤退的命令，是会发生重大流血事 
件的。但是，由于群众被诬为进攻者，群众的愤恨有一阵时间非常 
激烈，他们冲进了禁卫军的营房，以致有两人受伤，另一人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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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命 


在这混乱的时刻里，宮廷惊慌失措，商量起国王出走的问题。 
马车已经 驾好； 一个国民自卫军啃兵看见马车在橘树园的栅门处 
出现,就把马车赶走，随后把栅门关上。但是，不知是国王直到现在 
还不了解宮廷的计谋，还是他认为宮廷的计谋不能实现，他拒绝 a 
走。当他旣不愿击退进攻，又不肯出走的时候，在他希望和平的心 
情中也夹杂着恐惧。要是他战败了，他害怕落到英国的查理一世的 
下场；出走，又怕奥尔良公爵会当了王国的临时摄政。这时候，天 
雨、疲劳以及禁卫军停止行动，使群众的愤怒缓和下来，拉法耶特 
率领着巴黎的军队也来到了。 

拉法耶特的到来使宮廷转危为安，国王对巴黎代表团的答复， 
群众和军队都认为满意。沒有多久，拉法耶特的行动、巴黎的国民 
自卫军的良好精神和纪律，使秩序完全恢复。各处又归于平靜。 

63疲惫不堪的妇女和志愿军的队伍散去了，国民自卫军有的被派去 
保卫宫堡，有的到驻在凡尔赛的自己弟兄们那里去。经过这样一 
个难熬的夜晚的惊恐和疲劳之后又安定下来的国王一家，到深夜 
两点钟才去休息。早晨五点，拉法耶特巡视了由他的国民自卫军 
担任的宮外的岗哨，看到一切都很好，市內十分平靜，人群已经散 
去或入睡，他也睡了一会。 

但是，六点钟左右，有几个比別人更兴奋的、起得较早的人在 
宮堡周围溜达，看见有一个栅门开着，就通知自已的伙伴，从这个 
门走进去。但里面的岗哨由禁卫军担任，拒绝巴黎军队进入。这一 
拒绝引起了这整整一夜的所有的灾祸。宫堡里面的守卫幷未增加， 
甚至连栅门都沒有人查看，岗啃很不严密，就象是平时一样。这几 
个人还有他 f 门到凡尔赛来时 的激动情绪， 他们看到窗口有一个禁 
卫军士兵，就禁不住骂起来；这个士兵对他们开了枪，打伤了他们 
中间的一个。他们立即向禁卫军冲去，禁卫军死守着宮堡一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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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中一人子急遽中入报王后，她由于遭受攻击的危险最大，衣 
服都沒有穿好，就逃到国王身边。宮堡陷入极度混乱和危急中。 

拉法耶特听到王宮被袭击，立即骑马赶到出事地点。他在广 
场上看到愤怒的人群正包围着禁卫军，要杀他们。他冲到人群中 
间，把几个离他不远的自卫军招呼到身旁，驱散了攻击的人群，为 
禁卫军解了围，然后急忙到宮堡里去了。他发现自卫军中的士兵 
已来增拨，自卫军一听到发生暴乱立刻赶来，保护了禁卫军（其 
中已有几个人被残酷地打死 ）， 以免受到巴黎自卫军的报复。但是， 
这一幕幷未结束，聚集在大理石宮殿阳台下的人群，髙声喊着要国 
王出来。国王出现了，他们要求他到巴黎去；国王答应要全家一起 
去，人们听了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王后一定要跟国王去巴黎，但 
是，由于人们对她的成见太深，她去还是有危险的，必须要她和群 
众和解。拉法耶特建议陪她到阳台上去；她迟疑了一会儿，应允 
了。他们一同來到阳台上，为了向乱哄哄的群众表示和解，平息民 
愤幷重 新喚起他们的热情，拉法耶特恭敬地吻了王后 的手； 群众 
报以热烈的欢呼。另外还必须和禁卫军讲和。拉法耶特带着一名 
禁卫军向前走，把自己的三色帽徽戴到他帽子上。而且当着群众 
拥抱了他，群众 高呼: “禁卫军万岁 I ”至此，这一幕才吿结束。国王 
一家在军队和禁卫军的护送下动身到巴黎去了。 

10月5日和6日暴动是一场眞正的群众运动。这里沒有不 
可吿人的动机，也沒有暗藏的 野心； 它完全是由于宮廷的轻率引 
起的。禁卫军的宴会，国王出走的搖传，以及对內战的恐惧和饥荒， 
造成了巴黎向凡尔赛进军，如此而已。即使有那么几个煽动者促 
成了这次运动的产生（这是最注意这一点的硏究也未能确定的 
他们旣沒有改变运动的方向，也沒有改变运动的目的。事件的结果 
是摧毁了官廷的旧体系，夺走了宮廷的禁卫军，把它从凡尔赛宮迁 
移到革命的首都，幷把它置于人民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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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89年10月6日到1791 
年4月米拉坡之死 

10月事件的影响。——省改为郡；根据平民主权和选举制度组成的 
政府与市政机关。——财政；所用的一切办法都不能满足需要；宣 
布教会财产为国家财产。——出售教会财产并发行信用券。一 
僧侶世 俗化； 主教们利用宗教进行反抗。一7月14日周年纪念； 
废除贵族爵位，练兵场结盟大会。——新军制；军官们的反抗，—— 

由于“教士法”引起的分裂。——俱乐部。一米拉波之死。一 
这个时期党派分裂日益明显。 

在本章所论述的时期內，引人注意的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各派 
別的日益分裂 。随 着政权机构和法制的改革，利益受到掼害或主张 
不能实现的人们就对这种改革加以反对。宮廷从三级会议一开始 
65 就反对革命；贵族是在各等级共同开会和取消特权时开始反对革 
命的；內阁和赞成英国式政制的人在确定一院制议会和否决了两 
院制以后也起来反对革命。此外，从分成郡以后，自治地方又反对 
革命；从有关教会财产的法令和有关僧侶世俗化的法令颁布以后, 
整个教会团体都反对革命；从硕布新的军事法律之日起，所有军队 
军官都反对革命。为了不至于树敌过多，看来议会不应当同时进 
行这么多的改革；但是，议会的总的计划，它的需要以及敌人的阴 
谋，都使它不能不进行这种种改革。 

10月5日和6日以后，象7月14日以后的宮廷一样，议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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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生了逃亡的事情。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耳就由于自己的主 
张未被采纳，对自由感到失望而离 开了议 会。他们绝对坚持自己 
的主张，他们原想使人民在7月14日拯救议会以后，立即停止活 
动，这是对革命事业的艰巨毫无了解。在利用了人民群众之后，再 
要解散人民那是非常困难的；最谨愼的作法是不反对人民，而且使 
他们经常有机会发表意见。拉利-托朗达耳放弃了他的法国官职， 
回到他的祖先的国家英国去了。穆尼埃则返回多菲內省，打算在 
那里发动人们反对议会。但是，他那一派力量太弱，不能在旧制度 
和革命之间立足，所以抱怨暴动和发动暴动都是轻举妄动，特別是 
在暴动可能被其他党派利用的时候。尽管穆尼埃领导过多菲內的 
已往的运动，在那里颇有威望，却未能在那里建立一个能以持久的 
抵抗中心。议会倒从此看出必须取消可能成为內战策源地的旧省 
区的组织。 

10月5日 一6 口以后，国民议会的代表和国王一起迁到了首 
都;议会和国王同在首都，对于安定首都人心起了很大作用。人民 
由于有国王在自己面前，很觉满意，使他们愤激的原因已经沒有 
了。有理无理，被认为暴乱煽动者的 奥尔良 公爵，最近被打发走 
了；他同意奉命前往英国。拉法耶特决定维持秩序;素质优良的国 
民自卫军，遵守纪律和服从的习惯日益加强；市政机构已经摆脫了 
初成立时的混乱状态，幷开始树立威望。混乱的原因只剩饥荒一 66 
项了 a 尽管粮食委员会已经尽心竭力，仍然每天有群众聚集威胁 
着公共安宁。人民群众在受苦的时候是特別容易受骗的，因为有 
人错误地吿诉他们一个名叫弗朗索瓦的面包商是囤积商，他们就 
把这个人杀了。10月21日颃布了一项戒 严令： 授权市政机构在 
劝吿群众解散无效以后，可以用武力驱散他们。权力掌握在关心 
秩序的阶级手中，平民和国民自卫军服从议会；守法成了这一时期 
的风尙。在国民代表这方面，只希望完成制定宪法和实现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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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由于敌人力图用残存的旧制度来给议会制造障碍，他们就 
尤其需要加紧行动。因此，敌人每有一项阴谋企图，议会就采取一 
种对策，即以法令改变旧制度，剝夺敌人一种攻击手段。 

议会开始更平均、更划一地划分王国的行政区。已经无可奈 
何地失去种种特权的各省，一直是一些面积相当广阔、行政相当 
独立的小国。必须缩小这些小国的范围，改变它们的名称，使它 
们服从同一政权。为此，议会在12月22日通过了一个方案，这是 
由西哀耶斯拟订、由图雷以历时两个月负责处理此事的委员会的 
名义提出来的。 

全国分为八十三个郡，面积和人口大致相等，郡下是县，县 
下是区。所有行政机构是按级统一规定的。郡设郡参议会，议员 
三十六人；执政机构是由五人组成的政务厅；顾名思义，前者的职 
能是作决定，后者的职务则是执行。县也有参议会和执政机关；人 
数较少，幷且分別隶属于上一级。区是由五、六个本堂教区组成的， 
是选举区，而不是行政区；由有选举权的公民，(这样的公民必须纳 
67 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稅）在本区共同选出议员和宫员。根据新的方 
案，一切都服从于 选举； 但选举分成几个等级。让民众直接选举议 
员似乎不太妥当，而不让他们参加选举则又不合法，因此，为了解 
决这种困难，采用了双重选 举制； 一个区的有选举权的公民选定选 
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国民议会议员、郡行政官员、以及县的行政 
官和法院的法官。毎郡设一个刑事法院，每县设一个民事法院，每 
区建立一个治安法院。 

以上是郡的机构的槪况。最后是关于公社的机构。公社的行 
政由市议会和市政府负责，其成员多少按照城市的人口调整。市 
行政官由人民直接选出，他们是唯一有权使用武力镇压暴乱的人。 
公社是基层机构，王国政府是最髙机构。郡是介乎公社与王国政 
府之间、全国利益和纯地方利益之间的中间组织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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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方案，人民就有了行使主权的组织，所有的公民就能 
选举自己的官员，就能自己管理行政，就能合理分布各个区域，旣 
能保证全国的正常活动，又能保持各地区的联系不致分散；但是在 
执行这个方案时，引起了某些省的不满。朗格多克省和布列塔尼 
省的等级议会抗议这种新的 划分； 至于梅斯、鲁昂、波尔多和图卢 
茲的高等法院，则一致反对国民议会的行动，因为议会取消了休庭 
期裁判所，废除了等级，幷宣布这些等级议会以前的委任无效。拥 
护旧制度的人不放过任何机会为这个计划的执行制造 障碍： 贵族 
煽动各省，高等法院作出决议，僧侶犮布教谕，著作家们则利用出 
版自由来攻击革命。革命的两个主要敌人是贵族和主教。高等法院 
在国民中沒有基础，只不过是一种官职，只要把这种宫职取消就能 
防止它的攻击•，反之，贵族和僧侶却在失去本集团势力以后仍能保 
有行动的手段。这两个等级的不幸，大部分是它们本身招来的；这 68 
两个等级起初在议会中给革命制造困难，不久便公开向革命进攻， 
僧侶利用內讧来反对革命，贵族则发动欧洲来反对革命。他们对 
混乱局面抱极大希望，这种混乱确实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灾祸，但也 
幷沒有使他们本身的情况变得好些。现在让我们看看僧侶是怎样 
采取敌对态度的，为此且把前面谈过的事情重复一下。 

革命是从财政问题开始的，革命也沒有能克服它所由产生的 
财政困难。有很多更为重要的事情占据了议会的时间。当议会已 
不再是维持政府经费开支，而是要组织国家机构的时候，它仍然不 
得不时常停止立法的讨论来设法满足国库最迫切的需要。內克尔 
曾提出一些权宜办法，这些办法几乎毋须讨论就获得信任和通过 
了。尽管他有此热情，他看到财政服从于宪法，內阁服从于议会， 
仍然是不痛快的。8月9日第一次发行的三千万里弗公偾未能奏 
效•，同月27日第二次发行的八千万里弗公债仍咸不足。税收已经 
缩减或废除，而且由于征收困难几乎不起作用。求助于公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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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也毫无效果，因为公众拒绝给予援助； 9月，內克尔作为最后竽 
段提出了一种按收入的四分之一一次征收的特別税。毎个公民都 
应该用十分简短而能完全表达这种最初时期的忠诚和爱国主义的 
方式 ：“我 据实申报”,来认定这四分之一的税额。 

就是在这时候，米拉波授与內克尔以眞正的财政独裁权。他 
谈到国家的紧迫需要，谈到议会的工作不允许从长讨论财政大臣 
的方案，也不允许硏究另一方案，他谈到內克尔很有经验，可以保 
证方案获得成功；因此，他敦促议会把成功的责任都放在內克尔身 
上，信任他幷通过他的方案。由于有些人不赞成大臣的主张，另一 
些人怀疑米拉波对大臣別有用意，他就把他这篇最雄辩的演说予 
以结束，只着重指出破产已迫在眉睫，他大声喊 道：“ 请大家通过这 
项特別的临时税:吧，希望这一次能够满足需要1请大家通过吧，因 
69为，如果大家对方法有什么怀疑，那么对它的必要性和我们幷无其 
他办法总不会怀疑吧 f 通过吧 | 因为当前局势已不容许任何拖延， 
任何拖延都将要由我们负责。大家不要耽搁时间了，灾难是永远不 
给人时间的。…… 喂! 先生们，至于罗亚尔官区（代表）的可笑的建 
议，那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人的空想，或心怀恶意者的阴谋，不値 
得一提，过去大家都听到过这样激昂 的话： ‘喀提林已来到罗马> 
城下，你们还在辩论^当然，在我们 周围旣 沒有喀提林，也沒有 
危险，沒有叛乱，沒有罗马 •，但 是，今天，可怕的财政崩溃就在眼前， 
它要毁灭你们，毁灭你们的财产和荣誉，可是你们还在辩论! ”米拉 
波使议会激动起来，这项爱国税就在全场热烈掌声中逋过了。 

但是，采取这个办法只能暂时松一 口气。革命时期的财政，需 
翦有更 大胆更广泛的措施。不仅要使革命坚持进行下去，而且要 
弥补阻碍革命前进和威胁其未来的巨大赤字。当时只有一个办法， 
即沒收和出售教会财产以戚轻国家负担。公众利益要求这样做，这 
样做也是完全正义的；僧侶幷不是财产的主人，而只是財产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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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些财产是给教会的，不是给神甫们的。国象旣然负担教会和 
教士们的开支，当然可以占有这些财产，由此掌握一个巨大财源， 
幷取得巨大的政治成果。 

重要的是，不能再容许独立集团在国家內部存在，特別是旧有 
的集团。因为在革命时期，一切旧的东西都是与革命为敌的。僧 
侶由于有庞大的等级组织和财富，与一切新的变革格格不入，原想 
保持他们在王国中的独立地位。但这种形式只适于另一种制度，即 
沒有国家，只有各个集团，各等级都自立自存。僧侶有自己教会的 
律令，贵族有采邑法，人民有市政机关，一切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 
属的，因为一切都是特殊的。但是今天一切职能都变为公共的了， 
粟求把教士职务变为宗教官职，就如同过去把王权变为最高行政 7 0 
官职一样。为使教会变为国家的教会，就要由国家付给僧侶薪俸， 
收回教会的财产，给予适当的补助金。这种摧毁旧宗教制度的重 
大措施就是这样实行的。 

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是取消什一税。旣然这是农村人民付给僧 
侶的一种稅收，取消它就必然有利于过去受它压榨的人。因此，在 
8月4日夜宣布可以免除什一税的决议以后，同月11日就完全取 
消了什一税；僧侶起初表示反对，后来也明智地同意了。巴黎的大 
主教以全体主教的名义宣布放弃什一稅，他这种深识大体的行为 
表明他是忠于 8 月 4 日夜特权等级的作法的，然而这也是他作出 
牺牲的最高点。 

不久就开始了关于教会财产所有权问题的讨论。奧顿的主教 
塔列朗建议僧侶为国家利益放弃这些财产，使国家可以利用这 S 
财产维持宗教开支，幷偿还国偾。他证明这种作法如何正确和适 
当；也指出这一措施对国家的巨大补益。教会财产总额达数十亿 
里弗，除去偿还教会偾务，支付教会和医院的经费以及教会补助金 
之外，余下的还足供付给全部永久年金和终身年金以及支付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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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 的经费。僧侶反对这顼提案，讨论非常激烈。最后，不顾懵侶 
的反对，仍然 决定： 僧侶不是财产的所有主，而只是国王和信徒们 
出于同情献给教会的财产的保管人 •，国 家旣然支付宗教费用，就应 
当收回这些财产。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的法令是在1789年12月 
2日制定的。 

从这时候起，僧侶就仇恨革命了。在三级会议初期，僧侶还不 
象贵族那样死硬，自从他们失去财产以后，他们就和贵族一样反对 
新制度，而且变成新制度的最激烈、最顽固的敌人了。然而，由于 
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的法令还幷沒有改变财产的性质，他们沒有 
立即暴跳如雷。教会财产仍由僧侶负责管理；他们希望把这些财 
产用于偾务抵押，而不出售。 

实际上，要完成这项出售是不容易的，而这又是不容延缓的， 
71 因为 国库已是仅靠预支来维持，贴现银行又由于大量发行票据而 
开始丧失信用了。可是，为了给国家开辟新的财源，已经想尽办法 
了。要应付本年和下年的支出，必须出售价値四亿里弗的教会财 
产。为使出售顺利，巴黎市政府认购了很大一部分，其他市政府也 
效法巴黎认购一部分。它们应按照从国家领得的财产数额向国库 
缴款，然后再把财产售给私人；但它们沒有钱，缴不出价款，因为它 
们还沒有找到买主。怎么办呢？市政府发行了市钞券，用以偿付公 
款，待到有了必要的资金时，就将它 收回。 到了这一步，有人认为， 
与其发行市钞，不如由国家发行票券，代替硬币，强制流通，如果 
普遍采用这种方法，那就更简便了。于是，产生了指券（信用券）。 

这一发现大大帮助了革命事业，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出售教会 
财产。对国家来说，指券是偿付偾务的手段，对偾权人来说，它就 
成了担保证据。债权人拿到指券，就完全用不着叫別人用土地来 
偿还他们以前用硬币借出去的债务了。但是指券迟早要转到那些 
准备把它換成现金的人的手中，到那时候，担保证据停止有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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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也就应该销毁。为了达到发行指券的目的，必须强制流通；为了 
巩固指券的信用，就按出售财产总値来限制其发行额；为了使指券 
不致因骤然兌:现而贬値，就规定指券有利息；当指券发行之初，议 
会曾想使它完全具有硬币的信用。议会希望因缺乏信用而被隐匿 
起来的通货立即重新出现，幷希望指券与之竞爭。抵押巩固了指券 
的信用，利息增加了指券的好处；但是，这种利息有很大的不利之 
处，到第二次发行指券时就取消了。这就是指券开始使用时的情 
形，起初它是基于需要而谨愼地发行的，对革命起了重大作用，但 
由于一些幷非来自本身、而是后来使用不当所产生的原因，又使大 
家失去对它的信任了。 

12月29日的法令公布以后，僧侶看到他们的财产管理权转 
移到市政府手里；看到他们四亿里弗的财产将要出售，幷要发行纸 72 
币，以加快他们的被剝夺，幷使之成为定局，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 
来维护自己的财富。僧侶使出了最后 一着： 他们主动提出认购四 
亿里弗的公债，但是这事被拒绝了，因为如果不拒绝，就等于在确 
定僧侶不是财产的主人以后，又承认他们是财产的主人。于是，僧 
侶就千方百计来阻挠市政府的工作。在南方，他们煽动天主教徒 
反对基督教徒，在教坛上蛊惑人心，在听取忏悔的吿解所中把出售 
教会财产作为亵渎圣物來对待，而在议会的讲坛上则力图使人怀 
疑议会別有用心。他们不遗余力地制造宗教纠纷以嫁祸于议会，把 
他们的私利和宗教的利益混淆起农。在这个时代，修道院的修道 
誓愿的恶弊是大家公认的，僧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790年2 
月13日取缔了这种恶弊的时候，南锡的主教阴险地顺带提出，只 
有天主教能举行公开的仪式。议会反对提出这种建议的动机，置 
之不理。但是，在另一次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经过激 
烈爭论之后，议会宣布，为了对最高主宰和对天主教——唯一由 
国家负担经费的宗教-—表示尊崇，议会不应该对这个问 题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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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790年6月和7月间，当议会忙于內部组织工作的时候，僧 
侶们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抓住这个机会挑起 
分裂。他们那个已经产生严重后果的轻率的计策，是企图按最古 
老的方式重建教会，恢复信仰的纯正。这决不是哲学家的事业，而 
是想以宪法支持宗教幷使两者共同造福国家的苦行天主教徒的事 
业。把主教管区减少到与郡的数 H 相等，使教会管区和行政区一 
致，由选举行政官和议员的选举人任命主教，取消教会参事会，以 
副司铎代替教会参事会的成员，这样一个计划丝毫不侵犯教会的 
教义或信仰。教会中的主教和司铎曾经长期由人民任选，至于教 
73 区的界限，那是一个纯事务性工作，幷无宗教性质。此外，僧侶都 
有了充分的生活上的供应，尽管高级僧侶的收入有所减少，可是占 
僧侶大多数的教区司铎们的收入却增加了。 

但是，僧侶世俗化提供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借口，他们当然要利 
用它。讨论一开始，埃克斯的大主教就抗议宗教委员会提出的原 
贝 IJ 。 照他看，教规是不容许行政当局任命或撤销主教职位的。在 
即将投票表决法令的时候，克莱蒙的主教重复了埃克斯的大主教 
所说的原则，随即率领所有反对派议员离开了会场。法令通过了， 
但僧侶却和革命对抗了。从此以后，僧侶就和反对派贵族更紧密 
地苴相勾结。这两个同样被迫降到平民地位的特权阶级，用他们 
所有力量阻挠改革。 

郡的机构刚成立，就派人同选举人进行联络，企图提出新的候 
选人。他们的意图不在于获得有利的人选，而在于制造议会和郡 
之间的分裂。这种阴谋被人在议会讲坛上揭发，大家知道后，它就 
失败了。于是阴谋策划者又采取另一种 做法： 按照各司法区的愿 
望，三级会议代表的任期只有一年，现在已届期满;特权阶级就乘 
此机会要求改选 议会； 他们若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会得到很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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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为此，他们也援引了人民最高主权的 i 兑法。夏普利埃回答他们 
说，毫无疑问，全部最高主权属于人民；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个 
原则还不适用。如果在宪法未完成之前就改选议会，那是破坏宪 
法和自由；这是那些要使宪法和自由灭亡、要使等级复辟、要挥霍 
国家的收入、要使随专制而来的各种弊端重新出现的人的希望。” 

这时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右边，集中在修道院长莫里身上。莫里忽 
然 喊道： “把这些人都送到夏特莱裁判 所去！ 你们如果不知道这 
些人是谁，就不要提他们。”夏普利埃继 续说： “宪法由两个议会 74 
来制定是不可能的。况且，原来的选举人已经不存在，原来的选区 
司法区已经和郡混同了，等级的区分沒有了。因此限制权力的条 
款已经无效，权限受到条款限制的议员不留在议会，是违背宪法原 
则的；他们自己的誓言命令他们必须留在议会，这也是公共利益的 
需要。” 

于是修道院长莫里 又说： “有人在我们周围玩弄诡辩术，我们 
是打什么时候起成为国民议 会的？ 有人提到我们6月20日的誓 
言，却沒有想想，它幷不能取消我们先前向我们的委托人发出的誓 
言。先生们，宪法已经完成，现在只剩下宣布国王有全部执行权 
了。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保证法国人民享有立法权，为了证明税 
收是人民同意的，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是的，宪法已经制定，我 
反对任何限制人民的代表权的法令。自由的缔造者们应当尊重全 
体国民的自由，因为全体国民是在我们之上，如果我们限制了国民 
的权力，就取消了我们自己的权力。” 

莫里的这些话博得了右边的人们的欢迎。米拉波立即走上讲 
坛。他 说:“ 有人问 •.人 民代表是什么时候成为国民议会的，我回答 
他，就是从人民代表看到会场门口被士兵包围、因而不得不找个地 
方开会、幷发出宁死也不背叛和放弃国民的权利的誓言的那一天。 
我们的权力，不论是什么样的，都在这一天改变了，不论我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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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什么权力，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工作使它合法化了，国民的拥 
护批准了它。你们都记得那位为拯救祖国而忽略了合法形式的古 
代伟人的名言，当一位叛逆的保民官质问他有沒有遵守法律时， 
他回 答说： 我敢说我拯救了祖国1说到这里，米拉波转向平民代表 
们;“诸位先生们，我敢说你们拯救了法国！”这时全场自动地站起 
来，幷宣布，会议的工作不完成决不解散。 

75 与此同时，议会外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也层出不穷。有人企 

图引诱或瓦解军队•，但是议会对此采取了明智的措施;议会使军队 
属于革命力量，军阶和晋升都不受宮廷和贵族头衔的牵制。7月 
14日以后逃到都灵的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同里昂和南方建立 
了秘密 联系； 但是，由于这些亡命贵族在这个时期还沒有象以后 
在科布论次所拥有的那种国外力量，在国內也沒有支持，他们的全 
部阴谋计划都失败了。僧侶在朗格多克发动暴动的尝试毫无结 
果，只引起了短时间的骚乱，而未能挑起宗教战爭。要组成一个党 
派需要时间，要使它认眞战斗，更需要时间。比较可行的计划是挟 
持国王，把国王架到佩龙讷去。法夫拉斯侯爵在“王弟殿下”的秘 
密支持下准备执行这个计划时，被发觉了。夏特莱载判所判处这 
个胆大妄为者以死刑，他的图谋沒有成功，因为他过于张扬了。经 
过10月间一系列事件之后，国王的出走就只能采取秘密方式，后 
来他果眞试图这样做了。 

官廷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宮廷鼓励种种反革命活动，但是 
它一件也不承认。它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更加无能，更加依赖议 
会，虽然它想摆脫这种处境，却又不敢作此尝试，因为这是很难成 
功的。因此，它只煽动反抗而不公开参加反抗。宮廷同某些人一 
起怀念旧制度；又同另一些人一起共谋缓和革命。米拉波从不久以 
前开始和官廷有些来往。米拉波:在成为改革的主要发起人之后，想 
联合所有派別来稳定这些改革。他的目的是使官廷转向革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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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把革命交给宮廷。他是支持立宪的，他不可能有別的主张，因 
为他的权势决定于他的声望，而他的声望又决定于他的主张。但 
是，他不应叫別人收买他的这种支持。如果不是他的庞大需要使 
他接受金钱而出卖他的主张，他是不会比不妥协的拉法耶特以及 
拉梅特之辈和吉伦特党人受到更多的谴责的，这些人都先后与宮 
廷有过瓜葛。但是他们从来沒有得到宮廷的绝对信任，官廷只有 
在不得已时才起用他们。宮廷利用他们是想中止革命，而利用革 
命的敌人则是要摧毁革命。在所有的平民领袖中，米拉波算是在 
宮廷中最有威望的人，因为他的影响最大，力量也最强。 

处在这种种阴谋和种种奸计之中，议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制 
宪的工作。议会决定了法国的新司法组织，所有新的司法官职都 
是暂时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权力出自国王，官员由国王任命； 
而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所有权力出自人民，官员由人民任命。只有 
王位可以承袭，其他权力旣不是一个人的所有，也不是一个家族的 
所有，所以旣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这个时代的立法服从于 
一个唯一的原则 ：国民 的最高主权。司法职务也是可以变动的了， 
陪审团在过去几乎是一个一般的民主组织，幷且在封建统治或王 
权鼎盛时期只有在英国还存在，现在在刑事案件中也采用了这种 
制度了。在民事案件中有专门审判官。建立了固定法庭，分两级 
审判，以纠正错娛的判决，同时也建立了最高法院，以维持法律 
的保护作用。这种事关重大的权力，当它属于国王的时候，只有使 
它成为终身固定的才有可能是独立的权力；但是，当它属于人民的 
时候，就应当使它变为暂时的了，因为它旣然属于全体，就不属于 
任何个人。 

在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媾和与宣战之权，议会经过 
最明智、最热烈的讨论，迅速、稳妥而正确地解决了这个新的复杂 
的问题。因为战爭与和平的问题主要在于行动，而不在于意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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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会一反常规，把主动权赋与国王。在这个问题上，最了解情 
况的人有权提出建议，而决定权在立法机关。 

群众运动的激流在冲破旧制度以后，又逐渐回到正常的河道。 
然后又从各方面给它筑起新的堤防。革命的政府迅速建立起来，议 
会为新制度立了国君，成立了国民议会，划分了地区，建立了军队、 
77 市政权、行政权、平民法庭、教会和货币；为国债找到了柢押，而且 
幷无不当地转移了某些财产的所有权。 

7月14日快到了，这是国民解放的周年纪念日，人们正准备 
举行盛大庆祝，以鼓舞公民的精神，加强各方面的联系。要在练 
兵场举行全国的结盟大会，八十三个郡的代表、国民议会代表、 
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和国王都要在这里为宪法宣誓。为迎接这一爱 
国的节日，贵族中同情平民的议员提出取消贵族爵位，于是，议会 
中又举行了一次类似8月4日的会议。所有爵位、纹章、徽章和勋 
爵骑士团都在 （ 1790年 ）6 月20日废除了，虛荣失去了它的特权， 
正如权力失去了它的特权一样。 

这次会议在各方面建立了平等，消灭了旧时代的陈迹，使语言 
文字与事物归于一致。过去，爵位表示职务；纹章标志家族 势力； 徽 
章是给封建贵族的私人军队佩带的•，勋爵骑士团过去曾保卫国家， 
抵抗外来侵略，或保卫欧洲抵抗伊斯兰教的入侵。今天，这一切都 
不存在了，爵位已失去现实意义，而且也不合时宜了；贵族如果不 
再是官员，也就不再是头面人物了；从今以后，权力和荣誉都应出 
自平民。但是，也许是因为贵族重视他们的爵位甚于他们的特权， 
也许是他们正在等待一个借口来公开表示反对，这一措施比任何 
其他措施都更促使他们逃亡和引起他们攻击。对贵族来说，这一 
措施和僧侶世俗化对于僧侶一样，成了一个采取敌对行动的机会， 
而不是一个 原因/ 

7月14日到来了，革命还沒有经历过多少这样美好的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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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不足的只是这个盛大节日天气不好。各郡代表都來觐见国王， 

国王非常和蔼地接待了他们;他接受了最动人的尊敬的表示，但是 
是以立宪君主的身分接受的。布列塔尼代表团团长以单跪姿势向 
国王献剑，他说:“陛下，我把正直的布列塔尼人的忠诚宝剑献给 
您，沾染它的只能是陛下的敌人身上的血。”路易十六让他起来，拥％ 
抱了他，幷把宝剑还给他，回答说•.“最好还是把它交给我亲爱的布 
列塔尼人，我从不怀疑他们对我的爱戴和忠诚，请吿诉他们，我是 
所有法国人的父兄和朋友。”“陛下，”代表又说，“全体法国人都爱 
戴您，永远爱戴您，因为您是一位公民国王。” 

结盟大会将在练兵场举行，庆典的大规模准备工作已吿结束。 
巴黎全城紧张地工作了几个星期，以便到14日那天一切就绪。早 
農七点，选举人、各公社代表、各县县长、国民议会、巴黎的国民 
自卫军、军队的代表、各郡的结盟军，秩序井然地从巴斯底狱旧 
址出发。国民团体的参加，迎风飘扬的旗帜，表现爱国精神的标 
语，多彩的服装，悠扬的乐声，民众的欣悅，使游行队伍具有庄严气 
势。队伍穿过城区，在礼炮声中，从前一天安排好的一座浮桥上跨 
过塞纳河。队伍经过一个骂着爱国标语的牌楼，进入练兵场。各 
团体在掌声中依次到达指定地点。 

宽阔的练兵场周围的草坡看台上共约有四十万观众。场中央 
是一个古式祭坛，在祭坛周围的圆形观礼台上，可以看见国王、宫 
眷、议会和市政人员。各郡结盟军分別站在自己的旗帜下，军队 
代表和国民自卫军整队站在军旗之下。奥顿的主教身着祭礼服装 
走上祭坛，四百名神甫身穿白袍，佩带三色飘带站在祭坛的四角。 
弥撒是在军乐声中举行的，弥撒过后，奥顿主教为王旗和八十三面 
郡旗行了祝圣礼。 

广场上异常肃靜，在这一天被任命为全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的拉法耶特，第一个走出来举行公民宣誓。他在人民的欢呼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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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由近卫兵拥到祖国的祭坛上，然后以他自己的名义，以军队和结盟 
军的名义高声说•.“我们宣誓，永远忠于国民，忠于法律，忠于国王； 
尽力维护国民议会制定幷经国王同意的宪法；幷以永不分离的友 
爱同全体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顿时，礼炮声，经久不息的“国民 
万岁1国王万岁1 ”的欢呼声和音乐声响成一片。然后，国民议会议 
长领头，全体议员循声宣述同样的誓言。接着，路易十六起立说： 
“我以全体法兰西人的国王的名义 宣誓： 我要运用国家宪法賦予我 
的一切权力来维护国民议会制定幷经我同意的宪法。”王后也激动 
起来，她举起怀中的王子对人民 说:“ 这是我的儿子，他和我一样怀 
有同样的感情。”就在这个时刻，各种旗巾只一齐表示敬礼，群众欢呼 
起来，人民相信国君的诚意，君主相信人民的拥戴；最后，这个愉快 
的日子在感恩歌声中结朿了。 

结盟节还延长了一段时间，巴黎市为各郡代表举行了竞技会、 
灯会和舞会。舞会是在一年前还屹立着的巴斯底狱旧址举行的，铁 
栅、刑具和碎砖烂瓦到处可见，在巴斯底狱的门上写着“舞场在 
此”，同这个场所过去的用途形成了对比。一个当时的目击 者说： 
“人们确实在这块曾有无数人流泪 ，无数 勇敢的有天才的和无辜的 
人呻吟、绝望的喊声经常被窒息的土地上，愉快地、安心地跳起舞 
来了。”庆祝活动结束以后，人们制作了纪念章，以留纪念，代表们 
各回本郡。 

结盟大会只不过使各党派的敌对行为暂时停息。散会以后，议 
会內外又开始了小规模的阴谋活动。奧尔良公爵完成了他的使命 
回来了，更准确地说，从流放中回来了。有人控吿奧尔良公爵和米 
拉波同为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主使者，关于这一案件的调査工 
作是由夏特莱裁判所主持的。这个已经搁置的案件这时又重新审 
理。通过这一攻击，宮廷再次暴露它是毫无预见的；因为必须证实 
这种控吿，否则就不应当控吿。议会本来是决定如果发现罪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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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出罪犯的，这时宣布不应 追诉； 米拉波严厉地斥责了这一诉讼程 80 
序，迫使右边的议员不敢发言，从而战胜了这次只是为恐吓他而提 
出的控吿。 

人们攻击的不仅是几个议员，而是整个议会。宮廷又阴谋破 
坏议会；右派则鼓励它采取过火行动。修道院长莫里说 :“我 们很喜 
欢议会的命令，我们还需要三、四道。”一些被收买的写俳谤书的人 
叫人在议会门口出售使人民失去对议会的尊敬的文章；大臣们谴 
责幷反对议会的做法。念念不忘旧日权势的內克尔也向议会递交 
备忘录，反对议会的命令,幷对议会提出忠吿。这位大臣是不甘屈 
居次等角色的。他不愿意服从议会冒进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与 
他逐步改革的想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最后，內克尔意迫到自己 
的努力毫无用处，或者是威到了厌倦，终于在1790年9月4日辞 
职，离开了巴黎。他黯然走过他十四个月以前以胜利者姿态经过的 
各省。在革命时期，人是容易被人民忘记的，因为人民看到的人太 
多，而且日子过得很快。如果不希望人民忘记，就要一刻也不停地 
按照他们的方式为他们服务。 

另一方面，贵族由于被取消爵位而有了新的不满的理由，正继 
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贵族无法煽动人民，因为人民出于自己的立 
场威到革新对自己很有利，就利用另一种自己认为更可靠的 办法： 
先离开王国，然后通过发动欧洲参预纷爭，卷土重来。但是，在逃 
亡尙未准备好，在国內也能找到外国的反对革命者的时候，他们是 
要继续在国內进行煽动的。如前所述，军队中发生分裂已经有一 
个时期了。新的军事条例是有利于士兵的，它规.定把从前授予贵族 
的军阶授予从军最久的人。大部分军官留恋已被摧毁的旧制度，他 
们对这点幷不隐讳。他们由于被迫宣誓忠于国民，忠于法律和国 
王（这已成为共同的誓言），有些人就离开军队而加入了逃亡的队 
伍；另一些人则竭力把士兵拉拢到自己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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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布耶侯爵就是其中一个，这位将军抱着这种企图，在长期拒绝 

公民宣誓以后，终于也同意宣誓了。由他统率的军队很多，他的驻 
地接近北部边境；他机智、果敢 t 效忠于国王，虽然他由于拥护一项 
改革以后在科布伦次被人怀疑，他仍然是当时那样的革命的敌对 
者，他为了使军队忠于自己，就不让军队接近公民，以免感染上公民 
的反抗思想。他还善于用谨愼的行为和高贵品质的影响来保持士 
兵对他的信任和拥戴。在別的地方情形就两样。军官是普遍怨忿的 
对象；他们被控克扣军饷，从不公布军需帐目，舆论界也有反映。这 
些原因加在一起，就激起了士兵的 反抗。 1790年8月南锡的反抗 
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几乎成为內战的信号。夏托-维苊、梅斯特- 
德_冈和罗瓦的三个团反抗军官。布耶受命向他们进击，他率领的 
是梅斯的驻军和国民自卫军。经过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之后，把反 
抗的军队征服了。议会为此向他表示祝贺•，但是，巴黎人民认为士 
兵是爱国的，而布耶却是一个阴谋家，所以市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反应很强烈，群众纷纷集会，要求控诉下令布耶进攻南锡军队的大 
臣。不过，拉法耶特在议会的支持下平息了群众的不满，议会处在 
反革命和无政府状态的夹攻之中，以高度的智慧和同样的勇敢精 
神，旣反对了前者，也 K 对了后者。 

革命的敌人眼见国民议会有困难，就得意起来。在他们看来， 
议会完全由群众支配也好，失去群众的支持也好，不论在哪种情况 
下，都会很快幷且很容易地恢复旧制度。僧侶也在起推动作用，僧 
侶使用了种种方法阻挠出售教会财产，甚至使售价高出原定的价 
格。旣摆脫了什一税，又获得了偾权保证的平民，是决不会附和主 
教们的不满情绪的。从此以后，主教们就利用“教士法”来煽动 
82教会的分裂。前面已经说过，议会的这个法律不涉及教规，也不涉 
及信仰。国王已经于12月26日批准这项 法律； 但主教们却认为 
这项法律旣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又违反教规，声言这项法律侵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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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至于教皇，当国王向他征询意见，要求他同意这项取消他在 
法国的权利的措施时，他表示反对，幷且鼓动主教们反对。因此主 
教决定不赞成实行僧侶世俗化，决定他们中间被撤职的人应反抗 
这种违反教规的法律，凡未经教皇同意设立的教区应认为无效，首 
都大主教应拒绝以世俗方式任命主教的制度。 

议会意欲挫败这一联盟，结果反使它加强了。假使议会对那 
些反对派的神甫采取放任态度，那么纵然他们有此愿望，也找不出 
宗教战爭的因由。但是议会决定，所有僧侶都应宣誓忠于国民，忠 
于法律和国王，宣誓维护“教士法”。谁要是拒绝宣誓，就撤換其主 
教或教区司铎的职位。议会希望高级僧侶由于利害关系，下级僧侶 
山于抱有野心，会赞成这一措施。相反方面，主教们以为所有教士 
都会效法他们，拒绝宣誓，这样国家就会沒有信仰，人民就会沒有 
神甫。结果是哪一方的愿望也沒有实现。议会中的大多数主教和 
教区司铎拒绝宣誓；但也有一些主教和不少教区司铎宣誓了。反对 
派的教职被撤換了，选举人任命了继任人，奧顿和利达的主教也按 
照教规任命了这些继任人。但是，被撤职的僧侶拒绝放弃他们的 
职位，幷宣称他们的继任人是沒有资格的•，已经举行的圣礼是无效 
的；胆敢承认继任人的教徒将被开除教籍。他们不离开原来的教 
区；他们继续发布谕令，煽动人们不服从 法律； 这样，利益和制度的 
问题先是变成宗教问题，随后又变成党派问题。于是僧侶分为两 
派，一是宪政派，一是反对派，两派各有其拥护者，两派互以叛徒或 
异教徒相称。由于私心和私利，宗教变成了一种工具或障碍。当 
神甫们制造了狂热信徒的时候，革命家则制造了不信教者。沒肴幻 
受到上层阶级恶行影响的人民群众，由于把他们放在革命与信仰 
二者之间的人的轻率行动而丢弃了祖先的信仰，在城市中更是如 
此。费里埃侯 爵说： “人们将毫不怀疑地谴责这些主教们，他们拒 
绝任何协商，用他们的罪恶阴谋堵塞了一切调解的途径 •，他 们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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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地坚执己见和可鄙地死守住自己的财富而牺牲天主教。” 

各派都想抓住人民群众，向人民表示殷勤，把人民群众看成当 
时的君主。他们在利用宗教影响人民群众之后，又利用了另一种在 
当时说来是非常有力量的方法，那就是俱乐部。在这个时期，俱乐 
部是一些议论政府措施 、国家 大事和议会法律的私人会社。俱乐部 
的讨论 沒有任何权力，但是有一定影响/第一个俱乐部是布列嗒尼 
人的代表在凡尔赛集会商讨他们的步调时成立的。当国民议会从 
凡尔赛迁到巴黎时，布列塔尼人的代表以及在议会中与他们持有 
同样见解的人曾在雅各宾修道院里开会，因而得名为雅各宾俱乐 
部。它起初一直是议会的预备性会议；但后来就象一切存在着的 
事物一样，雅各宾俱乐部发展了，它不仅要对议会，而且还要对 
市政府和人民群众施加影响，它接受市政人员也接受普通公民为 
会员。雅各宾俱乐部的组织愈扩展，它的行动就愈有力，开会日 
期 按时在报纸上公布。它在各省建立了分部。它在合法的势力之 
外形成了另一种势力，起初只是给合法势力提些建议，后来就几 
乎足领导合法势力了。 

雅各宾俱乐部失去原始的性质，成为一个群众集会以后/有一 
部分创始人屛弃了它。这些人成立了一个称为89年俱乐部的类似 
原来的俱乐部的协会，由西哀耶斯、夏普利埃、拉法耶特、拉罗什富 
科等人领导，而雅各宾俱乐部则由拉梅特和巴纳夫领导。米拉陂 
参加了两个俱乐部，幷且受到两方面的欢迎。这两个俱乐部，一个 
在议会占优势，一个在人民中有基础，虽然程度不同，却都是拥护 
糾新制度的。贵族一派想用自己的武器来打击革命，也成立了一些 
保王派的俱乐部来与平民的俱乐部对立。第一个成立的名为“无 
党派俱乐部\但是它未能维持多久，因为它不倾向任何主张。后 
来，当它以“王政俱乐部”的名宇出现以后，它的成员就都是以它代 
表自己愿望的人了。这个俱乐部企图博得群众的拥护，向群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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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面包，但是群众不仅不接受，反而把成立这个组织看成反革命阴 
谋。群众扰乱了该俱乐部的会议，几次迫使它改变开会地点。最 
后市政治局不得不在1791年1月淫封了这个经常引起骚动的俱 
乐部。 

群众的不信任达于极点；国王的几位姑母的出走使他们更加 
不安，他们把这件事的重要性夸大了，他们怀疑宮廷正准备另一次 
出走。这种怀疑幷不是沒有根据的；由于怀疑，甚至引起了骚动， 
反革命分子就想利用骚动把国王劫走。拉法耶特以他的坚决和机 
智，挫败了这一阴谋。当群众认为万森城堡的望楼与社伊勒里宮 
相通，便于国王出走，而到万森去拆除望楼的时候，有六百多名武 
装人员冲进杜伊勒里宮企图挟持国王出走。拉法耶特率领国民自 
卫军赶到万森，驱散了群众，然后又缴了宫中反革命分子的械。他 
的后一个行动使他恢复了因前一个行劫而失去的信任。 

这次的阴谋活动使人更加担心路易十六会出走。因此，不久 
以后，当他要到圣克卢去时，受到群众和他的禁卫军的阻拦，尽管 
拉法耶特极力使群众尊重法律和君主的自由。议会方面在宣布了 
国君不可侵犯，整饬了立宪派卫队，把摄政权给与国王的最嫡亲男 
性继承人之后，仍然宣布国王出亡国外即失去王位。当时逃亡者 
日见增多，他们的阴谋计划十分明显 ，一 些欧洲国家的态度咄咄逼 
人，的确使人担心国王会作出同样的决定。 

也就是在这时候,议会第一次想要用一道法令来制止 逃亡; 但 
这是有困难的。如果处罚出走的人，就是违反人权宣言中规定的 85 
自由的准则，如果不对逃亡加以制止，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 
为贵族就是为了进攻法国而暂时离开法国的。在议会里，除去袒 
护逃亡的一派人以外，一些人只看到权利，另一些人又只看到危 
险。各人都以自己考虑问题的方式表示赞成或反对镇压的法令。 

要求发布这项法令的人希望这项法令不要太 严格； 但是，当时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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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用的办法，聿而议会在这个办法面前后退了。这项法令规 
定，根据一个三人委员会的武断的决定，对逃亡者应剝夺其公民 
权，幷沒收其财产。米拉波 喊道: “读这项决议草案的时候，人们听 
到战栗的声音，证明这项法令应该纳入德拉古法典①，而不应出 
现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法令之中。我对那些任命一个独断专行的委 
员会的人声明，我要取消以前对他们所发的誓言，不受任何约束。 
我所向往的和已经享有的声望，幷不是一株荏弱的芦苇，它是扎根 
在土地上的，是以正义和自由为根基的。”当时国外的形势幷未严 
重到非采取这样的安全和保卫革命的措施不可的程度。 

米拉陂自以为如此可靠的声望幷沒有享受很久。对他说来，这 
是最后的一次会议了，过了几天，他就由于操劳过度、精力衰竭而 
结束了一生。1791年3月2日，米拉波去世，他的死是全民的不 
幸，巴黎全市人民参加了他的葬礼，全法国为他举哀，他的遗体安 
葬在以“国士墓”命名的伟人公墓。在他以后，还沒有象他这样的 
声威显赫的人物;当议会中的讨论爭持不下时，人们还经常望着那 
个发出结朿爭论的话语的席位。在革命艰危时期，他以他的勇敢 
精神帮助了革命，在革命胜利以后，他又以杰出的判断力帮助了革 
命，米拉波的死是死得其时的。他的头脑里正在考虑一些宏大的 
计划： 他想加强王位和巩固革命，在这样的时代，这种事情是很难 
两全的。如果他能使王权独立，恐怕王权会制服革命，如果他失败 
了，恐怕革命会取消王权。使旧政权变成新制度也许是不可能的 
% 事； 也许，革命只有延续发展才能被认为合法，王位才能在重新恢 
复中获得另一种制度的新事物。 

从1789年10月 5 日、6日到1791年4月，国民议会完成了 
改组法国的工作•，宮廷进行了一系列卑鄙的阴谋活动，幷且企图出 

①德拉古法典一公元前621年，古雅典王德拉古制定的成文法,以严酷著称, 
故后世称苛法为“德拉古法”。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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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特权阶级极力寻找恢复权势的新的手段，因为他们从前掌握的 
那些手段已先后被剝夺了。他们曾利用一切混乱的帆会来向新制 
度进攻，同时也借助无政府状态来恢复旧制度。贵族方面，在高等 
法院复会期间，他们使临时法院提出抗议；在废除省制时，他们挑 
拨各等级起来 反抗； 各郡的组织刚一成立，他们就策划新的选举； 
议员的任期刚刚届满，他们就要求解散议会；新的军事条例刚一硕 
布，他们就煽动军官叛变。最后，所有这些反抗手段都沒有使他们 
达到目的，于是他们逃亡国外，发动欧洲来反对革命。僧侶方面， 
则对于失去教会财产、对于有关教会的新制度都极端不满，他们 
想以暴动来破坏新制度，幷且企图利用宗教分裂来掀起暴动。就 
是在这个时期，各派日趋分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革命的两个敌 
对阶级在准备国內战爭和国外战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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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1791年4月到9月30日制宪议会 

法国革命前的欧洲政治，各国奉行的同盟制度。 一 反对法国革命 
的 同盟； 各个国家的动机。——曼图亚会议和曼图亚声明。——国王 
出走至瓦伦；国王被扣留；国王停止行使权力。——共和派和君主立 
宪派第一次分裂。一君主立宪派恢复王位。——庇尔尼茨宣言。 

——国王批准宪法。——制宪议会闭幕，对制宪议会的评价。 

法国革命必然改变欧洲的 政治； 它结束国王与国王之间的斗 
87爭，开始国王与人民之间的斗爭这后一种斗爭若不是由国王首 
先挑起，它的爆发一定会晚得多。他们本想镇压革命，却扩大了革 
命;他们攻击革命，反而使革命获得胜利。统治欧洲的政治制度已 
经到了末日。在封建统治下，各国的活动主要是在国內，到了男主 
专制时期，各国对外的活动就比以前多的多。封建统治时期在欧 
洲各大国儿乎是同时结朿的。当时，国王与诸侯接触频繁，彼此之 
间曾长期征战，因此各 m 国王经常在国境上互相遭遇，互相冲突。 
沒有一个统治——不论是查理五世的统治或路易十四的统治，能 
实现统一，弱小国家为了抵制较强的国家总要联合在一起，经过各 
种优势和联盟的曲折变化，形成了欧洲的一种均势。为了正确评 
价后来发也的事件，先了解一下革命前的欧洲形势是有好处的。 

自威斯 特伐利亚和约①签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奧地利、英 

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于 IM 8 年在德，法、瑞典三 
国间签 VT 的和约 ，根据 和约，法国从德国得到阿尔萨斯等地。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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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法国一直是欧洲的三大强国。奥地利和英国由于利害关系联 
合反对法国。奥地利在荷兰方面受到法国 威胁； 英国在海上对法 
国有戒心。势力竞爭或贸易竞爭经常使它们处于敌对状态，它们 
力图互相削弱，互相掠夺。自从波旁王朝的一位亲王作了西班牙 
国王以后，西班牙就成了法国反对英国的同盟国。此外，西班牙是 
一个衰落的国家，被屛弃在欧洲大陆的一角，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 
一醱不振，由于有了盟约，过去使它恐惧不安的唯一敌人已不复存 
在，现在它只是在海上还保留一点原有的优势。不过，在奥地利的周 
围，法国还有別的同盟国，北方有瑞典，东方有波兰和土耳其，在德 
怠志南部有巴伐利亚，西部有普鲁士，在意大利有那不勒斯王国。 
这些国家都惧怕奥地利的入侵，自然要与奧地利的敌国结盟。处在 
两个联盟集团之间的皮埃蒙特随着情况变化和利害关系，时而站 
在这一边，时而又站在另一边。荷兰则按照该共和国內是省督派占 
优势还是人民派占优势而决定与英国或法国联盟。瑞士是中立的。 

十八世纪后半叶，北方兴起了两个强国，普鲁士和俄国。普鲁 88 
士从一个普通的选侯领地变成一个重要的王国，是因为弗里德里 
希-威廉使它有了财力和军队。而威廉之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又利 
用这些财力和军队扩张了领土。长时期与各国不相往来的俄国， 

主要是由 于彼伢 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领导而参预了欧洲政治 
的。这两个 M 家的崛起，使原有的联盟发生了变化。俄国和普鲁 
士同维也纳政府取得协议以后，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了波兰。弗 
里德里希二世死后，叶卡捷琳娜女皇和皇帝约瑟夫在1786年结成 
同盟，瓜分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 

因贸然发动的不幸的七年战爭①而削弱了的凡尔赛政府，眼 


①七年战争 （1756— 1763)，一方是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一方是法国、奥国、萨 
克森、俄国、瑞典、西班牙，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 所进行 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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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波兰被瓜分而无力制止，奥斯曼帝国衰颓也未能挽救；揉至同盟 
国荷兰的共和派被普鲁士和英国击倒时，也未能给予援助。1787 
年，普鲁士和英国用武力恢复了荷兰联省的世袭省督制。为法国 
的政策增光的唯一行动就是对北美独立作了有效的支持。1789年 
的革命虽然扩大了法国在道义方面的影响，却大大减弱了它在外 
交上的势力。 

1788年，由小威廉_皮特①统治的英国，被俄国的野心勃勃的 
计划吓坏了。为了遏制这些计划，英国同普鲁士、荷兰结成联盟。 
1790年2月，正当战爭快要爆发的时候，皇帝约瑟夫去世，利奥波: 
尔德二世继任皇位，于7月间接受了賴亨巴赫会谈。在英国、普鲁 
士和荷兰的调解下，这次协商奠定了奥、土和约的基础，最后于 
1791年8月4日在西斯托瓦签订了和约，这次会谈同时还平息了 
荷兰的骚乱。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英国和普鲁士的压力下，也于 
1791年12月29日在雅西与土耳其签订了和约。这些会谈和因 
此签订的条约，结束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政治纷爭，各强国完全有余 
暇来管法国的革命了。 

在此以前互相敌视的欧洲各国的君王现在把法国革命看成了 
89共同的敌人。在七年战爭中就已被否定的旧的敌对关系或联盟关 
系，这时已完全终止，现在是瑞典与俄国联合起来，普鲁士与奧地 
利联合起来。在因法国革命作出了榜样或各君王行动错误而出现 
新的关系以前，就只有这样的 关系： 一方是各国的帝王，另一方是 
一个国家的人民。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很快就组成了，在这里面， 
各有各的 目的: 奥地利是抱着扩张领土的野心；英国是企图对北美 
的战爭进行报复和防止革命思想的影响；普鲁士是为了重新巩固 


①小威廉 • 皮特 （William Pitt , 1759— 1806) 是威廉 • 皮特 （1708-1778 年) 
之子，英国贵族，托利党人的头子。1783 —1801年，1804—1806年任英国首相，欧 
洲反法同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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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那已经受到威胁的专制政权和使休闲的军队能用于扩张领土； 

德意志各邦造为了恢复某些成员的封建权利，因为在阿尔萨斯取 
消封建制度以后他们的这种权利被剝 夺了； 维护专制政治的瑞典 
国王不久前在本国恢复了专制制度，他想使法国也恢复专制 制度； 

俄国则企图乘欧洲忙于其他事务的时机稳稳地瓜分波兰；最后，陂 
旁王朝的所有君主，都是由于权力关系和家族关系加入了同盟。 

逃亡的贵族为这种种阴谋推波:助澜，鼓动各国进攻法国。照他们看 
来，法国沒有军队，或者至少沒有将领，财源枯竭，一片混乱，人 
们 R 恶议会，随时准备恢复旧制度。总之，法国旣沒有自卫的力 
量，也沒有自卫的要求。他们纷纷参加这个为期不长的战役，幷且 
建立了军队，在沃尔姆斯由孔代亲王率领，在科布伦次由阿图瓦 
伯爵率领。 

阿图瓦伯爵特別敦促各国政府作出决定。皇帝利奥波尔德当 
时在意大利，阿图瓦伯爵就偕同充当自己的代理人的卡隆以及阿 
尔方斯 •德 • 杜尔福伯爵一一后者曾为阿图瓦伯爵与杜伊勒里官 
廷进行联系，幷且给他带来国王准许他与利奧波尔德会谈的指令 

前往意大利会晤利奥波尔德。会谈是在曼图亚举行的，会后， 
杜尔福伯爵以皇帝名义交给路易十六一份秘密声明,其中说明了 
反法同盟不久就会援助他。奥地利军队三万五千人将开往佛兰德 
边境，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一万五千人将开往阿尔萨斯，瑞士派一万 
五千名军队进驻里昂內边境，撒丁国王派一万五千名军队进驻多 
菲內边境。西班牙将把它在卡塔卢尼亚的军队，加到二万人•，普鲁 
士随时准备为同盟出兵；英国国王也要以汉诺威的选侯的身分参 W 
加行动。所有这些军队应在7月底同时出动，波旁王朝要在这时 
候提出抗议，各国要发表一道檄文；但事前必须保守秘密，避免一 
切局部暴动和不作任何逃亡的打算。这就是1791年5月20曰曼 
图亚会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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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也许是不肯完全听从外人摆布，也许是害怕阿图瓦 
伯爵率领逃亡贵族胜利归来会压过他所重建的政府的威信，总之 
他认为最好还是由自己恢复君主政体。路易十六手下有一位将军， 
布耶侯爵，是一位忠诚而机智的拥护者，他旣不赞成逃亡贵族， 
也不赞成议会，他答应必要时用自己的军队保护路易十六。他和 
国王之间早已秘密商定，他已准备好一切来迎接国王。布耶借口 
边境有敌军活动，在蒙梅迪设立军营。他在国王要经过的路上布 
置军队，作为国王的警卫，这样做必须有一定的理由，他便以保护 
军饷车辆为由作了这些部署。 

国王的家族也在秘密地作了出行的一切准备，这件事知道的 
人很少，也沒有走漏任何消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路 
易十六和王后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6月20日夜的预定时 
刻，他们就化裝一一^离开王宮。他们避开了近卫军的警戒，来到有 
马车等着他们的大街上，然后朝夏龙和蒙梅迪的方向出发。 

第二天，巴黎得知国王出走的消息，起初感到惊讶，随后就引 
起愤怒，群众纷纷集会，骚动越来越严重。凡是沒有制止国王逃走 
的人都被认为是同谋者，甚至对拉法耶特和巴伊也不相信了。人 
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对法国的侵略，逃亡贵族的胜利，旧制度的 
复辟，乃至一场长期的內战。但是议会的行动很快就使人心安定 
下来。议会采取了应付这种困难局面的一切必要措施，把 大臣和 
91主要官员都召到议会来，发出了一份安民布吿，采取了维持治安的 
措施，掌握起政权，任命蒙莫兰为外交大臣，向欧洲各国表示了它 
的和平愿望，派专员到军队去进行调查，幷且以议会的名义而不再 
以国王的名义接受军队的 誓言； 最后，议会又下令各郡逮捕一切离 
开王国的人。费里埃侯爵说：“就是这样，不到四小时，议会就掌握 
了一切权力，政府照常工作，公共安宁沒有受到任何危害，巴黎和 
法国从这次对王权如此不利的经验中完全 淸楚： 国王同以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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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存在的政府已经差不多永远沒有关系了。” 

这时候，路易十六和他的家族的旅行已临近结束。山于逃亡 
的头几天很顺利，而且，离巴黎已经远了，国王就不再是那样有顾 
虑而是比较放心，他竟满不在乎地暴露身分。到21日，便在瓦伦 
被人认出幷加以扣留。一时之间，所有的国民自卫军全部动员起 
来，布耶所布置的分遣队的军官们想拯救国王，但沒有结果；龙骑 
兵和轻骑兵有的不敢协助他们，有的拒绝协助他们。布耶知道这 
个不幸事伴以后，亲自率领一团骑兵赶来。 m 是已经迟了，当他到 
达瓦伦时，国王已离开了数小时，他的骑兵已疲惫不堪，拒绝继续 
前进。各地的国民自卫军都警戒起来，准备行动，布耶在这次的行 
动失败之后，只好离开军队和法国。 

议会得到国王被扣留的消息以后，即派佩蒂翁、拉图尔-莫堡 
和巴纳夫三个代表前去进行调查，他们在埃佩尔內遇到了国王一 
家，就一起回来。在这次旅行中，巴纳夫为路易十六的明辨是非、 
王后马丽-安托瓦內特的好意以及国王一家落到如此境地所感 
动，因此对他们表示深切关怀。从这一天起，他就向国王进谏，幷 
支持国王。这一行人到达巴黎，穿过拥挤的人群，人们旣不鼓掌欢 
迎，也沒有责难，只是以一种长时间的沉默表示不满。 

围王暂时被停止行使权力，国王和王后都被监视起来，幷派了 
检察官准备审问国王。各党各派都骚动起来，有些人要维持他的％ 
王位，尽管他曾经出走；另一些人则认为，国王旣然在他出走时发 
表的一篇吿法国人民书中谴责了革命，又否定了他在他所谓的受 
软禁时期颁布的法令，他就应被视为已经退位。 

这时候共和派开始露头了。在这以前，它不是附属于別的党 
派，就是隐蔽着，因为它那时还不是独立存在，或者还沒有出头的 
借口。最初在议会和官廷之间进行、接着在立宪派和旧的特权阶 
级之间进行、最后在立宪派本身进行的斗爭，现在要开始在立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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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派之间进行了。这就是革命时期事物发展的一般情况。在 
这时期，拥护新建立的制度的人相互接近了，幷且放弃了纷爭，因 
为这种纷爭即使在议会掌握全权时对他们的事业也是不利的，而 
当一方面有逃亡的贵族、另一方面又有人民群众威胁着议会时，则 
是危险的。米拉波已经去世，这位雄辩家所依靠的、构成议会中最 
无野心、最拥护原则的一部分的中间派，如果与拉梅特一派联合起 
来，是可能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和君主立宪政体、反对人民群众的 
过激行动的。 

这一联盟实现了，拉梅特一派因安德烈和中间派的主要成员 
取得了谅解，开始与宮廷交往幷且成立了福扬俱乐部，与雅各宾俱 
乐部对抗。但是，雅各宾派幷不缺乏领导者，他们在米拉波的领导 
下反对过穆尼埃，在拉梅特的领导下反对过米拉波，又在佩蒂翁 
和罗伯斯比尔的领导下反对过拉梅特。想搞第二次革命的党派一 
直支持革命中那些最激进的活动家，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接近斗 
爭和胜利。这一派现在终于从附属地位变成独立的了，它不再是 
为別的党派、为与自己无关的政见而战斗，而是为本身、在自己的 
旗帜下战斗了。宮廷的一系列过失，贸然从事的阴谋活动，以至国 
王的出走，使这一派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拉梅特派抛弃了这一派， 
把它让给它的眞正的领导者们。 

拉梅特派的人也受到群众的指责，因为群众只看到他们和宮 
廷的联系，幷未硏究这种联系的实际情况。由于立宪派支持他们， 
93他们在议会中是最有势力的一派，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尽早恢复 
王位，以便通过准许共和派于国王停止行使权力期间要求废黜国 
王，使威胁新制度的爭论停止下来。奉命审问路易十六的检察官 
们让路易十六按照他们的意见写了一个声明，以路易十六的名义 
交给议会，因而减弱了国王出走的恶劣影响。报吿员以负责硏究 
这项重大问题的七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沒有理由审判路易十六 


n 



和宣布废黜他。报吿完了以后，讨论了很长时间，而且十分热烈， 

共和派坚持己见，一再力爭，但沒有结果。他们的大部分发言者都 
说，他们要废黜国王，要成立一个摄政机构，就是说，一个人民的政 
府，或向人民的政府过渡的政府。巴纳夫反驳了这些发言者的各 
种理由，他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了下面这段引人注意 的话: “复兴 
帝国的人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地遵循你们的方针。你们已经表明 
了，你们过去是有消灭滥用权力行为的勇气的，是有建立明智而又 
有利的制度的一切能力的；你们现在也要证明你们有这个智慧保 
护和维持这种制度。国民已经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他 
们以自发的行动对威胁自己的一切攻击庄严地做了自己所能做的 
一切。你们要继续采取同样的防范措施，我们的边境应有最强固 
的防卫.。但是，我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要显示我们的克制态 
度。我们要使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件感到不安的人们能够安心。 

我们要让那些在外国关心我们革命的人也有胜利的机会！他们从 
各处向我们大声疾呼 ：你们 是有力量的，你们要明智些、有节制些， 
那才是你们最大的荣誉。这样，你们才能在不同情况下显示出你 
们善于运用你们的天才、策略和各种美德。” 

议会采纳了巴纳夫的意见。但是，为了安定民心，保障法国未 
来的安全，议会 宣布： 如果国王背弃他对宪法的誓言，如果他率领 
军队向国民作战，或者容许別人以国王的名义作战，国王就算实际 
退位，他就要变成一个普通公民，不再是不可侵犯，人们就可以对94 
他退位以后的行为提出控吿。 

在议会通过这项法令的那天，共和派的领袖们出来鼓动群众。 

由于会场有国民自卫军守卫，议会沒有被侵入或受威胁。鼓动群 
众的人无法阻挠发布这项命令，就发动民众反对这项命令。他们搞 
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中否认议会的权限，说最髙主权属于国民， 

幷且认为路易十六的出走就是退位，要求撤換国王。这份请 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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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 <法兰西爱国者> 的作者巴黎市调查硏究委员会主席布里索 
草拟的，7月17日，这份请愿书被送到练兵场的組国祭坛上，无 
数的人来到这里签名。议会得到消息以后，把市政官召到议会 
来，责成市政府维持治安。拉法耶特带领军队赶来驱散了人群，第 
一次沒有发生流血事件。市政官员们在荣誉军人院办公，但就在 
当天，人数更多、更为坚决的群众又涌来了。丹东和卡米尔•德 
穆兰站在祭坛上对群众发表了长篇演说。两名残废者被认为是 
密探而被杀，他们的头 tt 在高杆上。暴动变得可怕了。拉法耶特 
又一次率领一千二百名国民自卫军来到练兵场。巴伊也陪同前 
来，幷使人挥动红旗。他们向群众宣读了依法警吿群众解散的命 
令；但是，群众不肯解散，群众不顾强制的命令， 高呼： “扯下红 
旗 I ”幷且用石块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下令开枪，可是向空 
中射击，但群众毫不畏惧，又开始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看到 
暴动者这样顽强反抗，就又下令开枪，这一次是眞的杀伤性的射 
击了。群众惊慌逃散，会场上留下很多尸体。骚动停止了，秩序 
恢复了，可是人民流了血。拉法耶特和巴伊尽管是迫于不得已才 
采取镇 K 行动的，可是群众幷沒有原谅他们。这是一场眞正的战 
斗，在这场战斗中，还不十分强大、也不十分巩闽的共和派被君 
主立宪派战败了。练兵场的尝试成了 8月10 n 发生的人民运动 
的前奏。 

95 正当议会和巴黎发生这样事惰的时候，为路易十六的出走而 

满怀希望的逃亡贵族，又因为国王被扣留而惊愕不安。王弟是和 
围王同时出走的，他比国王幸运，他带着摄政王的名义和权力单独 
到了布鲁塞尔。从这时起，逃亡者就只能指望欧洲的援助了。军 
官们离弃了军队，议会中二百九十名议员抗 ffi 议会发布的命令，企 
图使外人入侵 合汰化 ，布耶写了一封威胁的信，抱着一种奇怪的希 
望来恫吓议会，同时把珞易十六出走的责任放到自己身上。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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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普鲁士王和阿图瓦伯爵在庇尔尼茨会商，他们在那里发表了 
有名的8月27日宣言，这个宣言是为进攻法国作准备的，如果议 
会有远见，不顾一些群众和外国的威胁，不为宣言的企图所左右, 

那么这个宣言就可能影响国王的命运，而不是改善国王的命运。 

在庇尔尼茨宣言中，各国国王把路易十六的事情看成自己的 
事情。他们要求使法国国王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就是说，到他 
们那里去，他们要求恢复法国国王的王位，解散议会，幷且要求恢 
复在阿尔萨斯占有领地的德意志帝国的王侯们的封建权利。他们 
的要求如果被拒绝，就以战爭来威胁法国，所有负有保障法国君主 
政体责任的强国都要参加这一战爭。但是，这个宣言远沒有吓倒 
议会和人民，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们。人们在问，欧洲各国君王凭什 
么权利千涉我国政府，他们有什么权利向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号施 
令，把苛刻的条件强加于人。旣然各国君王要诉诸武力，人们就只 
有准备柢抗。国境线都已作好防卫准备，又征集了十万国民自卫 
萆，人们充满自信心地等待着敌人的进攻。他们确信，处在革命时 
期又在自己国土之內作战的法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这时，议会的制宪工作已近结束，民事关系，税收制度，各种罪 
行的性质反其起诉、审讯、判刑，以及宪法的总则，都已规定出来。 
在继承、赋税和刑罚方面贯彻了平等原则；剩下的工作只是把有关 
宪法的决定汇总成为一个文件呈交国王批准。议会开始对自己的 
工作和分歧感到厌倦了。法国人民对拖延过久的事情也有了反％ 
威，人民希望有一批新的国民代表。各选举人团决定在8月5日召 
开会议。不幸的是，本届议会的代表不能参加下届议会，这是在国 
王出走瓦伦之前就决定了的。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某些人的漠不 
关心，另一些人的爭权夺利，贵族的故意要造成无政府状态的企 
图，共和派的统治意图，都使议会延宕了时间。迪波尔曾经徒劳地 
这样说 过:“ 人们老给我们讲原则 ，为什 么不考虑一下稳定性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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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一个原则呢？难道想使如此热烈、好动的法国人，毎两年在 
法律和政见方面进行一次变革吗？ ”而这正是特权阶级和雅各宾派 
所希望的，尽管他们抱有不同目的。制宪议会在所有这类问题上， 
不是做错了，就是受到控制。在大臣的职位问题上，制宪议会就不 
同意米拉波的意见，而决定任何议员都不得兼任大臣职务;在改选 
问题上，议会不顾议员们的意见，决定议员不得连选连任，幷根据 
同样的精神，规定议员在四年內不得接受国王授与的任何职务。 
这种奇特的淡漠,不久便使拉法耶特辞去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职务， 
使巴伊辞去市长的职务。这个引人注意的时期已完全随着制宪议 
会结束而结束，到立法议会时期就沒有这样的事了。 

在把制宪议会的各项决定汇总为一个文件的时候，就产生修 
改这些决定的意图。但是这个修改的尝试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几 
乎毫无结果。宪法制定之后，又要设法使它更有贵族的倾向性，那 
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要求使它更为平民化。为 
了限制国民的最高权力，而同时又不否认这种权力，议会宣布，法 
国国民有权修改宪法；但是，以在三十年內不行使这项权力为 
最妥。 

宪法的文本由六十名议员呈交国王，要国王停止行使权力的 
命令撤销了；路易十六重新掌政，法律规定给他的近卫军仍归他指 
挥。路易十六恢复自由以后，便开始审查呈交给他的宪法。过了 
97几天，他写信给议会说 :“我 批准这个宪法，我负责在国內维护这个 
宪法，对外保护它不受侵犯，幷且根据它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来使它 
贯彻执行。我知道，大多数国民都赞成这个宪法，因此我宣布 •.我 
放弃在制定宪法过程中我曾提出的异议，旣然我只对国民负责，现 
在我表示放弃这种异议时，任何人也无权对此加以责难。” 

这封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拉法耶特提议、幷使议会决定于 
因国王出走或因有关革命事件而被控的人实行大赦。次日，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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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议会接受宪法。群众热烈欢呼，议员和旁听席的人都热情地 
欢迎他，这一天，他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最后，9月29 
曰是议会闭幕的日子。国王来到了会场，他的演说不时被掌声打 
断，他 说：“ 诸位先生们，你们在这一持久而艰巨的任务中表现了一 
种孜孜不倦的热情，你们回到各地以后，还要完成一项任务，就是 
向你们的同胞讲述你们为他们制定的法律的眞实意义，提醒那些 
无视法律的人，要用你们自己遵守秩序和尊重法律的榜样来澄淸 
和统一各种意见。”“是呀，是呀！ ”全体议员异口同声地喊道。“我 
相信你们一定会向你们的同胞转达我的心意。”“是的，是的！ ”“请 
吿诉他们，国王永远是他们第一个和最忠实的朋友，他需要他们的 
爱戴，他只有依靠他们幷同他们一起才会幸福；增进他们的幸福， 
这是我的希望，它将鼓舞我的勇气，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偸快将是 
我最好的报偿。”他这些话，有人说，筒直就是亨利四世式的演说。 
随后，路易十六在人们的欢呼中走出会场^ 

于是，图雷用强有力的声音对群众说：“制宪议会宣布它已经 
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宣布闭幕。”第一个光荣的国民议会就这 
样结束了。议会表现了果敢、明智、公正，它只有一种热望，即制定 
法律。国民议会以两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了一代人所仅见的 
伟大革命。议会在开会期间粉碎了贵族的阴谋，保持了人民群众 98 
对它的服从，从而压制了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它的主要错误 
在于未把革命的领导交与那些从事革命的人。它象那些功成身 
退、去国出行的古代立法者一样，放弃了政扠。新的议会根本不想 
巩固制宪议会的事业，所以应当结束的革命又重新开始了。 

1791年宪法是根据适应法国的思潮和局势的原则制定的。这 
部宪法是中等阶级的产物，那时中等阶级是最有力量的，正如大家 
都知道的，占统治的力量总是占据一切政府机构的。但是，当占统 
治的力量属于个人时就成为专制，属于少数人时就形成特权，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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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时，就是权利，最后这种情况是社会的最后阶段，正如它是社 
会的最初阶段一样。法国经过贵族执政的封建制度和君主执政的 
专制制度以后，终于达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在公民中间建立了 
平等,政权机构的委任获得承认；在新制度下，人的地位和政权形 
式就应当是这样。 

根据这个宪法，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但是人民却不执行任何 
权力，他们仅有初级选举权，他们的官员在贤明的国民中遴选。由 
贤明的国民组成议会、法庭、行政机关、市政府和国民军队，从而掌 
握国家的一切力量和权柄。只有他们适于行使这些权力，运用这 
些力量，因为只有他们有领导政府所需要的知识。人民还沒有进步 
到参加政权的程度，因此，政权仅仅是偶然和暂时落入他们手中， 
可是他们也受公民教育，幷按照社会的眞正目的在各个初级议会 
中行使政权；社会的眞正目的不是把社会的利益作为遗产授予一 
个阶级，而是使各个阶级在能够取得这些利益的时候，共享这些利 
益。这就是1791年宪法的主要特点。因此，一个人可以随着他掌 
握权利的能力而逐步参加政权。根据宪法，文明愈进步，要求参预 
国家行政工作的人就愈多，政权范围也兪扩大 o 宪法就是用这种 
方式建立了眞正的平等，其实质是容许人参加政权，正如不平等之 
不容许人参预政权一样。通过选举，政权成为可以变动的，从而使 
99政权成了公职;而特权则是把政权变为世袭的，从而形成少数人的 
私产。 

1791年宪法规定了一些同一等级的政权机构，这些政权机构 
互相联系幷互相制约；但是必须说明，王权受民权的控制过分了一 
些。不幸的是，不管最高主权属于哪一方，只要它受到限制，它就 
沒有强大的平衡力。制宪议会削弱了王权，而有批准法律的权利 
的国王则限制着议会的特权。 

这部宪法幷不如美国宪法那样民主，虽然美国领土辽阔，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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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却能逋行。这证明促成或阻止一#政治制度的建立，幷不在 
于制度的形式，而在于这种制度是使人们意见一致还是造成人们 
意见分歧。在一个经过象美洲那样的独立革命的新国家，什么样 
的宪法都是可能制定的；那儿只有一个反对派，那就是宗 主国； 把 
它战败，斗爭就停止，因为它被战败了，它就被赶走了。在具有悠 
久历史的民族中的社会革命则幷非如此。变革涉及利害关系，有 
利害关系就形成党派，有党派就有斗爭，胜利愈大，仇恨愈深。法 
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制宪议会的事业失败，与其说是由于议会的 
错误，不如说是由于党派的相攻。制宪议会处在贵族与群众夹攻 
之中，贵族攻击它，群众冲击它。如果不是內战和外国联军激起了 
群众的直接干预，幷挺身援救革命，群众就不会成为最髙主权者。 
群众为了保卫祖国就要取得国家的统治权，于是群众进行了自己 
的革命，正如中等阶级进行过自己的革命一样。群众也有自己的 
7月14日，那就是8月10日。他们也有自己的制宪议会，那就是 
国民公会，他们有自己的政府，那就是救国委员 会①； 但是，我们以 
后将要谈到，如果沒有反动分子的逃亡，也就不会诞生共和国。 


① 救国委员会 (Ie Comity de Salut Public ), 旧译“公安委员会”，建立于 1793 
年 4 月 6 日。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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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1791年10月1日到1792年9月21日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最初的关系。一各党派 槪况： 以中产阶级为支 
柱的福扬派，以平民为支柱的吉伦特党。——逃亡贵族和反抗派僧 
侶；对他们颁布的法令；国王的否决。——战爭的预报 ■ —吉伦特 
党内阁；迪穆里埃和罗兰。对匈牙利及波希米亚国王宣战。 —— 我 
100 军的失畋 （ 关于在巴黎驻屯两万后备军的法令；关于驱逐拒不宣誓 

的僧侶的法令；国王的否决；吉伦特党內阁垮台。一为迫使国王 
批准以上法令和要求大臣复职的6月23日暴动请愿。一君主立 
宪派的最后 尝试。 一伦瑞克公爵的宣言。一 8月10日事件。 

——拉法耶特反对8月10日事件起义者的武装暴动及其失败。 

—— 立法议会和新的市政府的 分裂； 丹东。一普鲁士军的入侵。 

— 9月2日的大屠杀。 一 阿尔贡纳战役。——立法议会时期几 
个事件的 起因。 

新的议会于1791年10月1日开幕，当即宣布自己为国民立 
法议会。 议会一开始就表示了维护新制度的决心和对法国自由缔 
造者的尊重。档案官卡睦由十二名年事最髙的国民议会代表陪同 
庄严地将宪法全文呈交立法议会。立法议会全场起立、脫帽，接受 
了宪法，幷在旁听席的掌声中根据宪法宣誓：不 食由毋宁死。 随后 
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向制宪议会代表表示感谢，幷开始议会的工作。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最初幷不是合作的和信任的关系。 
当然，宮廷希望在立法议会时期恢复它在制宪议会时期失去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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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地位;这样它才能尽力运用这个还不稳固的、容易听人支配的、在 
当时还被认为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织。立法议会派出一个六 
十人的代表团晋见国王，向他报吿立法议会已经成立。国王沒有亲 
自接见这些代表，只派司法大臣吿诉他们，国王到第二天中午才能 
接见他们。这样一种欠考虑的推托，以及通过一个大臣间接与国 
民代表联系，严重地损害了代表团的尊严。所以，当代表团和路易 
十六会晤时，代表团团长迪夏斯特尔只是简短地对国王 说:“ 陛下， 
国民立法议会已经成立，特派我们前来向您报告。”路易十六的回 
答更为冷淡，我在星期五以前不能到你们那 里去， 这样对待议会 
的态度是很不聪明的，对于调和人民对国王的感情来说是极不适 
当的。 

议会对于代表团团长所表现的冷漠态度表示赞许，甚至立即 
采取了一种欠妥的报复行动。议会迎接国王的仪式，法律早有规101 
定 :给国 王特设一把御座式的扶手掎，对国王的称呼仍用“陛下”和 
“主上”；国王莅临时，代表们须起立脫帽，幷恭敬地随同国王一起 
坐下、戴帽或起立。有些看不惯的和火气大的人，认为这样卑逊是 
与最髙权力机关的议会不相称的。议员格朗热纳夫建议以更合乎 
宪法、更为动听的“法国君王”代替“陛下”和“主上”的称呼。议员库 
东进一步建议只给国王设一把和议长座位完全一样的普通扶手 
椅。某些代表对这两点意见略有异议，但大多数代表热烈赞成 O 议 
员戈代 说:“ 我相信，法国人民尊重国民代表议长的普通座椅，一定 
会远过于执政领袖的金交椅。先生们，我不再说‘陛下’和‘主上’ 

了。立法议会今天还讨论是否保留这些称呼，我觉得奇怪。‘陛 
下’这个词是‘封建主’的意思，来源于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早已 
不存在了。至于<主上’这个词，只有在谈到上帝和人民的时候才 
能使用。” 

有人要求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先决问题，但不十分坚决；当上 





述两种建议付表决时，以多数通过了。但是，由于这样的决议显然 
含有不敬之意，立宪派表示反对，幷且斥为过分苛刻和偏离原则 9 
第二天，提出这个先决问题的人又要求撤销前议。同时，风传如果 
维持原议，国王就不会出席议会，这项决议终于取消了。互 相顾忌 
对方侵夺权利，使用高压手段，特別是使用诡计的两大势力之间的 
这种小爭吵，这次就这样结束了。当路易十六来到立法议会的时 
候，嫌隙更已完全消除；路易十六在立法议会受到极大的尊重和最 
热烈的欢迎。 

国王讲话的主旨是全面和解。他向议会指出了他所注意到的 
10 2 那些 问题: 财政、民法、贸易、工业和巩固新 政权； 他许诺要尽力整 
饬军队的秩序和纪律，使王国有自卫的力量，使欧洲对法国革命有 
一种能够相安一时的看法。他还说了下面这些受到热烈欢迎的 
话 :“先 生们，要使你们的重要工作和你们的热情产生预期的良好 
结果，立法议会和国王之间应有一种恒久的和谐与绝对的信任。不 
愿我们安宁的敌人将费尽心机地分裂我们；但是，让热爱祖国的思 
想把我们团结起来，让共同的利益把我们变成不可分离吧！这样, 
公共的力量将会顺利发展，行政将不会因一些无谓的纷扰而受到 
破坏，每个人的财产和信仰将有保障，任何人再也沒有理由要离开 
他的各项法律得到实施、各种权利得到尊重的国土了。”不幸，在革 
命的外部还有两个不肯与革命妥协的阶级；它们在欧洲和法国国 
內都在不遗余力地阻碍这些睿智的、和平的言词的实现。一个国 
家，只要有不得其所的党派存在，就有党派之间的斗爭，它们迫使 
別人对它们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拒不宣誓的僧侶在国內 
掀起的骚乱、逃亡贵族的武装集结以及反法同盟的进攻准备，不 
久就使立法议会走得很远，以至大大超出宪法的许可和它本身的 
预期。 

立法议会完全由平民派组成。成员的思想是倾向革命的，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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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贵族和僧侶沒有对选奉产生任何影晌。因此，这个议会同前一 
个议会不一样，其中沒有拥护专制和特权的人。在制宪议会末期 
分开的左冀两派依然存在，但人数和力量的对比已经不同。在前 
一个议会中占少数的平民派，在这个议会中成了多数。这一结果 
是制宪议会议员不得连任以及必须选举思想卓越、品行髙尙的人， 
特別是各俱乐部的积极影响所造成的。但是这样一来，各种不同 
主张和各个党派不久就都出现了。和制宪议会一样，立法议会中 
也有一个右派 、一 个左派和一个中间派，性质却完全不同。 

由坚决的绝对的立宪派组成的右派成了溫和派。主荽人物有 
马蒂厄 • 迪马、拉蒙、沃布朗、伯尼奥等人。右派通过巴纳夫、迪波 
尔和亚历山大 • 拉梅特与官廷有过若干接触，这些人曾是右派的 
旧曰领袖，但路易十六很少采纳他们的建议，而多半是无保留地听 
信他的近臣。右派在议会外面有福扬俱乐部和大资产阶级的支 
持。国民自卫军、军队、郡的政务厅以及所有的普通权力机关都拥 
护右派。但是，称为福扬派而在议会中不占优势的这一派，不久就 
失去了巴黎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被政敌左派占据了。 

左派组成的党叫做吉伦特党，在革命中它只是从中产阶级转 
向人民大众的一个过渡党派。它当时沒有任何颠覆政府的企图；但 
是它主张用一切办法保护革命，这一点和主张只用法律保护革命 
的立宪派是不同的。这个党的主要人物都是吉伦特郡的著名演说 
家(吉俭特党即由此得名），其中有韦尼奥、戈代、让索內和普罗旺 
萨尔 • 伊斯納尔，后者比前三人更有辩才。吉伦特党的主要首领是 
布里索，制宪议会时期，他是巴黎市政机关的官员，后来在立法议 
会中当了代表。布里索主张全面改革，他的见解，他在 < 爱国者报》， 
议会讲坛和雅各宾俱乐部所表现的伟大而敏锐的思想，以及他 
对于国外情势的明确而广博的了解，使他在党派斗爭时期和对欧 
洲的战爭即将爆发的时候 取得了 很高的威望。孔多塞则具 有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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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威望，他以深谋远虑见称，有民主思想，在这个第二代的革命中 
起了和西哀耶斯差不多的作用。热情而果断的佩蒂翁是这个党派 
的活动家。他那得人信赖的态度、通俗的谈吐以及平民的作风，很 
快就使他担任了以前巴伊为维护中产阶级利益而担任过的市长 
官职。 

议会的左派中还有更极端的一个小派別，其成员有夏博、巴齐 
J 04 尔和梅兰_德 • 提翁维耳，这些人在吉伦特党里相当于制宪议会 
左派中的佩蒂翁、比佐、罗伯斯比尔。这是激进民主活动的开始， 
这个小派別在议会外，作为吉伦特党的辅助组织，掌握着一些俱乐 
部和群众。这一派的眞正领 袖是： 离开议会以后在雅各宾俱乐部 
建立自己势力的罗伯斯比尔；在科德利埃修道院建立了一个比雅 
各宾派更激进的革新者俱乐部（因为雅各宾派的俱乐部里还有资 
产阶级）的丹东、卡米尔 • 德穆兰和法布尔 • 德格兰丁，以及在群 
众力量所在的郊区有影响的大麦酒酿造商桑泰尔。这一派有整整 
一个阶级的支持，它希望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过，这一派只是以附 
属池位进行活动，他们要想获得胜利，只有在十分激烈的斗爭环境 
中才有可能。 

立法议会的中间派是衷心拥护新制度的。这个中间派与制宪 
议会的中间派几乎具有同样的主张和同样的溫和作风；但是它的 
力量却小得多，它已不是一个基础稳固的、能依靠它来灵活有力地 
制服所有过激党派的阶级的领袖了。国家的危机使人再度成到需 
要有激励人心的主张和在野党派，因此中间派失去了作用。象在 
一切溫和派的会议中那样，中间派很快就属于最有势力的党派一 
边，为左派所控制。 

立法议会的处境十分困难，因为它的前身制宪议会给它留下 
了显然不能协调的一些派別。会议一开始，议会就不得不设法 
对付幷压制这些党派。逃亡贵族的进使人震惊；两个王弟、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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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亲王和波旁公爵对于路易十六批准宪法一事曾隄出抗 议， 也就 
是说，他们反对这种取得和解的唯一的方法。他们曾经说过，国王 
不能出让旧君主制度的权利。他们的抗议传遍全国，在拥护王权的 
人中间产生巨大影响。军官离开部队，贵族放弃他们的城堡，整连 
整连的官兵逃到边境去另外组成部队。对拖延不走的人就派人把 
他们接走，对不肯逃亡的贵族则加以威胁，说一旦贵族胜利归来， 
他们将被贬入市民阶级。在奥地利统治下的荷兰和毗邻边境的选 
侯领地，组织了所谓“流亡法国”。在外国宫廷的庇护甚至支持下， 105 
布鲁塞尔、沃尔姆斯和科布伦次等地都有人公开策划反革命活动。 
各国政府接待逃亡贵族的使节，而法国政府的使节不是被遣回就 
是受到冷遇，甚至遭到逮捕，象迪韦里埃那样。被怀疑有爱国行动 
和拥护革命的法国旅客或商人，在欧洲遭到驱逐。好几个国家，其 
中有瑞典、俄国和弗洛里达 • 布兰卡侯爵所领导的西班牙，都毫不 
隐讳地公幵表示完全愿为逃亡贵族效力。同时，普鲁士军队已作 
好临战准备，撒丁和西班牙军队的警戒线已扩展到法国阿尔卑斯 
山和比利牛斯山区边境，古斯塔夫三世也集结了一支瑞典军队。 

站在反对立场的僧侣想尽一切办法在国內为逃亡贵族作內 
应。费里埃侯爵 说:“ 那些神甫们，特別是主教们，都在用各种狂 
热信仰的手段煽动城乡人民反对教士法。”主教们命令神甫不得 
与立宪派的神甫在同一教堂举行宗教仪式，以免把两个信仰和两 
种圣职混同起来。费里埃又 说:“ 除了这些给教区司铎的教谕之外， 

他们还在乡村给人民散布一些指示。他们说，不能邀请沒有资格 
的立宪派神甫办理圣事；凡是参加立宪派神甫举行的圣事的人都 
犯有大罪；举行婚礼，由沒有资格的神甫证婚不能算正式婚姻，结 
婚人自己和子女都将遭到恶运；不准与他们这样的人和离开教会 
的人有任何来往；市政官员若任用了这样的人，也同样成为叛教 
者;在他们被任用时，教堂打钟的和管理教堂的都应誶职。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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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宣传狂信的女件产生了主教们所预期的 效果： 到处爆发了宗教 
骚乱。” 

骚乱主要发生在卡尔瓦多斯、热沃当、旺代等地。这几个地方 
对革命沒有什么好感，因为开明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而且民众当 
306时还受着僧侶和贵族的控制。有所警觉的吉伦特党想对攻击新制 
度的逃亡贵族和进行反抗的僧侶采取严厉的措施。布里索建议逮 
捕逃亡贵族，他说，要放弃以前对他们的姑息政策。他把逃亡贵族 
分为 三类： 一是主要首脑，以两个王弟 为首； 二是擅离职守幷策动 
同僚逃亡的官员；三是由于害怕丧生、仇恨革命或其他原因离开祖 
国但未进行武装叛国活动的个別人。布里索建议对前两种人要依 
法从严惩办；而对后一种人则应采取宽大政策。至于那些拒不宣 
誓和从事捣乱的僧侶，有些吉伦特党人主张只给予严格的监视；另 
一些人则认为对他们只有一个办法较为稳妥，只有把他们驱逐国 
境才能终止叛乱思想的传播。性情急矂的伊斯纳 尔说： “从今以 
后，任何调解的办法都沒有用处；请问，以前一再宽宥，结果 怎样？ 
你们越宽大，敌人越 猖狂； 只有使他们沒有办法，#们才会停止破 
坏活动。不是他们胜利，就是我们胜利，事情只能是这样，谁要是 
看不见这个明显的事实，我认为他一定是政治上的盲人。” 

立宪派对所有这些办法都表示反对;他们不否认存在危险，但 
他们又认为这样的法律是专制的法律。他们说首先必须尊重宪 
法，此时只应限于采取一些预防 措施； 对逃亡者严加防范，对反抗 
的教士则等到发现确凿的阴谋罪证以后再行惩办，这样就够了。他 
们一再强调不要违反法律,即使对敌人也是一样•，否则一旦开始这 
样做，以后就会不可收拾，致使革命也会同旧制度一样以自己的不 
公正而归于失败。但是，议会认为救国比严格遵守法律更重要，它 
巳经看出犹豫就会发生危险，而且巳经在感情上趋向于采取紧急 
措施，因此虽有上述理由也不予考虑了。10月30日，议会终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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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通过了关于国王的哥哥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①的一项107 
法令。这项法令要求这位亲王必须在两个月內返回法国，届时不 
回，就取消其摄政权。可是，到了讨论关于逃亡贵族和教士的法令 
时，意见却不一致了。11月9日，议会 决定： 聚集在边境以外的 
法国人都有阴谋叛国嫌疑；如果这些人到1792年1月1日仍不解 
散，即以阴谋叛国论罪，可以处以死刑；经缺席判决以后，他们的财 
产的收益将由国家来处理，但不掼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及其合法偾 
权人的权利。同月29日，议会对反抗派僧侶也作出了类似的 决定： 

反抗派僧侶必须举行公民宣誓，否则取消其年金，幷被认为违法作 
乱的嫌疑分子。如果他们再拒绝宣誓，即加以严格监视；在他们所 
在的公社发生宗教骚乱时，即将他们解到郡的首府；如果他们参加 
骚动进行反抗的宣传，即予以扣押。 

国王批准了第一项关于王弟的法令，但否决了其余两项法令。 
不久以前他曾公开谴责逃亡贵族；写信给逃亡的两个亲王，召他们 
回国。他以法国的安宁的名义和对兄长对国王应有的情分与服从 
的名义，要求他们应召归来。他在信末这样 写道： “如果我不须用 
我所宣布的坚持不变的决定来反对你们，我将毕生威激你们。”他 
的明智的呼吁沒有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路易十六尽管谴责了逃亡 
者的行为，却不肯同意对逃亡者采取的各种措施。立宪派和郡执政 
厅支持他拒绝枇准这些措施。当路易十六在人民心目中已是逃亡 
贵族的共谋者，他已激起吉伦特党的不满，幷且同议会闹分裂的时 
候，这种支持对他来说幷不是沒有用处的。旣然国王援用宪法来 
写信谴责逃亡者，幷又运用宪法赋与他的特权来反对革命者，他就 
本应同立宪派密切联合起来。国王只有眞诚赞助第一次革命幷以 
资产阶级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他的地位才能巩固。 108 

①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 （ Louis - Stanidas - Xavier ) 是路易十六的弟 
弟,路易十五的小儿子，也就是路易十八，此处原书误作路易十六的哿哥。——译者 


113 


但是，宮廷却不那样甘心于 失败： 它始终还在等待有利时机， 
这就使它的行动不能始终一贯，使它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各个方 
面。宮廷继续和欧洲各国保持联系，它幷不是始终准备抗击欧洲 
的千 涉的； 宮廷和大臣们密谋反对平民派，而且利用福扬派——尽 
管对福扬派也不很信任——来反对吉伦特党。宮廷这时候的主要 
依靠就是贝特朗•德 • 摩勒维尔的一些计谋•，当时摩勒维尔领导 
国务会议，建立了一个供他驱使的“法兰西俱乐部”,收买议会旁听 
席的人鼓掌称赞，希望以这种革命的伪装战胜眞正的革命，他的目 
的是玩弄各个党派，通过表面地遵守宪法来消除宪法的效果。 

宮廷有了这一套作法，甚至贸然削弱了它本应加强的立 宪派； 
宮廷不顾立宪派的损失，支持提名佩蒂翁为市长。由于前国民议 
会的漠不关心，所有在前国民议会时期担任过公职的人都相继退 
职了。10月8日，拉法耶特辞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巴伊放弃了 
市长职务。立宪派推荐拉法耶特接替巴伊的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等 
重要的职位因为它可以掀起叛乱或防止叛乱，可以把巴黎交 
给占领巴黎的人。在这以前，拉法耶特一直是属于立宪派的，立宪 
派曾镇压过练兵场的群众运动。现在，立宪派失去了对议会的领 
导和对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他们又失去了市政府。官廷把它所 
掌握的全部选票都投了吉伦特党的候选人佩蒂翁。王后曾对贝特 
朗•德 • 摩勒维尔 说:“ 拉法耶特先生愿意当巴黎市长不过是为了 
不久以后当宮相。佩蒂翁属于雅各宾派，是共和派 •，但 他是个蠢才， 
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党派的领袖。” 11月14日，佩蒂翁在一万零 
六百三十二票中以六千七百零八票的多数当选为市长。 

这次任命对吉伦特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吉伦特党幷不是 
109 只得到市长职位就满足的。法国也不能再长期处于这种危险和不 
稳定的状态中。一些旨在保卫革命的法令被国王否决以后，政府 
幷沒有采取任何代替的措施；內阁表现 W —种反威，或者说一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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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不关心。因此，吉伦特党指责外交大臣德莱萨尔在外交谈判中 
优柔寡断、软弱无能，认为有掼国家的荣誉，不利于国家的安全。 
同时，他们也强烈谴责陆军大臣迪波塔伊和海军大臣贝特朗•德 • 

摩勒维尔，说他们沒有加强边防和海防。特里尔和美因茲的选 
侯以及斯皮尔的主教所表现的帮助逃亡者进行军事集结的敌对行 
动，更激起了全国的极度愤慨。外交委员会建议 :应该 向国王表明， 

国民非常希望国王出面要求国境上的亲王们在三个星期內遣散逃 
亡分子，希望他集中必®的力量来迫使这些人尊重国际法。人们 
还想通过这一重要行动使路易十六郑重保证，幷向累根斯堡国会 
以及欧洲各国宮廷表达法国的坚决意志。 

伊斯纳尔登上讲坛支持这个建议，他 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要显出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我们的重大使命，我们要拿出应有的 
坚决态度对各部大臣、国王以及整个欧洲说话。我们要吿诉大臣 
们,每个大臣以前的行为是不怎么令人满意的，他们今后是爭取群 
众的拥护还是法律的惩罚，由他们选择，我们所说的负责任就是鞠 
躬尽瘁的意思。我们要忠吿国王，他的利益所在就是维护宪法•，他 
仅仅是受人民忖托、为人民而实行统治；国民是他的最高主权人， 
他是服从于法律的。我们要吿诉整个欧洲，法国人民一旦拔出剑 
来，就会扔掉剑鞘战斗到最后胜利，然后把剑鞘找回；各国政府如 
果一定要他们的帝王从事反对人民的战爭，我们就一定要发动人 
民同帝王们决一死战。我们要吿诉欧洲，人民在专制君主的命令下 
进行的一切战爭 …… ”说到这里，众人的掌声打断了他的话，他大 
声 叫道： “不要鼓掌，不要鼓掌，请大家尊重我的热诚，这是酷爱自 
由的热诚!我们要吿诉欧洲，人民在专制君主的命令下进行的一切 
战爭，就象是无耻的阴谋家挑拨两个朋友在黑暗中互相厮杀。只要 J 10 
天一亮，两个朋友就会丢下武器，互相拥抱，幷且惩罚欺骗他们的 
那个人。同样，当敌我两军交战时，一旦智慧的光辉照亮了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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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人们就会当着被推下宝座的暴君，当着上天和大地，互相拥 
抱起来。” 

议会热烈地一致通过了这项提案，幷于11月29日派出一个 
代表团晋见国王。代表团的发言人是沃布朗，他对路易十六说:“陛 
下，立法议会对我国情势加以观察，发现目前全国仍然不得安宁， 
是由于法国逃亡分子的罪恶的备战活动所致。这种猖狂活动得到 
德意志王侯们的支持，这些王侯无视他们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仿佛 
已经忘记，那个保障了他们的权利与安全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是 
亏得法国才签订的。这种敌对的准备，侵略的威胁，使我们不得不 
化费巨款扩充军备，而这些款项本来是国家乐意用来偿还自己的 
偾权人的。 

陛下，现在应该由您來使他们停止这种敌对行动。只有您能够 
以合乎法国国王身分的言辞对外国说话，请您向它们说明，哪个地 
方有反对法国的备战活动，法国就认为哪个地方有敌人；我们将信 
守不进行侵略的誓言；我们要做它们的友好邻邦，作为一个自由 
的、强大的国家同它们保持始终一贯的友谊;我们将尊重它们的法 
律和习惯，尊重它们的宪法；但是，我们的宪法也应同样受到尊重。 
最后，清您吿诉它 们：如 果德意志王侯们继续支持反对法国的备战 
活动，法国人民带给他们的将不是铁和火，而是自由 I 他们应该考 
虑一下各国国民的觉醒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路易十六回答说他十分重视议会的意见。过了几天，他亲临 
议会，说明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决定。这些决定是符合普遍愿望的。 
国王在掌声中说他将通知特里尔和其他地方的选侯，如果到1月 
15日，他们境內的法国逃亡分子的集结和备战活动仍不停止，就 
Hi 把那个国家视为敌国。国王还说要给皇帝写信，要求他以帝国首 
脑的权威来避免由于神圣罗马帝国中某些成员固执己见而引起的 
不幸。 他说: “万一这些声明被置之不理，那么,各位先生，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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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诉诸战爭；一个曾经庄严地屛弃侵略的国家，除非万不得已是不 
会进行战爭的，但是，当自身的安全和荣誉要求非战不可的时候， 
自由、勇敢的国民也必定会全力以赴的 c / 

围王同帝国各王侯交涉是有军事准备作后盾的。12月6 曰， 
陆军大臣迪波塔伊被撤換了。新任陆军大臣纳博纳是从福扬派中 
选任的，他年纪不大，活动力强，渴望以本派的胜利和保卫革命的 
功绩而出人头地。他就职后立即到国境线去。同时征集了五万军 
队。为此，议会枇准了二千万里弗的特別费。又整編了三支军队， 
分別由罗尙博、呂克內和拉法耶特指挥。最后，对王弟殿下、阿囹 
瓦伯爵和孔代亲王提出控诉，控吿他们危害国家安全和违反宪法。 
冻结了他们的财产，由于以前规定的王弟回国的期限已满，剝夺了 
他的摄政权。 

特里尔的选侯答应解散集结的逃亡分子，幷保证以后不再容 
许发生此类事情。但这只是-种幌子。奧国命令本德尔元帅在选 
侯受到攻击时予以保护，幷且批准了累根斯堡国会的决定，要求 
恢复在阿尔萨斯有采邑的王侯们的权利。奥国不同意用金钱赔偿 
他们失去的权利，它只许法国恢复阿尔萨斯的封建制度，否则诉诸 
武力。维也纳政府所采取的这两种行动当然不是和平的。奥军正 
向我国边境推进，这更加证明它不采取行动是不能置信的。在荷 
兰的军队有五万人；在布赖斯高有六千人；还有来自波希米亚的三 
万人。这支强大的警备部队随时可以变成进攻部队。 

议会咸到有必要赶快促使皇帝作出决定议会把选侯看作皇 
帝的代理人，把逃亡贵族看作皇帝的工具；因为考尼茨亲王①承认 
保护各王国安全和荣誉的君生联盟是合 法的。吉伦特党因此主张 
要防范这个危险的敌人，不能给它以时间作更多的准备。吉伦特党 

①考尼茨 （ Kaunitz) 亲王 （17U — 1794)，是奧皇利奧波尔德的宰相，负责奥国外 
交事务。——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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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 求这个联盟在2 月 10 日 以前明确表示对法国的眞实态度。他 
们同时还控吿了在战爭时期将会靠不住的某些大臣。德莱萨尔的 
无能和贝特朗 * 德 * 摩勒维尔的阴险都受到攻击，只有纳博纳一 
人例外。吉伦特党有国务会议中两派的支持，国务会议中半数是 
反对革命的，以贝特朗•德 • 摩勒维尔、德莱萨尔等人为代表；另 
一半是立宪派，以纳博纳和內政大臣卡耶•德 • 热维尔为代表。意 
见和策略如此对立的人，是协调不起来的；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同 
纳博纳之间有严重分歧，纳博纳希望同党的人采取一种明确、坦率 
的行动，使议会成为国王的支柱。纳博纳在这一斗爭中失败了，随 
着他的被免职，內阁也解体了。吉伦特党控吿了贝特朗•德•摩 
勒维尔和德莱萨尔；前者进行了狡辩，未被定罪，后者则被送到奥 
尔良高级法院。 

议会对国务会议成员所表示的愤慨，特別是控吿德莱萨尔的 
决定，使国王感到惊恐，国王无法，不得不从胜利的党派中选用新 
的大臣。要想拯救自由和王位，只有同当前在革命中居支配地位 
的人结成联盟。这个联盟在议会、王权和市政府之间恢复了和谐 
一致；如果这个联盟能够保持下去，吉伦特党是可以和宮廷共同 
作出在分裂以后他们认为只能在沒有宮廷的情况下才能做的事情 
的。新的 內阁成 员是：海军大臣拉科斯特；财政大臣克拉维埃尔； 
司法大臣迪朗敦;陆军大臣格拉夫(不久即为塞尔旺所代替>，外交 
大臣迪穆里埃，內政大臣罗兰。后两个人是国务会议中最杰出和 
最重要的人物。 

革命开始时，迪穆里埃四十七岁，在这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尔 
虞我诈、风云诡谲的环境中，对于那个只能利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帮 
助大贵族而不能取而代之的时代，他记忆犹新。他的政治生活的 
前半部是追求显达，后半部则是保全祿位。1789年以前，他是宮 
廷近臣，在制宪议会时期他是立宪派，在立法议会时期他是吉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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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共和时代他又变成了雅各宾派。他随着局势的变迁而改換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具有上流人物的一切特点•.性格果断，作风 
勁奋，目光说利，沉着而开阔；他敢作敢为，对成就有信心；此外，他 
还显得豪爽、和蔼、精明强千，有智谋，有胆略，善于处理纷乱，能随 
机应变，待时而动。当然，他的这些长处也因为他有各种短处而大 
为减色。他需要经常活动和施展阴谋手段，因此不免有些冒失、轻 
率，思想和方法都反复无常。迪穆里埃最主要的缺点是沒有任何 
政治信念。在革命时期，爭取自由和爭取权势一样，如果不参加一 
个党派，如果有抱负而无远见，如果进取心不比其他人更强，是 
任何事情也做不成的。以前有克伦威尔①，以后有波拿巴，都属于 
这种情形，而迪穆里埃在充当了各党派的雇佣之后，认为凭借一些 
阴谋手段就可以战胜一切党派。他缺乏他那个时代的强烈的爱 
憎，而这是使一个人能弥补其不足，使自己成为支配者所必需的。 

罗竺与迪穆里埃相反，他的性格完全适应自由的嬰求，仿佛就 
是山陶冶出来的。他外表朴实，行为严谨，思想坚定；他热爱自 
由，不惜为&由贡献自己的一生，甚至死而无慽。他不愧为生于共 
和时代的人，但是在革命时期却无能为力，他不善于应付乱局和党 
爭；他天赋不高，禀性有些拘谨，不能知人善用•，他虽然勤奋、肯干、 

经验丰富，但若沒有他妻子的帮助是不会引人注意的。他所缺少 
的一切 ：毅力 、机智、雄心、远见，都由罗兰夫人弥补上了。罗兰夫 
人成了吉伦特党的灵魂。那些杰出的，勇敢的人物是以她为中心 
来讨论祖国的需要和危难的；她确知谁善于行动就鼓励谁去彳 f 动， 
她确知谁有辩才就把谁推上讲坛。 

宵廷任命的这 个內阁适在 3 月问组成的，称为 无套裤党人的 
內阇。 当罗竺违反礼制，穿着 fr 带的鞋、戴着圆帽第一次进入王宫 ii 4 

V 、 奥取佛 ‘ 纪伦威尔 ； Oliver Oomweii, 1599—1658) ,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 
级革命屮资产阶级新贵族集闭的代丧人物,.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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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嵘 ，司仪 官拦阻了他，后来又不得不允许他进入。司仪官指着 
罗兰对迪穆里埃说 ：“啊 1先生，您看，他鞋上连个鞋袢儿都沒有〖” 
迪穆里埃非常冷靜地回答他说:“啊 t 先生，一切都完了！ ”在那种紧 
恶关头 ，宮廷还在考虑这样的事儿 I 新內阁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 
是战爭。法国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欧洲各国的狼子野心 是卜分 
令人扭心的。利奧波尔德死了，这件事正好促使维也纳宮廷加速 
作出决定。年轻的继承者佛朗茨二世不会象利奥波尔德那样和平 
愼重。而且，奥国正在集结军队，划分营地，任命将领，奧军已经 
侵入巴塞尔，幷正在波朗特鲁韦设置了警备队，以便打开进入杜 
郡的道路。奧地利的企图不容再有什么怀疑了。科布伦次的逃亡 
分子又集结起来，而且人数更多了；维也纳宫廷为了预防比利时各 
省受到它还无力击退的进攻，暂时解散了集结在这些地方的逃亡 
分子；但这是虛有其表的；它甚至容许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穿军 
装、戴白帽徽的高级军官的参谋部。总之，考尼茨亲王对亍法国要 
求解释的回答是绝难令人满意的。他甚至不肯亲自处理这些问 
题，却授命科本泽耳男爵作答，表示奥地利决不放弃它所提出的条 
件。以6月23日御前会议为基础恢复君主制度：发还教会财产； 
把阿尔萨斯的土地交还德意志王侯，同时恢复他们的一切封建权 
利；把阿维尼翁和沃克呂茲的领地还给教皇，这就是奧地利的最后 
通牒。 这样，任何协商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再不能指望维持和平 
了。法国受到了威胁，它将遭受最近荷兰所遭受的命运，甚至可能 
遭到波兰的命运。整个问题是等待应战还是先发制人，是抓住激 
昂的民气加以利用，还是置之不理让它冷却下去。眞正发动战爭 
的人幷不是宣战的人，而是强迫人们不得不奋起作战的人。 

4月20日，路易十六由全体大臣陪同来至议会。他说：“先生 
115们，我到国民议会来，是为了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 
引 起国民 代表们注意。现在由外交大臣向大家宣读他在国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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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作的关于我 ffl 政治形势的报齿。”于足，迪穆里埃发言，他历述 
了法国对奥地利的不满，曼图亚、赖亨巴赫和庇尔尼茨各次会议的 
H 的，奧地利为反对法围的革命而组织的同盟；奥地利的扩充军备 
和公开庇护逃亡分子集团；奧地利在谈判中的骄橫的氕辞和拖延 
的态度，最后，他谈到了奥地利最后通牒中提出的不能容忍的条 
ft ; 他根据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当时佛朗茨二世还未当皇帝） 

的敌对行动，根据法国国民所处的严重环境，根据法国国民所表示 
的不容许自身的权利遭受任何侵犯和破坏的眞实愿望，根据法围 
的尊严和安全的受托人路易十六的荣誉和忠诚，申述了一系列理 
山，作出了对奧国宣战的结论。这时路易十六以一种稍为改变了的 
声音 说：“ 先生们，你们方才听到了我同维也纳宮廷谈判的结果^报 
齿中的结论是我的国务大臣们的一致意见，我本人也已同意。这些 
决定符合国民议会曾经多次向我表示过的愿望，符合王国各地多 
数公民的感情，他们每个人都是宁愿挺身一战而不愿见到法闹人 
民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全再受到侵犯和威胁。我事先已经尽了维持 
和平的一切努力。今天，我根据宪法来向国 R 议会提出对匈牙利 
和波希米亚王宣战。”对国王的讲话，会场里掌声不多，但当时那种 
严肃的气氛，那样重大的决定，却使毎个人感到激动紧张，寂然无 
语。国王走后，议会决定在晚间召开特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差 
不多一致地通过了宣战的决定。于是开始了一场对同盟国中主® 
国家的战爭，这场战爭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巩固了革命的胜利幷 
且改变了欧洲的面貌。 

整个法国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振奋。战爭使已经躁动不安 
的人民更加活跃了 。各区 、市、各民众团体纷纷 骂了请 愿书；有的人 I 】 6 
召募军队，有的人自愿捐献，有的人制造长矛，全国好象一致站起 
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者进攻欧洲。但是，热情最终可以导致胜 
利，却不能在开始时代替组织。因此，战爭开始时，在新召募的军 


121 



队编成以前，只能依靠正规军当时我军的部署情况是这样 :从敦 
刻尔克到于南格的广大边境上分成三大军区，左翼是北路军，从敦 
刻尔克到菲利普维尔，约有步兵四万名，骑兵八千名，由罗尙博元 
帅指挥。拉法耶特指挥中路，有步兵四万五千名，骑兵七千名，部 
署在菲利普维尔和魏森堡防线之间。最后是来因军，这支军队由 
三万五千名步兵和八千名骑兵组成，由呂克內元帅指挥，配备在魏 
森堡防线和巴塞尔之间。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方面的边防， 
由孟德斯鸠将军负责，他的军队不多，但是这方面的危险也还 
不大。 

罗尙博元帅主张采取守势，守卫本国边境。迪穆里埃却相反， 
生张象主动宣战那样采取主动进攻，以利用首先准备好的有利条 
件。他是很喜欢冒险的，虽然他是外交大臣；但由于他负责指挥军 
事，他就使他的计划通过了。这个计划是急速进攻比利时，比利时 
这个省曾于1790年试图摆脫奧地利的桎梏，取得一时的胜利，随 
后又被更强大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迪穆里埃估计爱国的布拉班人 
(比利时人）会把法军进攻看作解放自己的途径而予以支持。为此 
目的，他布置了三路进攻。在罗尙博元帅麾下指挥佛兰德方面战 
斗的两个将军，泰奧巴德_迪龙和比隆，一个奉命率领四千人从 
里尔向土尔內挺进，另一个奉令率领一万人从瓦朗西安向蒙斯挺 
进。与此同时，拉法耶特率领他的军队的一部分从梅斯出发，经斯 
特內、色当、梅济埃尔和吉维，以强行军向那慕尔推进。但是，要实 
施这个计划，要求军队有善于适应的素养，而他们沒有；要求指挥 
官们密切配合，这也很困难。此外，为采取这样的作战行动，进攻 
的主力部队也不够强大。4月28日，泰奥巴德 • 迪龙的军队刚越 
过国境线和敌军相遇，就惊慌失措。有人在队伍中大喊“赶快各自 
逃命 t ”迪龙被部下带走幷且杀死了。比隆的军队也在同样情况下 
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比隆不得不狼狈退回原地。这两路军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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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溃逃，应归因于军队缺乏作战经验的畏 敌情绪 ，或军官所引起 
的怀疑，或者是怀有恶意的人在军队中大喊有人叛变。 

拉法耶特经过几天艰苦行军，走了五十法里 5) 抵达布维 W ， 听 
到瓦朗西安和里尔方面失利的消息；他看出进攻的目的已无法达 
到，认为除了撤退沒有別的办法。罗尙博对于给他下达的绝对命令 
非常不满，其中规定的措施旣是鲁莽灭裂，又互相脫节。他不愿再 
充当一个被动的工具，而被迫把自己应有的指挥权交由大臣们随 
意支配，因此他辞了职。从此以后，我军又恢复了守势。整个边境就 
R 分为两个军区了。从海滨至隆维的军区由拉法耶特负责，从摩 
泽尔河到汝拉山的军区由呂克內负责。拉法耶特把左翼交给阿尔 
社尔 • 迪龙指挥，他的右翼与呂克內军相接，呂克內军在来 因河方 
面的代理负责人是比隆。我军就是在这种部署下准备迎击反法联 
军的。 

但是，最初的失败增加了福扬派和吉伦特党之间的不和。将军 
们把这些失败归咎于迪穆里埃的作战计划。而內阁则把失败完全 
归咎于纳博纳麾下的将军们 一 他们都是立宪派——执行计划的 
方式的错娛。雅各宾派谴责反对革命的人，认为溃退是由于他们大 
喊赶快逃命引起的。反对革命的人毫不隐瞞自己的欣喜，他们希望 
不久就能在巴黎看到联军，看到逃亡分子卷土重来，看到旧制度复 
辟。他们这种欣喜和希望证实了人们的怀疑。人们认为，把国王 
的近卫军由一千八百人增加到六千人，把反革命分子編入近卫军 
的宮廷方商，是与联军沆瀣一气的。有人揭发有一个称为 奥地利 
委员会的秘密组织。不过还不能证实。人们的怀疑达于极点。 

议会立即采取了决定，开始进入了战爭时期的体制，从此以后， 
议会必须主要以国家的存亡为重，而不再依照法律行事了。议会 


①古时一法里 ( lieue ) 相当于四公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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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长期继续开会，它解散了国王的近卫军，幷且由于教会制造的 
混乱日益严重，就颁布了放逐反抗派教士的法令，以免抗击联军和 
戡平內乱同时兼顾。此外，为了弥补最近战败的损失，幷为国境线 
补充后备军，议会于6月8日根据陆军大臣塞尔旺的提议通过由 
各郡调集两万人，在巴黎附近成立一支后备军。另一方面，议会还 
尽力用革命的慰劳活动来鼓舞民气，开始用长矛作武器，来组织群 
众武装。议会认为，在这样的严重关头，动员一切力量参战幷不算 
过分。 

所有这些措施， 在通过 时都遭到立宪派的反对。立宪派反对 
建立两万人的后备军，他们认为这是一支党派军队，是用来反对国 
民自卫军和国王的。但是，国民自卫军的指挥部抗议这种说法，这 
支后备军队很快就在有利于执政党的情况下组成了。议会把长矛 
连队编入新的国民自卫军。立宪派对这项措施更为不满。因为这 
样就把下层阶级引进了他(门的行列，在他们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 
用平民代替资产阶级。最后，他们还公开谴责流放教士的法令，实 
际上这项法令只是一项驱逐的法令。 

从某些时候以来，路易十六对他的大臣们更加冷淡了。大臣 
们对他的要求则更加苛刻了。大臣们迫使国王接见宣过誓的神 
甫，作出赞成“教士法”的榜样，同时也消除制造混乱的口实。国 
王坚持不同意，他决心不再在宗教方面作任何让步。最后的几项法 
令是他与吉论特党最后的 合作； 他好几天对此保持缄默；也不表示 
他在这方面的决定。罗兰那封著名的关于国王对宪法的义务的信 
就是在这时候呈交的。罗兰催促他，为了安定人心和加强他的权 
威，要公然地作革命时期的国王。这封信更加剌激了路易十六，因 
为他已决心和吉伦特党决裂。国王得到了迪穆里埃的支持，迪穆 
里埃脫离了自己的党，幷且与迪朗敦和拉科斯特在內阁中成立了 
一个分裂派，以对抗罗兰、塞尔旺、克拉维埃。迪穆里埃是个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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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心家，他建议路易十六撤免异己的大臣，同时批准那几项法 
令，以笼络人心。他对国王说，关于教士的法令，是对他们有利的 
一种预防措施，驱逐会使他们避免可能更为惨痛的流放。 他保证 
把两万名后备军随到随編入军队，不使他们引起革命性的后果。辿 
穆里埃就以这些条件出任陆军大臣，幷且抵挡了他的党对他的攻 
击。但是，路易十六于6月13日把大部分大臣免了职，幷否定了 
上述各项法令，辿穆里埃则因被人怀疑而到军队中去了。议会声 
明 ：国民 对罗兰、塞尔旺和克拉维埃的被免职表示遗慽。 

国王从福扬派中遴选新的国务大臣。西皮翁 • 商波纳任外交 
大但； 泰里埃 • 蒙泰尔任內政大臣；博利厄为财政大臣；拉雅尔为 
陆军 大臣； 拉科斯特和迪朗敦仍暫时留任司法大臣和海军大臣。 
这®人都还沒有名望和威信，他们的党也已近于消灭。他们是在 
立宪的形势下进行统治的，可是立宪的形势正在逐渐转为革命的 
形势。一个合法的溫和的党派如何能存在于两个极端的、互相敌 
对的派別一一个要从外部进攻，企图消灭革命 ，一 个则耍不惜一 
切保卫革命——之 间呢？ 在这种情况下，福扬派就成了多佘的东 
西。国王知道这些人软弱无力，就只想依靠欧洲，于是马莱-迪庞 
带着一项秘密使命被派到同盟国方面去。 

但是，那些已被人民大众的洪流冲刷了的属于革命初期的人 
物，现在却联合起来支持这个不足取的倒退的运动。其中有王政 
派，这一派以穆尼埃和內克尔派的两个主耍成员 拉利- 托朗达耳和 
马卢埃为首；有福扬派分子，他们过去是迪波尔、拉梅特和巴纳 
夫的三头政治领导下的 人物； 最后还有拉法耶特，他在立宪派中有 
很大威規；以上的这些人力图压制各俱乐部，加强法制和王权。在 
这段时期，雅各宾派特別活跃，势力也变得很强大，在平民派中居 
于领导地位。要想遏制这一批人，本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旧政党来 
反对他们，但是旧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瓦解，而且势力日就衰微 o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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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耶特为了恢复它，曾于6月16日从莫伯日军营给议会写了一 
封信谴责雅各宾派，他要求取缔各俱乐部，要求立宪君主获得独 
立和巩固，他以他个人、他的军队和一切自由之友的名义，促使议 
会只能采取法律许可范围內的救国措施。这封大胆的信使议会中 
左右两派间展开了激烈爭论。尽管写这封信的动机是纯正无私的， 
却令人认为它是少壮军人的一种克伦威尔式的行动；从这时开始， 
法耶特的一向被政敌顾全的名誉就遭到攻击了。而且，如果只从 
政治角度来看，这一行动是轻率的。从內阁中被排挤出来的、已不 
再能执行它的救国措施的吉伦特党，是无须更多地加以剌激的，拉 
法耶特更无需为本党的利益毫无所得地滥用自己的威望。 

为了保全自己的党和保存革命，吉伦特党想用立宪派的力量 
再度取得权势。他们当时和以后的目的都绝不是推翻国王，而是 
企图把国王再拉到他们中间去。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利用群 
众紧急请愿的手段。从宣战以来，经常有群众手执武器到国民议 
会来请愿，主动要求去保卫祖国，他们还得到准许全副武装地在议 
会大会堂前游行。这样的纵容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它使禁止集会 
的法令失去约朿力。但是，双方都处在特殊情况下，双方都采取了 
非法的手段，宮廷利用欧洲，吉伦特党利用群众。当时人民正处在 
异常昂奋的状态中。领导郊区群众的有议员夏博、桑泰尔、肉商勒 
让德尔、贲松、圣于呂格侯爵，他们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发动群众举 
行一次类似以前在练兵场发生的沒有成功的革命行动。6月20曰 
】2】 网球场宣誓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那一天，大约有八千人手执武 
器以举行公民庆祝活动和栽植纪念自由的五月桂为理由，从圣安 
东区和圣马尔索区出发涌向议会。 

检察官罗德雷来向议会报吿了这件事，可是，这时候起义者已 
经来到议会大会堂门前。几个领头的要求呈递一份请愿书，要求 
在议会前列队游行。右派和左派为此发生了激烈的爭论，右派不 
126 



肯接见武裝的请愿者，左派则根据某些惯例同意接见这些人。韦 
尼奥表示，议会准许武装群众进入会场是违反一切原则的；但是他 
解释了当时的情况，也认为请愿者提出以前已经准许过很多其他 
人这样做，不答应是不可能的。要抗拒这样人数众多、情绪激昂幷 
且有一部分代表支持的群众的要求，那当然是不容易的。当议会 
决定在栅栏前接见清愿者的时候，人群已经拥进议会的走廊。代 
表团被引人议会。代表团发言人以非常强硬的语气讲了话。他说 
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根据人权宣言规定的反抗压迫的权利，准备采, 
取强有力的行动；说如果议会中有人反杭，这种人就要被淸洗出 
自由的土地，就要被送到科布伦次去。接着他说明了这次象起义 
似的请慙的眞正目的，他说：“执政机构和您们不一致；这用不 
着找別的证据，爱国的大臣被免职就是证明。难道说自由人民的 
幸福就这样取决于一个国王的任性支 配吗？ 这个国王，他不是只 
应当以法律的意志为意 志吗？ 这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头颅也和 
戴王冠的专制国王的头颅一样。人民是民族世系这棵大树的主干， 

纤弱的芦苇只能在这粗壮的橡树面前低头！先生们，我们对我军 
的按兵不动非常不满，我们要求诸位彻查原因，如果这是执政机关 
造成的，就应当撤销它 I ” 

议会答复请愿群众说，议会一定考虑他们的 意见； 接着，议会 
要求清愿群众遵守法律和尊重现存的权力机关，允许他们在议会 
內列队游行。队伍总共约有三万人，其中有妇女、儿童、国民自卫军 I 22 
和手执长矛的人；他们举着革命的旗帜和标语，在桑泰尔和圣于呂 
格侯爵带领下，穿过议会大会堂，唱着“我们一定胜利”这首歌，高 
呼口号:“国民万岁 I ”“无套裤党万岁 | ”“取消否决权 | ”。队伍走出 
议会后，就向王宵进发，请愿者走在前头。 

王宮外面的大门，奉国王的命令都打幵了。于是群众涌入宮 
內，他们一直走到国王的寝宮。当群众用斧头劈门的时候，路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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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吩咐把门打开，然后出现在群众面前，只有少数几个人随侍在 
侧。前面的群众看见国王以后，停了一阵，但那些还在外面的人， 
沒有因国王出现而止步，仍然不停地向前涌。宮中的人谨愼地把 
路易十六安置在一个窗口。在这极不偸快的一天当中，他表现了 
前所未有的勇敢。周围有国民自卫军护卫着，把他与群众隔开，他 
坐的是一把放到桌上的椅子，一方面他可以呼吸得轻松些，一方面 
也可以让群众看见他。他始终保持沉着坚定的神色。群众齐声大 
喊，娈求他批准法令，他总是回答 说:“ 要我批准法令不应采取这种 
方式，也不应在这个时间。”国王虽然大胆地拒绝了这次行动的主 
要目的，但又觉得不应对自己认为毫无意义而群众认为是自由的 
标志的表示置之不理，因此，当群众用长矛尖挑起一顶小红帽递给 
他时，他就接过来戴在头上。他这种屈尊随和的举动使群众十分满 
意。过了不多时，当他又热又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一个半醉的工 
人递给他一杯水，他毫不迟疑地一饮而尽，于是群众向他热烈鼓掌 
欢呼。这时候，韦尼奥、伊斯纳尔和几个吉伦特党议员急忙赶来保 
护国王，向群众讲话，以便结束这个尷尬局面。议会刚刚散会不久， 
这时又匆匆复会。它听到群众冲入王宮的消息，十分恐慌，一连派 
了几个代表团去保护路易十六。最后，佩蒂翁市长也亲身赶来，他 
站到一把椅子上向群众讲话，要求群众安靜撤退，群众照他的话做 
了。这些粗鲁、激烈的起义群众原是来要求批准法令和恢复大臣 
们的职位的，他们把国王侮辱和威胁了一通 一 是也沒有使他 
屈服-之后，就散去了。 

123 6月20日事件激起了立宪派对肇事者的愤怒。侵犯王官、对 

路易十六加以侮辱，在激烈的非法行动中呈递请愿书和武装游行， 
都使平民派受到强烈的责难。平民派不得不暂时采取 守势； 他们 
除了被控犯暴乱罪以外，也遭到了一次眞正的失败。立宪派又采 
用了受到攻击的当政的党的口吻，恢复了优势•，但是这种情况幷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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冇持续多久， 因为他 们幷沒有得到宮廷的支持。 国 民自卫军建议 
路易十六准许他们留在他身边•，在鲁昂指挥军队的拉罗什富科- 
利昂库尔公爵想迎奉国王到自己的部队中去，因为这支军队是忠 
诚可靠的。拉法耶特则提议把国王带到贡比涅，由他去指挥自己 
的軍队；但路易十六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认为这些肇事者会 
不满盘 上次尝试的坏结果。由于他指望6月20日事件会更加激 
动联军来解救他，他不愿利用立宪派，因为要利用他们就得和他们 
打交道。 

这时，拉法耶特为保卫合法君主政体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把 
所部交给自己的司令部，收集了关于最近事件的抗议书，就动身前 
往巴黎，于6月28日出人意外地来到议会。他以个人及其军队的 
双重名义要求惩办6月20日的阴谋暴乱，解散雅各宾派。他的这 
一行动在议会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右派鼓掌欢迎，左派坚决反 
对。加代提议，翦市查拉法耶特是否犯擅离职守和向议会发号施 
令的罪。为了顾全面子，议会沒有接受加代的意见。经过一阵乱 
哄哄的带论之后，议会只准许拉法耶特参加会议，议会所能做的就 
止于此。拉法耶特干是去联系长期忠诚于他的国民自卫军，希望 
借助国民自卫军来 查封俱 乐部，解散雅各宾派，恢复法律赋予路 
易十六的一切权力，恢复宪法的作用。这时，革命派着慌了，他 
们对于这位镇压练兵场起义的胆大妄为和说干就千的敌人有些害 
怕。但是，宮廷担心立宪派取得胜利，主动地设法使拉法耶特的计 
划不能实现，拉法耶特本已下令举行一次检阅，宮廷却通过对保王12 4 
派各营军官的影晌把这件事也加以制止了。近卫军和猎兵是比其 
他军队更拥护拉法耶特的精锐连队，本应集结到他这里来，再从他 
那里向各俱乐部进军，但是实到的不足三十人。拉法耶特使宮廷 
和 国民自 卫军共同维护宪法和共同自卫的企图至此已成为泡影， 
他看到跑来帮助的那些人都舍弃了他，他当时仅有的一点威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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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已失掉，就回到自己的军队中去。这次尝试成了立宪派的 
最后一次掙扎。 

法国的局势依然沒有改变，议会自然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十 
二人特別委员会通过它的发言人帕斯托雷提出了一份令人担忧的 
关于各党派现状和分裂情况的报吿。让 • 德布里以同一委员会的 
名义建议，为了使极为不安的人民群众保持镇靜，应该 宣布： 一旦 
危机严重，议会就宣布 祖国在危急中 ，这时就会采取救国措施。议 
会对这个重要的建议展开了讨论。韦尼奧的发言深深打动了整个 
议会，他描绘了祖国在这个时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他说逃亡分 
子是“以国王的名义”集结的，欧洲各国君主已经结成同盟，外国军 
队已经逼近我国边境，国內则到处发生骚乱。他谴责国王拒绝批 
准法令是压抑了全国的民气，是把法国拱手让予反法同盟。他引述 
了宪法中的这一条 ：在国 王亲食 统率军队以武力压迫国民时，或国 
王不依法制止 识他 的名义进行的类似活 动时， 应认为他已 故弃了 
王位 。韦尼奥假定路易十六是有意地不采取保卫祖国的措施，因此 
他接着说，我们不是有权对他这样说吗 •_ “国王 I 你一定和暴虐的 
来山得①一样认为诚实不如说谎，你一定认为应该象用小羊拐骨 
哄骗小孩一样用宣誓来愚弄人民。你伪装喜爱法律，只是为了保存 
势力，用以对付法律；你伪裝拥护宪法，只是为了避免宪法把你推 
下王位；你需要留在王座上，是为了要破坏宪法；你想利用虛伪的 
保证来欺骗我 们哚？ 你想利用你那套请求原谅的手法来麻痹我们 
的痛苦 卩马？ 用肯定要打败仗的劣势兵力来对付外国军队，这是保 
护我们卩马？拒不实施加强內部力量的计划，这是保护我 们吗？ 不 
惩办违反宪法的将军，而打击为宪法服务的人，这是保护我们吗? 


①来山得 （ Lysandre ), 古斯巴达将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率斯巴达舰队攻陷 
雅典 rT •公元前404年逼雅典投降，从而结束了这次战争。归国后专檀权力，大发战争 
财，成了希腊首富之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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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让你任用大臣，是为我们的幸福还是为我们的 灾祸? 宪法要你 
任三军统帅，是为我们的光荣还是为我们的 耻辱？ 宪法给你批准法 
律权，给你王室费用和那么多的特权，是为了让你利用宪法来破坏 
宪法和帝 国吗？不！不！ 法国人民待你 很宽大 ，沒有使你有所感动， 

唯有对专制主义的热爱能使你动心。……对于宪法，对于人民，你 
已是一文不値，因为你已如此不正当地违反了宪法，如此不正当地 
背弃了人民 f ” 

在当时的情况下，吉伦特党只能指望国王被废黜。韦尼奥的 
话诚然还只是以假定的语气说出来的；但是，在整个的平民派看 
来，韦尼奧口中的这些假定却是路易十六的眞实情况。几天以后， 

布里索就更明显地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过去几个世纪从未有过 
的最大危机。祖国已陷于危急，不是因为缺乏军队，不是因为我军 
不勇敢，国防不巩固，资源不充足。……不是的。祖国陷于危急，是 
因为 有人使祖国的力量瘫痪了。是 谁呢？ 只有 一个人 ，就是宪法规 
定的国家元首；就是卑.鄙无耻的谋臣们使他变成祖国敌人的那个 
人！ 有人说要当心匈王、普王……我却要说，这些国王的主要力量 
就在宮廷，必须首先在宮廷击败这些国王。有人对你们说，要在全 
国各地打击反抗派的教士。……我却要说，打击社伊勒里宫廷就等 
子同时打击了这些教士。有人对你们说，要惩治一切阴谋分子、暴 
乱分子、叛国分子。……我却要说，打击了杜伊勒里宮廷，这一切就 
会消灭。 因为 ，这宮廷是牵线的中心，所有的阴谋活动都是从那里 
酝酿、从那里发动的1国民成了这个官廷的玩具。这是我们当前局 
势的奧秘所在，是罪恶的根源，应该首先从这里下药。” 

吉伦特党就是这样在议会中为废黜王位问题作了舆论准备， 

但是在这以前，议会讨论的是重 大的祖 国危难问题。三个委员会 
举行联席会议，声言必须采取救国措施；因此议会于7月5日庄严 I 26 
宣布 :“公 民们， 祖国在危急中 I ”所有 职权机关立即处于长 期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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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凡是能够拿起武器作战和当过国民自卫军的人都动员起来。 
凡是有武器弹药的人都要呈报；给沒有领到枪支的人发长矛。在 
公共场所办理志愿参军登记，志愿军在那里插起写着“公民们，祖 
国在危急中！ ”字样的旗帜，在苏瓦松建立了一座军营。所有这些 
必不可少的防卫措施，使革命的热情高涨，达于顶点。这种热情在 
庆祝7月14日周年纪念时表现得特別明显。那一天，巴黎群众和 
各郡结盟代表的感情完全迸发出来了。佩蒂翁成了群众崇拜的对 
象；他获得了结盟节的一切柴誉。不多几天以前，他由于6月20 
日的行动被郡的政务厅和郡参议会撤职，现在议会又让他复职了， 
人们在结盟节只喊一个 口号： “誓死要求佩蒂翁复职！ ”国民自卫军 
中仍然 对宮廷忠心耿耿的某些营队例如斐尔-圣托马营，都受到群 
众的蔑视和惽恨。在爱丽舍田园大街，有人在斐尔-圣托马营和马 
赛结盟军之间挑起了冲突，有数名自卫军受伤。战爭危机日益逼 
近，主战派对于立宪派再也容忍不下去了。对拉法耶特的攻击曰 
见其多。人们在报纸上控诉他，在议会中谴责他。敌对行动终于 
开始了。福扬派的俱乐部被封闭了，资产阶级的武装——国民自 
卫军中的警卫连和猎兵连被解散了。作战部队和一部分瑞士近卫 
军被调离巴黎，人们 IH 在公开准备8月10日的事变。 

普军的进逼以及著名的不伦瑞克宣言加速了这个时刻的到 
来。普鲁士和奧地利以及德意志各王侯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法国。 

127 都灵宮廷也参加了这个同盟，因此它的力量是可怕的，虽然它幷不 
包括最初准备参加的所有国家。古斯塔夫三世初时任反法联军统 
帅，他死后，瑞典就退出同盟；西班牙则由于谨愼溫和的阿朗达伯 
爵接替了弗洛里迖-布兰卡大臣的职务而未参加同盟；俄国和英国 
只是秘密支持联军的进攻，而未直接参与行动。在前面所述军事事 
怍以后，双方互相观望，沒有战斗。在这段时间，拉法耶特使自己的 
军队养成了服从纪律和忠于职守的良好习惯；在莫尔德的呂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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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的迪穆里埃，则通过小规模战斗和日常训练锻炼了自己所统 
率的部队。他们就是这样训练出了一支优良的军队，而这是非常 
必悪的，特別是因为要击退不久以后的联军的入侵，良好的组织和 
充分的信心是不可缺少的。 

指挥联军进犯的是不伦瑞克公爵。敌军兵力有普军七万人， 
奥军、黑森军及逃亡分子共六万八千人，主要归他指挥。他的进 
攻计划是这样：不伦瑞克公爵率领普军从科布 ffe 次渡过来因河， 
沿摩泽尔河左岸向西推进，从最容易突破的中心点攻击法国边 
境，经隆维、凡尔登和夏龙向巴黎进攻。霍恩洛厄亲王率领黑森 
军和由一支逃亡分子组成的军队在不伦瑞克的左冀向提翁维尔和 
梅斯进攻；克莱尔费将军率领奧军和另一支由逃亡分子组成的军 
队攻击部署在色当和梅济埃尔前商的拉法耶特，越过马斯河，经兰 
斯和苏瓦松向巴黎进攻 o 就这样，敌人从中路和两翼，从摩泽尔 
河、来因河和荷兰一齐 向首都 进攻。至于其他敌军，则部署在来 
因河一带边境和诺尔省的边境，准备攻击这方面的我军，以策应中 
路主力的进攻。 

7月26日，敌军从科布伦次发动进攻时，不伦瑞克公爵以皇 
帝和普王的名义发表 了一个 宣言。他谴责那些篡夺 法国政权的人 
扰乱了法国的良好秩序，颠覆了合法政府；谴 f 这些人对法国国王 
及其家族施加侮辱和不断侵犯；无理剝夺了德意志王侯在阿尔萨 
斯和洛林地区的权利和领地，甚至向皇帝无理宣战，进攻帝国的荷 
兰 诸省。他 宣布： 间盟各国的君主要联合进军，消除法国国內的暴 
乱，制止对国王和教会的攻击，恢复法国国王被剝夺的安全和自 
由，使法国国王能够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力。因此，他责成国民自 
卫军和地方当局于联军到达以前负责维持治安。他警吿他们必须 
恢复过去的忠诚。他说，城市居民有敢于抵抗者按军法以叛乱罪 
严惩，夷平或烧毁其房舍;如果巴黎不给法国国王以完全的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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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尊重，同盟诸王将亲自按军法对国民议会、郡、区、市和国民 
自卫军的 所宵成 员判刑，决不 宽贷； 如果王官遭受侵犯或侮辱，诸 
王将进行报复，以军事手段严惩巴黎，使它完全毁灭，幷永远记住 
这个教训。另一方面，他向巴黎居民承诺，如果他们迅速服从联 
军的命令，同盟诸王将劝告路易十六宽赦他们的过错。 

这个狂妄的、拙劣的宣言充分暴露了逃亡贵族和反法同盟的 
野心，对一个伟大民族使用了胁迫命令和极端蔑视的 词句; 它公幵 
宣吿了入侵以后的种种灾难，包括实行暴政和进行报复•，正因为如 
此，这个宣言激起了全国的愤慨。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加速了 
王位的倾覆，而使联军的阴谋不能得逞。整个法国只有一个 E 望， 
只有一个 呼声: 抗战。谁要反对抗战就被看作对祖国不忠、对祖国 
独立的神圣事业不忠的罪人。平民派认为，要取得胜利，只有取消 
王权，而要取消王权，只有宣布废黜国王之一法。但是在这一大派 
中，为实现同一目的，却各有各的 办法： 吉伦特党希望利用议会的 
法令； 群众的领袖们则希望通过起义的方式。丹东、罗伯斯比尔、 
129卡米尔 • 德穆兰、法布尔 • 德格兰丁、马拉等人组织了一个在野 
党，这个在野党必须进行革命，通过革命使自己从群众中进人议会 
和市政府。而且，这些人都是正在形成中的新运动的眞正领袖，他 
们打算利用社会下层阶级来反对中产阶级，即在主张和作风上都 
代表这一阶级的吉伦特党人。从这时候起，在主张只是按当时的 
情况取消宮廷的人们和主张把群众引入宮廷中的人们之间就发生 
了分裂。后者不满意那种拖延不决的讨论。他们內心燃烧着革命 
的热情，他们企图拿起武器来进攻，而且他们早就公开作了这种 
准备。 

他们的行动曾决定又中止过好几次。当初决定在7月26日 
起事，但沒有筹划好，被佩蒂翁制止了。当马赛的结盟军为前往苏 
瓦松军营而来到巴黎的时候，郊区的群众应该同他们会合，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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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出其不意地直趋王宮。这次起义也未能成功。不过，马赛军 
的到来，大大鼓舞了在首都策划起义的人，他们在夏朗东同结盟军 
的领袖舉行了几次 会议； 准备推翻国王。各市区人心激动，摩康塞 
伊区首先发难，幷且把这件事通知了议会。各俱乐部讨论了废黜 
国王的问题。8月3日，市长佩蒂翁代表市镇和各区向立法议会襄 
求废黜国王。请愿书被转送到十二人特別委员会。8日，人们讨论 
了控吿拉法耶特的问题。大多数人鼓其余勇，不顾危险，极力支持 
拉法耶特。拉法耶特被免予起诉。但是，所有投栗袒护他的人在 
走出会场时都受到群众的呵斥、谴责和侮辱。 

第二天，人们情绪激昂达于极点。议会收到很多议员写来的 
信件，得知昨晚会后议员们由于通过对拉法耶特免予起诉案受到 
侮辱甚至生命威胁。沃布朗报吿,曾有一群人闯进住宅搜索他。吉 
拉尔丹更大叫 大喊: “沒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就不可能进行讨论。我 
向我的委托人声明，如果立法议会不能保证我的自由和安全，我 
就不再參加讨论。”沃布朗坚决要求议会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维护 
法律。他幷且®求吉伦特党所支持的结盟军立刻调回苏瓦松。正 
当爭论的时候，议长 收到了 司法大臣若利的一份通牒。其中说，暴 
乱极为严重，群众已被煽动起来，什么过激行动都可能做出来了。 
还报吿了前一天晚上群众的非法行动，受到侮辱或威胁的不仅是 
议员们，还有许多其他人。这位司法大臣 写道： “我已向刑事法庭 
控吿了这些侵犯人身的罪行•，但是法律无能为力，诚实和荣誉使我 
不得不向议会声明，如果立法机关不迅速设法补救，政府无法对此 
负责，这时又有人报吿•.盲人院区已经决定，如果当天不宣布废黜 
国王，他们就要在半夜鸣钟，发出紧急集合的号令，攻打王宮。这 
项决定已传遍四十八个区，而且除了一个区以外其余各区都已同 
意。议会召来了郡检察官，他表示极愿效劳；又召来了市长，市长 
回答说，在各区已收回主权的这样一个时候，他只能对群众做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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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吿工作。议会沒有决定采取任何措施就散会了。 

起义者把攻打王宮的时间定在8月10日晨。8日，马赛结盟 
军携带武器、大炮和军旗，从布朗什大街军营转移到科德利埃。他 
们有五千发子弹，是各警察行政官下令发给他们的。起义总指挥部 
设在圣安东区。这天晚上,经过一场激烈的爭论，雅各宾派列队来 
到圣安东区，这时起义行动已布置好了。人们决定推翻郡政府;把 
佩蒂翁禁闭起来，免除他职位上的一切义务和责任，最后以巴黎公 
社①代替原市议会。起义的发动者们都同时来到各区，来到马赛 
结 3 EI 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的军营中。 

宮廷在不久以前已得到风声，作了防卫的准备。这时候，官廷 
也许认为自己不仅能够抵抗，而且还能够完全恢复自己的权势。 
宮内有瑞士近卫军约八、九百人，还有解散了的近卫军的一些军 
131官和一部分贵族和保王的武装，他们都是自带军刀、宝剑和手枪主 
动前来的。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芒达，也率领他的参谋部来保卫王 
宮。他命令最拥护宪法的营队准备战斗。大臣们也都在国王跟 
前。郡检察宫奉国王命令在当晚迁入王宮，国王还把市长佩蒂翁 
召来，以便了解巴黎的情况，掌握实权，用武力击退武力。 

到了夜半，警钟响了，人们发出紧急集合的号令，起义者集合 
整队。各区成员解散了市议会，成立了临时的公社，到市政厅去指 
挥起义。至于国民自卫军方面，各营队已开进王宮，和骑马的宪兵 
共同把守各宫院及其他重要岗位,炮兵架好大炮，据守在社伊勒里 
官大街上，瑞士近卫军和志愿军守卫在国王的寝宮。防卫布置是 
很完备的。 

这时候，有几个被警钟惊醒的议员来到立法议会大厅，由韦 
尼奥主持举行会议。议员们知道佩蒂翁在杜伊勒里宮，认为他是 

① 巴黎公社 一 于1792年8月10日巴黎起义后成立，它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服 
务的巴黎市政府。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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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留，应该恢复他的自由。因此，议会召佩蒂翁到议会来报吿巴 
黎的情况。佩蒂翁接到这项命令后离开了王宮。他来到议会时，正 
好有一个代表团也来议会要求释放他，他们认为他是被拘留在社 
伊勒里宮的。于是，佩蒂翁同这个代表团一起回到市政厅，由新 
的市政机关派三百人保护他。在一片混乱的这一天，新的市政机 
关不容有其他权力机构，而只许由起义指挥当局来行使权力。大 
淸早，它就把芒达总司令召来，问他宮內的情形。芒达对服从与否 
有些犹豫•，但他以为市政官员沒有更換，按他的职责应当服从这项 
命令，因此他应公社的第二次召喚来到市玫厅。他走进市政厅，看 
见都是新人，吓得脸色苍白。人们控诉他曾经命令军队向群众开 
枪。他无话可说，于是决定把他送进阿贝义监狱，但当他走出市政 
厅时，起义者就在台阶上把他打死。公社当即将国民自卫军的指 
挥权授予桑泰尔。 

这样，官廷就失去了它的最坚决、最有威信的保卫者。要想使 
国民自卫军决心战斗，必须有芒达在场，必须是他奉有命令，于必 
要时使用武力。国民自卫军看到军队中有贵族和保王分子，士气 
陡然低落。芒达在动身到市政厅去以前，曾经徒劳地清求王后遣 
回这些贵族和保王武装，因为在他看来，这部分军队会引起立宪派 
人的怀疑。 

将近早晨四点钟，王后把在社伊勒里宫內过夜的检察官罗德 
雷召到面前，问他在当前情况下应怎么办。罗德雷回答说，他认为 
国王和国王的家族有必要到国民议会去。这时迪布沙日对罗德雷 
说:“ 你这是要把国王交给他的敌人。”罗德雷反驳说，六百名议员 
中，有四百人在两天以前还是赞同拉法耶特的，而且，他提出这个 
建议，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危险少些。这时王后十分果断 地说: 
“先生，我们这里有军队，我看，国王、宪法与乱党决定谁胜谁负的 
时刻终于来到了。”罗德雷接 着说： “王后，我们看看防卫布置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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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吧。”在芒达不在时，国民自 : ii 军是由拉舍内指挥的，于是把拉舍 
內召来，问他是否已经采取防止起义群众进攻王官的必要措施，是 
否已经把卡鲁塞尔广场把守起来。拉舍內作了肯定的答复。随后 
他很激动地对王 后说: “王后，我不应该不吿诉您，宮院中满是各种 
各样的人，他们妨害防卫工作，使人不能自由地接近国王，这大大 
影响了国民自卫军的士气。”王后接 着说: “这话不对。我对所有在 
这里的人负责。这些人当先锋，当后卫，在队伍中间，任由你调遣， 
只要用得着，他们准备担负任何任务。这些人是可靠的。”结果只 
派了若利和尙皮翁两个大臣到议会去吿急，要求议会派委员来，幷 
给予宫廷以援助①。 

当路易十六在早晨五点钟巡视王宮守军的时候，守军中已经 
发生了分裂。首先巡视了官闱內部各个哨岗，认为布置得不错;随 
行的只有几个家属，他心情极为忧郁。他 说:“ 我不能把我的事业和 
133 善良公民的事业分开；我要同他们同生共死。”然后，由几个髙级将 
领伴随，巡视了各宮院。国王走到那里，那里就响起表示敬礼的军 
鼓。国民自卫军的行列里传出“国王万岁”的喊声，可是，炮兵营 
和红十字营却报以“国民万岁”。在这同一时刻，手执步枪和长矛 
的新的营队开了过来，向塞纳河岸的土台走去，他们经过国王面前 
时，高呼“国民万岁！ ” “佩蒂翁万岁 I ”国王继续巡视，但由于看 
到上述迹象不免忧心忡忡。他受到了把守宮沿土台的斐尔-圣托 
马营和佩迪培尔营的最忠诚的迎迓。在他穿过花园来巡视社尔南 
桥上的啃所时，手执长矛的营队却向 他喊： “取消否决权 I “打倒 
卖国贼 I ”。国王回去以后，他们就离开阵地，转到罗亚尔桥附近， 
幷把炮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宮。另外还有防守宮院的两个营也仿效 
了他们的做法，以进攻的姿态在卡鲁塞尔广场上建立阵地。国王 


①见彼 •路 * 罗德雷根据原始文件编写的《1792年6月20日至8月10日五十 
天记寧》，1832年巴黎版 6 该书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迷得很详细，很精确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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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宮中时，面色苍白，沮丧万分。王后也说：“一切都完了 1这样 
巡视还不如不 巡视， 

当杜伊勒里宮发生这些情况时，起义者正分数路纵队挺进。他 
们连夜集合，连夜編队。打淸早起，就打开军槭库，分发武器。圣 
安东区纵队约有一万五千人，圣马索区纵队约有五千人，都在早裊 
六点出动。在途中，群众又参加进来，壮大了他们的队伍。郡政务 
厅本已在新挢架好大炮，以防[塞纳河]两岸的进攻者在这里会 
师; 但是检察官马尼埃尔下令把这个阵地上的大炮撤走，因此，当 
时这座桥可以自由通行。这时候，由马赛结盟军和布列塔尼结盟 
军组成的各区的先头队伍已经冲过圣奧诺雷街，在卡鲁塞尔广场 
上摆好阵势，幷且把大炮对准王宮。若利和尙皮翁从议会回来说， 
议会只有六十个或 八十个 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进行讨论，而 
且议会不听他们的建议。于是，只好由郡检察官罗德雷和郡行政 I 34 
官员出面和起义者接洽。罗德雷对起义者说，这样庞大的群众队 
伍不能到国王面前去，也不能到国民议会去。他耍求起义者推举 
出二十名代表负责请愿。但起义者根本不听。于是，他援用一条 
法律，对国民自卫 军说： 在受到攻击时可以用武力击退 武力； 但是 
只有极少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准备这样做，而炮兵对他的全部答复 
却是把装进大炮的炮弹卸下来。罗德雷看到起义者到处胜利，他 
们已经占据了公社，掌握了群众，甚至也掌握了军队，就赶忙带领 
郡政务厅人员回到王宮。 

这时候，国王正在同王后和大臣们商议。一个市政官来吿急， 
说起义者的队伍已经逼近杜伊勒里宫。掌玺大臣若利问道 ：“是 

他们想干 什么？ ”市政官回 答说： “废黜国王。”大臣接着说 ：“那 
就让议会宣布废黜国王吧。”王 后说: “废黜国王以后会怎 样呢？ ”市 
政官低下头，不作声。就在这时候罗德雷走进来，他更增加了宮廷 
的恐慌，他说现在已危急万分，跟起义群众根本沒法打交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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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卫军也靠不住。他气急败坏地对国王说，陛下连五分钟都不 
能再耽搁了，陛下只有到国民议会去才能安全，郡政务厅的意见是 
应该立刻到议 会去； 各宮院沒有足够的军队保卫 王宮； 这些人的意 
志也不坚定，炮兵一听到叫他们进行抵抗，就把炮弹卸下来。”国王 
先回答说，他幷沒有看到卡鲁塞尔广场上有多少人。王后接着又 
轻松地说，国王有力量保卫王宮。但罗德雷一再坚持，国王注视了 
他一会，起立转身对王 后说： “我们走吧 I ”伊丽莎白夫人却向郡检 
察官 说:“ 罗德雷先生，国王的安全你能负责 吗？” 罗德雷回 答说： 
“我担保，我以我的生命担保，我马上去为陛下探路。” 

路易十六率领他的宮眷、大臣、郡政官员走出自己的寝宮，向 
前来保卫王宮的人们宣布他要到国民议会去。他在被召来的两列 
国民自卫军的护卫下，走过了王宮和杜伊勒里宮苑。议会听说国 
135王要来，就派代表团去迎接。代表团团长对国王 说:“ 议会殷切希望 
保护您的安全，准备在议会中给您和宮眷一个安身的地方。”一行 
人于是上了路，但在通过福扬修道院门前时遇到了很多困难，那里 
有许多激怒的群众，有的破口大骂，有的作出威胁的举动。国王和 
他的宮眷费尽周折才到达议会大厅，坐在给大臣们预备的席位上。 
这时国王对议员 们说： “先生们，我到这里来是为了避免一桩严重 
罪行，我想只有在你们这里我才能安全。”议长韦尼奥回答说 :“陛 
下可以放心，国民议会态度坚决，议员们誓死保护人民的权利和 
已经建立的权力机关。”国王于是坐到议长身旁。但是，夏博 提出： 
议会不能在国王面前进行 讨论。 路易十六于是又同宫眷和大臣们 
到议长身后的、可以看到和听到会场一切的记录室去。 

国王走后，王宮里已经沒有任何进行抵抗的理由。而且护送 
路易十六的国民自卫军离去以后，防卫力量也已戚少。宪兵们喊 
着“国民万岁！ ”离开岗位。国民自卫军也傾向拥护进攻者方面了。 
但是，敌人出现了，尽管不存在战斗的原因，还是展开了战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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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的纵队包围了王宮，最前列的马赛和布列塔尼的结盟军冲开 
了卡鲁塞尔广场方面的宮门，冲进了各官院。为首的是一个以前的 
下级军官，名叫韦斯特曼，是丹东的朋友，是个很果敢的人。他把 
自己的部队排成战斗行列向炮兵前进，炮兵在他的号召下带着大 
炮转到马赛结盟军一边来了。瑞士近卫军却依然不动，守着王宮 
的各个窗口。双方对峙了一些时间，沒有相互攻击。有一些进攻 
者甚至走上前去向他们表示和好，瑞士近卫军从窗口扔出一些枪 
弹，表示和平。起义者走到王官的前廊下。那里有另外一些防卫 
王宮的人。双方只隔一道栅栏。战斗就是在这里开始的，也不知 
是哪一方首先开始攻击。这时瑞士近卫军向起义者猛烈射击，死 
伤多人，起义者被击散。卡鲁赛尔广场上荡然一空。但是，马赛和 
布列塔尼的结盟军不久就增加兵力进行反攻，瑞士近卫军被炮轰， 
被包围，他们一直坚守到国王下令停火。忿怒的起义者继续追击 
他们，幷且给以血腥的报复。这已经不是什么战斗，而是一场屠 
杀。群众由于获得胜利，在王宮中肆意作出了种种过火行动。 

这时候，议会极度恐慌。最初的几响炮声已使议会惊慌失措。 
炮火越激烈，议会越加不安。议会中的议员一度认为自己也要完 
结了。一个市政官员匆匆忙忙走进会议 厅说： “大家坐好，立法议 
员先生们；我们被困住了 1 ”有几位议员起立想走出会场，其他议员 
们 说:“ 不要走，不要走，这里才是我们的岗位。〃旁听席上立 刻喊： 
“国民议会万岁！ ”议会则答以“国民万岁！ ”最后，他们听到外面有 
人喊: “胜利了！胜 利了！ ”君主制度的命运至此已经决定了。 

议会立即发表了一份公吿，要求恢复安靜，幷请求群众尊重司 
法和法官，尊重人权、自由、平等。但是，群众和群众领袖掌握了全 
权，幷且准备加以利用。新的市政府要求承认它的权力。它打着 
三面旗帜，上面分別写着“祖国、食由、平等”。他们的讲话十分严 
厉，最后要求废黜国王和召开国民公会。一些代表 团相继 来到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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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而且都表示了同样的愿望，说得更准确些，是来传达同样的命 
令。 议会不能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议会不愿由议会来废黜国 
王。韦尼奧代表十二人委员会登上讲坛 说:“ 我提议采取一项严厉 
的措施；不过，我相信，想到必须即刻通过这项措施，大家会咸到很 
痛苦。”这项措施包 括：召 开国民公会，撤換各部大臣，停止国王的 
职权。议会一致通过了这项提议。吉伦特党各大臣复职*，那几项 
137著名的法令付诸 实施； 流放了将近四千名拒绝宣誓的神甫，派出了 
一些委员，对军队进行甄別。议会最初曾以卢森堡宫供路易十六 
作临时住所，现在掌握全权的公社以不能对路易十六的人身负责 
为理由，把他视同囚犯押送到丹普尔堡去了。最后，定于9月23 
日召开特別会议决定王权的命运问题。不过，正如7月14日是中 
等阶级反抗特权阶级和君主专制的起义日子一样，王权在事实上 
已经在8月10日群众反抗中等阶级和君主立宪的起义的日子被 
推翻了。从8月10日起，开始了革命的独裁和专权的时期。境况 
越来越困难，一场规模巨大的战爭正在进行，幷且激起了一股强大 
的力量，这股力量是放纵的，因为它是群众性的，它使下层阶级的 
统治变得不安、残酷、暴虐。这时，问题完全改变了性质。要达到 
的目的已不再是爭取自由，而是救国了。从1791年宪法制成到 
共和三年宪法规定建立督政府这一国民公会时期，只是一场长时 
间的反对各党派和反法同盟的斗爭。事情可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呢？ 梅斯特 写道： “革命运动一经奠定，就只有雅各宾主义才能捶救 
法国和君主政体。……我们的子孙将不会受我们这样的痛苦，他们 
将要在我们的墓地上跳舞，笑我们当日的无知；他们对我们所经历 
的、保持我们最伟大的王国的完整的激烈行动将咸到欣慰。”① 
各郡纷纷响应8月10日事件。一向接受革命影响较迟的军 


① 《论法兰西》，17%年洛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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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依然还是保王的立宪的军 队； 不过，由于军队是从属于党派的， 
当然也很容易接受主导的思潮。第二等的将领如迪穆里埃、居斯 
蒂纳、比隆、克勒曼、拉布尔多內等，都准备拥护最近发生的事变。 
他们还沒有打定主意，希望这次革命能使他们晋级。两个总司令 
的态度却不是这样。呂克內在8月10日的起义和他的朋友拉法 
耶特之间搖摆不定，他称8月10日的起义是在巴黎发生的一件小 
小的意外事件。至于立宪派领袖拉法耶特，则始终信守自己的誓 
言，仍然企图维护已不存在的宪法和已被推翻的王位。他当时指 
挥着约三万名军队，这些军队都是效忠他的事业和他本人的。他 
的司令部设在色当附近。他在拟订维护宪法的抵抗计划时，曾同 
这个城市的市政当局和阿尔登郡的政务厅行动一致，建立了一个 
政治中心，使各郡可以和它联合。立法议会派到拉法耶特军中的 
三个委员——凯尔森、安托內尔、佩拉尔迪被扣留起来，幷且押在 
色当的堡垒中。他采取这种手段的理由是 •.议 会旣然受到胁迫，扭 
任这类使命的议员只能是挾持议会和国王的叛党的头领或工具。 
然后，军队和行政当局重新对宪法宣了誓 。拉 法耶特极力想以扩大 
军人暴动来反对群众的暴动。 

这时候，拉法耶特将军也许是对过去、对法律和共同誓言考虑 
得过多了，以致忽略了法国当前的眞正特殊情况。他只看到爱好 
自由的人们最宝贵的希望成为泡影，政权受到暴民和雅各宾派的 
无政府统治的侵夺；他却沒有看出这些最后登上革命舞台的人必 
然胜利的形势，这种必然性对他诚然是不幸的。资产阶级在推翻 
旧制度和战胜特权阶级的时候曾经是相当有力量的，但是革命胜 
利以后他们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看来他们是无力击退逃亡贵 
族和整个欧洲的。因此，这时候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动荡，形成了 
一种新的信仰，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斗志昂扬、如同资产阶级热 
中于7月14日那样，对8月10日事件不仅沒有厌倦而且正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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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热爱狂热的阶级。拉法耶特是不能与这个阶级意见一致的。他 
曾在6月20日以前和以后，在制宪议会时期，在练兵场镇压过这 
个阶级。他不能继续干他的这个差使，去维护一个正确的但因事 
件的发生而宣吿失败的政党的存在，否则就会损害国家的命运和 
他所竭诚拥护的革命的成果。如果他继续反抗下去，就会在国难 
当头、联合所有力量也不知是否足以对忖外敌的时刻，引起了军队 
与人民之间的內战。 

139 到8月19日，侵略军于7月30日从科布伦次出发以后，正在 
沿摩泽尔河上溯，向边境推进。各部队面临共同的危机，决心仍然 
服从议会指挥。原来附和拉法耶特的呂克內，这时改变了态度，甚 
至在梅斯市政局前痛哭流涕发誓表示改悔。拉法耶特也咸到必须 
向更有力的命运低头。他一身承担了这次军事暴动的全部责任，然 
后就离开了军队。同时随他离开的还有步罗-德-蒲济、拉图尔-莫 
堡、亚历山大 • 拉梅特和参谋部的几个军官。他通过敌人的岗啃投 
奔荷兰，以便从那里到他的第二祖国——美国去。但是他被发觉幷 
且和同伴一起被捕。一反国际法的规定，他被视作战俘，起初监押 
在马格德堡狱中，以后奥地利人又把他囚禁在奥尔莫乌茨。英国议 
会曾出面为他活动，只是后来到波拿巴的时候才根据康波福米奥 
和约①把他释放了。在四年严酷的监禁期间，他历尽艰辛，对于自 
由和祖国的命运毫无所悉，但是他在前途绝望、身陷囹圄中表现了 
最大的刚毅。当释放他的时候，曾要求他有某些悔改，他的回答是 
宁可终身囚禁，不愿背弃他拥护过的神圣事业。 

在我们的时代，象拉法耶特这样操守纯洁、气节高尙、声望历 
久而不替的人是很罕见的。他和乔治•华盛顿在一起保卫了美国 
的自由以后，也想以华盛顿同样的方式在法国建立自由。但是，这 

①康波福米奥，意大利城镇，1797年10月法国和奥国在此处签订和约 9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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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崇髙的任务可不可能在我们的革命中实现呢？ 一个追求自由的 
国家，当它沒有內讧而有外部敌人时，它可以找到一个救星，可以 
在荷兰出一个奧伦治亲王①，在美国出一个华盛顿。但是，一个国 
家如果违背本国人民的意志，又反对其他人民，而在党派纷爭中追 
求自由，那就只能出现一个克伦威尔和一个波拿巴，在爭斗中或者 
在各党派精疲力尽之后成为各次革命中的独裁者。拉法耶特作为 
危机的第一个时期的主角，曾热情地表示要为革命的成功而奋斗。 
他成为中等阶级的一位将军，在制宪议会时期指挥过国民自卫军， 
在立法议会时期统率过军队。他靠中等阶级起家，也同它一起消 
失。关于他，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尽管有某些立场错误，却只有一 
个目标，那就是自由；他采取的手段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拉法 
耶特在靑年时代从事于两个大陆的解放事业的态度，他的光荣的 
行为，那坚持不渝的恒心，将博得后世的尊崇。在后人的心目中，他 
不会象党爭时代那样有两种评论，而必然赢得眞正的荣誉。 

8月10日事变的发动者们越来越分裂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 
应有的结果意见极不一致。占据了市政厅机关的大胆而激烈的一 
派主张利用市政机关控制巴黎，利用巴黎控制国民议会，利用议会 
控制整个法国。他们在路易十六被转押到丹普尔堡以后，下令推 
倒历代国王的塑像，消除一切君主政体的标志。郡玫务厅本来对市 
政府有监督权，他们把它取消了，以便使后者能够完全独立。根据 
法律规定，公民要具备一定条件才有选举权，他们也下令废除了这 
些规定，以便使群众能够参与国家的政事。同时，他们要求建立一 
个审判8月10日事变中的阴谋分子的特別法庭。议会当时还不 
那么顺从，还企图用布吿使人民恢复和缓的、适中的情感，于是从 


①荷兰的奥伦治亲王 一 即威廉•德_奥伦治一世 （】533—1584)， 又名威廉_ 
德•纳骚，绰号叫做“沉默的威廉' 是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 
1584年被剌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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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发来了威胁的通知。公社的一个成员说 :“我 以公民和人民 
的官员的身分来吿诉你们，今天半夜将要响起警钟，发出紧急集合 
信号。人民要复仇，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你们要留心人民自己来实 
行制裁。”另一个成员说 :“两 、三个小时內，如果陪审委员会主任委 
派不出来，如果陪审委员会不能开始工作，巴黎就会发生很大的不 
幸。”为了避免新的灾难，议会被迫任命了一个特別法庭。这个法 
庭宣判了几个人，但是，在公社看来，这个法庭办案过于迟缓，公 
社所拟订的方案是非常可怕的。 

公社的主要人 物有： 马拉、帕尼斯、塞尔让、迪普兰、朗方、勒輻 
尔、儒尔德伊、科洛-德布瓦、俾约-瓦伦、塔利安等人。但是，这一 
派的主要领袖是丹东。他参与了 8月10日事变，所起作用比任何 
人都大。在那天夜里，他从各区到马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的兵营， 
又从这些兵营到各市区奔走了一整夜。他以革命公社成员的身分 
领导了革命公社的工作，后来被任命为司法部长。 

141 丹东是一个革命的巨人。在他看来，只要用得着，任何手段都 

是无可非议的。他的见解 是：敢 作敢为，无事不成。丹东被人称为 
平民中的米拉波，因为他和这位上层阶级的民主派政论家十分相 
似。丹东其貌不扬，但声音洪亮，举动激烈，讲话时慷槪陈词，有着 
一 个宽大 突出的前额。两人的缺点也是相同的。不过，米拉波的缺 
点是贵族特权阶级的缺点，丹东的缺点却是平民阶级的缺点。米 
拉波 的大胆 设想在丹东身上也能找到，不同的是在革命中的表现 
形式，因为丹东是另一个阶级和另一个时代的人。他有热情，生活 
上放荡不羁，挥霍无度，因而负偾累累；有时随心所欲，任性而为， 
有时一心一意为他的一党一派效力•，当他要达到一个目的时，他@ 
采取的策略具有可怕的力量，一旦达到目的，又顿时渙散。这位有 
力的煽动政治家有他的短处，也有他的长处，两者混在一起，形成 
对比。即使在他以后卖身投靠宮廷、行为堕落的时候，仍然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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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思想的高傲气槪。他有除恶务尽的性格，但对于群众幷不冷 
酷无情，甚至可以说待人宽厚①。在他看来，革命就是一场赌博，必 
要的时候，胜者可以赢得败者的生命。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党派 
利益高于法律，甚至高于人道。这就说明他为什么在8月10曰以 
后作出了那种暴烈行动，而在他认为共和已经巩固以后，却又表现 
得那样溫和。 

在这个时期，普鲁士军正在按照旣定的入侵计划挺进，经过二 
十天行军，越过了国境。色当的军队处于无人指挥的状态中，无力 
抵抗这样力量强大组织严密的军队。8月20日，隆维被普军包 
围，21日被炮击，24日就陷落了。30日，敌军迫临凡尔登域下，幷 
加以包围和轰击。凡尔登一旦失守，通向首都的大路就打开了。隆 
维的陷落，一个严重危险的临近，使巴黎陷入极度恐慌。由几位大 
臣组成的执政会议被召到国防委员会，来共同商讨应付危局的最 
妥善的对策。有人主张在首都城下迎击敌人，有人主张撤退到索 
谬尔去。轮到丹东发言时， 他说： “大家都知道，法国就在巴黎；如 
果你们把巴黎交给外国人，就等于把你们自己和整个法国都交给 
敌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在巴黎维持住•，我不能同意撤离巴黎的 
方案，另一个方案我认为也不好。要想在首都域下作战是不可能 
的，因为8月10日把法国分成两派 ，一 派拥护王权，另一派主张共 
和。毋庸讳 言地在 政府中占极少数的共和派，是我们在作战时唯 
一可以依靠的一派。至于另一派，他们是不肯前进的，他们会在巴 
黎乘机作乱，策应敌人，而保卫你们的人则两面受敌，不得不奋起 

击退这些人。如果保卫者们失败 f —一我认为这是很可能的- 

法国的灭亡和你们的灭亡就一定难免。如果他们出乎意料地打败 


①在公社筹划9月2日大屠杀时期，凡是前来向丹东求助的都得到了他的援 
救；他曾完全主动地把迪波尔、巴纳夫和拉梅特从监狱里救出来，而这些人过去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说都是他个人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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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联军而胜利归来，对你们说来也是失败；因为这种胜利是要使 
人家付出无数宝贵的生命，而比你们人数更多的保王分子的实力 
和影响却不会损失丝毫。我的意 见是: “为了粉碎他们的阴谋和制 
止敌人的进攻，应该恐吓一下保王分子。”国防委员会深知这种恐 
吓说法的用意所在，顿时不知所措了。“是的，我向大家肯定，”丹 
东又说，“必须恐吓他们一下。……”由于国防委员会用沉默和恐惧 
来反对这个可怕的方案，丹东就和公社去商量，他主张用恐怖手段 
来压制敌人，进一步发动群众，爭取群众的合作，使革命行动只能 
以胜利结束。 

于是，组织了一个可怕的庞大的检察机构，进行住宅搜查；监 
禁革命派认为身分和言论上形迹可疑的一大批人。这些倒霉的被 
监禁者主要是僧侶和贵族两个反抗阶级中那些被控在立法议会时 
期进行阴谋活动的人。凡是达到当兵年龄的公民都在练兵场入了 
伍，于9月1日开赴前线。人们发出紧急集合信号，敲钟鸣炮。 
丹东到议会去报吿为拯救祖国所采取的措施， 他说： “大家听到 
143的幷不是吿急的炮声，而是向敌人冲锋的步伐声。要想战胜敌人， 
打垮敌人，应该怎样 办呢？ 大胆，再大胆，还是大 胆！” 9月1曰 
深夜，传来凡尔登失陷的消息。巴黎人心惶惶，以为敌军已来到门 
口，公社便抓住这个时机来执行它那可怕的计划。又一次鸣放大 
炮，敲响警钟，各处栅门紧闭，大屠杀开始了。 

卡尔默监狱、阿贝义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福尔斯监狱 
中的囚犯，在三天中，全部被一个由公社支持领导的、约有三百 
人的行刑队杀死。这帮人肆意杀人，而神态自若。他们把神圣的 
法律制裁变成了一场屠杀，一会儿充当审判官，一会儿充当执刑 
人。他们不象是在施行复仇，而象是以杀人为职业。他们毫不动 
心、毫不內疚地屠杀着，旣有狂热信徒的信念,又有刽子手的服从。 
偶尔有某些特殊情况也使他们有所咸动，使他们恢复人性、正义和 




慈悲，然而时间一过，便又故态复萌。就是 这样， 有几个人幸免于 
难，但这是极少数。议会想制止这种屠杀，但是无能为力；內阁也 
同议会一样束手无策；只有残暴的公社能够做到一切，指挥一切； 

市长佩蒂翁被免职了； 士兵、狱卒，都不敢反抗这些杀人者，而只能 
听之任之。看来一些群众是与他们共谋的，或者是无动于衷的。其 
余的公民甚至不敢表示惊愕。人们如果不全面了解党派的狂热有 
过什么过错，不知道恐怖给人们带来了多少苦难，就会感到奇怪， 
这样严重、这样持久的罪行是怎样被策划、执行和容忍的。不过， 
对于这种滔天罪行的惩罚终于还是落到那些肇乱者的头上。他们 
中间的大多数都丧生在他们自己掀起的风暴中，遭到了他们自己 
用过的同样的暴力手段 o 搞党派的人不落到他们加给別人的那种 
下场是很少的。 

执政会议在军事方面是由塞尔旺将军领导的，它把新征集的 
军队派遣到国境上去了。它本想把最有经验的将领配置在最受威 
胁的地方，可是人选很难物色。在那些同情最近发生的事变的将 
领中，克勒 曼看奉 只能担任次要的指挥，于是只让他接替不甚可靠144 
的呂克內的职位。居斯蒂纳虽不缺乏作战经验，但他主要是长于 
突击作战，而不适于统领攸关全国命运的大军。至于比隆、拉布尔， 

多內以及其他仍在原来岗位率领原有部队的将领，都沒有卓越的 
军事才能。余下只有迪穆里挨一人，对于他，吉伦特党虽然承认他 
有较高才千，可是对他仍然有些记恨，而且对他的怀有野心、有冒 
险作风和性格颇具戒心。但是，旣然只有他一个人能出任这样的 
要职，执政会议也就把摩泽尔河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 

迪穆里埃由摩尔德兼程赶到色当，幷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 
上的普遍意见是退守夏龙或兰斯，沿马恩河设防。迪穆里埃沒有 
采纳这种危险的意见，因为这样会使士气沮丧，会把洛林、三主教 
区和香宾的一部分让给敌人，同时也敞开直趋巴黎的大道。迪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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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埃拟 订 了一个出色的计划。他认为应该大胆疾趋阿尔贡纳森林， 
认为在那里必定能阻遏敌人。这一带森林有四个出口：左边是谢 
纳-波浦勒，中间是克罗瓦-奧-布瓦和格兰普雷，右边是伊斯莱特。 
这四条路是法国的门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普军离这里只剩六 
法里了，而迪穆里埃要占领这一带森林还需要走十二法里，而且绝 
对不能泄露这个占领计划。他以非常勇敢而巧妙的方式执行这项 
计划。辿龙将军所部七千人开往伊斯莱特，占领了该地。迪穆里埃 
本人率领一万三千人在格兰普雷建立了阵地。克罗瓦-奥-布瓦和 
谢纳-波浦勒方面也派了一些军队加以占领和驻守。这时候他写 
信给陆军大 ts 塞尔 旺说： “凡尔登已经失陷。我军正准备迎击普 
军。格兰普雷和伊斯莱特阵地是法国的德摩比利隘口①，但是，我 
会比李奥尼达幸运些。” 

在这个阵地上，迪穆里埃是能够在法国各地的援军到达以前 
阻遏敌人的。志愿军也都已开到国內各军营，稍加编练，就可以把 
145他们派到他的军队中去。佛兰德边境的贝农维尔接到命令，应率 
领九千人于9月13日到达雷特耳，担任迪穆里埃的左翼。迪伐尔 
应率领七千人于7日赶到谢纳-波浦勒•，最后，克勒曼须_领二万 



行了。 

不伦瑞克公爵占领凡尔登之后，就分三路越过马斯河。克莱 
尔费将军担任右翼，霍恩洛厄亲王担任左翼。不论瑞克看到从正 
面进攻不可能使迪穆里埃放弃阵地，就想迂回进攻。迪穆里埃错 
误地把自己的兵力完全集结在格兰普雷和伊斯莱特，而在谢 纳-波 
浦勒和克罗瓦-奧-布瓦方面的防卫却很薄弱，虽然这两个地方比 
较不那么重要。普眾占领了这两个地方，眼看就要从格兰普雷阵 


1) 古希腊地名，公元前 480 年，斯巴达王李奥尼达曾在此隘口率领三百人抗击 
波斯人，并最后战死在该处。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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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后面迂回过来迫使他停止抵抗。但是，迪穆里埃犯了这次使他 
几乎前功尽弃的重大 i 昔误之后，幷沒对自己处境感到绝望。9月14 
n 夜，他秘密转移，渡过了敌人本可以阻止他靠近的埃纳河，和前 
此进军阿尔贡纳森林一样巧妙地把兵力集结到圣墨奧尔。他已经 
在阿尔贡纳森林延迟了普军的前进；他在行军中遇到恶劣的天气， 
就留在新阵地等待克勒曼和贝农维尔两支援军的会合，这一战役 
的胜利也因此有了保证。他的军队越战越强，在贝农维尔和克勒 
曼于9月17 口到达以后，总兵力已近七万人。 

普军紧紧地跟踪迪穆里埃的毎一行动。20日，普军在瓦尔米 
攻击克勒曼，企图切断法军向夏龙的退路。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后 
来，普军以纵队进攻瓦尔米各高地，企图加以 占领； 克勒曼也把所 
部步兵组成纵队，严令不准射击，待敌人逼近时展开白刃战。白刃 
战的命令，他是以“国民万岁 i ”这个口令下达的。当全线一齐喊出 
“国民万岁！ ”的时候，普军比看到我军的沉着坚定还要惊慌。普军 
动搖了。不伦瑞克公爵下令退却。以后，炮战仍然继续到夜晚，敌 
军发起了一次新的攻击，但被击退。这一天成了我们难忘的日子， 
本属微不足道的瓦尔米的胜利，却对我军和我国舆论发生了取得 
全面胜利的影响。 

从这时候起，敌军士气锐减，幷且开始后退。普军进行这一战 
役，按照逃亡贵族的诺言，本来就只当作是一次行军漫游。他们不 
带弹药，又缺粮食。他们在一个开阔的地区，不断遭遇日益强烈 
的抵抗，再加上阴雨连绵，泥泞沒膝，一连四天只能以麦粥充饥。含 
白垩质的水引起的各种疾病、物资缺乏、潮湿，给敌军造成了巨大 
混乱。普鲁土围王和逃亡贵族们仍企图蕾险一战，占领夏龙，不伦 
瑞克公爵却与他们的意见相反，建议撤退。普鲁士君主的命运完全 
掌握在萆人手中，万一战而不胜，就会变成全军的失败，因此不伦 
瑞苋公爵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双方开始谈判。普鲁士人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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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放弃他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只要求恢复君主立宪。但是，国民 
公会这时已经开始，幷且宣布 了共和，执 政会议答复： 在普鲁士全 
部撤出法国领土以前，法兰西共和国不能接受任何建议。 普军于9 
月30日晚撤退。迪穆里埃命令克勒曼追击，使普军略感不安，他 
自己则回到巴黎享受胜利的荣耀，同时商讨进攻比利时的计划。法 
军收复了凡尔登和隆维；敌军经阿尔登和卢森堡，在将近10月底 
从科布伦次回到来因河东岸。_ 

这次战役以法国全面获胜吿终。在佛兰德方面，萨克森•特 
辛公爵经过七天不断的猛烈炮击之后沒有结果，不得不撤退对 i 
尔的包围。在来因河上，居斯蒂纳占领了特里尔、斯皮尔和美因 
茲。在阿尔卑斯山方面，孟德斯鸠将军进入萨瓦。安瑟将军进入 
了尼斯伯爵领地。我军在所有据点获得胜利后，展开了全线出击， 
保障了革命事业。 

J 47 如果我们将一个摆脫了严重危机的国家的全貌描绘一下，而 

且这样说：这个国家有一个专制政府，它的权利受到限制；有两个 
特权阶级，他们丧失了特权；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在文化和智 
慧方面已经获得自由，只是还沒有政治权利，幷且由于要求政治权 
利遭到拒绝，不得不自己起来夺取；如果还这样补充说：这个政府 
在经过与革命对立以后，向革命低头了，而两个特权阶级则一贯反 
对革命——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事实作出以下的结论： 

政府后悔了，人民表示不信任，而特权阶级则各以自己的方式 
来破坏新秩序。贵族阶级因为自身力量太弱不能在国內打击革 
命，竟流亡国外，煽动外国准备进攻革命。僧侶阶级在失去国外活 
动的手段之后，就留在国內，在国內寻找与革命为敌的人。至于人 
民群众，由于国外有威胁，国內有人破坏，由于他们对煽动外国的 
逃亡贵族、对破坏他们独立的外国、对在本国制造暴乱的僧侶阶 
级，都非常愤恨，所以他们把僧侶、逃亡贵族和外国一律看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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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酋先要求监视反抗派教士，接着悪求加以驱逐,®求沒收逃亡 
分子的财产，最后，他们要求先发制人地向结成同盟的欧洲宣战。 
最初发动革命的人们谴责这些措施，认为是违反法律的，而革命的 
继承人认为这些措施是拯救祖国的；于是，在那些爱宪法胜于爱国 
家和那些爱国家胜于爱宪法的两种人中间就发生了分裂。国王在 
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意识支配下，是倾向于屛弃这种 
政策的，因而被认为与反革命势力相勾结，因为他的表现是庇护反 
革命势力的。革命者于是用恐吓手段爭取国王。爭取无效，就推翻 
了君主政体。 

立法议会的历史是这样的：由于国內的变乱，它制定了反对僧 
侶的法令；由于国外的威胁，它制定了反对逃亡贵族的法令；由于 
外国的同盟，它进行了对欧洲的战爭；由于我军的首次失利，它建 
立了一支两万人的后备军队。国王对于这些法令大部分不予同 
意，遂致引起了吉伦特党对路易十六的怀疑。立宪派企图以和平 
时期立法者的姿态出现，吉伦特党则企图以战爭时期的敌人的姿 
态出现，两派的不一致导致了革命派的分裂。吉伦特党认为自由 
的问题决定于胜利，而胜利决定于法令。6月20日事件就是他们 
要使这些法令获得通过的一次尝试；但是，由于沒有取得效果，他 
们又认为•.若不放弃革命，就必须推翻王位，于是他们发动了 8月 
10 n 的起义。因此，可以说，如果沒有引起变乱的贵族逃亡，国王 
可能会接受宪法，革命者也可能不会想到建立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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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5T —> *. 1 、 八 

弟 /、早 

从1792年9月21日到1793年1月21曰 

国民公会最初的措施。一国民公会的组成方式。——吉伦特党与 
山岳党之爭。这两个党的势力和政治主张。——罗伯斯比尔；吉伦 
特党指控罗伯斯比尔企图实行独裁。一马拉。 一 卢韦对罗伯斯 
比尔的新控诉；罗伯斯比尔的辩护；国民公会结束这项爭论转入下 
一议案。——在这次斗爭中获胜以后，山岳党要求审判路易十六。 

——各党派关于审判路易十六的主张。一国民公会决定自行审判 
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在丹普尔监狱；他在国民公会的答辩；他 
的辩护；他的定罪，他在最后时刻勇敢镇靜。——作为国王的路易十 
六所具备的和所缺少的。 

1792年9>! 20 H ， 国 民公会成立。2[日开始讨论。大会在 
笫一次会议上就宣布废除王政实行共和。22日，国民公会为了适 
炖革命的要求宣布：国民公会不 是从食由四年起始，而是从 法兰西 
共和国元年起始。 国民公会通过上述各项初步措施时，欢声雷动。 
在立法议会末期分裂的两党，爭相表现了民主作风和拥护民主的 
热情；但在这以后，却沒有开始本身的工作，而陷入了內部纷爭。吉 
伦特党和山岳党在组织新的革命以前，都想知道应由它们中哪一 
党来领导革命，尽管它们处境险恶，也未能防止彼此之间的明爭暗 
斗。它们比任何时候更应该担心欧洲各国的压力。旣然奥地利、普 
魯士，以及几个德 S 志王侯在8月10日以前就进攻法国，那么完 
全有理由认为，在宣布废除君主制度，囚禁路易十六和发生9月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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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事件之后，其他君王也会反对法国。在国內，革命的敌人增多了 ， 149 
除了拥护旧制度、拥护贵族和僧侶的人以外，又有了拥护君主立 
宪而特別关心路易十六的命运的人，以及认为在暴民统治下不会 
有自由的人。吉伦特党和山岳党就在有这么多困难、这么多敌人 
的情况下，在最需荽团结战斗的时刻，展开了最激烈的互相攻击。 
当然，这两党可以说是势不两立的，两党领导人是难以互相接近 
的，因为两党在互爭领导权和确定行动目标当中，都有很多彼此 
对立的 因素。 

吉伦特党人之所以成为共和派，是由于受到事变的逼迫。对 
于他们，最好是永远做立宪派。他们的纯正的意图，他们的厌恶群 
众和反对采取暴力手段，特別是他们那种只做可能做到的事的愼 
重态度，都已成为他们处事的守则；但是，他们也沒有可能贯彻最 
初采取的立场。他们顺应了共和的倾向，而且逐渐接受了这种政 
治制度。不过他们现在虽然竭诚拥护这种政体，却仍然觉得它是 
很难确立和巩固的。他们认为制度本身是好的，是伟大的，可是沒 
有适当的人来实行它。群众缺乏管理公务的知识，也沒有这种习 
惯。制宪议会所进行的革命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可能的，同时也因 
为它是正确的——这次革命有它的宪法，也有它的公民。而新的 
革命主张由下层阶级领导国家政权，是不能持久的。新的革命会 
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它只能有一些临时的拥护者，下层阶级完全可 
以在危机时期起作用，但不能永久起作用。但是，要实现这第二次 
革命，必须依靠下层阶级。吉伦特党人幷沒有这样做，他们站在一 
种十分错误的立场上，他们失去了立宪派的援助，也沒得到民主派 
的支持。他们旣沒爭取到社会的上层也沒有爭取到社会的下层。 

他们完全形成了一个中间党派，而且由于沒有基础，很快就垮下去 
了。于是，正如王政派或內克尔、穆尼埃派在7月24日①以后成150 

①7月24日疑为7月14日之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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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党派那样，吉伦特党在 8 月10曰以 
后成为中等阶级和群众之间的党派。 

相反，山岳党却和人民大众共同要求共和。这个党的领导人 
对于吉伦特党的声望感到不快，因此力图打击吉伦特党幷取而代 
之。他们的知识经验差一些，也不如吉伦特党人那样擅长口才，但 
是，他们比较机讐坚决，采取手段毫无顾忌。他们认为极端的民主 
就是最好的政府。他们所说的人民，即下层阶级，是他们经常赞美 
和热情关心的对象。任何一个党派都不会比它更为险恶可怕，但 
是任何一个党派也都不会比它更贯彻始终。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同 
自己幷肩战斗的人效劳。 

从国民公会开幕起，吉伦特党人就坐在右边，而山岳党坐在左 
边最上方，因而得了山岳党这个名称。吉伦特党在议会中力量最 
强，在各郡的选举中一般都是他们占优势。立法议会代表有很多 
人重新当选；而且，由于这时候联系较多，所有同吉伦特郡代表或 
同8月10日以前的巴黎市政府有联系的代表，又都抱着同样的政 
见上台了。另外有些代表则是沒有一定主张，不属于任何党派，沒 
有特別亲密的关系，这些人组成的派系被称为平原派或沼泽派。 
这一派对吉伦特党和山岳党的斗爭是不偏不倚的，只要他们有可 
能充当溫和派，就是说，只要他们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危，就站在最 
有理的一方。 

山岳党的成员中有在领导8月10日事件的公社的影响下当 
选的巴黎代表，以及各郡的几个非常杰出的共和派，后来，他们又 
吸收了一些受到事变的鼓舞和由于恐惧而参加该派的人。山岳党 
在国民公会中虽然人数较少，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也是很有势力 
的。它在巴黎占统治地位，已经成为全国第一个权力机关的巴黎 
的公社完全效忠于它。山岳党曾经企图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之间建 
立一种有关计划和领导的通讯联系，以便控制法国各郡，可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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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沒有完全成功，各 郡很大 部分是倾向山岳党的敌人的，后者经常 】 H 
利用罗兰部长发送的宣传小册子和报纸培养了这种拥护他们的倾 
向，因此，山岳党把罗兰的官邸称为群 众思想控制所 ，而把他的朋 
友称为搞阴 谋的人 d 旦是，除了各市政机关的联合——这是他们迟 
早会成功的——以外，山岳党还掌握着雅各宾俱乐部的联合雅各 
宾俱乐部是成立最早 、发展 最广、势力最大的俱 乐部； 它的 名称沒 
有改变，它的实质却是随着毎一事变而改变的；只要排除其中的持 
异议者，它就是统治者能够利用的一个现成组织。巴黎的雅各宾 
俱乐部是雅各宾主义的中心，它以无上的权 威支配 着所有其他俱 
乐部。山岳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千方百 
计地利用揭发和制造不快的手段把吉伦特党从其中排挤掉。用无 
套裤党 人代替了其中的资产阶级的成员。吉伦特党在巴黎仅仅占 
据一个內阁，但內阁与公社是对立的 ，它 在巴黎已经沒有势力。与 
吉伦特党相反，山岳党却掌握了首都的全部实力；他们利用雅各宾 
俱乐部掌握了群众的思想，通过无套裤党掌握了各市区和郊区，又 
依靠市政府掌握了起义组织。 

在宣布共和以后，两党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驟就是互相爭斗 o 吉 
伦特党对于9月大屠杀极为愤慨，他们非常厌恶坐在国民公会议 
席上那些为9月大屠杀出谋划策的人。特別引起他们反感和厌恶 
的是罗伯斯比尔和马拉两人，他们认为罗伯斯比尔鼓吹施行暴政， 
而马拉从革命一开始就一贯在他的文章里宣传杀人。他们谴责罗 
伯斯比尔主要是出于惽恨，因而有些感情用事；罗伯斯比尔还沒有 
可怕到实行独裁的地步。他的敌人指责他怀有各种企图，实际上 
幷无其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证明，因此反而提高了他的声 
望和地位。 

在法国車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罗伯斯比尔，这时候开始成为 
头等重要人物。在这以前，尽管他作了很多努力，他的党里面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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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超 过他： 在制宪议会时期，有议会中著名的首要人物；在立法 
议会时期，有布里索和佩蒂翁•，在8月10日革命时期有丹东。在这 
几个不同时期，那些名望比他高的人，他都反对过。处在制宪议会 
的那些著名的人物中间，由于他只能以特异的见解引起注意，所以 
^2他表现为激进的改 革者； 而在立法议会时期，他成为立宪派，因为 
那时他的政敌都是革 新者； 他曾经 ft 雅各宾俱乐部主张和平，因为 
他的政敌要求战爭 •，从 8月10日以后，他便专心致志地谋求在雅 
各宾俱乐部击败吉伦特党，取丹东而代之，从而把个人的虛荣事业 
结合到群众的事业中去。这个资质平庸、禀性浮夸的人，其所以最 
后才得出头，是由于他出身低微。对于革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 
优点；他之所以追求头等地位幷且不遗余力地要得到$，不择手段 
要维持它，是因为他有强烈的自尊心。罗伯斯比尔有实行暴政的 
一些 特性： 才智固然不高，但也不同于 一般； 他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爱国主义的表现，不为利诱的良好 声望； 他持身严谨，不反对流血。 
他证明了在乱世中的政治幸运幷不是单靠才智来取得，而是有赖 
于行动，平庸而能坚持不懈，胜于具有天才而缺乏毅力。同时也应 
该指出，罗伯斯比尔还有一个很大的、狂热的学派的 支持； 从制宪 
议会时期结束以后，他就要求这个学派过问政治，支持这一学派的 
主张。这一学派起源千十八世纪，它也代表着十八世纪的某些见 
解。这一派在政治上的标志是让-雅克 • 卢梭①的《社会契约论》 
的绝对主权，在信仰上的标志是萨瓦[地方 II 的副主教的《信仰论》 
的自然神教。恬来，这一派把这些主张在1793年宪法和对于“最 
高主宰”的信仰中运用了。在革命的各个不同时期曾出现过人们 
想象不到的学说和狂热信仰。 

可能是由于吉伦特党早就预见到罗伯斯比尔的势力，也可能 

①让-雅克.卢梭 ( Jean-Jacques Rousseau , 1712— 1778 ), 杰出的法国启蒙 
思想家，哲学家,著作有$社会契约论》等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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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 F 他们的猜 总， 他们控诉他犯了在共和派看来是最严重的罪 
行。当时巴黎正因为派系纷爭而陷于 动乱： 吉伦特党主张对那些 
制造混乱、煽动暴乱的人给以法律制裁，同时给国民公会以 从八十 
三个郡调集来的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 
责提出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吿。山岳党抨击这一措施，认为这对巴黎 
是一种侮辱。吉伦特党维护这种措施，指出有一个由巴黎代表组成 
三头统治的方案。于是，奥塞兰说:“我出生在巴黎，我是这个城市 
的代表。有人要在巴黎建立一个主张实行独裁政治、三头统治和 
护民政冶的政党。但是，我要说，设想出这种方案的人不是极端无 
知，就是极端邪恶。巴黎代表中如果有提出这样主张的人，就应该 153 
把他赶 出去！ ”马赛代表雷柏基喊道:“对，对，议会中有一个要实行 
独裁的党，它的头目就是罗伯斯比尔 t 我要向大家揭发的就是 
他 I ”巴巴卢出面作证，支持这种揭发；巴巴卢是发动8月10曰事 
件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马赛结盟军的领袖，在法国南部的势力很 
大。他证明，在8月10日事件时期，分踞首都的两个党都想拉拢 
马赛结盟军，那时有人叫他到罗伯斯比尔那里去，在那里有人吿诉 
他耍和最有群众声望的公民联系，帕尼斯还指名道姓地说， 罗伯斯 
比尔是最有资格成为法国独裁者的人。巴 巴卢是一个实际行动 
者，在右派中有几个人和他一样，也认为必须打垮自己的政敌，否 
则就会被政敌击败，他们希望一方面利用国民公会反对公社，■-方 
面利用各郡来反对巴黎，希望乘敌人羽翼未丰的时候要无情地给 
以打击，不然，假以时日，他们就会展翅髙飞。但是，大多数人还是 
担心分裂，不赞成采取强硬手段。 

对于罗伯斯比尔的控诉沒有什么结果，但是转到马拉头上来 
了，因为马拉曾在《人民之友报》上提倡独裁政治，鼓吹实行大屠 
杀。当他登上讲坛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议会中发生了一阵可怕的 
骚动。会场四处响起“叫他下来1叫他下来「”的喊声。马拉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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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若，等人们安靜下来以后，他说 :“这 个议会中和我个人有仇的人 
很多。”“人人都是，人 人都翫 ” C 会上有人喊)。“我提醒这些人要 
知道羞耻，我劝这苎人不要对于一个曾致力于自由事业幷且为这 
些人本身做出他们想象不到的贡献的人这样狂喊，不要进行这种 
无礼的威胁，希望他们再好好听一听 I ”千是，这个人就在国民公会 
上谈了自己对于镇压和独裁的想法，出席国民公会的人对千他的 
勇敢和沉着大为震惊。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以种种隐蔽手段 
避开了公众的 责难， 逃脫了对他发出的逮捕令。那时，人们只能看 
到他写的一些杀气腾腾的文章，文章中要求人头落地 ，煽动 群众进 
行9月的大屠杀。 

任何狂乱的思想都可能在人的头脑中产生，尤其可怕的是这 
154种狂想在一刹那间就能产生。马拉有几种固定的想法。革命是有它 
的敌人的，而在马拉看来，为使革命继续进行，不应有革命的敌人， 
在他看来，就应消灭达些敌人，就应任命一个独裁者，其任务只是 
镇压这些敌人，沒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他大肆鼓吹这两项措施，以 
至于带 有一种 毫不®忌、的残酷性，旣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 
命。他对那些不把这两种措施_成彻底的做法，而视为残暴的人， 
—槪加以蔑视，说他们软弱无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他 
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恒是哪一个都沒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 
为恶劣的影响。他使各党原已不纯正的道德更为败坏。他的两个 
想法，火规模杀人和独栽，后来都由救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其政府实 
现了。 

对玛拉的控诉 l ! i 沒有什么结果，他比罗伯斯比尔更惹人讨厌， 
但不象罗伯斯比尔那样引起痛恨。有些人只看到他是个狂人，另一 
呰人 又把这些箏论仅仅看作党派纠纷，而不是关系共和国的重大 
问题。况且，淸除或指控国民公会的某个成员似乎是危险的事情, 
即使对各党派来说，这也是很难跨出的一步。丹东幷沒有为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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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他说 :“我 不喜欢这个人，他的脾气我领教过了 •_ 暴跺，易怒， 

难以相处。但是，为什么要在他的文章里寻找煽动暴乱的论 调呢？ 

发生普遍的动乱的原因，除了革命运动本身，还有別的原 因吗？ ”罗 
伯斯比尔则说，他对马拉是很不了解•，在8月10日以前，他只和马 
拉谈过一次话，他幷不赞成马拉的暴力主张，在那次谈话以后，马 
拉认为他的政见如此狭窄，以致于在自己的报上 写道： 罗伯斯比尔 
旣沒有玫治家的眼光，也缺乏政治家的魄力。 

但是，引起更大不满的还是罗伯斯比尔，因为人们觉得他更可 
怕，雷柏基和巴巴卢的第一次控诉未能奏效。不久以后，罗兰部长 
作了一次关于法国和巴黎状况的报吿，他在报吿中谴责了9月大 
屠杀、公社的夺权、以及混乱制造者所进行的阴谋。他 说:“ 当有人 
把自由事业的最忠诚、最勇敢的维护者看作可恨或可疑的人的时 
J ) 候，当叛乱和屠杀的主张在大会中得到有力宣扬和大受欢迎，而那 

些喧嚷不休的人甚至起乘反对国民公会本身的时候，我就再也不 I 55 
怀疑，那些拥护旧制度的人，或是冒充人民之友用爱国主义来掩饰 
自己的过激行动或严重罪行的人，怀有颠覆的阴谋，企图踏着废墟 
和尸体，攀登高位，爱好人血、金钱和残 忍!” 罗兰引用了刑事法庭 
第二分庭副庭长的一封信为自己的报吿提供证据，这位副庭长在 
信里吿 诉他： 他和吉伦特党中的最著名人物都已受到威胁，幷且 
说，照敌人的口气，还要有一次流血，而且这些人只希望听听罗伯 
斯比尔怎样说。 

罗伯斯比尔听了这些话，急忙登上讲坛进行辩护，他说“谁也 
不敢面对面控吿我。”吉伦特党中一个最坚决的人卢韦大声 地说： 

“我就敢。”他怒目注视罗伯斯比尔，接 着说: “是的，罗伯斯比尔，我 
就敢控吿你。” 一直保持沉着的罗伯斯比尔这时也激动起来，他在 
雅各宾俱乐部同这位可怕的对手较量过一次，知道这个人是尖刻、 
激烈而毫不留情的。卢韦接着作了一次最为雄辩的即席发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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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本本毫无遗漏地控诉了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公社、 
在选举 会议上的一言一行，他说罗伯斯比尔“诽谤最优秀的爱国 
者，对数百公民作出多次极卑鄙的吹捧，起初说他们是巴黎人民， 
随后干脆就称他们是人民，接着又称他们是最高主权者;喋喋不休 
地宣扬自己的功绩，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品德，而且在证明人民的 
力量.尊贵和最高主权之后，总是要宣称他 S 己也是人民。”卢韦指 
出： 罗伯斯比尔在8月10日事件中是隐蔽的，后来就是操纵公社 
的阴谋分子。最后卢韦谈到9月大屠杀，他大 声说： “8>] 10曰的 
革命是我们大家干的。”接着转向公社中的某些山岳党人说 ：“可 
是，9月2日事件却是你们干的，那仅仅是你们干的！你们自己不 
是还引以为荣吗？这些人以一种无比蔑视的口吻说我们只是8月 
10日的爱国者，而对于扁己则洋洋得意地称为9月2日的爱国 
者，啊 t 让他们永远保持这种只配他们享有的勇敢的声誉吧！这 
样，就能够永远证明我们无罪，而他们则遗臭万年1这些冒充人民 
之友的人曾经企图把9月第一周的罪恶归诸巴黎人民。……他们 
J 56 对巴黎人民进行了最无耻的诬蔑。巴黎人民善于战斗，但却不善于 
杀人！ 不错，巴黎人民在8月10日这个光辉的日子都来到杜伊勒 
里宮前，要说巴黎人民在9月2日那个可怕的日子来到各个监狱 
前，那就不对了。这些人当中有多少刽 子手？ 二百，也许不止二百； 
在外面，又有多少人是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驱使而来观看的 
呢？ 至多再加一倍。可是有人说，旣然人民沒有参加这种屠杀，为 
什么不阻 止它？ 为 什么？ 因为佩蒂翁已无法行使他的保护权，因 

为罗兰说话无效，而司法部长丹东又不说话。 . 因为四十八个区 

的区长等待搜査，而总司令却稳然不动，因为巴黎市 政官员 佩着绶 
带主持那些暴行。那么，立法议 会呢？ 立法 议会！ 人民的代表们， 
你们要为它报仇，使得你们的前任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是无数 
严重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我所揭发的这种罪行的狂人 ，一 定要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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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1 ”然 后卢苇 又回过头来谈到罗伯斯比尔，特別指出了他的野心、 
他的阴谋和他对平民的极大影响。在结束这篇激昂慷慨的弹劾性 
演说时，卢韦举了一系列的事实，在毎一事实前面冠以一句威胁的 
话 ：罗伯 斯比尔，我控诉你 I 

卢韦在掌声中走下了讲坛，罗伯斯比尔走上去为自己辩护，他 
面色苍白，嘴里嘟嘟囔嚷。也许是因为思绪混乱，或者为了防止偏 
见，他要求在一星期以后再发言到了预定日子，他与其说是以被 
吿身分，不如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用讽剌的辞句反驳了 
卢韦的指责，讲了一大篇为自己辩解的话。应当承认，由于卢韦所 
举事实含糊空泛，罗伯斯比尔不用费很大气力就把它缩小或者推 
翻。旁听席上站满了为他鼓掌助威的人。至于国民公会本身，则 
认为这种指控不过是关系个人自尊心的爭执，对这样一个人—— 
按巴雷尔的说法，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一个小小的捣乱分子 

幷不放在眼里，所以准备让这个爭论就此结束。因此,在罗伯 
斯比尔讲完以后，大会就宣布辩论终结，转入下一个议程。罗伯斯 
比尔最后的几句话是：“在我这一方面，我不作任何个人的结论；我 
沒有用更严厉的谴责来回答对方对我的悱谤，我把我的辩护饲中 
的攻击的部分删除了。我有权利对诬吿我的人进行正当的报复， 
但我放弃了；我沒有別的要求，我只要求恢复和平，让自由获得胜 
利 I ”他的讲话博得了人们的掌声。卢韦要求反驳，但是沒有被允 
许；巴巴卢意欲上台控诉一番，沒有办到。朗热內反对变更议程， 
也是徒然。因此这个问题沒有再讨论下去。吉伦特党人也支持这 
样做。他们发起控诉，是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坚持控诉，是又一 
个 k 误。山岳党占了上风，因为他 ( n 沒有被击败，罗伯斯比尔接近 
了他原来离得很远的地位。在革命中，一个人被认为是怎样的人， 
会很快就变成怎样的人，因为吉伦特党指控罗伯斯比尔是山岳党 
的首脑，山岳党也就把他看作自己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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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这些对个人的攻击更重要的是关于行政机关和党派 
的建立和领导问题的公开爭论。吉伦特党不仅在攻击个人方面失 
败了，而且在攻击公社方面也失败了。他们提出的任何一项措施 
都沒有成功，不是提得不合适，就是沒有坚持。他们本应加强行政 
机构，改组公社，继续维持雅各宾俱乐部幷且控制雅各宾俱乐部， 
爭取群众，或防止群众的越轨行动；但是，所有这一切他们一件也 
沒有做。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比佐，建议国民公会应该有一支 
从各郡调来的三千人的卫队。用这个办法，至少可以保持大会的 
独立，但因为沒有坚决要求，也就未被采纳。这样，吉伦特党对山 
岳党的攻击幷沒有使山岳党削弱，对公社的攻击也沒有使公社屈 
服，对各市区的攻击也沒有使它们失去作用。他们由于向各郡求 
援而激怒了巴黎，而且也沒有得到各郡的支援，他们这样做，就违 
反了最普通的谨愼持事的规则，因为，做一件事比说一套威胁人的 
话更为可靠。 

吉论特党的政 敌巧妙 地利用了这个时机。他们在暗中散布了 
一种只会破坏吉伦特党的言论，说他们准备把共和国移到南部而 
放弃帝国的其余部分。从此就开始了那种对于联邦制的致命的谴 
贺。吉伦特党幷沒有重视这一点，因为他们沒有预见到其中的危 
险;但是，随着吉伦特党力量变弱，其政敌日益放肆，这种指责也流 
布愈广。发生这个情况首先是因为曾经有这样一个 计划： 一旦北 
方遭到侵犯，巴黎受到威胁，就退守卢瓦尔河南岸，同时把政府迁 
J 58 到南方；其次是因为他们偏爱外省地方，而对于首都的鼓动暴乱者 
则极端忿恨。他们的政敌很容 易用改 变这个防守计划拟定的时期 
的方法来歪曲这个计划，幷把他们对一个城市的暴乱行动的_难 
认为是他们企图联合全国其他域市反对首都。因此，吉伦特党在群 
众面前便被说成是联邦主义者。在谴责公社，控诉罗伯斯比尔和马 
拉的时候，山岳党[:在国民公会 ] 宣布： 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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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整体。 这是攻击吉伦特党幷使他们受到人们怀疑的一种手 
段，虽然他们曾那么积极赞成这些建议，甚至由于自己未曾提出这 
些建议而感到遗慽。 ' 

一件不偸快的事，表面上与两党的爭论无关，对山岳党来说， 
也能加以利用。山岳党由于吉伦特党对他们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 
击变得更大胆了，他们就只等待机会转守为攻。国民公会对这种 
长时间的爭论已经咸到厌倦，那些与爭论不相干的代表乃至在两 
党中不占重要地位的代表，都认为需要和解,要求讨论有关共和国 
的 事情。 于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息爭的局面，大会的注意力一时转 
移到新宪法上来，而山岳党却提出暂时放下这个问题，去解决被废 
黜的君主的命运问题。在这件事上，极左派的领袖们有几种 动机： 
他们不容许领导宪法委员会的吉伦特党和平原派中的溫和派来组 
织共和国，属于前者有佩蒂翁、孔多塞、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內，属 
于后者有巴雷尔、西哀耶斯、托马斯 • 潘恩。这些人可能会建立起 
资产阶级的政权，使之比1791年的制度稍微民主 一些； 而极左派 
的希望却是建立群众的政权。但是，他们只有在自己获得统治扠 
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要取得统冶权必须使法国长期保持革 
命状态。山岳党需要阻止用可怕的政变手段——例如对路易十六 
判罪，这可能震动所有的人，可能由于指出谁是共和国的坚决保 
卫者而把激烈的党派爭取过去 —— 来建立法律 秩序。 除此以外， 
他们还希望让吉伦特党发泄出自己的咸情——因为吉伦特党人毫 
不隐瞒要拯救路易十六的意图一^吉伦特党在群众中丧失威 
信。毫无疑问，有一定数量的山岳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忠实地按 
共和派的作法行事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路易十六对革命是有罪 
的；而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对于新生的民主政体来说是危险的。不 
过，这个党派如果不是有必要在打倒路易十六的同时也击败吉伦 
特党，它是会表现得不那么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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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判决路易十六的精神准备工作已在外面进行。雅各宾 
俱乐部对他大加责骂，人们散布了关于他的性格的种种流言蜚语， 
人们要求将他判罪，以巩固自由。各郡的民众团体为此纷纷向国 
民公会写清愿书，各区也派代表到议会请愿，有人用担架抬着在8 
月10日受了伤、来向路易 • 卡佩报仇的人在大会中游行——人们 
只用路易十六祖先的名称来称呼路易十六，认为这是用他的族名 
代替了他的国王的名号。 

党派的动机和群众的愤恨汇合起来向这位倒霉的国王进攻。 
那些在两个月以前，不同意让他遭受废黜王位以外的其他惩罚的 
人，现在都愕然不知所措。在危机时期，维护自己主张的权利丧失 
得 多么快 I 铁柜的发现，使群众更加怒不可遏，维护国王的人 
再也无能为力。8月10日以后，人们在王室经费的文件里发现了 
一些罪证。证实路易十六曾经同反对派亲王、逃亡贵族和反法同盟 
有过秘密勾结。在立法议会所整理的一份报吿中也指控路易十六 
有 出卖国家颠覆革命的企图。报吿中指责路易十六曾于1791年 
4月16 日写 信给克莱蒙的主教说 ，一旦他重新掌权，他就恢复旧 
政杈幷且要使僭侣恢复原有地位； 报吿指出，路易十六后来提出宣 
战，只是为了加速他的救兵的到来；他跟一些人有通信关系，这些 
人曾给他写过信说•，战爭将迫使所有国家朕合起来共同打击那些 
在法国施行暴政的乱党和极恶分子，使对于他们的惩罚不久即成 
为一切企图扰乱各帝国治安者之儆戒。……你可以依靠的有十五 
万大军，包括普军、奥军和 [德 意志]帝国军队，以及一支两万逃亡 
者的队伍。”报告指出，他和两个王弟是一致的，但在公开场合则指 
责他们;报告最后还指出，他一贯反对革命。 

160 以后，又发现了证实这种种控诉的新的罪证。在社伊勒里官 
一处护墙板后面有个洞，装有铁门，这是一个秘密保险拒。它是指 
定给罗兰大臣用的，人们在这里面找到了宮廷反对革命的种种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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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 I 危计的证据，其中有利用群众领袖加强国王的立宪政权、勾结贵 
族恢复旧制度的计划；有塔隆的献策，有与米拉波的谈判；有在制 
宪议会时期由国王同意了的布耶的提案以及在立法议会时期的某 
些新阴谋计划。这个发现更增加了人们对于路易十六的愤恨。雅 
各宾俱乐部中米拉波的半身塑像立刻被打得粉碎，国民公会也把 
树立在会议厅中的米拉波半身塑像遮盖起来。 

关于审讯这位不走运的国王的问题，在大会中已经酝酿了一 
些时期；国王旣已被废黜，就无法再加追诉。沒有能宣判他的法 
庭，沒有对他适用的刑罚，因此，有人就对于路易十六的不可侵犯 
性作出各种错误的解释，想用合法方式来定他的罪。各党派所犯的 
最大错误就是，已经是不合法了，又要显得是合法的。立法委员会 
负责硏究路易十六应否受审和能否由国民公会审理，幷提出报吿， 
结论是肯定的。代表马耶以立法委员会的名义表示反对不可侵犯 
性的条款，由于这个条款在革命前是有效的，他认为路易十六以前 
是不可侵犯的，那是作为国王来说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的。他主 
张:国民不能取消对有关权力行为所作的保证，已经用大臣负责来 
代替君主的不可侵犯性;而在路易十六作为一般个人行事的时候， 
由于任何其他人不能替他负责，他也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这 
样，马耶就把宪法给予路易十六的保护国王行为的范围缩小了。他 
的结论是:路易十六应该受审判，废黜王位不能视为刑罚，而只是 
政权的 更变； 路易十六应依刑事法中关于叛国和谋反罪的法律受 
审判；最后，路易十六应由国民公会加以审判，而无须遵从其他法 
庭的审理程序，因为国民公会代表人民，人民代表着一切利益,一 
切利益就是正义，国民法庭是不可能违反正义的，它也就无须拘泥 
于那些形式。这就是立法委员会为把国民公会变成法庭所依据的 
一套可怕的 i 危辩理论。罗伯斯比尔的党只重视国家的利益,认为那 
些形式都是骗人的而加以屛弃，他们在这个问题上 表现得更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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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一贯。 

11月13日，立法委员会作报吿后第六天，这项讨论就开始 
了。拥护国王不可侵犯的人，虽然认为路易十六有罪，仍主张国王 
不能受审判。他们中间的主要人物是莫里松，他说•.国王的不可侵 
犯是带普遍性的；宪法所已预见的不止是路易十六的秘密的敌对 
活动，而且是他的公开的攻击，在他公开攻击的情况下，也只不过 
是宣布废黜王位；他说，国民已经在这方面保证他的权力；他说，国 
民公会的任务是改变政府，而不是审判路易十六；国民公会是受司 
法条文约束的，战时也是这样，按照战爭惯例，也只是在战斗过程 
中才能处决一个在自己获胜后落入法网的敌人；而且判处路易十 
六对共和国沒有任何 好处； 共和国应当限于对他采取保障普遍安 
全的措施，或是把他枸留起来，或是驱逐出国。这是国民公会中右 
派的主张。平原派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山岳党则旣不赞成国王的 
不可侵犯，也不赞成审判路易十六。 

圣茹斯特说:“公民们，莫里松的意见是保持国王的不可侵犯， 
委员会则主张象审判公民那样审判路易十六，我现在要证明这两 
种主张都是不正确的。我说国王应作为敌人来审判;我们要的不 
是审判他，而是打倒他；我说，审讯的程序在团结法国人的契约 
中沒有规定，因而在民法中找不到，但是在万民法中是有的。在 
这里，拖延时间，搜集材料等等，实在都不是高明的办法，崞样做， 
除了拖延给我们以法律根据的时间以外，最有害的就是使我们对 
国王采取姑息态度。”圣茹斯特把一切都放在如何对待敌人问题和 
政治问题上来考虑，他継续说：“主张审判路易的人还要建立共和 
国，那些过于重视要公正地惩处国王的人却永远也不会去建立共 
和国。公民们，如果罗马人在经过六百年反对国王的艰苦斗爭之 
后，英国人在克伦威尔死后，尽管作了巨大努力，结果仍然出现国 
162王，那么，我们这些善良的、爱好自由的公民，看到你们手中的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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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颤动，看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刚刚获得自由就要尊重过去束 
缚自己的铁链，岂不是要担心什么危险都可能发生吗 

这个主张用政变来代替判决、主张不根据任何法律.不讲任何 
程序、主张要象对待战败的浮虏一样来对待国王.在自己获胜以后 
还继续保持敌对行动的过激派，在国民公会中只占极 少数； 但是， 
他们在国民公会以外有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的有力支持。尽管他 
们制造了恐怖气氛，他们那种屠杀性的要求仍然被国民公会拒绝 
了，而拥护国王不可侵犯的人又理直气壮他利用起国家利益的理 
由和正义、人道的原则来了。他们说，同样的一些人，不能同时 
兼作审判官和立法者，原吿和陪审员。他们希望使新生的共和国 
具有仁厚和宽恕的美德。希望人 m 效法罗马人，在获得自由以后， 
保持这种自由达五百年之久，因为他们表现了宽宏大量，他们只驱 
逐了塔克文①的人，而沒有杀害他们。这一派从政治上指出了给 
国王判渾对无政府主义党派会产生什么后果，那就是会使无政府 
主义分子更加 嚣张； 以及对于欧洲会产生什么后果,那就是会使还 
保持中立的国家也参加反法同盟来反对共和国。 

但是，在这场长时间辩论中表现得勇敢顼强.证明自己很有势 
力的罗伯斯比尔这时登上讲坛，支持圣茹斯特的意见。他谴责国 
民公会使革命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又发生疑义，谴责它以怜悯和公 
开辩护來复活已被打倒的保王党。罗伯斯比尔 说:“ 国民公会已经 
不知不觉地离开了眞正问题，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审判问题，路 
易十六决不是一个被吿，你们也决不是审判官，你们只是而 a 只 
能是一砦政治家。幷不需要你们作出维护或反对某一个人的判 
决，而是采取拯救国家的措施和保护国民的行动。一个被废黜的 


① 塔克文 ( Tarquins )， 传说中罗马王玫时代的第 七个, 也是最 后一个 国王，于公 
元前534—509年在位。相传其人专檐暴虐，被人民起义所推翻，并被驱逐出国。从此 
主政被斑除,建立了罗马共和国。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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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只能有两个用处，不是扰乱和动搖国家的安宁与自由，就是加 
强国家的安宁与自由。 

“以前路易是国王，现在共和国已经 建立； 你们爭论的那个大 
问题，用这几个字就解决了。路易不能受审判，他已经被审判过 
K 3 了。他已经被判死刑，否则兵和国就是仍然有罪的。”他要求国民 
公会宣布路易十六为 法国的卖国贼，人类的罪人，立即以革命的名 
义判处死刑。 

山岳党人想通过这些极端的建议和会外的愤激以及残忍的群 
众的支持，使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变得不可避免。他们远远走在其他 
党派的前面，同时胁迫其他党派跟着他们走，哪怕是远远跟着。国 
民公会中的多数派是由吉伦特党和平原派的大部分组成的，吉伦 
特党不敢表示路易 十六是 不可侵犯的，因此国民公会根据佩蒂翁 
的建议以大多数票否决了山岳党的意见，也否决了认为国王不可 
侵犯的主张，而决定由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于是，罗贝尔•兰 
代代表二十一人委员会作了关于路易十六的报吿，提出了控诉路 
易十六的罪恶 事实起诉书， 国民公会也就把犯人传到议会来。 

路易十六在四个月前就被枸禁在丹普尔监狱。他在那里毫无 
自由，立法议会最初打算叫他住在卢森堡宮，那也是一样。公社很 
不放心，对他严密监视。但他已是完全听天由命，准备接受一切， 
旣沒有不耐烦，也沒有后悔或怨恨之意。他身边只有一个名叫克 
莱里的仆人，这个人同时也是他的家里的仆人。在他被拘禁的头 
几个月，他幷沒有和家属分离，因此他还能从这个聚合中得到一点 
慰藉，他有两个和他同遭不幸的女伴，他的妻子和他的妹妹，互相 
安慰支持。他充当了年幼王子的家庭教师，给他讲一个不幸的人, 
一个被囚禁的国王所得的教训。他看了很多的书，经常阅读休谟 
的英国史，看到不少被废黜的国王的事迹，其中有一个是被人民处 
死的。人总是爱找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的。但是，他从家庭获得 
170 



安慰的时间幷沒有多久，到他将要被审判的时候，他和他的象人就 
分开了。公社的意图是不许罪犯们串通一气，寻找为自己辩护的 
理由。公社对路易十六的监视一天比一天严密。 

就在这时，桑泰尔奉命把路易十六解送到国民公会。桑泰尔 
由市长伴同来到丹普尔监狱，幷由市长向路易十六说明来意，问他 
是否愿意去。路易略作犹豫，随后就 说:“ 这又是一次暴力行动，只 
能让步 I ”于是他决定到国民公会去,而幷不回避，正象从前[英国16 4 
的]査理一世到审判官前去一样。当有人通报路易十六到来的时 
候，巴雷尔 说:“ 代表们，你们要行使国民的司法权了。希望大家拿 
出完成新任务的应有的态度来。”然后他转身向旁听席上的 人说： 

“公民们，你们都记得路易从瓦伦被带回来时群众所表示的可怕的 
沉默吧？那种沉默就是国民审判国王的先声。”路易十六走进会议 
厅时态度是很沉着的，他以自信的眼光向大会扫视一周，站到会议 
厅的栏杆前，议长用激动的声音对他 说:“ 路易，法国国民控诉你， 

你要听一听关于你的罪状的起诉书。路易，你坐下。”会场中给他 
准备了一个座位，他坐下来。在长时间的审讯中，路易十六表现得 
非常镇定，他神志淸醒，适当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而且往往是以 
很有把握的、动人的态度作出回答。他对人们提 W 的关于他在7月 
14日以前的行动的控诉进行了辩护，他说那时他的权力还沒有受 
到限制•，至于他去瓦伦以前的行动，他说那是按制宪议会的决议行 
事，那时制宪议会对他的回答是满意的；最后，关于8月10日以前 
的行动，他把一切公开行动的责任都推给了內阁，而否认他个人有 
什么秘密活动。在国民公会的议员们看来，路易十六的否认幷不 
能推翻那些事实，因为绝大部分事实都有他亲笔书写或签署的信 
件为证;但是，他利用了一切被吿所能有的自然权利。他不承认铁 
柜的存在，也不承认摆在他面前的那些物证。路易十六援引了一 
条保护人身安全的法律，但国民公会不承认这条法律，国民公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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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证明路易十六所不愿杀认的反拿命阴谋活动。 

路易十六回到丹普尔监狱以后，国民公会讨论了路易要求找 
一个辩护人的问题。尽管山岳党人极力反对，国民公会仍然宣布 
路易十六可以找一个辩护人。他指定的是塔尔热和特 隆歇； 塔尔 
热拒绝了。这时，那位可尊敬的马尔泽布主动向国民公会提出，他 
愿为路易十六辩护。他在信中写道:“以前当人人企求这种职位的 
时候，我曾两次被召为我的主人作辩护人，现在当很多人认为这个 
165 差事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仍然应该同样为他效劳。”他的要求得到 
了批准。处于裤唾弃地位的路易十六，对这种忠诚表现颇为威动。 
当马尔泽布进入审判厅的时候，路易向他走去，紧紧地拥抱他，含 
泪对 他说: “你的牺牲精神特別可贵。因为你自己冒生命危险，而 
又救不了我的生命。”马尔泽布和特隆歇幷且会同德塞茲不间断地 
为路易辩护。他们尽最大努力使国王恢复信心，但也觉得很难奏 
效。路易说••“我很淸楚，他们要叫我死，但这又何妨，我们应当象 
我要胜诉那样来进行这场诉讼。确实，我是会胜诉的，因为我要留 
下一个沒有汚点的名声。” 

辩护的日子终于来到。发言的是德塞茲，路易也 在场； 大会和 
旁听席上一片靜默，德塞茲利用了一切理由，说明被吿的国王是正 
当的和无辜的；他援引了路易十六曾享有的国王不可侵犯的 权利; 
他说，作为国王，他不能 受审； 而人民的代表们作为原吿，不能担任 
审判官。在这方面，他幷沒有在一部分代表已经提过的理由以外 
提出任何新的內容。但是，他特別强调路易的行动是正当的，他的 
意图始终是纯洁的，无可指责的。最后他以这样一段庄严的话作 
结束语：“请大家先看看历史，历史将以[古希腊]评判女神的方式 
说话••路易于二十岁即王位，在位时，其品行堪称楷模，公正廉洁， 
沒有任何缺失，沒有贪汚 腐化； 他一贯爱护百姓。百姓要取消一项 
重税，路易把它蠲 免了； 百姓要废除苦役，路易把它停 止了； 百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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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改革，路易实行了 改革; 百姓希望修改法律，路易同 意了； 百姓要 
恢复千百万法国人的权利，路易把权利还给了他们•，百姓要自由， 
路易给了他们自由。路易舍己为民的美名是不容爭辩的。但是， 
现在却有人向大家提议把他……公民们，我不说了，我在历史面前 
沒话可说了•，你们不要忘记，历史将会对你们的判决作出判断，而 
历史的判断是历千百年而不敝的。”但是，激烈的感情是象聋子一 
样听而不闻的，是不可能有远见，也不可能有公正的。 

吉伦特党有意拯救路易十六；但是他们害怕別人说他们是保 
王派一~^事实上山岳党已经给了他们这个称呼。在整个审讯过程166 
中，吉论特党态度 暧眛： 对于被吿国王旣不敢表示袒护，也不敢 
表示反对，他们那种模棱的缓和主张，幷沒有给路易带来好处，却 
使他们自己失败了。在这个时刻，路易的问题——不是他的王位 

问题，而是他的生命问题 也就是吉伦特党自己的问题。这个 

问题的解决，可以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行为，如果要恢复合法制度的 
话； 也可以是通过流血的政变，如果要延长革命政权的话。胜利是 
属于吉伦特党还是属于山岳党，取决于采用哪种解决方式。山岳 
党对此有强烈反应。他们认为现在人们采用的方式完全忽视了共 
和政府的力量，为路易十六进行辩护是出现在国民面前的一股君 
主政体的逆流。雅各宾派极力支持他们，派遣了几个代表团来到 
大会，要求将国王处死。 

但是，一直不敢表示支持国王不可侵犯的主张的吉论特党这 
时提出了一个可以使路易十六免于一死的妙法，他们建议把国民 
公会的判决权交给人民群众。国民公会中的极右派始终反对把 
国民公会变成法庭的做法。由于国民公会的权限是以前早已确 
定了的，所有的努力便都集中在另一方面。萨尔主张由国民公会 
宣布路易十六有罪，而由初级议会去量刑。比佐担心这样会使人 
们认为国民公会软弱，认为应该由国民公会自己宣判，再由人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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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断它的宣判。这个意见受到山岳党的猛烈攻击。甚至连国民公会 
中很多溫和派的代表也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召开初级议会有 
引起內战的危险。当提出由人民作最后决定的问题时，国民公会 
已经一致决定路易有罪。在表决是否由人民作最后决定时有二百 
八十四人赞成，四百二十四人反对，十人规避投票。现在要决定判 
什么刑的问题。巴黎已经骚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甚至到国 
民公会门前来威胁代表们；人们很担心群众会有新的越轨行动，雅 
各宾俱乐部对路易十六和右派代表加以责骂。前此一直是国民公 
念中人数最少的一派的山岳党，想用恐怖手段来爭取大多数，决定 
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也要牺牲路易十六。最后，经过四小时点名 
167表决，议长韦尼奧 说：“ 公民们，我即将宣布投票结果。公理说话以 
后，人道也该说话。”投票人数是七百二十一，绝对多数是三百六十 
一， 结果以超过绝对多数二十六票的多数赞成宣布死刑。各方面 
的意见很不一致:吉伦特党投了宣布死刑的票，但实际上带有缓期 
执行的条件，右派代表大多数投票赞成监禁或驱逐；几个山岳党人 
投了和吉伦特党同样的票。投票结果公布后，议长以沉痛的口气 
说:“ 我以国民公会的名义 宣布： 国民公会判处路易 ■ 卡佩死刑。” 
辩护人出现在栏杆前，他们十分激动。他们试图使国民公会照顾 
少数票的意见从宽处理。但是，这个问题是经过讨论幷且决定了 
的。一个山岳党人说:“法律只能按大多数来决定。”另一个声音回 
答说: “是的，但是法令可以废除，一个人的生命不能恢复。”马尔泽 
布想发言，但是，他已泣不成声，只听到他断断续续说出了几个 
恳求的字眼。他的哀痛感动了大会中的人。缓期执行的请求受到吉 
伦特党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条路。但是，他们又失败了， 
最后的判决宣布了。 

这是路易意料中的事。当马尔泽布含着眼泪来通知他判了死 
刑时，他正在一个阴暗角落，两手遮面，伏案沉思，听到有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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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站起来，对马尔泽 布说: “我已经考虑了两个多小时，考虑我在 
位时期，是否作过应当受到我的百姓最小的谴责的事。唉！马尔泽 
布先生，我本着良心向你发誓，我以一个就要去见上帝的人向你发 
誓，我一贯想的是人民的幸福，我从来沒有起过与人民为敌的念 
头，马尔泽布吿诉他，缓期执行的请求也许不至于被驳回，但路易 
却完全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他送走马尔泽布时，请求马尔泽布在 
他最后的时刻不要抛弃他。马尔泽布答应以后还要来，但是，他来 
过几次，都沒见到路易。路易也曾一再要求见他，由于见不到而十 
分难过。路易神色自若地听取了司法部长对他宣布的判决。他要求 
宽限三天然后老见 上帝； 此外，他还要求让一个由他指定的神甫为168 
他祈祷，要求自由地和妻子儿女接触。这最后两项要求被准许了。 

对于这个不幸的家庭来说，这个晤面的时刻是叫人心伤肠断 
的，他们诀別的时刻更是如此。路易在离开家人时，原本答应第二 
天再往，可是当他回到自己住室后，觉得这种会晤太痛苦了，他在 
室內踱着方步，说道 :“我 不去了。”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內心斗爭。以 
后，除了准备死，他再沒有考虑別的。受刑的前夕，他安然睡了一 
觉。早晨五点，克莱里按照他的吩咐把他喚醒。他作了最后的安 
排。他领过临终圣餐，把自己最后的几句话和准许留下的一切都 
委托给克莱 里：一 枚指环、一块图章、几根头发。鼓声已经响起，从 
远处传来连续的炮声和混乱的人声。最后，桑泰尔来了。路易对 
他说•.“你找我来啦，请等我一分钟。”于是，他把遗嘱交给一个市政 
官吏，让人递给他帽子,然后以镇定的口气说•.“我们走吧 I ” 

马车从丹普尔监狱到革命广场用了一小时。道路两旁共有四 
千多名士兵武裝警戒，整个巴黎显得暗淡阴郁。参加这次令人悲 
痛的行刑的公民都默默无语，沒有人表示赞同，也沒有人表示遗 
慽。到达刑场后，路易下了车，以坚定的步伐走上断头台的台阶， 
他跪着领受了神甫的祝福，神甫向他说的，人们能听淸楚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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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 •.“ 圣徒路易的儿子，升天吧！ ”虽然有些嫌恶，他还是让人们 
绑起双手，然后，他突然转向断头台的左边，说 道： “我是无罪而死 
的，我宽恕我的仇人；你们，不幸的百姓们……”就在这个时刻，发 
出了击鼓的号令，鼓声压住了他的话声，三个行刑手架着他。十点 
十分，他的生命结束了。 

就这样，一个最善良又最软弱的国王，经过了十六年半一心谋 
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上死去了。他的祖先给他遗留下 
一场革命。他比他的祖先中哪一个都更适合于防止或结束这场革 
命；因为他在革命爆发前能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或者在革命 
爆发后作一个立宪君主。他沒有任何野心，因此他可能是唯一沒 
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一切好国王所应有的畏上帝和爱百 
169 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他的死，不是死于他本人有什么野心，而是 
死于他左右的人有野心，而这是与他不相干的；而是死于群众有野 
心，而这不是由他引起的。一个国王的歿后名声，象他这样値得推 
崇的，实不多见。历史将会说，他若有更坚强的性格，他就是一个 
独一无二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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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1793年1月21日到6月2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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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英国、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和 
[德意志]帝国 各邦加 入反法同盟。——迪穆里埃进占比利时后试图 
远征荷兰。——迪穆里埃企图使君主立宪制复辟。——我军遭到背 
后袭击。一山岳党和吉伦特党之间的 斗爭； 3月10日的叛乱。 —— 

旺代郡的暴动及其发展。——迪穆里埃的 叛变。 一吉伦特党被控 
与迪稼里埃同谋；反对吉伦特党的新阴谋。一成立十二人委员会 
打击阴谋者。——5月27日和31日反对十二人委员会的 暴动； 十 
二人委员会被撤销。——6月2日的反对二十二名吉伦特党首要人 
员的暴动；这批人的被捕。 一 吉伦特党的彻底垮台。 

路易十六之死使各党派更加无法调和，同时增加了革命的外 
部敌人。共和派一方面要同欧洲作战，另一方面又要对付许多反对 
阶级和自身的党派中的人。领导群众运动的山岳党自认为早已下 
定决心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 D 丹东以及把丹东看作自己的领袖的 
山岳党的计划是:对革命的敌人实行恐怖，对人民则通过讲演来宣 
传当前的危机和发动暴动，以激起他们的狂热，使他们关心政府和 
共和国的存亡，以食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向群众灌输最强烈的热 
情；保持准备应付危机的警惕状态，以便利用群众的激昂情绪和力 
量。随着共和国的危机的日益加深，使群众的情绪高涨的是丹东， 
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建立群众专制的而不是建立合法的自由也是丹 
东。罗伯斯比尔和马拉比丹东走得更远些，他们要把丹东看做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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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来逑成持久的政府。丹东不过是一个政治领袖，而他们两 
170人则足眞正的狂热派，前者野心较大，后者则更为狂妄。 

吉伦特党的政策比山岳党的政策更合乎道义，他们希望不流 
血而挽救革命，但是山岳党通过1月21日事变取得对吉伦特党的 
绝对优势。首先是吉伦特党顾虑过多的重视人道和迟迟不决的追 
求公正，使他们沒有得到任何好处，却反而对他们不利。他们由于 
对人民的过激行动表示极端不满而被谴责为人民的敌人；由于企 
图解救路易十六而被控诉为暴君的共谋者；由于一再提倡溫和而 
被控诉为共和国的叛徒。从1月21日至5月31日和6月2日， 
山岳党就是用这些罪名一直在国民公会上激昂慷慨地指责吉伦特 
党。吉伦特党长期获得中间派的支持，因为中间派和右派一道反 
对屠杀和捣乱，和左派一道拥护救国的措施。按理来说构成国民 
公会中心的这个集团，曾表现出某种勇气，幷且平衡山岳党和公社 
的力量，只®他们中间有这些吉伦特党人一一这些人有时很勇敢， 
始终很 雄辩，他们把议会的坚定意志和大胆决议全都带到他们的 
监狱中，带到断头台上了。 

但是，国民公会中各党派也曾一度有过协调。勒佩尔蒂埃•圣 
法尔若因为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被一个名叫帕立斯的旧禁 
卫军剌杀了。国民公会议员由于共同的危险而齐集在圣法尔若墓 
前宣誓不念旧恶，捐弃前嫌，但事隔不久便又故态复萌。在莫城，有 
人追诉9月大屠杀事件的几个凶手，有社会地位的共和派想要惩 
办他们。山岳党怕別人查究自己过去的行为，怕政敌们利用判罪的 
有利机会更公开地攻击自己，就使人撤回对这些人的控诉。这种不 
加处罚的做法使群众领袖们更加大胆；在那个时期在群众中有极 
大影响的马拉，竟挑动群众抢劫了他指控为囤积粮食的人。他在 
自己的报章上，在雅各宾俱乐部里，都极力反对资产阶级的、商人 
的、政治家(这是他们对于吉伦特党的称呼）的贵族政治，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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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国民中间或国民公会里所有那些仍然不满无套裤党和山岳党 
统治的人。这些狂热派的狂热和无法制服的顽强中有些可怕的东 171 
西。从国民公会开始成立，他们就称吉伦特党为阴谋家，因为吉伦 
特党取得了政权，因为吉伦特党运用了迂回的手段在各郡打击雅 
各宾派的大胆的、公开的活动。 

他们经常在俱乐部里谴责吉伦特党。“在古罗马，有一个演说 
家每 天说： 必须消灭迦太基。 那么，现在也应该有一个雅各宾派的 
人每天走上这个讲坛 ，来 说这 句话： 必须消灭阴谋家 。嗯〖谁能反对 
我们？ 我们打击的是富有者的罪恶和煊赫一时的权势；但是眞理、 
正义、贫穷、道德是在我们一边的。…… 有 了这些武器，雅各宾派 
不久就可以这样 说:我 们一到，地们就不存在了。”马拉比罗伯斯比 
尔更大胆，因为罗伯斯比尔的仇恨和计谋还采取某些隐蔽方式，马 
拉却不然，他公开支持一切吿发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许多山岳党人 
都指责马拉给他们提出的狂热的建议和他所采取的不适时的过激 
行动破坏了他们的事业。但是，雅各宾派的群众甚至完全支持马 
拉而反对罗伯斯比尔，因此，当罗伯斯比尔和马拉意见不一致时, 
罗伯斯比尔很少占上风。<人民之友报》在2月间一再宣传抢劫某 
些商人作为示范行动，后来就发生了抢劫，马拉_国民公会被人揭 
发，国民公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决定控诉马拉/但是沒有结果，因 
为普通法庭沒有任何权力。采取这种软硬蒹施、双管齐下的做法， 

是2月间的事。不久以后，又发生了一些更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导 
致吉伦特党的垮台。 

到这时为止，法国的军事形势一直是令人安心的。迪穆里埃以 
占领比利时的辉煌胜利结束了阿尔贡纳战役。普军撤退以后，辿穆 
里埃来到巴黎，商议出兵奧国统治下的荷兰的问题。1792年10月 
20日，他返回军中，28日开始攻击。•在战爭开始时曾经以有限兵 
力，不适时、不成功地试行过的作战计划，现在在兵力较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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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又重新使用了。迪穆里埃指挥比利时方面的军队四万人，从瓦 
朗西安向蒙斯进发，右翼是阿登方面的军队，约一万六千人，由 
172瓦朗斯将军指挥，从吉维向那慕尔 推进； 左翼是北路军一万八千 
人，由拉布尔多內将军指挥，从里尔向土尔內推进。部署在蒙斯正 
面的奥军正在他们的战壕中严阵以待。迪穆里埃把他们彻底打败 
了；冉马普的胜利使法军可以长驱直入比利时，于是法军在欧洲重 
新取得了优势。11月6日，迪穆里埃胜利了，7日攻克蒙斯，14日 
进入布鲁塞尔，28日占领列日。瓦朗斯攻下了那 慕尔； 拉布尔多 
內占领了安特卫普，到12月中旬已经全面完成在荷兰方面的进 
军。法军控制了马斯河和埃斯考河以后，本可以把奥军迫向来因河 
下游，可是只把它击退到鲁尔河对岸，就建立了冬季营地。 

从这时起，迪穆里埃开始反对雅各宾派。9月15 U 国民公会决 
定废除各被占领国的法律，在那里建立民主的组织。雅各宾派派出 
人员向比利时宣传革命，幷且按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形火在那 
里建立一些俱 乐部； 但是，曾经热情欢迎我们的佛拉芒人①，由于 
雅各宾派对他们的橫征暴敛，恣意需索和难以 忍受的 无政府行为， 
他们的热情冷下去了，所有对奥国统治进行过斗爭、希望依靠法 
国保护获得自由的人都认为我国对他们的统治过于残酷，从而后 
悔当初不该招引和支持我们。辿穆里埃打算让佛拉芒人独立，同 
时也有自己的野心，他为此来到巴黎，诉说对于被占领国所采取的 
那种拙劣行动。这时候，他改变了他过去那种暧昧态度。原来他 
是在两党中间尽可能明哲保身，他不参加任何党派，希望通过他 
的朋友让索內来利用右派，通过丹东和拉克鲁瓦来利用山岳党，幷 
且以自己所获得的胜利向两党施加压力。但是，他在第二次返回 


①佛拉芒人 （ies Flamands ) ,比利时的两个民族之 一( 另一个 为瓦龙 人），是日 
耳曼人中的法兰克人的后裔，占比利时居民百分之五十五，讲佛拉芒语，与荷兰语相 
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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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时，曾试图制止雅各宾派的活动而营救路易十六。由于他沒 
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又回到军队开始第二次战役。他当时非常不 
满，决心用新的胜利来中止革命，改变革命政府。 

这一次，法国所有边境都要遭受欧洲列强的攻击了。革命的 
军事胜利和1月21日事变使那些还在犹豫或保持中立的国家都 
桊加 了反法同盟。 

圣詹姆斯宮的政府获悉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就迫使法国公 
使肖夫兰离任，事实上，从8月10日和国王被废黜以后，圣詹姆斯 
宮的政府就已经不承认肖夫兰为外交使节了。国民公会鉴于英国 
已同反法同盟发生联系，它那些中立的诺言成了虛伪的空谈，于是 
在1793年2月1日，对英王和从1780年就完全依附于圣詹姆斯 
宮的政府的荷兰省督宣战。至此，一向外表保持和手姿态的英国乘 
此机会也作为敌国在战场上出现。早就准备决裂的皮特，这时候施 
展了他的全部手段，在短短六个月期间签订了七项同盟条约和六 
项援助条约①。因此，英国成了反法同盟的重心。英国的海军已准 
备出动，內阁得到了八千万镑特別拨款，皮特要乘我国革命的机会 
巩固大 不列颠的优势4正如过去黎歇留和马扎然乘英国1640年的 
危机而扩 大法国 在欧洲的势力一样。圣詹姆斯宮的內阁主要是根 
据英国的利益行事，它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巩固本国贵族政权以 
及东西印度和海上的霸权。 

于是，圣詹姆斯宮的內阁又进一步扩大反法同盟。西班牙的 


①这些条 约是： 3月4日签订的英国和汉诺威的协定； 3月25日在伦敦签订的 
俄英同盟条约； 4 月 10日*与[德意志]黑森-卡塞耳伯爵签订的援助条约* 4 月 25日， 
与 撤了签 订的援助 条约； 5月25日，与西班牙签订的马德里同盟条约； 7月12 日 ，在 
那不勒斯与两西西里[王国]签订的同盟条约； 7月14日，与普鲁士在美因兹城外营地 
签订的同盟 条约； 8月30日，在伦敦与[德意志]帝国签订的同盟 条约； 9月21日，与 
巴登侯爵签 VT 的抜助 条约； 9月26日，在伦敦与葡萄牙签订的同盟条约；根据这些条 
约，主要是 .英国対奥 地利和普鲁士 供给大_ 援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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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刚刚改组；著名的阿耳库迪亚公爵、“和平亲王”戈多伊，在 
英国和逃亡贵族的阴谋策动下作了西班牙政府的首脑。这个国家 
曾尽力为路易十六说项调解，它以保全国王性命为保持中立的交 
換条件，在沒有达到目的以后就与共和国决裂了。德意志帝国全 
国参与战爭：巴伐利亚和帕拉蒂纳的选侯也和帝国的参战各邦联 
合起来。那不勒斯追随罗马教廷宣战之后参战；当时只有威尼斯、 
17 4 瑞士、瑞典、丹麦和土耳其是中立国。俄国则还在忙于二次瓜分 
波兰。 

于是，共和国四境都受到欧洲最有作战经验的军队的威胁。它 
不久就要在阿尔卑斯山区同四万五千奥国一撒丁军队作战；在比 
利半斯山区同五万西班牙军作战；在来因河下游和比利时同增援 
了三万八千名英国一巴达维亚军队的七万奧国或德意志军队作 
战；在马斯河和摩泽尔河之间同三万三千四百奧军作战；在来因河 
中游和上游同十一万二千六百普、奥、德意志军队作战。为了对付 
如此众多的敌人，国民公会发布命令，征召军队三十万人。与这种 
抵抗外敌的措施相应，在国內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当新军由巴黎出 
发以前，来到国民公会的时候，山岳党要求建立一个特別法庭，以 
便在国內支持革命，军队则开往边疆保卫革命。这个法庭由九人组 
成，审判时不必有陪审委员会参加，判决后不准上诉。吉伦特党竭 
力反对这样专橫、可怕的制度，但是沒有 收效； 因为如果反对由法 
庭来惩办共和国的敌人，显然就是袒护共和国的敌人。他们所能 
作到的只是使特別法庭有了陪审员，把法庭中的激烈派调离，幷利 
用他们所保有的那些势力，尽力削弱特別法庭的作用。 

反法联军的主力朝着从安特卫普和鲁尔蒙特直到于南格的辽 
阔的边境推进。科布尔亲王指挥奧军进攻鲁尔河及马斯河方面的 
法军，进入比利时•，同时，普军从另一方面向居斯蒂纳进攻，釦围美 
因茲;在占领美因茲以后，重复以前进行过的入侵。这两支军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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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的中间阵地上有大量军队支援。迪穆里埃出于自己的野心勃 
勃的反动的企图，竟在这个只应考虑法国危帆的时刻，无视国民公 
会的决定，不顾反法同盟的威胁，准备恢复1791年的王政。布耶 
为旧君主制度和拉法耶特为君主立宪制度在顺利得多的时候都未 
能办到的事，迪穆里埃却企图单人独马使一个已经被推翻的宪法 
和一个沒有任何党派支持的王政实现复辟。 

对于一个将军，甚至一个野心 家说来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在175 
两党中间保持中立，但迪穆里埃幷不是这样，他为了压制这两个党 
派竟同它们决裂了。他的打算是 ：在法 国境外建立一个党；利用反 
对省督制和英国势力的巴达维亚共和派的力量进入荷兰；使比利 
时摆脫雅各宾派的压迫；把荷兰和比利时合幷成为一个独立国•，在 
自己获得胜利者的全部荣誉以后，由自己掌握对他们的政治保护 
权。为了威胁这两个党派，他要爭取军队，向首都进军，解散国民 
公会，封闭群众团体，恢复179〖年的宪法，幷给法国拥立一个 
国王。 

在法国革命和反法联军两面猛烈夹攻的情况下，这个计划肯 
定是不能实现的，可是在被热情和冒险冲昏头脑的迪穆里埃看来 
却是轻而易举的。他本应防守从美因茲到鲁尔河之间受到威胁的 
战线.，却率二万人向左方活动进入荷兰。他必须以急行军进入[荷 
兰的]联省的中央，从背后攻占那里的几处要塞，幷和米兰达将军 
指挥的二万五千人在奈梅根会师，那时米兰达将军应已占领马斯 
特里赫特。有一支四万人的軍队监视奥军幷在米兰达的右翼掩 
护他。 

迪穆里埃以强大兵力远征荷兰，他攻下了布雷达和格特里敦 
馑，准备渡过比斯博希湖，占领多尔德雷赫特。但是，正在这时 
候，右翼军队在马斯河下游遭到最可怕的背后袭击。奥军采取 
了攻势，越过鲁尔河，在亚琛击败了米亚辛斯基，迫使米兰达 


183 



撤除了对马斯特里赫特 的包围 （他已经炮击该地）；奥军渡过马斯 
河，在列日将退至提耳蒙和卢万之间的我军击败。迪穆里埃接到 
执政会议的命令要他赶快离开荷兰去指挥比利时方面的军队•，他 
不得不服从，不得不放弃他一部分最狂妄然而也是最舍不得放弃 
的计划。 

雅各宾派听到这些失利的消息以后，变得更加强硬了。他们 
认为，沒有人背叛是不会失败的，特別是失败发生在上次战役获得 
辉煌的、出人意外的胜利之后，他们把这些军事失利都归咎于党派 
阴谋。他们谴责了吉伦特党、部长和将军们，他们怀疑是这些人串 
通一气，要把共和国交给敌人，他们力图把这些人去掉。这里，除 
176 了猜忌以外，还会有爭权的因素，他们希望保卫受到威胁的国土， 
同样也希望独占统治权，他们首先从吉伦特党下手。由于他们还 
沒有使人民习惯于罢免自己的代表，他们首先采取了一种阴谋手 
段，除掉这些人。他们决定当代表们在国民公会开会的时候杀害 
他们。他们把实施这项阴谋的日期定在3月10日。当时国民公 
会由于国事危机处于长期举行会议的状态。他们在行动的前夕， 
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利埃俱乐部分別开会决定 ：要关 好栅门，敲 
起警钟，人群分成两队分头向国民公会和部长们那里进发。他们 
按照预定时间出动;但是，发生了几种情况，使阴谋者不能得逞。吉 
伦特党知道了这个消息，夜间沒有去开会；各区也表示反对这种阴 
谋。陆军部长贝农维尔带领一营布勒斯特的结盟军去阻拦他们；这 
些都是沒有预料到的障碍，加上不断下雨，阴谋者只好解散。第二 
天，韦尼奥揭犮了策划这一场大屠杀的暴动委员会，要求执政会议 
彻査3月10日的阴谋计划，审查俱乐部的名册，逮捕暴动委员会 
的 成员。 他大声疾呼•.“我们从犯罪到赦免，又从赦免到犯罪，一再 
反复。有很多公民甚至分辨不淸什么是捣乱的暴动，什么是爭取自 
由的伟大起义，人们甚至认为匪徒的挑衅是示威，抢劫是维护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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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而且这种怪诞的自由学说已经发展起来，这种学说等于 
说: 你们自由了，但是你们的思想必须和我们一样，否则我们就要 
人民来惩罚你们；你们自由了，但是你们必须在我们崇拜的偶像前 
低头，不然，我们就要人民来惩罚你们；你们自由了，但是你们必须 
和我们共同迫害那些我们所害怕的诚实和博学的人，不然，我们就 
要人民来惩罚你们！公民们，恐怕革命要象萨图恩①一样把自己 
的儿子一个个都吞食掉，最后导致专制暴政，和随之而来的种种灾 
难。”韦尼奥的这些预言曾在国民公会产生过某些影响，可是他提 
出的措施却沒有取得任何结果。 

雅各宾派由于对敌方第一次交锋失利，一度停止 活动； 不久， 
旺代的暴乱又使他们壮大胆子。旺代之战是革命中不可免的事件。 n ? 
这个地方背靠海洋和卢瓦尔河，公路很少，交通闭塞，只有零星的 
村落小寨，仍然保持旧封建状态。新思想还沒有输入当地，因为那 
里的中产阶级不多，有的地方沒有域镇，有的地方城镇很少。农民 
阶级的思想还是神甫们灌输的那一套，他们还沒有把自己的利益 
和贵族阶级的利益分开。这些纯朴、强悍、迷信宗教而又忠于旧秩 
序的人，对于作为信仰的结果和出于与他们的地位无关的需要的 
革命，是毫无理解的。贵族和神甫们在这个地方有权有势，他们根 
本沒有逃亡，那地方确实是拥护旧制度的党派的栖身之所，旣有旧 
制度的教义，也有旧制度的社会。法国各地与旺代的社会组织和信 
仰的差异如此悬殊，迟早将不免一战•，而在僧侶和革命两种敌对力 
量的激荡之下，君权和民权这两种狂热主张也必然要各举战旗在 
新旧社会制度之间一决胜负。 

在旺代，曾一再发生局部骚乱。1792年鲁阿里侯爵策划大规 


①萨图恩 ( Satume ) 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农神，传说他杀死父亲并篡其王位丨为 
了避免日后自己的王位也 被篇夺 ，因此把自己的儿子全都在刚刚生下来时就吞食掉 a 
-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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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暴动，由于他本人被捕而未实现。 to 遙，一切 i 动的条件都已具 
备，这时正®执行征集 三十万 军队的命令。这次征集，就成了暴动 
的信号。被征者首先在圣弗洛朗袭击了宪兵，有几个首领在各地 
分別领导，其中有赶马车的卡特利诺，海军军官夏雷特，猎场看守 
人斯托夫莱。他们用英国供应的武器和金钱，在很短期间就使暴 
动蔓延旺代全境。有九百个市镇响应警钟的声音发动了叛乱，贵 
族领袖邦尙、莱斯居尔、拉罗什雅克兰、德尔贝、塔耳蒙等人结成一 
伙。被派往平乱的部队和国民自卫军都被打败了。马尔塞将军在 
圣樊尙败于斯托 夫莱； 果维利埃将军在波普雷奧畋于德尔贝和邦 
尙；基迪诺将軍在奥比埃败于拉罗什雅各兰；利果尼埃将军在肯 
列受挫。 

178 旺代军占领了夏蒂荣、布列絮尔、维埃。他们要在取得进一步 

进展以前，建立編制，于是成立了三个兵团，各有一万至一万二千 
人，根据旺代地区的情形分成三个军区，第一军区由邦尙指挥，据 
守卢瓦尔河两岸，称为“安茄军”•，第二军区由德尔贝指挥，据守中 
部，称为“大军”；第三军区由芨雷特指挥，称为“沼泽军”，据守下旺 
代。又设*了决定作战方针的会议，选出卡特利诺为统帅。暴动者 
们的这样的编制和地区分配，是为了便于遣回家乡。便于召集参军 3 

国民公会听到这种可怕的暴动消息以后，对僧侶和逃亡贵族 
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国民公会决定，凡聚众作乱的僧侶和贵族，一 
律不 受法律 保护；幷把曾经隶属于特权阶级的军队全部解除武裝。 
原来的逃亡贵族永远流放国外，不准返国，擅返者处死刑 •，沒 收了 
他们的财产。住戶的门牌须写明所有居住者的姓名，延期成立的 
革命法庭，这时开始执行镇压的任务了。 

与此同时，国民公会不断接到新的军事失败的消息。迪穆里 
埃回到比利时的军队中以后，集中 R 力抵抗奥地利将军科布尔亲 
王。但他的军队士气不振，饷弹缺乏，他向国民公会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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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曾经谴责过他的雅各宾派。他利用小恩小惠在军队中恢复了 
他一部分旧日的威信之后，就在內文德采取了冒险的作战行动；但 
遭到失败。法军撤出了比利时，迪穆里埃处在奥军和雅各宾派內 
外夹攻之中，奧军攻击他，雅各宾派谴责他，于是他采取了背叛的 
罪恶手段来实现他的蓄谋已久的计划。他和麦克上校数次会谈，他 
和奥军商定，让奥军留在边境，他自己率军向巴黎进发，准备恢复 
君主政体，幷且让给奥军一些重要阵地，作为保证。迪穆里埃可能 
是想把年轻的夏尔特公爵送上君主立宪政体的王位，因为夏尔特 
在这场战爭中一直是赫赫有名的；但是科布尔亲王想得更远 些：如 
果反革命势力能够作到这一点，他要拥立路易十六的儿子为法国 
的国王，恢复旧日的君主政体。反革命和革命同样不会自行停止 I 79 
的，旣然已经开始，就必须进行到底。雅各宾派很快就知道了迪穆 
里埃的用心 •，迪 穆里埃幷沒有小心翼翼地去掩藏自己的企图，这也 
许因为他有意要试探自己的军队，也许因为他想威吓他的敌人，也 
许是出于他的轻率的性格。雅各宾俱乐部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派遣一个由雅各宾派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他那里进行调查，这三 
人是: 普罗利、佩雷拉和迪比松。迪穆里埃亲自接见了他们。他们 
从迪穆里埃口中听到出乎意料的自供，迪穆里 埃说: “国民公会是 
一个由七百三十五个暴虐者组成的议会。只要我手中有一根铁尺， 
我绝不容许它为所欲为，用它最近成立的革命法庭来杀人。”他继 
续说: “至于共和制，那是一句空话，我已经考虑了三天，从冉马普 
胜利之后，我感到后悔，何苦为这不名誉的事业取得这些成就!要 
想拯救攀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恢复1791年宪法，重新立一个 
国王。”迪比松对 他说: “你是这样想卩马，将军？提起国王，或者只是 
提起路易的名字，法国人就万分厌恶。……”迪穆里 埃说： “这个国 
王名叫路易、叫雅克或叫菲利普，又有什么关系迪比松 问：“ 你的 
办法是什么？”迪穆里埃答道 ：“我 的军队……是的，我的军队;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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箄队会这样做的，在我的军营里，或者在一个要塞里，我的军队都 
会说，他们要求有一个国王。”迪比松 又说: “不过，你的计划可对丹 
普尔监狱的犯人们的命运不利呀，“即使波旁王朝的最后子嗣被 
杀掉,甚至科布伦次的那些人也被杀掉，法国仍然会有一个国王， 
如果巴黎在它已经做出的可耻的屠杀以外再进行这种屠杀，我就 
立刻向巴黎进军。”迪穆里埃在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自己的眞正意图 
之后，就着手实行他那个行不通的计划。实际上他的处境很困难， 
他的部下非常爱戴他，但他们也同样效忠于祖国。要让给奥军一 
些重要阵地，但这不是他能作主的；他部下的将军们很可能由于对 
共和国的忠诚和由于个人野心对他作出过去他对拉法耶特所作过 
的事情。他的第一次尝试幷不顺利。他在圣阿芒扎营以后，企图 
占领里尔、孔代、瓦朗西安；但是他在这次行动中失败了。这种失 
利使他开始犹豫，不敢主动采取攻势。 

在国民公会方面却不是这样；国民公会的行动迅速、果敢、坚 
380决而又特別准确，因而取得了胜利。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要作什 
么，幷把自己要作的事作得旣快又好，就不难稳操胜券；而这正是 
迪穆里埃所缺少的，也就是使他本身胆怯和部众动搖的原因。国 
民公会发觉他的阴谋之后，立即命令他到大会来，他沒有服从命 
令，也沒有举起反叛的旗帜。国民公会又立即派了四名议员—— 
卡睦、基內特、拉马克、邦卡尔和陆军部长贝农维尔去召喚他到国 
民公会来，如果他抗命，就在他的军队中把他逮捕起来。迪穆里埃 
率领他的参谋部人员接见了派来的专员，后者把大会的命令交给 
了他，他看过后还给他们，幷且说，部队的情况不容许他离开。他 
自动提出 S 丰职，幷答应一俟局势安定,就回去 i 青罪幷说明自己的意 
图和行动。专员们援引古罗马时代的将军们的榜样，劝他服从命 
令。他回 答道： “我们引用一些东西，经常是引用错了。如果用古 
罗马的将军们的事例来做宽宥我们罪行的借口，那是曲解历史。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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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人幷沒有杀掉塔克文；罗马人的共和国根有秩序，而且有炱好 
的法律；他们旣沒有雅各宾俱乐部，也沒有革命法庭。我们现在是 
一个无政府的时代；这些老虎要我的脑袋，我不愿给他们。”于是卡 
睦向他说 •. “公民将军，你肯不肯服从国民公会的命令到巴黎去？” 
他回答道：“在这个时候不行。”卡 睦说： “好，我现在宣布撤销你的 
职务，你现在不是将军了，我命令把你带走。”迪穆里埃说:“这太过 
分了 I ”于是他命令德意志籍轻骑兵把专员们逮捕起来，交给奥 
军作人质。 

迪穆里埃作出这一叛乱行动后，就不再犹豫了。他又在孔代 
作了一次新的尝试，但结果幷不比第一次更好；他企图拉他的军队 
参加叛变，军队却抛弃了他。士兵们久已是要共和而不要他们的将 
军；军队中拥护革命的热情正在高涨，爱国的力量日见兴起。迪穆 
里埃公然反抗国民公会，同拉法耶特反抗立法议会、布耶反抗制宪 
议会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这个时代，一位[谋叛]将军，纵令他兼 
有布耶的坚决和拉法耶特的爱国精神与声望，再加上迪穆里埃的 
战功和智谋，也终将同他们一样身败名裂。革命运动势不可挡，当181 
然要比各党派、将军和反法同盟的力量更加强大。迪穆里埃同夏 
尔特公爵、图弗诺上校一起，连同贝尔希尼的两个骑兵队投奔了奥 
国军营。他的军队的其余部分投到法马尔军营，编入当皮埃尔指 
挥的军队。 

国民公会在得到专员被捕的消息以后，立即宣布长期复会， 
宣布迪穆里埃为卖国贼，幷下令通缉他，获其首级者有赏，同时 
决定成立救国委员会，将奥尔良公爵和所有波旁王族的人驱逐出 
境。在这种情况下，吉伦特党人虽然也和山岳党人一样猛烈抨击 
迪穆里埃，却仍被指控为迪穆里埃叛变的共谋分子，这对他们是 
一次新的极为苦恼的事情。吉伦特党的仇敌的势力日益壮大， 
而且恰恰是在国难严重时期他们的仇敌才更为可怕。到这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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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两党斗爭中，吉伦特党的仇敌在各方面都占了上风。雅各 
宾派的人制止了对9月大屠杀的 谴责； 保有公社的 霸权； 在取得 
审判路易十六的胜利之后，又把他处死；由于他们施展了各种计 
策，2月的抢劫活动和3月10日的谋杀活动一直沒有受到惩罚。 
尽管有吉伦特党的反对，雅各宾派仍然爭得通过成立革命法庭的 
法令；他们利用人们对罗兰的不满，把它逐出內阁，最近又战胜了 
迪穆里埃。现在，他们只剩下夺取吉伦特党的最后一个阵地 一 • 
国民公会了。他们是在4月10日开始这项活动的，到6月2日 
结束。 

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上指名控诉布里索、加代、韦尼奥、 
佩蒂翁、让索內；马拉则在民众团体中谴责这些人。马拉以雅各 
宾派主席的资格向各郡发出一项宣言，要求各郡发 动声势浩大的 
请愿和控诉运动，反对卖国贼和那些主张识人民判 决或有 期监禁 
来拯救暴君的不忠诚的议员。 国民公会中的右派和平原派感到有 
联合的必要。马拉被送到革命法庭。这个消息使各俱乐部、群众 
和公社大为不满。作为报复，市长帕什以三十五个区和市议会的 
名义要求驱逐吉伦特党的首要分子。年轻的布瓦耶-丰弗雷德要 
求同吉伦特党伙伴们一起被驱逐，右派和平原派都站起 来大声 
说： “全都赶走1_ 一个不留！ ”这种请愿虽然是带有诬蔑性，却是 
】82 对 国民公会的第一次的外来的攻击，幷且在群众中作了消灭吉伦 
特党的思想准备。 

对马拉进行控诉，远沒有吓倒雅各宾派,他们陪同马拉一起到 
了革命法庭。马拉被宣判无罪，幷且象凯旋似的被送到国民公会 
来。从这时候起，会议厅里的各个甬道上便挤满大胆的无套裤党， 
雅各宾俱乐部的常客也冲上大会的旁听席。俱乐部的成员和罗伯 
斯比尔派的编织妇①们经常打断右派的发言者，幷扰乱会议的讨 

①编织年，指当时在国民公会旁听的平民妇女，她们边听边编结。——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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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时，人们在会外利用一切帆会搞垮吉伦特党。无套裤党那 
个区的指挥昂里奥在那里鼓动正准备向旺代开发的军队。这时， 
加代认为不应再停留在控诉和演说上了，他登上讲坛向大家说 •. 
“公民们！当忠贞之士为国难而忧伤的时候，阴谋家却在进行颠覆 
国家的活动。象恺撒那样，他们 说：让 他们去空喊吧，我们要行动。 
那么，你们也行动起来吧。灾难在于沒有惩罚3月10日的叛乱分 
子；灾难在于无政府的混乱；灾难在于有巴黎的当权者，这些人贪 
图的是金钱和权势。公民们，我们还来得及拯救共和国，拯救你们 
那受到破坏的荣誉。我提议废除巴黎的权力机关，在二十四小时 
內由各区区长接替巴黎市府，在最短期內召集国民公会的候补代 
表在布尔日开会，幷委派专人把这项命令送达各郡。”加代的这项 
动议使山岳党一时不知所措。如果加代提出的措施立即获得通 
过，革命政府的统治和谋叛者的计划就将被粉碎，但同时，各党派 
的骚乱可能更加严重，內战可能扩大，国民公会也可能被布尔日议 
会解散，所有的行动中心可能被摧毁，革命的力量可能不足以应付 
內乱和欧洲的进攻，国民公会的溫和派所担忧的正是这些。溫和 
派害怕，如果不制止公社的行动，要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对人民 
过分压制，反革命的势力会抬头，因此他们企图在国民公会的两个 
极端中间维持均势。溫和派组成了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 •，这 
一派是由巴雷尔领导的，巴雷尔和所有心地正直、性情溫和的人一 
样，只要他不因恐惧而变成残酷行为和暴政的工具，他是赞成缓和 
手段的。他反对加代所提出的断然措施，他提议成立一个由十二 
人组成的特別委员会，负责审查市政机关的行动，调查谋害国民代 
表的阴谋策划者，幷负责保证国民代表的人身安全。这个折衷的 
提案被通过了；但是，这项措施使公社继续存在，而公社必将战胜 
国民公会。 

十二人委员会的调査使公社的成员发生恐慌。该委员会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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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预定在 5 月 22 日起事的新 阴谋; 委员会逮捕了几个阴谋分 
子，其中包括公社的副检察官，《杜歇老爹> 的作者埃贝尔，甚至 
是从市议会里被逮捕的。公社起初感到愕然，随后就准备反击。 
从这时候起，已经不再是搞阴谋而是公开暴动了。市议会在山岳党 
的鼓动下把首都的活动分子都聚集到自己的周围，幷且散布瑤言， 
说十二人委员会要淸洗国民公会，要用反革命法庭代替宣判马拉 
无罪的革命法庭。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各市区政府都 
处于经常开会状态。5月26日，骚动爆发，到27日，骚动的势头 
更大，公社可以开始进攻了。公社人员来到国民公会要求释放埃 
贝尔和撤销十二人特別委员会。各区代表团随后涌入国民公会， 
提出同样的要求，会议厅被一大群人包围起来。老城区代表团甚 
至要求把十二人委员会的委员都送到革命法庭。大会主席伊斯纳 
尔严肃地对他们说:“请大家听我说。自从3月10日以来，不断发 
生了暴动事件，市政官员都沒有通知议会，万一再发生这样的暴 
动，以至危害国民代表机关，那么，我以全法国的名义向你们宣布， 
巴黎就可能被毁灭，全法国都要惩罚这种侵犯行动，不久人们就会 
不知道巴黎曾经在塞纳河的哪一边岸上存在过了。”他这一席话成 
了一场大骚乱的信号。丹东大声喊道 ：“我 也要正吿你，只要有人 
对我们进行无耻的压迫，我们就要反抗。”接着他转身向右派的人 
说： “在山岳党和企图拯救暴君的懦夫之间，再也沒有妥协的余 
地了 。 ” 

184 这时，会议厅发生了最大的混乱，旁听席上发出反对右派的吼 

声，山岳党大声威胁着，很多代表团从会外不断涌入，国民公会被 
庇大的人群包围了。走廊下和会议厅的甬道上，有一些由拉费指 
挥的马伊区和布特-德-木兰区的义勇军站着，来保护国民公会。 
吉论特党用尽一切力量来抵抗各代表团和山岳党。他们在会內受 
到威胁，在会外受到群众的包围，他们想利用这种侵犯行动激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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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会的愤怒。但是，他们这一着被內政部长加拉打乱了。加拉 
足被邀来报齿巴黎情况的，他说国民公会沒有什么可担心的。加拉 
足一向被认为不偏不倚的，他的调和的天性使他总是采取一些模 
棱两可的行动，因此他的意见更使山岳党壮大了胆。伊斯纳尔不 
得不离开议长职位，由埃罗•德 • 塞舍尔接替他，这是山岳党获胜 
的信号。新议长接受了伊斯纳尔所不愿接受的请愿者的要求，他 
说•.“理智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是一致的。你们向我们要求释放一 
位市政官，要求判明是非曲直，人民的代表会给你们公平处理的。” 

时间已经很晚，右派已威到失望，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离开了会场； 
讷愿者从栏杆外冲到代表席上，和山岳党人混在一起，他们在喊声 
和混乱之中，共同通过了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和释放囚犯的命令。这 
项命令是在深夜十二时半，在旁听席和人民的掌声中决定的。 

吉伦特党旣然不是眞正最有力量的党派，它本应不挑起这次 
爭论才是明智的。就这一个晚上的动向来看，假使沒有其他原因 
延长会议的时间，结果只是撤销十二人委员会而不会有別的。但 
是，两个党派之间的僧恨已经达到非常强烈甚至势不两立的程度， 

就必然相爭到底，一决胜负，在双方日益愤激的情况下，必须有一 
方由胜转败，而另一方由败转胜，直到强者最后战胜弱者为止。第 
二天，右派议员们又来到国民公会的战场上，他们宣布撤回头天晚 
上通过的命令，他们认为这项命令是在骚乱和 压力 之下非法通过 
的。十二人委员会又恢复了。于是，丹东向他们 说：“ 昨天你们做了 
一件伟大的公正的事;但是，我预先吿诉你们：如果这个委员会仍 
保持它所行使过的暴政权力，如果人民的市政官不能复职，如果善 
良的公民们仍有遭受非法逮捕之虞，那么，我们经过用审愼和明智 
来对待我们的敌人之后，就要用勇敢精神和革命力量来对待他们 
了。”丹东很怕激起战斗，他旣害怕山岳党胜利，也害怕吉伦特党胜 
利，因此，他想预先警告5月 3 1 日事变的到来，同时又不把后果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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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那么严重；但是，在战斗中，他必须和本党的人站在一边，而在胜 
利以后保持缄默。 

十二人委员会被撤销后，骚乱本已略转平靜，但恢复这个委员 
会的消息一传出，骚乱又变得咄咄逼人了。在各区和群众团体的 
讲坛上，到处响起了怒骂声、吿急声、号召起义声。埃贝尔出狱以 
后又回到公社。人们给他头上戴了一环花冠，他却把花冠放到布鲁 
ra ® 像的头上，随后他就跑到雅各宾俱乐部去，要向十二人委员会 
复仇。于是，罗伯斯比尔 、马拉 、丹东肖梅特、帕什等人共同商议 
组织一次新的行动。这次暴动完全是按8月〗0日的方式组 织的； 

5月29日用来进行了精神准备，30日，选区委员会委员、各俱乐部 
代表、各区代表齐集主教府开会，宣布起义，撤销市议会，然后让它 
® 新宣誓复职。授予昂里奥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头衔；无套裤党 
人只要在军队中服役一天，就可得四十个苏。他们作出这些决定 
以后，就在5月31日淸晨敲起警钟，发出紧急集合号令，集合起义 
队伍，向不久以前已改在杜伊勒里宮举行会议的国民公会进发。 

国民公会正在会议期间，听到钟声，立即复会。內政部长、郡 
行政官和巴黎市长都先后被召到国民公会。加拉报吿巴黎的骚乱 
悄况，他表示不必担心会发生危险。呂利埃则以郡政务厅的名义 
断言那不过是一种精 神上的暴动。 市长帕什是最后到的，他以一 
种虛伪的态度报吿了起义者的活动，他说他已尽最大努力来维持 
186 秩序；他肯定保卫国民公会的力量已经加了一倍，幷且已经下令禁 
止鸣放警炮。但是，就在他说话的当时，人们听到了远处的炮声。 
会场慌乱达于极点。康邦请求代表们团结一致，要求旁听席上不 
要暄哗，他说 .. “在这个非常时刻，挫败那些坏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使 


⑴ 布鲁图 （ Brutus, 约公元前 85—42 年），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将领。先 
足记撒的亲 G ， 后又勾结元老派反对恺撒，是公元前年3月15日剌死恺撒 的主谋 
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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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公会得到尊重。”社里奥说 :“我 建议马上撤销十二人委员会。” 
塔利安说:“我看应当用法律的剑打击那些就在国民公会內部的阴 
谋分子。”吉伦特党方面则要求把胆大妄为的昂里奥召来，因为他 
沒有国民公会的命令就擅自鸣放警炮。韦尼 奥说： “一旦发生战 
斗，不管是胜是败，共和国是一定要灭亡的。我们全体代表都应该 
表示，誓死不离开自己的岗位。”大会全体起立，表示赞成这项提 
议。丹东冲到讲坛上大声 说:“ 清你们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吧1炮声 
已经响了。如果你们是懂得政治的立法者，就决不应该谴责巴黎 
的暴动，只要你们纠正你们的错误，撤销你们的委员会，就能使巴 
黎的暴动有利于共和国。”他说完后，听到了一些表示不满意的声 
音，又接 着说： “我的话是向那些稍有政治头脑的人说的，幷不是向 
那些只有个人欲望的蠢人说的。我要吿诉 他们： 你们要考虑一下 
你们的伟大 目标； 你们的伟大目标是从敌人手中，从贵族手中拯救 
人民，使人民不致那样 气愤。 如果眞有某 S 危险人物，不管属于哪 
个党派，在你们作出公正的处置以后仍然要继续采取那种无益的 
行动，巴黎自己就会把他们消灭掉，我根据政治上的理由坚决要求 
无条件地撤销那个委员会。”十二人委员会从一方面受到猛烈的攻 
击，而从另一方面得到的支持却软弱无力。原来发起成立这个委 
员会的巴雷尔和救国委员会也建议撤销它，以便恢复和平，避免使 
圆民公会 完全听凭群众摆布。山岳党中较缓和的人本想在通过这 
项措施以后就适可而止，可是这时候各代表团赶来了。郡政务厅 
和市政官员以及各区的代表在国民公会受到接待，他们不仅要求 
撤销十二人委员会，而且还要求惩办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所有 
吉伦特党的首领。 

于是，杜伊勒里宮被起义者包围了。起义者的代表来到国民 
公会以后，使希望消灭吉伦特党的、极端的山岳党人更为壮胆。这 
部分人的领袖和发言人罗伯斯比尔发言 ：“公 民们，我们不能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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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无用的叫喊和毫无意义的行动中白白过去；这可能是爱国 
精神打击暴政的最后一天了。忠诚的人民代表们要团结一致，共 
同为人民造福！ ”他要促使国民公会采取请愿者所指出的行动，而 
不采取救国委员会所建议的办法。正当他滔滔不绝地对他的敌人 
展开攻击的时候，韦尼奧向他喊道 :“快 结束吧! ”“好，我这就结束， 
我控诉你们，控诉你们这些在8月10日革命以后企图把进行这次 
革命的人送上断头台的人 t 你们这些不断阴谋毁灭巴黎 的人！ 你 
们这些企图拯救暴君的人！你们这些与迪穆里埃同谋的人1你们 
这些疯狂迫害迪穆里埃所要杀害的爱国志士的人！我控诉你们， 
因为你们罪恶的报复行为引起了同样的愤怒呼声，可是你们又想 
把这种愤怒呼声变成受你们害的人的 罪状！ 好了，我的结论就是 
要通过决议控诉所有迪穆里埃的共谋分子，控诉请愿者所指控的 
那 些人！ ”尽管作了一番激烈的谴责，罗伯斯比尔的党幷沒有获得 
胜利。起义是针对着十二人委员会的；而救国委员会是提议撤销 
十二人委员会的，因此救国委员会就较之公社占了上风。国民公 
会通过了巴雷尔提出的法案，其中 决定： 撤销十二人委员会，规定 
全国处于经常动员状态①。幷且为了满足请愿者的要求，责成救 
国委员会调査请愿者所揭发的阴谋。包围国民公会的群众听到这 
些决定以后鼓掌欢迎，随即自动散去。 

但是，谋叛者不肯就此罢休。5月30日，他们已经走得比29 
日远一些； 6月2日，又比5月31日进了一步。暴动从他们所谓 
的精神上的暴动一变而为以人为对象的暴动。也就是说，现在已 
经不是针对着一个政权而是针对着代表们。发动暴动已经沒有丹 
东和山岳党的份/而是落到罗伯斯比尔、马拉和公社手里了。31 
日晚，雅各宾派的一个代表就指出 ：“事 情只作了一半，必须把它进 

0此处原文为 en requisition permatiente ， 可译为颁发常备征集令，规定十八 
岁至二十五岁男子应随时应征服军役。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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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底，不应使人民的热情消沉下去。”昂里奧在俱乐部里提出由 
他掌握武装力量。暴动委员会就这样在国民公会近边公开成立起 
来了。6月1日一整天的时间完全用来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行动。188 
公社给各区发出通 知:“ 公民们，你们要站稳脚跟；这是危难中的祖 
国向你们发出的最髙命令。”晚间，6月2日起义的主要发动者马 
拉来到市政厅，他亲自走上钟楼敲起 警钟； 他要求市议会的成员不 
取得控吿 卖国贼和政治 家的决定决不罢休。国民公会中有一些代 
表正在开会，谋叛者来要求发布控吿被撤职的代表的命令，不过， 
他们还沒有从国民公会中取得这种胜利的足够的力量。 

准备工作进行了一整夜；敲起警钟发出紧急集合信号以后，群 
众就集合起来。星期日早晨八时左右，昂里奧来到 市议会 以起义 
人民的名义向他的同谋者们 宣布： 不取得逮捕代表中的阴谋分子 
的命令，决不放下武器。然后他站到聚集在市政厅广场上的广大 
群众面前讲话，接着就下令出发。当起义者到达卡鲁塞尔广场时， 
已将近十时，昂里奥把最可靠的队伍布置在宮苑周围，八万人很快 
就包围了国民公会，其中极大多数的人都不知要做什么，与其说他 
们是来攻击代表，倒不如说他们是准备保卫代表。 

被指名要撤职的代表大都沒有到会。只有几个敢坚持到底的 
人前来经受这最后一场暴风雨。会议刚刚开始，勇敢的朗热內就 
链上讲台， 他说： “我要求讲一讲关于在巴黎到处发出紧急集合信 
号的问题。”他的话立刻被喊声打 断：“ 叫他下来，叫他下来！他要 
打內战1他要搞反革命 t 他汚蔑巴黎1他侮辱人民 I ”朗热內不管 
山岳党和旁听席上的喊声、骂声和威胁，仍然继续指责公社和乱党 
们的图谋；危险越大，他的胆量也越大。他说：“你们说我汚蔑巴 
黎 I 巴黎是纯洁的，巴黎是善良的，巴黎正在受那些要杀人和要实 
行暴虐统治的人的压迫。”这几句话引起了最大的骚动，几个山岳 
党代表冲向讲坛，要把朗热內拉下来，但朗热內站着不动，反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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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勇气商 声说： “我要求撤销巴黎的所有革命权力机关；我要 
189 求宣布这些机关三天来所作的规定一律 无效； 我要求宣布凡是企 
图违法擅立新机关的人一槪不受法律保护，任何公民都可以逮捕 
他们。”他刚讲完，起义的请愿者就出来要求逮捕他和他的同伴。 
请®者最后说 •.“ 公民们，人民已经不愿再看着切身的幸福被延误， 
这种幸福暂时还归你们享有；你们就应该拯救人民，要不然，我们 
要吿诉你们，人民要自己救自己 了！” 

右派要求转入下一项议程，讨论起义者的请愿。会议转入下一 
议程，消愿者立即加以威胁，离开了会场，高喊拿起武器，会场外 
面顿时人声鼎沸。一个山岳党人 叫道： “你们要拯救人民，你们要 
摊救你们的同僚，那就要暂时把他们逮捕起来。”右派和一部分左 
派回答说 ：“不 ，不。”拉雷韦耶尔-勒波喊道：“我们悪与他们同生共 
死。”负责提出一个报吿的救国委员会担心危险越来越严重，就象 
对5月31日事件一样，提议采取表面上表示妥协的措施，以满足 
起义者的诞求，同时也不完全牺牲被撤职的代表。巴雷尔说：“委 
员会希望各被吿代表表现出自己的爱国精神和宽容态度，委员会 
袈 求他们暂时停止行使自己的职权，委员会认为这是防止共和国 
分裂以及恢复和平的唯一途径。”他们中间有些人赞成这项措施。 
伊斯纳尔表示要主动停止；兰特纳斯、迪索和福什都相继作同样表 
示 •，朗 热內不愿照办，他说 ：“我 认为，到现在为止，我已显示了一 
定的勇气，你们不要指望我停止行使职权或辞职。”他突然停顿了 
一下又接 着说： “古人在准备祭祀的时候，总是用鲜花和丝带装饰 
牺牲，然后把它带到祭坛，由司教把它杀死，但从来不辱骂它。”巴 
巴卢和朗热內同样坚决，他 说：“ 我誓死不离开自己的岗位，我要坚 
守我的誓言。”山岳党中的谋叛者们本身也反对救国委员会的提 
案。马拉主张•.要作牺牲必须是纯洁的；俾约-瓦伦则要求审判吉 
伦特党人，而不是停止他们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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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爭论不休的时候，山岳党代表拉克鲁瓦匆匁走进会场，冲 
到讲坛上宣布 ：他方 才在大门被人谩骂，有人不许他出去，国民公 
会已经失去自由。很多山岳党人对于昂里奧和他的军队表示愤 
慨。丹东说 :“必 须恢复受到损辱的国民代表的尊严。”巴雷尔提议 
由国民公会去接见群众，他说 ：“代 表们，恢复你们的自由，停止讨 
论，先去使包围你们的那些刺刀放下吧 I ”于是，国民公会代表全体 
起立，由大会的守卫作前导，议长打着遇难求援的旗帜领头，来到 
正对卡鲁塞尔广场的一个出口处，发现昂里奧持刀立马在那里。议 
长埃罗•德•塞舍尔向 他说： “人民有什么要求？国民公会是只关 
心人民的幸福的。”昂里奧回答 说：“ 人民不是来听空话的，埃罗，他 
们要求交出二十四名罪犯。”议长周围的人们大声喊道“把他们全 
都交出来 I ”于是，昂里奧转身向自己的部下喊道 :“炮 手们，准备开 
炮 I ”立刻有两门大炮对准了国民公会的全体人员，他们退了回去， 
走过花园，发现很多通道也都被封锁了。到处都有手执武器的士 
兵；马拉在队伍中到处奔忙，鼓动起义者们，他说 :“你 们不要示弱， 
不把人交给你们，就决不离开岗位。”国民公会代表又回到会议厅， 
因自己无能而威到颓丧，确信自己所作的努力已属徒劳无功，自己 
巳经完全受制于人了。逮捕被指定撤职代表的问题不再爭论了。 
大会中的眞正统治者马拉以无上的权威决定大会成员的命运。他 
说:“ 迪索是个尽说废话的老头儿，当不了一个党派的领袖；兰特纳 
斯是个无知之徒，不値一提；迪科只会发表一些谬论，也不能作反 
革命的头目；我要求把这些人免了，由瓦拉泽来代替他们。”于是， 
从名单上抹掉迪索、兰特纳斯、辿科，添上瓦拉泽，在出席代表不足 
半数的情况下决定了这个名单 0 

被指名撤职的著名人物如下：被宣布拘留的吉伦特党人有让 
索內、加代、布里索.戈尔萨、佩蒂翁、韦尼奥、萨尔，巴巴卢、尙邦、 
比佐、比罗朵、李敦、拉博 • 拉苏斯、朗热內、格朗热纳夫、勒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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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萨 B 、卢韦、瓦拉泽；外交部长勒布论、财政部长克拉维埃和十二 
人委员会的成员 ：克尔 维勒冈、加迪安、拉博 • 圣艾蒂安、布瓦洛、 
贝特朗、维热、莫勒沃、亨利 • 拉里维埃、哥麦尔和贝戈安。国民公 
191 会把他们都拘禁在各自的私宅里，由人民监视。从这时起，不准国 
民公会中的人自由出入的禁令就撤销了，群众也散去了；但是也从 
这时起，国民公会再也沒有自由了。 

那个以人才出众和胸襟广阔见称的吉伦特党就这样垮台了。 
这个党曾以厌恶流血 ，痛 恨罪行、屛弃无政府的混乱、热爱秩序、正 
义和自由而为新生的共和国增添荣誉；这个党处在中产阶级和下 
层阶级之间的不适当位置上；它反对前者的革命，拒绝后者的政 
府。这个党由于不能自由发挥本身的作用，只能在一场英勇斗爭之 
后，确定地失败，光荣地死亡。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确切地预见它 
的灭亡，它从一个岗位被赶到另一个 岗位： 由于山岳党的侵入，他 
们从雅各宾俱乐部被赶出来；由于佩蒂翁的离去，他们又从公社被 
赶 出来； 由于罗兰及其同僚的退职，他们又从內阁被赶出来；由于 
迪穆里埃的叛变，他们又从军队被赶出来。最后，他们只剩下国民 
公会了，他们就在那里据守，在那里斗爭，又在那里失败^他们 
的敌人对他们时而使用阴谋手段，时而使用暴力行动。为了镇压 
阴谋活动，成立了十二人委员会，似乎对吉伦特党暂时有利，实际 
上只是更有力地刺激了敌对方面。敌人发动了民众，首先撤销十 
二人委员会，从而剝夺了吉伦特党的权力，接着罢免他们的领袖， 
从而夺去了他们的政治上的生存。 

这一不幸事变的后果是任何人也预料不到的。丹东派认为党 
派之箏可能结束，结果却爆发了內战。救国委员会的缓和派以为 
国民公会可能恢复它的全部权势，结果却是它受到压制。公社以 
为5月31日的起义可能使它获得统治权，结果这种统治权却落到 
罗伯斯比尔以及几个热中于自己前途和极端民主的人手中。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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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失势的党派和尔后的敌对党派之外，还应该加上一个党派。正 
如过去在8月10日事变以后人们以共和反对立宪派一样，在5月 
31日以后，人们用恐怖政策来反对共和派中的缓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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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从1793年6月2日到1794年4月 


各 郡反对 5 月 31 日事变的 暴动； 边境继续失利；旺代叛军的进展。 

——山岳党颁布1793年宪法，旋又停止实施，借以维护并加强革命 
政权。——全国皆兵；惩治嫌疑犯条例。一山岳党人在国內和边境 
的胜利。——王后及二十二名吉伦特党人等之死^ —救国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权力和成员；共和历。 —— 5月31日胜利者陷于分裂。 

——公社中忿激派或埃贝尔派下令消灭天主教势力并宣布信仰理 
性；与救国委员会之问的斗爭及其失败。——山岳党中溫和派或丹 
东派企图摧毁革命专政，建立法治政权；它的垮台。 —— 救国委员会 
是唯一的胜利者。 

应当看到，吉伦特党幷不甘心失败，5月31日是各郡反对山 
岳党和公社的暴动的导火线。这是吉论特党仅有的、也是最后一 
次的尝试；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们在这个决定性步驟中 
和在国民公会中一样，也由于意见分歧而归于失败。即使吉伦特 
党团结一致，也难于获胜 •，即 使获胜，也未必能拯救革命。他们怎 
么能用公正的法律手段来做山岳党用暴力手段所做 的事？ 他们沒 
有狂热，怎么能战胜 外敌？ 不用恐怖手段，怎么能压服各 党派？ 沒 
有最高限价法，怎么能满足群众的 供应？ 不进行征用，怎能使军粮 
充裕？ 如果5月31日事变以相反方向进行,我们或许当时就可以 
看到，革命活动被削弱，反法联军的进攻加强，党派之爭复活，牧 



月①事变不能压服群众，葡月事变不能阻止保 王党; 就可以看到联 
军的入 g ， 以及按照当时外国惯用的政策，法国被分割。共和国当时 
还不够强大，还不能抵抗那样多的进攻，象在热月反动以后那样。 

总之，吉伦特党本应团结起来或者共同奋战，而事实恰好相 
反，6月2日以后，该党的所有溫和派都在囚 禁中； 其他的人则四 
散逃亡。属于前者有韦尼奥、让索內、迪科、丰弗雷德等人，属于后 
者有佩蒂翁、巴巴卢、加代、卢韦、比佐和朗热內等人。这些人逃到 
厄尔郡的埃夫勒，在这里比佐有很高的 声望； 以后他们又从埃夫勒 
转到卡尔瓦多郡的冈域。他们把这个地方变成暴乱中心。布列塔 
尼也立即参加。暴动者假借在冈域召开的郡议会的名义，建立了 
一支军队，任命溫普芬将军为统帅，逮捕了国民公会的专员、山岳 
党人罗默和马恩郡的普里厄，幷且作好向巴黎进军的一切准备。勇 
敢美丽的少女夏洛特•科黛，就是从这里出发去惩罚5月31日和 
6月2日事变的元凶马拉的，她认为献身于共和国就能拯救共和 
国。但是暴政幷不系于一 个人； 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 
乱形势。夏洛特•科黛在实行了她的壮怀激烈而于事无补的计划 
之后，就带着纯朴的英勇气槪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泰然死去②。但 
是，被剌身死的马拉，却比他生前更为群众所爱戴。有人在公共场 
所呼喚他的名字，所有民众团体都安放有马拉的半身像，国民公会 
也不得不给予他以进入先贤祠的荣誉。 

同时，里昂发生了暴动，马赛和波尔多也出现了武装叛乱，幷 

① 牧 月是共和历的第九月，葡月是第一月，热月是第十一月，共和历的制定洋见 
本章后面。 牧月事 变见下第十章，葡月事变见下第十一章。——译者 

@下面是这位英勇的少女在革命法庭答辩的几 句话：问： “你为什么要刺杀马 
拉？”答：“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 问： “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答 ：“从 5月31日国民 
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问：“ 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 
主义者吗 答： “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她接着大声 地说: “我是为了拯救十 
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 
—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 无所畏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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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十多个郡响应了暴动。不久，这种进攻引起了各党派的普遍的 
暴乱，保王党占据了吉伦特党当初开始行动的一些据点。保王党特 
別想领导里昂的暴动，把里昂变成南方的行动中心。这个城市是 
非常留恋旧秩序的，那里的丝绸厂、金银剌绣厂、奢侈品贸易，都使 
它依附于上层阶级。因此，它很早就反对那打乱旧关系、贬低贵族 
和僧侶的地位、破坏工厂的社会变革。1790年制宪议会时期，当 
逃亡的亲王聚集在里昂附近的都灵宮廷时，这个城市就曾试图发 
动暴乱。不过，由神甫和贵族领导的这些尝试都被镇压下去了；但 
是暴乱的思想依然存在。里昂同其他地方一样，在8月10日以后 
就准备发动群众革命，建立群众自己的政府。当时领导里昂的雅 
各宾派、无套裤党和市政机关的，是马拉的狂热的追随者夏利埃。 
在9月大屠杀和1月21日事变以后，他的胆量更大了。不过，当 
时在共和派的低级阶层和保王党的中等阶级之间尙未发生任何有 
决定意义的事件，前者在市政府拥有自己的权力，后者在各区占 
优势。到5月末，他们之间的爭论渐趋激烈，终于发生了战斗 ，各 
区取得了胜利。市政府被包围，被攻破。夏利埃在逃，旋又被捕， 
不久即被处死。还不敢摆脫国民公会节制的各区义勇队在国民公 
会面前为自己辩解，说是雅各宾派和市政官迫使他们作战的。国 
民公会意识到，果敢才能自保，畏怯就会失败，因此对这种辩解根 
本置之不理。正在这时候，爆发了 6月事件，幷且传来了卡 尔瓦多 
斯郡暴动的消息，里昂人受到鼓舞就不再犹豫地举起反叛的旗帜。 
他们在全城设時，构筑工事，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收留了逃 
亡分子，把军队交给保王党普雷西和维里欧侯爵指挥，幷与撒丁国 
王共同策划军事行动。 

里昂位于法国中心，当时整个西部也在动荡，因此，以南方的 
武装钣乱为后盾的里昂暴动，对国民公会来说就更为可虑。在马 
赛，5月31日的消息激怒了拥护吉伦特党的 人们； 雷柏基急忙赶 



到马赛。各区已经联合起来 ，宣 布革命法庭的成员不受法律保护， 
同时募集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准备进攻巴黎。这些都是保王党的 
行动。同其他地方一样，马赛的保王党也正在伺机恢复活动，他们 
首先以共和派的面貌出现，最后就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行动起来。他]95 
们控制了各区，形势不再向有利于吉论特党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 
有利于反革命的方向发展。叛乱一旦爆发，主张最激烈、目标最明 
确的党派就占了同伙的各党派的上风。 雷柏基0 睹这次暴动的新 
的变卦，咸到绝望，就在马赛港跳海自杀了。暴乱者走上了通往里 
昂的道路•，土伦、尼姆、蒙托邦和南方的主要城市很快地采取了同 
样行动。自从皮塞侯爵率领少数军队混入吉伦特党以后，卡尔瓦多 
斯郡的暴动也有了保王的性质。当时，波尔多、南特、布勒斯特、洛 
里昂各城，都同情6月2日被处死的人，而且有几个域市公开表示 
拥护这些人；但这对那些被处死的人幷沒有多大帮助，因为这些城 
市都控制在雅各宾派手里，或者忙于对西部的保王党作战。 

在各郡普遍暴动中，保王党扩展了他们的军事行动。旺代军 
初步获胜后，占领了布雷絮尔、阿让通、土阿尔。他们在完全控制本 
境以后，企图占据边境关隘，打开通向革命的法国以及同英国取得 
联系的道路。6月6日，由四万人组成的旺代军在卡特利诺、莱斯 
居尔、斯托夫莱、拉罗什雅克兰的指挥下向索谬尔进发，猛力攻下 
该域，幷准备攻占南特，以期更加稳固地保有旺代郡，控制卢瓦尔 
河。卡特利诺率旺代军在索谬尔留驻部队后，继续进占翁热，渡过 
卢瓦尔河，佯作进攻图尔和勒芒，突然转趋南特，然后从右岸配合 
夏雷特从左岸同时向南特进攻。 

似乎一切都在联合起来向国民公会进攻，对它施加压力。国民 
公会的军队在诺尔郡和比利牛斯山地区节节失利，同时，中部受着 
里昂军威胁，南部有马赛军压迫，西部则有吉伦特党和旺代军分別 
进逼，还有两万皮埃蒙特军侵入了法国。在阿尔贡纳和比利时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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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后，主耍由于迪穆里埃与雅各宾派摩檫，军队与政府不和，已 
1%经出现了武力反抗，而肖这位总司令叛变以后，情况就更为严重。 
军事行动再也不是一个整体，军队中不复有高昂的士气，內讧不体 
的国 K 公会和失意的将军们之间也毫无和衷共济可 言了。 迪穆里 
埃的残部归幷法马尔军营，由当皮埃尔指挥；但是他们在战败后又 
被迫退到布陕域下。当皮埃尔阵亡。从敦刻尔克到吉维这一段边 
境受到优势军队的威胁。虽然迅速将居斯蒂纳由摩泽尔河调到北 
路军来，也未能挽回颓势。法国的门戶瓦郞西安已经失陷；孔代 
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军队连续败阵，甚至退到巴黎前面最后一个 
退守阵地阿腊斯，即斯卡尔普河南岸。另外，美因茲方面由于敌人 
和饥饿的双重压迫，又由于摩泽尔河方面军已被压缩得不能行动， 
无法前来增援，终于无力坚持而投降了。最后，英国政府看到饥馑 
可以使巴黎和各郡陷于绝境，就在5月31日和6月2日事变之后 
宣布封锁法国所有港口，沒收驶往法国运送粮食的中立国船只。 
这种前所未有的、旨在饿死全法国人民的新手段，使法国在三个 
月以后制定了 最高限 价法。共和国的情况确已坏到无以复加的 
地步。 

这种情况确实使国民公会措手不及。国民公会已濒于解体， 
它刚刚结束了斗爭，胜利者一方还沒有时间来建立一个政府。在 
6月2日以后，各郡和边境还沒有这样危急以前，山岳党曾召集各 
地的特派代表，着手制定人们期望已久的、山岳党本身也寄予莫大 
希望的宪法。吉伦特党曾预期在1月21日以前硕布宪法，以法治 
代替革命政体，以便拯救路易十六；为了预先防止他们本身被放 
逐，吉伦特党人还曾经在5月31日以前再度提出这个问题。但是， 
山岳党人通过两次政变使国民公会无法讨论这个问题，一次是审 
判路易十六，另一次是排斥吉伦特党。现在，山岳党已经成了统治 
者，就急于通过硕布宪法把共和派拉过来。如同孔多塞过去是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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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特党的立法者一样；罗埃•德•塞舍尔是山岳党的立法者。几 
天之內，新宪法便由国民公会通过，幷且提交初级议会同意。按照197 
当时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想法，不难想象这是怎样一部宪法。制宪议 
会的人被看作是贵族，他们制定的法律被看作是侵犯人民权利的， 

因为那种法律规定了行使政冶权利要有条件；因为它不尊重绝对 
平等；因为它规定议员和法官由选举人提名选举，而选举人由人民 
提名选举•，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限制了国民主权，把一部分积极公 
民排斥在重要官职之外，又把无产者排斥在积极公民之外最后，因 
为它不仅沒有规定人民是唯一的权利基础，反而把人民行使权利 
的一切行为和财产结合在一起。1793年宪法则确立了纯粹的群众 
政权：它不仅承认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源泉，而且也把一切权力交 
给人民行使。这部宪法规定，最高主权不受任何限制，各级官员 
可以随时撤換调动，人人参加直接选举；它规定初级议会不必召 
集，而是定期举行；由初级议会选任国民代表，幷监督代表们的 
行动；它规定国民议会每年改选一次，适切言之，国 K 议会不过 
是初级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由于这部宪法规定由群众执政，把政 
权机构完全分散，以致在任何时代也不能付诸实施，在全面作战 
时期更不能实施。山岳党所需要的不是极端的民主，而是最严格 
的独裁。宪法刚刚制定，便予以搁置，统治者保持幷加强了革命 
政府，直到和平恢复。 

在讨论宪法期间，以及在宪法提交初级议会以后，山岳党都知 
道威胁他们的一切危险所在。他们要在国內镇压三、四个党派，消 
除几种不同性质的內战，挽回军事的 失败； 又要击退整个反法联 
军，但这些勇敢的人沒有因处境危急而惊惶失措。全国四万四千 
个公社的代表前来迎接宪法^他们在国民公会前被接见了。他们 
表示同意宪法，然后就要求逮捕一切嫌疑分子，实行全国皆兵。丹 
东大声 说:“ 好吧，我们答应他们的要求吧！初级议会的代表们向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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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议实施恐怖政策 I 国民公会现在应该深切了解自己的尊 
严，因 为它现 在有了全国的力量，我要求国民公会硕布法令，授权 
给初级议会的代表向全国征集武器、粮食、军需品，号召人民踊跃 
捐输，发动公民的力量，征集四十万人的军队。我们应当用大炮来 
向敌人表达我们的宪法 t 现在是我们作最后的虫严誓言的时刻 •. 
我们毎个人誓死消灭一切暴君! ”于是，在场所有代表和公民即刻 
都宣了誓。几天以后，巴雷尔就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更全面 
的措施。救国委员会是由革命派组成的，这时已经成为各项活动 
的中心和国民公会的政权机构。巴雷尔说:“自由已经变成所有公 
比的偾 权人，有的人应为它贡献聪明才智，有的人应向它归还财 
产；一些人应该向它提出建议，另一些人应该替它出力，每个公民 
都应为它流血。总之，法国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应响应祖国的号 
召，保卫自由。一切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一切政治手段或经济手 
段，都要为自由 服务； 一切金属，一切元素，都应用来供应自由事业 
之所需。希望毎个公民都在即将来临的全国性行动和军事行动中， 
坚守自己的岗位。年轻人要去效命疆场，男子汉要去制造武器，运 
送军需弹药，筹备 军粮； 妇女®缝制军服、帐篷，到收容所去看 
护伤员；儿童要用旧布改制綳带;老人要重新担负起前人担负过的 
使命，到广场上去，鼓舞年轻战士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痛恨和 
对共和国的一致拥护。公共房屋®改为军营，公共场地要变作工 
厂，地窖里的土要用来制造炸药;所有乘骑供骑兵使用，輓马用于 
拖运大炮；所有猎枪、装饰陈设枪、刀剑、长矛要供对內使用。共和 
国好比一个被包围的大域市，整个法国应当是一个 E 大的军营。” 
巴雷尔提出的建议立即被宣布实施。凡年满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法 
国人都武装 起来； 以征集的新兵补充军队，用征来的粮糈供应军 
用。共和国一时遂拥有十四个军，兵额一百二十万。对于共和派 
来说，法国变成一座军营和一个工场，对于反对派来说，却是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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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在进攻公开的敌人的同时，也嬰防备暗藏的敌人，于是颁布 
了可怕的惩治嫌疑犯条例。逮捕了图谋不轨的外侨，羁押了君主 
立宪派和溫和共和派，在和平实现以前，对他们加以管制。在当时 
这还只是一个预防措施。5月31日以后，资产阶级、商人、中产 
者,完全象8月10日以后的贵族和僧侶阶级一样，成了罪犯的渊 
薮。为了适应对內的需要，建立一支有六千士兵和一千炮手的革 
命军队。贫苦公民参加各区的集会，每人每天领取四十个苏。为 
了确保革命运动参加者的思想纯正，发给爱国公民证。各级官员 
由俱乐部进行监督，毎个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从各方面对付国外敌 
人和国內叛乱分子。 

卡尔瓦多斯的叛乱分子被轻而易举地压制了。在韦尔农初度 
交锋，叛军立即溃散。溫普芬企图纠集残部，卷土重来，但未能得 
逞。从前极力维护吉论特党的溫和阶层表现得软弱无力，幷无斗 
志。在其他郡赞同宪法以后，这个阶层便乘此机会承认错误，它原 
以为举行反叛是反对少数乱党的。悔过仪式在叛乱中心的冈城举 
行。山岳党的专员们幷沒有以执行死刑来玷汚这 t 次胜利。另一 
方面，卡尔托将军率领若干部队进攻南部的叛军，曾两次将他们击 
败，幷尾追到马赛，乘势进占马赛。如果不是失败后逃到土伦的保 
王党向英人乞援，幷且把法国的这个重镇交给英国人，普罗旺斯也 
会和卡尔瓦多斯一样被制服的。[英国的]胡德海军上将以路易十 
七的名义进入土伦，他宣布路易十七为法国国王，解除了法国舰队 
的武装，幷从海道运来八千名西班牙军队，占领附近各要塞，迫使 
向土伦进军的卡尔托退回马赛。 

尽管有这种挫折，国 K 公会的军队仍然孤立了叛乱的势力。200 
他们根据山岳党专员的命令，进攻了叛乱的各重要 域市： 罗贝尔 - 
兰代进入了冈城，塔利安进入了波尔多，巴拉斯和弗雷隆进入了马 
赛。现在，只有土伦和里昂两城尙待攻克， 南部、 西部和中部的联 


209 



合和进犯，均已不足为患，国內只有处于守势的敌人了。里昂已被 
阿尔卑斯方面军的将领克勒曼 包围。 有三个军团四面围住了这个 
城市。阿尔卑斯的老兵、革命的营队、新入伍的军队，每天来向围城 
部队增援。里昂叛军拚命抵抗，起初，他们指望南部叛军的援助，但 
是这部叛军已被卡尔托击退。里昂叛军把最后希望寄托在皮埃蒙 
特萆方面，因为这部分敌军曾试图为里昂叛军举行牵制攻击，但已 
为克勒曼所击败。里昂叛军受到压力，失去了前沿阵地。域內绝 
粮，士无斗志。保王党酋领们知道继续顽抗已无济于事，就弃域出 
走。共和军进入里昂，在那里等待国民公会的命令。几个月后，有 
精兵固守和坚强防御工事的土伦，也终于落入共和军的掌握。意 
大利方面的军队得到击败里昂叛军的部队的增援，向土伦猛攻，经 
过反复的攻击以及英勇机智的行动，终于进占了土伦。土伦的攻 
克使以攻占里昂开始的战役宣吿结束。 

国民公会处处吿捷。旺代叛军在进攻南特的战斗中败北，兵 
员损失重大，他们的统领卡特利诺战死。这次进攻是旺代叛乱得 
势和外侵行动的终结。保王党再次渡过卢瓦尔河，放弃了索谬尔， 
退回原来的营地。但他们的力量仍是很可怕的，追击他们的共和 
军到了旺代境內又被叛军打畋。接替贝律耶将军的比隆将军，以 
少量兵力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作战。由于比隆过于稳重，进 
201攻方法不当，又改由坎克洛和罗西尼奧尔担住指挥，可是情况也沒 
有好转。这时候有两个将领，两支军队，两个作战中心，一在南特， 
一在索谬尔，处于两种不同影响之下。坎克洛将军和罗西尼奧尔 
将军意见不一致，山岳党溫和派的专员菲利波和救国委员会的专 
员布尔勃特也不能合作；结果，这次进攻和以往一样，由于步调不 
齐，行动不统一而又吿失败。救国委员会旋即以勒舍尔一人为统 
帅，准备在旺代郡展开大规模作战，以弥补此次损失。这项新的措 
施获得美因茲防军的支持——这支防军有一万七千名久经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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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山于曾经投敌，不能再用来抵抗联军，被调回国內使用—— 

而改变了局势。保王党军队连遭四次 挫败： 两次在夏蒂荣，两次 
在肖列。莱斯居尔、邦尙、埃尔贝都受了重伤；叛军在上旺代被彻 
底击败以后，害怕退到下旺代有全部消灭的危险，决定以四万人的 
兵力离开本地。这次外逃是他们的一次致命的失败，他们经过布 
列塔尼，以为那个地方也掀起叛乱。他们在格朗维尔被击退，随后 
又在勒芒被打得落花流水，在萨维內被彻底击溃，败退到旺代郡的 
残兵败将只有千人左右。保王党的这些无可挽回的失败——-努瓦 
木提埃岛的失陷，当地将领夏雷特的部队的溃散，以及拉罗什雅克 
兰之死，使共和军控制了旺代全境。救国委员会认为，敌人虽被击 
败，但幷未屈服，为了防止他们死灰复燃，就采取扫荡歼灭的极端 
手段。旺代郡叛军仅有的十六个设防阵地，被社罗将军全部包围， 
名为“凶狠纵队”的十二个別动队，踏遍全境各地，搜索森林，纵火 
焚烧，驱散所有聚集一处的人，幷且实行劫掠破坏，在这个不幸的 
地区造成了恐怖。 

外国军队也在他们入侵的边境被我军击退。敌军在攻下瓦朗 
西安、孔代幷包围莫伯 P 和勒盖斯努瓦之后，就在约克公爵指挥下 
向卡塞尔、昂德斯科特和伏尔內方向进攻。救国委员会对居斯蒂 
纳极为不满，认为他和吉伦特党同厲可疑分子，以乌夏尔将军替換202 
了他。这样，一直占上风的敌军才在昂德斯科特被击败，幷被迫退 
却。救国委员会以果敢的措施开始军事反攻。就连乌夏尔也被撤 
了职。儒尔当接任北路军的指挥/获得在瓦迪尼击败科布尔亲王的 
重大胜利，解除了莫伯日之围，幷且在这段边境再度采取攻势。在 
其他各边境地段，我军也采取了攻势。于是揭开了 1793和1794 
年的不朽的战役。儒尔当在北路军所做的，奥什和皮什格鲁在摩 
泽尔方面军照样做了，克勒曼在阿尔卑斯方面军也是一样。敌人 
到处败退，到处受制。于是，在5月31日以后出现了以前在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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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后出现过的情况：各将领和国民公会领袖之间 恢复了 久已不 
存在的协调。革命的推动力又由松弛而重新加强。很长一个期间 
又是节节胜利。和各党派间的情况一样，军队中也发生过危机，这 
些危机，按照同一个规律，不是导致失败就是导致胜利。 

战爭开始时，即1792年，各将领是立宪派，而大臣们则是吉伦 
特党；以罗尙博、拉法耶特、呂克內为一方，迪穆里埃、塞尔旺、克拉 
维埃尔、罗兰为另一方，双方意见很不一致。加之军队中士气也不 
振，终至战败。8月10日以后，吉伦特党的将领迪穆里埃、居斯蒂 
纳、克勒曼、迪龙替換了立宪派的将军，军队和政府之间的见解、信 
念和行动统一了。8月10日事变使爭取胜利成为迫切需要，从而提 
高了人们的勇气，结果产生了阿尔贡纳之战的计划，出现了瓦尔米 
和冉马普的胜利以及向比利时方面的进军。山岳党与吉伦特党之 
筚，迪穆里埃与雅各宾派之爭，又引起了军队和政府之间的不和， 
挫折了军队的斗志，以致遭到许多意外的不利。正同过去有拉法 
耶特的辞职一样，这时发生了迪穆里埃的叛变。在5月31日吉论 
特党被推翻之后，在救国委员会掌握政权，以儒尔当、奧什、皮什格 
鲁、莫罗替換了迪穆里埃、居斯蒂纳、乌夏尔、迪龙之后，在救国委 
员会采取有力的措施，恢复了革命热情之后，人们在1794年看到 
阿尔贡纳战役和比利时战役的重演，卡尔诺的军事谋略即使不胜 
于迪穆里埃，也足以与他媲美。 

203 战爭期间，救国委员会实行了最残酷的大举杀戮。军队只是在 

战场上杀人，各革命党派却不是这样，他们唯恐在胜利以后再发生 
战斗，就乘骚乱时机，采取严酷的手段来防止新的反抗 企图。 他们 
把保存自己看成是他们的权利，凡是攻击他们的人，在战斗时，就 
是敌人，战畋以后，就是谋叛分子，因此他们通过战爭来消灭敌人， 
又利用法律来铲除异己。所有这些，都是决定救国委员会的政策 
即是报复、恐怖和自保政策的因素。下面就是他们对待叛乱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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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则，巴雷 尔说: “里昂这个名称不应 i 亥存在了，你们要称它为自 
由城，应在这个可耻的城市的废墟上树一个碑，载明自由的敌人的 
罪行和对他们的惩罚。下面这句话可以说明 一切： f 里昂曾向自由 
进攻，里昂已不存在。’”救国委员会为了实施这种骇人听闻的惩 
罚，派遣科洛 • 德布瓦、富歇和库东到这个不幸的城市去，他们枪 
杀居民，毁坏建筑物。土伦的叛乱者也在巴拉斯和弗雷隆这两个 
特派代表手下遭到类似的命运。在冈城、马赛、波尔多，杀人不那 
样普遍，也不那样残酷，因为那些地方沒有勾结外国，叛乱的严重 
程度略有不同 a 

在中央，独裁政府打 击了所 有曾经反对它的党派的首脑。政 
府的屠杀是有计划而又极端残忍的。它为 了对忖 欧洲而判处马 
丽 • 安托瓦內特王后死刑；为了打击吉伦特党而判处该派二十二 
人死刑为了打击立宪派而判处巴伊死刑；最后，为了打击山岳党 
中某些被 认为企 图抬高奥尔良公爵的地位的人而判处奥尔良公爵 
死刑。首先被血腥的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是路易十六的寡妻。紧 
接着是6月2日的大批的罪犯。王后是10月16日被处死的，吉 
伦特党的代表们是10月31日被处死的，他 们是： 布里索、韦尼奥、 
让索內、丰弗雷德、迪科、瓦拉泽、拉苏斯、西耶里、加迪安、卡腊、迪 
佩雷、迪普拉、輻什、博韦、迪夏特尔、孟维埃勒、拉卡茲、布瓦洛、勒 
阿底、安迪布尔、维热，共二十一人①。对这些人的被捕提出抗议的 
七十三名同党也被捕 入狱; 但沒有受同样的酷刑。法庭辩论时，这204 
些著名的被吿都有一种勇敢沉着的气槪。韦尼奧用他那雄辩的口 
才讲话，但是沒有收到效果。瓦拉泽在听到判决时，用短剑自刎 
了，拉苏斯则向审判官说:“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时死去，你们将在人 
民恢复理智时死去。”被判罪的人在就刑时，都表现出那个时代的 


①吉沦特党另一个成 员戈尔 萨已于10月7日被处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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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结合自身的境况，高声歌唱马 赛曲: 


起来，祖国的儿女们 3 
光荣的日子来 到了： 

暴政的血腥的屠刀 
已经向我们举起。…… 

吉伦特党的其他领袖也几乎全都遭到悲惨的命运。萨尔、加 
代、巴巴卢隐藏在波尔多附近的圣太米利翁山洞中，被发现后，死 
在平民的断头台上。佩蒂翁和比佐流浪了一段时间后自杀了；人 
们在一块农田里发现他们的尸体，已被狼咬了一半。拉博-圣艾蒂 
安被一个老友出卖；罗兰夫人也被处死，她表现了一个古罗马女人 
的英勇气槪。她的丈夫听到她被处死，离开了避难处所，在大路上 
自杀。孔多塞在6月2日后不久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 
在逃脫刽子手而被人发觉后，为了免受酷刑而服毒自杀。只有卢 
韦、克尔维勒冈、朗热內、亨利 * 拉 • 里维埃、勒萨日、拉雷韦耶尔- 
勒波:，是在避难中平安地躱过了这个血腥的恐怖时期^ 

革命政府业已组成，国民公会于10月10日宣布革命政府成 
立。在5月31日以前，无论內阁、公社、国民公会，任何机构都不存 
在[眞正的]政权。在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势下，在人们迫切要求统一 
和迅速行动的时刻，政权自然是要集中的。国民公会旣然是权力 
最集中和最广泛的机构，独裁政权应该就设在国民公会之內，由占 
统治地位的政党来执行，而且是由其中的少数人来执行。 4月6 
日国民公会设立救国委员会，顾名思义，是以非常的和紧急的手 
段来保卫革命的，它是一个现成的政府机构。救国委员会是在山 
205岳党和吉论特党互相对立时期出现的；在5月31日前，它是由大 
会的中立派代表组成，在第一次改组后则由极端派山岳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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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尔虽然留任，但罗伯斯比尔被选为委员会委员，罗伯斯比尔这 
一派利用圣茄斯特、库东、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等人，在委员 
会中占据优势。罗伯斯比尔将其中仅有的几个丹东派人物如埃罗- 
德•塞舍尔、罗贝尔•兰代等免职，幷把巴雷尔拉了过去。罗伯 
斯比尔通过掌管舆论和警察部门而掌握了统治权。和他合作的人 
分担了各项职务。圣茄斯特负责监督和检举各党派的活动；库东 
负责提出过激的但在形式上缓和的提案；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 
瓦负责各郡的事务，卡尔诺负责军事；康邦负责财政；科多尔郡 
的普里厄、马恩郡的普里厄和其他几个人负责內务和行政工作； 
而巴雷尔则担任委员会的日常发言人和随时上台的宣传者。委员 
会下设治安委员会，协助执行革命的政务工作和次要的措施，也 
是按大委员会的精神组成，幷且和大委员会一样，有成员十二人， 

每三个月改选一次，可以长期担任。 

全部革命力量就是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圣茄斯特提出，在和 
平恢复以前，实行[古罗马的]十头政治，他幷不讳言建立这种独裁 
政权的动机和目的。他曾经说过：“你们对待那些与新秩序为敌的 
人，不应再有丝毫姑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使自由获得胜利。在共 
和国现状下，不能认为宪法已经制定了；宪法可能会成为破坏自由 
的叛乱分子的保障，因为它缺乏镇压叛乱的必要暴力。现在的政 
府也同样太优柔寡断了。你们离开所有的破坏活动太远了。应当 
让法律的威力迅速地普及四方，你们的权威应当到处有所体 现!” 
于是，这个可怕的强力政权就此建立起来，它首先呑噬了山岳党的 
敌人、继而呑噬了山岳党和公社，最后又呑噬了它自身。救国委员 
会在国民公会的名义下支配一切，国民公会成了它的工具。髙级 
军官、部长、代表政府的专员、审判官和陪审宫由救国委员会 任免； 

压制各党派的是救国委员会；提出各种措施的也是救国委员会。 

它通过自己所派的专员控制军队和将领，以无上权威对各郡发号 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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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令，利用惩治嫌疑犯条例任意处分所有的人，利用革命法庭任意 
处决人命；利用征用和最高限价法来支配一切财产；利用不敢反抗 
的国民公会作出控诉国民公会成员的决定。最后，这个独裁政权 
还有群众的支持，群众在俱乐部里进行议论，各革命委员会由他们 
掌管，每天付给他们工资，凭最高限价法供应他们的生活需要。 

群众则要维持这种恶劣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助长他们的欲望，夸 
大他们的作用，给他们以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好象可以为他们做 
到一切。 

那些革新者，由于战爭和他们的法律的限制，已经与所有国家 
及各种政体格格不入，而他们还要将这个距离加以扩大。他们为 
了进行一场前所未闻的革命，规定了一种新的纪元，他们改变了年 
份的划分，改变了日和月的 名称； 用共和历代替基督教历，用旬代 
替星期 •，规 定休息日不在星期日，而在每旬的第十天。新纪元始自 
共和国奠定之日，即1792年9月22日。一年分十二个月，毎月各 
三十日，从9月22日起，依以下顺序 排列： 葡月、雾月、霜月为秋 
季； 雪月、雨月、风月为 冬季； 芽月、花月、牧月为 春季； 获月、热月、 
果月为夏季。每月三旬，每旬十日，毎日按它在旬中的位置分別定 
名为第一、第二、第三1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来 
复日。另外有五日在一年之末，属于全年，称为“无套裤日”，第一日 
至第五日分別定为“才艺节”、“劳动节”、“行动节”、“报偿节” ，舆 
论节”。1793年宪法产生了共和历，共和历取消了天主教的信仰。 
后面还要谈到公社和救国委员会各自提出的信仰 •. 公社提出“信仰 
理性”，救国委员会提出“信仰最高主宰”。这里首先叙述一下5月 
31曰事变的发动者內部的新的斗爭。 

207 这次反对吉伦特党的革命是公社和山岳党共同进行的，而唯 

一受惠者则是救国委员会。在6月到11月的五个月间，救国委员 
会旣掌握一切防御手段，当然就成了共和国的第一权力机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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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将近结束时，公社企图控制救国委员会，山岳党也力图摆脫救 
国委员会。市政自治派的动是革命的极限。它的目的与救国委 
员会相反，它主张建立最大限度的地方民主政治，而不是国民公会 
的专政，它不主张信仰宗教，而主张最粗率的无神论。政治上的无 
政响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就是这一派的旗帜和赖以建立统治 
的手段。革命所开创的时代总是受到各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激荡， 
革命就是这些思想体系的反映。例如，在法国的危机时期，教皇至 
上的天主教派以反对派僧侶为代表；扬森教派①以立宪派僧侶为 
代表； 哲学上的自然神论以救国委员会所创立的最高主宰的信仰 
为代表；雹尔巴赫®的社会唯物主义以公社提出的理性和自然的 
信仰为代表。在政治主张方面也一样，从旧制度的王权到市政自治 
派的无限制的民主，莫不如此。市政自治派失去了马拉这个主要 
支柱和眞正领袖，而救国委员会则保存了自己的支柱和领袖一一 
罗伯斯比尔。公社的领袖在下层阶级享有极高声望，肖梅特和他 
的副手埃贝尔是他们的政治领袖；革命军司令隆森是他们的军事 
将领；无神论者阿纳卡西斯 * 克洛斯是他们的宣传家。他们在各 
区依靠車命委员会的支持，革命委员会里有很多身分不明的外籍 
人员，有人认为他们是英国派来制造混乱和过激行动以倾覆共和 
国的间谍。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成员都是拥护市政自治派的。丹 
东时代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旧有人员曾经在8月10日事变中起 
过 m 大作用，幷且组织了那个时期的公社，这些人都已进入政府和 
国民 公会； 但是，他们在俱乐部中已由那些被蔑称为“第三批入会 
的爱国者”的人所代替了。 


①扬森教派 （le jans^nisme) 是基督教的一派，创始人为扬森 (Cornelus Jan- 
scti) 1S35 —1638)。 -译者 

③ 霍尔巴赫.保尔. 昂利 （Holbach Paul Henry, 1723—1789) , 十八世纪法国 
启蒙思想家，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著有《自然体系》等书。——译者 


217 



埃贝尔这一派在 < 社歇老爹报 》上 经常散布淫秽的下流卑鄙的 
言论，嘲弄被党派处死的受害者，他们在很短时间內就获得惊人的 
208发展。他们强迫巴黎主教和副主教们在国民公会背弃天主教，又 
强迫国民公会下令“信仰理性以代替天主教”。教堂被封闭，或改为 
理性教堂，各城市举行庆祝活动，因而出现了不信神的种种丑恶场 
面。救国委员会为这个极端革命派的势力发展感到震惊，准备制 
止幷消灭它。不久以后（共和二年霜月15日，即1793年12月5 
曰），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讲坛上攻击了这一派。他 说：“ 身为人 
民代表的公民们，联军各国国王派遣军队使用阴谋来反对我们的 
共和国，我们要以更加英勇善战的军队来对付他们的军队，以提高 
警惕和实行正义制裁的恐怖来对付他们的阴谋。法国的敌人的间 
谍一向是越受到爱国主义的打击，就越用心加紧他们的秘密联系， 
他们一向是善于利用自由的武器来破坏自由；现在，他们正在处心 
积虑地利用共和主张来破坏共和国，利用哲学来重新挑动內战。” 
罗伯斯比尔把公社中的极端革命派同共和国的外部敌人相提幷 
论。他对国民公 会说： “你们应当制止那些无法无天的、与外敌阴 
谋正相吻合的狂乱行为。我要求你们禁止特殊权力机关（公社)不 
加考虑就轻易地为我们的敌人效劳，任何武装力量不得干预属于 
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于是，曾经按照公社的要求赞成放弃宗教 
信仰的国民公会，现在又根据罗伯斯比尔的要求决定宣布“禁止一 
切违反信仰自由的粗暴行为和措施”。 

救国委员会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战胜公社；但是，它同时还 
要抵抗山岳党中的溫和派，因为溫和派主张取消革命政府和各委 
员会的独裁政治。革命政府是为进行镇压而建立的，独裁是为取 
得胜利而实行的，旣然丹东和他那一派认为镇压和取得胜利已经 
不是当务之急，他们便力图恢复法制，恢复国民公会的独立自主； 
他们要打击公社派，停止革命法庭的行动，释放全部嫌疑犯，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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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员会的权力或解散各委员会。这个实行宽大、人道和法治的 
方案，是由丹东、菲利波1卡米尔 • 德穆兰、法布尔 • 德格兰丁、拉209 
克鲁瓦、韦斯特曼将军和丹东的同党拟订的。他们 主张： 首先，共 
和国要稳住战场；而在胜利以后，则要实行安抚。 

这一派变成了溫和派以后，就失去了权力；他们放弃了政府， 
或者可以说，被罗伯斯比尔派从政府中排挤掉了。而且，从5月 
31曰以后，在狂热的爱国派看来，丹东的行为是曖昧的。他在这 
次事变中沒有怎么出力，以后他又不同意对二十二人的判决。于 
是，人们开始指责他行为不检，存心贪鄙，反复无常，迁就妥协。他 
为了躱避这场风暴而退隐故乡奧布河岸的阿尔西，在那里安闲度 
曰，似乎把一切都置之脑后了。当丹东不在时，埃贝尔派有很大发 
展，丹东的同党急忙邀他回来。他是在霜月 （ 12月）初回来的。这 
时菲利波指责旺代战役指挥不当；在这个战役中功绩卓著但已在 
不久前被救国委员会撤职的韦斯特曼将军支持菲利陂的意见，还 
有卡米尔 • 德穆兰，则在他的头几期<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言 
论。这位杰出的狂热的年轻人，从7月14日到5月31日，参加了 
历次的革命运动，赞成革命的一切过激和暴力行为。尽管他的主 
张非常激烈，他说的话十分尖刻，他的心地却是宽厚的。他赞成革 
命制度，是因为他认为不革命就不能建立共和国。他参加搞垮吉伦 
特党的活动，是因为他担心共和国会分裂。他为共和国竭尽心力， 

无微不至，甚至牺牲了公正和人道；他把一切贡献给他的党，认为 
这样就是把一切贡献给共 和国； 但是现在他旣不能表示赞成，又不 
能默然而息。他以前用来为革命服务的那种文才，现在用来打击 
那些玷汚和破坏革命的人，已嫌为时稍晚。他在 <老科德利埃党 
报>上慷慨激昂地谈论自由，尖刻辛辣地臧否人物。但是，由于他 
建议政府恢复溫和、宽厚和公正，很快就激起了狂热分子和独栽者 
对他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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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他假托嘲讽古代的暴君，给当前的暴政作了耸人听闻的描绘。 

他引用塔西佗①的著作中的一些例子 写道: “在那个时代，谈话都 
成了国事犯，这样一来，筒单的注视、忧戚、同情、叹息、乃至沉默， 
差一点都变成罪行。以后，克雷木西乌斯 • 科杜斯由于称布鲁图和 
卡西乌②为最后的罗马人，便是犯了叛国罪或反革命罪；卡西乌的 
后代在家里有一张曾祖父的肖像，成了反革命罪，马麦尔库斯•斯 
考路斯在悲剧中用了意义双关的诗句，成了反革命罪；多尔瓜图 
斯•西拉努斯化了一笔开支也成了反革命罪；庞波尼乌斯由于塞 
尙的一个朋友到他的乡居中投宿，也算犯了反革命罪•，诉说当时遭 
遇的不幸，是反革命罪，因为那是诽谤政府；地方官福西乌斯•杰 
米努斯的母亲因儿子夭折哭了一场，也是反革命罪。 

“那时候，要使自己免于一死，必须对亲戚朋友的死表示高兴。 
在尼祿③的时代，亲人被他处死的人要到神前去谢恩，至少也得表 
示愉快，人们甚至担心连表示恐惧也有罪。什么事情都能引起暴 
君的猜疑。一个公民如果有点声望，那是同君主分庭抗礼，足以引 
起內战，可疑。反之，如果隐姓埋名，深唐简出，那么这种隐逸生涯 
使你受人注意，可疑。如果你是个有钱的人，你的乐善好施有使人 
腐化的危险，可疑。如果你是个穷人，必须对你严密监视，因为不 
名一文的人最容易铤而走险，可疑。如果你是个禀性阴郁不修边 
幅的人，那么，使你的悒悒寡欢的原因，一定是国家的事情很顺利， 
可疑。一个公民纵情享乐美酒嘉肴，那是因为国君有疾，可疑。廉 
洁自持，素行严谨，那是对宮廷的生活有所非议，可疑。如果是一 


①塔西佗 （ Tacite 约 55— U 0)/ 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日耳曼尼 
亚志》、《历史 》 、 《 编年史^等。一译者 

( 2) 卡西乌 ( Cassius )，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将领，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刺死恺 
撤的同谋。——译者 

㈤ 尼禄 （ N 6 mn 37—68)，罗马帝国的皇帝，以暴虐放荡出名，曾杀死母亲、妻 
子，相传是公元64年罗马城大火的唆使纵火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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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哲学家、演说家、诗人，那当然会比统治者享有更髙的荣誉 1 可 
疑。最后，在战爭中获得荣誉的人只会比出于天才而享有声望的 
人更加危险，必须将他罢官，或者迅即使他离开军队，因为这种人 
可疑。 

“一个著名的，或者仅仅是有一定地位的人物自然死亡，是如 
此稀罕，以至历史家把它当作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传之后世。而211 
那么多无辜的、値得尊敬的公民的死，同那些屠杀他们、吿发他们 
的人的橫行霸道和聚敛不义之财比起来，似乎只是一种小小的灾 
祸。神圣不可侵犯的吿密者们天天都在得意洋洋地进入死亡裁判 
所，天天都在接收丰富的遗产。所有这些吿密者都用一个最漂亮 
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自命为科塔、西皮翁、雷古鲁斯、塞维斯、塞维 
路斯①。塞雷努斯侯爵为了一鸣惊人，出人头地，竟诬吿他业已被 
流放的老父为反革命罪犯，此后，他就恬不知耻地自命为布鲁图。 

有这样的控吿者，就有这样的审判官，作为生命财产的保护者的法 
庭变成了杀人的屠场，在这样的法庭里，所谓刑罚和沒收财产是纯 
粹的谋杀和掠夺。” 

卡米尔 • 德穆兰不只是攻击革命的独裁的制度，而是还要废 
除它，他扬言要建立一个宽大委员会,认为这是结束革命和平息党 
爭的唯一方法。他的报纸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给人们增加了 
希望和勇气。到处有人互相询 R : “你有沒有读过 <老科德利埃党 
报》? ”同时，法布尔 • 德格兰丁、拉克鲁瓦、布尔东_德 • 洛瓦茲， 

也都在鼓动国民公会摆脫两委员会的 束缚； 他们竭力联合山岳党 
和右派，以期恢复国民公会的自由和权力。由于两委员会权力非 
常大，他们便试图逐步削弱它们；这是他们应该采取的步骤。重要 
的是要改变舆论，给国民公会增加勇气，以便依靠道义的力量来反 


①这些都是罗马帝国的文官武将或名人的名字。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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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的力釐，依靠国民公会的权力来对抗两委员会的权力。丹 
东派的山岳党人试图使罗伯斯比尔脫离十头政治中的其余的人； 
他们认为只有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和圣茄斯特是死心場地 
拥护恐怖政策的。巴雷尔拥护这个政策是由于他的软弱，库东拥 
护这个政策是为了效忠于罗伯斯比尔。他们企图利用罗伯斯比尔 
与丹东的友好关系，利用罗伯斯比尔的秩序观念，严谨作风，他的 
公开宣扬道德以及他的自尊心，而把罗伯斯比尔拉到溫和派方面。 
罗伯斯比尔曾经维护过七十三名被羁押的吉伦特党人，使他们免 
遭两委员会和雅各宾派的毒害；他曾经大胆地抨击克洛斯和埃贝 
尔为极端革命派，他曾经使国民公会宣布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 

212当时，罗伯斯比尔是享有最高声望的人，可以说是共和国的调节 
者，舆论的支配者；只要把他爭取过去，就可以完全控制两委员会 
和公社，而且又不会影响革命的事业。 

丹东从阿尔西回来后同罗伯斯比尔见过面，看来两人是和好 
了；当雅各宾派攻击丹东时，丹东受到了罗伯斯比尔的维护。罗伯 
斯比尔赞成<老科德利埃党报》，亲自为它批阅修改稿件。同时，他 
宣传了几项主张溫和的原则，但因此激怒了当时掌握革命政权或 
认为革命政权不可少的人。俾约-瓦伦和圣茄斯特公开支持两委 
员会的政策。德穆兰在谈到圣茄斯特时曾这样说:“他是非常持重 
的，以至于把自己的头当作圣体庄重地端正地放在两肩之上。”圣 
茄斯特答道 •. “在我本身，我要象圣德尼那样拿着自己的头①。”科 
洛-德布瓦在这时出使回来，他维护一度受到威胁的无政府主义 
派，他的到来恢复了这一派的勇气。雅各宾派开除了卡米尔•德 
穆兰，巴雷尔也在国民公会上代表政府抨击他。罗伯斯比尔也沒 
有幸免，他被指控为犯了溫和主义，幷且在群众中已有怨言。 

①圣德尼 (Saint Denis )， 公元三世纪巴黎的第一个主教。相传他在蒙马特尔 
山殉教，被斩首后拾起自己的首级，棒在手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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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伯斯比尔的威信很高，沒有他就不能进攻和取胜，所 
以两方面都要爭取他。罗伯斯比尔凭借他这种优越地位，站在两 
派之间，哪一派也不参加，而专心致志把这两派的领袖一个个都 
打倒。 

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牺牲公社和无政府主义者；两委员会则想 
牺牲山岳党和溫和派。他们是这样达成协议的：罗伯斯比尔把丹 
东、德穆兰和他们的同党交给救国委员会的委员，救国委员会的委 
员把埃贝尔、克洛斯、肯梅特、隆森和他们的同党交给罗伯斯比尔。 
他首先袒护溫和派，从而作好准备来打垮无政府主义者，幷达到对 
他的威望和自尊心都有利的两个目的：旣打垮一个可怕的党派，又 
除去一个具有革命声誉的与他爭雄的人。 

在他们这方面，除了这种党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以外，也存在着 
救国的动机。在这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对共和国的不满，共和国方 
面还沒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两委员会认为还不到与欧洲和 
国內反对派讲和的时候。在两委员会看来，不实行独裁就不可能 
继续作战。此外，他们认为埃贝尔派是一个卑鄙下流的派別，它使213 
人腐化，制造混乱而帮助外敌;他们还认为丹东派是以政治上的溫 
和和道德败坏而危害、汚辱共和国的党派。因此，政府通过巴雷 
尔的发言向大会建议继续作战，幷加强继续作战的行动。几天以 
后，罗伯斯比尔要求保持革命政府。这时他已经在雅各宾俱乐部声 
言反对他一向支持的<老科德利埃党报》。他是这样反对法治的政 
府的，他说： 

“在外面，各国的暴君包围着你们，在里面，所有的拥护暴政的 
人都在进行阴谋叛乱。不剝夺他们的犯罪的可能性，他们是要谋叛 
到底的。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內外敌人，否则就要与共和国一同灭 
亡。在这种形势下，第一个政治原则应 该是： 用理智对待人民，用 
恐怖对忖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政府在和平时期的动力如果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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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政府在革命时期的动力就是道德与恐怖。沒有道德，恐怖 
是有害的，而沒有恐怖，则道德不能发生力量。因此，你们必须用 
恐怖来制服自由的敌人，然后才能成为共和国的奠基人。革命的 
政府就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 

罗伯斯比尔在这次演说中谴责溫和派和极端革命派都是企图 
消灭共和国的，他 说：“ 两派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走着不同的道 
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却是一个，这就是倾覆人民的政府，瓦解国 
民公会，使暴政得逞。这两派，一个使我们懦弱无能，一个使我们 
趋于极端。”罗伯斯比尔就这样为剝夺他们的权力而作好了思想 
准备，他的演说博得一致赞同，幷且发给了所有的民众团体、政府 
机关和军队。 

曾经同罗伯斯比尔不断来往的丹东，在罗伯斯比尔开始表示 
敌意以后，要求与他进行一次会谈;会谈是在罗伯斯比尔家里进行 
的•，但是两人都很冷淡、很尖刻。丹东表示很不满，满腹牢骚；罗伯 
斯比尔则保持克制。丹东对罗伯斯比尔 说:“ 我完全知道委员会怎 
样恨我，但是我对此幷不惧怕。”罗伯斯比尔回答 :“你错了， 委员会 
214对你幷无恶意，不过解释一下还是有益的。”丹东反 驳道: “解释!解 
释！要解释就得说实话1 ”丹东见罗伯斯比尔听到这句话沉下脸来， 
就补充说 :“当 然应该压制保王派，不过我们只应进行对共和国有 
利的打击，而不应把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混为一谈。”罗伯斯比尔 
忿忿地 反问： “好呀 I 谁说我们杀害过无辜的 人？” 这时，丹东转向 
同来的一个人苦笑 着说： “你说 怎样？ 一个无辜的人也沒 有死! ”说 
完这些话，他们就分別了，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不多几天以后，圣茄斯特登上讲坛，以从未有过的、更加露骨 
的口气谴责包括溫和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內的一切反对派。他 
说 •.“ 公民们，你们曾要求有一个共和国，假使你们不同时要求构成 
共和国的东西，共和国是会把人民埋葬在自己的废墟底下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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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之所以成为共和国，就是消灭反对共和国的一切。有人因为 
对罪犯表示怜悯而成为共和国的罪人；有人因为不要道德而成了 
共和国的罪人；有人因为不要恐怖手段而成了共和国的罪人。你 
们这些希望幸福又不要道德的人（无政府主义者乂想要什 么呢？ 
你们这些不要恐怖手段对付坏人的人（溫和派），想要什 么呢？ 你 
们这些为了要使別人看见你们、要使別人指着你们说‘你看过来 
的那个人（丹东）’而常到公共场所去的人，想要什么呢？你们这些 
白眼对人、贪求财富、甘心受外敌收买或为博得一官半职而伪装 
爱国的人，你们这些企图营救罪犯的宽容派，你们这些把残酷手段 
转向人民的保卫者的媚外派，你们将要灭亡！我们已经采取措施， 
对有罪的人加以核实，这些人将无法逃脫，我们要感激法国人民的 
明智，因为自由已经胜利地摆脫了敌人蓄谋已久的一次最大的侵 
害1这一巨大阴谋的发展，它所要散布的恐怖情绪，以及你们将要 
采取的措施，将使共和国和大地上摆脫一切阴谋叛乱分子， 

圣茹斯特建议赋予政府以最广泛的权力，用以对付公社派中 
的阴谋者。他建议提倡 公正与忠诚。 无政府主义者沒有采取任何 
防卫的 措施; 他们曾一度在科德利埃俱乐部蔑视人权，他们也曾试 
图发动暴动，但是他们力量有限而又意见分歧。群众沒有动起来， 
救国委员会命令指挥官昂里奥逮捕了副检察官埃贝尔、“革命的将 
军”隆森、“人类的发言人”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蒙莫罗、樊尙等人。 
认为这些人是外国间 谍和曾在国內阴谋拥立一个暴君的叛乱分 
子，把他们解送到革命法庭。这个暴君就是称为 大法官的帕什。无 
政府主义者在首领被捕以后，就丧魂落魄•，他们曾为自己辩解，其 
中大部分已卑怯地死去。救国委员会取消了革命军队，削弱了各区 
委员会的权限，幷且强迫公社到国民公会来威谢对阴谋分子及其 
1司谍者所采取的逮捕和处罚措施。 

丹东应该起来自卫了。刑罚波及公社以后就迫临他的面前 


了。有人劝他注意防备幷采取行动；但是，旣然他利用新闻记者和 
山岳党中的同伙都未能激起舆论和国民公会来搞垮独载政权，他 
能倚靠什 么呢？ 国民公会对他和他的事业是很偏袓的，但是国民 
公会已为两委员会的革命势力所控制。丹东失去政府和国民公会 
支持，又失去公社和俱乐部的援助，就只有等待被处死而沒有采取 
任何行动。 

丹东的伙伴们坚请他进行自卫，他回答道：“我愿作受刑人而 
不愿作施刑人；而且我的生命不値得什么，人类已经厌弃我。”“委 
员会里的人要处死你。” “好嘛！”他忿忿地说，“如果一旦……如 
果俾约……如果罗伯斯比尔……他们将和暴君们一样，永远被人 
诅咒； 将有人踏平罗伯斯比尔的住所；在那里撒上盐；在那里树一 
块木牌，惩罚他的罪行，叫他永世受人诅咒^……而对于我，我的 
朋友们将说我是忠厚长者，是好友，是好公民，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你可以避免……”——“我愿作受刑人，不愿作施刑 
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应当走 I ”这时，他呶了呶嘴，带 
着轻蔑和忿怒的神情说 :“走 t 把自己的祖国在鞋底下带着走吗 

现在，丹东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他那十分著名和有力的辩才 
谴责罗伯斯比尔和两委员会，发动国民公会反对罗伯斯比尔和两 
委员会的暴政。旁人竭力敦促他这样做，但他非常了解，推翻一个 
216 已经确立的统治是多么 困难； 他也非常了解国民公会正在受控制 
受威胁，这样做不会发生效果。于是他仍等待着，但他过去曾经是 
那样勇敢的人，他相信敌人可能是不敢处死他这样的人的。芽月 
10日，有人通知他，救国委员会已经讨论过要逮捕他，幷且还是催 
促他出走。他思索一会，回答道 :“他 们不敢1 ”当天夜里，他的住宅 
被围，他和卡米尔 • 德穆兰、菲利波、拉克鲁瓦，韦斯特曼一起被押 
解到卢淼堡官。他进了那地方，有些囚犯围到他面前，他对这些人 
亲切 地说: “诸位，我原想不久把你们从这里救出去> 可是现在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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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跟你们一样了，我不知道将会怎么样。”过了一个钟头，他就 
被送到一间单独监禁的密室去，这间密室不久以前曾囚禁过埃贝 
尔，不久以后罗伯斯比尔也将被押到这里。在那里，丹东反复思索 
和后悔，他说•.“原来我是在这样的时代建议成立革命法庭的，我请 
求上帝和人类原谅，我建议成立革命法庭可不是为了使它成为人 
类的祸害呀 I ” 

丹东的被捕引起人们的忧虑不安，到处是各种传说。第二天 
国民公会开会时，人们小声交谈，却面有惧色地互相询问根据什么 
理由对人民代表又采取了这种政变手段。勒让德尔 说:“ 公民们，昨 
夜，有本大会的四名代表被捕，我知道丹东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人 
的名字我不知道。不过，公民们，我在这里明确表示，我认为丹东 
和我一样纯洁，而他现在却带上了镣铐。当然，有人害怕他的答辩 
会击破对他的一切指控。因此，我要求，在大家还沒有听到任何控 
诉书以前，先把被捕的人叫来，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一动议受到了 
会场上的欢迎，而且一度使大会恢复了勇气。有几位代表提议进 
行 表决； 但这种善意幷未能维持多久。罗伯斯比尔出现在讲坛上 
了。他 说:“ 根据这次会上出现的、已经很久沒有看见的混乱情形， 
根据方才发言人的话所引起的骚动，很容易看出，现在的问题非常 
―重要，我们必须弄淸楚，是不是在今天，几个人要比整个的祖国重 
要。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国民公会是不是能够打碎一个早已腐朽的 
偶像，是不是等它垮下来压倒国民公会和法国人民 I ”他这寥寥数 
语，就使会场复归平靜，压倒丹东的同党，使勒让德尔撤回自己的 
意见。紧接着，圣茄斯特走进会场，后面跟着委员会的其他成员。 
他宣读了对被捕代表们的长篇控诉书,他控诉了他们的言论，政治 
活动、私人生活以及他们的各种图谋，以似是而非而又极其巧妙的 
a 词谴责他们，说他们是各种阴谋的共犯和各党派的奴仆。会场一 
片沉靜/在听了控诉以后，代表们无可奈 何地、随声附和地一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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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对丹东及其同伙们的控吿。人人都想在暴政下苟延残喘，为 
了保全自己的脑袋而出卖別人的头颅。 

被吿们被解送到革~法庭，他们在法庭上表现了勇敢高傲的 
态度。审判他们的不是平日的法官，各被告都敢于说话幷对审判 
官表示蔑视。审讯丹东的审判长是迪马，他照例询问丹东的姓名、 
年龄、住址。丹东回答 ：“我 是丹东，在革命时期是相当有名的•，现 
年三十五岁。我的住址很快就将消失，我的名字将永存史册。”虽 
然丹东的那种轻蔑的或者说有力的回答，拉克鲁瓦的无情而又得 
体的反驳，菲利波的严峻表情，德穆兰的激昂气势，开始引起人民 
的感动；但是，被吿们以不尊重法律为由被剝夺了辩护权，法庭上 
停止审讯，宣判了他们的死刑。丹东喊道 :“他 们为了几个无耻匪辑 
的野心把我们牺牲了；但是，匪徒不会长久享受这种罪恶果实。我 
会拖走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就要跟着我死去。”他们被押送 
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再从那里被送上断头台。 

他们在当时的普通戒备情形下，走向刑场。有大批军队，监护 
&的人数也很多。平时吵吵嚷嚷，表示赞成的群众，那一天却沉默 
无言。卡米尔•德穆兰在囚车上对他的判刑还表示不理解，他说 
道:“请看，这是对自由的最忠诚的信徒的报偿 I ”丹东昂首挺胸，以 
沉着而高傲的目光环视周围。到断头台前，他忽然动了感情，大声 
218 说: “噢，亲爱的，我的爱妻，我要永远看不到你了。 • ”然后又把自 
己的话打断，对自己说 ，丹东 ，勇敢些！ ”这些维护人道主张溫和的 
后起者，这些最后主张在革命的胜利者中间建立和平.对战败者施 
以宽宥的人们，就这样死去了。在他们之后,再也听不到什么时候 
有人反对恐怖 独载； 恐怖独裁笼罩全国，它的打击加倍残酷，而且 
无声无息。吉伦特党曾力图防止这种暴力制度，丹东派也曾想制 
止它，他们都死了。统治者的敌人愈多，他们要杀的人也愈多。在 
这种血腥的环境中人们将无法自制，除非本身被杀死。十头政治 





在吉伦特党最后垮台以后，提出了恐怖政策。在埃贝尔派垮台以 
后，他们提出 了公正与忠诚 ，因为埃贝尔派是一些卑鄙的乱党。在 
丹东派垮台以后，他们同时提出了恐怖政策和各种道德，因为他们 
称丹东派为姑息派和不道德派。 



第九章 

从1794年4月丹东之死到热 
月9日 (1794 年7月27日） 

加强恐怖及共原因。——民主派的 学说； 圣茄斯特。一罗伯斯比 
尔的努力。一最髙主宰节。一库东提出改组革命法庭的牧月 
22曰法案；国民公会发生混乱和爭论，最后又不得不服从。——两 
委员会现任委员的 分裂： 罗伯斯比尔、圣茄斯特和库东为一方；俾 
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治安委员会中的委员为另一方。 
罗伯斯比尔的行动；罗伯斯比尔拒绝出席委员会，而以雅各宾俱 
乐部和公社为自己的据点。——热月8日罗伯斯比尔要求改组两 
委员会未成。一热月9日 会议； 圣茄斯特在会上检举并谴责两 
委员会；塔利安打断他的 发言； 俾约-瓦伦猛烈抨击罗伯斯比尔； 
国民公会对三头联盟的普遍 愤恨； 三头被捕。一公社暴动并救出 
被捕者。——国民公会的危机及其英勇表现；国民公会宣布暴动者 
不受法律保护。——各区表示拥护国民公会。一罗伯斯比尔和暴 
动者的失败与受刑。 


丹东派垮台后，两委员会顺利无阻地行使权力达四个月之久。 
宣判死刑成了政府实行统治的唯一手段，共和国每天都在有计划 
219地执行死刑。利用监狱的办法就是在这时候发明的，惩治嫌疑犯 
条例的颁布，使监狱有人满之患，而可以称为死刑法的牧月22曰 
法案又使监狱出空。就在这时，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在各郡完全 
代替了山岳党的特派员；在西部有以俾约为靠山的卡里埃；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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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以库东为后台的梅涅；在北方有以罗怕斯比尔为庇护的约瑟 
夫*勒邦。对反对民主专政的人，在里昂和土伦，已经实行成批地 
枪杀的办法，而在南特采取的溺死的办法，以及在阿腊斯、巴黎和 
奥郞日用的绞首的办法，那就更为残酷了。 

但愿这个实例能教导人们认识一项眞理——为了人类的利 
益,这应成为共同的眞理，这 就是： 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 
拒绝和第一场斗爭！要想使一项革新和平地实现，它必须是无人 
反对的；否则就会爆发战爭，就会蔓延革命，因为全国人民都要起 
来捍卫这项革新。当社会的基础被震撼了的时候，胜利者必然是 
那些最敢作敢为的人。而且，人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一些极端的和颃 
强的改革家，而不是审愼的、溫和的改革家。这些在斗爭中产生的 
极端的和顽强不屈的改革家主张依靠斗爭来巩固自己；他们一面 
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战斗，一面又为巩固这个统治而建立自己的 
理论。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杀人，也为了自己的理论而 杀人； 道 
德、人道、人民福利，世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他们用作进行屠杀 
的理由，用来保护自己的独裁统治。直至他们精疲力尽而倒下，于 
是，不论反对改革或拥护改革的人，都要在混乱中死去；一场风暴 
将席卷全国，消灭反对革命的势力。只要硏究一下1789年的人们 
在1794年是怎样的，就会看到，这些人同样被卷入这场巨大的灾 
难中。一个党派在战场上出现，所有其他党派也就会跟着走上战 
场，而且也和前者一样，一个个地先后被击败被消灭，不论是立宪 
派也好，吉伦特党也好，山岳党或十头政治的人物也好。每次党派 
垮台总比前次流血更多，暴政也更加残酷。十头政治是最残暴的， 

因为它是最后的暴政。 

救国委员会已成为全欧洲众矢之的，被许多失败的党派所痛 
恨。它认为减弱暴力手段就将使自己灭亡；它企图在压服敌人的 
同时把敌人一举消灭。巴雷尔说 过:“ 只有死了的人才不会卷土重220 

231 



来。”科洛-德布瓦说•，社会这个躯体，越流汗就越健康。”但是 ，十 
头政治的人幷不认为他们的权势只是过眼烟云，他们希望建立民. 
主政治，幷在国家制度中寻求一种保证，使他们能在一个时期內放 
弃死刑。他们对某些社会学说的狂信达到最高程度，正同英国革 
命时期的千福年①信仰者对某些宗教思想的狂信一样。两相比较， 
前者以人民为出发点，后者以上帝为出发点;前者渴望绝对的政治 
平等，后者渴望人人都能同样接受福音；前者渴望建立道德的统 
治，后者渴望诸圣的君临。人的本性要在一切方面获得最大发展， 
在宗教时代产生基督主义民主派，在哲学时代则产生政治民主派。 

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曾经草拟这种民主政治纲领，他们在 
每次演说中都宣扬其中的宗旨；他们希望移风易俗，希望改变法国 
人的思想和习惯， 希望 按照古人的榜样变法国为共和国。他们主 
张建立的是：人民大众的统治，虛怀若谷的官员，操行端正的公民， 
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崇高道德，举止朴实，性格严谨。每当委员会 
的报吿人发言，都可以听到这一派人的神圣言词;在圣茄斯特和罗 
伯斯比尔的演说中，尤其是这样。共和国的政治是食由和 平等； 共 
和国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共和国所要维护和保全的是 国家的生存。 
共和国的 宗旨是道德； 共和国的信仰是最高 主宰； 至于公民方面， 
彼此间的一般关系是博爱，他们的德行是 诚实， 是思想的純正，肚 
会活动的安分守己，是有利于国家而不是有利于个人；所有这些， 
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信条。狂信的程度沒有比这更甚的了。这种 
制度的创始者幷不考虑它能否实现，他们认为这是最为正确的，理 
所当然的。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要强力建立这种制度。所有这 
些名词，沒有一个不能用来处分某个党派或某些人。保王党和贵 
族 的波控，是以食由和 平等的 名义；吉伦特党的被控，是以共和国 

①千福年 (〗es mi 促 naires ), 欧洲宗教史上的一种学说，谓耶稣基督将复活，统 
治人间一 千年。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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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可分割性的 名义；菲利陂 、卡米 尔*德穆兰和溫和派的被控， 
是以救国的名义；肖梅特、阿纳卡西斯•克洛斯、戈贝、埃贝尔，以及 
整个无政府主义派和无神论者派的被控，是以道德和最 高±宰的 
名义；夏博、巴齐尔、法布尔 • 德格兰丁的被控，是以诚实的名义； 2 M 
丹东的被控，是以道德和安分守己的名义。在狂热派的心目中，这 
些 道义方靣的罪 行和人们所指控的叛乱活动同样构成这些人的死 
罪。 

罗伯斯比尔是这派的大保护人，他在救国委员会中有一个比 
他更狂热的狂信宣传人，这就是圣茄斯特，人们称他为 空想家 。此 
人有一张端正的脸，面部轮廓淸晰，说话有力而沉郁，目光锐利，黑 
发垂肩。他內心炽热而外表很冷淡•，作风筒朴、严正、拘谨。他毫 
不迟疑地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迈步向前。他才二十五岁，在十巨 
头中却表现得最为果敢，因为他是其中最有自信心的。他热爱共 
和国，在两委员会中戮力工作，在军队中视察时，毫无畏怯，能与士 
兵同甘苦，因而给军队留下了好榜样。他偏爱群众，却不肯随波逐 
流、哗众取宠;他的服饰和谈吐不同于埃贝尔，却显得大方、庄重。 
但是，他的政治主张比他的信仰还更可怕。他为人沉着果断，机智 
而坚决，能够毫无顾惜地将自己的救国主张变成具体方案,然后一 
一付诸实施。只要他认为非如此不可，就立即要求战胜对方，不惜 
运用死刑，实行独裁。他与罗伯斯比尔不同，他是一个行动家。罗 
伯斯比尔知道自己可能从圣茄斯特身上得到好处，因此早在国民 
公会时期就同他非常接近。而圣茄斯特所以倾向罗伯斯比尔，是 
由于后者具有“不可贿买”的令誉，由于后者持躬严谨，由于他们 
两人的见解一致。 

这两人的联合使人感到害怕，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罗伯斯 
比尔具有极高的声望，怀抱强烈的统治野心,圣茄斯特则有一种不 
屈不挠的毅力和一贯坚持的政见。库东也和他们通同一气，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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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忠于罗伯斯比尔的。库东虽然脸色溫和，半身瘫瘓，却是一个 
不容情的狂信者。这三个人在救国委员会里结成一个三头联盟， 
企图很快把全部势力掌握到自己手中。他们这种野心使救国委员 
会的其他委员和他们疏远，以至干最后使他们归于失败。这时候， 
222他们这个三头联盟以无上权威支配着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在 
需要对国民公会施行恫吓时，圣茄斯特充当发言人。在需要抨击 
国民公会时，则利用库东。如果犮生了某种不满或犹疑，就由罗伯 
斯比尔亲自出马，他一说话，就能使一切复归沉寂，一切回到恐怖 
之中。 

公社和丹东派倒台后的两个月中，尙未分裂的十头政治集团 
加强了他们的统治。他们的特派员控制着各郡。共和国各边境的 
军队全面告捷。两委员会便乘这个局勢稳定和意见一致的时机来 
建立新秩序和新制度。不要忘记，人们在革命中受着两种倾向的 
驱使: 一是热爱自己的理想，一是统治欲。在开始时，救国委员会 
內部为实现自己的民主理想，是协同一致的，到了后期，他们就为 
掌握权力而互相爭斗了。 

俾约-瓦伦提出了平民政治的理论和使军队永远属于国家的 
制度。罗伯斯比尔则发表一篇论共和国应有的道德观念和应有的 
隆重典章的演说；他把共和历每旬的十天定为十个 节日： 最高主 
宰节、眞理节、正义节、廉耻节、友谊节、俭朴节、诚实节、荣誉节、灵 
魂不灭节、履难节等等，总之，都是道义的和共和派应有的道德的 
节日。他以这种方式为建立新的对最高主宰的信仰准备条件。巴 
雷尔还作了一篇关于消除行乞和论共和国应救挤贫民的报吿。所 
存这些报吿都按照民主派的 E 望制成了法规。巴雷尔尽管在国民 
公会经常利用演说来掩饰他的受人驾驭的身分，实际上却是救国 
委员会的一个最顺从的工具；他的拥护恐怖政权不是由于狂热，也 
不是由于残酷。他禀性溫和，私生活无可指摘，思想也相当稳健。 



但是他很胆怯；他在 8 月10 日以前是君主立宪派 ，5月31 日以前 
是共和派的溫和派，后来却变成十头暴政的颈扬者和合作者。可 
见在一场革命中缺乏刚毅性格是不行的。他的气质就不十分刚 
强，过于随声附和，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有道理，甚至使他厌恶或恐 
惧的事情，他也认为是正当的。在一个随时都应准备牺牲生命的 
时代，他从来不懂得适可而止，不懂得在自己的见解行不通时结束 
他的任务。 

被视为这种道德民主政治奠基人的罗伯斯比尔，这时已得到 
最高的声望和权位。他成了他的党普遍赞扬的对象，成了共和国 
的伟人。人们谈论的尽都是罗伯斯比尔的道德，他的天赋，他的辩 
才。此外，有两件事更提高了他的地位。 牧月3 日，有一个身分卑 
微值十分大胆、名叫拉德米拉耳的人，一心要把法国从罗伯斯比 
尔和科洛-德布瓦手中拯救出来。他守候罗伯斯比尔一整系沒有结 
果，到了晚上就决定去杀害科洛。他用手枪向科洛打了两枪都沒 
有命中。第二天，又有一个名叫塞西尔•雷诺的少女到罗伯斯比 
尔的门前坚决要求面谈。罗伯斯比尔不在家，她坚请接见，人们就 
逮捕了她。她带着一个小包袱，在她身上又发现了两把刀子。人 
们 问：“ 你到罗伯斯比尔家来干什么 ？ ”她答：“我想和他谈谈。”问彳 
“谈 什么？”答： “等我见到他再说。”问 •. “你认识罗伯斯比尔先生 
吗？ ”答: “旣然我是想和他认识一下，当然我不认识他，我到他家里 
来是要看看一个暴政者是怎样的人。”问•.“你带的两把刀子是作什 
么 用的?”答： “沒有什么用，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问： “你的小包袱 
里面是什么 r ” 答： rt 是換冼衣服，到人家带我去的地方 M 的。”问： 
“什么 地方？”答: “监狱，然后再从监狱到断头台。”这个不幸的少女 
果眞被送上了断头台，甚至她全家也连累了。 

罗伯斯比尔受到最令人陶醉的阿谀。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国 
民公会，人们都把他的沒有遇害归功于共和国的守护天神和最高 



主宰，因为他曾在花月 18 日颁布法令确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庆祝 
新信仰的仪式规定于牧月20日在法国各地举行。16日，罗伯斯 
比尔被一致推选为国民公会议长，因此他担任主持这次庆典的大 
司教。举行庆祝仪式那天，他满面春风，信心百倍地——这是他素 
曰所沒有的一一走在国民公会代表的前面，离开他的同僚们约十 
五步远。他手执鲜花麦穗，穿着发亮的服装，单独前行，引起普遍 
注意。那一天，每个人都冀望得到某种东西。罗伯斯比尔的敌手 
们跃跃欲试，期待夺取职位，受过迫害的派系则期待着今后会出现 
224 —个比较缓和的政权。罗伯斯比尔使所有的人的期望都落空了。 
他以大司教的身分向人民发表了长篇演说，人们希望从他的演说 
中看到一个较好的前景，他却用这样几句令人沮丧的话作结 束语： 
“公民们，我们今天要尽情欢乐 t 明天我们还要对恶人和暴君斗 
爭0” 

又过了两天，牧月22日，库东向国民公会提出一项新法案。本 
来，革命法庭已经唯命是从，处决了所有被指定要由它处决 的人： 
保王党、立宪派、吉伦特党、无政府主义者、山岳党，都同样地一律 
被处死了。但是，事情进行得还沒有象那些要不惜一切尽快地把 
囚犯全部干掉的残暴的杀人者所希望的那样快当。这样一来，本 
来还有人遵循某些程序，现在都取消了。库 东说： “任何拖延都是 
犯罪，一切宽容的程序都是对国家的危害 •，惩 罚祖国的敌人的期限 
只应该是判明罪行所需的时间。”本来被吿可以有辩护人，现在沒 
有了。法律规定•.被 诬告的爱国者可由爱国的陪审官作辩护，法律 
决不准许阴诸分子有辩护人。 本来他们是单独个別受审的，现在 
是集体受审了。对于什么是普通的违法行为，甚至是反革命行动， 
本来有明确规定，现在人们 宣布： 凡是与人民为 敌的都 是罪犯，所 
有企图使用暴力或使用阴谋来破坏食由 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陪 
审官本来是以法律为判断的准则,现在他们只凭 食己的意念了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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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法庭、仅有富基埃-坦维尔和几个陪审官不够用了，可以预 
料，新法律将使受害者的数 目大大 增加；于是，人们将法庭分成四 
摊，增添了审判官和陪审官，幷且规定检察长有四名检事官作助 
手。最后，人民的代表本来只是在有国民公会的决定时才能受审， 

现改为只要有委员会的命令就可以审讯了。原来的惩治嫌疑犯条 
例換成了牧月法案。 

库东的发言刚结束，大会上就发生了一阵表示惊讶和恐惧的 
窃窃私语。呂昂叫 道:“ 如果通过这项法案，那我们只有一枪打死 
自己。我提议延期讨论。”这个提议受到人们的 支持; 这时罗伯斯比 
尔登上讲坛。 他说： “国民公会向来就是立即讨论立即决议的，因为 
国民公会早已摆脫党派势力的控制。我要求国民公会不要在延期 225 
讨论上费时间，立即继续讨论交由大会审核的法案，如有必要，可 
以讨论到晚上八点钟。”于是，即刻展开讨论，经过三十分钟，草案 
在二读以后就通过了。但是第二天，有几个害怕这项法案更甚于 
害怕救国委员会的议员又把头一天晚上的决议推翻。山岳党—— 
丹东的同伙们——很害怕新的法案将会把代表们交给十巨头，任 
由他们摆布，要求国民公会保障议员的人身安全。布尔东为此首 
先发言，幷且得到了支持。梅尔兰以一种巧妙的理由提议恢复保护 
国民公会代表安全的措施，而且他的意见已由大会逋过。可是，又 
有人提出了对上述法案的反对意见，山岳党方面也据理力爭，爭论 
十分激烈。库东对山岳党进行了抨击。洛瓦茲的代表布尔东反驳 
说 :“我 希望委员会的委员们 知道： 他们是爱国者，我们和他们一样 
也是爱国者！希望他们明白，我幷不打算用尖刻的言词来回答他 
们对我的指责！我尊重库东，我尊重委员会•，但是，我也尊重坚贞 
不屈的、拯救了自由的山岳党。”罗伯斯比尔沒料到会有这种突如 
其来的反抗，于是急忙冲上讲坛说 ：“国 民公会，山岳党,委员会，都 
是一回事。一切眞诚热爱自由的人民代表，一切决心为祖 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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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人民代表都是山岳党 ！ 容许某些更可鄙（因为他们更伪善） 
的阴谋分子千方百计拉走一部分山岳党人然后自己当一个党派的 
领袖，这是对祖国的汚辱，是对人民的残忍！ ”布尔东说 :“我 从来就 
沒有想当党派领袖的念头。”罗伯斯比尔继 续说： “最大的耻辱，莫 
过于我们的同僚中有人因为別人俳谤我们的意图和我们努力的目 
的就咸到不知所从，就……”布尔东说：“刚才有人十分淸楚地说 
我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要求说这话的人拿出证据来。”罗伯斯比 
尔 说:“ 我幷沒有提布尔东的名字。谁 S 是自己承认，算他活该!是 
的，山岳党是纯洁的；山岳党是高尙的，阴谋分子不是山岳党人 I ” 
布尔东 又说: “请你把他们的名字指出来 I ”罗伯斯比尔 说:“ 到应该 
指出来的时候，我一定会指出来。”罗伯斯比尔的威胁，他那种咄咄 
逼人的强硬语气，十巨头中其他人的支持，以及步步临近的恐怖， 
使一切都复归于沉寂。梅尔兰提出的理由因被看作对救国委员会 
226的侮辱而撤销了，库东提出的法案则全部获得通过。从这时起，就 
有成批的人被送上断头台，每天有将近五十人被处死。这种空前 
的恐怖局面延续了近两个月之久。 

但是，这种制度终于接近尾声。牧月的会议是两委员会的成 
员协和一致的极限。实际上，他们中间存在暗潮已经有一段时间 
了。在他们薷要共同战斗的时候，他们是携手前进的；但是，这些 
人惯于爭斗，都需要统治，当他们独占政治舞台的时候，就不能协 
和一致了。何况，他们的见解本来就不是完全相同的；民主派随着 
公社的垮台又分成了两派，俾约-瓦论、科洛-德布瓦和治安委员 
会的主要成员瓦迪埃、阿马尔、服兰等人属于被推翻的一派，他们 
信仰理性胜于信仰最高主宰。他们十分嫉妒罗伯斯比尔的名望， 
对他的权势感到不安。在罗伯斯比尔这方面，由于这些人內心幷 
不赞成他，给他制造种种障碍，阻挠他的意志的实现，也耿耿于怀。 
这时候，罗伯斯比尔已经蓄意打击山岳党中最有能耐的一些成员， 




其中包括塔利安、布尔东、勒让德尔、弗雷隆、罗维尔等以及委员会 
中的他的那些对手。 

罗伯斯比尔拥有雄厚的势力，低层民众把他看成革命的化身 
看成自己的主张和利益的代表者而予以支持。昂里奧指挥的巴黎 
的武装部队完全听他的命令。他在雅各宾派中占有优势，他可以 
任意改组和淸冼其中的成员；所有重要位置都由他的人占据；他亲 
自组织了革命法庭和新的公社，用行政官帕扬接替总检察长肖梅 
特，用弗勒里奥接替市长帕什。他把最有势力的职位交给这些新 
人，自己却脫离了两委员会，其目的 何在？ 他想要实行独 裁吗？ 他 
只是希望通过消除不道德的山岳党的残余和委员会中的乱党的残 
余而达到他的道德的民主政 治吗？ 每个党派都失去了自己的领 
袖:吉 伦特党失去了二十二人的小集团；公社失去了埃贝尔、肖梅 
特和隆森；山岳党失去了丹东、夏博、拉克鲁瓦、卡米尔 • 德穆兰。 

但是，罗伯斯比尔在翦除各派领袖的同时，却保护了各派的群众。 
他维护过七十三名被捕的吉论特党代表，使他们未遭受雅各宾派 
的检舉和两委员会的忌恨；他自任新公社的领袖;除了少数山岳派 
和国民公会中掌权的少数人，他再也不担心会有人反对他的任何 
一个计划了。在他任职的最后时刻，他的努力主要是针对这个双227 
重障碍。确实他不愿使共和国脫离他的保护，他认为要保护共和 
国就要间时消灭其他党派。 

两委员会反对罗伯斯比尔，有它们自己的方式。它们企图通 
过指控他实行暴政而在无形中把他搞垮；它们使人们相信，罗伯斯 
比尔建立个人威信是他篡夺政权的 先声； 它们提到罗伯斯比尔在 
牧月20日那天的骄橫态度和他对国民公会的疏远。委员会中彼 
此间都称罗伯斯比尔为皮泽斯特腊特①，而且这个名称已经逐渐 


①皮泽斯特腊特 ( Pisistrate )， 传说是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的暴君 d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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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开了。有个情况，若在其他时候发生便是毫无意义的，却被委员 
会巧妙地利用来攻击罗伯斯比尔。一个名叫卡 特琳， 泰奥特的老 
妇人，在一间阴暗小房子里，带了几个神秘派的信徒，冒充女先知， 
人们称她为上帝之母；她预言救主弥赛亚①不久就要再度降临。和 
老妇人在一起的有罗伯斯比尔在制宪议会时期的老同事圣布呂诺 
会修道士唐•热勒，此人持有罗伯斯比尔本人的公民证。两委员 
会发现了这位上帝之母的秘密和她的预言时，认为或者假装认为 
罗伯斯比尔是用这种手段来拉拢迷信者，预言罗伯斯比尔将要攀 
登高位。他们把老妇人的名字泰奧特 ( Th 6 ot ) 改为泰奧斯 ( Th 6 os ) 
——意思就是上帝。至于老妇人所预言的救主，他们巧妙地说是 
指的罗伯斯比尔。老瓦辿埃代表治安委员会提出对新教派的控诉 
书。这份控诉书是虛妄而又牵强附 会的： 它揭发那些获得秘密传 
授的教徒，把这派宗教信仰嘲笑一番，以不指名的方式把罗伯斯比 
尔也罗织进去，幷且建议将那些狂信者监禁起来。罗伯斯比尔想 
营救这些人。治安委员会的这一行动深深激怒了罗伯斯比尔，他 
在雅各宾俱乐部里谈到瓦迪埃的发言时，旣表示蔑视，又感到愤 
恨。罗伯斯比尔还受到救国委员会方面的新的反抗，救国委员会 
拒绝缉捕罗伯斯比尔指定要它缉捕的人。从此以后，罗伯斯比尔 
就不再到他那些政府同事中间去，也很少出席国民公会的会议。但 
是，他却经常到雅各宾俱乐部去；象过去一样，他认为自己是在这 
个俱乐部的讲坛上击败敌人的。 

罗伯斯比尔素性忧郁而多疑，现在他变得更加阴沉和不信任 
228 了。他不带着几个手执棍棒的雅各宾派的人（人们说这是他的卫 
士），就不再出门。不久，他就在人民团体中开始进行揭发。 他说： 
“必须从国民公会中把所有受贿赂的人赶出去。”他这话是指丹东 


①弥赛亚 ( Nfessic )， 犹太人称期望中的复国救主，实指耶稣基督。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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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伙说的。罗伯斯比尔曾派人严密监视丹东的同伙。暗探们每 
天对他们寸步不离，注意他们的行动,幷将他们的交往和言论报吿 
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中不仅抨击丹东派，而且 
抨击委员会本身，还为此特地选择了巴雷尔主持人民团体集会的 
曰子。巴雷尔在散会后回家感到非常扫兴。他对陪审官维拉 特说： 
“这些人我是看够了。”维拉特问道：“他有什么理由攻 击你? ”巴雷 
尔回答 ：“这 个罗伯斯比尔是沒有个满足的人；我们不能按照他要 
求的一切去做，他应当改善他同我们的关系，打破僵局。如果他 
说的是社里奧、居弗鲁瓦、罗维尔，勒库安特尔 、帕 尼斯、康邦 、莫內 
斯蒂埃，是整个丹东派的人，那我们是会同意的；如果他说的还有 
塔利安、布尔东、勒让德尔、弗雷隆，那就更好，……但是，他要求的 
是迪伐尔、奥杜安、莱奥纳尔 • 布尔东、瓦迪埃、服兰，那就怎么也 
不能答应。”把治安委员会的委员交出去，无异自相残杀。因此，他 
们坚持不答应。他们等待着受攻击，一面又害怕受到攻击。罗伯 
斯比尔是十分可怕的，无论是按他的势力来说还是按他的忿恨和 
他的计划来说，都是十分可怕的；战斗总是由他来首先发动的。 

但是怎样发 动呢？ 这回他是第一次处干阴谋发动者的地位。 

在这以前，他一向是利用各种民众运动的机会。以前，丹东、科德 
利埃派和城郊群众曾经发动过反抗国王的8月10日革命。马拉、 

山岳党和公社曾经发动5月31日进攻吉伦特党的事变；俾约、圣 
茄斯特和两委员会曾经共同搞垮公社,削弱山岳党。而今天，罗伯 
斯比尔却是单枪匹马。他旣已表示反对两委员会，当然就不能再 
依靠政府的帮助，而只能利用下层群众和雅各宾派。主要的共谋 
者有.•救国委员会的圣茄斯特和库东;新公社的弗勒里奥市长和帕 
扬行政官；革命法庭的迪马审判长和科芬纳尔副审判长;军队中的 
昂里奧司令官，以及人民团体。获月15日，牧月法案硕布后三个 
垦期，亦即热月9日前二十四天，就已经作了决定；在那时候，，幷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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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就用那一天的日期，昂里奧给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同 
道，你对于我和我所要采取的态度一定会满意的。干吧，热爱祖国 
的人为了使一切都有利于国家是容易意见一致的。我原来就希 
望 、现在仍然希 望这次行动的秘密只 许我们两个人知道；坏人们是 
得不到任何消息的。致以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f 当时，圣茹斯特正在视察北路军；罗伯斯比尔急忙调他回来。 
4采到达以前，罗伯斯比尔先在雅各宾派中进行鼓动。在热月 
3日的会议上，他已经谴责过两委员会的行动以及 对爱国派的迫 
害， 他发誓要予以制止。 他说：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再容许 
有任何党派或罪恶的痕迹。几个罪大恶极的人玷汚了国民公会的 
名誉；国民公会当然是不会受他们压制的。”然后，他约定自己的雅 
各宾派同伴在国民公会发表意见。这是往昔5月31日事变所走 
过的道路。热月4日，他接见埃纳郡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来向 
他控诉政府的工作的，可是他已有一个多月不参预政府的工作了。 
罗伯斯比尔回答代表团说•.“根据国民公会的现状，它巳被贪汚行 
贿所腐化，而且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它再也不能拯救共和国 
了；国民公会和共和国将同归于尽。对爱国者加害处死已经提到 
日程 上来。 对我来说，我已经一只脚进了坟墓；不多几天，另一只 
脚也将进坟墓。其他一切听从上帝安排吧。”这时候他正患小病， 
他故意夸大他的灰心和焦虑，夸大共和国的危机， 借以举 励爱国 
派，同时把他自己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连在一起。; ） 

正在这时，圣茄斯特从军中回来了。罗伯斯比尔向他谈了当 
时的情况。圣茹斯特来到两委员会，委员们对他表示冷淡;每当他 
进入会场，他们就停止讨论。圣茄斯特根据委员们的缄默和他所 
听到的一言半语以及委员们流露的窘态或敌意，觉得不应贻误时 
机，就催促罗伯斯比尔赶紧行动。他的原 则是: 猛打,快打。 他说 •• 
“敢千，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但是，他希望罗伯斯比尔采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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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办到的大胆行动，要他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所掌握的 
是一种革命力量，是一种舆论力量，而幷非有组织的力量。他必须 23() 
借助于国民公会或公社。不是利用合法的政府的权力，就是利用特 
殊的暴动手段。这是一般的惯例，搞政变也必须这样。只有当人 
们的要求经国民公会拒绝以后，才能诉诸暴动，否则暴动就沒有借 
口。因此，罗伯斯比尔不得不酋先在国民公会本身发动攻击。他 
希望利用自己的势力从国民公会取得一切，或者，如果国民公会一 
反常规而拒绝他的要求，他就可以利用被公社鼓动起来的群众，象 
5月31日民众暴动反对吉论特党的判刑和十二人委员会那样，在 
热月9日举行暴动，来反对山岳党的判刑和救国委员会。人们几 
乎总是参照过去来安排自己的计划和行动的。 

热月8日，罗伯斯比尔很早就来到国民公会。他登上讲坛，发 
表了一篇经过仔细准备的演说，对两委员会大加指责， 他说: “我来 
到你们面前，是要维护受到掼辱的你们的权力，维护受到侵犯的自 
由。我也要维护我自己，这一点你们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你们和你 
们所反对的暴政者不一样。被掼辱的无辜受害者的呼声，是不会 
使你们威到厌烦的，你们也淸楚地知道这 件事幷 非与你们无关。” 
他说了这几旬开场白后,就控诉诬吿他的人；他攻击那些企图用过 
激行为或溫和手段使共和国灭亡的人，那些迫害和平公民的人，这 
指的是两委员会；他攻击迫害眞正的爱国者的人，这指的是山岳 
党。他把自己说得同国民公会的精神、意图、过去的行动都完全一 
致。他还说，国民公会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如果那些迫害与他 
们反对国民公会的阴谋不是同属一个整体，我怎么会受 迫害？ 你 
们有沒有注意到，他们为了在国民中把你们孤立起来，已经公开宣 
扬你们是用恐怖手段进行统治的、为法国人所共同谴责的独载者 ？ 
至千我个人，我是属于哪一派 的呢？ 我就是你们这一派的。从开 
飴革命就打倒派系幷且消除这样多彰明较著的叛国分子的这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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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 派呢？ 就是你们，就是人民，就是我们的主义。这就是我所 
效忠的一派，也是为一切罪恶行动所共同反对的一派。我因为沒 
有能力在救国委员会中做到抑恶扬善而被迫完全放弃委员的职 
务，到现在至少有六个星期了。爱国精神得到更多的保 障吗？ 派 
別活动有所收敛吗？祖国更幸福 了吗？ 无论何时我所起的作用只 
是在国民代表面前，在公审法庭上，为祖国辩护。”罗伯斯比尔极力 
把自己的事和国民公会的事混淆在一起，然后，就利用国民公会应 
独立自主的观念来挑拨国民公会反对两委员会。他说 :“人 民的代 
表们，是时候了，你们应当恢复你们的自尊和你们应有的勇敢高傲 
的性格。你们不是为了受人支配而当人民的代表，而是为了支配 
受你们所信托的人。” 

罗伯斯比尔力图用恢复权力和摆脫控制来爭取国民公会，同 
时又是对溫和派说话，使他们回忆起他曾救过他们中间的七十三 
人，使他们抱有恢复秩序、公正和宽大的希望。他谈到要改革大量 
糜费的、令人担忧的财政制度，谈到要使革命政府缓和一些，要指 
导革命政府的行动，惩罚革命政府中贪赃枉法的官员。最后，他提 
到人民，提到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力量，他指出足以影响国民公会 
的一切利害、希望或恐惧。然后又 说:“ 因此，我们可以说，目前存 
在着破坏国家的自由的阴谋 活动； 这种阴谋活动的力量来自一个 
在国民公会內部捣乱的罪恶的 联盟； 这个联盟在治安委员会中有 
共谋者；共和国的敌人利用治安委员会来反对救国委员会，建立了 
两个政府;救国委员会中的委员有参加这种阴谋活动的，这样组成 
的联盟正在千方百计消灭爱国者而使祖国遭到灭亡。用什么方法 
救治这种灾 难呢？ 惩办叛国分子，改组治安委员会的机构,淸冼这 
个委员会幷使它从属于救国委员会 •，也 淸洗救国委员会 本身； 建立 
国民公会最高权力下的统一的 政府； 以全体国民的权力来消灭各 
个派系，以便提髙正义与自由的力量。” 


244 



这篇象宣战书的讲演沒有引起任何怨恨，也沒有引起任何赞 
扬。罗伯斯比尔讲话时的寂靜，在他讲完后延续良久。整个大会 
显得搖摆不定，人们不安地面面相觑 。 最后，凡尔赛的代表勒库安 
特尔发言，他建议印发这篇讲词。这项建议引起骚动、爭论和反 
对。洛瓦茲的代表布尔东反对印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大家 
同意他的发言。但是当巴雷尔以一贯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主张所有 232 
发言都应该公开发表、库东幷提议把这篇讲词发到共和国的毎个 
城镇的时候，国民公会害怕两个对立的党派取得表面一致意见，决 
定予以刊印，幷分发各地。 

受到攻击的两委员会的委员本来一直保持沉默，看到山岳党 
被击退而大多数人还在彷徨犹豫，认为必须发言了。瓦迪埃首先 
反对罗伯斯比尔的讲演和罗伯斯比尔本人。康邦比瓦迪埃更进一 
步，他大 声说: “现在应当说明全部事实眞相了；只有一个人使国民 
公会的意志陷于瘫痪，这个人就是罗伯斯比尔。”俾约-瓦伦接着 
说•.“不管是谁脸上的假面具，都应该扯下来；我宁愿听任一个野心 
家踏着我的尸体走上宝座，也不能因为我不发言而助长野心家的 
严重罪行。”帕尼斯、班达勃尔、夏尔利埃、提里翁、阿马尔等人相继 
发言攻击罗伯斯比尔。弗雷隆建议国民公会打碎两委员会这个极 
端不祥的枷锁„ 他说: “现在应该恢复言论自由了。我建议国民公会 
撤销授权两委员会逮捕人民代表的命令。如果时刻担心被捕，谁 
还敢自由发表意 见？” 这时会场上有一些人鼓掌;但是，国民公会完 
全获得解放的时刻尙未到来；为了以后更容易地推翻两委员会，还 
必须首先借助两委员会来反对罗伯斯比尔。因此，弗雷隆的提议 
被否决了。俾约-瓦伦眼睛盯着弗雷隆说：“谁要是因为怕被捕而 
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就不配作人民的代表。”人们又把注意力放 
到罗伯斯比尔身上。印发罗伯斯比尔讲词的决定被撤绡了，国民 
公会把讲词交给两委员会审査。罗伯斯比尔沒料到会发生这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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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反抗，他说：“怎么？我有勇气在大会上揭发我认为有关祖® 
存亡的事实，现在反而把这篇讲词转给我所控吿的那些人去审 
査1 ”说完，他就颇为沮丧地退出会场；不过他仍希望把当时还处于 
搖摆状态的国民公会拉过来，或者用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中的共 
谋分子来使国民公会就范。晚间，他来到俱乐部。他在那里受到 
热烈欢迎。他宣读了当天在国民公会受到谴责的讲词，雅各宾派 
233的人报以热烈掌声。他接着叙述了人们对他的攻击，幷且为了进 
一步鼓动雅各宾派，向他们 说:“ 我已作好准备，必要时我将和苏格 
拉底一样服毒 B 杀。”有个代表大 喊:“ 罗伯斯比尔，我陪你一起服 
毒 I ”于是，会场上到处都 在说： “罗伯斯比尔的敌人就是祖国的敌 
人；让他把这些人说出来吧！这些人都不会有好 下场！ ”整个夜晚， 
罗伯斯比尔都在布置人马准备第二天有所行动。当时决定，为了 
应忖临时事变，在他和他的同道去国民公会时，他们的人都集合在 
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 

两委员会也在举行会 I 义，幷且讨论了一整夜。圣茄斯特出席了 
会议。同僚们试图说服他脫离三头联盟，要求圣茄斯特写一份关于 
头一天的事件的报吿交由两委员会南核。可是圣茄斯特沒有骂报 
吿，反而写了一份不肯给同僚们看的控诉书。他离开会议 时说： 
“你们使我的心花凋谢，我要它到国民公会上去重开。”两委员会把 
希望完全寄托在大会的勇敢果断和各派的协和一致上。山岳党人 
力求达到这个关系本身存亡的一致。他们曾向右派和沼泽派中最 
有势力的人求援。他们恳求这两派的首领布瓦锡*丹格拉斯和迪 
朗•德 • 马亚纳，希望这两派与他们共同攻击罗伯斯比尔。起初， 
这两个人都有些迟疑，因为他们非常畏惧罗伯斯比尔的势力，而对 
山岳党人又深怀反感，曾两度谢绝过丹东派的要求。最后，丹东派 
第三次来相烦，这时，右派和平原派才支持了他们。于是两派也都 
进行密谋。大会中所有各派一致反对罗伯斯比尔，三头联盟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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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者则都准备攻击国民公会。热月 9 日的一次会议，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举行的。 

这一天，大会代表到会比平时早。将近十一点半，他们就在大 
会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互相鼓励。山岳党的市尔东走到溫和派迪 
朗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 手说： “卷！右派眞是勇敢无畏的人 I ”罗 
维尔和塔利安也走来和布尔东一起赞扬右派。中午，他们从会议 
厅的门口看到圣茄斯特登上讲坛。塔利安说:“到时候了。”他们进 
入会议厅。罗伯斯比尔坐在正对讲坛的一个席位上，显然是为了 
用他的目光威慑对方。圣茄斯特开始发言。他 说:“ 我不属于哪一 234 
派； 哪一派我都反对。事情的发展也许会要使这个讲坛成为那些 
说政府成员离开了智慧之路的人的塔培雅山崖① I ”塔利安立即粗 
暴地打断了圣茄斯特的发言，幷且大声 喊叫： “任何善良的公民看 
到今天国事的悲惨状况都不能不下泪。处处是分裂。昨天有一个 
政府成员为了控诉政府而离开政府。今天又有一个作同样事情的 
人。人们还®互相攻击、还耍加重祖国的危难，把祖国投入深渊。 
我®求把黑幕彻底揭开 I ”于是到处都喊起 *. “应该这样！应该这 
样， 

俾约-瓦伦从他的座位上发言。 他说: “昨天，在雅各宾俱乐部 
里充满了受监视的人，因为他们都沒有公民证；阼天，有人在这个 
俱乐部里扬言要扼杀国民公会；昨天，我看到有些人对从未偏离革 
命道路的人肆意谩骂。这些威胁人民代表的人，我看到山岳党里有 
一个，这个人就是他 I ……”，于是，人们喊着 :“把 他逮捕起来！把他 
逮捕起来!”守卫立即把那个人逮捕起来，幷且押送治安委员会。俾 
约接着 说：“ 说明眞相的时候已经到来。如果国民公会不承认它处 
在两种被扼杀的危险之间，那是它对事情和处境判断错了。如果 


①塔培雅山崖是罗马城内卡皮多勒山的悬崖，是古代惩罚罪犯使之堕崖顼命的 
地方。一译者 


247 



国民公会示弱，就一定要垮台。”所有的代表们都站起来回答:“不， 
不，国民公会不会垮台！ ”他们发誓要拯救共和国；这时旁听席上响 
起了掌声， 高喊： “国民公会万岁 I ”罗伯斯比尔的同伙勒巴要求发 
言，为三头联盟辩护，但遭到拒绝，由俾约继续发誶。他向国民公 
会指出了危险•，他攻击罗伯斯比尔，揭发罗伯斯比尔的同谋者，他 
的行动和他实行独栽的阴谋。众人的眼光都转到罗伯斯比尔身 
上。罗伯斯比尔以坚定的态度承受着这些注视，后来，他终于不能 
抑制地冲上讲坛。但是，立即响起了“打倒暴政者！ ”的喊声，使他 
无法发言。 

于是，塔利 安说： 我方才要求把黑幕揭开，现在黑幕完全揭 
开了，我很高 阴谋家 的假面具被戳穿了。他们马上就会被消 
灾，|]山很快就要胜利1昨天，我曾看到雅各宾派开会；我不禁为 
235 祖国 不寒而栗！我曾看到新的克伦威尔的军队组织起来，那时，我 
带着这一柄短剑，如果国民公会无力决定控诉他，我就用短剑刺透 
他的胸瞠！ ”说时他拔出自己的短剑，在愤怒的大会代表面前挥动 
着，他要求首先逮捕昂里奧，要求大会长时间开会；他在“共和国万 
岁！ ”的呼声中，取得通过这两项要求的胜利。俾约提议下令逮捕 
罗伯斯比尔的三个最狂妄的同谋者 ：迪马 、布朗热、迪弗雷茲。巴 
雷尔提议由各区的武装人员来保卫国民公会；他草拟了一份准备 
向人民公布的通吿。每个人都提出一项防卫措施。瓦迪埃一度曾 
使大会转移了注意力，离开威胁着自己的危险而又讨论起卡特琳_ 
泰奧特事件来。塔利安说：“不要转移目标。”罗伯斯比尔叫道 :“我 
可以再把它拉回来。”塔利安 反驳： “我们讨论暴政者的问题吧！ ”于 
是，他 E 加激烈地抨击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曾多次企图发言，他走上讲坛台阶又从那里下来， 
他的声音总被“打倒暴政者1 ”的喊声和 议长 杜里奧不断搖动的铃 
声压下去。借片刻的沉寂，罗伯斯比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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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杀 人凶手的议长，你能不能最后让我发一次言?”但是，社里奧 
继续搖他的铃。罗伯斯比尔向旁听席上看了几眼，那里的人毫无 
动靜，便转向右方，喊 道：“ 纯洁的人们，有道德的人们，我就靠你们 
了，杀人凶手们不准我发詫，你们准许我发言吧。”沒有回答，沉靜 
到极点。于是，他垂头丧气地回到 A 己的座位，又疲劳又气忿；他 
颓然坐下，嘴吐白沐，嗓音沙哑。有一个山岳党人对他说：“倒楣 
鬼，丹东的血把你噎住了！ ”人们要求逮捕罗伯斯比尔。会场上一 
致支持这项提议。这时，小罗伯斯比尔站起 来说： “我和我哥哥同 
样是有罪的，我分享了他的品德，我也栗分担他的命运。”勒巴接着 
说： “我不愿意参加这项可耻决定的罪恶，我要求把我也逮捕起 
来。”大会一致决定逮捕罗伯斯比尔兄弟、库东、勒巴和圣茄斯特。 
圣茄斯特面不改色地在讲坛上站立了许久，然后沉着地走下来，冋 
到自己的座位上，他若无其事地承受了这一场长时间的风暴。三 
头联盟中的三头由宪兵押着，在一片欢呼声中被带走。罗伯斯比 236 
尔走出会场时说•.“共和国完了，强盗们胜利了 I ”这时是五点半钟。 

从五点半到七点，会议暂时停息。 

在进行这场激烈搏斗的时候，三头联盟的同谋者都集合到公 
社和雅各宾俱乐部里来。市长弗勒里奥、行政官帕扬、军队司令官 
昂里奥等人，从中午就到了市政厅。他们击鼓召集市政官员，一心 
指望罗伯斯比尔能在国民公会取得胜利，这样就不需要市议会宣 
布暴动，也不需要各区来支持暴动。几小时以后，国民公会的传达 
人员来通知市长，说大会命令市长去会上报吿巴黎的情况，昂里奥 
回答传达人 员说: “你去吿诉那些大坏蛋们，就说我们正在讨论怎 
样淸洗他们。別忘了吿诉罗伯斯比尔要坚决，不要怕！ ”这时有人报 
吿市政厅，三头联盟的三个人被捕，还决定要逮捕三头联盟的同谋 
者；于是，他们敲起警钟，关闭栅门，召集市议会全体成员，集合各 
区的武装。炮兵奉命把大炮集中到公社去，各革命委员会到公社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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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举行暴动。他们向正在开会的雅各宾俱乐部派出一个使团。代表 
们在俱乐部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俱乐部里的 人说： “这个俱乐部 
正在为祖国通宵开会，它宁死不愿在罪恶的统治下生存。”同时，大 
家商定，在两个暴动中心建立紧密联系。昂里奧为了发动民众暴 
动，就携着手枪率领他的参谋人员在大街上到处奔跑，大喊“拿起 
武器1”他向群众演说，要求他所遇到的一切人都到公社去，以便 
拯救祖 国！就在这时候，国民公会两个代表在圣奥诺雷大街看到 
他的这种行动，就以法律的名义派几名宪兵执行逮捕昂里奥的命 
令；宪兵们执行了命令，把昂里奥缚送到治安委员会。 

但足，这时双方都还沒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双方各自使用 
所掌握的力量——国民公会利用法令，公社利用暴动。双方都明 
白，一旦失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因此双方都那样积极，那样坚决。 
究竟胜利属谁，久久不能确定，从中午到下午五点半，国民公会占 
237上风，他们逮捕了三头联盟的三个人，随后司令官昂里奥也作了国 
民公会的俘虏。国民公会这时已经联合起来，而公社还沒有集合 
起自己的力量。但是，从六点到八点，暴动 者占了 上风，国民公会 
险些失败。在这段时间，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分散了，公社的力量和 
勇气倍增。 

罗伯斯比尔被送到卢森堡监狱，他的弟弟被送到圣拉扎尔监 
狱，圣茹斯特被送到苏格兰人监狱，厍东被送到布尔勃监狱，勒巴 
被送到巴黎栽判所附属监狱。公社命令狱吏不得收押他们，又派 
市政官员率领分遺队去援救他们。首先被救出的是罗伯斯比尔•， 
人们象举行凯旋式似地把他送到市政厅。他在到达市政厅时，受到 
非常热烈的欢迎，人们 高喊： “罗伯斯比尔方岁 | 消灭卖 国贼! ”在 
这以前，科芬纳尔已经率领二百名炮兵去抢救被拘留在治安委员 
会的昂里奧。这时是下午七点，国民公会刚刚复会。大会的守卫 
至多不过一百人。科芬纳尔到了以后，进入院落，闯进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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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出了昂里奥。昂里奥到了卡鲁塞尔广场，向炮兵们演说，要他们 
把大炮对准国民公会。 

这时，大会正讨论它本身的危险。国民公会已先后获悉 :叛乱 
者获得惊人胜利，公社发出暴动命令，三头被人救出幷到了市政 
厅，雅各宾派异常忿激，各革命委员会和各区纷纷举行集会。当 
两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了躱避科芬纳尔的追捕仓皇逃到大会里来的 
时候，大会很担心会随时受到冲击。大会代表得知两委员会被包 
围，昂里奥也被夺走的消息后，发生了板大骚乱。有顷，阿马尔急 
忙跑来报吿，说受昂里奥诱骗的炮兵已经把大炮对准大会。议长 
戴上帽子表示大祸临头，他 说:“ 诸位，我们死在岗位上的时刻来到 
了全体代表回答 ：“对 ，对，我们要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时，旁 
听席上的人一面走出会场一面高喊 •.“ 拿起武器，击退这些恶人 
于是，大会勇敢地宣布昂里奧不受法律保护。 

幸而昂里奧沒有能让炮兵开炮。他的权力只能是把他们拉到 
自己一边，后来，他便到了市政厅。炮兵们拒不幵炮，决定了这一 238 
天的命运。从这一时刻起，眼看就要胜利的公社便一时不如一时 
了。公社未能以强力袭击的方式取得成功，只好改取缓慢的暴力活 
动的方式；不久，进攻的目标就掉转过来，不是公社围攻杜伊勒里 
宮，而是国民公会进攻市政厅了。国民公会即刻宣布叛乱的代表 
和暴动的公社不受法律保护。大会派出专员到各区去爭取它们的 
支持•，大会任命巴拉斯代表为军事指挥官，幷派弗雷隆、罗维尔、布 
尔东、费罗、莱奥纳尔 • 布尔东、勒让德尔等坚决分子辅佐巴拉斯， 
以两委员会为行动中心。 

各区应公社的要求在将近九点钟时已经集合起来；当时大多 
数公民捉摸不定，不明白怎 么回事 ，只模糊地听到国民公会和公社 
之间发生纠纷。暴动者的密使逼着他们到公社去，幷且荽他们把 
自己的营队派到市政厅去。各区只向市政厅派出了代表团;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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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公会的专员来到各区宣布大会的命令和要求，幷吿诉他们 
有一个首领和集结地点以后，各区就不再犹豫了。各区的营队相继 
来到国民公会，他们发誓保护大会，幷且在热烈的欢呼和眞挚的掌 
声中在大会会场里游行一番。这时，弗雷 隆说: “时间宝贵，应该行 
动了。巴拉斯向委员会拿命令去了；我们要向叛乱分子进攻。我 
们要以国民公会的名义迫使他们交出所有的卖国贼，如果他们不 
答应，我们就荡平这座建筑物。”议长回答 ：“即 刻出发，要在天明之 
前把叛乱者的脑袋取下来。”于是，在大会周围布置了几个营队和 
几门炮，以防袭击，然后分两路向公社进发。这时已将近夜半。 

叛乱者一直在开会。罗伯斯比尔在受到热怙欢呼，接受了矢 
忠和必胜的诺言之后，便在帕扬和弗勒里奥陪同下参加了市议会。 
格雷弗广场上充满了人、剌刀、长矛和大炮。人们在等待，只要各 
区的人一到就开始行动。旣然公社有了各区的代表，市议会也向 
各区派出了专人，公社是可以对各区信得过的，昂里奧可以承担一 
切。因此，叛乱者以为一定会胜利的；他们委任了一个执行委员 
会，拟出了吿军人书幷且編制了名单。但是，已近午夜十二点半， 
还不见有任何一个区的人出现，还沒有发布任何命令，三头还一直 
在开会。由于这样迟迟不作出决定，在格雷弗广场上集合的人群已 
经动搖了。有人在暗地散播 ：各区 已经表明态度，公社已被宣布为 
非法，国民公会的军队正在向公社推进。当大会的几个先遣人员 
不动声色地来到广场上这批武裝群众中间，幷喊出“国民公会万 
岁！ ”时，群众的热情已经消沉下去。有人跟着喊“国民公会万岁 I ” 
于是宣读了宣布公社非法的通吿，群众听到通吿以后即刻散去，只 
留下空落荡的格雷弗广场。不多时，昂里奧拿着军刀从市政厅出 
来，企图维持群众的勇气，看到广场上已空无一人，叫道：“怎么！这 
可能 卩马？ 五小时前救我性命的这些炮兵现在竟这样可恶地丢开了 
我^ ”昂里奥又转回去时，国民公会的两队人赶到，包围了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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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且不声不晌地把守住各个出口，然后高呼“国民公会万 岁：” 

叛乱者见事已无望，就设法逃避敌人的打击。有个名叫梅达 
的宪兵首先进入叛乱者的会议厅，用手枪向罗伯斯比尔开了一枪， 
打中了他的下顎①；勒巴用手枪0杀了；小罗伯斯比尔从四层楼上 
跳下去，沒有摔死；库东藏到一张桌子底下；圣茄斯特等待着被捕； 

科芬纳尔大骂昂里奧卑怯无能，把他从窗口扔到阴沟里去，自己逃 
跑了。这时国民公会的人冲进市政厅，穿过各个厅堂，逮捕了叛乱 
分子，命令把他们送到国民公会去。布尔东走进大会会场，一面高 
呼:“胜利了！胜利了 I 卖国贼都消灭了 ： ”议长说:“卑鄙的罗伯斯比 
尔来了，是用担架抬来的。你们一定不肯容他进来 吧？” “不能，不 
能，应该把他送到革命广场去。”罗伯斯比尔被放在治安委员会，过240 
了一些时候，被押送到巴黎裁判所监狱。在那里，他躺在一张桌子 
上，他那血淋淋的脸十分难看，他受到人们的冷眼、责骂、诅咒；他 
看到各党派为他的失败庆幸，把一切罪行加到他身上。他在临死 
前已经有多次神志不淸。他先被押到巴黎裁判所监狱，又转到革 
命法庭；革命法庭对他和他的共犯验明正身，就把他们送上断头 
台。热月10日下午将近五点，他走上囚车，站在同样受了重伤的 
昂里奥和库东中间。他头上包扎一块血汚的布，面色铁靑,两眼无 
神。一大群人挤在囚车周围，显出非常高兴的表情。人们互相庆 
贺，互相拥抱，人们百般责 骂罗伯 斯比尔，幷且挤向前去，以便更淸 
楚地看看他。宪兵用军刀尖指点着他。罗伯斯比尔好象对群众表 
示宽恕。圣茄斯特以恬靜的目光扫视 群众； 其余二十二人都垂头 
丧气，面无人色。罗伯斯比尔是最后走上断头 台的； 当他的头落下 
时，人们鼓掌持续达数分钟。 

尽管罗伯斯比尔在他那一派中不是恐怖政策的最热烈的宣扬 

①这里作者可能是根据梅达的自述。但后来的历史研究 证明： 梅达的自述不可 
信。奥拉尔、马迪厄等多数研究者认为罗伯斯比尔是自杀未遂，下颚受伤。——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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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恐怖统治却随着他而结束 T y 他追求绝对权威，但在获得这种 
权威之后他也必须采取溫和手段，恐怖政策以他的失败而吿终，但 
在他胜利以后也会结束的。他的失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 
沒有掌握有组织的力量；拥护他的人为数甚多，但沒有组成一支队 
伍。他所有的不过是一种舆论和恐怖 力量； 因此，他旣未能用克伦 
威尔式的暴力出其不意地打击他的敌人，就不得不设法用恐怖手 
段来恐吓他们。恐吓不能奏效时，他就试图发动群众暴动。但是， 
有委员会支持的国民公会一下子变得勇气百倍；各区也依靠国民 
公会的勇气一下子变为反对叛乱者。罗伯斯比尔由于攻击政府而 
激怒了国民公会；由于激怒了国民公会而又激怒了人民，三者的联 
合后来就击败了罗伯斯比尔。热月9日的国民公会再也不是象5 
月31日那样四分五裂，搖摆不定，处于钩心斗角、层出不穷、肆无 
忌惮的 党爭之中了。各党派都由于失败、祸变、经常有被处死的威 
胁而团结起来，幷在需要斗爭时协调一致。因此，罗伯斯比尔失败 
241与否，不取决于他本人。不脫离两委员会更不取决于他。一个人 
当达到那种地位时,就要单独行事，这时他已为野心所吞噬，为自 
己的各种企图所迷惑，为旣得的幸运冲昏头脑；战爭一旦宣布，和 
平、安宁、分享政权，就是不可能的事，正如断头台安排好以后就不 
可能有公正和宽容一样。因此，一个人怎样爬上去，就必然会怎样 
跌下 来：叛 乱杀人者必然死于断头台，正如征服者必然死于战爭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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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从热月9日到共和三年牧月1日 （1795 年 
5月20日 ） ，民主派暴动和失败时期 


罗伯斯比尔倒台后的国民公会。一两委员会派，热月党；其组成 
及其0的。——两委员会派的衰替。——勒邦和卡里埃被控。—— 

巴黎的怙况：雅各宾派和郊区拥护原来的两委员会 i “金色靑年”和 
各区拥护热月党。一俾约-瓦论、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瓦迪埃 
被控。——芽月运动。 一 被吿及某些拥护他们的出岳党人的流 
放。一牧月1日暴动。一民主派的失败；郊区解除武裝； 3793 年 
宪法被取消，下层阶级被逐出政府，并失去实力。 

热月9日是以进攻者一方失败告终的第一个革命战役。只从 
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上升的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相反的运动将 
从这一天开始。各派群起共同反抗一个人，当然会解除本身所受 
的压迫。两委员会在罗伯斯比尔的问题上能够自制，十头政治的 
政府则失去了作为本身的力量的恐怖手段。两委员会解放了国民 
公会，国民公会则逐渐解放了整个共和国。但是，它们以为自 a 的 
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本身和为了延长革命政府的寿命，而大多数支 
持两委员会的人的目的是结束独裁统治，使议会独立自主和建立 
合法的秩序。因此，热月9日以后，胜利者就分为对立的两派，即 
两委员会派和被称为热月党的山岳党人。 

两委员会派已经失去了一半力量，它不仅丧失了领袖，也失去242 
了公社，公社中搞暴动的成员有七十二人被送上断头台，而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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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先后在埃贝尔和罗伯斯比领导下经历两次失败以后，再沒有 
重新组织起来，也沒有势力了。不过，这一派通过两委员会还保持 
着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它的全体成员都拥护革命制度，其中有些 
人，如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瓦迪埃、阿马尔等，认为只 
有保持革命制度他们才能 得救； 另一些人则害怕反革命势力，害 
怕他们的同僚受到惩罚，如卡尔 诺、 康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科 
多尔郡的普里厄等。这一派在国民公会之內，有不久前被派出去 
的所有特派员、热月9日事件的几个箸名山岳党人以及罗伯斯比 
尔的余党;在国民公会之外，有重新归附他们的雅各宾派，他们幷 
始终得到下层阶级和郊区的支持。 

热月党由大多数的国民公会成员组成。国民公会中整个中间 
派和右派残佘都与变得不象过去那样过激的山岳党人联合起来。 
溫和派的联盟一一其中有布瓦锡_丹格拉斯、西哀耶斯、康巴塞雷 
斯、谢尼埃、蒂博多、丹东派的塔利安、弗雷隆、勒让德尔、巴拉斯、布 
尔东、罗维尔、班达勃尔、迪蒙以及两个梅兰等人一一使议会有了 
新的性质。这个联盟在热月9日以后首先在国民公会中加强自己 
的势力；不久，又钴进了政府，幷把当政的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在 
舆论界、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的支持下，它公开地奔向自己的目 
标；它追捕十头政治中的主要人物及其代理人。这个联盟在巴黎 
有许多拥护者，他们利用靑年来打击雅各宾派，依靠各区来对付郊 
区。同时，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它还把救国委员会以前放逐的所 
有代表召回国民公会，首先是召回反对5月31日事件的七十三名 
吉伦特党的代表，接着又召回被判死刑尙未执行的吉伦特党人。雅 
各宾派发生骚动，这个联盟就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郊区举行过 
一次暴动，它就解除了郊区的武装。这个联盟推翻了革命政府以 
后，企图建立另一个政府，#想根据共和三年的宪法，以一种可能 
的、自由的、正常的和稳定的政权制度，代替自从国民公会成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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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非 正常 的、临时的制度。但是，这一 切都只 能逐歩地予以实施。 

这两派在共同取得胜利之后，不久就互相较量起来。特別是 
革命法庭引起了深刻的惽恨。热月11日，国民公会停止了革命法 
庭的活动； m 俾约-瓦伦在同一次会议上建议撤销停止活动的法 
令。他认为 a 有罗伯斯比尔的同谋者是有罪的，而大部分审判官 
和陪坩官都是纯洁的，应当维持他们的原职。巴雷尔根据这个意 
见提出了一项法令，他说，三头联盟沒有为革命政府作任何事情， 
他们甚至经常反对革命政府的措施；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在革命政 
府中安插 Q 己的党羽，幷使革命政府执行有利于他们的阴谋的方 
针；他坚持要加强革命政府，维持惩治嫌疑犯条例，维持革命法庭 
及其成员，甚至包括富基埃-坦维尔在內。听到这个名字，大会立 
即爆发了一阵表示不满的声音。弗雷隆作了这种公愤的代言人， 
他 叫道： “我要求把这个怪物从大地上最后淸除掉，让富基埃到地 
狱里去痛饮他 S 己所流的血 吧！ ”大家赞成他的讲话，于是决定对 
富基埃提出控吿。但是，巴雷尔幷不自认失败；他面对国民公会 
仍然保持着往日救国委员会运用得很成功的那种强硬 论调； 这是 
他的习惯和谋算,他知道，沒有什么东西能象旣成事实那样容易继 
续存在的了。 

可是，巴雷尔出身贵族，在8月10日以前他是福扬派保王分 
子，他的政治变迁是决不容许他使用这种强硬的命令的口吻的。 
梅兰•德 • 提翁维尔 说:“ 想要对我们发号施令的这位福扬派议长 
是什么 人呀? ”登时会议厅里响 起一片 掌声。巴雷尔感到很窘，离 
幵了讲台，两委员会的这一首次失败成了它们在国民公会中失势 
的标志。革命法庭继续存在，但其成员和组织却不同了。牧月22 
日的法令被废 除了； 在审判程序中，以前是那样的急迫和残忍，现 
在一变而为这样的缓慢与溫和，而且有这样多的保护形式。这个法 
庭不再用来对付从前的嫌疑犯了，这些嫌疑犯只要再拘留一个时 


257 



期，同时减轻他们的罪嫌，以后就按照卡米尔 • 德穆兰通过宽大委 
员会提出的办法分批释放了。 

244 热月13日，人们处理了政府本身的问题。救国委员会很多委 
员出缺。埃罗•德 • 塞舍尔一直沒有人接替，让•邦 • 圣安德烈和 
马恩郡的普里厄外出视察；罗伯斯比尔、库东和圣茄斯特都已在 
最近被处死。于是任命塔利安、布雷阿尔、埃夏塞里奧、特雷拉、 
杜里奧和拉洛瓦接替他们。这些人进入救国委员会以后，使旧有 
委员的势力削弱了。同时改组了两委员会使之更加从属于国民公 
会，而两委员会彼此间更加互相独立了。救国委员会负责军事和 
外交，治安委员会的职权则是执行“大治安”的任务。人们想用限 
制革命权力的办法来平息革命的热情，幷逐渐解散群众，就把各区 
每日的集会改为每旬一次，而且取消了参加集会的贫苦公民的每 
天四十个苏的津贴。 

这些初步措施是在果月11日决定和实施的；罗伯斯比尔垮台 
一个月后，凡尔赛的勒库安特尔控吿了救国委员会的俾约、科洛和 
巴雷尔以及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阿马尔和服兰。在前一天，塔利 
安曾猛烈抨击恐怖政策，勒库安特尔在塔利安发言的效果的鼓舞 
下，也大兴问罪之师。他对这些人提出二十三条主要罪状，把他们所 
说应由 H 头联盟负责的所有残酷暴虐的措施全都归罪于他们，说 
他们是罗伯斯比尔的继承者。这种指责使大会陷于混乱，激怒了所 
有支持两委员会的或不愿共和国再度分裂的人。俾约-瓦伦说，勒 
库安特尔所说的我们的罪行都是荒谬的，无中生有的，如果确有其 
事，我们这些人的脑袋就都应该落在断头台上。但是，我看勒库安 
特尔拿不出任何眞凭实据，来证实他所控诉的任何事情。”他驳斥 
了勒库安特尔所提的主要罪状；他责骂他的对手是一些腐化堕落 
的人，是一些阴谋家，是要牺牲他们来纪念丹东这个丑恶的谋叛者 

-切杀父灭亲的乱党们的希望。他 还说: “说我们是罗伯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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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继承者的这些人究竟要干什 么呢？ 先生们，你们知道他们要 
千什 么呜？ 他们要在暴政者的墓地上扼杀自由，勒库安特尔的指 
控有些为时过早；几乎整个国民公会都说这种指控是诬吿。被控 245 
吿的人和他们的同伙一致爆发出不可抑制的极大忿怒，因为他们 
是第一次遭到攻击；检举人很少有人支持，感到非常狼狈，因此， 
俾约-瓦伦和他的同党这次很容易地战胜了。 

几天以后，两委员会委员有三分之一成员需要刷新的时刻来 
到了。命运注定巴雷尔、卡尔诺和罗贝尔*兰代在救国委员会的 
任期届满，瓦迪埃、服兰和穆瓦茲 • 贝勒在治安委员会的任期届 
满。这时热月党人进入两委员会；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咸到 
势孤力弱，就辞职了。有一件事更加促成他们这一派的失败，幷且 
强烈地激起舆论的反感，这就是救国委员会的两个地方专员约瑟 
夫•勒邦和卡里埃的罪行的公布。他们中的一个曾被派到受侵略的 
边境阿腊斯和康布雷，一个曾被派到旺代郡战爭的前沿据点南特； 

他们在出巡时以残暴著称，使用了握有极权的人通常都会使闬 
的残酷手段。勒邦年轻体弱，性情溫和。首次出巡时表现宽厚，因 
此受到救国委员会的 斥责； 以后他又被派到阿腊斯，人们要求他. 
在那里表现得更革命一些。他为了不致在执行两委员会的残暴政 
策时不落人后，就不顾一切地采取极其骇人听闻的过激行动。他 
滥用职权，肆意杀戮，他走到那里，那里就有断头机，而名之曰 
“神圣的断头 机”； 他还成立一个由他特別犒劳的执刑队。卡里埃 
因为要残害的人更多，其残暴超过勒邦；此人暴矂、狂热，生性残 
忍。只要有机会他就执行连马拉当 R 也沒有想象到的各种暴行。由 
于他是被派到一个叛乱地区的边境，凡是敌对的居民，不论教士、 
妇女、儿童、老人、少女，一律处死。断头台不够用，他就以名为马拉 
队的杀人队代替革命法庭，以裝有活门的船代替断头机，他用这种 
船把受害者淹死在卢瓦尔河。热月9日以后，要求对这种滔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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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报仇伸冤的呼声起来了。勒邦首先受到攻击，因为他是罗伯斯 
246比尔的代理人；然后就轮到卡里埃，因为他是救国委员会的代理 
人，而他的可怕的残暴是罗伯斯比尔本人都不赞成的。 

在巴黎各监狱里，共有南特居民九十四人，他们衷心拥护革 
命，在旺代叛军进攻时奋勇保卫过他们的城市。他们是被卡里埃当 
作联邦主义者解送到巴黎的。热月 9 日以前，人们不敢把他们提到 
茧命法庭上去；现在就利用对这些人的审讯来揭发卡里埃的罪行。 
对这些南特人的审判是郑重其事的，审讯历时近一月之久，因此舆 
论得以从容地作出有力的表示。当这些人被宣吿无罪时，各处纷 
纷要求制裁南特的革命委员会和地方专员卡里埃。勒让德尔这时 
又把 勒库安特尔对俾约、巴雷尔、科洛和瓦迪埃的控吿重新提出 
来，这四个人的旧同僚卡尔诺、普里厄和康邦则勇敢地为他们辩 
护，幷且要求和他们四人共命运。勒让德尔的控吿沒有结果，仍然 
R 是审判了南特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但从这里已能看出热月党人 
的进展。这一次，南特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不得不极力辩解;会议 
很快就转而讨论勒让德尔的控吿，而沒有象对勒库安特尔的控吿 
那样称之为诬吿。 

但是，革命民主派在巴黎的势力仍很雄厚，他们虽然失去公 
社、法庭、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可是还有雅各宾派和各郊区。革 
命民主派集中的地点是雅各宾俱乐部，特別是在需要自卫的时候。 
卡里埃经常到雅各宾俱乐部去，他幷且要求雅各宾派的援助；俾 
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也到雅各宾俱乐部去；不过，他们由于所 
受威胁不那么大，表现比较愼重。因此有人责备他们不该缄默。 
俾约-瓦伦回答道：“獅子正在睡着，可是獅子醒来时那将是可怕 
的雅各宾俱乐部在热月 10 日以后曾经一度淸冼，曾以新生团体 
的名义为罗伯斯比尔的垮台和暴政的吿终而向国民公会致贸。到 
这时期由于有人控吿了俱乐部的首脑，各郡又监禁着许多雅各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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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人，它便代表所有俱乐部支部呼吁 :“让 人们听到共和国各地 247 
的惨痛呼声，听到被压迫的、陷身牢狱的爱国者的声音——而走 
出这些牢狱的正是昔日的贵族。” 

国民公会非但不接受雅各宾派的呼吁，而且，为了消灭雅各宾 
派的势力，还禁止他们集体请愿、建立支部以及总部同支部的通讯 
联络，这样一来，就使这个著名的俱乐部组织解体。从国民公会被 
排挤出来的雅各宾派在巴黎到处活动，当时他们还是巴黎的主人。 

热月党人就是在这时候同样也来召集他们的群众和要求各区的支 
持的。同时，弗雷隆在他的 < 人民演说家报》上号召靑年们拿起武器， 
幷且亲自领导他们。这支非正规的新民兵取名为弗雷隆的“金色 
靑年”。它的成员都是富裕阶级和中等阶级的子弟，他们穿着一种 
叫做“受害人服装”的奇特的制服——不是雅各宾派的“卡马尼约” 
翻领短上衣，而是方领口露胸的衣服 •，鞋 子是大口鞋，发式是两边 
下垂，后面结成几条辫子，叫“卡德奈特”，手里拿一根形如宰牛槌、 

包*有铅头的短棒。这些靑年和各 lA 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保王派，另 
一部分坫追随反革命运动而随波逐流的人。后一部分人的 行动漫 
无目标，沒有企图，他们表示拥护最有力量的党，特別是在最有力 
量的党答应在胜利后恢复普遍需要的旧秩序的时候。前一部分人 
则在热月党人的影响下攻击原来的两委员会，正如过去热月党人 
在原来两委员会的领导下攻击罗伯斯比尔一样。这前一部分人正 
在为自身利益伺机而动，在革命派完全失败以后，这个时机来到 
了。在这两派各怀戒心或互相仇视的激烈的情况下，他们互相责 
骂，在大街上互相殴斗，这一边喊“国民公会万岁！ ”另一边喊“山岳 
党万岁 I ”“金色靑年”在罗亚尔宫区由于得到商人的支持而占居上 
风；雅各宾派在杜伊勒 里宮花 园则由于靠近雅各宾俱乐部而最有 
力量。 

双方的爭斗日益激烈，巴黎变成了战场，两派的命运看来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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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武力解决了。这种混乱局面和战爭状态，终须有个结朿；旣然两 
派都因过于愤激和仇恨而不能和解，其中必然有一派战胜另一派。 

248 热月党人正在发展阶段，胜利是要属于 他们的 0俾约在俱乐部说 
“狮子醒来”的第二天，巴黎发生了一场剧烈的骚动。有人要冲 
雅各宾俱乐部。街上有人大喊 •.“ 雅各宾派阴谋叛变|”“雅各宾派不 
受法律保护！ ”市判南特革命委员会也恰好是在这一天。南特革命 
委员会 申辩说 ，它只是执行了卞里埃的残酷镇压的命令，因此国民 
公会要南查卡里埃的行为。卡里埃被 许 可在决定控诉他以前为自 
己辩护。他把他的残酷行为说成迠由旺代郡叛军的暴行和经历几 
次內战的昂奋情绪引起的。他说 :“在 我采取行动的时候，天空中 
仿佛仍然回荡着那两万殉难者在严刑下高呼"共和国万岁 I ’的喊 
声。在这种可怕的紧急关头，人道已不存在，怎么能让人听到它 
的 声音？ 那些反对我的人处在我的地位将会 怎样？ ……我在南特 
拯救了共和国；我只是为祖国而生，我也将为祖国而死。”在五百 
个表决者中，有四西九十八人赞成控诉，其余两人表示有条件地 
赞成。 

雅各宾派看到人们从控诉从属性质的代理人转而控诉到代表 
本身，以为是要失败了。他们仍试图鼓动群众，其目的不在于保护 
卡里埃，而是为了保护他们日益受到威胁的整个党派。但是，他们 
被“金色靑年”和各区的人包围住了，这些人闯进雅各宾派的会场， 
企图解散俱乐部。于是发生了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包围者用石 
块砸开窗子，冲开大门进去，雅各宾派抵抗了一阵以后就被驱散 
了。雅各宾派曾到国民公会去控诉他们所遭受的暴力行动。怛 
是，负责对此事提出报吿的卢贝尔幷不维护雅各宾派。他说:“暴 
政是在哪里建立起来的7在雅各宾。暴政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在哪 
里？ ft 雅各宾。是谁使全法国笼罩着悲哀，给每个家庭带来失望，在 
共和国到处设置监狱，把共和制度弄到那样可怕，甚至戴着枷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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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都 不愿活下去？ 是雅各宾。是谁还在惋惜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 
可怕的 制度？ 是雅各宾。如杲你们沒有勇气在这时候表明态度， 
你们就再也沒有共和国，因为你们有的是雅各宾。”国民公会于是 249 
暂时停止雅各宾派的活动，以便对他们进行淸冼和改组。人们不 
敢一下子就把他们消灭。雅各宾派对这项法令置之不理，他们手 
执武器在他们的开会地点集合起乘。曾经包围过雅各宾派的热月 
党人的队伍又来进攻，他们在俱乐部周围高喊“国民公会万岁 I ” 

“打倒雅各宾派！ ”雅各宾派准备自卫，他们离开座位，高喊“共和国 
万岁！”他们占据各个门口，幷试图冲出去。开始时他们抓了对方 
几个人，但由于寡不敌众，很快就败退下来。战胜者解除了他们的 
武装，他们就穿过战胜者的行列退走，一路上大受侮辱，嘲骂，甚至 
拳打脚踢。这种非法的袭击是伴随着党派斗爭的一切过激行为而 
经常发生的。 

第二天，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前来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幷将簿 
册文件封存，从此，雅各宾派的社团便不复存在。这个平民团体玷 
汚了革命，但是，当政府为了击退反法联军而置身于群众之中，幷 
赋予共和国以一切防卫力量的时候，它曾经为革命开足了所有的 
发条，今天，这种团伴只能是对新秩序的建立起阻碍作用了。 

局势变了。以自由代替独栽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旣然挽救革 
命已有成效，就必须在恢复合法制度的同时确定革命的原则和革 
命的成果。过于滥用的特殊的权力象俱乐部联合会那样，应当随 
着支持这祌权力的党派的失败而结束，这个党派也应当随着它赖 
以兴起的形势的变化而消灭。 

卡里埃被解到革命法庭，他不断受到审讯，最后是同他的大部 
分共谋者一起被判刑。还在审判他的时候，因反对5月31日革 
命而被逐出议会的七十三名代表就已经由杜埃的梅兰以救国委员 
会的名义提出要求把他们召回。梅兰的报吿受到热烈欢迎，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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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全部恢复 r 在国民公会的职位，但当这七十三人要求召回以 
前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代表时，却又遭到强烈反对。热月党人 
^0和新的两委员会的委员担心这样做会使革命行动受到非难。此外， 
他们还害怕在已经分裂的国民公会中又引进一个新的党派，引进 
一些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些敌人很可能会象过去对待旧的两委员 
会那样对他们起反作用。因此，热月党人强烈反对这七十三人的 
意见。梅兰甚至这样说：“你们想打开丹普尔监狱的大 门吗？ ”路易 
十六的小儿子还关在丹普尔监狱，而吉伦特党人由于5月31 口事 
变的结果已经与保王党沒有多少 差別。 况且，5月31日仍与8月 
10旧和7月14日同样列为革命的节日。倒退的运动还需要多走 
几歩才能达到这个时期。共和派的反革命是从1794年热月9日回 
到1793年10月3日，即逮捕七 十三名 代表的 F 1 子，而不是回到 
1793年6月2日，即逮捕二十二人的日子。共和派的反革命在打 
倒罗伯斯比尔和救国委员会以后，还必须进攻马拉和山岳党。为 
此，还需耍在几乎同样的群众行动的循环往复中再化几个月 
时间。 

人们继续革除十头政治的各种制度。在恐怖时期颁布的驱逐 
教士和贵族两个阶级的法令被撤销了；为了结束对商业的苛政，以 
重新树立信任，人们废除了最高限价法；人们积极地用最宽宏的自 
由代替救国委员会的专制压迫。报纸的独立、天主教仪式的恢复 
以及在两委员会时期沒收的联邦主义者的财产的发还，这些也都 
是这一时期的時色。这是彻头彻尾的对革命政府的一种反动；它 
很快便打击到马拉和山岳党身上。热月9日以后，人们欲以一种 
较高的革命威望来对抗罗伯斯比尔的威望，就选择了马拉。人们 
授予马拉进入先贤祠的荣誉，而这是罗伯斯比尔大权在握时所不 
同意的。现在这个可怕的蛊惑家也受到攻击了。在国民公会、剧 
院、公共场所和群众会堂都有过马拉的半身像。“金色 W 年”在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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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剧院打碎了他的半身像，山岳党曾起来表示抗议 ； 可是国民公会 
却宣布，任何公民必须在死后十年才可以获得进入先贤祠的荣誉， 
才可以将他的半身像安置在国民公会里。马拉的半身像从会议厅 
里被撤除了；由于郊区哗然骚动，一向支持议会的各市区就到郊 
区游行。在巴黎荣军院对面山上有一座大力士扼杀九头蛇的巨大 
雕像，小麦市场区的人要求把它推倒。国民公会中的左派议员们 
嘟嘟嚷囔。其中一人说：“这个巨人是人民的形象。”另一议员回 
答说: “我只看见一座山，山是 什么？ 不就是对平等的永恒的抗拒 
吗？”这儿句话博得一阵 掌声； 就凭这几句话，人们接受了上述要 
求，推倒了标志一个党派的胜利和统治的纪念物。 

以前被放逐的国民公会代表就是在这时被召回的，不久前，已 
经把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法令撤销。伊斯纳尔和卢韦给国民 
公会写信要求恢复本人的权利，因为人们始终以5月31日事件的 
后果和各郡的暴劫为理由对这两人不满。谢尼埃说:“国民公会为 
这两人说话，我不会责骂大会又把联邦主义的幽灵招回——这是 
人们指控你们的同僚的主要罪状。人们要说，他们逃跑了•，他们曾 
经隐匿起来。这就是他们的罪过,从共和国的命运来考虑，这种 
罪过本来应该是大家的！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一些很深的洞穴，把 
孔多塞的深谋远虑和韦尼奥的雄辩才能为国家保存 起来？ 为什么 
在热月10日，我们这仁慈宽厚的土地沒有使这批刚毅的爱国者和 
有德行的共和派人士重见 光明？ 可是，人们怕这些由于遭逢不幸 
而愤愤不平的人图谋报复。这些人饱经忧患，已经学会了对人类 
的种种过失表示悲叹。不会的，孔多塞、拉博 • 圣艾蒂安、韦尼奧、 
卡米尔 • 德穆兰是不要大流血的；他们的幽灵决不是大屠杀所能 
安息的！ ”左派反对谢尼埃的动议。班达勃尔喊道•.“你是想再度鼓 
动起各种激烈情绪的。你攻击5月31日的革命，就等于攻击参加 
这次革命的八万人。”西哀耶斯回 答：“ 我们不要把暴民肆虐与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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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混为一谈。人们在一个同我们相敌对的下级权力机关的支持 
下，在5月31日和6月2日这些不祥的日子，竟至犯下了滔天罪 
行，这决不是一种爱国主义事业，而是一种暴政的大阴谋、，因此，你 
们也已看到，国民公会从这时以后就受到控制，大多数人遭受压 
迫，少数人橫行霸道。到这时为止，大会经历了三个 阶段： 5月31 
252日以前，国民公会受到群众的 压力； 热月9日以前，受暴政支配的 
国民公会本身压迫群众；热月9日以后，正义伸张，因为国民公会 
重新掌握了一切权力。”西哀耶斯提议召回被放逐的代表，认为这 
是大会复归团结一致和拯救共和国的保证。杜埃的梅兰以救国委 
员会的名义建议即刻让他们 回来； 这项建议通过了，于是，二十二 
名国民公会代表在被放逐十八个月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席位，其中 
有伊斯纳尔、卢韦、郞热內、克尔维勒冈、亨利 • 拉•里维埃、拉雷 
韦耶尔 • 勒陂、勒萨日，这些人都是卓越的、但却是倒霉的吉伦特 
党的残存 人物； 他们与由各党派的残余逐渐形成的溫和派联合一 
致。昔日的敌人，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不念旧恶，忘却了互爭过 
统治权，而团结起来了。这是主张共和、反对保王派的人同主张制 
定可行的宪法、反对革命派的人之间和解的开端。这时对联邦主义 
者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撤销了，吉伦特党人成了共和派反革命力 
量的首脑。 

但是，在反动人物控制下的国民公会由于企图弥补一切和惩 
罚一切，在司法方面的行动又陷于过激。在十头政治废除以后，宣 
布旣往不咎，在革命的深渊中投入不多的几个赎罪的牺牲者以后 
就闭合这个深渊，这也许是明智的，虽然这也是困难的。只有安宁 
才能促成和解，只有和解才能有自由。由于人们对过去的罪行深恶 
痛绝，对过去所受痛苦记忆犹新，采取的方针自然又是不免过激， 
这就成了以暴易暴，只不过換个位置而已。以前是为了群众而牺 
牲资产阶级，为了消费者而牺牲商人；现在恰恰相反。投机牟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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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了最高限价法，中产阶级的吿密者接替了群众的检举人。所有 
参加过独裁政府的人都受到最激烈的控诉。曾经是资产阶级的地 
盘的各市区，现在要求解除由无套裤党人组成的各区革命委员会 
的武装幷加以 惩处。 要求惩罚“恐怖分子”的呼声到处响起。被控 
诉的恐怖分子的范围一天天扩大，各郡也纷纷检举过去的地方专 
员。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党，在广泛的不断的复仇威胁之下，已 
濒于绝望，它再也不足为惧，因为它已沒有任何权力。 253 

害怕放逐和其他原因，使这个党产生了反叛的意图。饥荒严 
重。革命时期，劳动力和生产品大为戚少，那时是富人入狱，穷人 
掌权;取消最高限价法引起严重的危机，商人和农场主乘机抬高粮 
价，以补偿从前强加于他们的损失。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指券失掉信 
用，价値日益下跌，因为最后已发行到八十亿以上。国有产业由于革 
命被沒收很多而变得不値钱，从而使指券的保证不可靠•，加之在兵 
和政府时期，资本家和商人认为共和政府是临时的，因而对指券缺 
乏信任等等，这一切，使指券的实际价値跌到仅及票面价値的十五 
分之一。人们很不乐意接受指券，追求硬币的人越多，硬币就越被 
藏匿，纸币也更为跌价。人民缺少食物，使用指券甚至买不到吃的， 
因而陷于极度穷迫。他们以此归咎于商人、农场主、产业主，归咎于 
政府，他们不胜惋惜地回忆起不久前有面包又有权力的救国委员 
会时期。国民公会确实也委派了一个粮食委员会负赛供应巴黎的 
粮食•，但这个委员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付出昂贵代价，只能每天 
运来一千五百袋面粉，运一天算一天以供给这个大域市的最低需 
要。人民成群结队在面包房门前守候几个上下午，每人才买到一里 
弗坏面包，大家叫苦连天，怨声载道。人民把粮食委员会主任布瓦 
锡_丹格拉斯称作“让人挨饿的布瓦锡”。这就是在人们审判旧时 
的群众领袖时，激昂的、狂热的群众的处境。 

风月12日，就在最后一批吉伦特党人归来后不久，国民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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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逮捕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瓦迪埃。国民公会对 
他们的审讯本应在芽月3日开始。芽月1日 （1795 年3月20日） 
254是来复日和各区集会的日子，这几个人的拥护者发动暴动，以阻止 
审讯，圣安东和圣马索两个郊区是效忠于他们的。他们以半请愿半 
暴动的方式从本区向国民公会进发，向国民公会要面包，要求实施 
1793年宪法和释放爱国者。他们遇到了几个靑年，就把这几个靑 
年扔到杜伊勒里宮苑的水池里。不久，国民公会受到威胁、雅各宾 
派要援救他们首领的消息就传开了；于是，城区约五千公民随同 
“金色靑年”的队仉赶来驱散郊区群众，幷担任大会守卫。大会受 
到这次威胁的 教训， 就根据西哀耶斯的建议，恢复从前的戒严令， 
称为“大治安法”。 

援救被吿的暴动沒有成功，被告干芽月3日在国民公会受审， 
只有瓦辿埃一人缺席。他们的行为受到最严格的审查/他们被控 
为对人民施行暴政，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尽管起诉书上提出不 
少证据，但是被告们都非常巧妙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把对国 
民公会的压迫和他们自己所受的压迫都推到罗伯斯比尔身上；他 
们推托说各顶措施是救国委员会采取的.国民公会通过的，是出于 
当时的激昂情绪，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和拯救人民的需要。他们的 
原来的同僚也出来作证，为他们说话，幷且愿意分担他们的责任。 
“山顶上的人”一一■当时人们对山岳党残余的称呼——也极力支持 
他们。他们的帘讯进行了九天，每次都是听取控诉和答辩。各郊区 
骚动很大，从芽月 L 日以来一直未停的群众集会，到12日规模更 
大;终于又发动了 一次暴动，企图达到第一次暴动沒有达到的阻止 
帘汛的 目的。情绪高昂的群众这次人数更多，勇气更大;他们冲破 
了国民公会的守卫，闯进大会 会堂； 帽子上用粉笔写着“面包，93 
年宪法，释放爱国者”等字样。很多旧山岳党的代表都支持他们；其 
他各党派的代表在群众浸入会场的骚动和混乱中惊惶失措，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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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区的人前来解救。会议的讨论停止了。在公社失畋后从公社夺 
来的、安置在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宮屋顶的警钟，这时敲响 
了；救国委员会发出紧急信号。不多时，最邻近的城区公民集合起255 
来，携带武器，第二次前来给国民公会解围。国民公会决定对成为 
暴动借口的被吿判处流放，幷下令逮捕十七名旧山岳党代表，因为 
这些代表支持暴动者，应视为同谋犯。其中有康邦、呂昂、莱奥纳 
尔 • 布尔东、杜里奥、夏斯勒、阿马尔和勒库安特尔（他是从吉伦 
特党归来后再度成为山岳党的）。第二天，被判处流放的和被捕的 
人全都押解到哈姆堡。 

芽月12日事件沒有产生任何决定作用。各郊区被击退了，但 
不是被击败，要彻底消灭一个党派。必须使它遭受决定性的失 
败，把它的残余势力和影响完全肃淸。对付民主派的许多问题都解 
决了，只剩下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宪法问题。究竟是群众占优 
势，还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完全以宪法如何制定为转移。维护革命 
政府的人都一致坚持93年的民主宪法，因为这个宪法会使他们有 
可能恢复已失去的权力。他们的对手则企图用一个能保证自己的 
统治的宪法代替93年宪法，使政权较为集中，幷把它置于中产阶 
级手中。两派准备在这一战场上进行最后决战已经有一个月了。 
1793年的宪法是人民批准的，因此拥有一种有利的先入 之见； 人 
们要反对这个宪法就得很费心思。开始是答应无保留地实施这个 
宪法；接着是成立十一人委员会，草拟“宪法实施纲要”，使之付诸 
实施，过些时候再直接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这个宪法分散政权， 
只承认一个从属人民意志的议会，甚至制定法律也由它来决定。最 
后，一个域区代表团干脆把93年宪法称作“用恐怖政策强行制定 
的十头政治的宪法”。这样一来，所有拥护93年宪法的人都十分 
愤慨，而又充满戒心，他们准备发动一次维护这个宪法的暴动。这 
是一次新的5月31日革命，其激烈程度同上次的5 月 31 日革命 



一样，但是这一次沒有一个强有力的公社的支持，沒有一个总司令 
负责指挥，对象也已不是一个被吓得丧了胆的国民公会和一些驯 
顺的城区，因此沒有获得同样的结果。 

叛乱者受到芽月1日和12日两次暴动失败的教训，处心积虑 
256 要弥补他们在组织方面和行动目的方面的缺陷。牧月1日 （5 月 
20日），他们以“要求面包和恢复自身权利的起义人民”的名义宣 
布取消革命政府，实施1793年的民主 宪法； 撤除政府现任官员的 
职务幷加以逮捕，释放爱国者;在牧月25日召开初级 议会; 在获月 
25 日召开立法议会，以代替国民 公会； 停止一切非从属于人民的 
权力机关的活动。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市政机关作为他们的共 
同的活动中心;他们决定占领关卡、电报局，夺取警炮、警钟、大鼓， 
幷且下决心，要在全法国人民的粮食、安宁、幸福和自由都有了保 
证以后方始罢怵。他们号召炮兵、宪兵、步兵和骑兵站到人民的旗 
_下，然后向国民公会进军。 

这时，国民公会正在讨论制止暴动的办法。由于配给面包和 
人心动荡不安，每天都有集合的人群，国民公会沒有发觉一个大规 
模的暴动正在酝酿，也沒有采取防止或击退这次暴动的措施。两 
委员会向大会仓皇吿急。国民公会即刻宣布长期开会，指示巴黎 
要负责共和国代表们的安全，下令紧闭各城门，宣布凡聚众滋事的 
首领一律不受法律保护，号召各区全体公民拿起武器，幷任命八个 
专员领导各区，其中有勒让德尔、亨利•拉 • 里维埃尔、克尔维勒 
冈等人。他们刚出发，就从外间传来一声巨响。外面的一道门已 
被冲开，许多妇女喊着“面包和93年宪法冲上旁听席。国民公 
会以坚定的态度接见了这些妇女。议长韦尼埃对她们说•.“你们这 
样喊，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的态度，也不能使粮食早一点运到，而只 
能阻滞粮食到达。”一阵可怕的暄嚷压住了议长的声音，讨论也被 
打断了。大会下令赶走旁听席上的人。可是，郊区的暴动者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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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来到了里面的大门，见门已关闭，就用斧头和铁锤砸开，暴动群 
众涌入国民公会中心。 

这时，会场变成战场。担任大会警卫的老兵和宪兵，大喊拿起 257 
武器；代表奧基手执军刀率领着他们，开头曾击退进攻者，甚至俘 
虏了几个人。但是，更多的暴动者又以冲锋步伐回来，冲进国民公 
会，代表费罗在暴动者的追击下奔回会议厅，暴动者在会议厅中连 
发数枪，他们瞄准正在替韦尼埃主持会议的布瓦锡 • 丹格拉斯。 
费罗冲向讲台，想用自己的身子保护布瓦锡。费罗被矛剌刀砍，身 
负重伤，倒了下去。暴动者把他拖到走廊里， 误 认他是弗雷隆，把 
他的头砍下，用长矛挑起。 

经过这场战斗以后，暴动者就完全占据了会议厅。大部分代表 
逃跑了，只剩下旧山岳党代表和布瓦锡 •丹 格拉斯。他很镇定，戴着 
帽子，对辱骂威胁不予理睬，总是以国民公会的名义抗议群众的暴 
力行动。暴动者把费罗的血淋淋的头给他看，他却向它俯首致敬。 
暴动者用长矛对着他的胸口，逼他把暴动者的要求付表决，他总是 
坚决拒绝。但是，支持这次暴动的旧山岳党人占夺了各办公场所， 
占据了讲坛，幷在群众的热烈掌声中宣布了起义宣言中的所有条 
款。他们的代言人是代表罗默。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 
成员有布尔勃特、迪罗瓦、迪凯努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苏布拉尼 
(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他们就是这样准备恢复他们的统治。 
他们宣布召回被囚禁的同僚，撤销敌对者的职务，幷宣布实施民主 
宪法，恢复雅各宾派的活动。但是，暂时侵占议会是不够的，还必 
须征服各市区，因为要较量的对手只有各市区了。 

派到各区的专员迅速地集合起各区的兵力。布特-德-木兰、 
勒佩尔蒂埃、皮克、丰丹-格雷內勒等几个邻近的营队立即占据了 
卡鲁塞尔广场和主要街道。于是局面为之一变；勒让德尔、克尔维 
勒冈、奧基也带领着各区的军队把暴动者包围起来。他们开头还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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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到一些抵抗。不久，他们便端着剌刀冲进会议大厅，暴动者正进行 
讨论。勒让德尔 大喊: “我依法命令武裝的公民们退出会议厅”。暴 
动者犹豫了片刻；但是，各营队从几个门口涌进来，暴动者害怕 了，， 
就在慌乱中退出大厅。大会的代表都回到 会场； 大家向各区的人称 
谢，讨论重新开始。会议中断时通过的措施一律宣布无效；有十四 
名代表，后来又增加十四名，都以组织暴动或发言支持暴动的罪名 
被補。 这时正是夜半，到早晨五点，被捕的人已离开了巴黎六法里。 

暴动虽已失败，郊区的人民幷不甘心，第二天，他们又携带大 
炮向国民公会大举进攻。各市区的营队也赶来防卫国民公会。双方 
准备 战斗； 当大会派遣的几个专员来到暴动者这里的时候，郊区的 
大炮已推进到卡鲁塞尔广场，对准大会开会的旧王宮。双方开始谈 
判；大会接见了一名郊区代表，他先提出前一天所提的各项要求， 
接着 说:“ 我们下定决心，宁愿死在我们所据守的岗位上，也不能放 
弃我们的要求。我什么也不怕•，我名叫圣莱纪埃。共和国 万岁！ 国 
民公会万岁——只要它是讲道义原则的，我相信是这样! ”大会善 
意地对待了这位群众代表，幷且对郊区表示和好，但沒有给予正面 
答复。郊区的人由于再也沒有一个公社来支持他们的决心，也沒 
冇一个象昂里奧那样的指挥官来指挥他们坚持到自己的提议被通 
过为止，因此沒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在听到国民公会保证要 
尽心处理粮食，即将公布1793年宪法的实施纲要以后，便撤 退了。 

这一天，人们淸楚地 看到： 要想成功，仅仅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和明 
确的目标还不够；还必须有领导者和支持、指导暴力行动的权力机 
构。现在只有一个合法的权力机构了，那就是国民公会，取得国民 
公会拥护的党派胜利了。 

古戎、布尔勃特、罗默、迪罗瓦、迪凯努瓦、苏布拉尼等六个 
259 民主派山岳党人被解送到军事法庭。他们态度坚定，表现出热爱 
自己的事业，而且差不多每个人都保持冷靜。对他们不利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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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参 加牧月 运动; 可是在党派斗爭时期，这就够了，结果他们被判 
处死刑。他们互相传递同一把刀子自'杀，一面喊着“共和国万岁 I ” 
罗默、 i •戎和迪凯努瓦都幸运地自杀成功，其余三人则在濒死状态 
中被送上断头台，而仍然神色自若。 

郊区方面 M 然在牧月1 n 被击退，在2日被赶走，但仍保持着 
起嚷的力量 o 有一仲在前两次暴动中发生的幷不重要的事情，却 
造收了他们最后的失畋。杀害费罗的凶手被发现幷判处死刑，在 
4 日执行那天，被一群人救走了。于是激起反对这一新的暴行的 
呼声，国民公会下令解除各郊区的武装。各市区的部队包围了郊 
区。郊区起初准铪抵抗，以后就丢下他们的几个首领，丢下武器、 
大炮而退却了。民主派失去了 己的领导人、俱乐部、权力机构， 
现在他们只剩下一支武装部队和一些能够使他们征服一切的组织 
制度，山于他们拥有武装，他们还是可怕的。自从民主派最后一次 
失败以后，下层阶级就被彻底排 除在围 家政权 之外： 作为他们自己 
的议会的各革命委员会已被摧毁，作为他们0己的军队的炮兵被 
解除武装；他们的法典即1793年宪法已被 糜除； 群众的政权至此 
宣告结朿。 

山岳党从热月9 F 1 到牧月1日的结局同吉伦特党从6月2曰 
到热 J ] 9 R 的下场一样。山岳党代表中有七十六人被处死或被逮 

山® 党这冋也遭到它过去给吉伦特党造成的同样的命运，这 
足 W 为在各党派野心勒勃的年代，彼此间决无迁就容让之可言，有 
的只是互相征服，互爭雄长。山岳党和吉伦特党同样为夺回失去的 
权力而发动暴动，又同样遭到失败。韦尼奥、布里索、加代等人曾受 
到革命法庭的审判，而布尔勃特、迪罗瓦、苏布拉尼、罗默、古戎、迪 
凯努瓦则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前后如出一辙。他们在临刑时都 
表现同样的英勇，可见所有各政党在某些方面都是相类似的，各 
派系都为同样的动机所驱使，或者说，都为同样的需要所支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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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后，中等阶级又从外部甫新取得了革命的领导地位，国民公会 
又在吉伦特党的控制下团结一致，正象6月2日以后在山岳党的 
控制下团结一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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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从牧月1日 (1795 年5月20日 ） 到共和 
四年雾月4日 （10 月26日），国呙公会终结 


1793年和1794年的战役。——军队听到热月9日革命的消息以后 
的状况。——征服 荷兰； 来因河阵地。 —— 与普鲁士签订巴塞尔 
和约；与西班牙签订和约。——基贝隆之战。——国民公会派的反 
动变为保王党的反动。一南方对革命者的屠杀。一典和三年的 
独裁宪法。一 ■规定 国民公会代表应有三分之二重新选入两院的 
果月法令。——各区保王党极为猖镢。一保王党的暴动。——葡 
月13日事件。一两院和普政府的选任。——国民公会的终结，火 
会的存纹期大会的性质 

革命在对外方面的大好形势特別促成了独裁政府和雅各宾派 
的垮台。由于雅各宾派的坚决有力的措施和他们的激发推动作用， 
共和国的胜利日益扩大，雅各宾派拥有强大势力已无必要。在法 
国內部，使用可怕的强力手段，增殖财力，组织军队，选拔将领和领 
导抗战取得对欧洲的胜利的，是救国委员会。局势变得顺利了，就 
不再需要作同样的努力；救国委员会的任务已吿完成，因为这祥一 
个独裁政权的特性本来就是拯救一个国家和一个事业，幷在卓有 
成效之后本身也归于消灭。国内层出不穷的事怍使我们未能很快 
认识救国委员会在5月31日以后对军队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由 
此获得的成％。 

1793年 夏实行“全国 皆兵”，建立了山岳党的军队。不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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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党的酋领就选拔了一批属于该党的中级军官来接替属于吉伦特 
党的将领，这些军宫就是儒尔当 ，皮 什格鲁、奥什、莫罗、韦斯特曼、 
迪果密埃，马尔梭、儒贝尔、克莱贝尔等人。卡尔诺进入救国委员 
会后，任陆军部长兼共和军参谋总长。卡尔诺用兵不是把军队分 
261散在各个孤立据点，各自为战，不相配合，而是集中强大兵力用于 
一个目标。他创始了大规模作战的方法，在担任国民公会特派员 
时，曾在瓦迪尼使用这种方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亲身参与的 
这次重悪战役，将克莱尔费和科布尔亲王统率的联军击退到桑布 
尔河彼岸，从而解了莫伯日之围。在 1793— 1794年冬季，两军原 
地对時，沒有战斗。 

战役开始时，双方都拟 W 了进攻计划。奧军向索姆河上的佩龙 
纳、圣康坦，阿腊斯等城进击，以威胁巴黎•，法军则计划再度征眼比 
利时。救国委员会的作战计划部署得当，与联军13 标个明 确的计 
划截然不同。皮什格鲁率领北路军五万人沿海岸和坡斯与河进入 
怫兰德。在他的&•翼，有莫罗指挥的两万人向梅嫩和库尔特雷推 
进。苏哈姆将军 率所部 三万人留在里尔城，以防奧军威胁出击部 
队的极右冀；同时儒尔当率领摩泽尔方面军经阿尔隆和迪南向沙 
勒罗瓦推进*以便与北路军会师。 

奥军 ft 佛竺德遭到攻忐，恐儒尔当从背后来袭，就放弃索姆河 
的阵地。克莱 W 费和约克公爵在库尔特雷和胡格莱德两地被皮什 
格魯的军队街败；科布尔亲王在弗勒鲁斯被刚刚攻下沙勒罗瓦的 
懦尔当的军队击败。这两支部队胜利后，很快又完成了进军荷兰 
的任务。英一荷联军向安特卫普、布雷达、赫 fE 亨博斯节节败退， 
最后越过伐尔河，退入荷兰。奧军 t 力图守住布鲁寒 h 和 邙斯特 
m 赫特，但完全无效。他们受到儒尔当军的追击，幷被 * 畋。儒尔当 
从会师以后更改番号为桑布尔一马斯河方面军，他不象迪穆■唉 
那样把奧军推过鲁尔河以后就停止前进，而是直追他们到来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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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岸。儒尔当占领了科隆、波恩，幷且使他的右翼和摩泽尔方面军 
的左翼连起来，摩泽尔方面军已经进入卢森堡境內，就联合攻占了 
科布伦次。过去，法国各路军队曾开赴来因河前线，行动也是统一 
的，步调是一致的。当法军作战失利时，维桑堡战线一度被敌人突262 
破，救国委员会在来因方面军中采取了紧急措施。圣茹斯特和勒 
巴两特派员任命奧什为总指挥，提出了采取恐怖手段和务期必胜 
的方针，不久以后，就迫使不伦瑞克和维尔姆泽从哈格诺退到洛特 
尔防线，而且在那 mill 站不住脚，又从菲利斯堡渡过来因河。法军 
重占了斯拜尔、沃尔姆斯两地。共和军到处打胜仗，占领了比利 
时、荷兰的马斯河左岸地区，以及来因河流域各城市。美因茲和曼 
海姆除外，但也已经逼近。 

阿尔卑斯方面军在这次战役中沒宵多大进展。它曾试图进攻 
皮埃蒙特未成。在法围一西班牙边境，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 
两个方面军由于兵力不足，缺乏战斗经验，曾经多次败北，一个后 
撤到佩皮尼扬，另一个退到巴荣纳。救国委员会认为这方面沒有 
多大危险，所以很迟才加以注意和整顿。但是一经救国委员会在 
这两支军队中实施它的制度，任用它的将领和改变编制，局势便完 
全改观。迪果密埃一再获胜，最后把西班牙军逐出法国国土，幷从 
卡塔卢尼亚进入伊比利亚半岛。蒙塞也从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个出 
口巴斯丹攻入西班牙，占领圣塞瓦斯提安和丰塔拉比亚。联军到处 
打败仗，有几个国家对于过分信赖反法同盟开始后悔起来了^ 

正是在这时候，热月9日革命的消息传到军队中。军队全都 
属于共和派，他们担心罗伯斯比尔的失败会引起人民政权垮台，因 
此，军队听到这项消息幷不象国內那样兴高采烈。怛是，军队是服 
从于国家政权的，哪一个军队也沒有哗变。只有在 [1789 年]7月 
14 曰到 [1793 年]5月31日期间，军队中发生过暴动，因为在这时 
期的每次剧变中，军事将领都是战败的党派的庇护者，他们都有些 


277 



政治上的资历，能积极表示折衷的主张。与此相反，在救国委员会 
当政时期，连最有声望的将领也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是受 
263 着严格的党派纪律的约束。因此，虽然有些情况使将领不满，国民 
公会也不难维持军队的服从。 ^ 

不久以后，进攻荷兰和西班牙半岛的军事行动就持续下去。这 
一年冬天，[荷兰的]联合省受到皮什格鲁的四面围攻，皮什格鲁还 
号召巴达维亚爱国者起来爭取自由。荷兰反对总督的党派支持法 
军的行动，在来顿被占领时，阿姆斯特丹1海牙、乌特勒支同时爆发 
了革命。总督逃往英国，总督的职权被取消，三级会议宣布最高主 
权属于人民，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与法国结成同盟，根据1795年 
5月16日签订的巴黎条约，把荷兰的佛兰德、马斯特里赫特、文洛 
及其所属地方让予法国。两国都可以在来因河、埃斯考河及马斯河 
自由通肮。荷兰以自己的富源大大加强了对反法联军继续作战的 
力量。这次重大的征服使英国失掉一个有力的支柱，幷使普鲁士 
由于受到来因河方面和荷兰方面的威胁，不得不同法兰西共和国 
在巴塞尔签订和约，而普军的失败和波兰事件的发生早就为此准 
备了条件。西班牙慑于我军在该国境內的进展，也于7月16日在 
巴塞尔与我签订和约。菲盖腊斯和罗斯要塞被我军攻陷，佩里尼 
翁也从卡塔卢尼亚向前挺进，同时，蒙塞在占领比利亚-雷阿尔、毕 
尔巴鄂、维多利亚以后,继续向退到旧卡斯蒂利亚边境的西班牙军 
队进攻。马德里政府要求和谈。它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法国归 
还占领区，西班牙将圣多明各岛（多米尼加）的西班牙属地让给法 
国作为交換条件。有了作战经验的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 
方面军与阿尔卑斯方面军会合，不久 阿尔卑 斯方面军进攻皮埃蒙 
特，幷且进入意大利，1795年2月9日，意大利的一个邦托斯卡 
纳已经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签订和约。 

, 这些局部的和平以及联军的失败，使英国和流亡者转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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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们在国內寻找反革命据点的时刻又来了。1791年，法 
国尙未分裂时，保王党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国势力 方面； 现在，內 
部的纷爭和反法联军的失败使他们除了求助于阴谋叛乱，再无其 2 M 
他计策。人们都知道，尝试的失败从来沒有使战败的党派死心，只 
有胜利能使人倦怠，使人精疲力尽，那些不断保持希望、善于等待 
的党派迟早要恢复统治，就是这个原因。 

牧月事件和雅各宾派的失败决定了反革命的动向。在这时期， 

由溫和的共和派领导的反动势力普遍成为保王派。君主政体的拥 
护者仍然象从三级会议召开到 [1792 年 ] 8月10日期间那样处于 
分裂状态。在国內，分布在各市区的、由富裕的中等阶级组成的 
旧立宪派所要的君主政体同极端保王派所要的幷不一样。旧立宪 
派总是彼此爭权夺利，这正是那些反对特权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本 
性。极端保王党本身也不 协调： 其中在国內被打倒的一派和参加 
反法联军的一派是不相容的。旺代军和流亡军不一致，流亡者之 
间按出亡迟早不同也不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保王派，尽管意见 
分歧却还沒有到爭夺胜利果实的时候，他们在共同攻击国民公会 
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几个月来，已有大批流亡者和僧侶回来，他 
们打起各市区的旗号，指望依靠中等阶级的力量，一旦取得优势， 
就建立自己的政权，因为他们有一个领袖，也有明确的目标，而 
各区却沒有这些。 

这个新的反动在巴黎被遏制了一个时期。国民公会是一个中 
间的强大的力量，它旣要防止暴力，也要防止两大派的篡权。它在 
摧毁雅各宾派统治的同时，也镇压了保王党的报复。就在这时候， 
大部分“金色靑年”放弃了他们的事业，各区的领导人煽动资产阶 
级攻击国氏公会，新闻记者联合会取代了雅各宾俱乐部总部。拉阿 
尔普、里歇.德 • 塞里齐 、蓬 斯兰、特隆松 •社. 库德雷、马舍纳等 
人充当了这种新的主张的代言人，他们是有知识的俱乐部成员。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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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派的现役军人虽然是正规军，也集合到斐多剧院、意大利人 
265大街、罗亚尔官，唱着“人民觉醒了”这首歌，到处追逐雅各宾派。在 
这时期，成为禁&的字眼就是“恐怖分子”这个同，一个“老实人”可 
以凭这个词而明目张胆地追捕一个革命者。恐怖分子的范围随着 
新反动派的欲望任意扩大，这些人蓄着“受害人”的发式，他们再也 
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许久以来他们就穿着舒安分子①的灰色制服， 
系着黑色或绿色领巾了。 

但是这股反动势力在各郡尤为猖獗，因为那里仟何力量都无 
法防止屠杀。在各郡只有两派，一派是曾经施行统治权的，另一派 
是在山岳党时代受到排斥的。中间阶级曾反复交替地受到保王派 
或民主派的统治。民主派预见到他们在失败时将遭到的可怕报 
复，就尽力掙扎，但是，他们在巴黎的失败导致他们 ft 各郡的失败。 
于是发生了类似救国委员会地方专员所作的那种党派斗爭性质的 
屠杀。特別是南方各地盛行集体屠杀和个人报复。那里成立了 
“耶稣军”和“太阳军”，组织上是保王派，干的是可怕的报复行为。 
在甩昂、埃克斯、马赛，他们在监狱中把曾参加前政权的人全部杀 
掉。几乎整个南部地区都发生过9月2日式的大屠杀。在里昂，他 
们在屠杀抒批革命者以后，到处搜捕革命者，遇到一个，只须喊一 
声“来了个马塔翁”(这是他们当时对革命者的称呼），就把他打死， 
扔入罗纳河。在塔拉斯贡，他们将革命者从塔頂抛到罗纳河边的 
岩石上。在这个反革命恐怖时期，亦即革命派全面失畋时期，英国 
和流亡贵族发动了狂妄的基贝隆战役。 

旺代叛军屡战屡败，已成强弩之末，但还沒有完全溃灭。他们 
由于伤亡过半以及首要分子夏雷特和斯托夫莱闹分裂，作为一支 
別动队已经沒有力量。夏雷特甚至同意与共和国谈判，幷已在儒 

①舒安分子 (les Chouans )， 指旺比、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地区的保王党叛乱分 
子。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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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內与国 K 公会达成妥协。皮塞侯爵是个颇有胆量的人，但为人轻 
浮，只能搞搞阴谋，谈不上制定方策，他企图利用布列塔尼的暴动266 
来代替近于熄灭的旺代的暴动。皮塞曾在溫普芬战役中担任过指 
挥官，从那次战役以后，在卡尔瓦多斯和莫尔比昂就有舒安分子。 
这些人当中，有各党派的残余分子，有失意的冒险分子，有目无法 
纪的走私商。他们四处出动，却不象旺代军那样能打仗。皮塞于 
是向英国乞援，以扩充舒安军，他向英国 表示： 在布列塔尼可望 
掀起全面暴动，再从那里波及法国各地，只要英国派一支主力部队 
登陆，幷接济枪枝弹药。 

英国政府对反法联军已感失望，只求在欧洲的士气恢复以前 
对共和 M 造成新的威胁。他们信任了皮塞，在1795年春准备远 
征，参加者有最顽强的流亡分子、许多旧海军军官以及所有饱受流 • 
亡痛苦、厌倦流亡生活、希图最后一次试一试命运的人。英国舰队 
向基贝隆半岛运来一千五百名流亡者，六千名编入流亡部队准备 
返法国的共和军俘虏•，六万枝步枪和可供四万人使用的装备。国 
內有一千五百名舒安军为登陆的军队作內应。但很快便受到奧什 
将军的进攻，奧什最后还瓦解了登陆的军队，使其中的共和军俘 
虏离开了它•，而登陆军在经过顽抗以后，终于被打败了。在流亡者 
和共和国之间的这一场生死搏斗中，对战败者是以“不受法律保护 
的人”对待，幷加以无情的屠杀。对于流亡者来说，这次损失是一个 
不可挽救的深重的创伤。 

反革命势力原来把希望寄托在反法联军的胜利、暴乱的扩大 
和流亡者的得逞，这些希望完全落空以后，他们就只有乞灵于各区 
的不满。他们企图利用国民公会于1795年8月22日硕布的新宪 
法来搞反車命活动。这个宪法是溫和的共和派制定的。但由于它 
使中等阶级重占优势，保王党的首要分子就认为，利用这个宪法很 
容易进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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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宪法是历來制定或草拟的缺点最少，最有自由色彩 ，最有 
远见的宪法，它是六年革命和立法经验的结晶。在这时期，国民公 
267会需要确立权力和安定民心。这是和制宪议会不同的，制宪议会 
在当时情况下，只是需要削弱王权而动员全国人民。今天，从国王 
到人民，力量都已耗尽，必须重新建设才能生活，必须在使国民保 
持某些政治活动的同时恢复秩序。这正是新宪法所规定的。在行使 
最高主权方面，新宪法和1791年的宪法相去不远，但在有关政府 
机构方面两者差別甚大。新宪法将立法权交给两院，即五百人院 
和元老院，将行政权交给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新宪法恢复了两 
级选举制，这是为了缓和民众运动，为了能够作出比直接选举更恰 
当的选择。宪法关于担任初级议会和选举会议成员的应有多少资 
产的条件，规定得很明智，但很严格。这些条件使中等阶级又获得 
了政治地位。在解散群众和废除1793年宪法之后，这也是理所当 
然的。 

为了预防单一议会独断专行，同时也为了预防它任人摆布，有 
必要设立某种权力机构以杜绝这两种情况的发生。立法机关分为 
两院，两院的产生和任期完全一样，只是职责不同，这样就能达到 
两个目 的：旣 无须建立贵族院而激怒人民，又有助于组成更完善的 
政体。五百人院的代表必须是年满三十岁的，五百人院只有创制 
和讨论法律之权；元老院由二百五十个代表组成，代表年龄必须满 
四十岁，元老院有批准或否决法律之权。 

为了避免立法程序过于匆促，为了在群众情绪激昂时不至有 
人强迫元老院通过法律，各项法案须在元老院经三读通过，每次至 
少间隔五天。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必依照这个 程序； 至于何种情 
况属于紧急，由元老院判断。元老院有时行使立法权，如果它不同 
意某项措施，就用“元老院不予通过”的方式 驳回； 有时行使护法 
权，如果它只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该项措施，就宣 布:“ 根据宪法应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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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决。”新宪法中第一次规定实行局部改选，规定两院每两年改选 268 
一次，只改选议员的半数，以防过激的革新派立法者进入议会、突 
然改变议会的精神。 

执行机构同两院分开，也不再由各委员会掌握。人们对君主 
专制还很害怕，因此不设共和国总统，而只是成立一个五人督玫 
府。这五个督政官由元老院根据五百人院的提名选举。督政官可 
以由两院审判，但不能由两院罢免。督政官有全面的、自主的督政 
权，但不得滥用职权，尤其不能因长期地大权在握以致越权篡权。 
督政官统率武装力量，掌管财政，任免官吏，进行谈判;但无须亲自 
办理，他们下面还有部长和高级将领，他们应对自己的部长或将领 
的行为负责。各督政官在督政府轮流担任主席，每任三个月，掌握 
签署权和国玺。督政府每年改选五分之一。可以看出：1791年的 
国王的职权由掌握否决权的元老院和掌握行政权的督政府平分 
了。督政府有一支护卫队1 一所办公大厦，设在卢森堡宫，幷有规 
定的经费。元老院的宗旨是防止立法权的偏差，它拥有制止督政 
府越权行为的手段，它有权变更两院和政府的驻地。 

这个宪法的预见性是不可否认 的：它 防止群众的暴力行动、各 
种侵犯权力行为，同时也防止在革命的剧变中出现过的各种危机。 
如果说在这时期有一个宪法能巩固下来，那就是督政府的宪法。这 
个宪法重建了政权机构，给予人们以自由的希望，各党派只要沒 
有隐藏的野心，不想独霸统治权而满足于共同的权利，就可以和 
平相处，可以在政府內各得其所。但是，这个宪法施行的时期幷 
不比其他宪法更为长久，因为它不能摆脫党派分歧，建立合法秩序。 
每个党派都希望掌握政权，以便实现自己的主张和满足自己的利 
益。结果是不仅沒有实现法治，反而重蹈实力统治和政变的覆辙。 
当各党派不愿结束革命、而那些不掌握政权的人又从来不希望结 2 曰 
束革命的时候，不论有多么好的宪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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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委员会的任务，在牧月事变以前是草拟1793年宪法的 
实施纲要，而在牧月事变以后则是草拟共和三年宪法，他们是国民 
公会派的领袖。这一派旣不是旧的吉伦特党，也不是旧的山岳党。 
在5月31日事变以前，它是中立的，在热月9日事变以前，它是受 
压制的，自此以后，他们才掌握政权。吉伦特党和山岳党已相继衰 
败，剩下最有力量的就是他们了。开始合幷的极端派都归附国民 
公会派这边。梅兰 C 杜埃人）代表向环境屑服的一部分人，蒂博 
多代表无所作为的一部分人，多努则代表较有勇气的一部分人。多 
努曾公开表示反对国民公会开幕以来的各次政变，反对1月21日 
事变，也反对5月31日革命，他主张建立沒有暴力和党派影响的 
国民公会制度。热月9日以后，他曾谴责对革命政府领导人的迫 
害，因为他本人也是七十三名受害者之一。随着人们日益趋向于 
法制，他获得极高的声望。他对于革命的明确的拥护，他的高尙的 
自恃心，稳健的主张和坚定不移的毅力，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 
活动家之一。他是共和三年宪法的主要制定者，国民公会曾委派 
他同另外几个代表一起在葡月政变时期负责保卫共和国。 

反动活动继续扩大，而且受到右派代表的间接支持，右派代表 
从国民公会成立时起，就仅仅是在偶然情况下才说得上是共和派。 
他们根本不准备用与革命派同样的毅力 来击退 保王党的进攻。这 
些人中有布瓦锡 • 丹格拉斯、朗热內、亨利 * 拉 • 里维埃、萨拉丹、 
奥布里等人；这些人构成了市区派在大会中的核心。有些旧日的 
狂热的山岳党人，如罗维尔、布尔敦•德 • 洛瓦茲等，在反革命运 
动的影响下，任随反动势力发展，大抵也是为了同他们过去激烈反 
对过的人妥协。 

但是，国民公会派在取得民主派的支持以后，就集中全力制止 
2 兀保王党的猖狂进攻。国民公会派 懂得： 共和国的存亡系于两院的 
组成，两院的成员不能不由受保王党首领操纵的中等阶级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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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可能有反革命的成分。国民公会派必须把维护将要建立的 
制度的责任付托给那些有志于捍卫这个制度的人。为了避免以前 
制宪会议被排除于后来的立法会议之外的错误，国民公会以法令 
规 定：大 会代表中必须有三分之二重新选入两院。这样，它就能确 
保在两院中获得大多数席位，保证督政府的人选，它就能在政府中 
实施它的宪法幷加以巩固。这种保留三分之二代表名额的措施不 
是从法律上着眼，而是从政治上着眼，只有这样才能从民主派或反 
革命派手中拯救共和国。国民公会通过果月5日和13日 （1795 年 
8月22日和30日）的两项法令建立了一个较溫和的独裁政治，其 
中一项法令规定三分之二代表应再度当选，另一项规定改选的方 
式。这两项特別法令连同宪法草案同时提交初级议会通过。 

果月法令使保王党大为震惊。他们本想通过两院进入政府， 

通过选举进入两院，得势以后，就改变政制。现在，他们对国民公 
会极端愤恨。巴黎的保王党委员会(它的负责人是个无名的叫勒梅 
特尔的人）、新闻记者、各区的首领等结成了同盟。他们毫不费力 
地获得舆论界的支持，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舆论界的代言人；他们指 
控国民公会把持政权，侵犯人民的主权。拥护三分之二代表再度 
当选的主要人物如卢韦、多努、谢尼埃，都沒有被放过，一场大变乱 
正在酝酿中。圣日尔曼郊区以前很荒凉，现在人越来越多,流亡者 
大批来到这里，叛乱分子幷不掩饰自己，都穿上了舒安分子制服。 

国民公会感到势头不对，就设法取得军队的支援，这个军队是 
拥护共和的，幷且驻扎在巴黎附近。群众组织已被解散，保王党又 
控制了资产阶级正当此时，初级议会于果月20日开会讨论宪法 
草案和关于三分之二代表再度当选的法令，这两者必须同时通过 
或否决。勒佩尔蒂埃区（原为斐尔 • 圣托马区）是其他各区的中271 
心。各区根据这个区的建议 决定： 在人民集会时，所有立法机关的 
权力一槪停止生效。由里歇•德 • 塞里齐 i 拉柯尔普、小拉克雷泰 



尔、沃布朗等人领导的勒佩尔蒂埃区开始组织暴动政府，名为中央 
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于葡月就职，以对抗国民公会，代替8月10 
日反对王室和5月31日反对吉伦特党的委员会。大多数区都同 
意这项决定；国民公会宣布这项决定无效，大多数区反过来又宣布 
国民公会的法令无效。斗爭完全公 开了； 在巴黎，人们把宪法和关 
于改选的法令分开，前者被通过，后者被否决。 

葡月1日，国民公会 宣布： 法国绝大多数初级议会同意上述两 
项法令。各区再度集会选任立法议会代表的选举人。葡月10曰， 
各区命令选举人到法兰西剧院(这个剧院座落在塞纳河的另一边） 
集合，由各区的武装队伍带领，各区武装队伍应不惜牺牲地保护他 
们。11日，在若干猎兵和步兵支队保护之下，由尼韦努瓦公爵主持 
成立了选举团。 

国民公会获悉此事,宣布长期开会，幷调来萨布隆军营中的军 
队在大会周围守卫，又将大会的权力集中到新组成的五人委员会, 
由这个委员会负责一切有关公安的措施。这五个人是 :科隆 贝尔、 
巴拉斯、多努、勒图尔纳和梅兰(杜埃人)。若干时日以来，革命 
者已不是可怕的了，因牧月事件而被监禁的人都被释放了。大会 
曾以《1789年爱国者营”的名称将他们中间大约一千五百人或一 
千八百人编成军队，这些人都是在各郡或在巴黎被反动分子迫害 
过的。11日晚，国民公会派人去强迫解散选举人的集会，但选举人 
已经分散，其集会日期已推迟到第二天。 

11日夜间，解散选舉团和装备1789年爱国者营的命令引起 
板大的骚动。各区响起紧急集合号，勒佩尔蒂涘区对于国民公会的 
专制和恢复恐怖大为不满，在12日一天中，它都在发动其余各区 
准备战斗。当晚，国民公会也同样奋激，决定采取主动，对暴动区 
272 实施包围，准备用解除暴动区武装的手段结束这场变乱。由內政 
部长默努和代表拉波特负责这项任务。各区的指挥部设在斐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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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圣托马修道院，修道院门前约有七八百名武装人员，两侧是林 
荫路，正面是维维埃纳大街，都已被占优势的军队包围了。派来的 
人沒有解除他们的武装，而是同他们谈判。双方同意各自撤退，但 
是国民公会的军队刚离去，各区的队伍便又卷土重来，幷且人数更 
多。对他们说来,这是一次眞正的胜利，这种胜利在巴黎总不免被 
人加以夸大，因而煽动了拥护者，增多了他们的人数，给了他们以 
在第二天进攻国民公会的勇气。 

国民公会于夜间十一时获悉这次平乱的结果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危险。大会立即将默努撤职，令热月9日事件的将领巴拉斯担 
任部队指挥。巴拉斯要求五人委员会指派一个年轻军官协助他，这 
个靑年军官曾在围攻土伦时立过功，后来被反动分子奥布里撤职， 

是一个坚定果断、能在这种危险时刻为共和国效力的人。这个靑 
年军官就是波拿巴。他来到委员会，从他身上，还看不出他将是一 
个特异的人才。他不是一个党派心很强的人，第一次见大世面时， 

还有些胆怯和缺乏信心，但是当他准备作战和经过实战以后，这些 
东西都沒有了。他立即下令把萨布隆军营中的大炮调来，同国民 
公会的五千军队一起布置在可能受攻击的各点。葡月13日傍午， 

国民公会周围俨然成为将受到攻击的要塞。防线是很 长的： 在沿 
塞纳河的社伊勒里宮方面，从新桥到路易十五桥；在背面，所有 
通向圣奥 i 若雷大街的几条街，从罗 昂街、 埃歇勒街、多芬胡同到革 
命广场。在正面，卢佛宮、安芳特花园和卡鲁塞尔广场，都架起大 
炮；后面的图尔南桥和革命广场成了一个军用品堆集所。国民公 
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暴动者的。 

不多久，暴动者就从几个方面向国民公会包围过来。他们共 273 
约有武装人员四万人，由达尼康、迪乌两个将军和当过禁卫军的拉 
丰指挥。兵员的来源是三十二个区，占所有市区的大多数。其余 
十六个区中，儿个郊区有自己的人在89年爱国者营。有几•个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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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动期间派出援军，例如言人院区、蒙特勒伊区•，有几个区，虽 
然也很想来增援，却未能办到，例如波潘古尔区；还有几个保持 
中立的区，例如“不可分”区。从下午两点到三点，率领四百人携 
有两门四厘米大炮守卫新桥的卡尔多将军受到市区队伍的数路 
包围，不得不退到卢佛宮。这一优势使在各处准备进攻的暴动者 
更加壮了胆。达尼康敦促国民公会撤军和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 
代表们盲目地来到大会，不知道要千什么，开始时发生了一些混 
乱。有几个代表赞成和解。布瓦锡•丹格拉斯主张与达尼康谈 
判；加蒙提议发一个公告，要求公民们撤退，答应他们随后解散89 
年爱国者营。这个提案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谢尼埃冲上讲坛，说 
道 :“眞 是奇怪，竟有人来和我们谈叛乱的各区向我们要求的东西。 
绝对不能妥协 I 对于国民公会来说，不是胜利就是灭亡 I ”朗热內想 
强调时间紧迫和內战的危害，表示支持发表这个公吿；但国民公会 
不同意，幷根据费尔蒙的提议转入下一项议程。关于对各区和战 
的问题继续爭论了一些时间，大约在四时半，传来几排枪声，使讨 
论停止下来。有人送来七百枝步枪，大会代表都拿起枪来，充当后 
备队。 

战斗从暴动者占据的圣奥诺雷大街开始。头几枪从诺阿耶大 
廈发出，接着整条街上都猛烈开火。不多久，在另一侧，大约有四 
千名各区的军队由莫勒夫里埃伯爵指挥从堤岸上冲过来，向罗亚 
274尔桥进攻。于是战斗全面 展开； 但幷未延续很久，这个地方的防御 
异常坚固，是不易攻破的。激战一小时后，各区的军队被国民公会 
的大炮和爱国者营从圣罗克和圣奧诺雷大街逐出。罗亚尔桥一路 
军队的正面和侧面，在桥上和堤岸上遭到三排炮的轰击，立即动 
搖，幷仓皇溃退。七时，在各处取得胜利的国民公会军采取攻势; 
九时，国民公会军从共和剧院和罗亚尔宮附近各据点逐走了各 
区的军队。各区的军队准备连夜构筑街垒，但国民公会军向黎歇 
28 S 



留大街发射了几排炮，制止了他们的行动。第二天，14日，国民公 
会军解除勒佩尔蒂埃区的武装，幷使其他各区恢复了秩序。 

国民公会只是为自卫而作战，显示了明智的溫和态度。保王 
党反对共和国的葡月13日，相当于郊区人民反对国王的8月10 
曰，所不同的是，国民公会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比国王抵抗郊区群 
众更为成功得多。这时法国的处境大大有助于取得这一胜利。这 
时候，人们都希望有一个沒有革命政府的共和国，有一个沒有反革 
命的、溫和的政权。国民公会是一个中间力量，它反对下层阶级独 
揽统治权，同时也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统治，它在牧月拒绝了下 
层阶级的专政，在葡月拒绝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它能够满足这 
双重需要，幷结束随着政权的一再转移而延绵不断的党派之间的 
斗爭。这种形势使它越是在危难时刻，就越是加强了抵抗的勇气 
和增加了获胜的有利条件。各区不能突然袭击它，也无法正面进 
攻它。 

葡月事件以后，国民公会着手建立两院和督政府。通过自由 
选举产生的三分之一代表，是按反动势力的意图而选出的。以塔 
利安为首的几名代表提议宣布这三分之一的选举无效，幷主张立 
宪政府再停止活动一个时期。蒂博多以极大的勇气和辩才挫败了 
他们的企图。所有国民公会派都赞同他的意见。国民公会派拒绝 
一切过时无用的专断，幷且迫不及待地要摆脫已经延续三年多的 27 5 
临时状态。国民公会自己组成为国民选举议会，以便从大会本身 
选出另外的三分之二的代表。国民公会接着就组成两院：元老院， 
由二百五十名代表组成，按新宪法规定，均年满四 十岁； 五百人院， 

由所有其他代表组成。两院设在杜伊勒里宮。剩下的是组织政府 
的问 题了。 

葡月的进攻记忆犹新，共和派主要由于害怕反革命勢力；议定 
只从国民公会派中选任督政官，而且要从那些曾经投票赞成处死 




国王的议员中选任。有几个较有势力的代表，其中包括多努，反对 
这种意见，认为这是限制选举，幷且使政府仍然保持独裁和革命的 
性质；但后来还是这种意见胜利了。国民公会代表中被选为督政 
官 的有： 拉雷韦耶尔-勒陂，他获得一致信任，因为他在5月31日 
事变中行动果敢，而且比较稳健；西哀耶斯，他在当时声望极高；勒 
贝尔，他具有出众的行政管理能力；勒图尔纳，他是最后一次危机 
中五人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巴拉斯，他由于经历热月和葡月的两次 
幸运而当选。西哀耶斯以前不愿参加十一人立法委员会，现在也 
坚决不参加督政府。其所以如此，不知是另有打算，还是对勒贝尔 
有不可克制的反咸。结果由卡尔诺代替了他。卡尔诺是旧委员会 
中唯一入选的人，这是由于他在政治上淸白，从未被控，对共和国 
的胜利起过重大作用。雾月 4 日，国民公会颁布大赦令，为了恢复 
法制，将革命广场更名为协和广场，幷宣布国民公会会议结束。 

从1792年9月21日到 H 95 年10月26日（共和四年雾月4 

日），国民公会存续了三年。它曾执行过几种不同的方针。在开头 
六个月期间，它被卷入合法的吉伦特党和革命的山岳党之间的斗 
爭。从1793年5月31日到共和二年热月9日 （1794 年7月26 

日），山岳党占优势，国民公会受制于救国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先消 
灭它在巴黎公社中和山岳党中往昔的同盟者，后来它自己也由于 
276內部分裂而灭亡。从热月9日到共和四年雾月，国民公会战胜革 
命派和保王党，幷且不顾这两者的反对，而致力于建立溫和的共和 
政权。 

在这漫长的、经历了惊涛骇浪的时期，激烈动荡的形势将革命 
变成了战爭，将国民公会变成了战场。每个党派都希望取得胜利 
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幷且通过建立自己的制度来巩固它。吉伦特 
党作过尝试，失败了；山岳党作过尝1式，失败了；巴黎公社派和罗伯 
斯比尔派都作过尝试，也都失敗了。他们只能取得胜利，却不能巩 
290 



固胜利。这样一场风暴的特点就是，任何人企图建立统治都要覆 
灭。一切都是暂时的，统治权、各种人物、各种党派、制度，莫不如 
此。只有一个东西是现实的和可能的，这就是战爭。国民公会派 
重新掌握政权以后，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革命拉回到遵循法制的 
局面；而且只是通过牧月和葡月两次胜利才达到这一步。但是，国 
民公会在回到了它出发的地方、完成了本身的使命——保卫共和 
国，继而建设共和国——之后，在它作了使人惊奇、令人恐怖的表 
演之后，就从世界的舞台消失了。作为革命权力机关，国民公会至 
此宣吿终结，法治的时期又重新开始。 



276 第十二章 

从督政府成立 （1795 年10月27日） 

到共和五年果月18曰 
(1797 年9月4日 ） 政变 

革命的回顾。一革命的第二个 性质： 重新组织一切；从公生活转 
到私生活。——五督 政官； 五督政官的政务分工。——旺代叛乱的 
平息。——巴贝夫的 密谋； 民主派的最后一次失畋。——对奥战爭 
的作战计划；波拿巴将军征服意 大利； 康波福米奥 和约； 法兰西 
共和国与其征服地、及在欧洲扩大法国共和制度的巴达维亚、论巴 
第、利古里亚等邻近各共和国同被承认。——共和五年保王党的选 
举；保王党的选举改变了共和国的形势。—— k 革命派与国民公会 
派间的新的爭斗，反革命派以两院、克利希俱乐部和沙龙为根据 
地，国民公会派以#政府、萨耳姆俱乐部和军队为根据地。一果 
月】8日 政变； 葡月派再次被击败。 

推翻了旧政府幷彻底摧毁了旧社会的法国革命有两个明确的 

277 [1 的 ：一个 是自由的政体 ，一 个是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前面叙述 
的六年，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爭夺政权的六年。特权 
阶级耍以保持等级制度和三级议会来反对宫廷，反对资产阶级，建 
立特权阶级的政权；资产 阶级逝 利用1791年的宪法来反对特权阶 
级，反对群众，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而群众则要以1793年的宪法 
来反对其他各阶级，建立&己的政权。所有这些政权，沒有一个能 
够巩固下来，因为它们都带有排他性。但是，每个暂时居于统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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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阶级在爭取政权的尝试中，都摧毁了存在于较上层阶级中的 
不能容忍的东西，以及与以平等权利和公平分配为基础建立法国 
新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东西。 

在督政府继国民公会掌政的时候，阶级斗爭很和缓。虽然每 
个阶级的上层人物都组成了党派，都还在为掌握政权、为政权的形 
式而爭斗着，但是广大国民经历了 1789年至1795年的剧烈变动， 

都希望能够在新秩序下平靜下来，安居乐业。在这一时期,一个大 
的运动结束了，另一个大的运动又开始。革命显示出它的第二个 
性质： 充满在最初几年中的动乱、艰苦奋斗和彻底破坏已经过去， 
现在要从事国內的组织和安定的工作了。 

这个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放弃自由。各党派因为不能长久地特 
殊地享有自由，便陷于颓丧，从公生活转到私生活。这第二阶段本 
身又分为两个 时期： 在督政府初期和执政府初期，是自由放任时 
期，在执政府末期和帝国时期是行政和军事时期。革命的后果日 
益具体化，它起初使人民成为分裂的派別，继而使他们成为劳动者 
群众，最后又使他们变成了士兵群众。 

许多幻想已经破灭，在短短的几年，经历的不同情况那么多， 

日子过得那么快，以致各种思想都已混同，各种信仰都已动搖。中 
等阶级和群众当政的时代象幻灯似的一闪而过。这时的法国已绿 
远不是7月14日的法国，那时候，法国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和崇高 278 
道德，有根据理智和为自由的利益行使最髙权力的议会，有人民的 
法官，有市民阶层的国民自卫军，有堂皇丰满的外表，旣拥护法律 
又热爱自由。这时的法国也已经远不是8月10日那个更为阴郁 
更为动荡不安的法国，那时候，一个阶级独揽政权，驾驭社会，幷且 
给这个社会带来它的语言、举止、服饰，带来恐惧不安、狂热、猜忌 
和它所主张的制度。那时公生活完全代替了私生活，共和国有时 
象一个议会，有时象一座军营，窜人屈从穷人，对民主制度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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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人民群众的黑暗统治同时幷存。毎一个时期，人们都曾坚决 
地拥护过某种 观念： 起初是拥护自由和君主立宪；以后是拥护平 
等、博爱、共和。但在督政府成立的时候，人们什么都不再相信了， 
在各党派相继倾覆的大风暴中，一切都完结了，资产阶级的崇高的 
热情消失，人民群众的热切希望破灭了。 

人们经过这场暴风雨之后，人困马乏，遍体鳞伤，回想起过去 
的政治生活，无不心有余悸，于是疯狂地追求逸乐，沉迷于中断已 
久的私人生活交往3舞会、宴会、车马、放荡生活，又重新出现，比 
以前更为流行；这是旧制度旧风尙的复辟。无套裤党的统治，带来 
了富人的霸道；俱乐部复活了旧日的沙龙。而且，要使重新接受新 
的文化的这第一个征候不如此混乱是不太可能的。督政府时期的 
风尙是另一个社会的产物，在新社会的各种关系尙未调整、新的风 
尙尙未形成以前，它还要重新出现。在这过渡时期，奢侈将产生勤 
劳，投机买卖将与正当商业幷存，沙龙将使各党派互相接近——他 
们只有通过私生活才能互相 忍让； 最后，文化将重新开始自由 
发展。 

在督政府成立的时候，共和国的形势是合人沮丧的。沒有秩 
序，沒有行政管理。国库空虛，连派出信使所必需的一点钱也拿不 
出来，因而通信往往迟误。国內到处一片混乱，一片 萧条； 纸币滥 
发到了极限，以致破坏了整个信用和 贸易； 饥馑连年，谁也不肯售 
出粮食，因为这等于 白给。 各军火库已耗用殆尽，甚至空无所有。 
在国境之外,军队缺乏车辆，缺乏马匹，缺乏 给养； 士兵沒有衣服 
穿，将军经常领不到每月八法郞硬币的津贴——津贴数目虽然小， 
却是他们的用指券发给的薪饷所必不可少的。军队因穷蹙而引起 
不满，而军纪废弛，以致又被敌人战败，退居守势。 

这个危机是在救国委员会失势以后发生的。救国委员会曾以 
征用和最髙限价法来应付军队和国內的需要。那时沒有人敢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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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使富戶和商人为士兵和群众纳税的财政制度，沒有人囤积粮 
食。但在后来，强制行动和征用停止了，粮荒仍继续出现，军队和 
人民就都陷入困境；对于最高限价法的反抗，更加剧了这种情况。 

国民公会的经济政策是发行指券来消耗大量资本。国民公会原是 
一个富足的政权机关，却为保卫革命而濒于破产。大部分国有土 
地 一一 国王的领地，髙级僧侶、正规僧侶和逃亡贵族的地产——都 
巳经卖了，所得收入就用来维持生产很少的人民的生活和满足对 
外作战保卫共和国的军队的需要。热月9日以前，指券发行额已 
达八十余亿，以后又增加了三百亿。再也不能采用这种办法了，必 
须恢复生产，必须改用硬币。 

负责纠正这种严重失调的人 > 多半是平平常常的人；但他们满 
怀热情、信心和善意地从事工作。巴佑尔曾经这样描写:“当几位督 
政官走进卢森堡官的时候，里面空落落的，一件傢具也沒有；办公 
室里只有一张小桌子 ，一 条腿已被蛀坏，他们把一迭信笺和一个文280 
具匣放在这张瘸腿桌子上，信笺和文具匣还是幸亏他们想到，从救 
国委员会带去的。他们围着桌子，坐在四张塞了草垫的椅子上，面 
对几块沒有烧旺的柴火；这些椅子和柴火都是向守门人社邦借来 
的：^这位守门人相信，新政府的成员就是用这样的简陋设备，在硏 
究了各种困难情况——说得更严重些，在硏究了整个极其可怕的 
局势——以后，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障碍，拯救法国于水深火热 
之中！……他们在一张信纸上拟了一份就职文吿，堂而皇之地宣布 
政府成立，幷且即刻把这个文吿送交两院。”① 

然后，督政官们讨论分工。他们硏究了国民公会派选举他们 
的理由。勒贝尔是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人、，法学家，擅长行政和经 
济事务，由他负责司法、财政和 外交； 由于他精明强干，或者说，由 

① 见前议员巴佑尔 (J * Ch • Bailleul ) 所著 《 对斯达尔夫人关于法国革命的论磁 
的评论》，第二卷，第275和281茛。 丫 






于他有魄力，他很快成了督政府的首席文官。巴拉斯沒有专门学 
问，他才气平庸，缺乏谋略，而且有些懶散•，但是他能在危急时刻采 
取类似热月事件或葡月事件那样的坚决手段，而在平时，他是唯一 
比別人更善于监视各党派的活动、识破各党派的阴谋的人，因此， 
由他负责警察部门。这个职务对他很合适，特別是因为他灵活，能 
随机应变，不依附任何政治派別，同时也因为他通过他的行动和各 
方面有革命联系，他的出身也使他有可能接近贵族。巴拉斯还担 
任督政府的代表，他在卢森堡宫设立了一个共和国代表办公处。拉 
雷韦耶尔廉正溫和，有刚有柔，眞诚拥护共和国和法制措施，国民 
公会和公众舆 论一致 拥戴他进入督政府。他担任了思想文化方面 
的职务，负责教育、科学、艺术、工业等部门。勒图尔纳以前是炮兵 
军官，他是国民公会末期的救国委员会委员，曾被指派负责国防， 
指挥作战。但自从因西哀耶斯拒绝担任督政官而改选卡尔诺为督 
政官以后，卡尔诺便负起指挥军事的责任，而把海军和殖民两个部 
281 门留给他的同僚勒图尔纳担任。卡尔诺的卓越才干和坚强果断的 
特性使他掌握了这方面的大权。勒图尔纳同他接近，就象拉雷韦 
耶尔同勒贝尔接近一样，巴拉斯则介于两者之间。这时候，五个督 
政官极其融洽地共同致力于国家重建和造福人民的工作。 

督政官忠实地遵循了宪法指出的道路。他们在共和国中央确 
立了政权机构以后，就着手建立各郡的政权机构。他们尽可能使 
一些行政机构同他们的行政机构目标一致。他们处于两个对牧月 
和葡月事伴有不满的特殊的反对党之间，不得不以坚决的行动极 
力使两派都接受介乎两种极端主张中间的新制度。他们力求恢复 
革命 a 初几年的那种无畏精神。他们曾给这两派的代理人写 信说： 
“你们是我们邀请来共同分担任务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推行这 
部共和宪法，你们的第一个道德，第一个思想，应当就是这个十 
分明确的志向，就是这种激发热情和创造奇迹的爱国的诚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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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你们的努力，革命发轫时期那种对自由的 诚挚的 爱将再一次振 
奋全体法国人的心灵，到那时候，一切将会顺利完成。每戶人家屋 
顶都飘扬着国旗，门上都写上共和标语，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欣悅的 
景象。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早日使共和国的神圣的名字眞正出于 
自愿地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 

不多久，新政府通过它的明智而坚决的行动恢复了一点信用， 

使经济得到复苏。粮食的流通也有了保证。一个月后，巴黎的粮 
食已能自行解决，不须由督政府供应。革命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积 
极性开始转到工业和农业方面。有一部分居民离开俱乐部和公共 
场所，到工厂和田地里去；革命的好处显示了出来，革命已经取消 
了行会，分散了土地，废除了特权，使文化设施增加了三倍，它会很 
快地在法国创造出巨大的福利。督政府以有力的措施促进了劳动 
生产运动，恢复了工业的公开展览，改进了国民公会时期的教育制 
度。国立硏究院、小学校、中央学校、师范学校，构成统一的共和 2 8 2 
国教育体系。在督政府中负责思想文化部门的督政官拉雷韦耶 
尔,这时想以敬神博爱教的名义建立崇拜自然的信仰，过去救国委 
员会曾以最高主宰节的方式试图建立这种信仰，但未成功。拉雷 
韦耶尔为这种信仰建立了寺院，编了歌，制定了教规和仪式。但是， 
这只能成为个人的信仰，不能长久地作为公众的信仰。敬神博爱教 
因与基督教的信仰和革命者的不信神都有冲突，所以受到了许多 
人的讥笑，不久它就不能以宗教信仰存在，而只作为一种主张保存 
下来。剩下一些自然神论者，但敬神博爱教的信徒是再也沒有了。 

督政府迫于财政拮据，缺乏款项，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它将国家仓库中一些最宝贵 的物品 出售或抵押，以应急需。现在 
只剩下国有产业了，这些产业卖不到好价钱，而且只能換来指券。 

督政府提出幷经两院批准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公偾，这是对 富人的 
最后革命手段; 但是 由于这 种措施在批准时就缺 乏信心 ，又 沒有得 



力的领导，幷未 收效。 于是，督政府试图更新纸币，建议发行土地 
票，作为货币流通，按三十比一的比値收回指券。两院通过了这一 
建议，发行总额为二十四亿里弗。土地票以国家财产作保证，因此 
具有立即兌现的优点。发行土地票以后,售出了很多国家财产，指 
券的革命任务，业已完成，土地票成了革命第二阶段的指券。土地 
票是督政府的临时的财源;但也逐渐失去信用，它是停用纸币改用 
硬币的一个过渡。 

共和国的军事形势也不太好，在国民公会末期,军事胜利已经 
减少；中央政府的暧昧立场和软弱态度，同经济上的匮乏一样，使 
军纪松弛下来。此外，将军们只要在军事指挥上略有成就,沒有强 
283 有力的政府加以制驭，他们就会不服从。国民公会派皮什格鲁和 
儒尔当两人分別指挥来因河方面军和桑布尔一马斯河方面军，责 
成他们包围和占领美因茲，以便全面控制来因战线。皮什格鲁使 
这项计划完全落空。他得到共和国的极大信任,享有极髙声誉，却 
去勾结孔代亲王，策划反革命活动。但他们沒有谈妥。皮什格鲁 
要这位流亡亲王率领所部从瑞士或来因河进入法国，答应到时按 
兵不动——当时他只能做到这一点。亲王则要求皮什格鲁首先在 
他的完全属于共和派的军队中竖起白旗。这样拖延不决对于准备 
葡月叛乱的反动派无疑是不利的。但皮什格鲁不顾国家危难，甘 
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他的新同盟者 效劳； 他故意在海得尔堡 
战败，陷儒尔当的军队于 险境； 撤出曼海姆，以巨大的损失撤除 
了对美因茲的包围,从而暴露了这一带的边境。 

督政府看到美因茲来®河方面毫无防御，旺代的战爭复起，大 
西洋和荷兰海岸又受到英军登陆的威胁;此外，谢雷和克勒曼指挥 
的意大利方面军，由于什么都缺乏,也难以坚守。卡尔诺于是拟订 
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这一次要把共和国的军队插 
入敌国的心脏。葡月事变以后被任命为国內部队指挥官的波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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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统率意大利方面军；儒尔当仍指挥桑布尔一乌斯河方面军，莫 
罗代替皮什格鲁指挥来因河方面军。督政府怀疑皮什格鲁有背叛 
行为，但不能确定，派他当了驻瑞典大使，皮什格鲁拒绝接受，回 
到故乡阿尔布瓦。由波拿巴、儒尔当和莫罗指挥的三支大军，准备 
从意大利和德意志进攻奧地利王国，在提罗尔隘口会师，然后以梯 
队形式相继向维也纳推进。三位将军已准备好执行这次大规模军 
事行动。如果这一行动获得成功，共和国就将占领反法同盟在欧 
洲大陆的首府。 

督政府派奥什将军指挥大西洋沿岸的战事，幷责成他结束旺284 
代战爭。奥什改变了他前任所采用的作战方式。这时旺代军已经 
准备屈服，初期的胜利幷沒有使他们的事业 成功； 失败和厄运使他 
们面临着更大的灾难。叛乱者由于萨维內一战失利，主要人物和 
精锐部队伤亡过半，乱军到处破坏，已经一噘不振，只求与共和国 
讲和，作战仅仅是夏雷特、斯托夫莱等几个头领的事了。奥什知 
道，必须用让步办法使群众脫离叛军，然后再打击 他们； 他巧妙地 
把保王问题同宗教问题分开，对天主教示以宽容，利用神甫去反对 
叛军的将领。他派四个纵队搜索各地，夺取居民的牲畜，但只要交 
出武器就还给他们;对武装党徒则毫不放松。经过数度交锋，他战 
胜了夏雷特，迫使他节节败退,最后终于把他擒获。斯托夫莱还想 
在他盘踞的地方扯起旺代叛旗，却被人扣留交给了共和军。这两 
个人是叛乱肇始者，也是叛乱终结者。两人都至死不屈，斯托夫莱 
死于翁热，夏雷特死于南特，他们可以说都发挥了堪当大任的特质 
和 才能。 

奥什还平定了布列塔尼。莫尔比昂郡曾被很多舒安党徒占据， 
舒安分子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庞大组织，主要首领是乔治 • 卡杜达 
尔，他们沒有打忟就控制了这个地方。奥什集中全部力量对付他 
们,不久，就将舒安党消灭或击溃》其大部分头目抛弃武器逃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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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督政府得到平叛吿捷消息后，即于获月（17 96 年6月 ） 向两院 
报吿： 內战已经最后结朿。 

共和四年的冬天就这样过去了。督政府要完全不受民主派和 
保王派攻击，那是很困难的，因为督政府的存在对这两派爭取统治 
权是个障碍。民主派是一个坚强不屈、敢于冒险的派系。对于民 
主派来说，热月9日是一个受痛苦、受压迫的 日子； 他们总是希望 
建立绝对的平等，尽管有不可克服的自然 法则； 希望建立民主自 
由，尽管有古老大国的[不利 ] 条伴。这一派战败了，不能维持统 
285治，就在热月9日被逐出 政府； 牧月2日，它对社会的影响也沒有 
了，因为它已失去了权力和暴动的力量。可是，虽然它已经瓦解， 
已经无权，还远不能说它已经消灭•，保王党葡月叛乱失败以后，这 
一派便又从衰落中兴起。 

民主派在先贤祠又建起了他们的俱乐部，督政府也容它存在 
了一个时期•，他们的领袖是格拉古 • 巴贝夫。巴贝夫自称“人民的 
护民官”。这个人胆子大，有活泼的想象力，笃信民主制度,在他那 
一派中有很大势力。他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宣传建立 “共同 幸福”。先 
贤祠俱乐部人数日益增多，使督政府感到可虑，开始曾试图加以控 
制，不久，俱乐部的集会延长到夜间，民主派的人携带着武器到那 
里去，幷且计划要向督政府和两院进军。督政府决定公开打击他 
们，共和四年风月 8 日 （1796 年 2 月），督政府封闭了先贤 祠俱乐 
部，9日，以咨文将此事报吿立法机关。 

民主派失去集会场所，又采取另一种 方式： 他们拉拢宪警团 

-其中大部分是以前的革命派，互相勾结，要废除共和三年宪 

法。督政府得知这种新阴谋以后，就派可靠的军队将宪警团解除 
武装，予以遣散。密谋分子出乎意料地再次失败，又拟订一项攻 
击和暴动的计划 :他们 成立了“救国暴动委员会”，通过一些次要的 
代理人与巴黎十二个公肚的群众取得联系。委员会的成员 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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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首领巴贝夫，几个前国民公会议员如瓦迪埃、阿马尔、舒辿厄、里 
科尔、德鲁埃、十头委员会时代的几名旧将军罗西尼奧尔、帕兰、斐 
昂、拉米。许多失业军官、从各郡逃到巴黎的“ 爱国者 ”以及旧雅各 
宾派的群众，共同组成了这个乱党的军队。其首要人物经常到他 
们称为“理性 寺院” 的地方去开会•，他们为罗伯斯比尔的死唱挽歌， 

为“人芪遭 受奴役”表示哀痛。他们串通格勒內尔军营中的军队， 2 S 6 
接纳了 一个名叫格里泽尔的上尉，以为这人是他们的人，幷且商量 
了进攻计划。 

他们 议定： 建立“共同幸輻”，为此，要分配财产，让眞正的、纯 
粹的、绝对民主派执掌 政权； 成立国民公会，由热月9日反动之后 
在流放中的六十八名山岳党人和每郡一名民主派的人物组成•，最 
后，他们决定从各城区分头出发，同时向督政府和两院进攻。他们 
准备在举行暴动的夜晚刷出两种标语，一是“1793年宪法，自由， 
平等，共同幸輻”。一是“篡夺最高权力的人应由自由的人处死”。一 
切准备就绪，文吿印好，日期确定，但是，正象大多数密谋活动中遇 
到的情况一样，他们被格里泽尔出卖了。 

花月 （5 月 ）21 日，预定进攻之日的前一天，密谋分子在举行秘 
密集会时被捕了。从巴贝夫家中搜出了谋叛计划和各种文件。督政 
府将这一事件书面报吿两院，幷布吿周知。这次荒唐的尝试带有 
明显的狂热色彩，引起了深刻的恐慌，以为这将是牧月暴动的重 
演，虽然它幷无取得成功的能力与希望。人们想起不久以前雅各 
宾派的恐怖统治仍然心有余悸。巴贝夫尽管已成为囚犯，仍然狂 
妄地提出要与督政府进行谈判。 

他给督政官们驾信说 :“督 政官先生们，你们肯屈尊与我进行 
平等的谈 判吗？ 你们已经看到，我是怎样一个有广泛威信的 中心； 

你们看到，我这一派完全能够同你们一派较量；你们看到，我这一 
派发展得多么普遍。我确信，这种情况曾经使你们吓得.发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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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贝夫最后向督政官们 写道: “我看只有一个好 办法： 请你们 
公开声明，决沒有发生过什么眞正的叛乱。你们五位只要表现得 
英勇伟大，是能够在今天拯救祖国的。我保证爱国者们会奋不顾 
身地保护你们；他们幷不恨你们；他们恨的是你们不得民心的行 
287 为。至于我这一方面，只要我获得自由，我也保证给你们以最大支 
持。”督政官幷沒有同他谈判，而是将巴贝夫的信公开，幷且把密谋 
者送到旺多姆最高法院去。 

以后巴贝夫的拥护者又进行了一次尝试。果月 （8 月 ）13 日 
夜，将近十一点，他们有六七百人，手执马刀和手枪向督政府进攻， 
但督政府有卫队把守。于是他们又去格勒內尔军营，希望通过他 
们早已布置的內应，占领这个军营•，密谋者到达时，营內已经就寝。 
啃兵喝问口令，他们 回答: “共和国万岁〖 93年宪 法万岁^ ”哨兵发 
出警报。密谋者向指挥官马洛的帐篷前进，以为可以得到加尔营 
的援助，但这个营已经调走了。马洛命令龙骑兵急忙上马应战。 
密谋者意外地受到这样的接待，几乎无力抵抗，被龙骑兵砍死和俘 
虏多人，随即溃逃。这次出动差不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他们 
失败一次，力量就减弱一次，他们也深知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格 
勒內尔军营这一仗，对这一派是个致命打击，除了在交战中的伤 
亡，被各区的军事法庭处死的也相当多，各军事法庭对待他们，就 
象以前革命法庭对待他们的政敌一样。格勒內尔军营的军事法庭 
先后五次共判决密谋者三十一人死刑，三十人流放，二十五人监 
禁。 

过了一些时候，旺多姆最高法院审判了巴贝夫及其同谋者，其 
中有: 阿马尔、瓦迪埃和约瑟夫 • 勒邦的秘书达尔泰。他们中谁也 
沒有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不怕供述自己的目的，不怕为自己 
的事业而死。.毎次开庭，在开头和末尾他们都高唱 《 马赛曲》。这 
支旧日的胜利之歌和他们的泰然自若的态度，使人不胜惊异，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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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他们仍然很可畏。他们的妻子跟着他们一起出庭。巴贝夫申 
辩结束后转过身去吿诉她们，应该跟随丈夫直到刑场，因为他们受 
刑的理由不会使她们蒙羞。最高法院判处巴贝夫和达尔泰死刑； 

两人听到判决后，就用短剑自杀了。巴贝夫是在热月以前分裂而 288 
在后来联合的旧公社和救国委员会派的最后一位领袖。这一派的 
力量越来越削弱，它的分散和孤立主要是从这时开始的。在热月反 
动时期，它构成一个结合紧密的集体；在巴贝夫领导下，它仍然作 
为一个可怕的组织维持下来。自此以后，就只有一些民主派的人， 

政党是解体了。 

从格勒內尔事件到巴贝夫的剡刑这一期间，保王党也在搞阴 
谋活动。民主派的计划在舆论界产生了一种与葡月以后的舆论相 
反的趋向，这时候，反革命分子又猖狂起来。保王党的秘密首领们 
指望在击退巴贝夫乱党的格勒內尔军营的军队中找到帮手。保王 
党急矂而笨拙，他们不会象在葡月那样利用各区的群众，也不会象 
果月18日前不久那样利用两院，他们用的是三个无名无势 的人： 
修道院长布罗杰、髙等法院辩护人拉维勒努瓦和一个名叫迪南的 
冒险分子。为了夺取格勒內尔军营幷凭借它恢复旧制度，他们贸 
然去同骑兵队队长马洛接洽。马洛把他们交给了督政府，督政府 
希望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未果，就把他们送到民事法庭。 

在葡月事件影响下选出的审判官是这些人的同党，对他们从轻处 
理，只给予短期枸留。在这个时期，各区选举由的所有权力机关与 
以军队为后盾的督政府之间展开了斗爭。双方都在本党势力范围 
內抓取力量和吸收审判官，由于选举机关受反革命势力控制，督政 
府决定让军队参加政府，以致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困难。 

督政府战胜了两个反对党，也战胜了欧洲。新的战役是在最 
好的前兆下展开的。波拿巴到尼斯指挥战事以后，即发起了最大 
胆的进攻。在这以前，这支军队一直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侧作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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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需缺乏，兵员不足三万；但是士气旺盛，有爱国精神。波:拿巴夫 
才地运用了这支军队，从此开始了那使他保持胜利二十年之久的 
伟大的惊人业缋。他率领军队离开营地进入萨沃纳山谷，以便从 
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进攻意大利。他面前是九万联军，正 
面是阿根陶指挥，左方是科利指挥，右方是博利厄指挥。不出几 
天，波拿巴便打垮了这支庞大的军队， a 示了他的天才和勇敢。波: 
章巴在芒泰诺泰击溃中路敌军，攻入皮埃蒙特 地区； 在米莱齐莫， 
他把撒丁王国军和奥地利军彻底分隔开来，他们是分別驰往保卫 
都灵和米竺这两个首府的。在击退奧军以前，这位共和国将军首 
先向左面挺进，消灭了撒丁军。芒多维一战，决定了皮埃蒙特[这 
个小国]的命运，都灵宮廷大为震惊，慌忙屈服。于是在凯拉斯科 
签订停战协定，接着在1796年5月18日，共和国又与撒丁国主在 
巴黎签订和约，撒丁国王将萨瓦地区和尼斯、丹达两个领地让与共 
和国 o 这个战役历时十五天，打了六次胜仗，取得的战果是•.占领了 
伦巴第的门戶亚历山大里亚，摧毁了法国背面的苏泽和布律內特 
两个要塞，取得尼斯领地和萨瓦，以及使克勒曼指挥的另一支阿 
尔卑 斯方面军解除负担，另作他用。 

波拿巴在皮埃蒙#战役结束后，乘胜进攻奧军，不使奥军有喘 
息帆会。他从皮亚琴察渡过波河，从洛迪渡过阿达河。这一胜利 
给他打开了进入米兰的门戶，幷且使他有可能进占伦巴第地区。 
共和军包围曼图亚,幷出现在帝国的山地，博利厄将军被迫退守提 
罗尔隘口。接着，维尔姆泽将军接替了博利厄，以一支新军增援了 
败军的残部。维尔姆泽向曼图亚挺进，企图解围，把战场转移到意 
大利。但是他和他的几个前任一样，也被波拿巴击败。波拿巴撤 
了对曼图亚的包围，先击退这支新敌军，然后以更强大的兵力再度 
包围该城，重新占领提罗尔的阵地。这次进攻的协同作战很成功。 
当意大利方面军从提罗尔威胁奥地利的时候，马斯河方面军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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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河方面军也同时向德意志进攻；莫罗在左翼的儒尔当军的支持 
下，他的右翼已差不多与波拿巴会合了。两个方面军分別从诺伊维 2 ^0 
德和斯特拉斯堡渡过来因河。他们在纵深六十法里的战线上前进； 
敌军一面后退，一面力图阻止他们的前进，破坏他们的战线。这两 
支军队已经快要达到这次行动的目的地了，莫罗攻克乌尔姆和奧 
格斯堡，渡过勒克河，先头部队已到达提罗尔隘口的背后。但是在 
这时候，与他不合的儒尔当越过了战线，遭到[奥国亲王]查理大公 
的袭击，退了下来。莫罗因左侧失去掩护，也不得不后撤，这是他 
的难以忘怀的一次撤退。儒尔当的过失是重大的，他妨碍了这次 
战役中一个大计划的实现，幷且使奥地利王国获得喘息的时机。 

维也纳宮廷在反对法国革命的战爭中失去了比利时，认识到 
保存意大利关系重大，因此它执意全力保卫意大利。维尔姆泽又 
一次被击畋之后，只得率其残部困守曼图亚。阿尔文奇将军率领 
五万匈牙利军队前来，冀图再碰一碰运气，但结果幷不比博利厄和 
维尔姆泽更好些。意大利方面军除了已有的辉煌战果之外，又赢 
得了新的胜利，从而保证了对意大利的征服。曼图亚投降了；共和 
军占领意大利以后，立即逋过山岳地带向维也纳进军。波拿巴心 
中想的是査理亲王，因为这个人是奧地利的最后的希望。波拿巴 
很快就越过提罗尔隘口，进入德境。正在这时候，莫罗指挥的来因 
河方面军和奧什指挥的马斯河方面军，又成功地执行了前次战役 
的计划；奧国宮廷惊惶失措，不得不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奥地利 
已经动用了它所有的军队，试过所有的将军，而法兰西共和国的军 
力则正处在强盛 时期。 

意大利方面军在欧洲完成了法国車命的事业。这次战役的巨 
大胜利应归功于天才将领巧遇精兵。波拿巴的助手都是能独立指 
挥作战的将军，能负责执行一项军事行动或一场战斗，波拿巴的军 
队是有素养的法国公民，有高尙精神和雄心壮志，他们拥护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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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革命扩大了祖国的版图，维护了在纪律约朿下的自由；幷使每 
291个士兵都能成为将军。一位天才的将领有了这样的军队，不获得 
成功是少有的。日后当他回忆最初几年的胜利时，不能不对于他 
的刚愎自用，独断独行、使军队过于机械、使将军们过于唯他的命 
令是从而感到后悔。波拿巴是从战爭的第三个阶段开始指挥的。 
1792年的战役是按照旧的方式进行，军队分散，各自单独行动，不 
离开自己的战线。救国委员会则将军队集中起来，不是面对当前 
的敌军作战，而是把距离拉开，加速军队的运动，集中力量指向一 
个共同目标。救国委员会在每一战役中这样做，波:拿巴则在每一 
战斗中这样做，他把所有军队集中使用，指向有决定性的一点，以 
一支军队迅速打败几支军队。他能把大部队运用自如，使军队在 
他的视野以外活动，当要占领一个阵地或取得一次战斗的胜利时， 
能随时把军队部署在指定地点。波拿巴的外交才能也同他的军事 
才能一样出类拔萃。 

意大利半岛上各小国的政府差不多都参加了反法同盟；但这 
些国家的人民却倾向法兰西共和国。波拿巴依靠这些人民，消灭 
了他未能征服的皮埃蒙特；把以前依赖奥地利的米兰改变为“西 
沙尔平共和国”；他利用[向占领地]征收特別税，来削弱托斯卡纳 
以及巴马和摩德纳等小国，而不加以占领。教皇在波拿巴战胜博 
利厄的时候，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在维尔姆泽来援时，竟又违 
反协定，现在他不得不割让罗马涅、波伦亚和斐拉拉，来換取和 
平； 这些地方都被合幷到西沙尔平共和国。热那亚废除了贵族 
政体，变成单一的利古里亚共和国。曾经为联军提供便利幷在军 
队后面暴动的威尼斯贵族政体，甚至失去存在而被强制让给奧地 
利，作为交換米兰的条件。 

根据累欧本停战协定的预备条款，奥国放弃比利时，比利时于 
是合幷于法国，奥国幷承认西沙尔平共和国。至此所有参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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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国家都已放下武器，英国也要求谈判。法国国內平靜无事，在 
国外则越出了原有的版图，周围有荷兰、伦巴第和利古里亚这样的 
新兴共和国，卫护着它的侧面，幷在欧洲扩展它的共和制度。反法 
同盟已经沒有力量再进攻革命。历届革命政府-一一 8月10日以 292 
后的无政府主义的政府，5月31日以后的独裁政府，督政府时期 
的法制政权，[对外]都获得胜利。革命每遇到一次对抗，就在欧洲 
的土地上前进得更远些。1792年，革命只到达比 利时； 1794年，革 
命巳扩展到荷兰直至来因河；1796年，则侵入了意大利，幷且开始 
进入德意志。如果革命继续进展，同盟方面就必然害怕它征服的 
地区还要扩大。于是，全面媾和的条件成熟了。 

但是，由于共和五年 （1797 年5月 ） 的选举督政府的局势发生 
了很大变化。这次选举以合法方式把保王党引进了立法议会和政 
府，因而使葡月战斗所决定的东西又发生了问题。直到此时，督政 
府和两院是一直和衷共济的，因为这两者都是由利益一致的国民 
公会派组成，都要求在经历各种党派风暴之后建立共和国。双方 
关系融洽，共同决定措施。两院同意了督政府的各项要求;批准了 
督政府关于财政和行政的方案，只是略加修改，同时也批准了督政 
府对待叛乱、对待军队、对待欧洲的行动。少数反对国民公会的人 
在两院中组成了一个反对派，但是，这个反对派在未因改选三分之 
一代表而加强其力量以前，还只是有分寸地反对督政府的政策。 
它的主要人 物有： 巴尔贝-马尔布瓦、帕斯托雷、沃布朗、迪马、陂 
塔利斯、西梅翁、特隆松•杜 • 库德雷、杜邦•德 • 內穆尔；这些人 
多半是立法议会时期的右派代表，有几个死心塌地的保王党。不 
久以后，共和五年新选出的代表加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就变得不 
那样态度暧昧，而转为气势汹汹了。 

保王党建立了一个有领导、有代理人、有经费、有报纸的庞大 
而活跃的联合组织。他们把共和派排除在选举之外，把那些跟随 



最有力量的党派走的群众拉过去，打着群众的旗子。他们甚至连 
大革命初期的爱国派都不肯接纳，只选举顽固的反革命分子或态 
度暧味的君主立宪派。这样一来，共和派都在政府和军队里面，保 
王党则在各选举会议和两院之內。 

293 共和五年牧月1日 （5 月20日），两院组成了。从一开始它们 

就显示出它们的主导思想。由保王党派遣到新的反革命战场来的 
皮什格鲁，被热烈地选举为五百人院的议长；巴尔贝-马尔布瓦以 
同样热烈情况获得元老院议长的职位。督政官勒图尔纳于花月 
30日经过投票被指定为任期届满，立法机关就任命另一个督政官 
來接替他，他们选中了驻瑞士大使巴泰勒米，这个人属于溫和派， 
主张和平，他的这个身分对两院和欧洲都是合适的•，但是在整个革 
命时期.，他一直在国外，所以又不宜于领导共和政府。 

继这些对督政府和国民公会派的初步的敌对行动之后，是更 
为带实质性的攻击。他们毫不留情地谴责督政府的行政和政策。 
丼实督政府已经做了一个法制政府在革命形势下所能做到的一 
切。保王党指责督政府连年用兵，财政紊乱。立法机关的多数人 
巧妙地抓住了公众的需要，主张无限制的出版自由，使新闻记者得 
以抨击督政府，为建立另一种政权制度作輿论准备；主张和平，要 
共和围放弃 武力； 最后，他们还主张紧缩开支。 

这钱要求有其有利于国民的一面。疲惫不堪的法国需要这一 
切以完成社会复兴。因此，人们大体上都赞同保王党的襄求，但动 
机是完全不同的。人们看到两院对教士和逃亡者采取的措施更加 
为之不安。人们希望和解，而不希望在革命中被打垮了的人又以 
B 屯利者的姿态回米。两院非常匁忙地制定了赦免教士和逃亡者的 
法令。两院撒销了以宗教问题或不赞成世俗化为理由而流放或监 
禁教士的法令，这是对的；可是两院还要恢复天主教 旧日的 特权， 
准许它鸣钟公开活动，废除神甫应与国家公务人员同样宣誓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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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五百人院一个年轻的里昂代表卡米尔 • 约尔当是在该院颂扬 

僧侶阶级的主要人物，这位代表能说会道，大胆地宣扬他的宗教思 
想。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使人感到意外，激起强烈的反对。当294 
时人们热心的仍然是爱国，因此当看到另一种热情——宗教的热 
情复活时，就不胜诧异 •. 前一个世纪和法国革命时代，已经使人们 
对这种宗教热情完全失去习惯，甚至不能理解。现在则到了这样 
一个 时期： 旧有的党派敢在迄今独占统治地位的改革派的信仰和 
言论存在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信仰，发表自己的言论。因此，象 
通常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一样，议会中产生了一种对卡米尔•约 
尔当的反感，人们嘲弄他，管他叫“约尔当 • 当当响”，“约尔当•教 
m 堂钟”。僧侶的维护者这回沒有成功，五百人院还不敢作出恢复教 

» 堂敲钟和神甫自由的决定。溫和派经过一阵犹豫，站到督政府方 

面，他们坚持了公民宣誓的法令，高呼“共和国万岁 i ” 

但是，反对督政府的活动还在继续，特別是在五百人院，比元 
老院更狂热更急躁。这一切大大助长了国內保王党的气焰。对爱 
国派和购 K 国有产业者的反革命报复行为又复出现。逃亡贵族和 
反抗派教士纷纷回国，这些人对任何一点革命的事情都不能容忍， 
毫不隐讳他们的颠覆阴谋。督政府的权威在中央受到威胁，在外 
郡受到曲解，变得完全沒有力量了。 

但是，保卫国家的要求，忠 f 督政府、特別是忠于革命的人的 
关心，都使政府受到激励，增加勇气。两院攻击政府的行径使人对 
它们对共和国的态度产生怀疑，起先支持两院的一部分人不再支 
持它们了。1791年立宪派和督政府派联合起来了。在这一联盟 
的支持下成立的萨尔姆俱乐部是与久已作为两院最有影响的议员 
聚会场所的克利希俱乐部对立的。督政府依靠的是舆论，同时也 
/ 不忽视它的主要支柱一一军队，它把奥什指挥的桑布尔一马斯 

1 河方面军的几个团调到巴黎附近。军队本来是不准越界进入 e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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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周围六十公里（十五法里）以內的宪法区的，但这一次越过了；两 
院指责督政府这一违法行动，督政府佯作不知此事，提出了非常难 
以自圆其说的辩解。 

两派互相对峙 ，一 方以督政府、萨尔姆俱乐部、军队为依靠；另 
一方以两院、克利希俱乐部和保王党的沙龙为据点。双方都准备 
以革命行 动对付 对方。群众是旁观者。有一个主张立宪与和解的 
中间派曾试图防止纷爭，恢复不太容易的合作。其首脑是卡尔诺， 
支持这种和解主张的是以蒂博多为首的几个五百人院议员和相当 
多的一部分元老院议员。在这个时期，卡尔诺是宪法督政官，与立 
法督政官巴泰勒米形成政府中的少数派。卡尔诺这人，行为非常 
严格，见解非常固执，他同巴拉斯和高傲的勒贝尔都合不来。他们 
性格不同，主张也不同。巴拉斯和勒贝尔，还有支持他们的拉雷韦 
耶尔，都倾向于对两院采取政变手段，卡尔诺则主张严格地按法律 
行事。这位伟大的公民认为每个革命阶段的政府形式都适合当时 
的环境，这个见解很快就成为他的固定信念。在改国委员会时代， 
他的固定想法是实行独裁;在督政府时代，他的固定想法是实行法 
制政权。由于他看不出形势中的任何变化，就抱着一种自相矛盾 
的态度，在战爭时主张和平，在政变时则主张法制。 

两院看到督政府的有所准备，也颇感不安，因此有意于和解， 
条件是撤換他们不信任的几个部长，其中包括司法部长梅兰（杜埃 
人）、外交部长德拉克鲁瓦、财政部长拉梅尔。另一方面，他们又 
要求保留国防部长佩蒂埃、內政部长贝內泽赫、警务部长科雄 • 
德•拉帕朗。立法议会由于在督政府沒有权力，所以要确保在各 
部的势力。勒贝尔、拉雷韦耶尔和巴拉斯认为这样做可能把敌人 
引进政府，因此拒绝了这个要求，撤換了两院所袒护的部长而保留 
了其他部长。贝內泽赫由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接替，佩蒂埃 
由奥什接替，不久又換为谢雷，科雄•德 • 拉帕朗由勒努尔-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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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接替，后者又因缺乏果断，換为索丹。塔列朗也参加了这任內 296 
阁。自从国民公会结束以后，他的名字便作为1791年的革命派而 
从逃亡者的名单中勾销了。塔列朗目光敏锐，一向站在最有胜利 
希望的一边，这时他成了拥护督政府的共和派。他接替了德拉克 
魯瓦的外交部长之职。他的建议，他的果敢行动，对于果月事件起 
了很大的作用。 

看来，冲突是越来越不可避免了。督政府不愿和解，和解至多 
只能使它本身和共和国垮台的日子推迟到共和六年的选举。于 
是，督政府发动军队向两院写措词激烈的抗议书。波拿巴一直在 
不安地注视着在巴黎酝酿的事变。尽管波拿巴与卡尔诺有联系，幷 
且直接通信，波拿巴仍派副官拉瓦莱特回巴黎去了解政府內部存 
在的分歧、周围的阴谋活动情况。波拿巴答应督政府，果眞一旦有 
事,他的军队将支持它们。波拿巴派奧热罗带着军队的抗议书来到 
巴黎。士兵们的抗议书中写 道:“ 你们发抖吧！保王 党们！ 从阿辿杰 
河到塞纳河只有几步远。你们发抖吧 i 现在是淸算你们的罪恶的 
时候了，你们将在我们的剌刀下受到应有的惩罚 f ”军队的参谋部 
则写道:“我们看到保王派阴谋威胁自由，感到非常愤慨。我们以 
为国牺牲的烈士们的名义宣誓，我们要与王权和保王党战斗到底 I 
这就是我们的感情，这就是爱国者的感情。保王党敢露头，那就要 
他们 的命！ ”两院对于军队的这种态度大为恼火，但又无可奈何。负 
责指挥来自桑布尔一马斯河方面的军队的里什庞斯将军，把部队 
驻扎在凡尔赛、默东、万森一带。 

在牧月，两院曾经是进攻者；但是，由于他们的事业可以推延 
到共和六年，那时他们将不战而胜，所以自热月 （1797 年7月）以 
来，一直取守势。不过他们已作了一切战斗准备，他们下令封闭立 
宪派的团体，以便除掉萨尔姆俱乐部这个 障碍; 他们还扩大了会议 
厅监察官委员会的权柯，这个委员会已经成为立法机关的政府，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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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约和皮什格鲁这两个搞阴谋的保王党也是其中的成员。原属督政 
府的两院警卫队，已归会议厅监察官直接指挥。果月17月，立法机 
关想取得葡月事件时的民兵的支援，于是根据皮什格鲁的建议决 
定成立国民自卫军。第二天，18日，即执行这项决定的日子，两院 
将要发出撤走军队的命令。事情演变到此地步，革命与旧制度之间 
的严重斗爭，又必须以决战来定胜负了。狂热的维约将军主张采取 
主动： 控吿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三个督政官，把另外两个 
督政官召到立法机关来；如督政府不服从，就敲起警钟，率领各区 
群众进攻督政府;派皮什格鲁领导这次合法暴动，要迅速勇敢地在 
白天实现这些措施。皮什格鲁犹豫不决；怀疑派的意见占了上风， 
于是采取了合法准备的缓慢步骤。 

督政府方面却不是这样。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决心 
立即打击卡尔诺、巴泰勒米及两院派的大多数，定在18日淸晨发 
动政变。夜间，巴黎周围的驻军在奧热罗的指挥下进了域。督政府 
三巨头计划在立法机关开会之前就派军队占领杜伊勒里宫，以免 
事后再用武力驱逐他们；同时逮捕主要阴谋分子，然后在卢森堡官 
附近召开两院会议，以法律手段结束用武力开始的政变。督政府 
已经与两院中的少数达成协议，幷且可望得到群众的支持。夜间 
一点，军队开到了市政厅，分布在堤岸、桥梁、爱丽舍田园大街等 
处，不多一会，便有一万二千人和四十门炮包围了杜伊勒里宮 。裊 
四时，鸣放了警炮，奧热罗将军出现在社尔南桥的栏杆前面。 

立法机关警卫队也戒备起来。会议厅监察官们晚间听到有军 
事活动，便赶到社伊勒里宮，守卫大门。警卫队指挥官拉梅尔对两 
298院是忠心耿耿的，他将自己的八百名警卫兵布置在宮苑中的各个 
通道上，关起了宮苑的大铁门。但是，皮什格鲁、维约和拉梅尔用这 
样人数少而不可靠的兵力是不可能对督政府作出什么抵抗的。奥 
热罗甚至不需要强行通过杜尔 南桥； 他刚看到警卫队，向他们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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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你们是不是共和 派？” 这些讐卫队就立刻放下武器，答以“奥热 
罗万岁 1 ”“督政府万岁 I ”站到他这一方面来。奧热罗穿过宮苑，进 
入议会厅，逮捕了皮什格鲁、维约、拉梅尔和所有的会议厅监察官， 

把他们押送到丹普尔监狱去。两院的成员得到监察官们的紧急开 
会通知，纷纷赶到开会地点；但是他们有的被捕，有的被军队撵走 
了。奥热罗向他们宣 布：督 政府出于保卫共和国、提防他们中间的 
谋反分子的需要，已指定奥代翁大剧院和医学院为两院开会地点。 

在场的议员们大都反对这种军事暴力行动和督政府的越权行为， 

但是他们不得不屈服。 

淸晨六点钟，军事行动即吿结束。巴黎人醒来的时候看到全 
副武装的军队和贴在墙上的关于严重叛乱阴谋的吿示，号召人民 
遵守秩序，信任政府。督政府刊印了莫罗将军的一封信，信中揭发 
了他的前任皮什格鲁与逃亡者阴谋勾结的详细內容，同时刊印了 
孔代亲王致元老院代表安贝尔-科洛梅的一封信。全城居民都很 
安靜。他们只是看到这次事变中沒有党派而只有军队参加，幷未 
表示赞许或遗慽。 

督政府需要使这一次不平常的行动合法化，特別是使 它圆滿 
结束。五百人院的议员和元老院的议员聚集到奥代翁大剧院和医 
学院幷达到法定人数以后，便宣布复会。他们接到督政府的一份 
咨文，说明这次采取各种措施的理由。咨文中 说:“ 立法议员先生 
们，如果督政府再晚一天采取措施，共和国就会落到敌人手中。你 
们开会的地方就是叛乱分子的集合 地点； 他们昨天分发地图和领 
取武器的证件，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昨夜和他们的共谋分子联 299 
系，也是在那个 地方； 他们现在还试图在那里或在其附近组织秘密 
集会，保安机关正在驱散他们。如果让忠实的代表们和祖国的敌 
人混杂在一个搞阴谋的巢穴中，那就是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忠实的 
代表们的安全于是五百人院成立了一个负责提出公安法的委员 


313 



会，其组成人员有：西哀耶斯、普兰-格朗普雷、维莱尔、夏扎尔和 
布莱。公安法是一项流放的办法；只不过是，在这第二阶段的革命 
和独裁的时期，以流放来代替断头台而已。 

被判处流放的五百人院的议员有：奧布里、 J . J •埃梅、贝亚 
尔、布竺、布瓦锡 • 丹格拉斯、博尔 irt 、 布尔东•德 • 洛瓦茲、卡 
德鲁瓦、库舍里、德拉埃、德拉呂、杜梅尔、迪莫拉尔、迪普朗杰、吉 
贝尔 • 德斯莫里埃、亨利 • 拉里维埃尔、安贝尔 • 科洛梅、卡米尔* 
约尔当、儒尔当（罗纳河口郡的）、加尔、拉卡里埃、勒马尔尙-果米 
古尔、勒梅雷、梅尔桑、马迪埃、马伊亚、诺阿耶、安德烈、马克-卡 
尔丹、帕维、帕斯托雷、皮什格鲁、波利萨尔、普雷尔-蒙托、卡特梅 
尔-坎西、萨拉丹、西梅翁、沃维利埃、维诺-沃布朗、维拉雷-儒 
瓦约茲、维约。元老院的议员有 ：巴尔 贝-马尔布瓦、迪马、费罗 - 
瓦扬、拉丰-拉德巴、洛蒙、米雷尔、米里內、帕拉迪、波塔利斯、罗 
维尔、特隆松 • 杜库德雷。督政府中的督政 官有： 卡尔诺、巴泰勒 
米。此外，被判处流放的还有修道院长布罗杰、拉维勒努瓦、迪南、 
前警务部长科雄、前警务部官员多松维尔、米兰达和莫尔冈两位将 
军、新闻记者絮阿尔、前国民公会议员马耶和指挥官拉梅尔。有几 
个被放逐的人逃脫了这项法令，卡尔诺就是其中之一。大部分被 
判处流放的人被运送到卡宴①，但还有许多人沒有离开雷岛③。 

督政府极力扩大流放的范围，甚至把三十五家报纸的主编也 
列入流放之列。督政府打算把进入两院、各报馆、各选举议会、各 
郡等机构中的共和国的敌人一举消灭。有四十八个郡的选举被宣 
布无效。凡属有利于教士和逃亡者的法令全被撤销，在热月9日 
以后在各郡掌政的人一律撤职，过去被打倒的共和派官员则一 
300律复职。果月政变完全不象葡月胜利那样的中央只是政变。在上 

①卡宴 ( Cayemve )， 法属圭亚那的首府，在南美洲北部。——译者 

⑤雷岛 （ l’Ue de R 6)， 在法国中部大西洋海岸附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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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失败中仅仅是被击退的保王党，在这次政变中则被 打挎了 。但 
是，这次政变又一次以独裁代替了法制，以致引起了另一次革命， 
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 

我们可以这样说：共和五年果月18日，督政府必须制服两院， 
从而战胜反革命，否则，两院就要推翻督政府，从而战胜共和国。 
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现在要问 的是： 第一，督政府是不是可以用 
政变以外的別的手段取得胜利；第二，督政府在胜利之后是否做得 
太过分了。 

政府是沒有解散两院的权力的。经过一场以建立极端权力为 
目的的革命之后，人们沒有能够赋予第二级权力机关以监督人民 
最髙权力之权，幷且在某种情况下使立法议会服从督政府。旣然 
沒有这种试验性的政治特权，那么，督政府有什么办法来把敌人从 
国家的心脏淸除出 去呢？ 旣然不能根据法律来保卫革命，就只有 
采取独裁手段了。但是，采取独栽手段违反法制原则，不符合它本 
身存在的条件•，所以，督政府在拯救革命事业后不久，却使自己垮 
台了 。 

督政府所取得的胜利由于使用暴力而被玷汚了。可怕的、违 
背法理的流放法令，使许多人遭到 迫害； 人们狭隘的私心与维护事 
业的意向混杂在一起，督政府不惜滥用作为政变唯一遁辞的粗暴 
手段。督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本来应当只流放为首的谋叛 
分子。但是，一个政党不滥用独裁的权力是很少见的，当它掌握了 
武力而不认为宽大将产生后患，也是很少见的。果月18日的失败 
是保王党的第四次失畋，两次是丧失政权的失败，发生在7月14 
日和8月10 日； 两次是夺回政权而未成的失败，发生在葡月13曰 
和果月18日。这种成事不足、贻害久远的尝试的反复重演，是保 
王党日后屈服于执政府和帝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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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从共和五年果月18日 （1797 年 
9月 4 日）到共和八年雾月 
18 0 (1799 年 11 月 9 日） 

督政府经过果月18日政变后变成略为缓和的革命政府^ —除 
英国外的欧洲普遍和平。——波拿巴回巴黎；远征埃及^——共和六 
年的民主 选举； 花月22日督政府宣布选舉无效。——第二次反法同 
盟；腴国、奧地利、英国分別从意大利、瑞士、荷 M 进攻共 和国； 处处 
打败仗。——共和七年的民主 选举； 牧月30日两院的反扑，解散旧 
督政府。一新督政府和两院中的 两派： 以元老院的西哀耶斯和罗 
歇-迪科为首的溫和共和派；以五百人院和马內日杜①的橡兰和戈 
伊埃为首的极端北和派。各种不同的计划。——马塞纳在瑞士和布 
律纳在荷兰的胜利。——波拿巴从埃及 返国； 波拿巴与西哀耶斯 
及西哀耶斯派合作。——雾月18 tl 和19日的事变。——督政府统 
治的结束。 

果月18日政变的结果主悪是恢复了革命政权，不过较前稍微 
缓和了。两个旧特权阶级再一次被排除在法国社会之外；反抗派神 
甫再一次被放逐。舒安分子和逃亡的旧保王党分子一度占据的各 
郡的战场，现在让给了旧共和派。参加过波旁王朝近卫军的人，国 


①舄内日社 ( Soci 6 t 6 du Mandge ) ,又称马内日俱乐部，由残存的雅各宾派组 
成。其集会地点先在先贤祠，后改在巴黎马术厅 （〗a Salle du manage ) ，闽以此为名。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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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髙级官员，高等法院中的法官，圣灵骑士团和圣路易骑士团的 
骑士，马耳他的骑士，以及一切反对取消贵族而保留贵族爵位的 
人，都必须离开共和国的国境。以前的旧贵族或者获得贵族爵位 
的人，必须在七年后才能行使公民权利，也就是，可以这么说，必须 
先经过一个学习做法国人的阶段。[督政府]这一派要重新掌握统 
治权，就再度实行独裁，幷采取了不得人心的暴力手段。 

这时，督政府的权力达到了极盛时期，在一个时期內，它已经 
完全沒有拿枪的敌人。督政府敉平了国內一切反对势力之后，就 
根据康波福米奥和约强迫奥地利接受欧洲大陆的和平，同时与德 
意志帝国在拉什塔特会议进行谈判。对于维也纳宫廷来说，康波 
福米奥和约要比累欧本的预备条款有利。和约规定以威尼斯的一 
部分补偿奥国失去的比利时和伦巴第。威尼斯这个老共和国被瓜 
分 了：法 国保留伊利里亚群岛，而把威尼斯城、伊斯特里亚省和达302 
尔马提亚省划归奧地利。督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娛， 
使自己变成眞正侵凌別国的罪人。人们可以在对某种制度的狂热 
信奉的支配下使一个国家自由，但决不可拿一个国家来给予別人。 
督政府粗暴地瓜分了 一个小国的领土，开了这种民族间的交易的 
恶劣先例，此后就多次为他国所效尤。而且由于不明智地把威尼 
斯让给奧地利，奥地利的统治就迟早会扩大到意大利。 

1792年和1793年的反法同盟解散了，现在的交战国只有英 
国一个国家。伦敦政府进攻法国，目的在削弱法国，它完全无意于 
把比利时、卢森堡、来因河左岸、波朗特鲁韦、尼斯、萨瓦，以及热那 
亚、米兰、荷兰三个保护国让与法国。但是，英国政府需要平息国 
內的反对和充实它的攻击力量，因此提出和议，英国政府派马姆斯 
伯里爵士为全权代衮，先到巴黎，以后又到里尔。皮特[首相]提出 
的条件幷无诚意，督政府沒有被他的外交圆滑手段所欺骗。谈判 
两度决裂，两国间的战爭迄未停止。英国一面在里尔进行谈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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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圣彼得堡策划 t ; 英、俄、土]三国同盟——又称第二次同盟。 

督政府方面，一无经费来源，二无政党支持，除了依靠军队，別 
无办法，除了继续臝得战爭的胜利，別无其他功绩可言，因此它不 
能同意建立普遍和平。督政府增加了几种税收，又把公偾加以贬 
値，只用现金支付三分之一，使公偾持有人大受损失，因而加深了 
人(门的不满。它必须以战爭来维持自己，如果把庞大的军队解散， 
那是有危险的。这样做不但会使督政府失去实力，使法国听任欧 
洲宰割，而且会引起大动荡——除非在局势非常安定、福利和生产 
有很大发展的时候才能这样做。督政府迫于情势，决定进攻瑞士 
和远征埃及。 

这时，波拿巴已经返回巴黎。这位意大利的征服者和欧洲和 
平的缔造者，受到督政府的欢迎。这种热烈表示，在督政府是勉强 
3 03的，但人民是眞心实意的。督政府授与波拿巴以任何共和国将军 
从未享有过的荣誉。在卢森堡官建起一个祖国祭坛，用从意大利 
虏获的各种旗帜搭了一座牌楼，让波拿巴从牌楼下走过，去参加盛 
大的对他的欢迎仪式。督政府主席巴拉斯在对他的胜利表示赞扬 
和祝贺之后，敦促他“举行一次出征，为伟大民族冼雪耻辱，恢复尊 
严，为他一生的功业增光”。这次出征指的是征服英国。表面上是 
准备在英国登陆，实际上却是准备进攻埃及。 

这样一个军事计划，对督政府和波拿巴都是合适的。这位将 
军在意大利的独断独行的举动，以及他那有些做作的朴实中透露 
出来的野心，使他若留在督政府身边就是一个危险人物。波拿巴 
自 己也担心若无所作为会影响他已获得的重大声望； 因为 人们对 
于自己所景仰的人总是企求甚高，迫使他非极力保持自己的荣誉 
不可。这样，督政府看到的是，远征埃及可以使一个可怕的将军 
离开，又指望假道印度攻击英国人，而波拿巴则认为这是一个宏伟 
计划，旣是一个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又^一个博得惊世声名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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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共和六年花月30日 （1798 年5月19日），波拿巴率领一个 
拥有四百艘船只的舰队和一部分意大利方面军从土伦出发。他先 
占领马耳他岛，然后从那里向埃及进发。 

为了进攻英国而破坏奥斯曼帝国的中立的督政府，由于驱逐 
瑞士境內的流亡分子已破坏了瑞士的中立。法国的思想已经深入 
曰內瓦和沃州。但是，屈服于伯尔尼贵族势力的瑞士邦联的政策却 
完全相反，凡是拥护法兰西共和国的瑞士人都被逐出本州。伯尔 
尼还是流亡分子的大本营，破坏革命的一切阴谋都是在这里策划 
的。督政府为此表示不满，但沒有得到任何满意的结果。根据旧的 
条约归法国保护的庆州人，要求法国支持他们反抗伯尔尼的暴政。 
沃州人的呼吁，督政府本身的忧虑以及在瑞士扩大共和制度的欲 
望，这些都是使督政府做出决定的原因> 而不是象人们所责难的是 
出于夺取伯尔尼的小小财富的意图。也进行过一些谈判，但是毫 304 
无结果，于是爆发了战爭。瑞士人勇敢顽强地进行抵抗，认为自己 
是在复兴祖先的时代，可是他们失败了。日內瓦归幷法国，瑞士的 
古老宪法改为共和三年的宪法。从此以后，瑞士邦联出现了两派， 

一派拥护法国和革命，另一派拥护奥地利和反革命。瑞士再不是 
共同的屛障，而成为欧洲的通衢了。 

继瑞士的革命之后，是罗马的革命。迪福将军在罗马的一次 
暴乱中被杀害。作为惩罚这种凶杀罪行 —— 教皇政府对它沒有采 
取任何措施——的结果，罗马也改变成为共和国。这一切，加强了 
督政府的制度，使它在欧洲处于优势。督政府成了好几个共和国 
的首脑，包括黑尔维谢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 

西沙尔平共和国、罗马共和国，它们都是依照同一模型建立的。但 
是，当督政府向外扩张自己势力的时候，它又受到国內各党派的威 
胁了。 

共和六年花月 （1798 年5月）的选举对督政府很不利。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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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与共和五年的选举完全不同。自从果月18日政变以后，革命 
的敌人敛迹了，硕果仅存的共和派的势力完全恢复了。他们又建 
起了俱乐部，叫做“立宪派俱乐部”。这一派在选举产生的两院中 
都占优势，这次选举与往常不同，两院共选出四百三十七名代表， 
其中五百人院代表二百九十八名，元老院代表一百三十九名。临近 
选举的时候，督政府极力攻击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但是，督政府 
的声明影响不了民主派的选择，于是决定根据两院在果月 1 S 曰政 
变以后授与它的审核选举会议工作的权力的临时法令，宣布这次 
选举无效。为此，督政府请求立法机关委派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 
这项工作。花月22日，大部分选举已被宣布无效。在这个时期，督 
政府派如同九个月以前打击保王党那样打击了极端共和派。 

督政府希望保持政治平衡；这是它执政的最初两年的特点，但 
现在它的情况已经大有改变了。从上次政变之后，它就不能够再 
是一个不偏不倚的政府，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立宪政府了。督政 
305府这样的一意孤行，引起了所有的人的不满,但是它仍然这样存在 
到共和七年的选举。督政府显得很活跃，但范围狭隘，有些忙乱。 
接替卡尔诺和巴泰勒米的梅兰 C 社埃人）和特雷拉是两个政治律 
师。勒贝尔沒有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却有政治家的高度的果断。作 
为政府首脑，拉雷韦耶尔-勒波对于敬神博爱教过分关心了。至于 
巴拉斯，仍旧放浪形骸，过着他的颓废生活，继续在督政府中摄政。 
他的官邱成了赌徒、荡妇和形形色色投机商人的聚会之所。各督 
政官的政绩如何，受到他们个人性格的影响，特別是他们的处境的 
影响；当时督政官们的处境是困难的，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对全欧 
洲作战的烦恼。 

当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在拉什塔特与德意志帝国谈判和平的时 
候，第二次同盟已经开始行动了。康波福米奧和约只不过是奥地利 
的缓兵之计。英国沒有费力就把奥国拉入了第二次同盟，除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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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士和西班牙，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加入这个同盟了。英国政府的 
资助和西方的吸引力，是俄国加入同盟的决定性原因。土耳其和 
北非几个国家因法国出兵埃及而参加了同盟；德意志帝国是为了 
收复来因河左岸，意大利半岛的小国是为了消灭那几个新的小共 
和国。当人们正在拉什塔特讨论有关德意志帝国、有关割让来因 
河左岸、有关来因河的通航和拆除右岸几处堡垒的条约时，俄军开 
进了德意志,奥军亦已出动。法国的全权代表们出乎意料地接到在 
二十四小时內回国的命令，他们当即服从，在取得敌国将军所发通 
行证以后启程。他们在离开拉什塔特不远的地方，被奧国轻骑兵 
拦住，幷在确实知道他们的姓名、身分后加以杀害，博尼埃和罗贝 
尔若当时身死，让•德布里受重伤后死去。这种前所未闻的违犯 
国际公法的行为，这种有预谋的、对三个身负神圣使命的人的迫 
害，激起了全国的公愤。立法机关决定向那些应对这一罪行负责 
的政府宣战。 

在意大利和来因河，已经开始发生敌对行动。督政府获悉俄 
军出动以及料到奧军的企图以后，通过两院制定了一项征兵法令。306 
征兵令为共和国补充了二十万壮丁。这项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的法令，是实行更为正常化的方针的结杲。以往的全国皆兵是为 
祖国的革命服务，这次的征兵则是祖国的法定的兵役制度。 

最迫不及待的为联军打头阵的几个国家已经发动进攻。那不 
勒斯王国向罗马进军，撒丁国王兴兵威胁利古里亚共和国。他们 
经不起法军的攻击，法军毫不费力就把他们打败幷占领了他们 
的国土。尙皮奥內将军经过一场激战获胜后进入那不勒斯。该城的 
下层群众在城內抵抗了三天；但是失败了，那不勒斯共和国宣吿成 
立。懦贝尔将军占领了都灵，这样，在新战役开始时,整个意大利都 
落到法军手里了。 

联军的实际兵力和后备兵力都优于共和国。它们从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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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荷兰三方面大举进攻。一支强大的奧军冲进了曼图亚地区， 
在 H 迪杰河方面两次击败谢雷，不久就与那个有些古怪而一直打 
胜忟的苏沃洛夫会师。莫罗接替了谢雷，他比谢雷更有决断力一 
些。他先向热那亚方面撤退，以便保住亚平宁山的屛障幷与麦克 
唐纳指挥的曾在特雷比亚河被击溃的那不勒斯方面军会合。于是， 
奥俄联军便将主嬰兵力转移到瑞士方面。几个俄国兵团与查理大 
公会合在一起 3 查理大公曾在来因河上游击败儒尔当，这时他准 
备越过瑞士 防线。 与此同时，约克公爵率四万英俄联军在荷兰登 
陆。法国外围的那妓小共和国被占领了，联军获得了几次新的胜 
利，已经可以进攻車命的发祥地本身了。 

共和七年花月 （1)99 年5月）的选举就足在这军事失利、各派 
不满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选举和前一年的选举一样，是按共和 
派的意志进行的。督政府已经沒有力量应付困难局势和各派的不 
307满。勒贝尔依法去职，由西哀耶斯接替，使督政府失去仅有的能顶 
住风暴的人，使一个最坚决地反对政府的人得以进入这个受到报 
失的、疲惫不堪的政府。溫和派和极端共和派联合起来向督政官 
质询共和国当前的內外形势。两院宣布处于长期开会状态。巴拉 
斯离弃了他的同僚们。两院的忿怒完全集中到旧督政府的最后几 
个支持者特雷拉、梅兰和拉雷韦耶尔身上。两院免了特雷拉的职， 
因为他先后担任立法职务和督政府职务的间隔时间不满一年，不 
合宪法的规定。代替他的是前司法部长戈伊埃。 

两院的发言者猛烈抨击梅兰和拉雷韦耶尔。由于两院不能把 
这两人免职,就企图迫使他们自己辞职。各督政官感到威胁，向两 
院递送咨文，进行辩白，幷喪求和衷共济。牧月30日，共和派的贝 
特朗（卡尔瓦多斯郡代表）登上讲坛，他在审査了督政官们提出的 
迚议以后大声说:“你们提出要双方和哀共济，我清你们认眞考虑 
一下，你们是否还能保持你们的职位。你们如果热爱共和国，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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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你们已经不能再为祖国做好事，你们将永 
远不会获得同僚的信任、人民的信任、代表们的信任，、沒有这种信 
任你们就不能执行法令。我知道，因为有我 们的# 法，督政府中多 
数督政官享有人民和国民代表的信任。为了使共和国两个最高权 
力机关的愿望和主张取得一致，你们还等待什 么呢? 连那些卑鄙地 
奉承你们、为你们掘了政治坟墓的人都不信任你们了。你们应当 
以忠诚老实的行动结束你们的政治生涯，这种行动，将只有共和派 
的善良的心灵才能加以赞美。” 

梅兰和拉雷韦耶尔由于勒贝尔任期届满、特雷拉被免职、巴拉 
斯离弃了他们，而失去督政府方面的支持，加上两院的要求和出于 
爱国的理由，不得不向当前环境让步，辞去督政官的职务。共和派 
和溫和派联合取得的达次胜利给这两派都带来了好处。它们于是 
分別把穆兰将军和罗歇-迪科选进督政府。牧月30日 （6 月18曰） 
的事变使共和三年成立的督政府解体，这是两院对过去督政府发 3 呢 
动的果月18日和花月22日政变的报复。在这一时期，国家的两 
大权力机关先后违反了宪法，督政府杀了许多立法机关中的人，立 
法机关则把督政府赶下了台。各派都不满意的这样的政府是不能 
长期存在的& 

西哀耶斯在牧月30日胜利以后尽力消除共和三年的旧政府 
的一切陈迹，以便根据另一种方案恢复法制。西哀耶斯是一个性 
情急矂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但他能确切掌握当前局势。他的意图 
是利用最后确定的宪法来结束革命，在一段特殊时期他又回到了 
革命之中。西哀耶斯过去（于1789年6月17日）曾提出过把三级 
会议改为国民议会，提出过改省为郡的国內行政区划方案,从而促 
进了 1789年的主要改革。从那以后，在整个中间阶段，他一直销 
声匿迹，无所作为。那时他是在等待保卫国家时期结束，让位于建 
设国家时期。在第一任督政府中，西哀耶斯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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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普鲁士的保持中立归功于他。他回国以后，接受了他一直 
拒不接受的督政官的职务，因为这时勒贝尔离开了政府，而且他认 
为各派都已相当疲惫，可以从事建立最后的和平和自由了。他就 
是怀着这种意图，在督政府中依靠罗歇-迪科，在立法机关中依靠 
元老院，在外面依靠溫和派的群众和中等阶级；这些溫和派和中等 
阶级以前希望出现一个新局面，那就是制定法律，现在又希望出现 
一个新局面，那就是恢复安靜。他们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安定 
人心的/不念旧恶、不树新敌的政府，一个在这以后可以实现各方 
面的主张和满足各方面利益的政府。鉴于以往7月14日至热月9 
口由民众和一部分当权的人合谋进行的事、到了葡月13日以后就 
处靠军队来完成的，西哀耶斯觉得自己也需要一位将军。他看中 
了湍贝尔，任命儒贝尔指挥阿尔卑斯方面军，使儒贝尔通过某些军 
氺胜利和解放意大利而取得 重嬰 的玫治地位。 

但是，戈伊埃和穆兰两督政官、五百人院和政府外的马內日派 
仍然支持共和三年宪法。极端共和派在我国的第一个议会开过会 
309的大厅中组成了俱乐部。这个新的俱乐部是由果月18日以前的 
萨耳姆俱乐部，督政府初期的先贤祠俱乐部以及老雅各宾俱乐部 
的残余人物组成的，它极力宣扬的是共和派的主张，而不是低层阶 
级的民主主张。两派中每一派都在与督政府同时改组的內阁中占 
有职位。康巴塞雷渐长司法•，基內特长 內政; 雷纳尔在塔列朗朱就职 
以前临时长外交；罗伯尔 • 竺代长财政 •. 瓦特里的布尔东长海军； 
贝尔纳多特长陆军；布基尼翁长警务，随后又由南特的富歇接替。 

这一次，巴拉斯在立法议会、督政府和內阁的两派中间都是中 
立的。巴拉斯看到事情的变化将要比牧月30日的变化更大，作为 
一个以前的贵族，他认为共和国的灭亡将导致波旁王朝复辟，因此 
他就同声称冇权继承王位的路易十八取得联系。当他通过他的代 
理人戴维•苋尼埃谈判恢复君主政体时，幷沒有忘掉他自己。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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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从来不坚持某件事情，而总是站在最有成功希望的一边。 5 月 
31日事变中，他是山岳党的民主派，热月9日事变中，他是山岳党 
的反动派，果月18日政变中，他是反对保王党的革命派督政官，牧 
月30日事变中，他是反对自己的同僚的极端共和派督政官，现在， 

他又变成了反对共和三年宪法的保王党的督政官。 

因果月18日政变和大陆恢复和平而不知所措的那一派，现在 
也恢复了勇气。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军事胜利，公债的强制发行，要 
求每个流亡者的家庭向政府提供人质保证的严酷的法令，使得南 
方和西部的保王党再度掀起武装暴乱。他们成群结伙，日益猖獗， 
以至发动了舒安分子式的、规模虽小而危害甚大的战事。他们指望 
俄国军队到来，以为不久就可以复辟君主制度。这个时刻对于所 
有党派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候补的时期。哪-个党派都希望作垂 
危的政权的继承者，其情形正同国民公会终了时一样。在法国，每 
当一任政府将要死亡，各党派都能凭一种政治嗅觉竞相爭夺猎物。 

幸而来因河上游和下游两个主栗边境地区的战局改观了，对 
于共和国这是好事。联军占取意大利以后，企图从瑞士及荷兰进310 
入法境，但是，马塞纳和布律纳两位将军挡住了联军的节节胜利的 * 
进攻。马塞纳向科尔萨科夫、苏沃洛夫展开了攻势。经过十二天 
大规模的协同作战，他们连战皆捷，在康斯坦茨和苏黎世之间挫败 
了俄军，从而打散了联军。布律纳也在荷兰击败了约克公爵，迫使 
他退回军舰上去，放弃入侵的企图。只有意大利方面军作战不利。 

儒贝尔将军在诺维战役中由于亲自追击奥俄联军而阵亡。但是， 
这个边境离发生各种重大事件的中枢很远，尽管有诺维的失利，边 
境幷沒有被突破，而由尙皮奥內机敏地保住了。不久，共和军就越 
过边界。以前共和军反攻一次失败一次，现在它又取得优势，开始 
获胜。反法联军由于不断进攻而加强了力量，侵略性也越来越强。 

但是国內的情形沒有改变。党派纷爭，人民不满，肚会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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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如旧。溫和共和派和极端共和派的斗爭激化。西哀耶斯继续 
推行他反对极端共和派的方针。在8月10日事变纪念日，他在 
练兵场极力攻击雅各宾派。呂西安 • 波拿巴以他的特性、才干和乃 
兄征服意大利、埃及的战功，在五百人院中享有极高威信，他在这 
次集会上把恐怖时期描绘了一番，幷且说法国又受到恐怖的威胁 
了。差不多与此同时，西哀耶斯免了贝尔纳多特的职；富歇在取得 
西哀耶斯同意后封闭了马內日俱乐部。群众是 这样： 只要提起过 
去恐怖时期的阴影，他们就咸到害怕而站到溫和派一边。极端共 
和派本打算象立法议会末期那样，宣布“祖国在危难中”，但未能办 
到。西哀耶斯在失去儒贝尔以后，正在物色一位能够执行他的计 
划、能够保护共和国而不致成为压迫者的将军。奥什在一年多前 
死了；莫罗则十分可疑，因为他在果月 W 日政变以前对督政府态 
度 暧眛， 而且把他的旧友皮什格鲁的叛变行为隐瞞了一年之后新 
311近才突然揭发出来；马塞纳是一个沒有政治头脑的将军；贝尔纳多 
特和儒尔当又是拥护马內日派的。西哀耶斯就因为手下缺少这么 
一个人，陷于窘境，不得不把他的政变的计划推迟。 

波拿巴这时在近东，他从他弟弟 S 西安和另外几个朋友那里 
获悉国內的情况和督政府的衰败。他的远征已经取得辉煌战 绩：占 
领了上埃及和下埃及，幷且在击败马穆鲁克人〔土耳其一埃及的奴 
隶兵〕摧毁其首领的统治以后，继续向叙利亚进军，只是由于围攻 
圣让达克尔失败，不得不回到第一个征服地。他在阿布基尔港—— 
那是一年前法国舰队受挫的地方 一-- 击败了一支土耳其军队以 
后，便决定离开这个以流放地著名的地方，去利用法国国內的新危 
机，提高自己的地位。他把克莱贝尔将军留在那里指挥近东方面 
的军队，自己乘一艘快速三桅帆船，穿过遍布英国舰只的地中海回 
国。共和八年葡月17日 （1799 年10月9日），即布律纳在贝尔根 
战役打败约克公爵的英俄联军以后的十九天，马塞纳在苏黎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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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战胜科尔萨科夫和苏沃洛夫的奥俄联军后的十四天，波拿巴在 
弗雷居斯登岸。他以凯旋者的姿态，行经全国各地，从地中海沿岸 
来到了巴黎他那接近神话般的远征，使人们非常惊异而难以想 
象，他在征服意大利时获得了更高的荣誉，这两次战功使他的威 
望远远超过共和国的其他将军。他旣然离开了战场，就可以走上 
不受约束、独断专权的道路。他是个常胜将军，忠实的、奉命唯谨 
的谈判者，也是若干个共和国的缔造者。他老练地照顾了各方面的 
利益和各种不同信仰，为了给自己的远大前程奠定基础，他不坚 
执任何固定主张，对各方面的利益和信仰都予以尊重，借以笼络人 
心，攀登高位。自从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之后，他就怀有这种夺取政 
权的野心。果月18日事变中，如果督政府被两院搞垮，他就准备 
用自己的军队反对两院，攫取共和国的摄政权。果月18日以后， 
他看到督政府的力量还很大，他在欧洲无所作为又对自己十分不 
利，这才为了使自己不至失势、不至被人们遗忘而同意远征埃及。 
当他一听到牧月30日督政府解体的消息，便急忙赶到发生事变的 
地点来了。 

波拿巴的来临激起了全国的溫和派群众的热情，他受到普遍 
的欢迎，他成了所有派別的爭夺对象，各派都想爭取他。将领们，督 
政官们，两院代表们，甚至马內日的共和派，都与他交往，试探他的 
意向。人们为他举行庆祝会和宴会；他表现得庄重、朴实、稳健，冷 
眼旁观，他已经有一种善于处人的长处和一种不自觉的凌驾一切 
的作风。尽管他不急切，不浮露，却有一种信心很足的神态，人们 
可以在他身上看出某种阴险的用心。他不说出来却让人猜测他的 
用心，因为一件事情总是有人希望才会发生^他不能依靠马內日的 
共和派，因为这些人旣不要搞政变，也不要独裁者；西哀耶斯有理 
由担心他野心太大，不会同意自己的立宪主张，因此无意同他接 
触。但在双方友人的敦促下，他们终于相互交往，幷取#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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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见。 雾月 15 n ， 他们制定了推翻共和三年宪法的计划。西哀耶 
斯准备通过那些对自己极为信赖的会议厅监察官来串通两院。波 
佘巴则蓝爭取那些在巴黎的、对自己表示热忱和忠诚的将军和部 
队。他们商定要以特殊方式召集两院中最溫和的代表，向元老院 
陈明围家遭受危难，雅各宾过激主义的威胁迫在眉睫，®求把立法 
机关迁移到圣克卢，幷任命唯一能够拯救祖国的波拿巴将军为部 
队司令，然后用武力推翻督政府，幷暫时解散立法机关。这个计划 
定在雾月18日 （11 月9日）彘执行。 

在 （15 日到18日）这三天中，他们严格保守秘密。当时巴拉 
斯、穆兰和戈伊埃在督政府中是多数，戈伊埃是主席，如能在叛乱 
犮生以前，象果月18日那样，先发制人，本来是可以挫败政变阴谍 
的。可是他们认为，西哀耶斯和肱拿巴仅有政变的企图，而还沒有 
确定的计划。18日晨，元老院代表异乎寻常地由会议厅监察官召 
集会议，他们来到杜伊勒里宮，于七时许，在勒梅尔西埃的主持下 
开会。元老院最有势力的三个谋叛者科尔尼代、勒布伦、法尔格， 
3 J 3 把当前局势讲得很危急，说有大批雅各宾派从各郡来到巴黎，要恢 
复革命政权，如果元老院不大胆地、明智地加以防止，共和国将 
度受到恐怖的蹂躏。另一个谋叛代表、梅尔特的雷尼埃向业已动 
搖的元老院代表建议，根据宪法赋与的权力，将立法两院迁至圣克 
卢，幷任命波拿巴为十七师团司令宫，负责迁移事宜。也许因为元 
老院全体都是这次阴谋的参与者，或者因为仓卒召开会议，他们 
眞的被那骇人听闻的演说所吓倒，元老院同意了谋叛者们所有的 
要求。 

波拿巴在尙特兰街的萬所急 不可耐 地等候着这次会议的结 
果，在他周围是督政府卫队指挥官勒费弗尔和受检阅的骑兵联队 
的几个将军。元老院的命令是八点钟决定的，八点半就由一名政 
府执达吏把决定送给波拿巴。所有随从的人都向他祝贺，军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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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军刀表示效忠。陂拿巴率领这些人来到社伊勒里宫，他在元 
老院主席台前宣了誓，幷任命督政府卫队指挥官勒费弗尔为副 
司令。 

但这只是成功的开始。波拿巴成了军事 首脑； 督政府的执政 
权和两院的立法权依然存在。在这场必然要发生的斗爭中，一向 
胜利的巨大的革命力量未必就不会再占上风。西哀耶斯和罗歇- 
迪科从卢森逞宮来到立法机关和军事总部所在的杜伊勒里宮提出 
辞职。巴拉斯、穆兰和戈伊埃得知事变经过，但已经迟了。他们企 
图利用职权和督政府卫队来保护自己；但是卫队已接到波拿巴转 
达的元老院的命令，拒绝服从他们。巴拉斯见大势已去，只好辞 
职，到他的故乡格罗-布瓦去了。督政府实际上已吿解散，斗爭的 
对手也就少了一个，现在只有波拿巴和五百人院相互对峙了。 

元老院的命令和波拿巴的布吿已经张贴在巴黎各处墙壁上。 

在这个大城市里，可以看到伴随重大事件而产生的骚动。共和派理31 4 
所当然地感觉自由受到严重威胁。他们认为波拿巴就是另一个恺 
撒或者另一个克伦威尔；但是，当他们对波拿巴的意图表示担心 
时，人们却用波拿巴将军本人的话回答他们 :“坏 的角色，陈旧了的 
角色，当一个好人可能会去充当时，一个有见识的人是不屑于充当 
的。在文明和自由的时代，想侵害代议制政体，那就是冒渎神圣。 
只有疯子才会轻举妄动地抛弃用荣誉和牺牲保住的共和制，而代 
之以君主制。”但是，波拿巴在他的布吿中所表露的妄自尊大却是 
一个不祥之兆。他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把法国当前局势归 
罪于督政府。 他说: “你们把我给你们留下的如此光辉灿烂的法兰 
西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给你们留下的是和平，我回来看到的却惠 
战爭；我给你们留下的是胜利，我看到的却是失败；我给你们留下 
的是意大利的亿万财富，而我到处看到的却是横征暴敛和民穷财 
尽。我所了解的十万法国人，他们都是我的战友，你们让他们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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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什么？ 他们都死了。……决不能再这样下去，这样下去，不出三年 
就会把我们引到专制统治去。”十年来，象这样把一切独归0己，同 
对待自己财产一样来算共和国的帐，还足破题儿第一遭。人们看 
到革命中一个新来者把全体人民历尽艰难取得的遗产视为自己所 
独有，都不免为之骇然。 

雾月19日，两院代表到了圣克卢，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陪同 
陂拿巴来到这个新的战场。其目的是支持叛乱者。西哀耶斯熟谙 
革命策略，他为了确保事情成功，主张暂时把革命派首脑逮捕起 
来，只容许溫和派参加两院；但波拿巴沒有同意。波拿巴不是搞党 
派的人，到现在为止他只是用军队从事活动和取得胜利，他以为对 
立法两院也象对军队一样，一声号令就可以召喚过来。圣克卢別 
S 中的战神画馆已准备好给元老院，橘厅准备好给五百人院作它 
们的会议场所。四周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就象6月2 口国民 
公会周围有许多群众一样。共和派在花园中分组聚集，等待开会； 
315 他们对粗暴的武力威胁都表示愤慨，正在商议对策。年轻的将军 
带着几个卫兵在各院子中走了一遍，査看了每所房屋。他过早地 
显示出了他的性格，说话就象一个朝代的第二十个国王似的 ：“我 
不愿再 有党派斗爭，派系之爭必须停止；我绝对不容许再有这样 
的事情。”午后两点左右，两院代表在马赛曲的乐声中分別集合 
到会议厅。 

在五百人院，会议一开始，谋叛者之一埃米尔 • 戈丹就登台发 
言。他提议对元老院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感激，耍求元老院说明拯 
救共和国的方略。这一动议成了激烈骚动的 信号； 会场中每一角 
落都犮出了反对戈丹的呼声。共和派的代表们包围了讲坛和以呂 
西安•波拿巴为首的主席团。谋叛者卡巴尼斯、布莱、夏扎尔、戈 
丹等人，在自己的座位上气得脸色发靑。一场长时间的骚动，谁也 
无法发言；稍后，德尔布雷提议重新为共和三年的宪法宣誓。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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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场合，这一重大动 i 义不会有任何人反对，大家一致以热情的声音 
宣了誓，从而影响了叛乱者的行动。 

波拿巴怵于五百人院发生的事情，感到自己很有可餌失败或 
被免职，他拜访了元老院。万一倾向于谋叛者一方的元老院被五 
百人院的风潮卷过去，他就失败了。他对代表 们说： “人民的代表 
们，你们决不是处在通常情况下，你们是在火山顶上。昨天，当你 
们把我召来，向我宣布迁移的命令幷责成我执行时，我是很平靜 
的。我立即召集了我的部属，来支援你们。可是今天，人们竟对我 
百般辱骂。有人说我是恺撒，有人说我是克伦威尔，有人说我要成 
立军人政府1如果我眞要压制我的国家的自由，我就不会执行你 
们的命令；我本来不需要从你们手里接受这份权力。人民的代表 
们！我对你们发誓，作为保卫祖国者，沒有比我更热忱的了。但 
是，祖国的存亡完全系于你们。现在沒有政府了，督政官中有四人316 
已经辞职，第五个督政官（穆兰），为了他的安全，也被监视起来了； 
五百人院发生了分裂，剩下的只有元老院了。请元老院采取措施， 
发出指示，我一定执行。我们要拯救自由，拯救平等。”这时共和派 
代表兰格莱起立向他说•.“将军，你说的我们很赞成，请你同我们 
一起宣誓遵守共和三年宪法吧，只有它能维护共和国。”如果这个 
提议在这里和在五百人院一样受到欢迎，波拿巴就完了。这个提 
议使元老院感到突然，波拿巴也一时不知所措。但是，他马上又 
说： “你们已经沒有共和三年的宪法了。你们在果月18日违犯了 
它;你们在花月22日违犯 了它； 你们在牧月30日又违犯了它。宪 
法么？ 每个党派都援引宪法，可是每个党派都破坏宪法 •，对 我们说 
来，这个宪法已经不是救国图存的方法，因为沒有任何人尊重它。 
宪法旣已受到侵犯，就必须另立宪章，另有新的保证。”元老院对于 
波拿巴提出的指责表示接受，大家起立赞成。 

波拿巴由于在元老院轻易得手，就错误地认为， 只要他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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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能把五百人院的骚动平息下去。他带着几个卫兵来到五百 
人院，让卫兵留在会议厅门口，但面向里面，他自己摘下帽子，单独 
走进去。代表们见门外出现了刺刀，猛地都站起来。他们以为波 
拿巴®采取武力行动，齐声 喊道： “宣布他不受法律 保护！ 打倒独 
裁者 I ”几个代表迎着他冲上前去，共和派的比果內一把抓住他的 
胳臂，对 他说： “你要干 什么？ 莽汉！出去1你侵犯了法律的圣 
殿。”波拿巴脸色发白了，仓皇后退，由他的卫兵带走了。 

波命巴走后，五百人院的大骚乱幷未停息。代表们同时讲话， 
人人提出救国方针和保卫措施。 人们对呂西安•波拿巴大加指 
责；呂西安为他哥哥辩护，但有点胆怯，他费了很大气力走上讲坛， 
沾五 百人院对他哥哥从轻审剡。他保证波拿巴沒有任何危害自由 
的企图，还引述了他哥哥的功绩。但立刻有好几个人表示反对，说 
道:“他方才的举动使那些功绩都变得一文不値了。打倒独裁！打 
317倒暴君|”这时，骚乱达到极点，有人要求宣 布波拿 巴不受 法律保 
护。呂西安说：“ 怎么？ 你们要我宣布我哥哥不受法律保护！ ” “不 
错，不错，就足不受法律保护，对于暴政者就应该这样 f ”人们在纷 
乱中提出幷且表决通过了下列议案：五百人院处于经常开会状态， 
五百人院立即迁回巴黎，集合在圣克卢的军队改为立法机 关的警 
卫团，任贝尔纳多特将军为指恽。呂西安听到这些议案通过了，幷 
觅以为“不受法律保护”这项也通过了，不禁惘然若失。他从讲坛 
回到座席，非常激动地说 •.“ 旣然我在这里说话沒人听，我怀着尊严 
受到侮辱的心情，除掉我的人民官职的标志。”他一面说，一面摘掉 
无沿帽，脫去敞衣，解下绶带。 

波令巴走出人院后，好一会才淸醒过来。他沒有经历过 
群众纷攘的场面，因此颇受震动。他的军官们都来到他跟前；饱经 
变乩的西哀耶斯劝他不要坐失时机，要动用武力。勒费弗尔将军 
立即命令把 S 西安从五百人院抢出来。一小队士兵走进五百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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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议厅，直奔呂西安的座位，把他谗到士兵行列中，送回军队 。呂 
西安离开议会以后，同他哥哥策马幷行；他虽然失掉合法身分，仍 
以议长名义向军队演说。他和波拿巴商议好，吿诉士兵们，说在五 
百人院，人们已经举起短剑对着将军；他大声说：“士兵们，五百人 
院的议长向你们 宣布： 现在本院绝大多数代表都处于恐怖威胁之 
下，有几个代表拿着短剑包围了讲坛，要杀死其他代表，幷且强行 
通过了最荒唐的决议1……我对你说，将军，还有你们大家，士兵 
们，你们只能承认那些走到我这边来的代表为法国的立法议员 I 至 
于那些呆在橘厅不走的人，要用武力把他们赶走。这些强盗们已 
经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刀剑的代表了 Q ”这位用议会给他的权力 
来反对议会的议长向军队发表了这段煽动性讲话以后，波拿巴也 
发了言， 他说： “弟兄们^我率领你们取得了胜利，我可以依靠你 
们吗？” “可以，可以，将军万岁！ ”“士兵们，我们原以为五百人院 318 
能够拯救祖国，但恰恰相反，他们肆意捣乱，有些煽动分子 企图挑 
拨五百人院来反对我1弟兄们，我可以依靠你们吗 ？ ”“可以，可以， 
波拿巴万岁 I ”“好吧，那我就要教训教训他们了。”他立刻命令他周 
围 的几个高级军宫把五百人院的大厅出空。 

呂西安走后，五百人院陷入极端不安和极端混乱。有几个人 
提议集体离职，到巴黎人民中间去避一避风头。另外一些代表主 
张国民代表决不应放弃职守，而应勇敢面对武力的侵凌。正在这 
时候，一群卫兵缓步走进会议厅，指挥的军官把命令传达给五百人 
院，要他们解散。代表普魯东提醒军官和士兵要尊重人民的 代表； 

儒尔当将军也要他们考虑这种侵犯行为的严重性。军人们犹豫了 
一下；但是又有一支增援的队伍排着密集队形走了进来。其中勒 
克莱尔将军大声叫道：“我代表波拿巴将军宣布解散立法议会，希 
望善良的公民们自行退出。卫兵们，前进 i ……”从会场的每个席 
位上发出愤愤不平的喊声，但是被鼓声压了下去。卫兵们在橘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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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橫向散开，端着刺刀，缓缓前迸，就这样把立法议员驱散了。 
代表们走出会场时还喊着“共和国万岁共和八年雾月19曰 
(1799 年11月10 H ) 下午五时半，人民代表机关不复存在了。 

这次违反法律、推翻议会制度的政变就此结束。随后就开始 
了军來统治。雾月18日是军队反对代议制的5月31日，所不同 
者，这次政变不是指向某个党派，而是针对人民的权力机关。但 
是，必须把雾月18日政变本身和它的后果分开。人们可以认为， 
军队只是革命的助手，象在葡月13日和果月18日，都是如此•，而 
这一次的必不可少的改变将不只是有利于一个人，这个人不久便 
要把整个法国变成一支军队，而 I 将使精神上一直受到极大震动 
的全世界只听到法兰西军队的脚步声和法兰西意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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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从雾月18日 （1799 年11月9日） 
'到180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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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月18日以后各党派的希望、,——临时政府。 一 西哀耶斯宪法； 
西哀耶斯宪法在共和八年执政府的宪法中被篡改。——政府的组 
成；波拿巴实现和平的计划。一意大利之役；马伦哥的胜利。一 
普遍 和平： 签订呂內维尔和约实现大陆和平？签订亚眠和约与英国 
媾和。一各党派的融合，法国国內的繁荣。——第一执政的雄心 
勃勃的主张！第一执政以与教皇签订1801年教务专约在国內重建 
僭侶阶级；利用荣誉军团勋章建立军人贵族制度；以终身执政制完 
成这种制度。——与英国重新开战。一乔治和皮什格鲁的阴谋叛 
乱。一■保王党挑起的战爭和颠覆活动成为建立帝国的借口。 一 
拿破仑 • 波拿巴被奉为世袭皇帝，1804年12月2日教皇在圣母院 
大教堂为拿破企行祝圣礼。——革命逐步为拿破仑所摒弃。一专 
制政权在执政府时代四年中 的发展 „ 


雾月18日政变是甚得人心的。从这个事件中，人们沒有看 
出有一个人已超越两院而蓦然兴起。也沒有看出这是开创国民生 
活的7月14日伟大革命运动的终结。雾月18日政变使人产生了 
希望，呈现了复兴的前景。这时候，国家穷竭不堪，人民沒有足够力 
量保卫自己有责任行使的权力——这种权力在由低层群众行使 
以后，甚至成了对国民的一种嘲讽；尽管如此，法国国民是如此不 
信任专制制度，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可能奴役他们。人们都咸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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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有一个精明强千的人来复兴社会，波拿巴正是适于这一事业的 
伟大人物和功名卓著的将军。 

正因为如此，除了督政府派中的共和派以外，所有的人都对于 
最近发生的事变表示欢迎。在革命时期，违法发动反对议会的政 
变，已经是屡见不鮮，人们已习惯于不考虑事变是否合法，而是要 
珩事变的后果。从西哀耶斯派到1788年的保王党，人人都认为雾 
月18日政变是好事，幷且把这次政变在日后所产生的政治利益看 
作己的利益。溫和立宪派认为眞正自由将要确立•，保王党则怀 
存幻想，他们把我国革命的这一时期比作1660年的英国革命，认 
320 为波拿巴正开始扮演英国的蒙克①的角色，而且认为波拿巴不久 
就会使波旁王朝复辟。文化知识较差和希望能够安居乐业的群 
众，指望在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的治 下恢踅 秩序;被放逐的人和有 
野心的人，又期待获得大赦，获得一官半职。在雾月18日以后的 
三个月期间，人们是普遍表示颈扬和抱有希望的。临时政府成立 
了，有三个执政，即波拿巴、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同时组成了两 
个立法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幷建立一个确定的制 度。 

执政和两委员会于雾月 2 i n 就职。临时政府取消了抵押法， 
停止发行强迫公债；准许果月18日以后被放逐的神甫 回国； 那些 
被革命风暴刮到加来海边的以及四年来被拘留在法国或被迫当流 
亡军的逃亡者统统从监狱和典和国管区释放出来。所有上述措 
施，都受到了欢迎。但是，极端共和派的放逐却激起了舆论的反 
对。有三十七个极端共和派被判处流放圭亚那， 二 十一名在下夏 
朗特郡受监视，这是由执政们根据警务部长富歇的报罟筒单地决 
定的。人们幷不是对那些受到政府打击的人有所偏爱，而是反对 


①蒙克 (George Monk , 1608-1670), 英国贵族将军，初期反对保王派，1660 
年，蒙克汪苏格兰驻军司令，率兵进入伦敦，解散议会，接回流亡的査理二世，复辟王 
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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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专断的行为。因此，执政们在自己的行动上后退了；他们先是 
把流放改为监视，不久以后，连监视也取消了。 

雾月18日政变的发动者，在他们临时执政时期也闹分裂了， 
不过事情幷沒有闹大，只是在立法委员会內部发生，是由新宪法引 
起的。西哀耶斯和波拿巴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可能一致，因为他 
们两人一个要重建法国，而另一个则要象家长似的统治法国。 

西哀耶斯有一个宪法草案，但它在共和八年 （1800 年）执政府 
的宪法中已经失去本来面貌，这个草案是値得我们了解一下的， 
哪怕作为硏究立法的参考材料也好。①西哀耶斯把法国的行政区 
划分为 三级： 公社，省或郡，国家。每级各设行政机构和司法机 321 
构，构成一个等级系统：第一级为市政府、治安法庭及初审法 
庭；第二级为省（郡）政府和上诉法院；第三级为中央政府和最 
高法院。市、省、中央三级各种官职都有由人民提名的名流候选 
名单。 

行政权属于最高行政官®，最高行政官是不可罢免的、无直接 
贺任的最高官职，对外代表国家，对內负责组织政府。政府包栝国 
家参政院和责任內阁。最高行政官根据候选名单选任从治安法庭 
到最高法院的各级法官，从市长至各部部长的各级行政官员。但 
是，他自己不管理国事。国家参政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內阁是执 
行机关。 

立法机关和以前的形式有很大差別；它不再是讨论和决议机 
关，而是一个裁决法院③。国家参政院应代表政府，保民院应 

①这部宪法草案是国民公会代表多努传给我们的，这位代表同西哀耶斯就这个 
问租谈论过多次。从他们的谈论中可以看到西哀耶斯的尚未为人所知的政治机构的 
设想。草案最后部分附有一份图表，为他的设想作了详尽明确的解释。 

(2) 最髙行政宵 ( prodamateur - electeur ) ,照法文直译是“宣齿 人-选 举人”，现 
根椐法国出版的拉罗斯二十世纪大词典，译沟最髙行政官 （magistrat supreme de 
1' Etat )。 ——译者 

(8) 裁决法院 (Cour judieiaire ) ，一译最髙行政裁判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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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民，分別向立法机关报 S •施政方针。立法机关的裁决即是 
法律。看来西哀耶斯的目的是嬰防止各派系以暴力篡夺政权，在 
使人 K 掌有最高主权的同时，又有一定的限制。他的这种设想是 
从他在政权机构从事复杂活动的经验来的。由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组成初级议会，由初级议会选出公社候选人名单。同样，由初级议 
会选出的选举人团从公社候选人名单中选出上一级的省候选人名 
单，再从省候选人名单中选出全国的候选人名单。一切有关政府 
的事都有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最高行政官从人民提出的候选人 
中选任各级 官员； 人民要罢免各级官员，就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 
撤除，第一级候选人名单每二年改选一次，第二级候选人名单每五 
年改选一次，第三级候选人名单每十年改选一次。但是，最高行政 
官决不能干涉保民官和立法议员的选任，因为他们的权限纯粹是 
属于人民的。 

322 但是，为了使政权內部力最对称，西哀耶斯把厲于保民院 
的创制和讨论法律之权与厲于立法议会的通过法律之权分开。而 
且除了这种彼此不同的特权以外，立法议会和保民院的选港方 
式也不一样。前者是由全国候选人名单中得票最多的一百人组 
成，后者•是由选举人团直接选举的 D 保民官应该是更热忱、更 
有名声、深孚众望的公民，他们是终身职，其选任方式很缓慢， 
这样才不至于感情用事，或者象以往大多数议会那样，带有蓄 
意进行颠覆和报复的性质。立法议会也沒有这种危险，它只是平 
心靜气地、大公无私地制定法律，它是直接选出的，其权力是一 
时的。 

最后，作为所有其他权力机构的补充，还有一个护法组织，它 
不能发布命令，不能采取行动，只负责保证国家的正常生活。这就 
是宪法监察委员会或称为元 老院。 它的任务，正如最高法院评断 
民法那样，是评断政治法。当立法议会的裁决不符合宪法时，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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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或国家参政院可以向元老院上吿。除此以外，元老院有权利用 
“吸收权”把野心过大的政府首要或名望过高的保民官吸收到元老 
院，这些人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就沒有资格担任任何其他职务。 
这样,元老院就对共和国作了双重 保护： 旣维护了基本法，又防止 
了怀有野心的人破坏自由。 

这个宪法的规定过于缜密，因而很难付诸实施。但是不管人 
们对这个宪法怎样看，不能否认，它是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最精明 
的组织力的。西哀耶斯在这个宪法里对于人的野心考虑得太不够 
了，他太过于把人看成理智的人，看成听话的机器了。他想用他巧妙 
的发明，来避免人们对宪法的践踏，来堵塞一切的通向死亡之门， 
就是说，一切通向专制制度之门，不管来自何方。在那样一个以党 
派野心阻挠法治的时代，那样一个统治思想压倒自由‘想的时代， 
我不大相信宪法能够生效;但是，若说世间有一部适于其一时期的 
宪法，那就是适于共和八年的法国的西哀耶斯宪法。 

十年来，人们看到的全都是一些排他性的统治。从1789年的32 3 
立宪派到吉伦特党，从吉伦特党到山岳党，从山岳党到热月反动 
派，从反动派到督政府，从督政府到两院，从两院到军事独裁，一直 
是以暴易暴•，在这样的十年之后，只有在西哀耶斯宪法中才能找到 
长治久安 o 人们已经厌倦那些旧了的宪法，而西哀耶斯的宪法却是 
新的；这个宪法不容许再有排他性的人，它以严密的选举制度防止 
象督政府初期那样的反革命分子或象督政府末期那样的极端民主 
派的突然上台。这是一部溫和派的宪法，是能够结束革命而使人 
民安居乐业的宪法。但是，正因为这是一个溫和派的宪法，正因为 
各派不再那样狂热地爭统治权，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比衰落的各派 
和溫和的立法议员更有力 fi 的人，拒不接受这个宪法，或者在接受 
这个宪法时改变它的本来面目。事情的发展也正是这样。 

狡拿巴参加了立宪委员会的 讨论; 他出于自己的权势欲，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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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耶斯的设想中一切可以为他的计划服务的部分保留下来，而把 
其余的完全抛弃。西哀耶斯准备给他最高行政官的职位，使他有 
一笔六百万里弗的年俸，一支三千人的卫队，以凡尔赛宮为其居 
所，让他对外代表整个共和国。但是实际的政府却是两位执政官， 
一个足战时执政，另一个是平时执政。这是西哀耶斯在共和三年 
尙未考虑到，而在共和八年——无疑是为了适应时代的思想—— 
采取的办法。这个有名无实的官职是远不能使波拿巴称心满意 
的。他说 ：“你 们怎么能设想，一个有点才千和荣誉的人，会甘心当 
一个拿几百万里弗的造粪的猪 崽呢？ ”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谈这件 
事了。罗歇-迪科和委员会中的大多数委员都赞成波拿巴；西哀 
耶斯一向厌恶爭论，他沒法或者不想为自己的主张辩解，只得眼看 
法律、人 K 、 整个法国，都完全听任那个借助于他而扶搖直上的人 
摆布 D 

1799年12月24日（共和八年雪月），雾月18日政变以后四 
十五天，共和八年宪法公布了。这部宪法只剩下西哀耶斯宪法的 
若干皮毛， 眞正的西哀耶斯宪法已经逐渐变质成为奴役的宪法。 

324政权完全掌握在第一执政之手，第一执政有两个只备咨询的副执 
政。最初由各执政选任的元老院从全国候选人名单中选任保民院 
和立法院的成员。法律创制权完全属于政府。这样一来，提出各 
种候选人名单、选任保民院成员和立法院成员的选举人团就沒有 
了； 独立的、只对国民直接选出的立法议会负责而能够向立法议 
会替人民说话的保民院成员就沒有了；最后，连参与政治的国民 
也沒有了。所有的只是一个掌握全权的执政，旣掌军权又掌政权， 
旣是将军又是执 政官； 另外是一个参政院，它是预备日后篡夺政 
权的 阶梯； 还有一个由八十人组成的元老院，其唯一的作用就是 
収消人民[杈力]、选任无权的保民院成员和不能发言的立法议 
员。整个的[政治]生活由国民转到政府之手。西哀耶斯宪法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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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借 口。 必须 指出： 共和八年以前的一切宪法都 
源于《社会契约论》①，共和八年以后至1814年，一切宪法都源于 
西哀耶斯宪法。 

接着是新政府就任。波拿巴任第一执政，他为自己选定了两 
个 副手： 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是大法学家，是国民公会时代的卒 
原派代表；第三执政勒布伦是过去的大法官莫普的老部下。波拿 
巴想利用这两个人来影晌革命派和溫和的保王党。为了同一目 
的，从前的大封建贵族塔列朗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前山岳党人富歇 
被任命为警务部长。西哀耶斯极力反对起用富歇，但波拿巴坚持要 
这样做，他 说: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对于过去，我们应当 
记住好的方面，忘却坏的方面。”他认为以前属于哪一派沒有多大 
关系，只要现在站到他这一边，能把以前保王党或革命派的同党号 
召过来，就是好的。 

两个新执政和卸任的临时执政不用等待候选名单即任命了六 
十名元老；元老又任命了一百名保民院成员和三百名立法院成员， 
国家的职权被雾月18日政变的发动者象对待战利品一样地瓜分 
了。不过，应该 说:在 分权的过程中，自由溫和派占了优势,波拿巴 
在保有势力期间的统治是溫和的，共和的，是旨在恢复元气的。共 
和八年宪法交付公民投票时，获得三百零一万一千零七赞成票。325 
1793年宪法获得一百八十万一千九百一十八赞 成稟； 而共和三年 
宪法只获得一百零五万七千三百九十赞成票。普通的群众所关心 
的主要是他们的安定，而不是权利，新宪法满足了他们这种愿望； 
1793年宪法只是在下层阶级有人拥护，而共和三年宪法更差，连 

①《 社会契约论》是让-雅克•卢梭 ( J .- J . Rousseau , 1712— 1778) 的主要著作 
之一，〖762年 出版。 该书中心思想是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应该是人们彼此自由协议的 
结果，认为人民有权掌握国家政权。该书的观点基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但它 
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平等、消灭封建特扠等级的®望，号 S 建立资 产阶级 共和国 ，对备 
产阶 级革命 起了一定的推动诈用。一译者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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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和保王党也反对。只有1791年宪法获得普遍赞成，沒有经 
过个人投票，几乎是全国一致拥护。 

第一执政为了满足共和国的愿望，向英国提出和议，但遭到拒 
绝。第一执政不无理由地想要在表面上表现溫和，想要在谈判以 
前为自己政府增添新胜利的光彩。于是决定继续作战，三执政为 
了激起全国人民新的热情，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布吿。以前是 
号召人民为保卫自由而拿起武器；现在是号召人民为荣誉而战。 
布吿中 写道: “全体法兰西公民，你们希望和平，你们的政府希望和 
平比你们更迫切，政府 的初衷 和一贯行动都是为了和平。但是，英 
国政府拒绝和平。英国政府暴露了它的邪恶的政策。分裂法国， 
摧毁法国的海军和法国的港口，把法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或把法 
国降为次等国家，使欧洲大陆各国永远陷于分崩离析，以便垄断各 
国贸易，掠夺各国以自肥，英国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系列的罪恶目 
的，耗费金钱，许下种种诺言，耍弄种种阴谋诡计。和平应该由你 
们掌握，要得到和平就需要有钱，有枪，有兵员；希望公民们都人人 
踊跃捐输，为共同保卫国家出钱出力 I 希望靑年公民个个起来参 
军1这回他们拿起武器不再是为了暴动，不再是为了挑选暴君，而 
是为了保障他们的更为宝贵的东西；为了法国的荣誉，为了人类的 
神圣利益， 

在前一次战爭中，荷兰和瑞士沒有受到入侵。现在第一执政把 
326共和国的全部兵力集中到来因河和阿尔卑斯山方面。他任命莫罗 
指挥来因河方面军，他本人则亲赴意大利指挥作战。这一辉煌战 
役是他在共和八年花月％日 （1800 年5月6日）发动的，只经过 
四十天就吿结束。在波拿巴看来，最重要的是，他初掌政权，远离 
巴黎不应过久，更不要使战爭拖延不决。[奥军]梅拉斯元帅拥有 
十三万作战部队，占据了整个意大利，与之对战的共和军不足四万 
人。梅拉斯让他的副帅奥特率三万人留在热那亚，自己指挥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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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向絮歇将军的兵团进攻。梅拉斯进入尼斯，准备渡过瓦尔河 
进占普罗旺斯。这时波拿巴率领四万人越过圣伯纳德山口，直下 
意大利，插到了梅拉斯的背后，牧月16日 （6 月5日）进入米兰，把 
奥军夹在波拿巴与絮歇将军之间。梅拉斯的战线被切断了，俾急 
忙折回尼斯，转向都灵，在亚历山大里亚设立了司令部，决心用战 
斗来恢复己方的联系。6月9日，共和军在芒泰贝洛获得了一次 
光辉的前卫战的胜利，这次胜利的主要荣誉应属于拉纳将军。不 
过在马伦哥平原上决定意大利命运的日子却是6月14日（牧月25 
曰），那一天奥军被彻底击溃。奥军企图强渡博尔米达河未成，被 
箝制在絮歇军和波拿巴军之间，沒有退路。奧军在退出皮埃蒙特、 

伦巴第、教皇国属邦①的所有驻地之后，才得以在6月15日到达 
曼图亚以北。这样，马伦哥会战的胜利造成了法军对意大利的完 
全占领。 

十八天以后，陂拿巴返回巴黎。他的非凡的神速的活动，他的 
有决定性的胜利，使人惊奇赞佩，人们在迎接他的时候完全表现出 
了这种情绪。眞是举国欢腾；人们自发地举行了一次灯火会，成群 
结队到社伊勒里宮来拜望他。特別使大家欢欣鼓舞的是和平不久 
即可实现。第一执政于获月25日参加了纪念7月14日的庆祝 
会。当军官们向他呈献从敌人手中得来的军旗时，他 说：“ 你们回 
到营里，就向士兵们说，法国人民希望到葡月1日我们庆祝共和国 
成立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宣布和平，如果敌人继续制造不可逾越的 
障碍，就再夺一些军旗，作为新的战利品。”但是事实上和平还要再327 
等一些时间。 

在从马伦哥胜利到普遍和平的这段时期，第一执政特別注意 
安定民心，尽力让那些失势的党派进入政府，因而减少了反对派。 

① 教皇国属邦 (Les Legations ) 指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和裴拉拉等地。一 
译者 、 





他对放弃自己主张的派系表示和解态度，对这些旧派系首领大施 
优惠。在各派追求私利、纲纪松弛的时候，他这样做是不难奏效 
的 J 余了象皮什格鲁、维约等儿个保王党阴谋分子以外，在果月18 
n 放逐的人都已召回。以后不久，波拿巴甚至任用了被驱逐的人， 
如波塔利斯、西梅翁、巴尔贝-马尔布瓦，这些人都曾是反对立宪 
比反对革命更厉害的。波拿巴还把另外一类的反对派拉拢过来。 
旺代 叛乱的几个最后头领，如翁热的圣洛本堂司铎、赫赫有名的参 
加过各次暴乱的伯尼埃、夏提荣、多蒂尙、絮扎內等，也都通过 
1800年1月27日的教务专约和解了。此外，波拿巴还同布列塔 
尼的叛乱头子乔治 • 卡杜达尔、弗罗泰、拉普雷佛莱、布尔蒙会谈 
过。只有后两人同意归顺。弗罗泰被逮捕后枪决了。乔治在格朗 
尙被布律纳将军击败后投降。西部战事到此完全结朿。 

但足，逃亡英国的舒安分子知道，除非掌握革命权力的人死 
掉，他们就別无指望，因此图谋剌杀波拿巴。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在 
法国海岸登陆，潜往巴黎。由于接近第一执政很不容易，他们定下 
了一个凶险的计谋。 S 月3日晚八时，波拿巴荽从圣尼凯斯街到 
歌剧院去。阴谋分子用一辆小车挡在路上，车上放了一桶炸药，有 
个名叫圣雷让的，受命在接到第一执政走近的信号时点火。到时， 
波拿巴从杜伊勒里宮动身，经过圣尼凯斯街。他的马车夫相当敏 
拢，从小车和屋墙之间迅速地穿过去，但引火线已经点着，马车刚 
走到街的尽头，“那可怕的机关”就爆炸了，到处是碎片，车子被震 
动，坡璃也碎了。 

328 这件事使富歇领导的警务机关威到突如其来，束手无策，就说 

这次阴谋是民主派搞的。因为第一执政厌恶民主派甚于舒安分子。 
不少民主派被监禁起来，仅在当夜由元老院发给一份简单的“元老 
院决议案”，流放了一百三十人。后来，眞正的罪魁祸首终于被发现, 
其中几个人判了死刑。第一执政乘此时机建立了特別军事法庭 a 
544 



立宪派进一步同他有了隔阂，幷且开始了他们的激烈的但是徒劳 
无益的反抗。过去在国民公会中勇敢地反对极端派的朗热內和格 
雷古瓦，还有加拉 w 钥布雷希、勒努瓦-拉罗什.卡巴尼斯等人，都 
在元老院反对非法流放一百三十名民主派；保民院成员伊斯纳尔、 

多努、谢尼埃、邦雅曼 • 贡斯坦、巴佑尔、夏扎尔等人，则纷纷表 
示反对特別军事法庭。但是，光荣的和平来临了，人们也就忘记了 
这种越权行为了。 

奥军在马伦哥败于波拿巴、在霍恩林登再败于奠罗之后，决定 
放下武器。1801年1月8日，法国、维也纳宫庭和[德意志]帝国 
签订呂內维尔和约。奥地利同意了康波福米奧和约的一切条款， 

另外还把[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让予巴马公爵之子。帝国承认 
巴达维亚、黑尔维谢、利古里亚和西沙尔平等共和国的独立。不久 
以后，共和国先后与那不勒斯国王签订了佛罗伦萨和约 （1801 年2 
月18日），那不勒斯国王将厄尔巴岛和皮昂比诺公国割让给法国； 
与葡萄牙签订了马德里和约 （1801 年9月29 日）； 与俄皇签订了 
巴黎和约 (1801 年10月8 日）； 最后，又与奧斯曼帝国签订了 [和 
约的]预备条款 （1801 年10月9 日）； 于是普遍和平实 现了。 大陆 
各国放下武器以后，英国一时也不得不签订和约。曾经坚持对法 
国进行流血战爭的皮特、邓达斯和格伦维尔爵士，看到他们的政策 
不能继续推行下去，退出了政府。英国的反对党接替了他们。1802 
年3月25日，亚眠和约签订，普遍和平实现。英国同意法兰西共 
和国在大陆上所取得的一切，承认各附属共和国，幷归还了法国的 
属地。 

在对英国的海战中，法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沒。三百四十艘船 
舰被俘或被毁，大部分属地落到英国人手中。圣多明各是法国最329 
重要的属地，这里的人在掙脫白人的枷锁之后，继续进行了那一场 
从 英国属 地开始，在西班牙属地结束的美洲革命,使新大胁的一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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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圣多明各的黑人希望继续保持对 
宗主国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他们从殖民者手中爭取得来，由于抵抗 
英国而保持住的。他们有一个黑人领袖，这就是著名的杜桑-卢 
维杜尔。法国应该赞同这次革命，因为人类已为这场革命付出相 
当代价。再要在圣多明各建立宗主国统治已不可能，只能通过与这 
个旧属地加强贸易来获得眞正利益，这是当前欧洲能从美洲取得 
的仅有的利益。但是，波:拿巴沒有采取这种稳妥的政策，竟又发动 
了一次远征，企图 压服该 岛。为了这次灾难性的远征，波拿巴派遣 
了四万军队；当然，起初黑人是抵抗不住这样一支军队的；法军在 
取得最初的胜利后，由于气候条件不利而受制，新的起义运动不断 
兴起，使这块属地获得独立。法国在这次远征中受到了双重损失， 
折报了一支军队，也失去了有利的贸易往来。 

以前，陂拿巴的主要目的是融合各派系，现在他的全部注意力 
转到共和国的国內繁荣和政权组织方面。以前享有特权的贵族和 
僧侶又进入了政府，但沒有形成特殊的阶级。反抗派的教士只要经 
过宣誓表示服从，即可行使教会职权，幷且从政府领取年俸。对流 
亡的被吿颁布了大赦令。这时候，在法国国外只剩下那些死心塌 
地拥护王位僭望者及其家族的人了。安抚工作至此已吿结束。波 
拿巴 懂得： 统治一个国家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增进輻利，奖掖工业 
发展，扶植长期停滞的对外贸易。除了这些政治上的动机，他还有 
更高的目的；他要使自己的光荣与法国的繁荣相结合。他出巡各 
郡，敏捷地组织了各郡的行政，下令开凿运河，开辟港口，建造桥 
梁，修整道路，兴建纪念性建筑物，增加交通设备。他特別要表现出 
330自己是私人利益的保护人和立法者。不论是在这个时期或者在稍 
后一些，他所制定的民法、刑法、商法，就是对革命的立法工作的完 
成，就是以一种基本符合实际的方式对国家內部生活的调整。在 
波拿巴统治时期，虽然实行的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私法立法却比 



所 有的欧洲社会都高出一筹， 因为在专 制政权下的欧洲社会，夫 
部分还都保持着中世纪的民法。普遍和平、彼此忍让、秩序的恢 
复 、行政制度的建立， 所 有这些，在很短期间就改变了共和国的面 
貌。文化事业也有特別迅速的发展。从这方面来看，执政府时期 
较之督政府自初始至果月18日最盛时期有过之无不及。 

波拿巴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在亚眠和约之后奠定的。他在以他 
的名义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拿破企的计划已经确定，但要实 
现这些计划还需要时间，需要发生一些重大事件。执政府的组织 
和这些计划幷无抵触；他巳经习惯于统一，这是第一步。这一步完 
成了，各种组织采取什么形式和名称对他来说，就无足轻重了。拿 
破仑对于革命是门外汉。 • •他的智慧是向着一个固定不移的目 
标 —— 拿破仑借以识別方向的北极星——不断前进，把革命引向 
他所要使之达到的目标。”① 

1802年初，他同时实行了指向同一目标的三项重大措施。他 
要建立各种宗教组织，建立僧侶阶级——当时僧侣还只是过着教 
会 生活； 利用荣誉军团勋章在军队中建立永久的军人等级制度，幷 
把他自己的职权先变为终身制，然后变为世袭制。波拿巴把官署 
设在杜伊勒 里宮， 一步一步地恢 复旧君 主政体的典章和仪礼。他 
已经考虑到把各种中间团体作为他与人民之间的挢梁。从某个时 
期以来，他就和罗马教皇庇护七世进行宗教的谈判。那个有名的 
教务专约，就是1801年7月15日在巴黎签订、同年8月15日在 
罗马批准的。根据这个协议，法国设置九个大主教区，四十一个设331 
有教会参事会的主教区；根据这个协议，国家政权中应有僧侶參 
加，僧侶受国外教皇管辖。 

波拿巴取消了新闻出版自由，建立了特別军事法庭。在行使 

①《 供编写拿破仑 时代的法国历史的回 忆录:作于圣赫勒拿岛，第一卷第 
248 页。 . 、 






权力的过程中，与革命的原则愈去愈远。他了 解到： 要进一步实现 
自己的计划，必须与雾月18日事变的自由派完全断绝关系。共和 
十年风月 （1802 年3月），只是通过元老院的一个简单手续就汰除 
了一些最有力量的保民院成员。委员人数减到八十名，立法院也遭 
到同样淸冼。大约又过了一个月，芽月15日 （1802 年4月6日）， 
波拿巴便将与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提交这两院批准，因为他已事 
先作好准备，议院只会服从，他不必顾忌、有反对者。两院以绝大多 
数通过了教务专约。礼拜日和四个宗教节日又恢复了。幷且从这 
时起，政府也停止实行毎十天一个来复日的制度。这是废除共和 
历的第一步。波拿巴希望同教会派结合，因为教会派比任何其他 
派更能默默服从；这样，他就使僧侶脫离了保王反对派，使教皇脫 
离了反法同盟。 

教务专约的签订仪式，是以盛大的场面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 
举行的。元老院、立法院、保民院以及重要官员，都参加了这一新 
的盛典。第一执政乘坐旧日宮廷的马车，带着旧日君主的扈从和 
仪仗去参加 典礼； 礼炮轰鸣，宣布了旧传统的恢复和极权制度的开 
始。大弥撒由教皇特使红衣主教卡普拉拉主持，他们以一种人们 
久已不习惯的语言向人民颁犮了一项布吿。布吿中说 :“数 世纪以 
来之范例与理性昭示吾人，欲使各种主张互相接近，使人心臻于融 
洽无间，必须仰仗教皇。教皇根据本人之睿智与教会之利益，对基 
于国家利益而提出之各种建议，已予以充分考虑。”晚间，在杜伊勒 
里宮苑中举行了灯火会和音乐会。至于军人，他们都不是出自本心 
去参加典礼的，他们公然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波拿巴回宮以后， 
曾向戴尔马将军询问这件事。他问 道：“ 你看今天的仪式怎么样？” 
戴尔马回 答：“ 这是一次无聊的宣教 仪式； 只不过少了一百万人参 
加，这一百万人牺牲性命去推翻的，就是您今天所恢复的东西。” 

又过了 一个月 ，共和十年花月15 日 （180 2 年 5 月 I 5 日）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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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提出了建立荣誉军团勋章的法案。 柴誉 军团由有终身爵位的 332 
人组成，共有十五个大队，分成几个等级，有中心，有组织，有年俸。 
第一执政任军团长。每队有七名二等(大椟)军官，二十名三等(少 
校）军官，三十名四等（士官）军官和三百五十名五等(普通）团员。 
波拿巴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贵族阶级。他所依靠的是尙未消失 
的不平等观念。在参政院讨论这顼法案时，他坦然表示了他的贵 
族政治的意图。国家参政官贝利埃反对这样一种与共和精神背道 
而驰的制度, 他说: “勋章是为满足君主政体的虛荣的小玩艺。”第 
一执政回答说•.“我不相信有谁能给我指出一个沒有勋章的新旧共 
和国。有人说这是为满足虛荣的小玩艺。可不是1我们就是用这 
个来引导人的。在讲坛上我不会这样说；但是在贤明人士和政治 
家的会议上，我应当无话不说。我不相信法国人民那么喜欢食由和 
平等。 法国人幷沒有为十年的革命所改变；法国人只有一个感情 
——荣誉。 因此必须满足这种咸情，必须给他们荣誉。请看人民 
对外国人的骑士勋章是何等的崇拜•，他们曾经为此威到吃惊，因此 
他们是要佩戴勋章的。•:•…人们把什么都破坏了，现在就是要重 
建一切。现在有了一个政府，有了各种权力机构;但此外全国还剩 
下什 么呢？ 一盘散沙。在我们中间有过去的特权阶级，过去的特 
权阶级是根据出身和利害关系建立起来的，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 
是 什么。 我们的敌人我可以数得出来。但我们是分散的，我们沒 
有学说，沒有组织，沒有联系。只要有我在，我就要对共和国负完 
全责任；但是，必须预见未来。你们认为共和国已经确立 X 吗? 那你 
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有建立共和国的能力，却还沒有把共和国 
建立起来，如果我们不在法国的土地上放下大堆大堆的花岗石作 
为基础，我们是建立不起共和国的。”①波拿巴的这一席话表明他 

~ ® 这一段谈话摘自蒂博多关于执政府的《回忆录》。在这部极罕见的回忆录中， 

有 波拿巴 的政治谈话，有关于内政方面的和参政脘主要会议的 记栽， 对这一时期的事 
情叙述极其 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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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要-建立一 个与法 围革命所要建立的以及新社会所祈求的制度完垒 
相反的政权制度。 

但是，尽管参政院很顺从，尽管保民院和立法院都已经过淸 
冼，这三个机构都反对这个旨在恢复不平等的法案。荣誉军团勋 
章法案在参政院是十四票赞成，十票反对，在保民院是三十八票赞 
成，五十六票反对，在立法院则有一百六十六票赞成，一百一十票 
反对。这种新的骑士等级制度在舆论界也沒有得到更好的反应。 
最先领受勋章的人幷不觉得十分光彩，甚至是出之以一种嘲弄态 
度。但波拿巴继续推行他的政策，不顾人们的不满，因为这种不满 
已不能掀起反抗。 

波拿巴企图以建立特权来确保自己的政权，同时以自己政权 
的持续来巩固特权。保民院由夏博 •德 • 拉利埃动议，希望授与 
第一执政波拿巴将军以全国一致咸戴的明 确保证 。根据这种愿望， 
元老院在1802年5月6日宣布任命陂拿巴再任执政十年。 

但是，波拿巴不以延长执政政府期限为满足；两个月后，1802 
年8月2日，元老院又根据保民院和立法院的决议，经过普遍签名 
取得人民的同盘，作了以下决定 •_ 

一、 由元老院宣布，法国人民任命拿破仑 • 波拿巴为终身第一 
执政。 

二、 建造一个和平塑像，一手握胜利的月桂枝，一手握元老院 
的法令，以便向后世子孙证明全国对第一执政的威戴。 

三、 元老院应向第一执政表示法国人民的信赖、热爱和敬佩。 
这一场革命，遂以向终身执政表示同意、幷用元老院的筒单命 

令批准临时执玫府宪法而吿结束。科尔尼代在向元老院提出这个 
新的法案时说 •.“ 议员们，公共场所必须对格拉古兄弟永远关闭。 
公民对于自己所服从的国家法律的愿望，就是普遍繁荣;社会权利 
的保证把实行人民主权的信念完全赋予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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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民的纽带。这是唯一的社 会學说 ，元老院承认这种新的社会 
学说，掌撞幷保持了最高主权，到适当时机就把这种最高主权交给 334 
了波拿巴。 

共和十年热月15日 （1802 年8月4日）的宪法，把人民屛除 
于政府之外。公职和行政职权，同中央政府的 职权一 样，都被 
固定下来。选举人为终身职。第一执政有权增加选举人的名 
额。元老院有权改变国家组织，停止陪审团的职权，宣布各郡 
不受宪法保护，撤销法院的判决，解散立法院和保民院。参政院 
的人数加多了，保民院的委员大部分已被淸除，似乎它仍然相 
当可怕，因而又将它的成员人数戚少到五十人。这就是特权和权 
威在两年內的发展情况。到1802年末，一切都落入终身执政 
之手，他掌握一个忠诚的僧侶阶级，一个荣誉 军团； 参政院成了 
行政组织，立法院成了颁布法令的机器，元老院成了立宪的机 
器。由于保民院还不时发出自由和反抗的声音，波拿巴一时还不 
敢取消它，但是他把最敢说话和说话最有力量的委员除掉，以 
便在保民院也只能听到所有国家机关照例依样重复的波拿巴的 
意旨。 

这种在国內扩大权力的措施，随着领土的扩张而推展到国外。 
波拿巴分別于1802年8月26日和9月11日把厄尔巴岛和皮埃 
蒙特幷入法兰西共和国。10月9日，他占领了在公爵死后无人继 
位的巴 马国； 最后，10月21日，他为了支持因改定各州法律而引 
起混乱的瑞士联邦条例，派遣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进入瑞士。从 
而使本来就无和谈诚意的英国有了决裂的借口。英国宮廷威到只 
需要一个短暂的缓兵时机。在亚眠和约以后不久，英国政府就在 
策划第三次同盟，这和它在康波福米奥和约后以及在拉什塔 
特谈判会议时的行动如出一辙。从英国的利益和英国的形势来 
看，和 议是一定要破裂的，而 波拿巴 的合幷小国，以及他在 根据最 





近签订的条约应该独立的邻近各共和国中所保持的影响，则 加速 
了这种破裂。从波拿巴这方面来说，他渴求战功，企图以征服他国 
335来扩大疆土，以军事胜利来达到个人的极高地位，因此，他不可能 
就此罢休，旣然他不想要自由，那就需要战爭。 

在一个时期內，两国政府互致外交照会，措辞都十分尖刻。英 
国大使惠特沃思爵士终于在共和十一年花月25日 （1803 年5月 
15日）离开巴黎。和谈彻底破裂了，双方都准备战爭。5月26日， 
法军进入汉诺威选侯领地。此时德意志帝国已日渐衰落，未加任 
何阻挠。舒安党6从上次阴谋失败，大陆上实现和平，就一直流亡 
在外，沒有任何活动，现在，由于战端重启，又复蠢蠢欲动。他们认 
为这是有利时机，就在英国政府同意之下，在伦敦策划了一次阴谋 
活动，为首的是皮什格鲁和乔治•卡杜达尔。阴谋分子在法国海 
岸秘密登陆，潜入巴黎，同莫罗将军取得联系；这时莫罗已被他的 
妻子拉进保王党。但是，当他们正准备动手时，警务机关把其中大 
部分人逮捕了，警务机关早已侦知他们的阴谋，注意他们的踪迹 
了，乔治被处决，皮什格鲁在狱中自缢，莫罗被判处两年监禁，后改 
为流放。 

这次阴谋是在1804年2月破获的，人民群众为此对于受到生 
命威胁的第一执政更加爱重；他收到了国家机关和各郡的慰问信。 
蝥不多就在此时，他杀了一个有名的无辜受害者。3月15日 ，一 
队骑兵从距来因河几里远的巴登大公国的埃登海姆官堡绑架了 
当冈公爵。第一执政根据警务机关的报吿，认为这位亲王参加过 
这一次的阴谋。当冈当即被押送到万森，经过军事法庭几小时的 
帘讯，就在城堡外的壕沟里枪决了。这种恶劣的迫害事件决不是 
为夺取政权的政治行为，而是一种残暴和报复行为。雾月18日政 
变时，保王党本来认为波拿巴已开始扮演[英国 ] 蒙克的角色;但是 
四年以来，第一执政使他们的这种#望破灭了。他已不再需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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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手段来对 W ' 他们，也不再需要一象有人说的那样一一稳定 
已经不复存在的雅各宾派。这时，拥护共和的人害怕专制远甚于 
害怕反革命。一切都使人想到，波拿巴如此玩忽人命和不尊重国 336 
际法，幷且习千发泄一时之忿和采用急骤手段，就是因为他相信这 
位亲王参加谋叛，他要杀一儆百，彻底消灭颠覆 阴谋； 而在这个时 
期，对他个人和对他的政 K 来说，颠覆阴谋是唯一的危险。 

对英战爭以及乔治和皮什格鲁的谋叛成了波拿巴从第一执政 
登上帝位的阶梯。共和十二年芽月6日 （1804 年3月27日），元 
老院接到关于这次阴谋的报吿后向第一执政派去一个代表团。代 
表团团长弗朗索瓦•德 • 纳夫夏托对他说了这样一段 话:“ 第一执 
政阁下，你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但你应该使它永远存续下去，昙花 
一现是毫无价値的。我们决不怀疑你抱有这种远大理想，因为你 
的创造天才是涧察一切的，你是不会有所忽略的。但是请你不要 
拖延了；时间.各种事件 . 阴谋分子.野心家，都在催促你；另一方 
面，法国人的惶惑不安也在催促你。当你创造出各种制度，使你的 
殿堂永远坚如磐石，使你为父亲一代建立的功业能够传之于他们 
的子孙，你就能掌握时间，控制各种事件，打击野心家，安定全国的 
人心。第一执政阁下，请相信，这是元老院以全体公民的名 义在向 
你说话， 

共和十二年花月5日 （1804 年4月25日），波拿巴自圣克卢 
答复元老 院说: “你们的建议正是我的夙愿，是我时常考虑的事情。 

你们认为，为了使人民不致遭受敌人的阴谋暗算，不致产生助长爭 
夺野心的动乱，最高宵职必须是世袭的。同时，你 frt 还认为，为了 
永远确保平等和自由的胜利，给国家和政府以它所需要的双重保 
证，我们的许多制度需®改进。由千我对这些重大问题日益重视， 

我越来越敏觉到，在新的严重的形势下，你们的有智慧、有经验的 
建议,对于我的各种计划的确定是非常必要的。为此 ，我清 你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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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想法全部吿诉我。”花月14日 （5 月4日），元老院又答复 
3打 他： “元老院认为把共和国委托给世袭皇帝拿破仑 • 波拿巴掌理， 
是法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建立帝国的序幕就是这样排演出来的。 

保民院议员居雷在保民院以命令方式动议展开讨论。他举出 
了与元老院各议员同样的理由，他的动议受到热烈欢迎。敢于提 
出反对建立帝制的意见的只有卡尔诺一人。卡尔诺说:“我决不是 
想贬低大家对第一执政的赞扬；但是，一个公民不管他对祖国的贡 
献有多么大，荣誉和理智都耍求全国的感激有一定限度。如果这 
位公民恢复了国家的自由，拯救了他的国家，难道可以用牺牲这种 
自由来作为对他的报偿吗？把他的国家变成他的个人的世袭财产， 
这不是毁了他的功绩吗？当时向法国人民提出要表决终身执政的 
时候，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判断，存在着某种隐藏的意图，人们 
看到的是相继诞生的各种明显地属于君主政体的制度。今天，那 
一系列预备性措施终于正面地把最后目的暴露出来了；现在是要 
我 n 对恢复君主制度的重大提案表示态度，幷且要我们授与第一 
执政以世袭帝位了。 

“难道自由是被摆给人看的而不能为人所享受 的吗？ 不，我不 
间 意把这种幸福看作只是一种幻想，它是这样被普遍地看得高于 
一切，沒有它，一切都是空谈 I 我的良心告诉我，自由是可能的，这 
种制度是令人放心的，是比任何独裁政权都稳固的。以前我投票 
反对终身执政，现在我同样投票反对君主政体复辟，我认为我作为 
保民院议员应当责无旁贷地这 样做， 

但是，有这种想法的只有卡尔诺一个人；他的同僚都以惊愕的 
心情纷纷起而反对这个唯一的保持自由的人的意见。应当看到，在 
这一时期的发言中，人们的观念和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 
已经培退到旧制度的政治原 则上: 这里有同样的热情，同样的狂热， 
但这是谄媚的热情、奴才的狂热。法国人这时象过去投身革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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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投身于帝制 o 过去他们把一切都归结于人民解放和理性的世纪； 33 S 
现在，法国人谈到的是一个人的伟大和波拿巴的世纪；不久，他们 
就象以前为建立一些共和国而战斗那样，为拥立一些国王而战斗。 

保民院、立法院和元老院都已通过了建立帝制，共和十二年 
花月28日 （1804 年5月18日），帝国在圣克卢宣吿成立。同一天， 

元老院发布决议案修改宪法，使符合新的情况。旣然帝国已经成 
立,就必须有它的那一套附属物，于是亲王.帝国大勋爵，元帅、侍 
从官和扈从,一一建立起来。一切公开宣传都被禁止，新闻出版自 
由早已受到査检委员会的压制；只剩下一个讲坛，但已变得寂然 
无声。保民院的会议变成了局部的、秘密的会议>参政院也一样。 

从达一天起的十年间，法国一直施行着 [ 禁止旁听的 ] 秘密会议的 
统治。约瑟夫 • 波拿巴和路易 • 波拿巴被晋封为法国亲王。被任 
命为帝国元帅 的有： 贝尔蒂埃、缪拉、蒙塞、儒尔当、马塞纳、奥热 
罗、贝尔纳多特、苏尔特、布律纳.拉纳、莫蒂埃、內伊、达武、贝西 
埃、克勒曼、勒费弗尔、佩里尼翁、塞律里埃。各郡纷纷寄来贺信， 
僧侶阶级把波拿巴片作新的摩西①、新的马塔提亚斯®、新的居鲁 
士®。波拿巴则认为他的登基乃是出于上帝的指点；他说，人们应 
该象服从普天之主那样服从他;服从他的大臣就是服从他的代表， 

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教皇庇护七肚来到巴黎为新朝行祝圣礼， 

加冕礼是12月2日礼拜日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 

加冕大典事前准备了很久，一切仪式都是按照旧制安排的。皇 
帝在他的扈从护卫下，由皇后约瑟芬陪同到大教堂去，他乘坐的有 
八匹白马牵引的马车，车顶饰有皇冠。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 

①摩西 ( Moifse ), 基督教圣经中传说他是串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 
犹太教的教义、法典多出其手。——译者 

⑧马塔提亚斯 ( Mattathias ), 公元前二世纟 d 犹太 、反抗叙利亚王的领袖^ 一 

译者 • 

⑧居鲁士 ( Cyrus ), 公元前六世 纪谀斯帝 国的建立者。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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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重要官员都在为这一特典装饰得堂皇富丽的大教堂內迎候 
他。他在教堂门前受到了热烈赞扬，他身着皇袍、头戴皇冠、手执 
扠杖登上教堂最里面的宝座。 

皇宮大司祭费什、一位红衣主教和一位主教到宝座前来迎 
拿破仓，把他引到祭台前领受祝圣礼。教皇在他头上和双手上敷了 
339三次圣油，口中诵念着祝 词：“ 全能的上帝，您曾使哈扎尔①为叙利 
亚王，使耶胡为以色列王，您曾借埃利亚先知之口向他们传示您的 
旨意；您也曾借撒母耳®先知之手在撒乌尔和大卫头上敷过圣油， 
现在淸您借我的手赐予您的仆人拿破仑以恩宠和幸福，我等虽属 
卑微，今以您的圣名，尊拿破仑为皇帝 

教皇庄重地把拿破企送回他的宝座，拿破企手按着圣经依新 
宪法规定宣誓后,总传令官高声 叫道： “法兰西人的至荣至尊的皇 
帝加览即位了 1皇帝万岁 I ”教堂內所有的人立即应声呼喊;然后鸣 
放礼炮，教皇领唱“感恩赞美歌”。庆祝会一连举行了几天；但是，这 
些以命令规定的庆祝，为专制政权的庆祝，一点也沒有7月14日 
第一次结盟节那种眞诚、普遍、举国欢腾、兴高采烈的样子。人民 
对于专制政体所表示的欢迎，同他们当初对自由的欢呼不可同日 
而语，尽管那时国家是多么衰敝。 

执政府是共和国存在的最后阶段。革命开始进入壮年时期。在 
执政府初期，波拿巴召回了被放逐的阶级，使他们归附自己；当时， 
他认为人民还受着各种欲望的千扰，他通过恢复生产和恢复秩序 
使人民得以安生乐业；最后，他第三次击败了欧洲，迫使欧洲承认 
他的兴起。直到亚眠和约以前，他给共和国带乘了胜利、和协、幸 


① 哈扎尔 （ HazaSl ) ，公元前九阯纪叙 利亚军 IV ， 谋系叙利 亚王本黑戧德 (Ben- 
hadad) 二世之后，成为叙利亚王。——译者 

② 撒母耳 (Samuei), 据《圣经》传说，是古代希伯来的先知，打汶腓力斯人以后先 
后立撒乌尔 (SaUl) 和大卫 (David) 为古以色列国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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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而幷未牺牲自由。那时候，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成为这个 
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个时代要求建立眞正的平等、合理的自 
由、更为发达的文明等等这些符合人类尊严的崇高的制度。是伟 
大人物掌握国家还是专制君主掌握国家，.完全看他是维护人民自 
由还是使人民受奴役。但是，拿破仑更喜欢实现他那唯我主义的野 
心，他爱重他个人甚于全人类。他是从军营帐幕之中起家的，很晚 
才到革命中来，他只懂得革命的物质的和利害的一面；他不相信产 
生革命的道义上的需要和激起革命的、迟早会重新出现而使他归 
于失畋的各种信仰。他遇到的是一场接近尾声的暴乱，是已经疲 
惫不堪、任他摆布的人民和一顶放在地上、唾手可得的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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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从1804年帝国建立到 181 4 年 

帝国的性质。——督政府建立的一狴共和国变为王国。——第 
三次反法同盟；攻陷维也纳；乌尔姆和奧斯特里茨的胜利；普莱斯 
堡和约；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王国的建立。 一 来因邦联。——约瑟 
夫 ■波拿 巴为那不勒斯国王，路易•波拿巴为荷兰国王。——第四次 
反法同盟;耶拿会战，攻陷柏林;艾劳和弗里德兰的胜利;提尔西特和 
约；普鲁士王国领土被賊缩一半；为反对普鲁士而建立萨克森和威 
斯特法利亚两个王国。——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封与热罗姆 • 波拿 
巴。——随着各附属王国、瑞士联邦、大采地的建立，按照查理大 
帝的形式建立起一个大帝国。——大陆封锁；拿破企利用中断贸 
易茁迨英国，正象他以武力使大陆屈服一样。——拿破仑入侵葡萄牙 
和西班牙;约瑟夫 • 波拿巴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缪拉继约瑟夫为那 
不勒斯国王。——新事变 •. 西班牙半岛的民族起义；与教皇的宗教斗 
爭*荷兰方面的商业反抗。——第五次反法同盟。——瓦格拉姆的胜 
利；维也纳和约；拿破企与玛丽-路易丝女大公结婚。—第一次抵 
抗尝试的失败；教皇 被黜； 荷兰并入帝国；积极进行西班牙战爭。 

—俄国放弃大陆政策，1812年 之役； 攻陷莫斯科；悲惨的撤退。 

——对傘破仑势力的反抗；1813年之役；全而叛变。——笫六次反 
法同盟；法国的庆战；1814年的几次出色的战役。 —— 同盟军在巴 
黎；拿破仑在枫丹白 露宣布 退位； 拿破仑的性格；拿破仑在法国革命 
中的作用。——结论。 

帝制建立以后，政府更加独断专橫了，社会风气逐渐转变而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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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贵族化。从热月 9 日开始的重新组合运动正在不断扩大。国民公 
会分解了各阶级；督政府克服了派系之爭；执政府贏得了人；帝国 
则利用勋章和奖励诱惑了人。革命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大相径 
庭。在第一阶段，是各委员会掌政，委员会中的人每三个月改选一 
次，他们沒有护卫，沒有报酬，沒有铺张，每天只有几个法郞的生活 
费，在筒陋的胡桃木桌子上伏案工作十八小时。在第二阶段，是帝 
制政府，有庞大的行政机构，有侍从官，有贵人，有禁卫军，有世袭 
权，有巨额皇室经费，有令人目炫的各种排场。全国力量都集中到 
劳动和战爭上面。一切物质利益和奢靡的需求，都在一个唯一的 
首领下面等级森严地安排好。这个首领在以专制制度取代自由之 341 
后，又用贵族政治来破坏了平等。 

督政府把几个与法国邻近的国家立为共和国；拿破仑则要以 
帝国的模式改组这些国家。他首先从意大利着手。西沙尔平共 
和国的立法议会决定为拥护拿破仑而恢复君主世袭制。其副议长 
梅尔齐特来巴黎转达这一决定。共和十三年风月26日 （1805 年 
3月17日），在杜伊勒里宮举行了隆重的召见仪式。拿破仑高踞皇 
座，周围是全体宮廷人员，以及他所爱好的至高无上的威严气象。 
梅尔齐代表本国公民向拿破仑献上王冠。他在讲话结束时说 :“请 
陛下满足我所领导的议会的愿望。本议会谨以意大利全体公民的 
名义，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本议会将转吿意大利全体公民， 

您接受了他们的敬意，因而加强了您与意大利的生存和繁荣相联 
系的力量。是的，陛下，是您要意大利共和国存在的，它存在了。 

请您为意大利王国祝福，它一定会幸福的。” 

不久，拿破企皇帝就占有了这个 王国； 1805年5月26日，他 
在米兰接受了伦巴第人的铁王冠，策封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 
尔內斯亲王为意大利总督；接着，他到了热那亚，热那亚也放弃了 
本国的主扠。1805年6月4日，热那亚合幷予帝茵，改为热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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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泰诺泰、亚平宁三 个郡。 小小的卢卡共和国也在改君主国之列。 
根据这个小共和国的长官的要求，把它赐给了皮昂比诺亲王和公 
主 C 拿破仑的一个妹妹），作为 他们的 采地。拿破企结束了这次巡 
视之后，又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首都。不久，他动身赴布伦军营， 
当时那里正在作跨海远征英国的准备。 

督政府在康波福米奧和约以后，第一执政在呂內维尔和约以 
后，都有过进攻英国的计划；自和议再次破裂以后，这个计划又被 
积极地重新提出 D 1805年初，一支有船只两千艘，兵员一万六千人 
的舰队，载着十六万步兵 t 九千匹马和许多大炮，集结在布伦、埃塔 
3 4 2普勒、安布勒特斯、加来等港口。拿破企在获悉英国为避免这次 
登阽威胁又挑拨奧地利与法国决裂、而且奥地利王国的全部军队 
已经出动的时候，便亲自督促实现这次渡海远征。其时费迪南大公 
和麦克将军指挥的奥军九万人已跨过因河，侵入慕尼黑，幷且驱逐 
了法国的同盟者巴伐利亚的选侯•，约翰大公所部三万人则已占领 
了提罗尔；查理大公也率领十万大军向阿迪杰河方面挺进。两支 
俄 国军队正准备与奧军会合。皮特为了拼湊这个第三次同盟，的 
确费了很大气力。意大利王国的建立，热那亚和皮埃蒙特的合幷 
于法国，法国皇帝对于荷兰和瑞士的明显的压力，又重新激动了欧 
洲；现在，欧洲各国对拿破仑的野心，又象它们最初害怕法国的革 
命势力那样恐惧起来了。1805年4月11日，英国內阁和俄国宮 
廷签订了同盟条约，奧地利于8月9日参加了这个同盟。 

拿破企离开布伦，匆匆返回巴黎，9月23日来到元老院，元老 
院通过了征召八万军队的法令，第二天他便出发指挥作战。10月 
1曰，他率领十六万大军渡过来因河，6日进入巴伐利亚。马塞纳在 
意大利挡住了查理亲王，而拿破仑则以急行军在德意志作战。几天 
之內，他就渡过多瑙河，进入慕尼黑，取得了韦尔廷根的胜利，幷且 
在乌尔姆迫使麦克将军投降。麦克的投降使奧军濒于瓦解。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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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乘胜前进，于 11 月 13 日占领维也纳，然后推进到摩拉维亚，迎 
击与战败的奥军会合的俄军。 

1805年12月2日，拿破企加冕周年纪念日，双方军队在奥斯 
特里茨平原展开战斗。俄军有九万五千人，法军八万。双方都拥有 
强大的炮兵。激战从黎明时分开始。双方出动的人数都很多，俄国 
的步兵敌不过我军的猛烈进攻和我军指挥官的出奇制胜的战术。 
敌军左翼首先被切断，俄国的禁卫军企图恢复联系，仍被击溃。敌 
军中路遭到同样命运;到午后一点钟，又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结 343 
束了这次出色的战斗。第二天，拿破企皇帝在战场上就地传令嘉奖 
全军，命令中 说:“ 士兵们，我对你们很 满意； 你们以不朽的光辉装 
饰了你们的军旗。俄皇和奧皇的十方大军，不到四天就被你们切断 
或击溃了，逃过你们的兵器的，随后也在湖泊中淹死。我军缴获大 
旗四十面，还有许多俄国禁卫军的军旗，大炮一百二十门，俘虏了 
二十名将军和三万多名官兵，这就是这一扬名后世的战役的战果。 
如此吹噓的，而且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国步兵，经不起你们的一击； 
今后你们将无敌于天下。这样，两个月时间，这个第三次同盟就被 
打敗了，幷且崩溃了！ ”奥地利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俄军本来是要 
被歼灭的，却以且战且退的方式后撤了。 

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战役胜利后，在12月26日签订了普莱 
斯堡和约。奥国先已失去比利时和米兰等国外属地，这一次是在 
德意志境內受挫。它把威尼斯、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两省、亚 
得里亚海的威尼斯各岛让与意大利王国•，将提罗尔伯爵领地、奥格 
斯堡城、艾克施塔特公国、帕骚地区的一部分和施瓦本公国的所有 
属地布賴斯高及奥尔特瑙让与已经成为王国的巴伐利亚和符腾 
堡，幷且由巴登大公国分享了其中一部分。奥国经过先后签订康 
陂福米奧和约和呂內维尔和约，已经大大削弱，在普莱斯堡和约 
签订以后，就更加衰落了。拿破仑满载胜利的 荣誉返回巴黎 ，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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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普遍和热烈的欢迎，甚至他本人也威到出乎意外，不由地为 
自己的幸运而沾沾自喜。各级政府机关爭相表示服从和赞扬。他 
获得了“大帝”的称号，元老院宣布决定为他建立一座胜利纪念碑。 

拿破仑对于他所奉行的政策更加坚信不疑了。马伦哥的胜利 
和呂內维尔和约巩固了执政府，奥斯特里茨的胜利和普莱斯堡和 
约确定了帝制。至此，连革命的最后一点点残余也被他抛弃了。 
1806年1月1日，最后用格里历①代替了沿用十四年的共和历。把 
344先贤祠恢复为寺院，不久保民院也不复存在了。但是，拿破企主 
要是想在欧洲大陆扩张他的统治。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由于在上 
次战爭中违反了与法国签订的和约，他的国家便被侵占。3月30 
曰，策命约瑟夫 • 波拿巴为那不勒斯-西西里国王。1806年6月5 
曰，改荷兰共和国为王国，迎另一个皇弟路易•波拿巴为荷兰国 
君。至此，国民公会以及督政府所建立的几个共和国，一个也不存 
在了。拿破企封了不少附属国王，以后又恢复了军阶制度和中世 
纪的爵位。达尔马提亚、伊斯的利亚、弗留利、卡多雷、贝卢诺、科 
內里亚诺、特雷维佐、费尔特雷、巴萨诺、维琴察、帕多瓦、罗维戈， 
都被他确定为帝国公爵的大采地。又封贝尔蒂埃元帅为纳沙泰尔 
公国公爵，塔列朗大臣为本尼凡托公国公爵。博尔盖泽亲王夫妇 
的封地是瓜斯塔拉公国。缪拉被封为贝格和克累弗的大公。拿破 
仑沒有敢消灭瑞士共和国，只宣布他自己是瑞士共和国的“调 
停人”。他控制了原属德意志帝国的一大部分国土，组成了他的军 
事帝国。1806年7月12日，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十四个亲王联 
合结成来因同盟，承认拿破企是他们的保护人。8月1日，他们向 
累根斯堡国会声明他们脫离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从此灭亡， 
弗朗茨二世宣布取消自己的称号。根据12月15日在维也纳签订 

①格里历 (Calendrier gr 6 gorien )， 即目前通用的阳历，由罗马教皇格里哥尔十 
三于十六世纪修订，故名。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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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约，普鲁士让出安斯巴赫、克累弗、纳沙泰尔，作为汉诺威选侯 
领地。 

拿破仑政权控制了整个西欧。他以皇帝兼国王的身分成为法 
国和意大利的绝对主宰；由于西班牙宮廷对他唯命是从，他成为西 
班牙的绝对主宰；由于他的两个弟兄的服从，他还是那不勒斯和荷 
兰的绝对主宰，通过“调停”的作用，他又是瑞士的绝对主宰；在德 
意志，他利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来因邦联诸王侯，以对付奥地利 
和普鲁士。亚眠和约以后，他本来可以在维护自由的同时成为法国 
的保护者和欧洲的调节者。但是，他要在统治中追求荣耀，以征服 
他人为职志，就不能不投身于长期的战爭，其结果，不是他完全控 
制大陆，就是自己灭亡。 

这种入侵別国的行动引起了第四次反法同盟。从巴塞尔和约 
签订后一直保持中立的普鲁士在上次战爭中正要加入奥俄联盟， 34 S 
只是因为拿破仑的迅速胜利，才沒有实现。这一次，由于它对帝国 
的扩张感到恐惧，又由于本国拥有一支精锐军队，就大胆地与俄国 
结成联盟，准备把法国人逐出德意志。柏林宮廷要求帝国军队撤 
到来因河以西，否则诉诸战爭。同时，柏林官廷意欲在德意志北部 
结成一个同盟，同南部的同盟对抗。当时拿破企正値强盛时代，他 
的新政权方兴未艾，加上全国同心协力，他决不会屈服于普鲁士的 
最后通牒，于是兴兵进攻普鲁士。 

这次战爭是在 [1806 年]10月初开始的。拿破企和往常一样， 

以他的用兵神速和强力进攻的战术予同盟军以沉重打击。10月14 
曰耶拿一战，摧毁了普鲁士的军事君 主制； 16日， 一 万四千普军在 
埃尔富特投降; 25日，法军攻进柏林。1806年末，攻下普鲁士的各 
地要塞，幷向波兰的俄军进攻。在波兰的作战虽不如在普鲁士的 
迅速，战缋却同样辉煌。这是俄国与法国第三次较量。俄军在苏 
黎世败北，在奥 斯特里 茨败北，在艾劳和弗里德兰也同样敗北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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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些値得纪念的战役之后，俄皇亚历山大开始议和，幷且于 1807 
年6月21日签订了提尔西特停战协定，在7月7日签订了和约。 

提尔西特和约扩大了法国在大陆上的统治。普鲁士的疆土被 
戚缩了一半。拿破企在德意志南部已经建立了反对奥地利的巴伐 
利亚和符腾堡两个王同，随后又在北部建立反对普鲁士的萨克森 
和威斯特法利亚两个王国。萨克森王国由萨克森选侯领地和原已 
建成华沙大公国的普鲁士所属波兰组成，封给萨克森国王；威斯特 
法利亚王国包括黑森-卡塞尔、不伦瑞克、富尔达、明斯特等邦和汉 
诺威的大部分，封给热罗姆 • 波拿巴。俄皇亚历山大承认所有这些 
事实，撤出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希亚。俄国虽然战败，却是唯一的 
未丧失国土的国家。这时拿破仓越来越效法査理大帝的做法；他 
在领受祝圣礼那一天，让人们在他前面抬着法兰克王的皇冠、宝剑 
346和权杖。教皇远道越过阿尔卑斯山来为他行祝圣礼，幷且以这个征 
服者的帝国为楷模组织了自己所辖的国家。革命的目的是要恢复 
古昔的自由，拿破仑却恢复了中世纪的军事等级制度;革命使人们 
成为公民，拿破仑却封了许多王侯•，革命使欧洲建成了好几个共和 
国，拿破企却把欧洲变成了许多采邑。由于他是胜利者和强者，又 
値世界刚刚经历大动荡而疲敝不堪，他得以暂时按照他的思想支 
配这个世界。这个大帝国在內部用拿破企的一套行政制度代替了 
议会制政府，在他设立的专门学校和学院里，军事教育代替了国立 
学校的共和教育。1808年，拿破企的贵族世袭制恢复了不平等 ； 
他的对非军人的纪律教育使全法国变成服从于一个命令的一支军 
队。 在国外，他建立了附属王国、联邦 、大 采邑，同时树立了他的最 
高权威。拿破仑已经是所向无敌，可以说，他已能够在欧洲大陆号 
令四方，橫行无阻。 

这个时期，拿破仑皇帝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英国，英国是唯 
一未受到他打击的国家。皮特已经死了一年多了；英国政府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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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极地、顽强地奉行皮特的反法政策。在组织第三次和第四次同 
盟毫未收效之卮，它仍不甘心失败。英法战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 
战爭。大不列颠已宣布封锁法国，这样就给拿破仑皇帝提供了一个 
手段，以相类似的方式，把英国排除出 欧洲国 家的贸易关系之外。 

1807年开始的大 陆封锁 是拿破仑体系的第二阶段。他为了取得 
世界霸权，对大陆施用武力，对英国则采取中断贸易的手段。但 
是，他由于禁止大陆上的国家与大不列颠的一切贸易来往，就给自 
己制造了新的困难。不久，除了他的征服统治给他带来了国家关 
系的仇恨以外，他还遇到因封锁大陆而引起的私人的不满和商界 
的责难。 

但是，似乎所有强国都抱有同样的意图。在普遍和平实现以 
前，英国是被排除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在北海方面有俄国和丹麦， 
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方面有法国、西 S 牙和荷兰，都表示反对英国。 

这时正値帝国势力极盛时期。拿破仑用他的全部精力和天才建立347 
足以与英国相抗衡的海军力量。当时英国拥有军舰一百多艘，各 
种战船不计其数。拿破仑下令疏浚港口，加强海防，建造船只，准 
备几年以后在这新战场上作战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在到达这个时 
刻以前，他想首先消除西班牙半岛方面的后顾之忧，在那里建立他 
的王朝，实行一种更坚定的、更有利于他的政策。1807年的远征 
葡萄牙和1808年的入侵西班牙，对他本人、对欧洲都是新事件的 
开端。 

很久以来，葡萄牙一直是道地的英国殖民地。拿破仑取得马 
德里的波旁王朝的同意，签订了 1807年10月27日的枫丹白露条 
约,取消布拉干萨王朝。朱诺所指挥的法国军队进入了葡萄牙。摄 
政王约翰六世乘船逃往巴西，法军于1807年11月30日占领里斯 
本。入侵葡萄牙只是入侵西班牙的第一步。当时西班牙王室陷于 
极度 混乱: 宠臣戈多伊正受到人民唾弃，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费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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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阴谋推翻他父亲的宠臣的政权。拿破企虽然无领过分顾忌这样 
一个政府，但当他与普鲁士作战时，戈多伊的扩充军备，却使他存 
冇戒心。无疑他就是在这时候打算把他的一个弟兄送上西班牙的 
王座。他原认为打垮这样一个內讧的王族 ，一 个朝不保夕的王朝， 
是轻而易 举的； 幷且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戴，因为他要恢复他们的文 
明。于是，他的军队便以海战和大陆封锁为借口，进入西班牙半岛， 
占领了西班牙的海岸和军事要地，幷且推进到马德里附近。有人暗 
示西班牙王族步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后尘，逃往墨西哥。但是， 
西班牙人民却起来反对国王出走•，戈多伊已经激起民愤，甚至有丧 
命的 危险；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以费迪南七世的称号被宣布为西班 
牙王。拿破企乘这次西班牙宮廷內乱实现了自己的意图。法军进 
入马德里，他亲临巴荣纳，召集了西班牙的几个亲王。费迪南又把 
348 王位归还给他父亲，他父亲则为了讨好拿破仑而辞让 王位； 拿破金 
通过最高“政务会'卡斯蒂利亚议会和马德里市议会，把王位授与 
自己的哥哥约瑟夫 • 波拿巴。费迪南被送进瓦朗塞城堡，査理四世 
则迁居到贡比涅。拿破仑命他的妹夫贝格大公缪拉继约瑟夫为那 
不勒斯国王。 

这时候，开始了第一次对拿破企统治及大陆政策的反抗。这 
次反抗发生在前此一直与法国结盟的三个国家，幷且由此引起了 
第五次同盟。罗马官廷有不满情绪；西班牙由于强立了一个外籍 
的国主，它的民族荣誉咸受到损伤，由于取消了隐修院、异端裁判 
所和贵族爵位，它的风俗习惯遭到破坏•，荷兰则因为大陆封锁而在 
贸易上受到损失，奥地利由于自己的失败和处于从属地位而不堪 
忍受。英国正在窥伺着由于罗马教廷、西班牙人民和维也纳宮廷 
的反抗，不久就会在大陆上掀起纷爭的一切机会。自1805年起， 
教皇已对法国表示冷淡，教皇为拿破仑行祝圣礼，本指望拿破仑 
会归还被 督政府 幷入西沙尔平共和国的教会领土。 教皇的 指望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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銮了，于是他又回到了欧洲反法同盟一边，从1807年至1808年， 

罗马所属各邦成了英国间谍的聚集地。经过几次比较激烈的交涉， 

拿破企命令米奧利斯将军占领 罗马； 教皇以开除拿破仑教籍相威 
胁，拿破仑却从教皇夺取了安科纳、乌尔比诺、马切拉塔、卡梅里诺 
等地而幷入了意大利王国。 1 S 08 年4月3曰，教皇的圣使离开巴 
黎•，于是，为了世俗利益而与教皇进行的宗教斗爭展开了；拿破仑 
当初本来可以不必把这位教廷首领请到法国来，或者不必夺取他 
在意大利的教会领土的。 

西班牙半岛战爭的局势更加严重。西班牙人于1808年5月27 
日在塞维利亚召开的省政务会上承认费迪南七世为西班牙王，但 
未被法军占领的各省，则纷纷组织武装起义。葡萄牙人也于6月 
16日在波尔图起义。最初，这两方面的起义活动极其顺利，在很 
短时间內就取得了迅速进展。杜邦将军在科尔多瓦故国的贝兰投 
降，法军的初次失利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劲头和希望。约瑟夫•波 
拿巴离开马德里，费迪南七世在马德里宣吿即王位。大约与此同349 
时，朱诺将军由于兵力不足，难以守住葡萄牙，同意签订辛特拉协 
定，撤出葡境。英国将军威灵顿率领二万五千人占领了这个王国。 

在教皇表示反对拿破仑、西班牙起义军进入马德里、英军重新踏上 
大陆的时候，瑞典国王表示他是拿破企帝国的欧洲联合的敌人，奥 
地利则大举建立军队，准备新的战爭。 

拿破企咸到侥幸的是，这时俄国还一直信守俄法联盟和提尔 
西特和约。当时，俄皇亚历山大正对这位强有力的、非凡的人物颇 
为爱重。拿破企在把全部兵力开入西班牙半岛以前，为了消除北 
顾之忧，于1808年9月27日在埃尔富特与亚历山大举行会谈。西 
欧和北欧的这两个统治者相互保证欧洲的安宁和 服从： 在拿破仑 
出兵西班牙时，亚历山大负责防备瑞典。拿破仑亲临战场以后，很 
快就 改变了西班牙半岛的战局，他率领八万从德意志调来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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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连战皆捷，占领了西班牙的大部分省份。他进入马德里，但 
不是以统治者的身分，而是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半岛居民面前。 
他对他们说 :“我 取消了异端栽判所，这是时代的要求，欧洲的要 
求。神甫的职责是指导信仰，而不应该对公民施行任何外在的、形 
体的裁判扠。我取消了封建权利，人人都可以开设面包房、磨坊、 
宿店，设置捕鱼网，建立渔场，自由经营工业。少数人的自私自利、 
富有和繁荣对于你们的农业的危害更甚于三伏天的酷暑。旣然上 
帝只有一个，在一个国家內就应只有一个裁判权，一切特殊的裁判 
权都是攫取的，是违背国民权利的，所以我把它取消了。……眼前这 
一代人可能会各有不同看法，人们的偏见太多了；但是，你们的子 
孙将把我当作你们的再生父母来赞扬，他们将把我来到你们这里 
的日子看成値得纪念的日子，从现在起，西班牙的繁荣将要开始。” 

350 事实上，拿破企在西班牙半岛上所起的作用确是如此，西班牙 

半岛只有恢复了文明才能有较好的生活和自由。独立自由幷不是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当一个国家处于愚昧、落后、贫穷状态、寺院林 
立而受僧侶治理的时候，必须在考虑自由以前首先改变它的社会 
状态。压迫文明各国的拿破仑，是眞正复兴西班牙半岛的人。但是， 
世俗自由和宗教奴役两派——议会派和僧侶派，尽管他们目的迥 
不相同，却是为共同自卫而一致起来了。一派领导着上层和中层 
阶级，另一派则领导着底层阶级，他们竞相利用独立自由的情感和 
宗教的狂热，来激励西班牙人。下面是神甫经常应用的教理问答： 
“我的孩子，你吿诉我你是哪国 人？” “感谢上帝，我是西班牙 
人。”“谁是我们的幸福的敌 人？” “法国人的皇帝。” “法国人的皇帝 
有几重性格？”“有两重性格 ，一 是人性，一是魔鬼性。”“法国人的皇 
帝有 几个？ ”“眞正的有一个，为了骗人，分成三个 。〃他 们叫什么名 
字？ ”“拿破仑，缪拉和马尼埃尔 • 戈多伊。” “三个当中哪个最坏， 
“三个都同样坏。”“拿破仑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罪恶来的。”“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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迠从哪里来的？”“缪拉是从拿破仑来的。”“戈多伊呢？” “戈多伊是 
拿破仑和缪拉两人的私生子。”“第一个人的本性是 什么？ ”“骄傲和 
专制。”“第二个人的本性是什么？”“掠夺和残忍。”“第三 个呢？ ”“贪 
欲、卖国和无知。”“法国人是怎样 的人？ ”“以前是天主教徒，现在变 
成异教徒了。”“杀死法国人是不是罪恶？ ”“不是罪恶，我的 神甫； 杀 
死一个这样的叛教狗杂种，就要升天堂。”“不尽责任的西班牙人应 
该受什么惩罚应该受死刑，还应该称他为无耻的卖国贼。”“谁 
能把我们从敌人手里拯救出 来？” “我们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武器。” 

拿破仑使自己陷入一场漫长的、危险的战爭，在这场战爭中， 
他的全部战略都是错谀的。在这里，击败一支军队或者占领一个 
首都不能算胜利，必须占领全部国土，而且更困难的是征服人心。 
但是，当拿破仑被第五次同盟迫得要再回到德意志去的时候，他仍 
然准备以他那不可抗拒的威势和不可动搖的顽固性来压服这个国 
家的人民。 

奧地利乘拿破企和他的军队撤离的时候，展开了大规模反攻， 
包括后备军在內，共发动了五十五万人，于1809年春开始作战。提 35 〗 
罗尔发生了暴动；热罗姆国王被威斯特伐利亚人逐出首都；意大利 
正在动搖;普鲁士正等待拿破企一旦失利就再度 参战； 但是，拿破 
企皇帝的全盛时期还沒有过去。拿破企急忙从马德里赶来，于2 
月初通知他的各盟国准备出战。4月12日，他离开巴黎，跨过来因 
河，深入德境，取得埃克米尔和埃斯林的胜利，5月13日第二次占 
领维也纳。经过四个月的作战，终于在瓦格拉姆一役中击败了这 
次薪 的反法同盟。在他追击奧军时，英军自瓦耳赫伦岛登陆幷逼 
近安特卫普；但只须出动了一些国民自卫军就挡住了他们对埃斯 
考河的进犯。1809年10月14日签订维也纳和约，根据该和约， 
奥国王朝又失去了几个省，幷被纳入大陆体系。 

从战爭的新的性质来说，这一阶段是値得注意的。这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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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拿破仑帝国的开始，它表现为各国王朝、各族人民、教会和商 
界的联盟。心怀不满的各个方面都试图反抗，不过这种反抗开始仍 
是要失败的。自从亚眠和约被撕毁以后，拿破仑已走到了这样一种 
境 地：要 么占领全欧洲，要么遭到欧洲的反抗。他受他的性格和地 
位的驱使，为了对付各国人民，建立了一种空前有效的行政制度， 
为了对付欧洲，建立了一种便于他的征服的附属王国和大采邑制 
度； 最后，为了对付英国，他实行了大陆封锁政策，中断了英国的 
贸易，但同时也中断了大陆的贸易。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他实现 
这些庞大的然而是狂妄的计划。葡萄牙与英国有贸易关系，他就侵 
占了葡萄牙•，西班牙王室的內讧和动搖不定影响到帝国的后方，他 
就迫使西班牙国王退位，使西班牙实行一种更大胆而不那么动搖 
的政策。教皇和法国的敌人保持联系，就剝夺了教皇的财产 •，教 皇 
以开除他教籍相威胁，法军就进占了罗马；教皇用沼书恐吓他，拿 
破仑就在1809年把教皇从世俗国王的宝座上推下来，幷且象押解 
352囚犯一样把他押送到萨沃纳。在瓦格拉姆奏捷和维也纳和约以后， 
荷兰基于本国商业的需要变成了英国货物的集散地，拿破企最后 
也从他弟弟路易手中夺去这个王国，幷于1810年7月1日把它归 
幷帝国。凡入侵別国，拿破企从不退缩，他不能容忍任何方面的反 
对甚至犹豫观望•，一切都必须服从他，不管是同盟者还是敌人，不 
管是教皇还是各国国王，也不管是他的弟兄还是外人。但是，参加 
新同盟的所有国家，虽然这一次被打败了，却都只等待机会重新起 
来反对他。 

维也纳和约以后，拿破仑又扩大了帝国的疆土和权势。瑞典 
在发生国內革命以及瑞典王古斯塔夫四世被迫退位以后，接受了 
大陆体系。蓬特-科尔沃亲王贝尔纳多特由三级议会选为瑞典王， 
瑞典王査理十三世把他收为义子。大陆封锁政策终于推行到整 
个欧洲 •， 于是，帝国加上罗马所属的各邦、伊利里亚各省、伐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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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荷兰以及汉萨同盟①的各域市，共有一百三十郡，从汉堡和 
但泽伸展到的里雅斯特和科孚岛，都属于这个范围。拿破仑推行 
了一种顽固的冒险政策，这时候，似乎是由于他的第二次结婚而有 
所改变。他为了给帝国生育一个继位人，与约瑟芬离婚，于1810 
年4月1日另娶奥国女大公玛丽-路易丝为皇后。这确实是一个 
错误。他放弃了已经得到了的在欧洲反对各国旧政权的革命君主 
的地位和角色，使自己在对待奥地利的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境地。对 
奧地利，要么是在瓦格拉姆胜利之后灭亡它，要么就应该在与女大 
公结婚以后归还它的属地。只有在实际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才能 
建立巩固的同盟。拿破企不懂得怎样消除维也纳宮廷再度反对他 
的意志和力量。这个婚姻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帝国的性质，使他进 
一步离开了人民的利益；他寻求旧的皇族关系来为他的宮廷装点 
门面，他千方百计地象合幷各个王朝那样使新旧贵族混合在一起。 
奥斯特里茨的胜利建立的是平民帝国，瓦格拉姆胜利以后建立的 
却&贵族帝国。1811年3月20日，他有了一个儿子，封为罗马 
王。有了继位人，拿破企的权势似乎是巩固了。 

1810年和1811年对西班牙作战的进展是很费力的。在西班 353 
牙的每一块土地上都遇到抵抗，必须猛攻才能夺取一座城市。絮 
歇、苏尔特、莫蒂埃、內伊、塞巴斯蒂亚尼等人占领了很多省份；西班 
牙政务会鉴于不能在塞维利亚坚持;；就固守加的斯，但这个城市 
也被法军包围了。法军再度远征葡萄牙，却沒有取得很好的结果。 
指挥这方面战事的马塞纳将军，起初曾迫使威灵顿后退幷且攻下 
波尔图和奥利范萨；但是，这位英国将军退守托里什-弗德拉什的 
坚强阵地，马塞纳无法进击，只得从该地撤退。 

当西班牙半岛的战爭顺利进行但尙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时， 

①汉萨同盟，公元十三到十七肚纪北欧和德国北部各城市结成的政治性和商业 
性同盟。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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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又酝酿着一场新的战爭。俄国已经看到，拿破仑帝国正在 
向它逼近，它若困守在自己的疆界以內，旣难扩张势力，又一无所 
获，徒然蒙受大陆封锁的损失，而不能从战爭得到利益；另一方面， 
俄国对于他人的建立霸权，也是不能忍受的，因为自从彼得一世统 
治以来，俄国本身也在慢慢地但是不间断地追求这种霸权。从1810 
年末开始，俄国已着手扩充军备，与大不列颠恢复了贸易关系，看 
来与法国决裂亦已为期不远。1811年谈判了整整一年，毫无结果， 
双方都在准备战爭。拿破仑的军队此时正在加的斯城下，他指望 
西欧和北欧能助一臂之力，来对付俄国，便积极准备制服这个唯一 
的他尙未攻击过的国家，把胜利的旗帜插到莫斯科去。他得到了 
普魯士和奥地利的协助，这两个国家按照1812年2日24日和3月 
14曰的条约提供了一支辅助军队，普鲁士承担二万人，奥地利承 
担三万人。法国可以动员的一切军队都动员了。元老院通过一项 
决议案，把围民自卫军分成三批在国內服役，以第一批应征的国民 
自卫 军一百个分队（约十万人）作为现役军。3月9日，拿破企自巴 
黎出发，开始这次大规模的远征；他在德累斯顿设置行宮，住了 
几个月，奥皇、普鲁士国王以及德意志诸王侯都到这里来向他致 
354敬。6月22日，宣布对俄国宣战。 

这次战爭拿破仑仍是按照他迄今一直运用的制胜原则进行 
的。他的作战都是以迅速击败敌军、占领敌国首都、签订分割敌国 
领土的和约而结束。他计划以建立波兰王国来削弱俄国，正如过 
去在奧斯特里茨胜利之后以建立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王国来削弱 
奥国，在耶拿胜利之后以建立萨克森和威斯特法利亚两王国来削 
弱普昝士一样。为此，他与维也纳政府签订3月14日的条约，规定 
用伊利里亚各省与奥国交換[波兰南部的]加里西亚省。华沙国会 
宣布恢复波兰王国，但不是完全恢复。拿破仑按照他的一贯作法， 
耍以战爭米决定一切，他长驱深入俄国腹地，而沒有妥愼地利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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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来作抵挡俄国的屛障。拿破仑的军队约五十万人。6月24日跨 
过涅曼河;先后占领了维尔纽斯、维帖布斯克，幷在奥斯特鲁夫诺、 
波洛次克、米哈洛夫、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河沿岸等地击败了俄军， 
于 [1812 年] 9月14日进入莫斯科。 

俄国宮廷幷不只是用军队来作它的防卫手段，它还利用了辽 
阔的国土和气候条件。随着法军的进攻，俄军在退却时把城市烧 
毁，把各省彻底破坏，给拿破仑一旦战败或撤退时造成巨大的困 
难。莫斯科城防司令罗斯托普钦按照这种防御战术纵火焚烧了莫 
斯科，就象烧毁斯摩棱斯克、多罗戈布日、维亚茲马、格扎茨克、莫 
扎伊斯克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和村庄一样。拿破仑本来可以看出这 
场战爭决不会象其他战爭那样结束，但是他认为，旣已战败俄军， 
又占领了俄国首都，就可望进行和议；他沒有料到俄方在谈判中耍 
了手段。冬季来临了，拿破企在莫斯科多耽搁了近六个星期。由于 
与俄国进行了徒劳无益的谈判，他延误了军事行动，到 10 月 19 曰 
方才决定撤退。这次撤退是很惨的，它动搖了帝国的基础。拿破企 
不是人力所能战胜的，有哪个将军能战胜这个举世无匹的将军?什 
么军队能打败法国军队？但是，在欧洲的边缘上，在俄国原野的尽 
头，却给他安排下了失败，使他结束了征服的统治。这次战役的最 
后结局使他全军覆沒，威风扫地，但这不是由于他的战畋，而是由 
于在俄罗斯的荒漢中、在冰天雪地中的寒冷和饥饿。 

法军的撤退在到达別列津纳河以前，还保持一定的秩序，过了 
这条河以后，就溃不成军了。在这以前，拿破仑是同军队在一起 
的，过了这条河以后，他就单独乘坐一具雪橇，匆忙赶回巴黎。在 
他离开的期间，巴黎发生了一次叛乱。马莱将军图谋推翻这个当 
权的庞然大物。他的行动是十分大胆的；他散播拿破企已死的谘 
言，但相信的人不多，因此沒有得逞。当时帝国还非常稳固，要推 
翻它，决非施展一次阴谋所能成功，而只能依靠缓慢的、普遍的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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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马莱的阴谋失败了，他本人和他所勾结的人全被处死。拿破 
企回国以后，发现他这次出乎常规的失败引起全国震惊。但是，国 
家帆构对他仍然表示无限的服从。拿破仑于12月18日抵达巴 
黎，他又征集了三十万人，鼓动牺牲的热情，在很短时间就以他那 
种非凡的活动力建立起一支新军，于1813年4月13日又开始 
作战。 

但是，自拿破仓从莫斯科撤退以后，已发生了一系列新的事 
件。他的帝国在1812年开始衰落。人们对他的统治普遍 感到茯 
倦。过去拥护他作皇帝的人，现在都反对他。自从他与教皇决裂 
而把教皇拘禁起来以后，神甫们就在秘密地鼓动叛乱。为了对付 
这些反抗者，正式建立了八个国家监狱这时全国。人民对于他的穷 
兵黩武同过去人们对于党派纷爭一样感到惽厌。 全 国希望他能维 
护私人利益，发展贸易，尊重人权，结果却受到了征兵、赋税、封锁、 
临时法庭和综合消费稅等等不堪忍受的痛苦 (> 这是侵略政策的必 
然结果。现在反对他的人不仅是少数信守革命的政治原理、被他称 
为 空想家 的人，而是所有的虽无一定政见但希望获取更高文明的 
物质利益的人。在国外，欧洲各国人民呻吟在武力压迫的桎梏之下， 
受到屈辱的各王侯则都在伺机再起。全世界都感到不满，所以，他 
一旦失败，就会发生普遍的动乱。拿破仑自己在谈到以往各次战爭 
356时说过 :“我 是在危机不断增长中赢得胜利的。我必须经常在保持 
实力的同时也掌握策略。……如果我不是在奥斯特里茨取得胜利， 
整个普鲁士就会成为我的心腹大患。如果我不是在耶拿吿捷，奥 
地利和西班牙就会从背后进攻我。如果我不是在瓦格拉姆击败敌 
军一一那还不是决定性的胜利一一恐怕俄国就会离弃我，普鲁士 
就可能起来反抗我，那时英国军队已经出现在安特卫普城下。” ® 


①《圣赫勒拿回忆录》，第三卷，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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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得越远，就越需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 
他当时的处境。所以，他一旦战败，他所征服的和他所树立的各国 
国王，他所扩大的同盟国，被他合幷到帝国中的国家，以前对他献 
媚的元老院议员，甚至他自己的战友们，就都相继离弃了他。 1812 
年伸展到莫斯科的战场，1813年后退到德累斯顿，1814年就回到 
了巴黎附近，这种时运的逆转是何等的迅速1 

相林宮廷开始背叛了。1813年3月1日，它与俄国、英国联 
合起来组成第六次同盟，不久瑞典也参加了这次同盟。可是，被同 
盟各国认为经过最近一次的失败已一蹶不振的拿破企皇帝，在开 
战之初又打了一连串新的胜仗。 5月2日新军在卢岑的奏捷、德 
累斯顿的占领、包岑的胜利以及把战事推进到易北河等等，使第六 
次同盟大为震惊。从1810年起处于和平时期的奥地利，刚刚恢复 
了军备力量;它已在考虑改变联盟关系，提出要在拿破念和第六次 
同盟国之间进行调停，幷得到了双方的同意。 6 月 4 日在普列斯 
维茨签订了停战协定，接着在布拉格举行了和平谈判会议。但会 
议沒有取得一致意 见：拿 破企不愿让步，反法同盟也不甘心继续屈 
从于拿破企。同盟各国同意奥地利的意见，要求缩小帝国的版图， 
但仍然让它据有荷兰和意大利。谈判无结果而散。奧地利参加了 
第六次反法同盟，于是唯一能够解决这种严重分歧的战爭又重新 


爆 发了。 

拿破企只有二十八万人，对方却有五十二万人；他想把敌军打 
退到易北河以东，象往常那样，以迅速有力的猛袭挫败新同盟。开 
始时的胜利似乎在支持他。他在德累斯顿击败了敌军的联合进35 7 
攻；但是，他的副将们的失败打乱了他的计划。麦克唐纳在西里西 
亚，內伊在柏林附近，旺达姆在库尔姆都吃了败仗。拿破仑已无力 
抵挡从各方面冲破他的防线的敌人，但仍然进行了一场大战。来 
因同盟的各国国王乘机脫离帝国。当两军在来比锡展开大规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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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萨克森和符腾堡军在战场上就转到敌人方面。这一叛变加 
上同盟军已学会了更密集、更熟练的战术，迫使拿破企经过三天战 
斗后不得不向来因河方面狼狈退却。同样叛变了的巴伐利亚军企 
图堵截法军，被法军在哈瑙击败，法军于1813年10月30日回到 
本国境內。这次战役的结局同上次一样悲惨。现在是法国本土受 
到威胁了，情况正如口99年 一样； 但是法国已经沒有当年渴求自 
由的热情;夺去了法国的权利的那个人发现，法国在这种重大危机 
时刻已经无力支持他和保护他了。奴役各国的这笔偾迟早是要偿 
还的。 

1813年11月9日，拿破仑返回巴黎。元老院通过征召三十 
万军队，拿破仑积极准备新的战役。他召开了立法院，期望议员 
们协助他进行共同防卫。拿破仑将有关布拉格谈判的文件交给了 
立法议会，要求立法议会作一次最后努力，以求得光荣的和平，这 
是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但是，在这以前默默服从的立法院，却 
在此时乘机反抗拿破仑。 

立法议会也有那种普遍厌战的情绪，而且不由自主地受到保 
王党的影响。保王党自从帝国开始衰落又产生希望以后，就从事 
秘密活动。由莱內、雷努阿尔.加卢瓦、弗洛热尔格、曼恩•德•比 
朗等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不同意政府的政策的报吿， 
大声疾呼地反对继续作战，要求恢复自由。这种愿望在別的时候 
本是十分正确的，而在此时此刻只能助长外敌入侵的气焰。虽然 
过去同盟军表示只要法军退出欧洲，同盟各国就同意和谈，现在却 
358打算取得彻底胜利了。拿破企被议会这种出乎意料而令人不安的 
反抗激怒了，就立刻解散立法院。这种反抗预示着国內的叛离。 
这种叛离从俄国蔓延到整个德意志，以后必然要从德意志蔓延到 
意大利和法国。但是，一切决定于战爭的结局，以往是这样，这一 
次也是这样•，冬天来了，也幷沒有延迟这次战爭。 拿 破仑把他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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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希望寄托在这上面。 1 月 25 日，他从巴黎出发，开始进行这次 
具有不朽名声的战役。 

现在，帝国已经是四面受敌。奥军在意大利前进，最近二年占 
据了整个西班牙半岛的英军，在威灵顿将军指挥下跨过比达索亚 
河，从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在东部和北部，有三支军队逼临国 
境。施瓦岑贝格指挥的十五万同盟大军从瑞士冲入。布呂歇尔指 
挥的十三万西里西亚军从法兰克輻攻进来，贝尔纳多特指挥的十 
万北路军侵入荷兰，幷出现在比利时。这一回是轮到敌军把强 
固工事不放在眼里了，他们已经在几次大战中受到他们的征服者 
的训练，这一回他们要直指法国首都冲来了。当拿破企离开巴黎 
的时候，施瓦岑贝格和布呂歇尔两军已经快要在香宾会师了。拿 
破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人民一直抱观望态度，他只得单独一人和 
为数不多的老兵一起，以他的天才来对抗全世界，而他还是沒有失 
却勇气和活力。特別有意思的是，这时拿破仑已不再是一个压迫 
者，也不再是侵略者,而是在以新的胜利保卫着自己的帝国和自己 
的荣誉，同时保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1 

他在香宾反击两支庞大的敌军。梅松将军负责在比利时阻 
击贝尔纳多特；奥热罗负责在里昂抵御奧军，苏尔特在南方边界抗 
击英军。欧仁亲王保卫着意大利 •，这 时，帝国虽在法国中部受到入 
侵，却仍旧以来因河东岸驻军把自己的巨手伸到德意志腹地。拿破 
仑仍然满怀希望要用强大的军事反攻把这股敌军逐出法境，把他 
的军旗再插到外国领土上去。他巧妙地楔入沿马恩河而下的布呂 
歇尔与沿塞纳河而下的施瓦岑贝格之间；从这一支敌军打到另一 
支敌军，予以各个击破。布呂歇尔在尙波贝尔、蒙米赖、蒂埃里堡、 
沃尙等地连续失败•，当布呂歇尔军全部被消灭以后，拿破企又回到 359 
塞纳河上，在蒙特罗大破奥军，把奥军赶走。他在作战中配合十分 
有力,行动非常迅速，攻击极其准确，以至于这两支强大敌军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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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崩溃，而整个同盟也即将随之而解体。 

但是，尽管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在沒有他的地方敌人却处处 
占上风。英军进占波尔多，那里出现了声称拥护波旁王朝的一伙 
人。奧军正向里昂 推进； 比利时方面的敌军与布呂歇尔的残军又 
汇合起来，出现在拿破企的背后。亲信人物也开始 背叛： 缪拉在意 
大利效法贝尔纳多特，参加了反法同盟。帝国的高级将领还在为 
拿破企效命，但是劲头不大；作战的热忱和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忠 
心，只能在下级军官和他的那些不知疲倦的士兵身上找到。拿破 
企再度向布呂歇尔发起攻击。布呂歇尔三次 逃脫： 一次是在马恩 
河左岸，陷入泥淖中的普鲁土军已经濒于溃灭，泥土突然冻结，布 
呂歇尔遂得以逃走。一次是在埃纳河畔，正当布呂歇尔军后退无路 
时，苏瓦松守军发生叛变，给他们打开了一条通路；又一次是在拉 
昂，由于腊古札公爵有意地让敌方在一次夜袭中劫走，因而破坏了 
那次决定性的战斗。拿破企经历了多次打乱他的计划的意外事 
件，他的将领中又有几个人沒有很好地协助他，加上伺盟军的围 
攻，使他居然想出襄到圣迪济埃去封锁敌人退出法国的要路的夭 
胆计划。这一果敢的、充滿天才的行动使联盟军一时大为震惊，因 
为同盟军将会因此断绝归路。但由于他们另有阴谋，就毫不顾忌、 
后方，仍然径向巴黎进攻。 

巴黎这个大城市是大陆上唯一沒有遭到过入侵的首都，现在 
暴露在被欧洲的联军涌进来的平原上，眼看全城就要受到屈辱。巴 
黎已经被弃置不顾。几个月以前被任命为摄政的皇后巳离开巴黎 
到布卢瓦去了。拿破企远在外地。这时的战爭已不是对各国人民 
的，而足对各国政府的战爭。拿破企把全部国家利益放在自己一人 
360身上 •，把 全部保卫手段寄托在正规军上。因此，人民方面缺乏抗敌 
决战和誓死保卫自由的精神，厌战情绪十分浓厚，唯一使法国人对 
于外敌压境感到痛苦，对于国土被历来都是战败的敌军蹂躏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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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的是自尊感，一种理所当然的自尊感。但是，这种咸情幷不 
足以激发人民群众起来抵抗敌人，而以本尼凡托亲王①为首的保 
王党的阴谋活动，则把敌人引进了首都。3月30日巴黎城下还有 
战斗，可是31日巴黎的大门就向联军敞开了，联军根据一项投降 
协定开进了巴黎。元老院背弃了它的旧主，代表帝国作了全面的背 
叛；当时元老院的领袖是塔列朗，他在前不久是失宠的。这个几乎 
在每次政权危机都不可缺少的角色新近宣布他反对拿破企。此人 
不参与任何党派，对政治很冷淡；当他以一种特出的敏威预见到某 
个政府将垮台时，他便及时引退，而在推翻这个政府的时刻到来时， 
他就用他小心保护沒有完全丧失的势力、影响.名望和忮威来支持 
夺权的行动。在制宪议会时期，他拥护革命，在果月18日政变时 
期，他拥护督政府，在雾月18日政变时期他拥护执政府，在1804 
年他拥护帝制，而到了 1814年他又拥护王室 复辟。 他象是政府中 
的大礼官，似乎历届政府卸任和上台都由他办理交接。元老院在 
他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宣布废黜拿破企的帝位，废除其 
后裔的帝位世袭权，宣布法国人民和军队取消对他效忠的誓言。元 
老院长期奉承拿破企的专制政权，如今又宣布拿破企是暴君。 

但是，拿破企在他左右的官员敦促他驰援首都的情况下，放弃 
了向圣迪济埃进军的计划，率领五万军队回师巴黎，期望能阻止敌 
军入侵。但是，当他在4月1日抵达时，获悉首都已于前一曰投 
降，于是他把军队集中在枫丹白露，在那里又听到元老院已经叛 
变，幷且废黜了他的帝位。这时，拿破仑看到人民、元老院、将军、 
內臣，他周围的一切都屈服于噩运之下，就决定退位而立他的儿子 
为皇帝。他派维琴察公爵、莫斯科瓦亲王、塔兰托公爵为全权代表 
到各同盟国去，中途还要偕同驻守枫丹白露的腊古札公爵同行。 


361 


①即塔列朗。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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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本来还可以利用他的五万军队和他的强有力的军事阵 
地迫使同盟国承认他儿子的帝位。但是，腊古札公爵放弃职守，与 
敌人进行商谈，使枫丹白露毫无守备。拿破仑不得不接受同盟国 
的条件，这些条件随着同盟国的势力的扩大而一步一步地提高。前 
此在布拉格会谈时，同盟国还给他保留荷兰和意大利，来比锡战 
役以后，只给他留下阿尔卑斯山和来因河范围以內的帝国；及至侵 
入法境以后，他们在夏提荣会议中提出只给他保留旧君主时代的 
领土。后来，他们拒绝同他谈判，而只要同他儿子打交道。可是现 
在，他们又进了一步，决心消灭一切在欧洲看来属于革命的东西， 
消灭他所获得的一切以及他的皇朝，迫使拿破仑无条件退位。1814 
年4月11日，拿破仑为自己为后代放弃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帝位，他 
的在不久前远及波罗的海的广大疆: h , 只換来了一个小小的厄尔 
巴岛①。20日，他伤心地告別了老兵们，动身前往他的新的国家。 

一个历时十四载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就这样垮了。他的敢 
于作为、善于组织的天才，他的坚强的活力和意志，他的对荣誉的 
爱重，以反革命所赋予他的充沛的力量，使他成为最有魄力的军人 
和巨人般的统治者。在別人也许可能获得特殊机遇的事情，在他的 
命运中几乎不存在。他出身卑微而跃居最高地位，从一个普通炮兵 
尉官变为最大强国的统帅，他怀抱建立大帝国的雄心，而且一度已 
经实现，在他由于多次胜利而建起帝国以后，就想用法国来制服 
欧洲大陆，然后用欧洲大陆来制服英国，他要以军事手段征服欧洲 
大陆，以大陆封锁制驭英国。他的这个计划曾经有几年是成功的， 
从里斯本到莫斯科，他使各国的百姓和君主都屈服在他的军事命 
令和广泛征收法令之下。但是他却未能用这种方式完成雾月18日 
政变的善后任务。他为他个人行使了他所取得的权力，用专制制 

①厄尔巴岛 （ l’ile d ’ Elbe ), 地中海科西嘉岛东边的一个小岛，拿破仑于1814年 
4月20日到达该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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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破坏了人民的自由，用战爭侵犯了各国的独立，以致违反了全人 
类的利益，激起了全人类的不滿，招来了全世界的敌意，在国內也 
落得众叛亲离；他长期以来战无不胜，曾将军旗遍插各国首都； 362 
十年期间，他不断扩大势力，每经一次战爭就占领一个王国，可是 
在这以后，仅仅一次失利就使得全世界一致反对他。他的失败证 
明：在 我们的时代,专制主义是不可能持久的。 

但是，拿破企通过他的体系的悲惨结局，却给了欧洲大陆以一 
个很大的推动，他的军队把法国的风尙、思想和较先进的文明带到 
欧洲各地。欧洲社会的陈旧的基础被彻底动搖。由于来往频繁， 
各国民族混杂起来；边界的河流上建起了挢梁，在阿尔卑斯、亚平 
宁、比利牛斯三大山区开辟了公路，使各个地域日趋接近。拿破企 
使各个国家在物质方面发生了变化，就象法国革命使人们在精神 
方面起了变化一样。封锁政策补充了军事征服的推动力，由于封 
锁，大陆上的工业得到改进，从而取代了英国的工业；制造业生产 
代替了殖民地贸易。拿破企就这样在扰乱各国人民的同时,促进了 
他们的文明。他对本国的专制统治使他成为反革命者；而他的征 
服欧洲的思想却使他成为欧洲的革新者。好几个欧洲国家在他 
到达以前毫无生气，在他到达以后却是生气勃勃。在这方面，拿破 
企只不过是服从了他的天性。他起于战爭，战爭是他的癖好、他的 
喜爱，统治是他的奋斗目标；他要统治全世界;客观形势确实把全 
世界交给了他，使他借世界而存在。 

拿破企在法国，同过去一个时期內克伦威尔在英国一样，建立 
了军事独裁统治，当一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总要建立这样的政 
府的；于是革命逐渐改变了性质，最初是文的，以后演变成为武的。 
英国的地理位置与其他国家不相接壤，英国的內战决不会转为对 
外战爭，反对改革的人一且被打倒，军队便立刻从战场转到政府。 

英国将军克伦威尔的干涉是过早的，当他看到备党派欲望还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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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信仰还很狂热，他就只是针对他们实行了军事管制。在大陆进 
363 行的法国革命则不然，它所遇到的是要求自由的人民，以及害怕人 
民解放而结成同盟的各国君主。法国革命不仅要战胜国內敌人，还 
要战胜国外敌人•，而且，当军队正在抗击欧洲军的时候，各党派在 
议会中互相倾轧。军事干涉比较晚。拿破仑所遇到的时机是各党 
派已经衰落，幷且几乎都已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国內十分顺从，因 
此他把军事独裁统治的矛头指向了欧洲。 

这种形势的差异对于这两个非凡人物的行为和性格有很大影 
响。拿破金拥有强大的兵力和无可否认的权威，他可以放心大胆 
专心致志于他的庞大计划和征服任务;至于克伦威尔，他得不到人 
民由于厌倦而表示的同情，同时又不断受到各党派的攻击，他必须 
利用一些党派来制服另一些党派，而且要自始至终表现为对各党 
派的军事独裁者。拿破企是运用他的天才说意进取，克伦威尔则 
是运用他的天才从事抵抗；因此，一个是在使用武力上明快果决， 
另一个是野心受到挫折的诡谲伪善。这种情况到后来终于毁灭他 
们的统治。一切独裁制度都只能是暂时的，不管它多么强大，也不 
可能长期压迫各个党派或长期占领一些国家。这就是在英国、通 
过国內变乱迟早会使克伦威尔垮台（如果他多活一些时间的话）的 
原因，在法国、由于欧洲的反抗而最终使拿破企失败的原因。这就 
是产生于自由、却不复以自由为基础的政权的结局。 

1814年，帝制已被 推翻； 革命时期的党派从雾月18日政变以 
后就不存在；革命时期的几届政府都已精疲力尽；元老院又使旧王 
朝复辟 d 元老院由于过去那种奴颜婢膝的行径已经声誉扫地，而 
现在，因为它硕布了一个十分放任的、甚至把元老院议员的年金和 
对国民的保证置于同等地位的宪法，它就更为舆论所不齿。第一个 
离开法国的阿图瓦伯爵又以王国摄政的身分首先回到法国。 4月 
23日，他签订了巴黎和约，将法国的疆土缩小到179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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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之內，根据这个条约，比利时 1 萨瓦、尼斯、日內瓦，以及大 
量军事物资，都不再属于法国。路易十八于1814年4月24日在 S 64 
加来下船，5月2日发表了承认代议制政府原则的圣多昂声明，然 
后于3日大搖大摆地进入巴黎，不久又在6月2日颁布了宪章。 

从这时起，又开始了一系列新的重夫事件。1814年是延续了 
二十五年的大动荡结束的一年。从反对宫廷专制和阶级特权来 
说，法国革命是政治 革命; 但这场革命又是军事性的，因为欧洲对 
它进行了军事干涉。对革命的反动是推翻帝制•，它导致了欧洲反法 
同盟，又给法国引来了代议制度•，这是反动的第一阶段。后来疒这 
种反动产生了反对各国人民的神圣联盟和违反宪章的一裳政府。 
这种倒退运动也必定有它的发展和结束。今后要长期治理法国， 

就只能首先满足引起法国革命的双重需要。在政府 中，® 有眞正 
的政治自由，在社会方面，要有物质福利，这是不断提高的文明发 
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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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e de Biran 曼恩 * 德•比朗 

Mainvielle 孟维埃勒 

Maison 梅松 

Malesherbes 马尔泽布 

Mallet-Dupan 马莱 •迪庞 

Molleveau 莫勒沃 

Malmesbury 马姆斯伯里 

Malo 马洛 

Malouel 马卢埃 

Mandat 芒达 

Manage 马内 H 

Marat 马拉： 

Marc 纟马尔塞 

Marceau 马尔梭 

Marchena 马舍纳 

Marie-Antoinette 玛丽 • 安托瓦内特 

Marie-Louise 玛丽.路易丝 

Marie-Th^rdse Sir m •特蕾西亚 

Massena 马塞纳 

Mattathias 马塔提亚斯 

Maulevrier 莧勒夫里埃 

Maupeou 莫普 

Maurepas 奠尔帕 


Maury 莫里 
Mazarin 马扎然 
M ^ da 梅达 
M ^ las 梅拉斯 
Meltz 梅尔齐 
Menou 默努 

Merlin de Douai 梅兰(杜埃人） 
Merlin de Thionville 梅兰.德‘提 

翁维尔 

Mersan 梅尔喿 
Miazinski 米亚辛斯基 
Minerve 米纳瓦 
Miollis 米奥利斯 
Mirabeau 米拉波 
Miranda 米兰达 
Molteveau 莫勒沃 
Moncey 蒙塞 
Mondovi 蒙多缠 
Monestier 莫内斯蒂埃 
Monk 蒙克 
Monmoro 蒙莫罗 
Monaier, David 莫尼埃，戴维 
Montesquiou 孟德斯鸠 
Montmorin 蒙莫兰 
Moreau 莫罗 
Morbihan 莫尔比昂 
Morgan 莫尔冈 
Mor tier 莫蒂埃 
Morisson 莫里松 
Moulins 穆竺 
Mounier 穆尼埃 
Muraire 米雷尔 
Murat 缪拉 
Murinais 米里内 

N 

Narbonne 纳傅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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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cker 内克尔 
N^ron 尼禄 
Ney 内伊 
Nivernois 尼韦努瓦 
Noailles 诺阿耶 

O 

Orange 奧伦治 
Orleans 奥尔良 
Ormesson 奥尔梅松 
Osselin 奥塞兰 
Ott 奥特 

P 

Pache 帕什 
Panis 帕尼斯 
Paradis 帕拉迪 
P4ris 帕立斯 
Parrein 帕兰 
Pastoret 柏斯托雷 
Pa vie 帕维 
Payan 帕扬 

Payne, Thomas 潘恩，托马斯 

P 泛 raldy 佩拉尔迪 

Pereira 佩雷拉 

Pdrignon 佩里尼翁 

P^tiet 佩蒂埃 

Petion 佩蒂翁 

Philippe II 菲利普二世 

Philippe-Auguste 菲利普-奥古斯特 

Ph ilippeaux 菲利波 

Pichegru 皮什格魯 

Pie VII 庇护七世 

Pierre I er 彼得一世 

Pisistrate 皮泽斯特腊特 

Pitt 皮特 

Polignac 波利尼亚克 


Polissard 波利萨尔 
Pomponius 庞波尼乌斯 
Poncelin 蓬斯兰 
Portalis 波塔利斯 
Poulaio-Granpr^ 普兰-格朗普雷 
Praire-Montaud 普雷尔-蒙托 
Pr 6 cy 普雷西 
Prieur 普里厄 
Proly 普罗利 
Prudhon 普鲁东 
Puisaye 皮塞 
Puysegur 皮塞居尔 

Q 

Quatrem^re-Quincy 卡特梅尔-坎西 
Quietineau 基迪诺 
Quinette 基内特 

R 

Rabaud Lasource 拉博 • 拉苏斯 
Rabaud Saint-Etienne 拉博 • 圣艾蒂 
安 

Raffet 拉费 

Raguse 腊古札 

Ramel 拉梅尔 

Ramond 拉蒙 

Raynouard 雷努阿尔 

Rebecqui 雷柏基 

Rdgulus 雷占鲁斯 

Reinard 雷纳尔 

Renaud，Cecile 雷诺，塞西尔 

R^nier 雷尼埃 

Retz 雷斯 

Rewbell 勒贝尔 

Richard 理査 

Richelieu 黎歇留 

Richepanse 里什庞斯 

Richer de Serizy 里歌 * 德.塞里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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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ord 里科尔 
Roberjot 罗贝尔若 
Robespierre 罗泊斯比尔 
Rochambeau 罗尚博 
RochcfoucauM 罗什富科 
Roederer 罗德雷 
Roger-Ducos 罗歇-迪科 
Roland 罗兰 
Romme 罗默 
Ronsin 隆森 
Rossignol 罗西尼奥尔 
Rostopchin 罗斯托普钦 
Rousseau J.-J. 让 - 雅克，卢梭 
Rov^re 罗维尔 
Ruamps 吕昂 

S 

Sablons 萨布隆 
Saevius 塞维斯 
Saint-Dennis 圣德尼 
Saint-Hurugues 虽于吕格 
Saint-Just 圣茹斯特 
Saint-L^gier 圣莱纪埃 
Saint-Priest 圣普里厄斯特 
Saint-R6gent 圣雷让 
Saladin 萨拉丹 
Salles 萨尔 
Salm 萨耳姆 
Samuel 撒母耳 
Santerre 桑泰尔 
Saturne 萨图恩 
Saul 撒乌尔 

Saxe-Teschen 萨克森_特辛 
Scaurus, Matnercus 斯考路斯，马麦 
尔库斯 

Scherer 谢雷 

Schwartzemberg 施瓦岑贝格 
Scipion 西皮翁 


Sdbastiani 塞巴斯蒂亚尼 
S ^ jan 塞尚 
S ^ r ^ nus 塞雷努斯 
Sergent 塞尔 lh 
S^rurier 塞律里埃 
Servan 塞尔汪 
S ^ vdrus 塞维路斯 
Sidyes 西哀耶斯 

Silanus, Torquatus 西拉努斯，多尔 
瓜图斯 

SU16ry 西耶里 
Simeon 西梅翁 
Socrate 苏格拉底 
Sombreuil 松伯勒伊 
Sotin 索丹 
Soubrany 苏布拉尼 
Soubam 苏哈姆 
Soult 苏尔特 
Souvarow 苏沃洛夫 
Stofflet 斯托夫莱 
Suchet 絮歇 
Sully 絮利 
Suard 絮 M 尔 
Suzanet 絮扎内 

T 

Tacite 塔西佗 
Talleyrand 塔列朗 
Tallien 塔利安 
Talmont 塔耳蒙 
Talon 塔隆 
Tarente 塔兰托 
Target 塔尔热 
Tarquin 塔克文 
Tende 丹达 
Terray 泰雷 

Terricr-Monteil 泰里埃- 蒙泰尔 
Theot, Catherine 泰奥特 ，卡 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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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beaudeau 蒂博多 
Thrrion 提里翁 
Thouret 图雷 
Thouvenot 图弗诺 
Thureau 杜罗 
Thuriot 杜里奥 
Toumai 杜尔内 

Toussaint-Louverture 杜桑-卢维杜尔 
Treilhard 特雷拉 
Tronchet 特隆歇 

Tronpon du Coudray 特隆松•杜 * 
库德雷 

Turgot 杜尔果 

V 

Vadier 瓦迪埃 
Valazd 瓦拉泽 
Valence 瓦朗斯 
Vandamme 旺达姆 
Vaublanc 庆布朗 
Vauvilliers 沃维利埃 
Vergniaud 韦尼奥 


Vernier 韦尼埃 
Vienot-Vaublanc 维诺-沃布朗 
Vig^e 维热 

Villaret-Joyeuse 维拉雷-儒瓦约兹 

Villate 维拉特 

Villers 维莱尔 

Villot (Willot) 维约 

Vincent 樊尚 

Virieux 维里欧 

Vouland 服竺 

W 

Washington 华盛顿 
Wattinies 瓦迪尼 
Wellington 威灵顿 
Westermann 韦斯特曼 
Whitworth 惠特沃思 
Wimpfen 温普芬 
Wurmser 维尔姆泽 

Y 

York 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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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对照表 


A 

Abbaye 阿贝义、 

Aboukir 阿布基尔(港） 

Adda 阿达（河） 

Adige 阿迪杰（河） 

Adriatique 亚得里亚（海） 

Aisne 埃纳（河） 

Aix 埃克斯 
Aix - la-Chapelle 亚探 
Alexandrie 亚历山大里匝 
Atpes 阿尔卑斯（山） 

Ambleteuse 安布勒特斯 
Amiens 亚眠 
Angers 翁热 
Ancdne 安科纳 
Anjou 安茹 
Ansbach 安斯巴赫 
Antin 安丹（街） 

Anvers 安特卫普 
Apennins 亚乎宁（山） 

Arbois 阿尔布瓦 
Arcis - sur - Aube 奥布河岸阿尔西 
Ardennes 阿登 
Argenton 阿让通 
Argonne 阿尔贡纳 
Arquebuse 阿格布斯 
Arlon 阿尔隆 
Arras 阿腊斯 
Asturies 阿斯图里亚斯 
Aubiers 奥比埃 


Augsbourg 奥格斯堡 
Austerlitz 奥斯恃里茨 
Autun 奥顿 
Avignon 阿维尼翁 

B 

Bade ( Baden ) 巴登 

Bile ( Basel ) 巴塞尔 

Baltique 波罗的海 

Basoche 巴索什 

Bassano 巴萨 i 若 

Bastan 巴斯丹 

Batavie 巴达维亚 

Baupr ^ au 波普雷奧 

Bautzen 包岑 

Bavi^re ( Bavaria ) 巴伐利亚 

Baylen 贝竺 

Bayonne 巴劳纳 

B ^ arn 贝亚恩 

Bellune 贝卢诺 

B^ndvent ( Benevento ) 本尼凡托 

Berezina 别列津纳 

Berg 贝格 

Berlin 柏林 

Berne 伯尔尼 

Bidassoa 比达索亚(河） 

Bies - Bosch 比斯博希(湖） 

Bilbao 毕尔巴鄂 

Blanche 布兰什(街） 

Blois 布卢瓦 
Bohfeme 波希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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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is-le-Duc (Hertogenbosch) 赫托亨 
博斯 

Bolonais (Bologna) 波伦亚 
Bonn 波恩 
Bordeaux 波尔多 
Bormida 博尔米达（河） 

Bouchain 布陕 

Boulogne 布伦 

Bourbe 布尔勃 

Bourges 布尔日 

Bouvines 布维纳 

Br^da 布雷达 

Bressuire 布雷絮尔 

Brest 布勒斯特 

Bretagne 布列塔尼 

Brisgau 布赖斯高 

Brunette 布律内特 

Bruxelles 布鲁塞尔 

Butte-du-Moulins 布特-德-木兰（区） 

C 

Cadix 加的斯 
Cadore 卡多雷 
Caen 冈 
Calais 加来 
Calvados 卡尔瓦多斯 
Cambrai 康布雷 
Camerino 卡梅里诺 
Campo-Formio 康波福米奧 
Carmes 卡尔默（监狱） 

Carrousel 卡鲁塞尔(广场） 

Cassel 卡塞尔 
Castille 卡斯蒂利亚 
Catalogne 卡塔卢尼亚 
Cayenne 卡宴 
Chaillot 夏洛 
Chalons 夏龙 
Champ-Aubert 尚波贝尔 


Champ-de-Mars 练兵场 
Champs-Elys^es 爱丽舍田园大街 
Champagne 香宾 
Charente-Inferieure 下夏朗特 
Charenton 夏朗东 
Charleroi 沙勒罗瓦 
CharleviUe 夏尔维尔 
Chartreux 沙特勒伊 
Chdteau-Thierry 蒂埃里堡 
Chateau-Vieux 夏托-维厄 
Chatelet 夏特莱（区） 

Chatillon 夏提荣 
Ch^ne-Popu leux 谢纳，波浦勒 
Ch^rasque (Cherasco) 凯拉斯科 
Cholet 肖列 
Cintra 辛特拉 
Clermont 克菜蒙 
Cldves (Kleve) 克累弗 
Clichy 克利希 
Coblentz 科布伦次 
Cologne 科隆 
Colonnade 科洛纳德（区） 
Compiegne 贡比涅 
Conegliano 科内里亚诺 
Constance 康斯坦茨 
Cordeliers 科德利埃 
Cordoue 科尔多瓦 
Corfou 科孚岛 
Courtrai 库尔特雷 
Cr6pi-en-Valois 克雷比昂伐洛瓦 
Croix-au-Bois 克罗瓦■'奥-布瓦 

D 

Dalmatie 达尔马提亚 
Dantzick 但泽 
Dauphin 多芬 
Dauphind 多菲内 
Dinan 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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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drtcht 多尔德雷赫特 
Dorogobouge 多罗戈布曰 
Doubs 杜郡 
Douai 社埃 

Dresde (Dresden) 德累斯顿 
Dunkerque 敦刻尔克 

£ 

Echdle 埃歇勒(街） 

Eckmiihl 埃克米尔 
Eichstadt 艾克施塔特 
Elbe, f 1. 易北河 
Elbe, l’rted’ 厄尔巴岛 
Elie 埃利亚 
Epernay 埃佩尔内 
Erfurth 埃尔富特 
Escaut (Schelde) 埃斯考（些耳德） 
(河） 

Hssling 诶斯林 
Etaples 埃塔普勒 
Ettenheim 埃登海姆 
Eure 底尔 
Evreux 埃夫勒 
Eylau 艾劳 

F 

Famars 法马尔(营） 

Feltre 费尔特雷 

Ferrarais (Ferrara) 斐拉拉 

Figures 菲盖腊斯 

Flandre 佛兰德 

Fleurus 弗勒鲁斯 

Florence 佛罗伦萨 

Fontainebleau 稱丹白露 

Fontaine-Grenelle 丰丹-格雷内勒 

Fontarabie 丰塔拉陡亚 

Force 福尔斯(监狱） 

Frtjus 弗雷居斯 


Friedland 弗里德兰 
Frioul 弗留利 
Fulde 富尔达 
Furnes 伏尔内 

G 

Galicie 加里西亚 
Gdnes 热那亚 
Geneve 日内瓦 
Gertruydenberg 格特里敦堡 
, G^vaudan 热沃当 
Gironde 吉伦特(郡） 

Givet 吉维 

Gjhat 格扎茨克 （ racaicK ) 
Grand-Champ 格朗尚 
Grandpa 格兰普雷 
GreneUe 格勒内尔 
Greve 格雷弗 
Gros-Bois 格罗-布瓦 
Guastala 瓜斯塔位 

H 

Haguenau 哈格诺 
Ham 哈姆 
Hambourg 汉堡 
Hanovre 汉诺威 
Hanau 哈瑙 
Haye 海牙 
Heidelberg 海得尔堡 
Hesse 黑森 

Hesse-Cassel 黑森-卡塞尔 
Hohenlinden 霍恩林登 
Hondscoote 昂德斯科特 
Hooglede 胡格莱德 
Huningue 于南格 


Kna 耶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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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de R6 雷岛 
lllyrie 伊利里亚 
Indivisibility 不可分区 
Infante 安芳特 
Inn 因河 
Islettes 伊斯莱特 
Issarts 伊萨尔 
Istrie 伊斯的利亚 

J 

Jassy 雅西 
Jemmapes 冉马普 
Jusnay 懦斯内 
Jura 汝拉（山） 

K 

Kulm 库尔姆 

L 

Languedoc 朗格多克 
Laon 拉昂 
Lauter 洛特尔 
Leek 勒克(河） 

Le Mans 勒芒 
L^oben 累欧本 
Lepelietier 勒佩尔蒂埃 
Le Quesooy 勒盖 斯努瓦 
Leyde (Leiden) 来顿 
Lida 利达 
Lidge 列日 
Ligurie 利古里亚 
Lille 里尔 
Lisbonne 里斯本 
Lodi 洛迪 
Loire 卢瓦尔（河） 
Lombardie 伦巴第 
Londres 伦敦 
Longwy 隆维 


乙 orient 洛里昂 
Lorraine 洛兰 
Louvain 卢万 
Louvre 卢佛（官） 
Lucques 卢卡 
Lun6ville 吕内维尔 
Lutzen 卢岑 
Luxembourg 卢森堡（宫) 
Lyonnais 里昂内 
Lyon 里昂 


Macerata 马切拉塔 
Madrid 马德里 
Maastricht 马斯特里赫特 
Magdebourg 马格德堡 
Mail 马伊（区） 

Maistre-de-Camp 梅 斯特 - 德-閃 
Malte 马耳他（岛） 

Manheim 曼海姆 
Mans(Le) 勒芒 
Mantoue 曼图亚 
Marengo 马伦哥 
Marly 马尔利 
Marseilles 马赛 
Maubeuge 莫伯日 
Mauconseil 摩康塞伊 
Maulde 莫尔德 
Mayence 美因兹 
Meaux 莫城 
Menen 梅嫩 
Menus 梅尼 
Metz 梅斯 
Meudon 默东 
Meurthe 梅尔特 
Meuse 马斯（河） 

M^zieres 梅济埃尔 
Milan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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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simo 米莱齐莫 
Tvlioolow 米哈洛夫 
Moncey 蒙塞 
Mod^ne ( Modena ) 摩德纳 
Mojaisk 莫扎伊斯克 
Moldavie 摩尔达维亚 
Mondavi 芒多维 
Mons 蒙斯 
Montaubon 蒙托邦 
Montbello 芒泰贝洛 
Montenotte 茫泰诺泰 
Montereau 蒙特罗 
Montm^dy 蒙梅迪 
Montmirail 蒙米赖 
Montreuil 蒙特勒伊（区） 
Moravie 摩拉维亚 
Moselle 摩泽尔（河） 

Moskowa 莫斯科（河） 

Munich 慕尼黑 
Munster 明斯特 

N 

Namur 那慕尔 
Nantes 南特 
Naples 那不勒斯 
Nerwinde 内文德 
Neufchatel 纳沙泰尔 
Neuwied 诺伊维德 
Nice 尼斯 
Nieman 涅曼（河） 

Nimdgue ( Nijmegen ) 奈梅根 
Nimes 尼姆 

Noirmoutiers 努瓦木提埃（岛) 
Novi 诺维 
Noyon 诺雍 

o 

Od 6 on 奥代翁（剧院） 

Oise 奥瓦兹 


Olivenza 典利范萨 
Olmutz 奥尔莫乌茨 
Oporto ( Porto ) 波尔图 
Orange 奥郎日 
Oratoire 奥拉图瓦尔（区） 
Ortenau 奥尔特瑙 
Ostrowno 奥斯特鲁夫诺 

P 

Padcue ( Padoua ) 帕多瓦 
Palsis - Royal 罗亚尔宫（区） 
Pantheon 先贤祠 
Par me ( Parma ) 巴马 
Passau 帕骚 
PeHetier 佩勒蒂埃 
P ^ ronne 佩龙纳 
Perpignan 佩皮尼扬 
Petits - Peres 佩迪培尔 
Philippeville 菲利普维尔 
Philisbourg 菲利斯堡 
Piemont 皮埃蒙特 
Pilnitz 庇尔尼茨 
Piombino 皮昂比忠 
Piques 皮克 

Plaisance ( Piacenza ) 皮亚琴察 
Plesswitz 普列斯维茨 
P 6 波河 

Polotzk 波洛次克 
Pont Neuf 新娇 
Pont Royal 罗亚尔桥 
Pont Tournant 杜尔南桥 
Ponte - Corvo 蓬特-科 尔沃 
Popincourt 波潘古尔（因） 
Porentruy 波朗特鲁韦 
Porte 土耳其 
Porto 波尔托 
Prague 布拉格 
Presbourg 普莱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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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nce 普罗旺斯 

Q 

Quiberon 基贝隆 
Quinze-Vingts 盲人院（区） 

R 

Rastadt 拉什塔特 

Ratisbonne (Regensbury) 累根斯堡 

R 6 雷岛 

Reichenbach 赖亨巴赫 
Reims 兰斯 
Rh^tel 雷特耳 
Rhin 来因（河） 

Roer 鲁尔(河） 

Rohan 罗昂（街） ' 

Roi 罗瓦 

Romagne 罗马涅 

Roses 罗斯 

Rouarie 鲁阿里 

Rouen 鲁昂 

Rovigo 罗维戈 

Ruremonde 鲁尔蒙特 

S 

Saint-Amand 圣阿芒 
Saint-Antoine 圣:安东（区〉 
Saint-Bernard 圣伯纳德（山） 
Saint-Cloud 圣克卢 
Saint-Denis 圣德尼(街） 
Saint-Dizier 圣迪济埃 
Saint'Domingue 圣多明各 
Sainte-H6tene 圣赫勒拿（岛） 
Sainte-Menehould 圣墨奥尔 
Saint-Hmilion 圣太米利翁 
Saint-Florent 圣弗洛朗 
Saint-Honor^ 圣奥诺雷（街） 
Saint-Jean-d*Acre 圣让达克尔 


Saint-Laud 圣洛 
Saint-Lazare 圣拉扎尔 
Saint-Louis 圣路易(教堂） 
Saint-Marceau 圣马尔索（区） 
Saint-Martin 圣马丹（街） 
Saint-M6ry 圣梅里 
Saint-Nicaise 圣尼凯斯（街） 
Saint-Ouen 圣多昂 
Saint-Quentin 圣康坦 
Saint-S^bastien 圣塞瓦斯提安 
Saint-Vincent 圣樊尚 
Sambre 桑布尔 
Sardaigne 撒丁 
Saumur 索谬尔 
Savenay 萨维内 
Savoie 萨瓦 
Savone 萨沃纳 
Saxe (Sachsen) 萨克森 
Sechelles 塞舍尔 
Sedan 色当 
Sens 桑斯 
S^villie 塞维利亚 
Sevres 塞夫勒 
Sidle 西西里（岛） 

Sil6sie 西里西亚 
Sistova 西斯托瓦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Soissons 苏瓦松 
Somme 索姆河 
Souabe (Schwaben) 施瓦本 
Spire 斯皮尔 
Stenai 斯特内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Suze 苏泽 

T 

Tarascon 塔拉斯贡 
Tarente (Taranto) 塔兰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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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e 丹普尔(监狱） 

Tende 丹达 

Thermopyles 德•比利 

Thionvillc _ 翁维尔 

Thouars 土柯尔 

Tilisitt 提尔西特 

Tirlemont 提耳蒙 

Torres-Vedras 托里什 •■热 德拉什 

Toscane 托斯卡纳 

Toul 土尔 

Toulon 土伦 

Toulouse 圏卢兹 

Tournai 土尔内 

Tours 图尔 

Tr^bia 特雷比亚(河） 

Treves 特里尔 
Tr^vise 特雷维佐 
Trieste 的里雅斯特 
Troyes 特鲁瓦 
Tuileries 社伊勒里（宫） 

Turin 都灵 
Tyrol 提罗尔 

U 

Ulm 乌尔姆 
Urbin 乌尔比诺 
Utrecht 乌特勒支 

V 

Valachie 瓦拉希亚 
Valais 伐累州 
Valenpay 瓦朗塞 
Valence 瓦朗斯 
Valenciennes 瓦朗西安 
Valmy 瓦尔米 
Var 瓦尔(河） 

Varetmes 瓦伦 


Vatry 瓦特里 
V auchamps 沃尚 
Vaud 沃州 
Vendee 旺代 
Venddme 旺多姆（广场） 

Venise 威尼斯 
Venloo 文洛 
Verdun 凡尔登 
Vernon 韦尔农 
Versailles 凡尔赛 
Vicence (Vicenza) 维琴寮 
Vienne 维也纳(奥） 

Vienne 维埃纳（法） 

Vihiers 维埃 
Villa-R^a) 比利亚 -雷阿尔 
Vincennes 万森 
Vittoria 维多利亚 
Viz/IIe 维齐亚 

W 

Wagram 瓦格拉姆 
Wahal 伐尔(河） 

Walcheren 瓦耳赫伦（岛） 
Watignies 瓦迪尼 
Weissembourg 魏森堡 
Wertingen 韦尔廷根 
Westphalie 威斯特法利亚 
Wiasma 维亚兹马 
Wilna (Vilnius) 维尔纳(維尔纽斯) 
Wissembourg 维桑堡 
Witepsk (Vitebsk) 维帖布斯克 
Worms 沃尔姆斯 
Wurtemberg 符腾堡 

Z 

Zurich 苏黎世 



